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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20世纪50年代 
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峰，同时 
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 
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 
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 
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 
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至2000年已先后分九辑印行 
名著360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 20()4 年底出版至400种。 
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 
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 
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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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的名著《封建社会》于 1939-1940 年出法文版。过了 
20年，1961年有英文版问世，由著名经济史学家波斯坦作序，称赞 
它是论述封建主义的国际水准的著作，涉及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 
较之只研究封君-封臣®关系的狭义封建主义为优。又过了 20余 
年，1989年，《封建社会》英文版第九次重印，这回由布朗作序，仍 
然肯定这部书作为研究封建社会莫基之作的历史功绩，并且对一 
些批评意见做出了回应，也根据研究进程对书中的不足做了一些 
补充说明。现在中文版得以出版，距离原著发表已有60余年，可 
见这部著作具有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布洛赫作为年鉴学派的奠 
基人、享誉世界史坛的史学大师，在我国史学界已广为人知，所以 
我这里只想就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有关问题说几句话。 

布洛赫的这部著作，无疑是研究封建社会的一部综合性巨著， 
它包括了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态等诸多结构。他明 
确地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类型 （a type of society ) ，并把它和 
日本的封建社会相比较，所以说他研究的是封建社会形态我想也 
是可以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社会形态学说）。他在书中 


①“封君”、“封臣”在本书中分别通译为“领主”.“ 附庸'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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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论述的是西欧的封建君臣关系、封土 ^制、封建贵族等级等政 
治内容，而对经济结构论述较少（波斯坦认为是他已经写有《法国 
农村史》，所以经济方面的内容就 少了〉 ，这是因为西方研究封建主 
义的历史一直就是以法律、政治为主要着眼点的，布洛赫所代表的 
年鉴派开始改变这一传统，当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封建社会》出版60年来，像这样的对西欧封建社会全面、系 
统的综合之作，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年鉴派第三代学者勒高夫所 
写的《中古文明》气这本书法文版出于1964年，英文版也过了 20 
余年，到1988年才出版。《中古文明》的时间跨度比《封建社会》要 
长许多，论述的重点也与之有所不同。第一部分写的是政治史，其 
中关于封建主义的叙述只有几页，而且明确说明他采取的是冈绍 
夫对封建主义的形成、杜比对马康奈地区封建主义的描述等内容 
和布洛赫的分期（即9世纪至11世纪中期为第一时期，11世纪中 
期至13世纪初为第二时 期〉。 在另外一处他还说，封建制度当然 
不能等同于庄园制度，但它植根于到处基本上都一样的一种经济 
管理方法，即由教俗领主享用农民群众农业生产的全部剩余。 ® 
第二部分是文明史，包括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部分内容。 
勒髙夫在为这本书的英文版写的序言 （1988 年〉 中说，他的书主要 
是说 明：一 ，中世纪是一个充满暴力、生活条件严酷、自然统治的世 
界，但同时也是特别具有创造力、奠定西方文明发展基础的时代； 
二，中世纪西方的物质、政治、社会现实诸方面都充满了象征主义 


① “封土”在本书中通译为“采邑”。——译者 

② J . Le Goff , Medieval Civilization 400 - 1500 , Oxford , 1989. 

③ J . Le Goff ，Medieval Civilization 400 -1500 » pp . 92,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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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种表象，只有这样才可以了解它。他还说这也是中世纪研究 
的新进展，所以他在这本书中专门有一章题为“心态、感觉、态度”， 
讨论中世纪时人们的道德、心智、名与实的问题，对光亮、颜色、健 
康的态度等，不过此书可能因为写的较早，其中后来成为研究热点 
的如关于妇女、家庭、儿童、性等内容写的并不是很多。至于为一 
些学者所称道的没有使用封建主义一词的萨瑟恩的《中世纪的形 
成》 ® ，其特点是肯定了 970—1204年之间西欧历史的成就，但内 
容太偏重于思想和教会，不是一部封建主义的综合之作。 

自布洛赫开创了封建社会的研究后，对西欧封建经济、政治和 
文化各方面的研究大为发达，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各国 
家、各地区的研究也有许多进展，所以对于如何理解封建主义不断 
有所讨论。先是有“变态封建主义”的讨论 ® ，从变态封建主义出 
现的时间讨论到封建主义的定义等。后来又有11世纪是否是封 
建革命的讨论 ® ，涉及这一时期封建政治的变化。晚近雷诺兹的 
《封土与 封臣》 一书，更对封建主义是否可以成立提出了挑战。雷 
诺兹从原始材料出发，结合19世纪以来史学家的成果，对封土与 
封臣重新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认为在12世纪以前，西欧不存在 
封君和封臣这样的关系，当时国家和臣民的关系仍然是主要的，也 
谈不上社会主要由个人之间的关系维持这一原则。臣民向君上宣 

① R. W. Southern,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 first published in 1953 ， 
Pimlico edition ， 1993. 

② P. R. Coss. Bastard Feudalism Revised, Past & Present , Nov. 1989} May 
1991. 

③ T. N. Bisson, The M Feudal Revolution ”，Past &• Present * Feb. 1994 ； Aug. 
1996» Ma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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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效忠普遍存在，不具有后来所说的封臣对封君的那种意义，也没 
有形成如布洛赫所说的那种规范。当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个人之 
间的依附关系，如统治者与臣属、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地主和佃户、 
雇主和雇工、地方豪强和贫弱者等，并不是只有封君和封臣一种。 
领主和臣属更没有因为封賜土地而由人身关系变成地域关系，当 
时领主下面有许多臣厲、依附者，受到各种不同的待遇，并不都賜 
给封土。在12世纪之前，西欧的土地财产主要是私有地产，即 al - 
od , 地产上并没有封君的权利存在。领主司法权只存在于教会地 
产上，一般封建主即使有这种司法权也是由篡夺得来的。所以雷 
诺兹的总结是，以封君、封臣为代表的那种封建主义，在西欧主要 
是在12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它的出现并不是王权微弱、无政府状 
态的结果，相反它是国家机构加强、法律制度发展的产物。①雷诺 
兹的研究可以说是对19世纪以来西欧中世纪研究所建立的封建 
主义大厦提出的质疑，自然引起了许多的讨论，©它反映了原来根 
据较少的材料所做出的综合、槪括是否符合复杂的现实的问题，不 
过，我们并不能由之否定综合、概括本身。科学研究当然要求进行 
科学的抽象，否则我们也无法认识客观的事物及其规律了。 

布洛赫以来封建主义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大部分仍是以讨 
论其政治、法律形态为主，也涉及社会经济等诸方面。西方的一些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才明确地视封建主义为一种社会形态，为一种 


① S.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 Oxford, first published in 1994 , then in 
1995, 1996. 

② 讨论情况参看黄 春高： 《有关封建主义研究的新动向》，栽《世界历史》】 9 ⑽年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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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方式，并从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早在上一世纪50年代， 
讨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道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时，已经 
就封建主义是否和农奴制等同、封建制有无商品经济等内容进行 
过讨论。®安德森对封建生产方式在西欧和东欧各地区的特点都 
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封建生产方式的特征是自然经济的统治，即劳 
动力和劳动产品都不是商品 •，直 接生产者-—农民被束缚在土地 
上，法律上被认为是农奴，受超经济强制的 剥削； 封建主控制着土 
地，并对农民享有司法审判权，他们的土地以服军役为条件领自上 
级封君，形成等级连锁；结果是政治主权不能集中在一个中心。主 
权的分割是封建生产方式的要素另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希尔顿，也多次讨论过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内容，他认为对 
于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必须要从其特殊性上加以掌握，而西欧封 
建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是它的政权的分散 ，一 般把这种政权分散归 
之于上层建筑，但希尔顿以为西欧封建时期的政权分散意味着领 
主对佃户的法律审判权，所以可以把它作为生产关系看待这 
方面他和安德森的意见是一致的。安德森也认为，超经济强制是 
封建生产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通过这些政治、法律上层建 
筑就无法了解西欧封建主义。④他们都是太强调了西欧封建社会 


① R. H. Hilto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 London, 
1976. 

② P. Anderson , Passage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 London, 1974, pp. 
147—148. 

③ R. H. Hilton, 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m ， London 1990, 

p. 2. 

④ P. Anderson ，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 London ， 1986 ， p.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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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从而把封建社会和西欧的封 君-封 臣制度紧密地结合起 
来。雷诺兹正确地指出，封君-封臣制这样的狭义封建主义远不如 
马克思主义的广义封建主义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不 
但研究贵族和农民的关系，还研究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 
济、社会变化的原因。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当研究广义的封建主义 
时，却被从狭义封建主义所继承的封君-封臣关系等认识所妨碍。 
特别是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往往还是要用封君-封臣关系来讨论非 
欧洲的封建社会。① 

苏联历史学家进一步确定了封建生产方式、封建社会的概念。 
他们认为封建生产方式是一种大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小生产相结合 
的生产方式。从生产力方面说，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有 
—定程度的发展，生产具有细小的、个体的 性质； 生产关系方面，则 
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占垄断地位，广大农民在封建主分给的土地 
上劳动，身份是农奴，受到超经济强制的控制。封建地租是封建土 
地所有制由以实现的经济形态，其形式是由劳役、实物、货币地租 
依次过渡。在封建社会下是自然经济的统治，但商品经济也有一 
定发展。®应该说苏联学者已经不太强调封建社会中的封君-封 
臣关系了，但仍然留有这方面的痕迹。例如，波尔什涅夫的封建主 
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全世界的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可是他在谈 
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仍然说“等级所有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固有 


① S. Reynolds » Fiefs and Vassals f p. 3. 

② 科斯缅斯基、斯卡斯金 主编:《中世 纪史》，俄文版1952年，中文版，三联书店， 
1957年， 引论； 波尔什 涅夫：《封 建主义政治经济学槪要》，俄文版1956年，中文版，三联 
书店，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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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有条件性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征”,“封建主不完 
全占有生产工作者即农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这种所有制 
形式也包括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中”。 ® 因为前苏联的 
学术传统也是西方的，他们把欧洲以外的历史归之于东方学，对世 
界史的认识往往也还要对立东西方。20世纪90年代，俄国科学 
院主编了八卷本的欧洲通史，其第二、三卷为中世纪部分（第二卷 
为5 —15世纪，第三卷为 16-17 世纪中期）。在第二卷的序言中， 
对封建生产方式的描述，我感到能照顾到各地区的特点，例如在谈 
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时，说在中欧和北欧、俄国和拜占庭，土地财产 
长期在国家手中，国家成为农民的主要剥削者，因此农民在土地上 
依附于国家但人身是自由的，虽然没有全权。对于封土制和封臣 
制，也认为主要是在西欧存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有的较弱，有的就 
根本没有。 ® 

从布洛赫把西欧的和日本的封建主义相比较开始，就不断有 
学者从比较上研究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想论证封建主义在全世界 
的存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柯尔本编有 《历 史上的封建主 
义》一书。他认为，封建主义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而是一种统 
治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封建君臣关系。作为一个高度抽象 
的概念，封建主义正如官僚、专制这些概念一样，并不单单为西欧 
所独有，而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都可以出现。以此为前提，该书 
作者们研究了古埃及、巴比伦、波斯、中国、日本、俄国等地的封建 


① 波尔什 涅夫 : 《封建 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要），第 23— 24,33 页 . 

② 《欧洲史 》第二卷 . 俄文版 . 奠斯科 1992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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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 但因为该书作者们的封建主义概念主要是封土制和封臣 
制，所以大都拿这些和其他国家相比较来考察其有无。如日本部 
分为美国的日本史专家赖肖尔所写，他认为日本9 一 19世纪的封 
建主义和西欧的封建主义是如此地相似，说明封建制度不是欧洲 
早期偶然事件的罗列，而是人类组织的一个基本 形式； 中国部分是 
老汉学家卜德所写，他认为政治上的封建主义中国也有，就是周代 
(作者定为纪元前1122—前256,包括春秋战国时期），而魏晋南北 
朝则是准封建时期 。② 但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却不能认同封 
建社会在全世界的存在，如前引的安德森就说，把封建社会只概括 
为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生产的结合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前资本 
主义社会形态通过超经济强制而运行，有关的政治、法律等上层建 
筑是其生产方式的本质结构，是剥削剩余价值的中介，因此不可能 
不通过如主权分割、封建封臣关系等来理解封建社会他只承 
认日本还存在有似西欧的封建生产方式，至于广大的亚非国家，他 
认为都没有过封建社会。不过感谢他还承认这些社会本身有其发 
展规律，不是停滞的亚细亚生产方式。④也就是说，直到现在，亚 
细亚生产方式的观念还强有力地存在于世界史坛上，不少学者仍 
然主张，亚洲、非洲的许多古代国家、民族，是专制君主统治的小农 
社会，可以称之为贡纳制。®这就大大妨碍了统一的封建社会认 


① R, Coulboriif Feudalism in History , Princeton, 1956. 

② R. Coulborn, Feudalism in History pp. 26, 49 — 50. 

③ P.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 p. 403. 

④ P.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osolutist State t p. 495. 

⑤ S. Annin, Eurocentrism , N. Y. t 1989 ； C. Wickham，The Uniqueness of the 
East, in J. Baechler ed . ，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Oxford.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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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形成。 

前苏联科学院曾经主编过全世界的世界通史，其中古部分为 
第三、四卷，可说是把全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概括在封建社会范围内 
的一种尝试。只是他们仍然是以西欧的封建史为中心来看待其他 
国家、地区的历史，所以不免有削足适履的毛病。如该书的序言中 
说，封建制的形成以农村公社的解体、自由农民受奴役为特征， 
封建土地所有制都具有等级结构 等，® 就不符合其他国家的情 
况。后来的苏联学者，开始认识到，正如没有统一的西方一样， 
也没有统一的东方社会模式，所以他们想要划分出西方封建社 
会形成的各种类型，并且也想要划分出东方封建社会的各种类 
型。® 

印度学者夏尔马，著有 《印 度封建 主义》 一书，认为印度历史上 
的300—1200年是封建时代，其特征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统治 
和农民的被奴役。他特别指出印度历史上的拉其普特王公之间分 
封土地，形成等级关系，下级对上级有军事服役的义务等，有点拿 
西方的封建主义来比附印度的情况。③后来印度学者慕克亚和夏 
尔马展开争论，涉及到印度是否有封建主义和农奴制的问题，慕克 
亚认为印度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农业实行精耕细作，不可能 
对农民的耕作实行监督，所以没有形成农奴制，印度历史上的农民 
是自由农民。夏尔马则认为印度的农民一样也存在人身依附关 


① 苏联科学院 : （ 世界通 史》， 第三册，三联书店， 1961 年，第 6 —12 页 . 

② 阿拉耶夫 ：（ 论东方封建社会类 型学》 ，栽 （世 界中世纪史 fef 究通讯 >,1984 年第 

5 期。 

③ R. S. Sharma , Indian Feudalism ^ Delhi,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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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双方的分歧是在于夏尔马认为封建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结 
构，而慕克亚认为封建主义只是西方所特有的。 ® 

中国史学界从讨论封建主义开始，就不只把它当作一个政治 
制度，而兼及其社会、经济内容，例如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 
主张周代即是封建社会，春秋之际封建制度开始解体，但封建的自 
然经济则一直延长到1500年。®陶希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土 
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分封制度等都做过分析。不久 ，* 同 
祖也写成《中国封建社会》，以西方的封建主义来比附中国的封建， 
但也讨论到封建社会的内容，他认为封建社会的要点是土地所有 
权的有无和主人与农民的关系，“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 
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 
对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封建社会已经达成共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 
相关内容，如土地所有制、阶级关系、庄园制度之有无、能否过渡到 
资本主义社会等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并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理 
论的著作问世。®中国学者大都把封建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来 
考察, 强调中国封建的特征，如土地的国家所有、没有农奴制和庄 
园制 、以租 佃小农为主要生产者、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等。不 
过 最近似 乎不少学者主张中国的封建制被秦始皇废除以后就没有 


① H. Mukhia，Peasant Production and Medieval Indian Society ； R. S. Sharnia ， 
How Feudal Was Indian Feudalism, in T. J. Byers et ai eds. Feudalism and 
Non-European Societies ， London * 1985. 

② 陶希圣 :< 中国封建社会 史》， 上海， 1929 年，第 1 页， 

③ 霍同祖 :< 中 _ 封建 社会》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第 4 页 a 

④ 侯外庐 : 《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胡 如雷: 《中国封建社会 
经济形态 研究》 • 三联书店，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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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不再愿意使用封建一词。 

自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发表以来，对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研 
究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是把它从一个西欧所特有的 
概念向全世界的历史不断推广使用，另一方面则是对它的存在，无 
论是在全世界甚或西欧本地都提出了质疑。我认为，封建主义、封 
建社会的概念、范畴出自西欧.在开始总结、概括时有简单化的毛 
病，和西欧本地的真实情况都有许多不合，更不要说放之于全世界 
了。但经过长期的研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 
产的结合，是各国家、民族的共同经济特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无论你使用封建主义这一名词与否，但在此共同性下，如何认识各 
地区、国家、民族的特殊性，并从而对全世界的这一社会有进一步 
的认识，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而在广大的亚非地区， 
如何解决大地产和小农经济的发展问题.更是这些地区如何现代 
化的一个现实问题，我想这也可以说就是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仍 
然有生命力的一个原因吧。 

现在，布洛赫的《封建社会》经张绪山、李增洪、侯树栋诸同志 
译成中文，又经已故历史学家郭守田先生及徐家玲同志校阅。这 
一工作费时不少，张绪山同志态度认真，对有关名词等均反复推 
敲，译文准确通达，便于阅读了解。嘉惠学林，功莫大焉。谨序。 


马克走 
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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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1989年版前言 

T.S. 布朗 * 


“现代的一部史学杰作”，“一部典范作品”，“一部重要的综合 
著作”，这是人们给予布洛赫的《封建社会 》 （La Societe Feodale ) 
一书的一些赞誉。在1961年出版的英译本第一版的序言中，迈克 
尔 • 波斯坦教授称该书为“论述封建主义的国际水准的著作”，并 
开始髙度赞扬布洛赫的科学研究方法（“词语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性 
和理性特点”）、他所创造的广义封建主义概念以及他对人类心态 
和“整个人类环境”的研究。①这部著作对中世纪研究专家、非历 
史专业的研究者、大学生和一般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远非任何其他 
中世纪史著作所能比拟。 

当然，布洛赫作为现代中世纪史研究权威 （ doyan )的地位， 
当然并非仅仅依靠《封建社会》一书(该书第二卷首先于1940年出 
版）。他早期关于法国乡村生活的专题著作，以及对诸如古代奴隶 
制的衰落、卡佩王朝诸王创造奇迹的能力等各种问题的广泛研究， 
早已使他名闻遐迩。他对历史学的更广泛的兴趣，反映在他和吕 


• T.S. 布朗 （ T.S. Brown), 爱丁堡大学中世纪史讲痺 „ —一 译者 
① M. M. Postan ， M. Bloch Feudal Society ( London» 1961) 府言， xii ， xv. 



英译本 1989 年版前言 


西安 • 费弗尔一道创办的影响巨大的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 
( Annales d '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 和他那振奋人心却 
未撰写完毕的论文《为历史学辩护或历史学家的技艺》 （ 
pour I ' Histoire ou Metier d ' Historien ) ①中。 1944 年 6 月 16 
l \ ，布洛赫被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杀害。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的 
崇高地位都取决于他的著述和行动.•他是受人敬重的同事和师友， 
同时他又满怀激情地关注着他所热爱的法国和他那个时代的法国 
所进行的各种斗争。《封建社会》被公认为布洛赫作为一位中世纪 
史研究家的巔峰之作。1961年英文译本的出版使作者在法国长 
期享有的偶像地位扩展到英语世界。® 

但是，自英文版问世以来，反对崇拜偶像的人一直在进行活 
动。一种反对思潮已开始冲击布洛赫的封建主义概念，《封建社 

①译为 T?i<r Historian’s Craft (Manchester, 1953). ljrs Caractires originaux 
(it l 'histoire rurale fran(aise, 2 vols (2nd edn. ■ Paris. 1952, 1956 ), 译为 French 
Rural History (London ， 1966)» l^es Rois thaumaturges (Strasbourg, 1924) * 译为 
The Royal Touch (London, 1973 )。 在 Melanges Historiques, 2 vols (Paris ， 1963) 及 
lju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London ， 1967 ) 中发表过他的一些重要的长箱研 
究文章. 

(2) 对布洛龢生平及作品的评价有： L. Febvre, * De T histoire au martyre ： Marc 
Bloch 1886 —1944’， in Annales d y histoire sociale « 1945 ； J. Stengers，‘Marc Bloch et 
1* histoire\ in Annales : Economies » societes * civilisations , 8 ( 1953 )，329 — 337 ； 
G. Bourd 会 and H. Martin* Les Ecoles historiques (Paris ， 1983)，179 — 185; B. Gere¬ 
mek* * Marc Bloch, Historien et resistant \ in Annales ： economies » societes » 
civilisdtipns * 41.(:1986) ， 1091 — 1105? R. R. Davies，‘Marc Bloch f , in History , 
52(1967)，265 — 286 ； H. Loyn, ‘Marc Bloch’ in J. Cannon (ed. ), The Historian at 
Work ( London* 1980)，121 — 135. Comite Francais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t Im 
R echerche Historique en France des 1940a 1965 (Paris ， 1965) , xiv — xxi 槪述了 布洛赫 
和年鉴学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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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一书被不适宜地与他早期的一些著作相比较。新的史学运动 
如“历史哲学^和“计量史学”，指责年鉴学派的著作疏漏迭出，方 
法陈旧，而“叙述史学”和“描述史学”的鼓吹者方面则强烈抨击与^ 
年鉴派传统相关的概括分析法。 ® 对《封建社会》的这种重新评价 
是否仅仅反映了史学潮流的变动，抑或该书是否因为研究内容和 
方法上的落伍而应成为史学博物馆的展品呢？要对此做出回答， 
必须详细地考察对它所做的各种批评。 


除了从事中世纪史研究的史学家之外，社会学、人类学、文学 
甚至现代史的研究者中也有很多人对《封建社会》深表赞誉。这些 
领域的学者发现，这部著作文理清晰、通俗易慊，以大家所熟悉的 
方法考察了中世纪西欧的制度，因而颇为有用。对《封建社会》的 
这种赞扬在一些史学家方面已经引起了职业性的排他反应。1963 
年美国的中世纪研究者布赖斯 • 莱昂写 道：“ 围绕着《封建社会》一 
书形成了一种学问崇拜……因为社会科学家和跨学科的学者们在 


* Meuhiswry, 现译为 “ 历史哲学 ” ，也有人译为 ■• 元历史学”。 Meuhistory 是“历 
史哲学 ” 的别称，只是••历史哲学 ”一 同使用的时间更长，也更为人们熟悉，意义有些 
模糊。它既可以理解为对历史思辨方法的批评，也可以理解为以一套规律体系来概括 
整个历史、建立思辨的历史体系的意向（见《丰塔纳现代思想词典》，第 385 页） 。一 
译者 

①例如， L.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 Past and Present, 85(1979 〉， 
3 -24 。 有人说布洛赫在他死时已经疏远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没 
有道理。 Lyon, 4 Marc Bloch ： did he repudiate Annales history?，，in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t 11 (1985) » 181 —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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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找到了熟悉而又弥足珍贵的概念，在他们看来这些概念 
使历史变得更富有意义了。”® 

人们当然可能会猜想到，在这些非历史学的研究者中，一些人 
只限于阅读布洛赫在第八编中所做的概括性考察，但布洛赫为架 
设各个学科之间的桥梁出过力，理应受到赞扬，不应该因为其他学 
术领域中那些追随或歪曲其观点的人的过火行为和误解而受到指 
责。同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经常援引布洛赫的研究成果，因为 
他们认为布洛赫的广义的封建主义定义与他们自己对封建主义所 
做的定义是相容的，但把布洛赫的著作同马克思主义著作混为一 
谈，则殊为不当；布洛赫在著作里从未提到马克思，并且厌恶这类 
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不过他对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能力表示钦佩。 
不管这样的联系正确与否，但它可能已经成为针对布洛赫著作反 
复出现的一种批评的一个原因。这个批评说“他过分迷恋集体心 
态和现象”，缺乏对个体人格的关注。® 

在过去25年里，史学家对“封建主义”这一词语的强烈兴趣骤 
然消退，这 一史 学风尚的急剧变化已经大大影响了《封建社会》一 
书的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研究晚期 
中世纪史和东欧史的史学家才使用这一 词语: 譬如，最近一本研究 


① B. Lyon，* The Feudalism of Marc Bloch ’， Tijdschri ft voor Geschiedenis t 
Ixxvi ( 1963) t 282 — 283 . 该文在他的 Studies of Western European Medieval 
Institutions (London* 1978) ， no. XII 中重印， 

© 梅 ' 引文， 282:F. R. H. Du Boulay,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Lon¬ 
don, 1967) 前言， xii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捶引布洛參著作的例证，可以在 R. H. Hihon 
(ed. )，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I 976 ) 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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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早期法国历史的优秀著作的作者就完全避而不用这个词 
语。 ® 对这个词语的责难落在两个方面 ：第一 ，这个词语的定义多 
种多样，已经变得混乱和 无用； 第二，它代表着一种武断的建构，将 
它强加在中世纪史上，只能起到歪曲事实的作用。®甚至那些准 
备继续使用这个词语的史学家，也对布洛赫研究方法的主要方面成 
表示疑问。半个世纪以来非常活跃的研究已经不可避免地引起侧 
重点和见解上的巨大变化。 


让我们从封建主义概念开始考察各种批评。布洛赫毫不怀疑 
他所研究的是一个主要由封建关系纽带连结起来的独特的社会形 
态，所以他对封建主义所下的经典定 义是： 

依附 农民； 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的广泛 
使用……；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 地位； 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 
从-保护关系（这种关系在武士等级内部采用被称作附廨关系 
的特定形式）；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分割；在所有这些关 


① E. Jamest The Origins of France. From Clovis to the Capetians (London ， 
1982) ， 213 . 翻闻一下 International Medieval Bibliography (Leeds, 1987) 中的条目， 
可以证实这个词语使用的有限性 ： 1986 年 1 一 6 月发行书籍的书目索引中仅有十条在 
题目中使用 “ 封建主义 ” 一词，并且其中的大多数发表于东欧。 

② E. A. R. Brown , *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 ： Feudalism and 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79(1974) ， 1063 — 1088. 

* 这种服役含劳役，但更主要的是军役。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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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其他的组织形式即家族和政府的存留……这些似乎就是 

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 ® 

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布洛赫对这个词语是有所保留的。在 
《为历史学辩护》里，他承认该词语有“情感意义”，随便使用它能 
会导致时代错乱 （ anachronism )， 而且“几乎每个历史学家都在随 
心所欲地使用这个词语”。②在《封建社会》一书中，他承认这个词 
语“有时被做出如此不同的解释，几近相互矛盾”，他不情愿地承 
认，该词语是18世纪政治理论家们创造出来用以表示一种特定社 
会状态的抽象词语，并姑且承认，这个词语是“一个不恰当的选 
择”。然而他的结论是，“这个词语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人们己经本 
能地承认了”它所表示的“这个阶段的独特性质”。③布洛赫证明 
了他使用这类词汇，是由于它们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抽象，因而是 
有道理的。 ® 

在最初给《封建社会》所作的前言中，波斯坦为布洛赫使用这 
—词语做了有力的辩护，尽管他承认，使用合成的套语来概括一 
种社会制度的本质，会诱使学者们“陷人唯名论谬误的极可怕的泥 
渾中，而且……会鼓励他们把自己的词语强加于真实的存在之上 
……或者仅仅以语义上的牵强附会来建立历史论证的大厦”，但他 
争辩说： 


① .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 Routledge, 1989 ， vol. 2 ， 446. 

② The Historian * s Cra ft * 171 ， 173, 176. 

③ Feudal Society » vol. 1, xxiiit xxv. 

④ The Historian 1 s Cra ft • 147 —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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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概括性的词语都存在同样的危险性。如果有人坚持这种 
异议……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反对使用诸如战争、和平、国 
家、财产、等级、工业、农业这类老生常谈的概念。实际上，没 
有概括性的词语，不仅历史学无从谈起，而且一切知识领域的 
论说都无法逬行。 ® 

批评者们已经指出，布洛赫的论点和波斯坦的辩解都不无瑕 xiv 
疵。但事实是，布洛赫既不是语源学家，也不是纯粹追求语义精确 
性的语言哲学家。他对于那样的研究方法经常显露出不耐烦，并 
且承认这样的词语仅仅是用来帮助分析问题的“符号”。正如迈克 
尔 • 华莱上 • 哈德里尔在一个颇有见地的评论中 指出： 

事实似乎……是，作为一位经验主义者，布洛赫接受封建主义 
这一词语，是把它作为描述他感兴趣的社会的标签，他无意于 
浪费时间去论证这个标签的确切性。® 


尽管一些评论者的见解给人留下了印象，但布洛赫所追求的 
并不是把封建主义确立为一个普遍适用的词语。每位史学家都得 
在实践中借助于这样的词语从事 研究： “历史学家的个人语言将永 


① M.M. Postan, 1961 年版前言 ， xii—xiii 。 

② J.M. Wallace^Hadrill 对 1961 年版 《封建 社会》的评论 • 载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 780963),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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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会……成为历史学的语言。” ® 


最重要的问題应该是，布洛赫对“封建社会”一词的处理方法， 
是否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经验性研究工具？数年来，评论者(包括 
波 斯坦在1961年所作的前言中）都把布洛赫的“广而散”的定义同 
其他史学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那些研究法律和政治的专家们所 
坚持的较为狭隘的定义加以对照 I 波斯坦賦予这种概念的特点是， 
“作为军事组织的普遍原则体现在采邑 （) 中的诸法律或 
习 惯原则……[即]男爵和骑； t 的役务契约”，并批评这一概念同那 
类仅用于“教学目的”的思想工具一样毫无用处（这是一种教师们 
不会接受的在学术研究和严格的学校教育之间所做的区别）。 ® 
然而这样一种狭隘的“法律上的”定义却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了，并 
在比利时史学家弗朗索瓦 • 冈绍夫于1944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封 
建制度 》( Qu ’ est-ce que la fo 6 dalit 6) 中得到极为淸楚的表述。冈 
绍夫认为封建主 义是： 

一套制度，它们创造并规定了 一种自由人（附庸）对另一种自 
由人（领主）的厫从和役务——主要是军役——的义务，以及 
领主对附庸提供保护和生计的义务。® 


① The Historian’s Craft ， 176. 

② M. M. Postan，1961 年版前言， xii — xiii 。 

③ F. L. Ganshof, Feudalism (London, 1952) t xvi. 





英译本 1989 年版前言 


但是，冈绍夫对封建社会的整体见解是否与布洛赫的见解大 
相径庭呢？事实上，冈绍夫也承认“封建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 
鲜明特征的社会形式”，并循着与布洛赫无甚差异的路线来给这些 
特征下定义，只是由于其著作篇幅短小，他选择从狭溢的技术意义 
来研究封建制度，而没有探讨其社会结构或状态。①冈绍夫的一 
个主要不同点在他对司法权的观 点：对 他来说，“无论是从个人立 
场还是财产立场，封建主义的各种关系中没有任何内容要求，一个 
接受采邑授封式的附庸一定可以在采邑中获得司法权上的益处， 
甚至可以代表领主或更髙层的权力机关行使这种司法权。”但冈绍 
夫继而又承认，“司法上的各种权利……与各种封建关系是密切关 
联的。” @布洛赫的见解实际上与此几无差异。他详论司法制度的 
一章阐述大量“封建”司法权的特性，以及其他司法权在国王、伯爵 
和教会手中持久存在的问题。而且冈绍夫本人也承认，“在这个社 
会类型所包含的以土地为基础的权利等级制度中，采邑如果不是 
基础，至少也是最重要的因素。”③ 

有人曾争辩道，采邑在社会上层各等级的社会关系中也许起 
着关键作用，但布洛赫却误认为它在领主-农民关系中起主导作 
用。布洛赫终究认为“依附农民”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之 
一”。④实际上他并不认为领属纽带是封建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部 


① F. L. Ganshof« Feudalism t xv, xvii. 

② 前引文， 156,158 。 

③ Feudal Society , vol. 2, ch. xxvii; F. L. Ganshof, Feudalism , xvi. 

④ Feudal Society » voi. 2 ， 446. 





10 英译本 1989 年版前言 

分。在《为历史学辩护》中，他认为“把武士贵族阶级中特有的一套 
依附关系与农民依附关系等同起来是武断的。农民依附关系不仅 
在性质上有所不同，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得更早，延续时间更 
长，分布范围更广布洛赫所关注的不是领主地产（ seigneurie ) 
的起源或经济作用，而是它在封建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即在多大程 
度上它是贵族权力和财富的源泉。（这里需要注意，马尼翁把 
seigneurie 译为“庄园”，有时会引起误解，实际上它确指的是一种 
地产 组织： 该组织分为领主领有地和农民领有地两个部分，实施强 
制性劳役。） 

所以，对布洛赫关于封建主义处理方法的批评，很多是不公正 
的或者弄错了方向。布洛赫所要解释的是中世纪西欧社会中将各 
种关系连接起来的各种势力，在这些势力中采邑无疑起着中心作 
用。他使用“封建”一词是把它当作一种方便的标签，而不是韦伯 
所阐发的理想类型，一种各历史过程与之相适应的抽象。 


四 

另外一些观点更多地从狭隘的方法论上批评布洛赫的著作， 
其中有些批评有道理，另一些则不是很有道理。一种观点认为，布 
洛赫的著作过分关注于法国北部。这种责难不能成立。布洛赫在 
第十三章作了“对欧洲的总体考察”，（其中有一节论述“法国的多 
样性”)并在第十九章和第三十一章讨论英国和德国的奴役制和君 


① The Historian Craft ，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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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力。每位史学家在著述时都得从他最精通的领域开始向外扩 
展，无可否认的是，一些主要的封建风俗制度的确曾经从法国北部 
向西班牙 、英国 、巴勒斯坦和诺曼人占领的西西里等地传播。同 
样，对布洛赫致力于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批评也是同样没有道理 
的。这里需要记住，布洛赫是比较史学的先驱者，他以日本的发展 
为参照，以一页半的篇幅仅做了几点具有启发性的类比，他将这一 
页半的篇幅用作“比较史学的一个典例”。从那时起比较史学应用 
于各大陆和各历史阶段的研究，在“封建主义”的研究上取得众多 
成果，已经蓬勃发展起来。虽然有人说，在这一相对年轻的历史研 
究分支领域，到目前为止质量尚不及数量，但布洛赫不应由于这个 
领域存在的不足而受到指责。① 

其他两个批评也许更有道理。有人指出，与诸如理査德•萨 
瑟恩爵士 （Sir Richard Southern ) 的巨作《中世纪的形成》 （ 77 i P 
Making of the Middle Ages ) 相比，《封建社会》对个人几乎没有 
任何富有同情心或启发性的研究，缺乏对物质、经济和社会实际的 
直接研究，而这些内容在布洛赫早期的杰作《法国乡村史的特征》 

(Lex Carac teres originaux de l ? Hi stair e ruraie francaise )* —— 
书中却是十分突出的。②但是，这是在要求作者做一件不可能办 


① O. H. Hill and B. H. HU1，‘Marc Bloch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5(1980), 28—57 评价过布洛赫的贡献。 

* 中译本书名为《法国农村史》，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 译者 

② F. R. H. Du Houlay.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前言， xi; R 
Lyon，.The Feudalism of Marc Bloch’ ， 278—279, 283 ,并参见同一作者为 M. Bloch, 
French Rural History (London, 1966) 所作的前言， xiv — x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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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事，即对四个多世纪的人类关系做广泛的综合，对人类的思想 
状态和生活习惯进行研究。 

可以说，布洛赫这部著作的最大弱点在于他对年代的处理方 
法。人们已经恰当地指出，布洛赫的研究方法使他具有“一种倾向 
于共时性的视觉 ” （une optique favorisant la synchronie )。 ①在 
《为历史学辩护》中，他对史学家因迷恋“起源偶像”而误人歧途所 
表示的厌烦感，最生动地体现在他对一句阿拉伯谚语的赞赏 ：“同 
辈相似，胜于父子。”②此外，布洛赫相信每个时代都有其“创造 
力”。不论在历史编籑学上这种见解遇到何种反对意见（而且这些 
反对意见是很有力量的），它在《封建社会》中对各种主题的研究已 
经产生了不利影响。臂如，该书对早期附庸制的变化所做的论述 
模棱两可，未有断论。他把9世纪出现的各次入侵*视为引起一 
个全新社会产生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几乎难以令人满意。但必 
须承认，《封建社会》是作为亨利 • 贝尔主编的《人类的进化》 

(Evolution de I ' Humanite ) 系列丛书之一出版的，因此，这种 
年代学方面的不足，部分地是该丛书的一些要求所致。 


五 

在此，我们要涉及这样的一些领域 ：在这 些领域中近期的研究 


① B. Geremek， 4 Marc Bloch, Historien et Resistant\ 1097. 

② The Historian y s Crafts 35. 

* 原文为 the ninth-century invocations ， 疑误，似应为 the ninth-century inva¬ 
sions a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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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修正了布洛赫的见解。布洛赫赞同他的朋友亨利•皮朗的观 hi 
点，倾向于认定罗马的制度在9世纪基本上已经消失，前维金时代 


是由严格的日耳曼社会所支配。现在我们应该强调罗马制度和文 
化的遗存。①同样，加洛林时期的经济背景现在看来比布洛赫所 
想像的有活力。②封建关系中的许多因素以及产生这些因素的社 
会力童，现在看来，在墨洛温时代就已存在。 ® 同时，对9世纪各 
次人侵对于欧洲社会的影响也已有重新估价 ：它们 不再被视为一 


种导致混乱的力量，而逐渐被认为影响相对短暂，充其量是加速了 


加洛林国家中己出现的诸因素进一步发展的催化剂。④布洛赫认 
为封建主义骤然产生的观点，将不复 成立； 封建因素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不断出现，在加洛林王朝早期已结合起来。 

布洛赫认为血缘关系和附庸制密切相关，大多数学者现在也 
会对此观点提出疑问。布洛赫 说：“ 人身依附关系……是家族连带 


① J. M. Wallace-Had rill.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8( 1963) , 118 注意到这 
— 倾向 ▼ 而更近时期众多的研究对此加以肯定。英文研究成果包括 R. McKitterick, 
77ie Frankish Kingdoms under the Carolingians , 751 — 987 (London, 1983 )。 

② 例如，参见 R_ Hodges ，Dark Age Economics (London, 1982)。 

③ F. L. Ganshof ， ， 3—12 提出这一观点 , E. Magnou-Nortier, Foi et 
jidelite : recherches sur l 1 evolution des liens personnels chez les Francs du VIle au IXe 
siecles (Toulouse, 1976) 加以肯定。 

④ 这次重新评价主要由 P. Sawyer♦ The Age of the Vikings (2nd ed. ， London ， 
1971) 发起。顺便讨论维金人人侵对欧洲之影响的有： L. Musset, Us Invasions ： le 
Second Assaut contre l’Europe Chretienne (Vlle-XIIe siecles ) < Paris, 1965); A. 
d’Haenens ， ‘Les invasions normands dans I*empire franc au IX e siecle \ 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no di Studi sull * alto medioevo , xvi (Spoleto, 1969) ， 233 — 
298» 还有 J. M- Wallace-Hadrill, ‘The Vikings in Francia ’， 见他的 Early Medieval 
History (Oxford» 1975 )， 217 —236 ，以及 F. D. Logan« The Vikings in History (Lon¬ 
do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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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一种替代物或补充物”， ® 但许多人认为它们之间是有根本 
区别的横向和纵向的关系。最近对中世纪早期贵族人物志的广泛 
研究说明，家族关系虽在某些方面有变化，但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在特定地区.由于男子继承权、土地和职务的世袭占有制的确立， 
贵族大家族的连带关系和凝聚力增强。 ® 此外.在诸如家族复仇 
等家族活动衰微的领域，其相关角色不是被封建关系所代替，而是 
由王室权力机关所取代。在这一问题上，布洛赫虽然承认国家概 
念从未完全消失，但他低估了王室威望和公共权力机关持续存在 
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人们批评他是对的。王室威望和公共权力机 
关先前曾与分割的行政权力一起存在，在布洛赫所称的“封建社会 
第二阶段”变得非常强大。® 

研究9,10世纪法国历史的学者们已强调指出，在许多地区权 


① 下文 .224, 并见 J.yon. * The Feudalism of Marc Bloch * ,280 。 

② 有关大陆文献的考察，见 M. Hinzelmann, * La noblesse du haut moyen agr 
(Vllh—XII f siccle) : a propos d’ouvrages recents * , l^e Moyen Age , Ixxxiii ( 1977 ), 
133—144 。 也口 f 参见 C. B. Bouchard, 4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nobility ： a reap' 
praisaP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xu > Ixxxvi ( 1981), 501—532 0 T. Reuter ( ed.). 
The Medieval Nobility (Amsterdam, 1979) 中收集顛译了大陆学者的文章， K. ley 
•ser，‘The German Aristocracy from the Ninth to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Pasf and 
Present ♦ 41(1968) ， 25 —53 ,以及 D. A. Bullough* ‘Early Medieval Social Groupings. 
The Terminology of Kinship’ ，前引文， 45U969) ， 3— 18 。 

③ J. M. Wallace-HadriII, English Historical Rezneru , 78( 1963). 118 . 参见 
W. Ullmahn, The Curolingian Renaissance and the Idea of Kingship (London, 
1969) * J. L. Nelson. Politics and Ritual in Karly Medieval Europe (Ix)ndon« 1986); 
J, Bak, Medieval Symbology of the State ： Percy E. Schramm’s contribution, Viator ， A 
C1973) » 33 —63, 以及 J.-F. Lemarignier, I^e Gouvernement royal aux premiers temps 

9S7— 〗 j()S (Paris ， 1965) 对德国学者 P. E. Schramm 的各种著作进行了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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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关都驻留于地方公国内，地方公国的权力最初是以加洛林王 
朝委派的公职人员 （bannum ) 为基础的，在那里权力机关实质上 
仍是公共机构。乔治 • 杜比于1953年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关 
亍马康奈 （ MaconnaLs ) 地区状况的研究以后，进一步研究业已表 
明，到11世纪独立的城堡主逐渐居于支配地位以前，许多地区并 
没有产生封建主义，所以封建主义一词是强加于当时存在的各种 
组织结构之 上的/ 布洛赫认为，势力日渐壮大的新的骑士社会 
群体兴起于外族入侵时期，而对“封建”贵族阶级的新近研究表明， 

这一群体在加洛林贵族阶级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11 xviii 
世纪骑士地位还相对低微，当贵族开始“僭取”骑士群体日益风靡 
的精神风尚时，二者才逐渐有某种融合。 ® 

布洛赫在导论的末尾说过，他的书如能使读者产生“求知的渴 
望……尤其是研究的渴望”，他就满足了。如果布洛赫能看到他的 
一些结论已为新的研究成果所匡正，那么一定不胜欣慰。在半个 
世纪的时间里，《封建社会》一直在推动着活跃的研究活动，而且布 
洛赫本人已注意到这些非常复杂的论题，至少近来研究中关注的 
问题一般都在他的著作中预先涉及到了，新近研究的最终结果只 


① （ J _ Du by * Im Soc i et t aux Xle et XI le siecles clans la region maconna ise ( Par¬ 
is, 1953, reprinted, 1971). 

② 有关这一专题的著作现在非常多。除了翻译收集在 T. Reuter(ed. ), The 
Medieval Nobility 中的研究成果外，可参见 F. L. Cheyette, 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1969 > 中的文章，以及 J. Martindale, ‘The French 
Aristocrac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 Reappraisal ’， Past and Present . 75( 1977 )， 
5—45« 最近对法国文献的考察有 E. Hallam, Cupetian France (London, 1980), 13— 
26 及 J.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1180) (Oxford, 1985 )， 42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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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侧重点的变化，而不是研究方向的完全改变。 ® 


六 


虽然近来更多的研究已证明，布洛赫的一些观点已不可避免 
地失之不当，但这部著作所研究的大量内容和使用的方法仍有其 
价值。其中的一节由于受到学者们几乎普遍一致的赞扬而显得格 
外醒目，这就是第二编布洛赫对“ 环境： 生活状况和心态”的论述。 
这一部分不仅展示了作者将“总体的”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 
于社会问题所做的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也显示了布洛赫对当时 
的文献惊人的熟稔，对中世纪人们的心态 （ me 扣《沿&)有直感的把 
握。但是，即使在这里，心态综合体的一些主要部分也莫名其妙地 
付之阙如，这大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布洛赫所接受的早期犹太教 
育造 成的。 布洛赫对基督教信仰——对西欧社会的凝聚力贡献最 
大的因素——缺乏领悟，这一点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他用来论述“宗 
教心态”的区区五页半篇幅中，在这里信仰被非常狭隘地理解为对 
即将到来的末日审判的恐惧。® 

布洛赫在别的地方也显示出真知灼见，但并非总是如人们希 
望得那样充分展开。布洛赫提出的“封建主义两个阶段”的观念是 


① 这方面的有力例证是杜比教授最近倾向于从心态和观念形态角度来考察封建 
主乂： G. Duby « La F6odalit 会 ， Une mentalite m^di^vale, Annales : economies y societes » 
civilisations « 13( 1958) » 765 — 771 及同一作者的 TTW Three Orders . Feudal Society 
Imagined (Chicago, 1980). 

② Feudal Society-, vol. 1, 81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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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富有内涵的，因为在早期阶段，简单的实际需要所产生的人际 
关系不拘礼节、直截了当，与11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形成明显的 
对照，11世纪中叶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礼节化、法律限定 
化，并转变成一种文学上和教养上的俗套，但其实际重要性却受到 
新的社会和政治形势的 限制。 令人费解的是，布洛赫从未充分阐 
释这种颇具启发意义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喜欢从每个时期 
的不同经济状况来讨论这种区别， 

布洛赫著作的永恒价值与其说在于它的见解，毋宁说在于它 
的研究方法。他视野的开阔至今仍是令人惊异的，他开风气之先， 
迅速地应用了诸多可行的研究方法——其中一些研究方法是从其 
他学科借鉴而来，这种精神后来在巴黎高等实践研究院 （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 第六部 * 的纲领中找到了学术研究 
上的名副其实的归宿。他从社会学家如迪尔凯姆 （ Durkheim 〉 那仏 
里受益匪浅，学到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反映在他强调社会各群 
体的定义以及社会群体与总体社会结构的关系上。他所进行的研 
究绝大部分已成为当今史学家的范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 
都是布洛赫学派的门徒——只要读一读二三十年代大多数史学家 
从政治和法律方面所做的狭隘的研究，就能懂得布洛赫研究方法 
所具有的使人耳目一新的创造性。 

布洛赫研究方法的恢宏和强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 
对教学活动的重视。但是在《封建社会》一书中，其他优点也是很 


* 1947 年由法国年鉴学派创立，全称 为：法 国髙等实践研究第六部——经济社会 
科学部， 1975 年独立为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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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特别是它文字清晰明快而又充满活力，富有激情而又充满 
理性，提出问题，然后系统地找出既准确又可靠的答案和方法，这 
些优点使该书成为教学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优点加上布洛赫那渊 
博的知识、情文并茂的论述，使 《封建 社会》一书堪与理査德 • 萨瑟 
恩爵士的《中世纪的形成》相媲美，共同成为中世纪社会和文化研 
究的最优秀的人门之作。它仍然是比绝大多数教科书更出色的 
“教科书”。 

1962年一位批评家 写道： “研究中世纪史的人不会从《封建社 
会》中获得很多新东西。” ® 当然 : 《封建社会》不是中世纪史研究的 
尽善尽美之作，也不是一些褒贬者所描述的理论论文或比较史学 
的指南手册。它是一幅个人的、经常呈现出印象派特点的图画，在 
这个图画上充溢着一位学术巨擘在一个完整社会最广阔的方面上 
所展现的真知灼见，所以这部著作理所当然地仍然是历史著作中 
的经典之作。 


① H . D . Lyon ♦ ‘The Feudalism of Marc Bloch * f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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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 • 布洛赫的这本书现在是论述封建主义的国际水准的著 
作，它是布洛赫学术活动的最后作品。可是，人们不能视之为布洛 
赫毕生事业的概略。该著作的第二卷于1940年问世，是从“服役 
的作者 ”（A part de l f auteur auu armies ) 那里流传到他的本 
国朋友手中的。虽然他的战时读者未能料到他三年后的悲惨命 
运，并且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着他重新回到中世纪研究上来，但当时 
这本书肯定已经给他们留下了印象，正如它作为中世纪研究系列 
论著的一个部分一定给现在明达的读者留下了印象一样。这一系 
列著作的其他部分几年前已经出版。在他更早的著作中，最著名 
也最重要的是《法国农村史》，这部著作就像此前或与之同时的几 
部论著®—样，展现了中世纪社会的形象.但从布洛赫个人的观点 


* 该前言的边码为英译本 1961 年版的 M 码。 - 一 - _译者 

①特别是 Ser/.t ， Paris ， 1920 ； * Liberte et servitude personelles au moyen 
age*» Annuario de historia del dtrrecho espafiol » Madrid. 1993 ; 以及 ‘The Rise of De- 
pt-ndenl Cultivation’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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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个形象是不全面的。尽管这些早期著作思路开阔，但没有阐 
明中世纪文化和社会的全貌。这些著作的研究兴趣敏锐地（在论 
到布洛赫时，我们不能狭隘地使用这个词）集中在中世纪生活的物 
质基础上 ：土壤 、地形、耕作技术、定居 形式； 或集中在清楚地显示 
这种物质基础的那些社会关系上。 

这不是布洛赫的完整的中世纪观念。这一点不仅显见于他的 
作品中，而且显见于《法国农村史》本身的无数提示和附注中。诚 
然，他作为史学家的嗜好和关注点在于历史的“理件的”方面，在于 
能够理解的看得见的事实，即以大多数现代科学家处理、分析其资 
料的方式进行处理和分析的有形的事实。有的观念研究者恰好保 
存了未被近来用法讹化的词汇，因此他们将承认布洛赫的研究方 
法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布洛赫本人也许一直在回避这个 
xii 称号。在他身后出版的有关历史学家技艺的札记中，他表示不赞 
同错误的实证主义，即墨守成规的实证主义 （ positivistes de 
stride observance ) ，或有点简单化的实证主义 （ positivisme une 
P e 认 rudimentaire ) ，或难以理解的实证主义 （ positivisme mal 
compris 但是，渴望使自己脱离实证主义的错误观念，这本身 
就说明他本人与真正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对他而 
言，在真正的认识论意义上，历史学是一门科 学：一 种可以提供我 
们理性分类和进步知识 （w classement rational et une 
progressive intelligibility ) 的认识方法 （ connaissance ) „ 所以他 
为历史学享有科学之名 （au scientifique ) 的权利进行辩护， 


① /ve metier d *his(orten , Paris ， 1948( 英译本为 7^ Historian y s Craft ) <, 
pp. xii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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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它无法像欧几里得那样展示不可改变的法则。® 

不过，即使坚持词语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性和理性特点，这种态 
度也没有将布洛赫局限于经济现象、简单的买卖业务或马克思主 
义者列为“社会生产关系”的那些社会问题。历史研究中可以由确 
凿证据检验和能够产生有益观念的任何事物都为其所利用。他研 
究领域的强大粉碎机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事实 一 
人的观念、信仰、恐惧、政治动机以及物质需求和经济欲望。 

他的计划由此从《法国农村史》及类似的研究转向了对封建主 
义 一 被视为一种人类关系体系-一-的研究。由于早期的研究几 
乎全部讨论农业和农村社会，避开了中世纪史的其他许多课题，所 
以它们只不过是布洛赫整个规 划的一 部分。为了完成其构想并且 
以符合其观点的方式来完成其构想，他必须循着早期的研究，从中 
W 纪社会秩序的视点，或更确切地说，从中世纪社会秩序中的那些 
因素---这些因素不涉及生产过程或不再直接由这些生产过程所 
决定一-的视点出发，以进一步的著述来分析中世纪社会。这就 
意味着要撰写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表现在附庸制、效忠关 
系、人身依附、私人对臣仆的权力，以及被封建制同化或取代的旧 
的家族和部落制纽带关系上。 


布洛赫这部著作所集中论述的正是这些关系，因此补充了他 


① Le metier d r historierti pp. xvi, xii— xiii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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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论述。可是，即使就这部著作本身而论，它所展现的中世纪 
贵象，也比其他表面上研究同一主题的大多数著作更加广阔得多， 
也许更加真实得多。一位接受英国或德国中世纪研究传统的急躁 
的读者，也许会认为这部著作只是再一次简要复述构成中世纪研 
究的学术思想主体的观念。在这个学术思想主体中，“封建主义” 
xiii 只是作为军事组织的普遍原则体现在采邑中的诸法律或习惯原则 
的一个名称。这样叙述出来的封建主义的历史，主要地就是男爵 
和骑士的役务契 约史。 从事制度研究的史学家在追溯这些契约的 
起源时，通常满足于说明中世纪早期军事需求如何促生了具有贵 
族性和荣誉性上层结构的骑士采邑。在追溯英国和德国封建主义 
的后来的变化时，他们试图说明军事采邑制如何崩溃、被取代、复 
活或变异，新的契约原则一一合同或简单的雇佣关系一~"如何取 
代旧的军事采邑契约， 

将封建主义等同于军事役务，必定将封建主义的历史缩小到 
— 个单一问题上，将其他史学家习惯上纳人封建主义史之中的大 
量主题排除在外，而正是由于这些主题的存在，封建主义这个词语 
和概念才在历史编築学上居于突出的地位。这种研究方法的差别 
有时究竟有多大，最近已经在有英国人和俄国人参加的一个讨论 
会上显现出来，当时来自俄国和英国的两位主要发言人做了有关 
封建主义的 精思附会 的演讲，但这两个演讲几乎没有在一个问题 
上发生接触。英国演讲人博学而优雅地讨论军事采邑，而俄国演 
讲人则集中讨论地主对农民的阶级统治和剥削。毋庸说，俄国人 
的演讲充满了人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国家 是阶级统治的 
工具，“商品交换”是封建主义瓦解的催化剂，封建经济是早期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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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前身。不过，尽管俄国人对这个词的使用充满教条主义和 
陈词滥调，但它比英国演讲者所采用的传统涵义对历史思想的研 
究具有更直接的影响。 

不用说，封建主义概念出现在英国和德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时 
候有其本身的用法。创造了这个概念的英国和德国的律师们和发 
展了这一概念的制度学派史学家们，陚予它许多法律和学术上的 
严肃性。这种严格的传统现在已经保存了一套观念，大学教师们 
可以行之有效地将这套观念应用于教学目的，特别是用作思想训 
练的工具，矫正当代历史编纂学的新闻报道式的轻率做法。但是， 
传统 的英德 研究方法被视为一种思想工具应用于社会研究时，至 
6少可以说，叠一直是没有效用的。它关注的中心在于军事役务，因 
此它不能为中世纪社会，或者说为任何社会的基本法则提供答案。 
只要它仅仅关注契约原则，它就看不到潜在的社会现实。而且 ， BP 
使在法律和契约问题的狭隘范围内，它也不能考虑到法律形式的 
变迁和变化中的社会需要之间的时滞差。 

当然，从某些观点看来，对封建主义所做的法律上的系统表 
述，并不逊色于其他的概括性表述。确实可能有人（而且一些作者 
发现也很方便 > 争辩说，没有一种合成的表述方法、当然也没有一 
个词语可以胜任我们期望封建主义一词所能为之事，即概述一种 
社会制度或一种历史状况的本质。这类意义广泛的词语，无论是 
重商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抑或是社会主义，必定将它们意欲概括 
的现实过分简易化。在某些情况下，赋予一些完整的时代以一种 
概括性名词的做法甚至是危险的。它可能会诱使使用者陷人唯名 
论谬误的极可怕的泥潭中，而且也许会鼓励他们把真实的存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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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于自己的词语之上，从这个用来描述现实的词语的语源中推论 
出一个时代的特征，或者仅仅以语义上的牵强附会来建立历史论 
证的大厦。 

这都是非常实际的危险。但是，所有概括性的词语都存在同 
样的危险性。如果有人坚持对概括性词语的这种异议，那么就有 
充分的理由反对使用诸如战争、和平、国家、财产、等级、工业、农业 
这类老生常谈的 概念。 实际上，没有代表整个的一组现象的概括 
性词语，不仅历史学无从谈起，而且一切知识领域的论说都无法进 
行。 

布洛赫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询问为什么“担心概括性 
的词语？没有抽象，任何科学都无法进行……难道说叶绿素的作 
用比经济的作用更‘真实’吗？”®但是，如果使用概括性的概念，那 
么，仅仅为使用这些有用的概念一那些可以帮助我们将一种历 
史状态与另一种历史状态区别开来，将不同国家乃至不同时代的 
类似状态排列起来的概念——就要说许多话。®这样，为了使封 
建主义的概念有用，就必须乞灵于一种历史状况或一个时代的真 
正的本质特征，说明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 

这是制度上和法律上的封建主义概念无法胜任的，但它显然 
是布洛赫已经想到的。诚然，他试图对封建主义所做的定义（如在 
第八编中），乍看起来也许很类似于各种教科书中的传统界定。但 
细审之下，人们看到，它包括了中世纪社会的大部分重要特征。 

① The Historian y s Craft t p. 74. 

② i un lexique - dont la generalite se veut superteure aujc resonances d ^ aucune 
epoque particuliere f , ibid. ♦ pp. 87-88 f 又见 p.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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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 农民； 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 采邑〉 而不是薪俸的广泛使 
用……；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保 
护关系……；权力 分割； 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族和 
政府的存留……”，较之那种将封建主义和采邑等同起来、以骑士 
役务史为封建主义史之始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当然要宽广得 
多。在布洛赫对封建主义所做的定义中，采邑只是整个环境的一 
个因素，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对他而言，即使采邑占据 
一个更次要的位置，一个社会仍可能是封建社会。在正统派看来， 
这种自由观念也许是与这个名称的语源不相符的。但布洛赫认 
为，语源学上的正确性不是一个历史概念最终的检验者。他在《历 
史学家的技艺》中发问 道：“ 如果现在用这个名词来描述一些社 
会-一一在这些社会中采邑不是其最重要持征一又当如何呢？这 
样做没有什么东西违背所有科学坚持的做法。如果物理学家坚持 
将原子——-不可分的物质这个名称用于他们要进行极大胆分 
裂的对象上，我们会感到吃惊吗？” 


封建主义-——采邑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一-的概念显然源自这 
样的 假设： 统御一个社会的各项制度的结构，只有通过对整个人类 
环境的了解才能最终得到理解，布洛赫不断地提到整体社会环境 
(ambiance sociale totale )® 也同样清楚地表达了这个含义。所 


① Le metier d J historien « p. 8 and 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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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们发现他令人振奋且非常敏锐地讨论了中世纪的心态，依此 
引导他对封建社会史的论述时，也就不感到吃惊了。因为人们的 
观念体现在整个环境中，而且它们就是社会结构的本质内容。让 
我们再次引用他的话吧 ：“社 会划分归根到底只是由于观念而存 
在，人们用观念构造了社会划分。” 

然而，使这一警言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仅是它对观念的强 
调，而且还在于它潜在的假设，即一位研究封建主义的史学家的真 
正论说畛域是社会划分„ —旦社会划分成为封建主义史的主题， 
那么其历史必然关注军事采邑制度下面及外面的民众„ 

布洛赫可能坚持认为庄园史不同于封建制度史，但他一再强 
调庄园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根本因素”。实际上，他对封建主义所 
做的最终界定是从“依附农民”开始的。如果说他在本书的主要内 
容中没有详细讨论依附农民，那只是因为他在《法国农村史》中已 
经详细讨论过了。从这一观点看，这两部著作是互为补充的，除非 
将二者结合起来，就无以展示布洛赫对封建社会的见解。即使如 
此，这一见解也许是能够再进一步扩展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 
布洛赫在战争中大难不死，他也许已经写成一部中世纪思想史的 
色著，即《欧洲思想精神史的特征 》 （k caracteres originaux 
d y hi stoi re morale et intelectuelle europeenne ) ，完成了 他对中世 
纪史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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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书名的“封建社会”一词，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左右的时 
间内，才表达了该书所论述的 观念。 但“封建的”这个形容词本身 
却由来已久，它的拉丁文形式 feodalis 在中世纪就存在了。法文 
名词 feodalite (封建主义）虽产生较晚，但至少可追溯到17世纪。 
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两个词只是在狭隘的法律意义上使用。 
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采邑 （ feodum ) 是一种不动产，所以 feodal 
(封建的）一词被理解为“与采邑相关的”（这是法国科学院对它所 
做的界定）； feodalite 既含有“采邑独有的特质”的意义，又表示随 
采邑占有而来的义务。1630年，法国辞典编纂家里歇莱把这些词 
语称为“律师的行话”，而不是——请注意——史学家的行话。那 
么，从何时起最先有人想到扩大这些词语的含义，用以标称一种社 
会状态呢？ 1727年，即在德 • 布兰维利耶伯爵去世五年后，他写 
的《议会历史文书》 （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Parlemens )® — 
书出版，该书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了“封建政府” （ Gouvernement 


① Histoire de I f anc 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avec XIV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Parlemens ou Etats-Generaux , The Hague ，1727. 第四件文书的标題是： Detail 
du unuvemement feodal et de l f etablissement des Fiefs (《封建政府之详情及采邑的确 
立》 )（ l ， p . 28幻并有 （ p . 300>这样的句子 ：“我 已深人到这个法令中，相信它可以提供旧 
封建制度的确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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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odal ) 和“封建主义 ”（ fhdalh 6 ) 。这是我经过相当广泛的研 
究之后所能发现的最早的例证。也许有朝一日其他研究者会更幸 
运，找到更早的例证。布兰维利耶是位奇人，他曾一度是费奈隆 ® 
的朋友，翻译过斯宾诺莎的著作，更是贵族阶级的热情辩护人。他 
相信贵族阶级是日耳曼部族首领的传人——可以说，他是戈宾 
诺®的原型，只是不那么狂热、更为博学而已。在没有发现更早的 
例证之前，也许布兰维利耶可权且被看作是一种新的历史分类法 
的发明者，因为此种分类法正是“封建主义”真义所指，而且历史研 
究中，几乎没有几个历史阶段像这个历史阶段一样具有决定性意 
义 ：在这 个历史阶段里，一些“帝国”、王朝和著名的时代与某个响 
亮的名称划上等号一一一句话，以帝王和修辞传统对历史所做的 
所有武断的旧划分，开始让位于另一种以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为基 
础的历史分类体系。 

但是,使这一概念以及表达这一概念的词语获得广泛传播的， 
xxiv 却是另一位更著名的作家。孟德斯鸠读过布兰维利耶的著作，而 
且，律师们使用的词汇对孟德斯鸠并不 可怕： 出自他笔下的法兰西 
文学语言，难道不是由于法庭上搜集到的材料而得到极大丰富吗？ 
如果说，孟德斯鸠似乎在避免使用“封建主义”这个词语——这个 
词语无疑太抽象，不合他的口味——那么，无可否认的是，正是他 


① 费奈 (t(Ftael 0n S. Mothe, 1651 — 1715) ——法国主教 ，社会 、政 治问 題著作 
家，被认为是 18 世纪思想家的先驱， —— 译者 

® 戈宾诺 (Joseph-Arthur, de Gobineau , 1816—1882) ——法国外交家、作家、人 
种学者和 社会思 想家 . 在历史、文学与文艺批 评糴域 亦多有著述。他的 t 人种不平等 
论 l* inegalite des races humaines) ,0853 — 1855) —书，提出 了种族成分决 
定文化命运的理论，为20世纪的种族主义者、大战犯希特勒所崇尚，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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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人相信，“封建法律 ” （fob fkodales ^ 
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显著特征。这些词汇与这种观念一起从法语 
传播到欧洲的其他语言中 ：在一 些情况下只是被抄录下来，而在另 
一些情况下则是被意译出来，如德语中用 Lehnwesen 来表示封建 
主义。法国大革命在反对新近被布兰维利耶以完全相反的情感所 
賦予名称的那些制度的残余时，最终将封建主义这一概念传播到 
了民众中。1789年8月11日的著名法令宣布，“国民议会彻底废 
除封建体制”。从那时起，谁能否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人们以髙昂的 
代价才摧毁了的制度呢？ ® 

但是，应当承认，封建主义这个前景广阔的词汇，即使在看来 
有充分理由采用它的时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选择。对于生活在 
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布兰维利耶和孟德斯鸠来说，中世纪最显著的 
特征，就是众多的小诸侯甚或仅仅拥有几个村落的小领主瓜分统 
治权。他们用封建主义这个词语所表示的正是这个特征。他们谈 
到采邑时，有时指地方公国，有时又指庄园。但在实际上并不是所 
有庄园都是采邑，也不是所有采邑都是公国或庄园。最重要的是， 
仅仅强调其政治方面，是否可以恰如其分地标示出一个非常复杂 
的社会组织类型，或者一如果从最狭隘的法律意义上理解“采 
邑”——是否可以在许多权利中只强调一种特殊的不动产权利，值 
得怀疑。但是，就像用旧了的钱币一样，每种词汇在不断的使用过 
程中会失去明晰的轮廓。以目前的用法，“封建主义”和“封建社 


①在今天那些纽扣上装饰着红色绶带或玫瑰结的法国人中，有多少人知道1802 
年5月19日的第一部宪法要求他们的等级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就是“同……任何复辟 
封建统治的企图进行斗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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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涵盖了一整套复杂的观念，在这套观念中严格意义上的所谓采 
邑不再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假如史学家仅仅把这些词语当作现代 
用法上认可的标签，来标明他仍须解释的事物，那么他不必有任何 
顾虑。这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不考虑希腊人的观点，坚持把他 
花费时间加以分裂的东西称为“原子”一样。 

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其他的时代和世界的其他地 
区，是否存在其他一些社会形态，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与我们西 
欧的封建主义具有充分的相似性，从而使我们可以将“封 建的” 这 
一词语同样地应用于这些社会呢？这一问题将在本书的末尾再作 
讨论，现在暂且不做探究。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首先使用“封建主 
义”这一名称的社会。除了研究有关封建主义起源及其后来的发 
展者问题，本书研究范围将大致限定在9世纪中叶到13世纪最初 
几十年的这一历史时期，且限于西欧和中欧。何以选择这样的起 
止点，通读此书，可以自明，但对地理界限做这样的规定，则似乎需 
要做一点简单的解释。 

古代文明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柏拉图写 道：“ 我相信世界非 
常辽阔，我们这些居住在直布罗陀海峡和法思河®之间的人们，只 
是生活在这个海®周围的世界的很小一部分，就像蚂蚁或青蛙蕃 
息在一个池塘边。” @ 这片水域在许多世纪里一直是罗马世界的轴 


① 法思河 （ Phasis), 位于黑海东岸。一译者 

② 指地中海 。——译者 

③ Pfmedo, 109b。 [ 按 : 《斐多篇》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以斐多（前 4 〗 7-_ ?) 的 

名卞命名的对话。 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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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甚至在罗马的征服活动扩大了罗马世界的范围以后仍是如此。 
一位来自阿基坦地方的元老院议员可以在博斯普鲁斯海岸谋求功 
名，也可以在马其顿拥有大片地产。震撼罗马经济的价格大变动 
影响到从幼发拉底河到高卢的广大地区。没有非洲的粮食，罗马 
帝国的生存是不可思议的，就像没有非洲的奥古斯丁，天主教神 
学是不可思议的一样。另一方面，任何人一旦跨过莱茵河就会立 
即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块陌生且充满敌意的土 地：那 是蛮族统治的 
广袤地区。 

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开端，两次规模宏大的 
民族迁移已打破了这种平衡这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已从内部 
受到动摇，暂且不必探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各民族构成的 
迥然不同的格局。这两大民族迁移，一是日耳曼人的人侵，二是穆 
斯林的征服。日耳曼人渗透到此前属于罗马帝国的西部领土的大 
部分 地区。 被他们占领的地区有时由于属于同样的政体而联合起 
来，但通常都是由于人侵者具有共同的心理习惯和社会风俗而统 
一起来。渐渐地，居住在不列颠诸岛的凯尔特人小群体与罗马-日 
耳曼社会联合起来，或多或少地同化于其中。另一方面，北非却沿 
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柏柏尔各部落的反抗已孕育了与罗马决 
裂的 萌芽： 伊斯兰教徒的征服完成了这一分裂过程。在其他地区. 
如黎凡特 （ Levant ) 海岸.阿拉伯人的胜利已使以前的东罗马帝国 
跼蹐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带，并使之变成希腊人的 


①奥占斯丁 （ Augustine. SM-MO} ,北非希波城主教•主要著作有 ((上 帝之城》， 

«忏悔录等•其思想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有貧要彩岣.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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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 帝国。交通的困难，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与拉丁基督教大 
相径庭的宗教心态和教会组织，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越来越多 
地割断了东罗马帝国同西欧基督教团体的联系。诚然，西欧社会 
对欧洲东部的各支斯拉夫人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某些斯拉夫人中， 
不仅传人了天主教，而且传人了西欧的思维方式乃至西欧的某些 
制度；但是，斯拉夫语系的各社会群体，在极大程度上仍然是沿着 
非常独立的道路发展的。 

罗马-日耳曼世界处在穆斯林、拜占庭和斯拉夫三大集团包围 
中，汲汲于推进不断变动的疆界,但其自身也绝非和谐一致。不同 
背景所产生的差异，已给构成罗马-日耳曼世界的不同社会群体打 
下深刻的烙印，并具有持久的影响。甚至在起点差不多相同的各 
地区，各社会群体的发展路线在随后也可能相去甚远。但是，不管 
这些差异多么明显，我们能不承认在这些差异之上存在一种共同 
文明即西欧文明所具有的显著的品质吗？在下面的论述中，如果 
在也许应该使用“西欧和中欧”这一语词的地方，我们简称为“欧 
洲”，那么，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重复烦琐累赘的形容词。在人为 
地将世界分为“五个部分”的旧地理学中，欧洲这个名称及其界限 
究竟如何规定，又有什么要紧的呢？真正值得考虑的是欧洲在人 
类发展中的意义。欧洲文明在定居于第勒尼安海、亚得里亚海、易 
北河和大西洋之间的那些人中间产生、开花结果.最终传遍了世界 
各地。欧洲文明的故乡正是这些地区。8世纪一位西班牙的编年 
史家已朦胧地领悟到这一点。这位编年史家在查理•马特领导法 
兰克人取得对伊斯兰教徒的胜利后，称他们为“欧洲人”。同样，大 
约200年后，萨克森修士威杜金德也意识到这一点。奥托大帝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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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匈牙利人后，他热烈地称赞奥托大帝为“欧洲”的解放者。 ® 按 
照该词的这种含义——其历史内容极为丰富——欧洲形成于中世 
纪早期。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时代开始时，它已经形成了。 

把“封建主义”一词应用到这样限定的欧洲历史的一个阶段， 

有时会被做出极不相同、几近对立的解释，但是这个词语的存在本 
身就表明，人们已经本能地承认了这个词语所表示的这个阶段的 
独特性质。所以，可以认为，一本关于封建社会的书，就是力图回 
答它的标题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这个 需要加以独立研究的历史阶 
段的显要特征是什么？换言之，我们这里尝试进行的，是对一种社 
会组织结构以及把它联为一体的各项原则进行剖析并做出解释。 

类似的方法——如果被经验证明行之有效——也许可以在不同的 XX vii 
限定条件下，用于其他研究领域。我希望目前研究中确实新颖的 
方法将补偿实践上的缺点。 

如此构想的研究工程，规模颇为浩大，因此有必要把资料加 
以分配。上卷将概括性地叙述这个阶段的社会背景，并研究人 
与人之间互相依存的那些契约关系的成长过程。这些互相依存 
的契约关系，较之其他事物更多地賦予这种封建结构以独特性。 

下卷讨论社会等级和政府组织的发展。解剖活的有机体总是困 
难的。旧的社会等级的最终分化，一个新阶级——资产阶级 
(bourgeoisie ) ——的出现，国家权威在长期衰落后重新恢复，这 
些变化与西方文明最典型的封建特征的开始消失同时产生；这就 


① M . G. H. , Auctores Antiquissimi ^ XI * p . 362 1 Widukind , I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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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虽然不可能严格地按年代顺序进行划分，但还是由上卷首先 
讨论封建社会的产生，下卷讨论封建社会发展壮大和衰落。 

但是，历史学家绝非随心所欲之人，对历史的了解只能以历史 
所允许的程度为限。而且，在他所要研究的课题过于庞大、不允许 
他对所有的资料亲自考订时，他便意识到，他的研究时常为研究条 
件所限制而无法如愿。本书将不检评学者们以往有时进行的笔 
战，我所关注的是历史而非历史学家。但是，不论那些学者们进行 
论战的理由是什么，我决心永 不隐瞒 我们知识中的空白或含糊之 
处。在这方面，我觉得不应冒险从事，使读者感到沮丧。相反，人 
为地强迫一个在本质上处于运动状态的知识学科变得優化，会使 
人们感到厌烦和丧失兴趣。对中世纪社会了解最深刻的人之一， 
英国伟大的法学家梅特兰说过，一本历史著作应该使它的读者产 
生渴望——求知的渴望，尤其是研究的渴望„如果本书能达到这 
一点，我将满足之至矣。 


①每一部历史著作，如果要面向较多的公众，那么其作者都会面临一个极难办的 
实际问題 —— 参考书目问雇 • 合理的办法也许是，将本书必須参考的所有博学的著作 
的名称详列于每页脚法.我冒着被人们认为不义的危险.将绝大部分参考书置于本书 
末尾的书目中。不过，我有一条规則，即 ：对于 一条原始资料，如果不能向每一位缺乏 
绶的研究者提供拽典它的 a 落出处，并证实我对它的解释的办法，那么就不加引用。 
如果没有将参考书列出，其原因是我文中所列出的资料，辅之以文献所在的详细目录， 
使之很容易被找到。在这一切都略去的地方，注释可以作为线索。在法庭上，证人的 
身份毕竟比辩护人的身份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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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最治的_次入侵 




第一章穆斯林和匈牙利人 


1 被入侵和包围的欧洲 

“你们看，上帝降怒了……城镇渺无人烟，寺院或被夷为平地， 
或被付之一炬，土地荒芜，一切都荡然无存矣，……到处是强者凌 
弱，人如海中之鱼疯狂地相互吞噬。”909年兰斯省的主教们在特 
洛斯利聚会时的情形就是如此。9,10世纪的文献、契约书和宗教 
会议辩论记录中，这类悲伤哀怨之词比比皆是。在排除所有夸张 
成分及宗教演说者本身固有的悲观情绪后，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 
在这一不断触及的主题中，这种甚至在当时都被认为是难以忍受 
的形势的证据如何，尽管它已经拥有众多的时证。当然，在这一阶 
段，那些有能力进行观察并做出比较的人，特别是教士阶层，都感 
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天下大乱、暴力充斥、令人憎恶的环境中。封 
建主义就产生于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 
些灾难的产物。但是某些促成或维持这种混乱状态的原因，却与 
欧洲社会内部的变化全然不相干。几个世纪以前，新的西欧文明 
经受了日耳曼人人侵的血与火的锻冶，现在似乎又成了一个受到 
围攻的城堡——的确，它的半数以上的地区已遭到包围。它的三 
面同时受到攻击：南面是伊斯兰教的信奉者，即阿拉伯人或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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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环境：最后的诸次人侵 


阿拉伯化的属民；东面是匈牙 利人； 北面则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2 穆斯林 

在上述敌人中，伊斯兰教势力显然是危险性最小的敌人，虽然 
人们不能肯定地谈到它的衰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高卢 
还是意大利，其贫困不堪的城市与富庶辉煌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 
相比，可谓相形见绌。12世纪以前，穆斯林世界与拜占庭世界一 
起，仍对西欧拥有名副其实的经济霸权 ：在我 们居住的欧洲的这一 
部分地区，仍在流通的惟一金币出自希腊或阿拉伯的铸造厂，或者 
至少--一也像不止一种银币那样一-是仿照希腊或阿拉伯货币铸 
造的。如果说8、9世纪哈里发帝国的统一最终陷于瓦解，那么当 
时从哈里发国家废墟 t： 兴起的各个国家仍然是强大的势力。但此 
后伊斯兰教徒的行动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侵，而是边界战争了。 
在东方，阿摩尔 （Amorian) 王朝和马其顿王朝 （828—1056) 的皇帝 
们正在为重新夺回小亚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我们先暂且 
撇开不谈。西欧社会同伊斯兰教国家的冲突只是从两个战场展开 
的。 

第一个战场是意大利南部。这个地区仿佛是统治古罗马非洲 
行省的君王们逐鹿争雄的 战场： 先是凯万地区艾格莱卜王朝的埃 
米尔们，10世纪初法蒂玛 （Fatimite) 王朝的哈里发承继之。艾格 
莱卜王朝从希腊人手中逐渐蚕食了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即占有的 
西西里，902年攻克希腊人的最后一个据点塔奥米纳。与此同时， 
阿拉伯人在意大利半岛也站稳了 脚跟。 他们跨过意大利南部拜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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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属下的各行省，兵锋威胁着第勒尼安海沿岸的半独立的城市，以 
及坎帕尼亚和贝内文托地区的或多或少依附于君士坦丁堡的伦巴 
第各小公国。11世纪初，阿拉伯人的掠夺活动仍然远达萨宾山。 
有一伙匪徒曾在加埃塔附近的阿根托山上丛林茂密的高地上建立 
了据点，从事劫掠活动达20年，到915年才被摧毁。982年，年轻 
的“罗马皇帝”奥托二世开始征伐意大利南部。奥托虽为萨克森民 
族血统，但他自认为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其他 
地方都是如此。他干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中世纪屡次发生的）蠢 
事： 他选择了夏季向这块骄阳似火的地区进军，军队不习惯此地迥 
然殊异的 气候； 7月25日他与穆斯林匪帮在卡拉布里亚东岸相 
遇，蒙辱惨败。 

穆斯林势力一直在严重地威胁着这些地区，直到11世纪，从 
诺曼底来的一股冒险者击败了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西西里岛和 
意大利半岛南部联为一体，最终建立起生气勃勃的国家。它注定 
要永远阻挡人侵者的去路，充当拉丁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富有 
灵感的媒介。在意大利国土上，反对萨拉森人的斗争从9世纪已 
开始，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土地的争夺上双方互有得失•进展甚微。 
但是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而言，那只是一块遥远的悬而未决的领 
土。 

另一个战场是在西班牙。在那里，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已不 
再是掠夺财物或暂时的领土 兼并; 伊斯兰教民众大量居住在那里， 
阿拉伯人建立的各政权在西班牙领土上有其统治中心。10世纪 
初.萨拉森匪帮还没有完全忘记翻越比利牛斯山的道路，但长途跋 - , 
涉的侵袭变得越来越少。基督教徒的收复失地运动从西班牙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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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环 境：最 后的诸次人侵 


端开始，虽然经受了许多挫折和屈辱，但仍在缓慢地进展。对于加 
利西亚和西北部的高原地带，远在南部的科尔多瓦的埃米尔和哈 
里发鞭长莫及，从未实施非常牢固的统治。各基督教小王国，有时 
分裂，有时又联合在一个统治者之下，从11世纪中叶开始向杜罗 
河 推进； 1085年抵达塔古斯河。 ® 另一方面，比利牛斯山下的埃布 
罗河虽近在咫尺，却长期为穆斯林占领。直到1118年萨拉戈萨才 
被攻陷。这些斗争虽没有阻碍更多的和平交往，但照例只有在短 
朗休战时才停止。它们给西班牙社会留下了带有其自身特点的烙 
印。这些斗争对于“山口外”®的欧洲，几乎没有任何触动，却为欧 
洲的贵族——特别是从11世纪下半叶以后一-提供了从事轰轰 
烈烈、有利可图并表示其虔诚信仰的冒险机会，与此同时，也使欧 
洲的农民有机会在西班牙国王和贵族的恳请下定居于未被阿拉伯 
人占领的土地上。但是，与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相伴随的，却是海盗 
活动和匪徒劫掠，萨拉森人主要是通过这些途径给西欧造成普遍 
的混乱。 

阿拉伯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水手。他们的海盗船从非洲、 
西班牙，特别是巴利阿里群岛的巢穴出发，袭击地中海西部的目 
标。但是，靠几只船在这片水域上来回穿梭进行名副其实的海盗 
贸易获利甚微。萨拉森人控制地中海后，正像同一时期的斯堪的 
纳维亚人一样，首先认准了抵达海岸的各种途径，从那里可以进行 
获利丰厚的劫掠活动。从842年开始，他 们上溯 罗讷河，远至阿尔 


① 跨《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在西班牙境内称塔*河，在葡萄牙境内称特茄 


河 „ •一-译者 

② 指比利牛斯山北侧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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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沿河两岸大肆抢劫。这一时期康马格通常是他们的根据地。 
但不久后的一个偶然事件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更为安全的大本营， 
而且也使他们有可能极大地扩展其劫掠范围。 

在一个难以确定的日子里——大约是在890年左右，一艘来 
自西班牙的萨拉森人的小船被风吹到了普罗旺斯海岸，也就是今 
天的圣特罗波兹城郊。船上的人昼伏夜出，杀害邻近村庄里的居 
民。他们隐蔽的这一地区多山岗，森林茂密，当时被称为栲树林堡 
(frenes ) ，或叫弗莱内 （ Freinet ) ， ® 是个易守难攻的隐蔽地。此时 
这伙阿拉伯人同坎帕尼亚地区阿根托山上的同胞一样，在高地的 6 
茂密荆棘丛中建筑了堡垒，并召集同类人伙。于是就产生了一个 
极为危险的盗匪巢穴。但是，除了弗雷瑞斯遭受劫掠外，各城镇由 
干有城墙的防护，似乎没有遭到劫难，但普罗旺斯海岸附近的乡村 
地区却蒙受了惊人的蹂躏。栲树林堡的匪帮还捕捉了许多俘虏， 
将他们带到西班牙市场上出卖。 

此外，阿拉伯人毫不迟疑地侵人内陆腹地。罗讷河谷人口比 
较稠密，并有设防城市或保垒，阿拉伯人的人数很少，所以他们似 
乎不愿在此冒险。但阿尔卑斯山脉却能使小股经验丰富的山匪向 
纵深偷袭，从山的一段转移到另一段，从一处丛林转移到另一处丛 
林，并像他们从西班牙山地或马格里布山区到来时一样返回。用 
圣加尔修道院一位教士的话说，这些萨拉森人已成为“真正的山 
羊”了。而且，不管阿尔卑斯山外貌如何，作为强盗出没之地，不可 


① 现存的一个村庄的名字 U Garde - Freinet 中，还保留着对这个名字的记忆 9 
但萨拉森人的城堡并不在内陆的拉伽尔徳 （La Garde ), 而是位于海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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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闲视之。山间有肥沃的河谷掩映，从周围环抱的群山上很容易 
悄然来到河谷上。格累斯沃丹就是这样的河谷。河谷中星罗棋布 
的寺院，成为打家劫舍者的理想猎物。（早在906年，苏萨之上的 
诺瓦莱萨寺院的大多数教士逃走后，寺院就被付之一炬。）最为重 
要的是，行旅、商人甚或去罗马使徒墓前朝拜折祷的香客，都要经 
过阿尔卑斯山的这些 山口。 还有什么比在路途上伏击这些人更有 
诱惑力呢？早在920或921年，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朝圣者就在 
一个关隘被劫匪们用石头砸死，此后类似的罪恶事件经常发生。 
阿拉伯人的武装匪徒 （djichs >不惮犯险涉远北进。940年，他们 
在莱茵河谷上游附近和瓦莱出现，在那里焚烧了著名的圣莫利斯 • 
达高尼修道院。大约与此同时，一伙阿拉伯人用弓箭射杀了圣加尔 
修道院教堂周围正在安祥地列队行进的修士。但是 这帮匪 徒被修 
道院长紧急召集起来的自卫者 驱散； 他们中的许多俘虏被带到修 
道院。这些人昂然绝食而死。 

维护阿尔卑斯山或普罗旺斯乡村的治安，为当时的各世俗政 
府的能力所不及。除了捣毁他们在涔树林堡的巢穴，别无良策。 
但这样又面临新的 困难： 如果不切断它的海上通道，阻止来自海上 
的援助力童，那么围剿这个堡垒就不可能真正奏效。当时，无论这 
个地区的各位国王（西边普罗旺斯和勃艮第的国王、东边的意大利 
国王）还是伯爵们，都没有归其统辖的船队，基督教徒中惟有希腊 
人是技术熟练的水手，然而希腊人有时也像萨拉森人那样参与海 
盗活动，从中牟利。 (848 年洗劫马赛的就是希腊海盗。 ）931 和 
942年，拜占庭船队两次出现在离涔树林堡不远的 海岸； 起码在第 
二次，甚或第一次，船队是应意大利国王阿尔的休之召而来。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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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有重要利益。但两次进军均一无所获。更有甚者，当 
942年围剿阿拉伯人的斗争正在进行时，休却变了卦，准备与萨拉 
森人联盟，依靠他们的帮助来封锁阿尔卑斯的山路，阻击他的一位 
对手在争夺伦巴第王冠时所等待的援兵。951年，东法兰克（今天 
的 德国〉 国王奥托大帝自立为伦巴第国王。他的目标就是在中欧 
乃至意大利建立一个像加洛林帝国一样的国家 、一 个基督教强国 
及和平事业的保卫者。奥托自认为是查理大帝的继承人，在962 
年加冕时就承袭了查理大帝的皇冠。他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结束 
萨拉森人的侵掠。他首先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劝服科尔多瓦的哈 
里发下令撤走在枵树林堡的属民，然后又制定了一个御驾亲征的 
计划，但始终没有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在972年，这伙强盗因俘虏了一件过于辉煌的战利 
品而铸成大错。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梅艾乌尔从意大利返回，经由 
德朗斯河谷中的大圣伯纳德路段时，遭到伏击并被带到山上一个 
密营中。萨拉森人外出不能返回其老巢时经常以这些密营宿身。 
梅艾乌尔手下的修士交纳了一大笔赎金后他才被放回。这位梅艾 
乌尔曾整顿过许多修道院，是当时许多国王和贵族、特别是普罗旺 
斯伯爵威廉所尊敬的朋友、训诲导师，也可以说是神圣的座上宾 
(saint familier ) „在那帮亵渎神明的强盗打点回程的途中， 
威廉袭击了他们并予以重创。接着，威廉召集了罗讷河谷的许 
多贵族——这些贵族随后将分得罗讷河谷的耕地——对袢树林堡 
的阿拉伯人要塞发动了进攻。这一次阿拉伯人的堡垒终于被摧毁 
了。 

对萨拉森人而言，这意味着在内地大规模劫掠活动的结束，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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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普罗旺斯海岸和意大利海岸一样，还仍处于阿拉伯人的侵扰之 
下。我们看到，甚至在11世纪，莱林斯的修士仍在为赎回被阿拉 
伯海盗捕获并运到西班牙的基督教徒而 奔忙； 1178年阿拉伯人对 
马赛附近进行了一次袭击，捕获了许多俘虏。但是普罗旺斯海岸 
及阿尔卑斯山麓地带已能恢复耕作，阿尔卑斯山各路线在安全方 
面重新变得和欧洲其他山路不相上下。此外，在地中海上，意大利 
的商业城市，如比萨、热那亚、阿马尔斐，从11世纪初即转人反攻。 
它们把伊斯兰教徒从撒丁岛驱走，甚至在马格里布（从1015年） 
和西班牙 （1092 年）港口里追捕他们。于是这些城市开始廓清 
8这片海域，它们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片海域的安全。这 
只是相对的安全，但直到19世纪地中海上的秩序没有更大的改 
善。 


3 匈牙利人的侵袭 

就像此前的匈奴人一样，匈牙利人——即马扎尔人——几乎 
是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出现于欧洲。在很早的时候已 
对匈牙利人了如指掌的中世纪作家，对罗马作家竟然没有提及匈 
牙利人表示由衷的惊讶。无论如何，匈牙利人的早期历史比匈奴 
人更为晦暗不明，因为早在西方开始记录之前很久，中国方面的资 
料就能使我们了解“匈奴”的来龙去脉，但对马扎尔人的情况却未 
曾提及。可以肯定的是，刚刚阀人欧洲的这一不速之客，也来自亚 
洲大草原上很独特且相当典型的游牧 世界： 这些民族通常操着不 
同的语言，但因生存环境相似，其生活方式表现出惊人的相 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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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饲养马匹，是马上的武士，以马奶或渔猎的果实 为生； 他们尤 
其是周边农耕者的天然敌人。马扎尔语从基本结构上讲属于芬 
.兰-乌戈尔 语族； 今天与其最为接近的方言，是西伯利亚某些土著 
民族的语言。但在漂泊游荡过程中，原来的民族血统中已混杂了 
众多的突厥语成分，并烙上了深刻的突厥文明的印记。® 

我们发现，匈牙利人的名称于833年首次出现，这一年匈牙利 
人袭扰了已定居下来的 居民： 亚速海附近的哈扎尔汗国和拜占庭 
帝国的殖民地。不久他们又逼近第聂伯河，随时都可能切断这条 
水上运输线。当时第聂伯河是一条极其活跃的商路，依靠这条商 
路，北欧的皮毛、罗斯森林的蜂蜜和蜂蜡，以及从各处捕捉的奴隶， 
沿着各个运输点和市场转运，换取君士坦丁堡或亚洲的商品或黄 
金。但是，来自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新的游牧部落佩彻涅格人尾 
随其后，开始不断地骚扰他们。通向南方的道路被保加利亚帝国 
完全堵死，所以匈牙利人被逐回之后，其中一部分消失在东方更远 
处的大草原上，但大部分人在896年前后跨越喀尔巴阡山脉，散居 
在蒂萨河和多瑙河中游的平原上。 

自4世纪以来，时常遭到入侵和破坏的蒂萨河和多瑙河中游 
平原上的一片片辽阔地带，在这一时期的欧洲版图上形成一个巨 
大的空白地带，普吕姆地区的编年史家莱吉诺用“荒野”这个字眼 
来称呼这一片片空旷地域，但没有必要过分地从字面上理解这一 
措词。从前曾是这里的重要定居者或仅仅路过此地的各种人群， 


①“匈牙利人”这一名称本身大槪是突厥语称谓。至少其部族之一的马扎尔人的 
名称可能是突厥语称谓，马扎尔一名最初似乎只用于一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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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遗留下了小股落伍者。尤其是，许多斯拉夫部落逐渐渗透 
过这些地区。但是定居者无疑很稀少，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马扎 
尔人到来以后，一些地理名称包括一些河流的名称几乎全部改变 
了。而且，自査理大帝击溃阿瓦尔人势力后，再也没有强大的有组 
织的国家能抗拒人侵者了。匈牙利人的惟一对手是摩拉维亚人的 
一些头领，这些人不久前曾在西北部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强大 
的公国，正式接受了基督教。事实上，他们已经成功地迈出了建立 
-个纯正而地道的斯拉夫国家的第一步。906年，匈牙利人的进 
攻一举彻底摧毁了这个国家。 

从这时起，匈牙利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从严格意义上 
讲已不能再称之为游牧部族 r , 他们已在今天仍沿袭其名称的匈 
牙利平原上有了永久性定 居地。 他们从居住地出发，成群结队地 
侵掠周围国家，而不是征占领土。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劫掠，然后 
满载战利品返回其定居地。保加利亚皇帝西蒙死 （927 年）后，其 
国家势力衰微，为匈牙利人敞开了通向拜占庭帝国属地色雷斯的 
通路。匈牙利人多次抢劫色雷斯。西欧防务松弛，对匈牙利人更 
有特别的吸引力，所以匈牙利人不久就与西欧发生了接触。 

早在匈牙利人翻越喀尔巴阡山之前，他们的一支远征队就于 
862年到达德国边境。稍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受雇于德国国王 
阿尔努夫，作为辅助部队参加过这位国王对摩拉维亚人的一次@ 
争。899年匈牙利人成群结队奔袭在波河平原上。次年，出现在 
巴伐利亚。从这时起，意大利、德国和不久以后的髙卢修道院的编 
年史上，几乎每年都有关于这一省或那一省“遭匈牙利人蹂躏”的 
记载。意大利北部、巴伐利亚和土瓦本遭到的破坏尤为严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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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恩斯河右岸地区（在这里，加洛林王朝曾建立边防统辖区并把土 
地分给修道院）被迫放弃。但是匈牙利人的劫掠活动已大大超出 
了这个范围。如果不考虑这 样一‘ 个事实，即匈牙利人从前习惯于 
在亚洲广阔的大草原上远途游牧，在多瑙河平原 （ puszta ) 有限的 
方圆范围所继续进行的活动只不过是精彩的演练，那么，对匈牙利 
人活动范围的如此辽阔就会感到不可思议。这个来自亚洲大草原 
上游牧部族（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匪盗）的游牧习尚是匪徒流寇主义 
的预演。向西北，萨克森地区（这里指的是易北河到莱茵河中游的 
广大地区）早在906年即受到侵袭，此后不断地遭到蹂躏。在意大 
利，匈牙利人的兵锋远至奥托朗托海峡。917年匈牙利人通过孚 
H (Vosges) 森林和萨勒关隘到达富庶的修道院聚集的默尔特。 
此后，洛林和高卢北部成了他们熟悉的猎场之一。从这里匈牙利 
人冒险到达勃艮第乃至卢瓦尔河以南。这些人虽然来自平原上， 
但是，如果需要翻越阿尔卑斯山，他们决不会畏缩不前。924年他 
们正是从意大利出发，“经由阿尔卑斯山偏僻的 山路” 袭击了尼姆 
地区。 

匈牙利人并不总是回避同正规部队作战，而且在战斗中也能 
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但他们通常更喜欢迅疾地越过旷野，这些 
地道的野蛮人是被首领们的皮鞭驱赶上战场的，但同时他们又是 
勇猛可畏的战士，精于从侧翼发动进攻，猛烈追击，并善于机敏地 
脱离困境。也许他们需要渡过一条河或是威尼斯泻湖，这时他们 
便匆匆忙忙地制造皮筏或木船。在宿营地他们架设草原民族惯用 
的那种帐蓬，或者隐蔽在修士遗弃的一座修道院里，从这里出发侵 
掠周围的乡村。这些人不仅仅是野蛮，而且同样工于心计，他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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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派出使节，必要时可以从使节那里得到情报。这些使节与其说 
是去谈判，毋宁说是刺探情报。他们很快就洞察到西欧在制定政 
策方面的笨拙不便，随时都可以得到对于他们兴兵进犯特别有利 
的有关西欧帝王王位空缺的消息，并利用基督教世界各王朝的不 
睦，插手其中，以求渔利。 

有时匈牙利人按照各时期匪盗活动的习惯，以赦免其性命为 
条件向被征服的人民勒索 金钱； 甚至对有些人征收固定的贡 物：巴 
伐利亚和萨克森蒙受此种屈辱达数年之久。但是，除了在与匈牙 
利本土毗邻的地区，这些办法几乎是难以实行的。在其他地区，匈 
牙利人只是实行残暴的屠杀和抢掠。他们同萨拉森人一样，很少 
袭击设防城镇。当他们冒险进攻城镇时，通常是以失败而告终。 
早年他们远征第聂伯河流域，兵临基辅城下，就曾遭到过失败。他 
们攻占的惟一的重要城市是帕维亚。对匈牙利人感到极为恐惧的 
是那些通常孤立地建立于乡村地区或处在城墙以外的郊区的村落 
或修道院。尤其是，匈牙利人似乎特别嗜好捕捉俘虏，仔细地从人 
群中挑选出最精壮的留下，有时从处死的全部人口中只留下年轻 
妇女和很小的男童，供其役使和享乐，但大部分无疑是要卖掉的。 

1' 有时，他们甚至在西欧市场上毫无愧色地出卖这些 人畜； 而在西欧 
市场上，也并不是所有买主都在乎他们要购买的是些什么人。954 
年一位贵族出身的女孩在沃姆斯郊外被捕获，并被带到该城内的 
市场上出售。①更为常见的是，这些不幸被捕获的人被带到多瑙 
河各地区出售给希腊商人。 


① Lantbertus, Vita Heriberti » c. I in M. G. H. , SS. ， IV, p.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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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匈牙利人入侵的终结 

955年8月10日，东法兰克国王奥托大帝在获悉匈牙利人人 
寇德国南部的消息后，在莱希河两岸袭击了返回途中的匈牙利 
人。①经过一番血战，奥托大帝获胜，并一鼓作气将胜利坚持到 
底。因此，这次被击败的掳掠性远征注定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在 
巴伐利亚边境地区敌对双方的行动只限于边界冲突。不久，按照 
加洛林王朝的传统，奥托在各边界上重新建立边防指挥部。两个 
边防辖区应运而生：一个是在阿尔卑斯山脉穆尔河沿岸，另一个在 
更北方的恩斯河沿岸。不久，后一个边防辖区获得了东部边防 

区-“奥斯塔里奇 ”（ O Marn ' cTu ' ) -的称号。从这个称谓派 

生出了奥地利这个名称。这个边防辖区早在10世纪末就扩展到 
了维也纳森林，11世纪中叶到达莱塔河和摩拉瓦河。 

虽然奥托大帝取得了辉煌胜利，并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但 
像莱希河原野之战这样的一次孤立的军事胜利 ，显 然不足以结束 
匈牙利人的侵掠。匈牙利人的领土尚未受到触动，匈牙利人也未 
曾受到早年阿瓦尔人在査理曼手中所遭到的那种致命打击。其中 
的一支人马被击溃（他们的几支人马已经同样被打败）并不能改变 
他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大约从926年起他们所进行的远程侵 
袭虽凶猛依旧，但次数却越来越少。在意大利，虽然没有经历过战 


①这次战斗即著名的莱希河原野之战，旧译累赫原野（或雷赫弗 尔徳） 之战。见 
威廉 • 兰格： 《世界史编年手册》，三联书店，1981年，第327页。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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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但在954年后他们也停止了侵掠。在东南方，960年以后对色 
雷斯的侵袭变成了有节制的小规模的海盗式冒险活动。毫无疑 
问，这一切乃是许多深层原因已经逐渐产生作用的结果。 

以古代传统方式进行的横跨西欧的远途劫掠，并非最终都能 
够获利。成群结队的匈牙利人所到之处，大事掳掠，但是大童的劫 
掠物却使匈牙利人不胜负载。被掠为奴的人必须步行，总是减缓 
他们的行军速度.而且要防止他们逃跑也并非易事。一些文献材 
料时常提到逃亡事件。有一个例子是，兰斯附近一个教区的修士 
被强迫随同捕捉他的人远行至贝里，有天晚上他乘这些人的疏忽， 
12 躲藏到一块沼泽地里待了几天，最后终于满载着他的冒险传奇故 
事，成功地返回家乡。 ® 匈牙利人沿着当时坎坷不平的小道，穿过 
充满敌意的地区，用马车来运输 财物。 这种运输方法比起诺曼人 
在欧洲畅达的河流上用船只运行要笨拙得多，也更为危险。在到 
处都是狼烟烽火的土地上，常常难以弄到足够的马饲料。拜占庭 
的将军们深谙此情 ：“匈 牙利人在战争中遇到的大难题来自牧草的 
缺乏。”®在路途上匈牙利人被迫屡屡作战，即使取得胜利，返回时 
也由于这种游击战而伤亡很多人。疾病也袭击他们。兰斯教堂的 
教士弗洛道特在其编年记(此编年记是他逐天编定的）中结束 924 
年的记述时，兴高采烈地记录了刚刚收到的消 息：人 侵尼姆河地区 
的匈牙利人大多数人死于痢疾“瘟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设 
防城镇和城堡数量增多，将那些只对人侵者有利的旷野分隔开来。 


① Flodoard ，Annales « 937. 

② Leo ，Tactica « XVIII»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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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约从930年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已摆脱了诺曼人可怖的威 
胁，各国王公贵族已经能够腾出手来对付匈牙利人，并组织更有效 
的抵抗。从这个方面来看形势，奥托大帝所进行的事业的决定意 
义，与其说在于莱希河原野上的辉煌胜利，毋宁说在于他建立了边 
防辖区。 

所以很多动因促使马扎尔人放弃了冒险事业。这种冒险亊业 
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少，付出的生命代价却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不 
是马扎尔人社会本身正在发生重要变化，那么这些动因的影响就 
不会产生如此明显的效果。 ' 

遗憾的是，关于马扎尔人社会的变化，我们几乎完全不能从资 
料中了解到。同其他民族一样，匈牙利人只是在皈依基督教并接 
受拉丁文化以后才开始有编年记。然而，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农业 
逐渐占据一定地位并与牲畜饲养业并存。总之，这是一种缓慢的 
蜕变状态，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产生出来的一种介于真正的草原 
民族游牧生活和纯粹的农耕群体定居生活之间的生活方式。1147 
年，巴伐利亚主教弗赖辛地方的奥托参加十字军来到多瑙河畔，得 
以观察当时匈牙利人的情况。只有在寒冷的季节，匈牙利人才在 
用芦苇（极少使用木•头）修造的房舍中避 寒：“ 夏秋季节他们生活在 
帐蓬里。”稍早些时候的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注意到，伏尔加河下 
游的保加尔人①中也存在同样的变化住处的习惯。他们的村落规 
模很小，可以迁移。传人基督教以后，1012—1015年间的一个宗 


①早期的游牧民族, * 匈奴 人之后 西迁,定居在黑海北部和东部地区，后进人多 
瑙河下游地区，7世纪起建立王国。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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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会议规定，村落不能迁移得离教堂太远，否则，迁走的村落将被 
强制罚款并* •迁 回”。 ® 

不管怎样，匈牙利人扩张性的抢劫活动结束了。毫无疑问，最 
重要的是，对收获物的关心与从事匪盗行为而进行夏季大规模迁 
徙，二者是背道而驰的。大概受到所吸收的外来因素，即早已停止 
游牧生活的斯拉夫部落以及来自西欧旧乡村文明的俘虏的影响， 
马扎尔人社会生活方式的这些改变与深刻的政治变化协调起来 
了。 

我们朦胧地感觉到，在早期匈牙利人以或名或实的血缘关系 
联合起来的小社团之上，存在着更大但不太稳固的群体。皇帝智 
者利奥 ® 写道：“战争一结束，匈牙利人便分散到他们的氏族 
( ye ^) 和部落 （cpuXac ) 中去。”这种组织形式在整体上很类似于今 
天蒙古人中仍可见到的组织形式。早在马扎尔人于黑海以北地区 
滞留时期，他们就试图效仿哈扎尔国家的榜样，在所有部落首领之 
上设置一个“大头领”(这是希腊和拉丁资料使用的名称）。推举出 
的首领是某个名叫阿尔帕德的人。从那时起，虽然断言匈牙利人 
已建立了统一的国家还很不准确，但阿尔帕德王朝 ® 显然已自认 
为是命定的统治者。10世纪下半叶，经过一番斗争阿尔帕德王朝 
统一了 全国。 那些已经定居或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游动的人口，比 


① K. Schiinemann, Die Entstehung des Stadtewesens in Siidosteuropa , Breslau ， 
n. d. ♦ pp. 18-19. 

② 拜占庭皇帝利奥六世 （Leo VI ， 886-912 年 在位〉 ，因崇尚学术，修编《帝国法 
典 >(Basilika ) 而以 “ 智者 ” 著称。 ——译者 

③ 阿尔帕德王朝 （Arpad dy ⑽ sty ) ，是阿尔帕德的后膏建立的匈牙利本地人的王 
朝 （ 895 — 1310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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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漂泊流动的游牧群体更容易驯服。1001年，当阿尔 帕德家 
族的王公维克取得国王的称号时，国家的稳定局面似乎已经完 

成。① 

按照西欧各王国或公国的模式——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是它们的翻版-个四处抢劫、游荡不定的相当松散的联合体， 

变成了一个牢固植根于自己土地上的国家。因为，这些十分尖锐 
的冲突通常并没有阻止两种文明间的交流，较先进的文明影响了 
较原始的文明。 

此外，伴随着西欧政治制度所产牛的影响，西欧的整个世界观 
更深人地渗透到匈牙利人中。维克宣布自己是国王时，他已经以 
斯蒂芬的名字领洗，教会为维克保留了这个教名，将他置于教会圣 
徒之列。正如东欧广袤的宗教“无人区”一样，从摩拉维亚、保加利 
亚到罗斯，信仰异教的匈牙利人从一开始就成为两支福音传道队 
伍争夺的对象。每支队伍代表两个宏大宗教体系中的一个。从那 
时起，基督教就非常明显地分裂为两支 ：拜占 庭教会和罗马教会。 
匈牙利首领在君士坦丁堡领洗，匈牙利各修道院在11世纪以前一 
直坚持按希腊教会仪式进行宗教活动，但是拜占庭传教使团来自 
的地方太远，最终注定要被它的对手 所压^ - — Q 

以明显地具有和亲 （rapprochement ) @的的王室间的联姻关 
系为开端，巴伐利亚传教士们非常积极地进行着促使匈牙利人改 
宗的活动，特别是 971-999 年在帕绍教区任职的皮尔格林主教， 


①关于匈牙利人建国的比较模期的情况，参见 P. E. Schramm, Kaiser, Rom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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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改变人们的信仰当成了他魂牵梦绕的事业。他认为，对匈牙利 
人来说，帕绍具有传教首府的地位，就像马格德堡对于易北河彼岸 
的斯拉夫人以及不来梅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一样重要。遗憾 
的是，帕绍不像马格德堡和不来梅，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主教区，萨 
尔茨堡的一个副主教辖区。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帕绍教区实际上 
建于8世纪，但帕绍教区的主教们自认为是那些自罗马人时代就 
已在多瑙河岸边的设防城堡洛奇 aorch ) 拥有教区的人们的继承 
者。皮尔格林屈服于当时每位教士都难以抵御的诱惑，让人编造 
了许多假的教会谕令，根据这些谕令，洛奇被认为是“潘诺尼亚”的 
大主教驻锡地。于是，所应做的一切就是重新组建这一古老的“潘 
诺尼亚”行省。帕绍将同萨尔茨堡断绝一切关系，恢复伪造出来的 
在古代所享有的地位>在帕绍周围将形成众星捧月般的新的匈牙 
利潘诺尼亚的各主教区。但是，无论是教皇们还是皇帝们都不可 
能相信并承认这一点。 

至于马扎尔的王公们，即使愿意受洗，他们也决心不依附于德 
国教士。他们宁愿任命捷克甚至威尼斯修士做传教士和后来的主 
教。大约在1000年，斯蒂芬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教会组织。经教 
皇同意，教会组织被置于马扎尔大主教区统辖之下。斯蒂芬死后， 
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暂时恢复了某些仍为异 
教徒的首领的威望，但最终并没有对斯蒂芬的成就造成严重影响。 
由于受到空前深人的基督教的影响，又有加冕的国王和大主教的 
干预，“斯基泰” ( Scythia ) 各民族中最迟到达的民族——用弗赖辛 
的奥托的话说——最终放弃了以前从事的狂暴的劫掠活动，而把 
自己限定在此后范围固定的耕地和牧场内。他们同附近德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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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战争仍时常发生^但自此以后，相互对抗的已是两个定居民 
族的国王了。① 


①这里我们不直接讨论“封建以外”的欧洲的民族学地图史。但应注意，匈牙利 
人在多瑙河平原定居，其结果是将斯拉夫集团分柏成两部分。 



第二章诺曼人 


1 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的一般特点 

从査理曼时代起，居住在日德兰半岛以南的操日耳曼语的所 
有人口，由于接受基督教并被纳入法兰克诸王国领内，而进入西欧 
文明的影响范围中。但是日德兰半岛以北更远处居住的却是另一 
些日耳曼人，他们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和自己的习惯传统。他 
们的语言内部虽有差异，但与严格意义的所谓日耳曼土语差别更 
大。这种语言属于起源于共同语族的另一个语支，我们今天称之 
为斯堪的纳维亚语支。公元2、3世纪的民族大迁徙，几乎使波罗 
的海沿岸和易北河周围日耳曼居住地上的人口全部迁移，并且赶 
走了许多居间的过渡性群体。此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更南部的 
邻族文化的区别已十分明显了。 

北部远处的这些土著居民既没有形成零星的部族，也没有形成 
一个单一民族。下列群体却可以辨别 出来： 丹麦人，居住在斯堪尼 
亚以及各个岛屿，稍后居住在日德兰半岛；哥塔尔人 （ Gbfar ), 对他 
们的记忆保存在今天瑞典的东、西哥得兰 （ Oestei - and Vestergot - 



第二章诺曼人 


57 


land ) 两省的名称中瑞典人，分布在梅拉伦 湖畔； 最后是那些为 
大片大片的森林所分隔、部分地被大雪覆盖的荒野及冰封的地带 
所隔离开，但却由共同的海域联系起来的各群体，这些人占据着多 
山谷和海岸线绵长的地区，该地区不久后被称为挪威。不过，对他 
们的邻人来说，这些群体的家庭非常相似（这无疑是大融合的结 
果），以致可以将他们等而视之。这些天生神秘的外来人的最突出 
特点，似乎在于它突然出现的方向，所以易北河这岸的日耳曼人形 
成一种习惯上的简捷称谓 ：“北 方人 ” （Nordman ) 0 奇怪的是，这 
个词虽然形式怪僻，但却为高卢的罗马人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这或 
是因为在与“北方蛮族”发生直接接触之前，罗马人已从发自边界16 
行省的报道中得知它的存在；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普通老百姓首 
先从他们的首领、即王室官员那里听到这个名称，因为9世纪初， 
王室官员中的大部分都是奥斯特拉西亚人 （ Austrasian ) 诸家族的 
后裔，一般都说法兰克语。而且，这个名称严格地限于大陆使用。 

英国人或者竭力区分其中不同的人群，或者干脆笼统地冠之以其 
中一个群体的名称——丹麦人，因为他们与丹麦人打交道最多。② 
这就是“北方的异教徒”。大约在公元800年，他们突然发动 
侵袭，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注定要困扰 西欧。 较之那些目光盯着海 
域、一旦发现敌人的船头就吓得瑟瑟发抖的瞥戒人员，或那些在缮 
写室 （scriptoria ) 里忙于记录诺曼人劫掠行为的教士，我们今天自 


① 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哥塔尔人与在日耳曼人侵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哥特人 
( Goths ) 的关系，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題，对此专家们的意见颇不一致。 

② 在盎格鲁-擻克逊文件记载中有时处于突出地位的“诺曼人”，按照斯堪的纳维 
亚人的习惯，是篠威人，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丹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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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更能将诺曼人的人侵活动置于其历史背景中。从正确的观点看， 
诺曼人的人侵只是一次人类大冒险中的一个插曲，一个确实特别血 
腥的插 曲：大 约在同一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人所进行的从乌克兰到 
格陵兰的远程迁徙，也创造了众多新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但说明 
农民、商人和武士们所创造的史诗般的成就怎样扩大了欧洲文明 
的范围，不在本著作研究的范围内；我们对于诺曼人在西欧的破坏 
和征服活动的兴趣，仅限于它们在封建社会中所起的酵母作用。 

由于诺曼人的埋葬风俗，我们得以确切了解其船队的情况，因 
为其首领喜欢将船只埋葬在土丘下作为坟墓。现代考古发掘 —— 
主要是在挪威境内——已使几处这样的船葬例证大白于世 ：礼仪 
船，诚然是用于峡谷到峡湾的和平行动而不用于远航，但在必要时 
也能用于远程航行；完全仿照其中一只礼仪船——戈克斯塔德 
船——制造的船只，在20世纪仍能横渡大西洋。在西欧使人胆寒 
的“长船”的构造明显不同，但差别也不是太大。根据埋葬的遗迹， 
辅之以文献记载，我们可以不太困难地将其外观复原。这种船只 
没有甲板，乃是工匠们用木头完成的杰作，线条巧妙均匀，只有伟 
大的航海民众才能制造。船的长度一般为65英尺稍多，既可以用 
船浆划动，也可扬钒远驶，每只船平均可容纳 40-60 人，这无疑是 
17很拥挤的。依据发掘出的戈克斯塔德船的模型判断，这些船只的 
行进速度达到10海里是不难的。它们吃水浅，不超过三英尺，当 
离开深海而冒险进人河流人海口、甚或溯河流而上时，有相当大的 
优势。① 


①见图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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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诺曼人来说，就如同对萨拉森人一样，水路只是进人陆 
地进行劫掠的小途径。虽然诺曼人有时并非不屑于向基督教的 
背教者学习，但他们拥有一种直觉的河流知识，很快熟悉了一套 
行进方式，早在830年，就有一支小分队护送艾博大主教从兰斯逃 
脱皇帝的控制。他们的船队则沿着错综复杂的河渠支流前进，经 
过无数迂回曲折，寻找有利时机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沿着些耳德 
河，远行至康 布雷； 沿着约讷河，到达桑斯城；沿厄尔河，远涉沙特 
尔；沿卢瓦尔河，到达由奥尔良上溯很远的弗勒里。在不列颠，那 
些潮汐不能到达的水路十分不利于航行，但乌斯河却将诺曼人运 
载到约克，而泰晤士河及一条支流将诺曼人载至雷丁。如果无法 
使用风帆或桨檐，他们就用纤拉。为了不使船超载,一部分人通常 
在陆地上随船行军。有时河水太浅不能接近岸边，或者为了进行 
一次劫掠必须沿浅水河前行，这些情况下就要从大船上放小船下 
水。 为了绕过阻挡水路的要塞，就要随时准备水路联运。888和 
890年，为了绕开巴黎他们就曾进行过水陆联运。在东方的罗斯 
平原上，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早已有了这种水陆联运的长期经验。 
他们把船只从一条河流转移到另一条河流，或绕过一个个急流湍 
滩。 

此外，这些出色的水手对于陆地并不感到恐惧，无论是在陆 
地行程还是在陆上作战都很自如。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毫不犹 
豫地离开河流发动 抢劫； 就像870年那样，当弗勒里的教士从卢 
瓦尔河岸边的修道院遁逃时，一些诺曼人就沿着车轮的辙迹和 
教士们的行踪，穿过了奥尔良森林。而且，他们逐渐学会了使用马 
匹（主要是为了旅行而不是用于作战）。这些马匹通常是他们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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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抢劫活动的地区获得的。866年斯堪的纳维亚人曾在东盎格 
利亚圈拢一大群马。有时他们会将马群从一个劫掠地转移到另一 
处，比如，885年他们将马群从法国运输到了英国。®由于马匹的 
使用，他们越来越多地不再依靠水路 了：如 864年，他们把船只丢 
在夏朗德省，冒险远至奥弗涅的克莱蒙，并攻克之。由于能够迅速 
地从陆地上移动，他们更能够以突袭战攻击敌人。对于建筑工事 
18进行防御，他们亦颇为谙熟。更重要的是，他们很懂得如何攻击 
设防据点。在这方面他们优于匈牙利骑兵。到888年，虽有壁垒 
防御但仍为诺曼人所攻取的城市，已可列出一长串，其中最著名的 
有科隆、鲁昂、南特、奥尔良、波尔多、伦敦和约克。事实上，除了突 
然袭击这一因索有时起作用外（如南特是在宗教节日被攻克的）， 
罗马的旧城墙并非总是维护得很好，何况这些城墙也并不总是 
得到坚决的保卫。845年巴黎居民几乎是不战而放弃此城，巴黎 
遛洗劫，随后两次遭到同样的命运。888年一些斗志旺盛的人把 
防御工亊整修一番，决心一战，这时巴黎曾一度进行过成功的抵 
抗。 

诺曼人的劫掠获利丰厚。劫掠前引起的恐慌同样不小。一些 
群体（如早在810年弗里西亚人 ® 的一些群体）和孤立的修道院由 
于认识到政府无力保护它们，从诺曼人人侵伊始就开始购买豁免 
权。后来一些君王本人也习惯于这样 做：即 交出一笔钱使抢劫者 
承诺不再继续破坏，至少暂时不再继续作恶或转向其他猎物。在 


① Asser , Life of King Alfred » ed . W . H . Stevenson , 1904， c . 66. 

② 弗里西亚人 ( Frisian ), 罗马时代以来居住在从莱茵河口到石勒苏益格的沿海 
地区居民。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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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法兰克，秃头查理于845年首开 此例； 864年洛林国王罗退尔二 
世步其 后尘； 在东法兰克，882年胖子査理又仿效之。在盎格鲁- 
撒克逊人中，麦西亚国王大概早在862年就已购买豁 免权； 当然， 
威塞克斯国王也在872年照此行事。用钱购买豁免权类似于交纳 
赎金，起到了永恒的诱惑作用，所以几乎不断地重复进行。由于国 
王们被迫向其臣民特别是教会征敛必需的金钱，西欧的财富源源 
不断地流向斯堪的纳维亚。今天，在各族英雄时代的众多遗物中， 
北欧各陈列馆的玻璃橱柜中，保存着数量惊人的金银：这些金银无 
疑大部分是商业贸易的收益，但正如德国教士不来梅的亚当所说， 
其中很多也是“强取豪夺的果实”。一个鲜明的事实是，这些抢来 
的或受贡接纳的贵金属，有时是货币形式，有时是西欧风格的珠 
宝，这些东西通常依据新主人的情趣被改造成小装饰物。这个事 
实充分证明一种文明的存在。 

北欧人也将俘虏带走，如果此后他们没有被赎回，则被转运到 
海外。所以，860年稍后一些时候，在摩洛哥遭围捕的黑人俘虏在 
爱尔兰被出卖。®最后，这些诺曼武士骁勇剽悍，并且残忍暴虐， 

嗜血成性，破坏成癖,这一点在不时发生的疯狂骚乱中最为明显 . 19 
此时残暴之烈无以复加：1012年的一次著名的宴会就是这样一次 
疯狂大骚动。此前坎特伯雷大主教一直被严加看守，抓获他的人 
希望得到赎金。在这次宴会上，坎特伯雷大主教被诺曼人以宴会 
享用后的兽骨击毙。萨迦 0 告诉我们，一位曾在西欧征战的冰岛 


① H. Shetelig, L^s origines des invasions cies Normands (Bergens Museums 
Arbog , His tori sk — antiqkvarisk rekke ， nr. 1), p. 10. 

② 即中世纪冰岛和挪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轶事传闻等北欧传说。 —— 译者 




62 


第一编环 境：最 后的诸次人侵 


人被称为“孩子们的守护人”，因为他拒绝用长矛去刺穿孩子们。 
“用长矛去刺杀孩子是他的同伙的习惯”。®这一切充分说明侵略 
者走到哪里就把恐怖传播到哪里。 

2 从劫掠到定居 


然而，自从诺曼人在诺森伯里亚海滨劫掠第一座修道院 （793 
年），并迫使査理大帝匆匆忙忙在英吉利海峡法兰克王国沿海建立 
防务 （800 年）以后，他们的冒险事业在性质和范围上就逐渐发生 
重大变化。最初的侵袭是由小股“维金人”在天气晴朗时从事的季 
节性活动，局限于北部海岸，即不列颠各岛、与北部大平原毗邻的 
低洼地区、纽斯特里亚的海岸崖边。关于“维金”一词的来源现在 
众说纷纭。 ® 但它指谋求暴利和战争冒险的人，则是无可怀疑的。 
而且，为了冒险事业，维金人组成帮伙时一般并不顾及家族或民族 
关系，这一事实也是无可怀疑的。只有丹麦诸王作为具有起码国 
家组织的国家首脑，企图在南部疆界上实行名副其实的征服，虽然 
这种征服实在没有多少成就。 


① Ijxndndmabok , cc. 303 ， 334 ， 344 ， 379. 

② 有两种主要解释。有些学者认为该词是由斯堪的纳维亚词“海湾 ) 派生 
而来》另一些学者則认为系由普通日耳曼词汇中的衍生而来，意为城镇或集市。 
〔参照低地日耳曼语 WefcAA 仏 / (城市法），以及大量地名，如英国的诺威奇 （ Norwich) 或 
德国的不伦璀克 （ Braunschweig 〉〕 。 依前一种观点，是因为维金人隐藏于海湾中 
等待发起攻击，故以海湾命名；依后一种观点，则是得其名于他们有时作为和平商人 
出于其中、有时又加以抢劫的 城镇。 目前尚无人为其中的一种观点提供决定性的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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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维金人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展开来。他们的船只到达了 
大西洋并继续向南方更远处行进。早在844年海盗就到达了西班 
牙西部的某些港口。859和860年，海盗到达地中海。巴利阿里 
群岛、比萨、罗讷河下游都有海盗们的足迹，而且海盗们的活动渗 
透到阿尔诺河流域，上溯至斐索勒。但是这次进犯地中海沿岸内 
陆，却是此类侵袭活动中绝无仅有的一次。这倒不是遥远的里程 
使这些冰岛和格陵兰的发现者们感到惧怕。17世纪巴巴里的海 
盗船不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在圣东日视力所及的范围内，不，甚至在 
远至纽芬兰浅滩的范围内纵横冒险吗？真正的原因是，欧洲南部 
各海域都有阿拉伯船队严密地防守着。 

另一方面，海盗抢劫逐渐深人到欧洲大陆内部，并深人大不列 
颠。圣菲利贝尔修道院的教士们携带着圣物浪迹各地的行程，比 
任何图表都更具有说服力。该修道院7世纪建于努瓦尔穆捷岛 
上，只要这一海域多少可以免受强盗的骚扰，该岛是教士们理想的 
居处，但是当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船出现在港湾时，它便成了极其 
危险的地方。在819年之前不久，教士们在大陆迪埃斯地方的格 
兰德略湖 （Lac de Grandlieu ) 岸边建立了一座避难所。很快他们 
就形成一种习 惯：每 年初春到那里，待到秋末天气变坏时才 返回； 
秋后的坏天气似乎成为阻止海上敌人的安全堡垒。于是岛上的教 
堂可以重新开放，举行圣事。但是836年，努瓦尔穆捷岛不断遭到 
破坏，食物供应越来越困难，教士们认为此地难以再维持下去了。 
以前仅仅作为临时避难所的迪埃斯地位提高，成为永久性驻地，而 
在其后部新近在索米尔河 （ Saumur ) 上游的库纳乌尔获得的一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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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修道院此后则成为退却时的据点。858年必须进一步的退却 
时，迪埃斯仍然距海岸太近，它也被永远抛弃，而退向库纳乌尔。 
遗憾的是.库纳乌尔这个地方处在航行便利的卢瓦尔河上，定居此 
处也并非明智的选择。862年教士们认为必须离开卢瓦尔河迁往 
普瓦图的梅塞-一-大约10年以后他们才意识到，这里仍然距离大 
海太近，危险如旧。这时整个中央高原似乎也不足以成为大的保 
护性屏障，于是这些教士在872或873年逃到了希乌尔河上的圣 
普尔桑。但即使在那里，他们也未能立足长久。最后，此去东方更 
远处的索恩河 （ Sadne ) 上的设防城镇图尔尼成为他们的避难所。 
这个修道圣团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历程，在875年以后终于找到了 
一个王室特许状中称为“僻静之处”的地方。 ® 

诺曼人的长途远征自然需要一种大不同于早些时候适用于闪 
电般抢掠活动的组织。首先，长途远征需要更大的队伍。聚集在 
“海上之王”周围的各小股队伍逐渐联合起来，直至形成真正的军 
队。例如，诺曼人的“大部队 ”（magnus exercitus ) 形成于泰晤士 
河边，在抢劫了佛兰德海岸以后，又有几股单独行动的队伍加人进 
来，势力得到加强。 879-892 年它残暴地蹂躏了高卢，最后返回， 
于肯特海岸解散。最重要的是，维金人已不可能每年都返回北欧， 
21所以他们适应了在选作猎场的国家渡过两次战役中间的冬天。 
835年前后他们在爱尔兰 度冬; 843年在高卢努瓦尔穆捷岛第一次 
度冬; 851年在泰晤士河口的萨尼特岛度冬。起初，他们驻扎在岸 


① R . Poupardin , Monuments de I’histoire des abba yes cie Saint - Philibert ， 1905 
导言及 G . Tessier , Bibliotheque de l 9 Ecole des Chartes ， 1932， p .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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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但不久便不惮于向内地纵深远涉。通常他们盘踞在河中的岛 
上或者驻扎在很容易到达河流的地方。因为长期驻扎，他们中的 
—些人带来了妻儿家眷。888年，巴黎人从堡垒中能听到敌人营 
寨中妇女为死去的武士唱挽歌的声音。虽然匪徒们不断从这些巢 
穴发动侵掠，引起极大恐慌，但一些当地人仍然冒险进入匪徒越冬 
的营寨去兜售他们的产品，于是强盗窝 穴一时 变成了集市。这时 
的诺曼人虽然仍然是海盗，但已是半定居的海盗，他们即将成为土 
地的征服者。 

的确，一切都在促使从前十足的匪帮向定居方向发展。西欧 
所产生的供人掠夺的机会吸引着包括农民、铁匠、雕木工、商人，也 
有武士在内的维金人。他们或为利益驱使或因乐于冒险而离开家 
园，有时则是因为家族间的世仇或头领间的争斗而被迫离乡背井， 
但他们依然有固定形式的社会传统。从法鲁各地到赫布里底群 
岛，斯堪的纳维亚人毕竟是作为殖民者定居于各岛的，从870年 
起，他们再一次作为殖民者和处女地上的真正开拓者完成了大规 
模的“土地占领”，即在冰岛的定居 （Landndma ) ①。由于习惯于 
将海盗活动和贸易活动混杂进行，诺曼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 
起一圈设防市场。 9 世纪诺曼人各首领在欧洲两个端点上建立 
的早期的公国——在爱尔兰围绕都柏林、科克和利默 里克; 在基 
辅罗斯则是沿着大水路各段——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基本上 


① iuim / mima ， 似为冰岛语“定居”之义 • 12世纪初编纂的《定居记》 
(Undndmabok ) ，记栽了 400名冰岛的最早幵拓者和他们的籙威祖先及后代的世系、 
地产和冰岛地形、地貌等情况 • 见 t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 中文康 ），1985 年，第2卷， 
第653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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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具有城市公国的性质，以一个选定的城镇为中心统治周围的领 
地。 

这里必须略去诺曼人在西部各岛建立的各殖民地的历史，虽 
然这段历史很有意思。这些殖民地包 括:设 得兰群岛和奥克尼群 
岛，这两个群岛从10世纪起就归并于挪威王国，直到中世纪最末 
(1468 年）才归属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和马恩岛，直到13世纪中 
叶它们才形成一个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 公国； 爱尔兰沿海各公国， 
11世纪初它们的扩张受到扼制，但直到一个世纪后受英国征服的 
影响才最终灭亡。在位于欧洲边缘地区的这些土地上，与斯堪的 
纳维亚文明相冲突的是凯尔特人社会群体。在这里，关于诺曼人 
定居范围的论述将限于两大“封建”国 家：原 来的法兰克国家和盎 
格鲁-撤克逊不列颠。虽然在这两个地区之间一一就像毗邻岛屿 
之间——人们的交流在继续发展，武装匪徒总是很容易地跨过英 
吉利海峡或爱尔兰海，而统治者们如果在海峡此岸经受了挫折，也 
习惯于转向彼岸寻求好的机遇，但为了叙述更为简明起见，我们必 
须分别讨论这两个征服区。 

3 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英格兰 

851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不列颠领土上度过第一个冬天，从 
此在那里开始实行永久定居的新政策。从这时起，斯堪的纳维亚 
人的队伍或多或少地实行轮班值勤，绝不放走其猎物。在盎格鲁- 
撤克逊人建立的国家中，一些国家由于国王被杀而灭亡了，如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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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岸亨伯河 （ Humber ) 和蒂斯河 （ Tees ) 之间的德伊勒王国$;泰 
晤士河和沃什湾 （ Wash ) 之间的东盎格里亚王国。另一些国家如 
最北端的伯尼西亚王国®及中部的麦西亚王国，虽然规模已大为 
萎缩，差不多已沦为诺曼人的保护国，但还维系了一些时间。只有 
威塞克斯在这时扩展到整个英格兰南部，成功地捍卫了独立地位。 
但这是自871年以来英明顽强的英雄国王阿尔弗烈德进行多次艰 
苦卓绝的斗争而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 

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已经比其他任何蛮族王国文明更为成功 
地以一种创造性的综合方式，将明显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 
融汇在一起。作为这种文明的一个既定成果的阿尔弗烈德，既是 
一位学者型的国王，又是一位战士型的国王。他（约在880年）成 
功地征服了麦西亚的残余部分，使麦西亚摆脱了丹麦人的影响，尽 
管根据条约必须同时放弃不列颠岛的整个东部，让给人侵者。但 
不应该认为这一广阔的区域（西面大致以罗马古道为界，从伦敦到 
彻斯特)此时在征服者手中已形成一个国家。毫无疑问，斯堪的纳 
维亚的国王即“首领” ( jarhO 与零零落落的盎格鲁-撤克逊小首领， 
像伯尼西亚诸王公的继承者一样，时而因联盟或从属关系而联合 
起来，时而因争执而彼此反目，因而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在其他 
地方，一些类似冰岛共和国的小贵族共和国建立起来。一些设防 
城镇建筑起来，它们既是各种“军队”的据点，又是市场，现在则变 


① 6-7 世纪形成于英国北方的盎格鲁-擞克逊王国，6世纪末与邻国伯尼西亚合 
并，形成诺森伯里亚王国。 - 译者 

② 6--7世纪英国北方的盎格鲁-擞克逊小王国，6世纪末与德伊勒合并。——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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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固定的 市场； 由于必须为来自海外的军队提供给养，土地已经 
在武士中分配。同时，在各海岸，维金人的其他一些团伙仍在继续 
劫掠。直到阿尔弗烈德统治末年，他的记忆中仍充满众多恐怖的 
23 景象.他在翻译波埃修斯 ® 《哲学的慰藉 : K Consolation )中对黄金 
时代的描述时，禁不住在原文加了这样一句批 语：“ 那时候人们从 
没有听说过战船”， ® 这难道还奇怪吗？ 

在不列颠岛丹麦人占领区普遍存在的混乱状态，可以说明这 
样一个事实，即从899年以后在整个不列颠岛拥有广阔领土主权 
和相当多资源的威塞克斯诸王，何以能够进行收复国家失地的运 
动。他们进行的战斗是以逐步建立起来的要塞系统为基础的。 
954年以后，经过极端残酷的战斗，他们在从前被敌人占领的领土 
上成功地确立了其最高权力。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斯堪的纳维亚 
人定居的痕迹消失了。事实上，少数诺曼首领及其追随者或多或 
少地又自愿逃回到了海上，但从前的人侵者大多都留在原地：各首 
领在承认威塞克斯王室霸主地位的前提下保持着它们的权力，普 
通成员则保持其土地。 

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也在发生深刻的政治变化。虽有 
小部落群体造成的混乱，但真正的国家正在巩固或建立起来 :尽管 
此时的国家还非常不稳固，为无数的王朝冲突或彼此的无休止的 


① 波埃修斯 （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 , 480 — 52 4 )， 古罗马哲学家和 
政治家，曾以拉丁文^|注亜里士多徳著作。后以通敌罪被处死，在狱中写成《哲学的慰 
藉> # ——译者 

② King ： Alfred’s Old English Version of Boethius y ed . W . J . Sedgefie / d , 
§ X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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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所摧毁，但至少已能够阶段性地集中起它们的庞大力量。在 
10世纪末的丹麦，王室权力已经相当 强大； 在瑞典，哥塔尔王国已 
经被吞并进去。依傍着丹麦王国和瑞典王国连绵延伸开来的，是 
新生的北方君主政权。这些政权最初产生在奥斯陆峡湾和米约萨 
湖 0 周围比较开阔而肥沃的地带。这就是“北路 ’’（north way ) 王 
国，即英国人所称的“挪威” （ Norway ) 王国： 这个名称只是简单地 
表示地点的称谓，而不具有种族含义，它表示一个联合权力已经逐 
渐强加在曾保持明显不同特性的民族之上。这些更为强大的政治 
联合体的统治者们，仍然十分熟悉维金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早在 
就职掌权之前的青年时代，已在海上漫游，如果以后遇到挫折、被 
迫暂时逃离一个更走运的对手时，他们会再度开始大冒险。既然 
他们曾经在一块广阔的领土上发号施令，大规模征集人员和船只， 

那么他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大海，在陆地领土之外去寻求征服新土 
地的机会，难道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980年以后人侵不列颠的活动再度加强，有意思的是，我们很 
快发现，统率主力队伍的是两位觊觎斯堪的纳维亚王位的人：一位 
图谋挪威王位，另一位则觊覦丹麦王位。这二人后来都成了国王。 
这位挪威人奥拉夫 • 特里格瓦逊再没有返回不列颠。而丹麦人八 
字胡斯韦恩则没有忘记返回不列颠的路程。起初他似乎是因部族 24 
间的仇争而返回。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如想不丢脸面，对这 
种部族间的仇争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在他离开英国期间，掠夺性 


①挪威最大的湖泊，位于奥斯陆以北35英里著名的居德布兰海谷南端。 


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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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仍在其他首领的指挥下进行。英国国王埃塞赖德认为，对付 
这些强盗的最好办法就是雇佣他们中的一些人来保护自己。这种 
以维金人制维金人的方法，是欧洲大陆的君王过去有时使用的旧 
把戏，但大多数情况下很少取得成功。 

埃塞赖德也尝到了“丹麦”雇佣兵的不仁不义，1002年11月 
13日（圣布赖斯节）他下令将可以抓到的丹麦雇佣兵悉数杀掉，以 
为报复。后来传说•被杀的人中有斯韦恩的妹妹，但这种说法无法 
证实。从1003年开始，丹麦国王焚毁英国城镇，此后兵燹不断地 
蹂躏着英格兰，一直延续到斯韦恩和埃塞赖德死后。1017年初， 
威塞克斯王朝的最后一批代表或者避难高卢，或者被丹麦征服者 
遣送到遥远的斯拉夫地区，英国的“贤人”、即大贵族和主教组织的 
议会承认斯韦恩的儿子卡纽特为全英国的国王。 

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王朝更迭。卡纽特登上英国王位时，他 
还不是丹麦国王，他的一位兄弟在那里执掌大权，但两年后他成了 
丹麦国王。随后他征服了挪威，并且至少曾企图越过波罗的海乃 
至爱沙尼亚，建立对斯拉夫人和芬兰人的统治。由于他企图建立 
一个海上帝国，自然会发动海上掠夺远征。在这一规划中，英格兰 
被认为是海上帝国最西部的省份。卡纽特选中英格兰作为他度过 
整个余生的地方，并且已准备向英国教士倡议，在他的斯堪的纳维 
亚统治区组织传教团体。这位异教国王的儿子，大概于晚年皈依 
了基督教，向罗马教会效忠；他建立了一些修道院，是一位査理曼 
式的有头脑、重教化的立法者。 

当卡纽特忠实于他的几位盎格鲁-撒克逊前辈的榜样，“为了 
补赎灵魂、拯救人民”，于1027年去罗马朝圣时，他就与他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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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民完全合拍了。他出席了西欧最伟大的君主、德国和意大利国 
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二世的加冕礼；也会晤了勃艮第国 
王。作为一个商人兼武士的民族的优秀儿子，他极力从扼守阿尔 
卑斯山通道的人手中，为英格兰商人争取利润丰厚的过境税豁免 
权。但是他用以镇守英格兰大岛的大部分兵力，却是从斯堪的纳 
维亚国家中招募的。“此碑为阿勒所立。他曾在英格兰为卡纽特 
国王征税。上帝使他的灵魂安息。”这是用古代北欧文字写成的墓 25 
志铭，今天在瑞典阿普兰省的一个小村庄附近的坟墓上仍然可以 
读到这段文字。®这个以北海为中心的国家，是许多种文化潮流 
交汇的十字路口，在拥有多种因素的不同地区，虽然仍信仰异教或 
只是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它的官方信仰却是基督教。通过基 
督教这一渠道，它置身于古代文献的影响之中。最后，它使斯堪的 
纳维亚各民族的不同传统与盎格鲁-撤克逊文化传统相融合，而后 
者本身一度曾是日耳曼和拉丁文明的一部分。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更可能稍早些，在诺森伯里亚——从前有 

几支维金人住在这里-位盎格鲁-撤克逊诗人，将有关哥塔尔 

国家和丹麦诸岛的古老传说写进诗文，写成了 《贝 奥武夫之歌》 

(lay )，其中处处模仿仍完全属于异教范畴的史诗 

的格调。这部奇异而充满忧郁感的诗篇受到相互对立因素的影 
响，其进一步的证据是，在该诗手稿的前半部提及的神话中的怪兽 
形象，是通过亚历山大致亚里士多德的一封信而留传至今的，而史 


① Oskar Montelius ，Sverige och Vikingafaderna vdstemt in Antikvarisk 
Tidskrift , XXI , 2, p . 14( 尚可见其俺例 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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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后半部则是译自《犹滴传》 ® 的片段。® 

但是，这个引人注目的国家一直是一个相当松散的联合体。 
跨越遥远的路程和波涛汹涌的大海进行交流有许多风险。1027 
年卡纽特从罗马返回丹麦的路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对 
英国人宣 称：“ 一旦我的东部国土得以安定……今年夏天我能够极 
早获得一支舰队，我将回到你们那里。”对一些人来说，听到这个消 
息则会焦虑不安。国王对不能实行有效统治的帝国的某些部分， 
不得不委任总督统辖，而总督们并不总是效忠的。卡纽特死后，他 
依靠军事力量建立和维持的联合体便土崩瓦解了。挪威最终脱离 
联合体。英格兰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先是划归卡纽特的一个儿 
子统治，以后又短.时期联合于丹麦。最后在1042年又是一位威塞 
克斯王室的王公、后来被称为“忏悔者”的爱德华被推举为国王。 

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人并没有完全停止对英国海岸的袭 
扰，那些北方首领的野心也没有收敛。可这时的英国却因纷繁的 
战乱和劫掠、政治和教会组织的瘫痪、贵族统治集团争夺王位的纷 
26争丧尽了元气，奄奄一息，显然无力组织哪怕极微弱的抵抗。它成 
了引颈待戮的猎物，受到两方面势力的窥伺 .•英 吉利海峡对岸是法 


①基督教及犹太教外典之一，但收人七 t 子希膳文本，被列入天主教正典，该书 
叙述犹太侠女犹滴杀敌救同胞的故亊，在史实和纪年方面讹误甚多，其史料价值 不大； 
但带有启示文学的特色，流传于古代许多民族中，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译者 

© 克莱伯 _< Klaeb«)1928 年钜提供了有关这部史诗的大量文献指南。其写作日 
期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语言学■上的证据尤为难以解释。文献中提出的观点在我看来 
具有历史可能性》 CX L. L. Schucking* Wann entstand dfr Beo-wul /? in Beitrage zur 
Gesch. dtr deutschen Sprache , XLII, 1917. 最近里奇.格 _KRitchie Girvan, Beowulf 
and the Seventh Century, 1935> 试图把该史诗形成 的时间 上推至 700 年左右.但他没 
有对主«中十分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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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诺曼底诸公爵。诺曼底诸公爵的一些部属在爱德华（他本人在 
诺曼底公爵的宫廷中长大）执政的前半个时期，已经成为爱德华的 
随从，并晋身于髙级教士之列。北海彼岸是斯堪的纳维亚诸王。 
爱德华死后，国内的主要权贵之一哈罗德（名字是斯堪的纳维亚 
的，而他的血统则是半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加冕称王时，在几个星 
期内就有两支军队在英国海岸登陆。一支队伍在亨伯河边登陆， 
由挪威国王、另一位哈罗德或哈拉德式的人物-一萨迦中的（“坚 
强的”)哈拉德•哈德拉德-——率领。哈拉德是真正的维金人，在 
经过了长期的冒险闯荡后才获得王位。他从前曾在君士坦丁堡宫 
廷中担任斯堪的纳维亚卫队的首领，也曾在派往西西里同阿拉伯 
人作战的拜占庭军队中担任司令官，他是诺夫哥罗德大公的女婿， 
最后还是北极各海域无畏的探险家。另一支军队由诺曼底公爵私 
生子威廉率领，®在苏塞克斯 （ Sussex ) 登陆。挪威人哈拉德被击 
败，在斯坦福桥被杀，威廉在黑斯廷斯取得大捷。 

的确，卡纽特的继承者们并没有立即放弃他们所继承的勃勃 
雄心; 威廉执政期间，丹麦人曾两度在约克郡出现。但是这种貌似 
战争的冒险营生很快就变成了地道的强盗劫掠。在最后阶段，斯 
堪的纳维亚人的远征又故态复萌。在一个短时期内，英国似乎注 
定要永远归属于北欧势 力圈。 而在脱离北欧 势力圈 以后，英国在 
近一个半世纪内合并于一个囊括英吉利海峡两岸领土的国家中， 
并被永久性地卷人了西欧政治利益和文化潮流中。 


① C. Petti-Dutaillis, The Feudal Monarchy in France and England « p. 63 认为， 
两方人侵者之间大概存在着相互谅解，也许已打算缔结分赃条约 # 此一偁说颇具匠 
心，但几乎不能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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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法兰西 

征服英格兰的诺曼底公爵威廉，虽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彻底 
法国化了，但他同样是地地道道的维金人后裔。因为在欧洲大陆 
也如在不列颠一样，不止一个“海上之王”最终自立为一方领主或 

君王。 

这一过程在大陆很早即已展开。从850年前后，斯堪的纳维 
亚人首先试图在莱茵河三角洲法兰克国家统辖的政治领地内建立 
他们的公国。大约在这时，丹麦王室的两个成员因遭放逐而离开 
丹麦，从皇帝虔诚者路易手中得到杜尔斯特德周围地区作为“恩 
地”，当时杜尔斯特德是帝国在北海的主要商贸中心。后来这块封 
地由于合并弗里西亚的其他一些地方而进一步 扩大。 885’年这个 
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被他的主子胖子査理背信弃义地下令处 
死，在此之前，帝国让出的这块土地几乎一直处在这个家族的继承 
人控制中。对于这些人，我们所具有的与此相关的一点历史知识 
已足以说明，他们有时把目光投向丹麦，注视着丹麦王国的王朝争 
执，有时又投向法兰克人统治的行省。虽然在法兰克行省他们已 
成为基督教徒，但他们仍会毫不迟疑地大肆抢劫。作为封臣，他们 
奄无信义可言，作为土地的守护者，则毫无用处。但就是这个没 
有得到保留的尼德兰的诺曼底，对历史学家却具有全部先兆性价 
值。 

稍后，一伙仍是异教徒的诺曼人，似乎在南特或南特周围地区 
与布列塔尼 （ Breton ) 伯爵和睦相处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法兰克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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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多次雇佣维金首领服役。譬如，862年，秃头查理接受沃伦德 
尔的臣服礼。如果沃伦德尔不是稍后不久即在司法决斗中殒命， 
他肯定很快会被授予采邑，其必然结果亦可想而知。10世纪初， 
维金人的定居意识显然在流传中，一个定居计划终于初露端倪。 
但是，确切地说它是怎样形成的，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呢？在这些 
问题上，我们非常孤陋寡闻。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历史学 
家实在禁不住要向读者一吐心言。所以我们暂时试着探索一下 
吧。 

这一时期，许多教堂里都有一些修士专门记录每年发生的事 
件。这是一种与记年法有关的古典传统，其做法是在记年的同时， 
记下过去和当年同一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在中世纪初期，当人 
们仍以执政官年号 （fasti ) 来推算年代时，这种记事方法是编写 
执政官年表的程序;后来用于编写复活节年表，以确定这一节日的 
日期变动， ® 主要用于调节复活节仪式的程序。到加洛林王朝初 
期，历史的扼要记录虽然仍严格按年代划分，但已与历法分离。当 
然，那些编年史家的观点是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他们对降®、酒或 
谷物的荒歉、奇观异兆的兴趣，不亚于对战争、君王的驾崩、国家和 
教会的大变动的热情，而且，他们的智力水平和掌握资料程度也不 
相同。他们的求知欲望、研究问题的技巧以及热心程度因人而异。 
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搜集资料的质量和数量，都取决于他们所处的 
修道院的地位及其重要程度，以及它与宫廷或贵族的亲疏关系等 


①复活节日期的推算主要根据犹太历，即犹太教逾«节后三天，按照公历，则在 
春分后的第一个月圆日的星期日。因此，每年的复活节的公历日期都有很大变 
化。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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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9世纪末10世纪间，高卢地区最优秀的编年史家无疑是阿拉 
斯地区圣瓦斯特修道院的一位匿名修士和兰斯的教士弗洛道特。 
弗洛道特有极其敏锐的头脑，并且得天独厚地住在资料中心和事 
件发生地，二者相辅相成。遗憾的是，圣瓦斯特的编年史只记录到 
900年就终止了，而弗洛道特的编年史从919年以后才开始。至 
少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形式，因为我们必须考虑时间对它的损坏。 
最为不幸、令人烦恼的是，历史记载中出现的这一罅隙恰巧与诺曼 
人在西法兰克王国的定居相重合。 

的确，这些年代记并不是一个非常贯注于往事的时代所留下 
的惟一历史作品。诺曼人在塞纳河下游建立公国后不到一个世 
纪，诺曼底公国建立者的孙子査理一世公爵，就决定让人记录其先 
祖和他本人的功绩。他把任务交给圣昆丁修道院一位名叫杜恩的 
修士。这部著作于1026年前完成，资料十分丰富。从中我们可以 
看到11世纪一位作家工作的情 景：他 忙碌着从更早的从未引用过 
的编年史中摘录一些事件，拼凑在一起，同时附之以他非常重视的 
口头传说材料，再根据他对于读过的一些事件的回忆，或干脆按照 
其主观想像加以润饰。我们发现，这里显示出一位饱学的教士为 
加强其所记事件的情调而认为应该有的藻饰，以及一位狡猾的献 
媚遨宠者为满足其庇护人的自尊心而使用的伎俩。借助于能使我 
们考证这位教士之记录的一些可靠文献，我们能够判断出，那个时 
代人们的历史记忆，在推移了几代人的时间后，在多大程度上被遗 
忘了，在多大程度上被歪曲了。简言之，在揭示一个属于特殊环境 
和时代的心态方面，这个记录是非常珍贵的证据，但就其记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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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而言，至少在诺曼底公国的早期历史方面，它所做的陈述几乎毫 
无价值。 

这里是我们借助于一些质量不高的编年记和为数不多的记 
载，对那些极端模糊的事件所能弄清楚的一些情况。 

维金人虽然没有完全忽略莱茵河和些耳德河河口，但大约从 
885年起，他们的活动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卢瓦尔河谷和塞纳河谷。 
例如，896年一伙维金人在塞纳河下游地区永久地驻扎下来，从那 
里四面出击，寻机抢掠。但是那些远距离的抢掠并不总是获得成 
功。911年这些强盗在勃艮第数次被击败，在沙特尔城墙下也遭 
败绩。另一方面，在卢姆瓦及其相邻地区，他们却获得成功，成了 
主人。毫无疑问，为了在冬季有粮食吃，他们已经不得不耕种土 29 
地，或让他人为其耕种；自从这块定居地成为颇有吸引力的活动中 
心、第一批为数很少的人到来之后，冒险者纷至沓来，所以耕种土 
地以养生就更为发展了。 

如果说实践证明抑制维金人的破坏不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把 
他们从其栖息处赶走，却似乎远非当负其责的惟一权威即国王力 
所能及，因为地方政府已不复存 在：在 这个遭受可怕蹂躏的地区， 
地方政府中心只是一个成为废墟的城市，地方指挥机构已完全瘫 
痪。除此之外，新上任的西法兰克国王傻瓜查理 （893 年继位，他 
的对手奥多死后被一致推举为国王），似乎从登基伊始就打算同人 
侵者谋求议和。897年他试图将这一妥协计划付诸实施，把当时 
统领塞纳河下游的诺曼人首领召到宫中，认其为教子。但这和解 
企图的第一步未取得成功。14年以后他又旧念复萌，转而与罗洛 
对话，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当时，罗洛已接替査理的教子统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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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队伍”。罗洛新败于沙特尔，对他来说，此次败绩不能不使他 
正视从事抢掠所面对的重重困难，所以他认为接受国王的提议是 
明智之举。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都承认了这一既定事实。对国王 
及其臣僚而言，还有另外的好处，即通过附庸臣服关系及与其相伴 
的军事援助义务.将一个羽翼已经丰满的公国并人其领地中。此 
后这一公国在世界上将有充足的理由保卫海岸，抵抗海盗们进一 
步的劫掠和骚扰。在 918 年 3 月 14 日的一个特许状中，国王提到 
“为了保卫疆土……’’给予“塞纳河上的诺曼人，即罗洛及其同伙” 
—些特许领地。 

这一和解发生的日期，我们无法确切地 判断; 但肯定是在沙特 
尔战役 (911 年7月20日）之后，也许是在此战役后不久。罗洛和 
他的许多部属接受了洗礼。此后他行使的权力，大致相当于法兰 
克政府中的最高地方官——伯爵的权力。这些权力实际上是世袭 
的，他在法王割让给他的地区享有这些权力。当时惟一可信的资 
料弗洛道特的《兰斯教会史 》（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Rheims ) 
明确指出，让与的地区是鲁昂周围的“若干伯爵领' 这些伯爵领 
大概包括夹在埃普特河和海岸之间的鲁昂主教区的一部分，以及 
埃夫勒教区。但是诺曼人不会长期地满足于如此有限的生活空 
间，而且新涌人的移民必然迫使它扩张领土。这时在西法兰克王 
国重新爆发的王朝战争，迅速地给诺曼人提供了插手干预的机会。 
924年拉乌尔国王把贝桑地方让给罗洛 ；®933 年又把阿弗朗什教 
区和库唐斯教区让给罗洛的儿子及其继承者。这样，纽斯特里亚 


①同时，正如在曼恩省一样，《让的土地后来 a 然被撤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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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诺曼底”已经初具规模，此后基本保持原貌。 

但是，维金人还占据着卢瓦尔河下游地区——这个问题也存 
在于另一条河流的河口——法王起初试图采用同样的办法加以解 
决。公元921年，前国王奥多的兄弟 、一 身而兼公侯二爵的罗伯特 
(他在西部占有着大片领地，并在此实行完全的自治），把南特伯爵 
领割让给卢瓦尔河上的海盗。在这些海盗中，只有少数人接受了 
基督教洗礼。然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这一匪帮显然已不那么强 
大，罗洛早在10年前已开始的正常定居生活吸引了他们，阻止了 
其势力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南特地区不像鲁昂周围各伯爵领，既 
不是无人聚居地带，也不是孤立的地区。事实上，自840年以后它 
就被并人布列塔尼公国。而在阿莫里卡①人居住的布列塔尼公国 
(或王国），王位觊覦者之间的斗争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人侵本 
身都曾引起极度混乱。但是公爵们或公爵地位的觊覦者们，特别 
是毗邻瓦讷地区的伯爵们，都认为自己是讲罗曼语的这块边界地 
区的合法主人，为了重新征服这一地区，他们得到了从布列塔尼地 
区追随者中征集起来的军队的援助。936年在英国避难的卷胡子 
阿兰卷土重来，赶走了这些北欧侵略者。所以，与塞纳河上的诺曼 
底不同，卢瓦尔河上的诺曼底只是一现即逝的昙花。 ® 

罗洛的同伙在英吉利海峡岸边定居后，并没有立即结束劫掠 


① 阿典里卡 （ Amoric ), 法国布列塔尼的旧称。 -_一_ 译者 

② 后来法国不同地区的一些显贵家族都声称是诺曼首领的 后裔： 其中有维格诺 
利和奥布堡的贵族 （ Chaume ， Origines clu duche da Bourgogne, I » p . 400, n . 4) 0 
- •位学者 奠兰维勒 （ Moranville ) 把鲁西 （ Roucy ) 家族也归于这一血统 （ Bibl. Ec. 
Charles, 1922)。但缺乏 碥切的 i £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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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 各霸一方的海盗首领因没有得到赠地而怒火中烧，更加渴 
望掠夺，》故而继续窜犯蹂躏四方乡村。924年勃艮第再次遭到破 
坏。有时鲁昂地区的诺曼人也加入盗匪行列，甚至各公爵本身也 
没有完全放弃旧习。兰斯教区的教士里歇尔在10世纪最后几年 
的写作中，几乎总是不忘记称他们为“海盗公爵”。事实上,他们的 
军事征伐和以前的劫掠并无大的差别，特别是当他们经常雇佣刚 
从北方来的维金匪帮时，就更无大差别了，这些维金人是“冒险者、 
渴望掠夺的人”。 ® 在罗洛宣誓臣服法国国王一个多世纪后的 
1013年，一伙维金人在挪威王位的觊覦者奥拉夫的率领下来到。 
当时奥拉夫还是异教徒，但他受洗后注定要成为其国家的民族圣 
徒。 另一些帮伙则沿海岸独立行动。其中一支人马（从966—970 
年）甚至远涉西班牙海岸，占领了孔波斯特拉的圣詹姆斯城。1018 
年另一支人马出现在普瓦图附近海岸。 

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船只逐渐放弃了长途远征。法兰西 
疆域以外的莱茵河三角洲也几乎摆脱了诺曼人的骚扰，所以930 
年左右乌特勒支的主教得以重返故乡，并组织人力重建乌特勒支， 
而他的前任们曾经很难在此地长期停留。但北海沿岸却仍在遭受 
着许多突然袭击。1006年瓦尔河 ( Waal > 上的蒂尔港遭到洗劫，乌 
特勒支受到威胁;居民纵火焚烧了没有设防保护的码头和商业区 
的设施。稍后一些时候的一部弗里西亚法记载了显然十分寻常的 
案例： 在这些地区居住的一位居民被诺曼人带走，并将其强迫编入 


① Flodoard * Annales . 924 (有关 Rcjgnvald 的内容〉。 

② William of Jumieges, Gesta ♦ ed. Marx ， V ， 12 ， 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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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一支海盗队伍中。在许多年内，斯塔的纳维亚水手仍然以 
这种方式使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特定阶段处于不稳定状态中。 
但是在北欧人在斯坦福桥之役的失败后，他们带着越冬帐篷进 
行长途远征的时代结束了。他们进行海外征服的时代也就此结 
束。 


5 北欧皈依基督教 

与此同时，北欧本土也逐渐皈依基督教。一种文明缓慢地转 
向一种新的信仰，这类事例常常为史学家提供极有兴趣的材料，而 
像诺曼人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件则尤其 如此： 虽然资料残缺是无可 
弥补的，但人们仍能相当准确地搞清楚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揭示 
出相同过程的其他运动。但是本书不可能进行详尽的研究，指出 
几个显著的特点就足够了。 

认为北方异教信仰没有进行顽强的抗拒是不正确的，因为征 
服异教经历了三个世纪。我们可以指出导致异教最终失败的几个 
内部原因。斯堪的纳维亚人没有相应的团体来对抗基督教民族组 
织强大的教士团体。各血缘群体或民族群体的首领是仅有的祭 
司。的确，国王们一定尤其担忧，一旦失去主持祭祀的权利，就失 
去了他们权力中的一个基本因素，但基督教并没有强迫他们一概 
戒绝其神圣性。这一点后面我们还要论述。对于那些家族或部落 
的首领来说，与迁徙运动和国家形成相联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对他们作为祭司的威望也许是个沉重打击。旧的宗教不仅缺乏教 
会组织，而且在它皈依基督教时似乎已经显露出自然解体的许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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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兆。斯堪的纳维亚文献相当频繁地提到真正的无信仰者=在长 
期发展过程中，这种天然的怀疑态度所导致的不是信仰的缺失（无 
任何信仰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是对一种新信仰的接受。 

最后，多神崇拜本身也使人们容易接受新的宗教。不管新的 
宗教来自何方，不习惯于对事实迸行批判性思考的头脑，就几乎不 
会否定这种超自然物。当基督教徒拒绝向各异教崇拜的诸神祈祷 
时，通常并不是因为不相信它们的存在，相反，是因为把它们看作 
是邪恶的魔鬼，它们虽然危险，但比惟一的救世主虚弱。同样，我 
们从大量的材料中知道，诺曼人了解到基督及其圣徒时，也很快地 
习惯于视其为异己神，以自己信仰的诸神与之对抗并对其加以嘲 
笑*但是在另外情况下，对于智者来说，基督及圣徒的力量过分晦 
暗不明，并不是那么可怕，也没有必要讨好他们，尊重他们的崇拜 
所要求的神秘魔法。有案可稽的是，860年一位生病的维金人向 
圣里奎尔宣誓祈祷。另一方面，稍后一些时候一位真正皈依基督 
教的冰岛头领，却在许多危难境地仍继续向雷神祈求保佑。 ® 从 
认定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为一种可怕的力童到接受上帝为惟一的 
神，是一个从容的转变过程。 

由于休战和谈判 （ pourparlers ) 而时断时续的诺曼人的掠夺 
性远征本身，在其皈依基督教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不止一位 
来自北方的水手在战争历险结束时，将新的信仰带回家乡，这似乎 
也成了其战利品的一部分。挪威两位最伟大的基督教化的国王， 


① Mabilion* A4. SS. ord. S. Bened. » saec. II ， 1 733 ed. , II. p. 214 ? 
luindnamabdk » III,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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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格维 （ Tryggvi) 的儿子奥拉夫和哈拉德的儿子奥拉夫，在他们 
还没有自己的王国、只是维金匪徒的首领时就已领受洗礼，前一位 
于 994 年在英国领洗，后一位于 1014 年在法兰西领洗。随着冒险 
者新近从海外归来，向基督的戒律转变的人数或快或慢地增加了。 
这些冒险者在其远征途中，越来越多地遇到那些永久性定居在基 
督教徒长期居住的土地上的同胞，其中绝大多数人已经被那些此 
时是他们的臣民或邻居的民众的信仰所征脤了。 

早在重大的军事冒险活动开始前即已存在、从未因军事冒险 
活动而中断的商业往来，也促进了北欧人向基督教的转变。在瑞 
典，第一批基督徒大多数是曾经频繁地活动于杜尔斯特德的商人。 

此地在当时是法兰克帝国和北部诸海域的主要交流中心。哥得兰 
岛 （ Gotland) 的一部古老编年史提到这 个岛上 的居民 时说： “他们 
带着商品游及各地，……到基督徒中，他们发生了改变，适应了基 
督教的习俗；有些人接受洗礼并将教士带回家乡。”事实上，我们能 
发现其活动踪迹的最早的基督徒团体，都是形成于贸易发达的城 33 
镇： 如梅拉伦湖边的伯卡，横贯日德兰地峡而到达海边之通道两端 
的里奔和石勒苏益格。按照冰岛史学家施诺里 • 撤特鲁逊精辟透 
彻的见解，11世纪初“沿海居民大多数已经受洗，而居住在高地山 
谷和山区的人们则仍全然信仰异教。” ®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 
暂时性的迁徙而出现的人际接触交往，在传播一个外来宗教方面， 
比之教会派出的传教使团更富有效果。 

但是，宗教使团很早即已开始活动。在加洛林王朝看来，为消 


① Saf^a of St. Olaf , c.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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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环 境：最 后的诸次人侵 


灭异教而奋斗是基督教诸王与生俱来的使命，也是将其霸权扩张 
到一个注定要由一种信仰统一起来的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加洛 
林诸王传统的继承者 —— 日耳曼的伟大皇帝们也确实是如此 ：一* 
旦日耳曼尼亚本身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注意力自然会转向北欧 
各支日耳 曼人。 在虔诚者路易倡导下，传教使团被派往丹麦和瑞 
典传播福音。正如大格利髙里曾一度筹划训练英国的孩子做教士 
和使徒一样，他们从奴隶市场上买回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为训 
练教士和使徒做准备。最后，汉堡大主教区的建立，为基督教的传 
播建立了一个长远的根据地，皮卡第的教士安斯卡尔从瑞典返回 
以后，被任命为该教区的第一任大主教。这是一个大主教区教会 
(metropolitan church) ，当时还没有副主教区，但在斯堪的纳维亚 
和斯拉夫边境以外，却有大片的地域供其进行基督教的征服活动。 
不过，在这些地区祖先崇拜仍然根深蒂固，法兰克的教士被认为是 
外国君主的臣仆，引起尖锐的猜忌，所以虽有如安斯卡尔一样的狂 
热者，但传教队伍仍很难征募到相应的人员，以迅速实现其宏伟的 
理想。845年汉堡遭到维金人洗劫以后，这个传教团的母教会所 
以能够存在下来，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决定：将汉堡从科隆省分离 
出来，合并于更古老更富庶的不来梅主教区。 

汉堡合并于不来梅教区，至少为传教活动提供了一个后撤和 
等待时机的据点。事实上，10世纪时传教活动就从不来梅-汉堡 
主教区发起了新的更有成效的攻势。与此同时，从基督教世界另 
—个区，域来的英国教士，为了争夺给斯堪的纳维亚异教徒洗礼的 
荣耀，与他们的日耳曼兄弟们发生争执。长期以来，英国人习惯于 
被称为“传教师”，他们借助于其岛屿的港口与彼岸的频繁交往.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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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他们比日耳曼人较少受人猜忌，其传教活动的成果似乎确实 
更为丰硕。例如，瑞典基督教所借用的词汇明显地来自盎格鲁-撒 
克逊语，而不是德语。同样说明问题的事实是，瑞典众多教区把英 34 
国圣徒作为保护神。按照教阶制原则，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建立 
的历时长短不一的教区，一般被认为从属于不来梅-汉堡大主教 
区，但信仰基督教的国王们却经常让他们的主教在不列颠领受圣 
职。在卡纽特及其随后的几代继承者统治时代，英国在丹麦乃至 
挪威的影响更为广泛。 

实际上，国王和主要首领们的态度是决定性的因素。教会深 
谙此中道理，因而极尽所能争取国王的支持。尤其是，基督教团体 
数量增多，他们从取得成功的事实中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形势是，异 
教团体日益意识到危险局势而更加坚定地进行斗争。这时双方便 
更加依赖统治者行使（通常是极其严厉地）强制权力。而且，如果 
没有王室的支持，教会怎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主教区和修道院组 
织系统呢？如果没有主教区和修道院组织系统，那么，基督教又怎 
能维持其精神统治，深人到下层民众阶层呢？另一方面，在使斯堪 
的纳维亚国家愈益陷人分裂状态的敌对双方进行的战争中，宗教 
上的冲突也被充分利用 ：不止 一次的王朝革命曾在短期内摧毁了 
正在形成中的宗教组织。在北欧三国中，信仰基督教的国王相继 
登上王位时，基督教的胜利便被认为是确定无疑了。首先是在丹 
麦，卡纽特 登基; 继之是挪威，好人马格努斯登基 （1035 年）； 很久 
以后是瑞典，国王英奇于11世纪末继位，他摧毁了古老的乌普萨 
拉圣殿—在这里，他的前辈们曾经常供奉动物肉乃至生人作为 
敬神的牺牲品。 




86 第一编环 境:最 后的诸次人侵 

如同在匈牙利一样，北方各国在皈依基督教时，都小心翼翼地 
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其必然结果是各自建立直属于罗马的教阶 
组织。不久以后，一位相当精明的政治家执掌不来梅-汉堡大主教 
区的事务，他顺应不可避免的命运，赶紧放弃对北欧教会的控制， 
力图保留其教会在传统上所要求的某些最高权力。自1043年后， 
阿德尔伯特大主教形成了建立广泛的北欧主教区的想法，在此主 
教区内即将建立的各国主教区，应该处于圣安斯卡尔的继承者们 
监护下。但是罗马教廷并不喜欢建立中间的权力机关，拒绝支持 
这一计划。此外，德国贵族的纷争也使该计划的倡导者不能投人 
大童精力去实施其设想。1103年，在丹麦斯堪尼亚的隆德建立了 
大主教区，其管辖范围包括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后来在 
1152年挪威建立了自己的大主教区，这个大主教区建于尼达罗斯 
(特隆赫姆），位于丹麦王殉道者奥拉夫的坟墓（一个真正的民族圣 
迹）附近。瑞典最终 （1164 年）也建立了基督教大主教区，该大主 
教区位于异教时代乌普萨拉地方的王室神殿旧址附近。这样，斯 
堪的纳维亚教会摆脱了德国教会的控制。同样，在政治领域，东法 
兰克王国的统治者们，虽然无数次插手干涉丹麦的王朝战争，但却 
从未能够迫使丹麦国王们永远纳贡（臣属的一般标志），甚至也没 
能将其边界推出多大范围。日耳曼部族中这两大分支的分道扬镰 
越来越显著。 德国不是（也永远不是）日耳曼尼亚的全部。 

6 原因之探究 

斯堪的纳维亚人放弃劫掠和长途迁徙的习惯是由于皈依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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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缘故吗？有时起码会有这样一种见解，认为维金人的远征是 
在难以化解的异教狂热鼓动下产生的宗教性军事行动。但是我们 
知道，维金人在精神上是倾向于尊崇各种巫术的，上述见解与此严 
重抵牾。另一方面，可以确信，信仰的改变将肯定影响到人们心态 
的深刻变化。自然，如果不考虑诺曼人对战争和冒险的狂热，那 
么，诺曼人的航海和侵略史是不可思议的。在诺曼人的社会里，对 
战争和冒险的狂热与对和平事业的追求是共存的。这些诺曼人作 
为狡黠的商人，经常往返于君士坦丁堡到莱茵河三角洲各港口的 
欧洲市场，或在冰冻的季节开垦冰岛的荒野，同时他们又把“刀枪 
相交”和“盾牌碰击”当作最大的乐趣，视为至上的荣燿 .•众 多的诗 
歌和叙事故事证实了这一点，它们虽然在12世纪才形诸文字，但 
忠实地反映了维金时代的 情形； 同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道路两 
旁或集会场所附近坟丘上树立的墓碑 （ stelae ) 、墓石或简朴的纪 
念碑也可以证实上述结论，在这些纪念物上至今仍然可以见到以 
鲜红色镌刻在灰色石板上的北欧古诗文。这些文字绝大部分不像 
希腊罗马的碑铭那样，是纪念那些在家内安然溘世的死者的，它们 
所追忆的几乎毫无例外的是那些在远征中阵亡的英雄们。这种心 
态似乎与基督的教诲不相调和。但正如我们下面还要经常述及 
的，在封建时代的西欧各民族中，基督教神秘仪式中所表现的热诚 
信仰，与人们对暴力和抢劫的爱好，乃至对战争的最为自觉的颂 
扬，显然可以毫无困难地调和在一起。 

从这时起，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同样的信仰与其他的天主教民 
众联合在一起了，他们与这些民众接受着同样的宗教传说，沿着同 
样的道路去朝圣，如果他们渴望接受教育，也可以阅读或让别人给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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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环 境：最 后的诸次人侵 


他们诵读同样的、或多或少地以歪曲的形式反映罗马化的希腊传 
统的书籍。但是，西欧文明的基本统一是否已阻止了其内部的冲 
突呢？ 充其量可以认为，惟一万能上帝的观念，以及关于彼岸世界 
的全 部概念，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沉重打击了命运和荣誉的神秘感 
(mystique ) 。 命运和荣誉的神秘感是北欧古老史诗的特点，毫无 
疑问，在这些神秘感中，不止一位维金人为他们的激情找到了正当 
理由。但是决不能认为维金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上述观念，就足以 
消弭 其首领们追随罗洛和斯韦恩的足迹的愿望，或者足以阻止他 
们去招募必要的武士以实现其野心。 

事实上，上述问题的弊端在于它没有得到完整的表述。在探 
究某一现象为什么结束之前，难道我们不应该首先问一下是什么 
因素产生了这一现象吗？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只意味着暂时将难 
题搁置起来，因为促成斯堪的纳维亚人迁徙的原因，几乎与导致它 
停止迁徙的原因一样模糊不清。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必要花费时 
间详尽地考察分布在北方各民族南部、一般都更为丰饶且具有更 
古老文明的国家对北方各族具有吸引力的原因。难道日耳曼人的 
大规模人侵以及它们之前的各族迁徙的历史，在根本上不是一部 
长途迁徙奔向太阳的历史吗？海上掠夺活动本身有很久远的源 
流。由于惊人的巧合，图尔的格利高里和《贝奥武夫之歌》都记载 
了哥塔尔的国王在520年前后对弗里西亚海岸发动的 远征； 只是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我们无法得知其他类似冒险行动的情况。 
然而，可以肯定，8世纪末这些长途远征已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 
剧地展开了。 

那么，我们能相信当时防务松弛的西欧已成了比过去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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擭取的猎物吗？这一解释并不能说明完全发生在同时代的一些事 
件，如冰岛的殖民活动、罗斯各河流上各瓦兰吉亚人国家的建立等 
等； 撇开这一事实不谈，认为分裂时期的墨洛温国家比虔诚者路易 
甚或他的儿子们统治时期的国家更为强大，这也将是荒谬奇论。 
很清楚，我们必须通过对北欧各国本身的研究，去寻求决定其命运 
的关键 所在。 

将9世纪的船只与更早时期的其他发现物加以比较可以证 
明，在维金时代以前，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已大大改进了船只的设 
计。无疑，没有这些技术进步，漂洋过海的远航是不可能的。但是37 
众多诺曼人真是因为利用这些更先迸的船只消遣才决定离开故土 
去远方寻求冒险吗？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为了更远大的冒险，他们 
才注意改良航海设备。 

11世纪，研究诺曼人的法国历史学家、圣昆丁修道院的杜恩 
提出了另外一种见解。他认为造成迁徙的原因是斯堪的纳维亚各 
国的人口过剩，人口过剩则归因于多妻制 习俗。 起码对第二个假 
定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 ：撇开 只有首领们才真正拥有众多妻妾这 
一事实，人口统计资料从未证明，也远不能证明，多妻制对人口增 
长 有特别的促进作用。人口过剩论本身也大可怀疑。遭受侵略的 
民族几乎总是提出这种观点，多少有点天真地希望以假定的入侵 
之敌的庞大数童为其失畋进行辩解。地中海各民族如是解释自己 
对于凯尔特人的失败，罗马人也如是解释自己对于日耳曼人的失 
败。不过，在北欧人人侵的问題上，杜恩的观点却值得多加考虑， 
部分原因是，杜恩坚持此论大概并非得自被征服者的传说,而是出 
于征服者的说法；特别是，人口增长有着某种内在可能性。从2到 



90 第一编环境•.最后的诸次人侵 

4世纪，最终导致罗马帝国覆亡的民族迁徙所必定产生的后果是， 
在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岛屿和日德兰半岛留下了广袤的空地。 
留在这些地区的部族群体在几个世纪中可以自由地生育繁殖，所 
以肯定是在8世纪左右，它们开始缺乏生存空间，就其农业状况而 
言，尤其如此。 

确实，维金人最初在西欧的远征，目的不在于获得永久居住 
地，而是为了掠夺财物并将其运回家乡。但这样做本身就是弥补 
土地稀缺的一种手段。依靠从南方文明各国掠夺的赃物，因土地 
和牧场日蹙而焦虑不安的首领得以继续维持其生活方式，并继续 
向他的亲兵们分赠维持其威望所必需的礼物。在下层民众中，向 
外迁移为青年人提供了一条道路，让他们从拥挤不堪、前景黯淡的 
家境中解脱出来。最后，可以设想，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社会结构和 
行为方式所经常引发的争执或族间仇怨，会迫使一个人放弃祖上 
的产业 （guard ) ，而空地的减少使之比过去更难在国内找到新的 
安身之处；如果他是被追缉的人，那么除了亡命海上或奔向对他敞 
38开大门的遥远国度外，他难有逃避之处。如果他想避开的敌人是 
国王，情况就更是如此。由于定居人口的密度越来越大，国王已经 
能够在广阔的范围内实行更为有效的控制。由于已养成的冒险习 
惯，加之为成功的希望所鼓舞，冒险的嗜好很快变成了必需进行的 
活动，通常被证明获利頗厚的出国冒险顷刻间变成了一种职业和 
时尚。 

如果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发动侵略行动不能由被人侵国家的政 
治状况来说明，那么，人侵行动的结束也不能由此来解释。奄无疑 
问，奥托帝国比加洛林王朝末期具有更强的沿海防卫能力》而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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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威廉及其后继者统治下的英国也证明自己为不可小觑的对手。 
但碰巧的是，无论是日耳曼还是盎格鲁-撤克逊的统治者，从来都 
没有经受此种严峻考验。很难相信，10世纪以后的法兰西和忏悔 
者爱德华时期的英格兰难操胜券。极为可能的是，斯堪的纳维亚 
诸王在逐渐强化自己权力时，把许多被放逐者和失败的王位觊覦 
者抛到了海路上，从而在最初短时期内剌激了迁徙活动，最后取得 
了清除不法之徒的效果。此后征集人员和船只的活动为政府所垄 
断，政府特别小心地组织对船只的征用工作。此外，国王们非常不 
喜欢发动孤立的征伐，这种征伐活动会使骚乱情绪继续维持下去， 
并使亡命徒轻而易举地获得避难之地，正如在有关圣奥拉夫的萨 
迦中所揭示的那样，这类征伐为那些阴谋家们提供了积蓄必要财 
富、实现其阴谋诡计的手段。据说，斯韦恩刚刚人主挪威，就立即 
禁止了海外劫掠活动。 

诺曼首领逐渐习惯了比较规则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们在 
母邦供职于君王或其对手，野心得到了满足。为了获得新的土地， 
人们更为积极地从事国内殖民活动。国王们的征服活动，如卡纽 
特已经完成的和哈拉德 • 哈德拉德企图进行的征服活动一样，仍 
在进行；但是，在政治组织很不稳定的国家，王室军队是难以启动 
运转的笨重机器，所以一位丹麦国王在私生子威廉时代筹划的对 
英格兰的最后一次攻击，甚至在启锚出征前就因宫廷政变而告吹。 
不久，挪威国王也将其经略方案加以限制，即在从冰岛到赫布里底 
群岛的西部群岛上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丹麦和瑞典国王则忙 
于进行对邻近的斯拉夫人、列托人和芬兰人的长期 战争； 这些战争 
很快成为惩罚战——因为，作为相应的报复，这些民族的海盗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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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波罗的海——征服战和神圣的宗教战争。但是这些战争有时 
很类似于些耳德河、泰晤士河以及卢瓦尔河流域所长期遭受的侵 
袭。 



第三章各族入侵的影响和教训 


1 混乱 


摆脱了最后各次入侵造成的混乱状态后，西欧已是遍体鱗伤。 
城镇未得幸免，至少是没有躲过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侵略。如果说 
许多城镇在劫掠过后或敌人撤走后又重新在废墟上崛起，那么城 
镇正常生活的中断却使这些城镇长期衰弱不堪。其他地方则更为 
不幸 ：加洛 林帝国在北方海域的两个重要港口 ：莱茵 河三角洲上的 
杜尔斯特德彻底变成了中等村庄；康什河 ( Canche 〉 河口的昆托维克 
则完全变成了渔村。沿河商路上的贸易中心已完全失去安全 保障： 
861年巴黎商人企图驾船逃离,被诺曼人的船只追获，沦为俘虏。 

尤其是，耕地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通常变为不毛之地。在土 
伦地区，栲树林堡地区的土匪被驱逐以后，土地不得不重新开垦， 
由于以前的地产边界已不可辨认，所以每个人——用一个契约书 
上的话说——“靠其实力占.取土地”。①图赖讷地区时常遭到维金 
人的蹂躏，900年9月14日的一个文件突出记载了安德尔 （ Indre ) 


① Cartulaire de V abbaye de Saint-Victor-de~MarseilLe » ed. Guerard ，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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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地封特斯地方的一个小庄园和卢瓦尔河畔马蒂尼地方的一个完 
整村庄。在封特斯，五个农奴地位的人，“如果在和平时期可以拥 
有财 产”; 在马蒂尼，应得的土地被详细列举出来。但这都是过去 
的事情了，因为，虽列出了 17块持有地即份地 （ nuinsi ) ，但它们已 
没有任何意义。只有16户人家生活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虽然户 
数比份地数量还少一个，但实际上一些份地中的每一块通常由两 
户或三家持有。一些人“既无妻子也无儿女”。人们可以听到同样 
的哀怨之 词：“ 如果我们能享有和平，这些人是可以有土地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破坏活动都是侵略者干的。因为，为了迫使敌人 
40 屈服，通常必须让它挨饿。894年一伙维金人被迫龟缩在彻斯特 
的古罗马城墙内，编年史写道，英国军队“带走了城周围所有的牲 
畜，焚烧了庄稼，让战马吃光了周围_庄所有的东西”。 

较之其他阶级，农民自然更为这种种情况所苦，他们被逼迫到 
了绝望的边缘。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乡村地区和摩泽尔地区 
的农民数次被逼到这种程 度:他 们以宣誓的方式团结起来，向强盗 
们发动猛烈进攻。然而，组织不良的农民队伍总是遭到屠杀。 ® 
不过，土地遭到破坏时，农民并不是惟一的严重受害者，城镇即使 
拥有坚固的防御，也有挨饿的危险。从土地获得收益的封建主也 
陷人了 贫困。 特别是，教会庄园虽得以幸存，但却困难 重重； 结果 
是，修道院的严重衰败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生活的衰败(百年战争以 
后的结果也是如此）。英国受到的影响尤其 严重。 在阿尔弗烈德 


① Bibl . Nat . Baluze 76* fol . 99 (900，14 th September ). 

② Ann . Bertiniani 859 (with the correction proposed by F . Lot , Bibl . Ec . 
Oxartes , 1908， p . 32， n . 2)» Regino of Priim . 882； Dudo of Sain 卜 Quentin ， II ， 22. 



第三章各族人侵的影响和教训 


95 


国王主持下翻译的大格利高里的《教士规则 》 （Pastoral ) 的 
前言中，阿尔弗烈德优伤地回忆起“那一段时光，当时一切还未遭 
到毁坏和焚烧，英国的教堂里满是财宝和书籍”。®事实上，这就 
是盎格鲁-撤克逊教会文化的 丧钟； 而此前不久，这种文化仍在欧 
洲传播。但最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疑来自人类创造的资源的巨 
大浪费。当较为安全的状态再度恢复时，数量减少的人口所面对 
的是大片土地，这些土地从前曾由人们精耕细作，现在却再次变得 
荆棘丛生。未开垦的处女地仍极其丰富，但垦荒活动却延宕了一 
个多世纪 。’ 

不过，物质的损失并非全部，精神上的损失也必须加以考虑。 
由于这场民族迁徙的风暴是在至少实现了相对安宁的情况下发生 
的（在法兰克帝国尤其是这样），所以它的影响更为深刻。的确，加 
洛林帝国造成的和平并不持久，而且也从来不是真正全面的和平。 
但人们是健忘的，耽于幻想的能力却是无穷的。譬如，让我们看一 
下兰斯城防御工程的历史吧。该城的防御工程曾以各种形式一建 
再建，较之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过之而无不及。②虔诚者路易 
时，兰斯大主教曾请求路易皇帝批准，将古罗马城墙上的石头搬下 
来用于重建兰斯大教堂。这位国王，用弗洛道特的话说，“当时正 
在逸享太平，洋洋得意于其帝国的皇皇威势，对蛮族的人侵毫无戒 


① King Alfred’s West Saxon Version of Gregory 1 s Pastoral Care , ed. Sweet 
(E. E.T. S. ， 45), p. 4. 

② Cf. Vercauteren, Etude sur les cites de la Belgique seconde ♦ Brussels 1934, 
p. 371 » n. 1 $ 关于图赖 油 ， cf. V. S. Amandi » III, 2 » M. G. H. « Poetae aevi carol. , III» 
p. 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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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惧”，于是便慨然应允。但几乎不到50年“蛮族”便卷土重来，于是 
以尽快的速度重建壁垒成为当务之急。那一时期欧洲兴工修建的 
城墙和栅栏就是这场巨大灾难的见证。此后抢劫事件成了寻常之 
事，处事谨慎之人在签订法律条约时都把抢劫事件的发生考虑进 
去。例如，876年卢卡附近的乡村订立的租约规定，“如果异教民 
族焚烧或毁坏了房屋、家具和磨坊”， ® 那么租金便 停付； 又如，此 
前十年在威塞克斯国王的一份遗嘱中，国王宣布，对其地产上所征 
收的贡賦.“只有在每块地产上还有人力和牲畜且未成为荒野的地 
方才须缴纳。” ® 

这一时期，那些目的相异、情感相同的颤颤瑟瑟的祈祷者发出 
的呼号声回荡在欧洲上空。众多的祈祷书为我们保存了他们的呼 
声。在普罗旺斯，祈祷者们呼叫：“不朽的圣父、圣子和圣灵啊…… 
把您的信众从异教徒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吧”(这里自然是指萨拉森 
人）；在高卢北部，教徒在 祈祷： “把我们从诺曼蛮族的压迫下拯救 
出来吧！他们蹂躏了我们的国土，救救我们吧，啊，上帝!”在摩德 
纳，祈祷者呼喊着圣吉米吉纳诺:“抵挡匈牙利人的箭矢吧！您是 
我们的保护人。” ® 让我们试想一下那些虔诚的灵魂每天呼喊哀求 


① Memorie e documenti per seruir all*istoria del ducato di Lucca , V, 2* no. 

855. 

② 国王埃瑟沃尔夫的遗嘱，见 Asser, Ufe of King Alfred, ed. W. H. Steven¬ 
son* c. 16 。 

③ R. Poupardin, Le Royaume de Provence sous les Carolingiens , 1901 ， （ Bibl. 
Hautes Etudes » Sc. histor. 131) ， p. 408; L. Deiisie* Instructions adressees par le 

Comile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Litterature latine » 1890, p. 17 ； Muratori, 
Antiquitates , 1738 ， I ， col.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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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心境吧。一个社会不能处在永远的恐惧中而泰然 处之。 笼罩 
在人们心头上的阴影当然不是完全由阿拉伯人、匈牙利人或斯堪 
的纳维亚人的侵袭造成的，但他们的侵略活动无疑是主要原因。 

然而，侵略造成的大浩劫并不仅仅是破坏。这种混乱状态使西 
欧的内部组织发生了某些变化，其中有些变动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高卢发生了人口迁移。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关于这些迁移的更 
多材料，而不只是揣度，那么这些人口迁移无疑将被证明是极其重 
要的。从秃头查理时代起，政府就在遣送那些人侵者到来之前就 
逃出来的农民返回家园，但收效甚微。材料证明，下利穆赞的人们 
有好几次在山中寻求避难，很难设想这些人会全部返回家园。平 
原旷野，特别是勃艮第，受人口减少的影响似乎比髙原地区更为严 
重。 ® —般地说，那些消失的旧村落并非都是为兵燹所毁。许多 
村落只是因为人们逃到更安全的地方而被抛弃了 ：通常 情况下，这 
种普遍性的危险促使人群集中在一起。我们已十分了解教士们颠 
沛流离的情形。他们携带着圣骨盒及其虔诚的故事沿着背井离乡 
的道路行进时，所经过的道路上留下了大量的传说，这也是增强天 
主教团结和圣徒崇拜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布列塔尼圣物的大量外 
传，广泛地传播了新的使徒故事，那些对使徒奇迹的传说十分熟悉 
的人们自然很容易接受这些新故事。 

但是，在被外族人特别广泛和持久地占领过的英国，政治和文 
化面貌则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不久前还相当强大的两个王国 


① Capitularia <, II, no. 273 ， c. 31 j F. Lot, in Bibl. Ec. Charles , 1915, p. 486 ； 
C-haume, l^s origines du ducke de Bourgogne f II» 2» pp. 46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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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的诺森伯里亚和中部的麦西亚）的倾覆，有利于威塞克斯 
的兴起。威塞克斯在前一个时期已经开始_起；正因为如此，使得 
英国南部诸王——用他们特许状中的一句话说——成为“整个不 
列颠的至髙统治者”,®这就是卡纽特和后来的征服者威廉所能得 
到的遗产。此后，南部城市温彻斯特及其后起的伦敦得以聚敛全 
国的税收而尽入其城堡的宝库中。 

诺森伯里亚的修道院在过去一直是著名的学术故乡。比德® 
曾在这里住过，阿尔昆®是从这里出发到欧洲的。丹麦人的蹂贜， 
以及征服者威廉为惩治和防止叛乱而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结束 
了这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北方部分地区甚至从英格 
兰本土永远地分离了出去。由于维金人定居约克郡,割断了此地与 
其他操盎格鲁-撒克逊语的人群的联系，诺森伯里亚的爱丁堡城堡 
周围低洼地区落人山地凯尔特人首领的统治之下。所以，讲两种语 
言的苏格兰王国的形成，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人侵的一个副产品。 

2 对人类的 贡献： 语言和人名、 

地名上的证据 


无论是萨拉森强盗，还是来自多瑙河平原以外的匈牙利人侵 


者，都没有使其血统成分大量地与更为古老的欧洲血统融合起来。 


① J . E , A . Jolliffe *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 1937， p . 102. 
® 比 *( Bed e ，673 — 736), 英国著名学者，代表作是 {英吉 利教会史》。——译者 
③两尔昆 （ Akuim ? — 804), 诺森伯里亚人，782年起任职于査理曼大帝的宮廷， 
为“加洛林王輞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 之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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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活动却不仅仅限于抢劫 ：他们 在英格 
兰和诺曼底的定居无疑输人了新的人种成分。怎样衡童这种贡献 
呢？以目前的知识水准，人类学方面的资料还不能给予任何确切 
的说明。在考虑到这类资料的同时，我们还是不得不求助于各种 
支离破碎的间接证据。 

在塞纳河畔的诺曼人中，大约从 940 年起，斯堪的纳维亚语在 
鲁昂地区大致已不复使用。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语在贝桑地 
区却仍在使用，这一地区在稍后一个时期为另一批新的移民所占 
领； 而且斯堪的纳维亚语在此公国内仍然相当重要，执政的公爵发 
现，他的继承者必须学习这种语言。十分巧合的是，我们最后一次 
发现，大约与此同时，这一地区有相当多的异教 群体； 这些群体非 
常强大，9“ 年威廉.朗斯沃德公爵被暗杀后，他们参与了骚乱活 
动。至11世纪初的头几年，据一部萨迦说，“鲁昂的北欧贵族首 
领”的侍从人员还一直“坚信”他们与北方首领的“表亲关系”。这 
里一定仍有一些人能操两种语言，能用各种斯堪的纳维亚方言进 
行交流。否则，怎样解释下列这一事实呢？公元1000年左右，利 
摩曰子爵夫人在普瓦图附近的海岸边，被一伙维金人绑架并被带 
“过海去”，为了使子爵夫人获释，她的亲属请求理査二世从中斡 
旋。 还有，1013年理査二世竟能够雇佣奥拉夫的人马服役.第二 
年他的一些部属又在都柏林丹麦国王的军队里打仗。① 


① Adhemar of Chabannes ， Oironique ♦ ed . Chavanon ， III ， c . 44 (关于子齡夫人 
的冒险）； H . Shetelig , Vikingeminner i Vest Euro pa (维 金人在西欧的考古遗迹）， Os ¬ 
lo ， 1933 ( Institutet for sammenlignende Kultur fork suing » A . XVI )， p . 242 (关于诺 
曼小分队参与克朗塔夫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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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上的同化过程到这个时期大致上已基本完成。宗教统一 
的加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殖民洪流 - 在这一时期第一批殖民者 
定居之后便是殖民者的纷至沓来——的减弱，都有利于语言的同 
化过程。査班尼斯的阿德赫马尔在】028年或稍后一些时候的记 
载中认为，语言上的同化是全面的。 ® 除了少数几个技术用语外， 
诺曼底的罗曼方言和以其为中介的日常法语，没有从罗洛同伙的 
语言中借用任何东西。而这些技术词汇 —— 如果我们暂不计较农 
民生活用语——几乎全部与航海或海岸地志有关，如 “ havre ” （港 
口）和 “ crique ” (小湾）。这类词汇在罗曼语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 
下被频繁使用，正是因为在一个不识航海术的民族的语言中，不可 
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汇。他们不能建造船只却能描述海岸线的 
实际特点。 

在英国，语言的发展則完全沿着另一条路线发展。如同在大 
陆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并没有继续保持语言上的封闭状态。他 
们学会了盎格鲁-撒克逊语，但只是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使用这 
«种语言。虽然他们尽其所能适应盎格鲁-撤克逊语法并采用大量 
词汇，但他们仍然坚持把它们与其母语中的大量词汇混合起来使 
用。另一方面，当地的土著居民由于同新来者的密切接触，也习惯 
于广泛使用外来词汇。在那个时代，即使那些最依恋民族传统的 
作家，也不曾有语言和文体上的民族主义情感。盎格鲁-撤克逊人 
从维金人语言中借鉴词汇的一个最古老的实例，是莫尔登战役之 
歌 （the song of the battle of Maldon )。 这首赞歌颂扬的是 991 年 


① Otronique * III. c.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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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抗一伙“凶残恶狼”的战斗中阵亡的埃塞克斯武士的辉煌业 
绩。这里无需翻检专门的词典。人们非常熟悉的名词，如 “ Sky ” 
(天空）或 “ fellow ” （伙伴）；经常使用的形容词，如 “ low ” （低的）或 
“ ill ” （有病 的）； 人们不断使用的动词，如 “to call ” （呼叫）或 “to 
take ” （取、 得）； 以及某些代词，包括那些第三人称复数代词，都是 
极好的例证。这许多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英国英语的词语，与其他 
许多东西，实际上都出自北欧。这种情况如此之甚，假若诺森伯里 
亚海岸从未出现过“海上之人”的船只，那么，20世纪世界各地数 
以百万计使用欧洲语言中传播最广的这种语言的人，将使用迥然 
不同的日常语言进行交流了。 

但是，如果有的史学家对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宝藏与它对法语 
所做的很小的贡献进行比较，然后推论说移民人数的差别与语言 
上借用词的多少成确切比例的话，那将是非常不审慎的。一种正 
趋于消亡的语言对一种保存下来的与之竞争的语言的影响，不一 
定与原来使用前一种语言者的数量相 对应； 两种语言本身的特性 
也是同等重要的因素。“维金时代”的丹麦和挪威方言完全不同于 
高卢的罗曼方言，但与古英语却极为相近，古英语和丹麦、挪威方 
言一样，都源自同一种日耳曼语。两种语言中的某些词汇在意义 
和形式上完全相同；另一些词汇意义相同、形式相似，多半可以互 
相替用。斯堪的纳维亚词语即使在替换外表差别很大的英语词汇 
时，由于当地语言中存在着来自同样的词根、属于类似的思想规则 
的词汇，它的借用也通常变得容易。但是，如果不是众多的斯堪的 
纳维亚人生活在英国领土上，并与原来的居民保持密切的接触，那 
么这种混合语言的形成也就无从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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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说这许多借用词最终渗透到了通用语中，那么它几 
乎总是通过英国北部和东北部的特殊方言这一媒介。另一些借用 
词只是出现在这些地区的方 言中。 的确，在这里——特别是约克 
郡、坎伯兰 （Cumberland )、 威斯特摩兰 （Westmorland ) 、北兰开夏 
郡以 及“五 镇区”〔林肯、斯坦福、莱斯特、诺丁汉 （Nottingham)、 德 
比 （Derby)〕 ——来自大海彼岸的北欧贵族首领曾开辟过最重要 
也最持久的领地。这也是人侵者占领区的主要部分。盎格鲁-撤 
克逊的编年史记载，876年居住在约克的维金贵族首领将德伊勒 
地区送给他的伙伴们，“此后这些人便耕种这块土地”。编年史继 
而记载 ，8打 年“收获以后，丹麦军队进人麦西亚，将麦西亚的一些 
地方瓜分”。涉及农民劳动的重要语言现象充分印证了编年史家 
的记载。因为大多数借用词都是描写琐碎的事物和一些习以为常 
的活动，并且只有毗邻而居、朝夕相处的农民才能够教给邻居们 
“bread” （面包）、 “egg” (鸡蛋）或 “root” (根菜）之类的新名词。 

人名研究同样淸楚地显示出在英国领土上语言方面的贡献所 
具有的更深层的重要意义。最能说明问题的并不是上等阶层所使 
用的那些名宇。在上层社会中，名宇的选择主要受奉行已久的等 
级传统所支配，10、11世纪还没有产生其他原则取代这种传统。 
以父母之名来给孩子命名的习俗已经衰落；教父们还没有形成将 
自己的名字授给教子的习惯，甚至在更为虔诚的民众中，父母们也 
还不懂得以圣徒的名字来给孩子取名。1066年以前，斯堪的纳维 
亚籍的名宇在英国贵族社会里已相当流行，诺曼征服后的一个世 
纪多的时间里，由于每个人都自诩社会地位离贵，这些名字便被抛 
弃了。另一方面，这些名字在农民甚至城区民众中却仍然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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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长时间，这些人不抱有跻身胜利者等级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这些较低的等级中，这些名字继续存留，在东盎格里亚继续存留 
到13世纪，在林肯郡和约克郡延续到14世纪，在兰开夏郡则存留 
到中世纪结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名字毫无例外地都来自维金人 
的后裔，因为十分明显，在乡村地区，在同一等级内，人们互相仿效 
和通婚的行为发挥了习惯性的影响，但是，若不是为数众多的移民 
定居在原来的居民中，并过着同样的简朴生活，那么这种影响是无 
法发挥作用的。 

就诺曼底而言，在目前难以令人满意的学术研究状况下，我们 
所能做的一点观察，使我们想像到这里发生了与英国各郡非常相 
似的变化，在这些郡中，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虽然 
北欧籍的名字，如奥斯本，至少到11世纪仍在贵族社会中使用，但 
在整个上层社会似乎在很早的时候即采用法国名字。罗洛让他的 46 
生于鲁昂的儿子以威廉的名字受洗，不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吗？从 
罗洛时代起，没有任何诺曼公爵在命名上回到祖先的传统上去;很 
清楚，这些公爵并不想以此种方法与领内的其他大贵族隔离开来。 
相反，如同在不列颠一样，社会下层则显示出更忠诚于传统。这可 
以从诺曼人统治地区至今犹存的相当数量的取自古代斯堪的纳维 
亚名称的姓氏中看出来。我们对于家族命名制度的所有知识，通 
常使我们难以设想这些名字在13世纪前的最初年月里具有世袭 
性质。正如在英国，这些事实也说明有一定数量的农民 定居； 因为 
在诺曼底所能见到的例证少于英国，说明在此定居的人数也是比 
较稀少的。 

另外，对地名的研究也充分证明，维金人在造成众多无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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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地的地区，也建立了不少新的定居地。在诺曼底，要清楚地区分斯 
堪的纳维亚地名和来自蛮族入侵时期撒克逊殖民地的更古老的日 
耳曼式地名，显然并非总是易事。至少在贝桑就有撒克逊殖民地 
的明显例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疑案似乎必须由新近的 
移民活动加以说明。譬如，如果我们将塞纳河下游在墨洛温王朝 
属于圣万德里尔修道院修士的那些辖地的名称列出一个表格（这 
样做可能比较 准确） ，就会得到两个很有特色的事 实：第 一，这些名 
称全是高卢-罗马名称或法兰克世代的名称，与后来的斯堪的纳维 
亚名称泾渭 分明； 第二，大量的名称今天已完全不可能辨别出来， 
因为在诺曼人人侵时代大多数地方无疑已被摧毁或重新命名。 ® 
无论如何，这是些非常重要的普通现象，而且是甚少可疑之处的现 
象。名称上显示斯堪的纳维亚影响的那些村落，非常稠密地集中 
在卢姆瓦和科镇地区。此外，这些村落之间的距离较远，虽然在一 
牲地方仍有一些相对密集的群体，如在塞纳河和里斯尔河之间、在 
兰德(这个名字本身就非常斯堪的纳维亚化)森林边缘上的小群体 
—样。兰德这个名称使人们回忆起殖民先驱者的劳动，他们家乡 
的环境已经使他们非常熟悉设置陷阱捕捉野兽的生活。很显然， 
征服者既要防止过度分散，同时也要避免距离海边太远。在韦克 
辛、阿朗松以及阿弗朗什等地则未发现他们占领地的痕迹。 

在英吉利海峡彼岸，我们也发现同样鲜明的对比，但是分布区 
域更广阔。在约克郡和索尔韦湾 （Solway Firth ) 以南毗邻爱尔兰 


① Cf. F. Lot ，Etudes critique sur l 1 abba ye de Saint-Wandrille, 1913 ( Bibl. 
Fxoles Hautes Etudes , Sc. histor. , fasc. 204), p. xiii et seq . 、 and p. 1,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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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各地区，这种特有的完全斯堪的纳维亚化或者有时只是斯堪 
的纳维亚形式的名称极其密集，向南部或中部逐渐趋于减少，接近 
泰晤士河谷地东北部边缘的丘陵，则只有白金汉郡和贝德福德郡 
等稀疏零落的名称。 

可以肯定，那些拥有维金名称的地方并不一定是新的殖民地， 
也不一定居民成分全部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举出几个无可辩驳 
的例外的事实。塞纳河边小山谷入口处的定居者想用自己的语言 
称其定居地为“冷溪’’（即今天的科德贝克），这些定居者一定全部 
或几乎全部是操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人。约克郡北部的几个地方被 
称之为“英国人的村庄” （ Ingleby , by 是一个确凿无疑的斯堪的纳 
维亚词语）。很显然，如果在某个特定时期这个地区的一个地方有 
英国人居住不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那么 Ingleby 一词将没有 
任何意义。有时，不仅在居住地的中心地带，而且耕地的不同部分 
也获得外来名称。很清楚，只有农民才会费神地去改变微不足道 
的田地的名称。这种情况在英国东北部司空见惯，但在诺曼底，我 
们必须再次承认，对它的研究不够充分。 

遗憾的是，其他一些证据缺乏确切性。在不列颠如同在塞纳 
河周围地区，许多村落都是以复合名字见称，名字的第一部分是斯 
堪的纳维亚籍的人名。名字被用作地名的人（几乎清一色是首领） 
是外来定居者这一事实，并不一定说明他的属民也是外来人。谁 
能知道，在科镇地区为哈顿特的哈斯顿领主或约克郡托瑟坡的陶 
菲领主劳作的那些可怜人之中，有多少人在这些老爷们到来之前， 
早已世代生活于此地，以其辛勤的汗水肥沃了这片土地呢？必须 
加以格外注意的是，在前面提到的双词语构成的地名中，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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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像第一部分一样，是由外来词语派生出来，但它却属于地方语 
言。当人们在谈及哈肯领主的土地，称之为哈肯庄园 （ Haquen - 
ville ) 时，他们肯定已经忘记了人侵者的语言，更可能从来就没有 
使用过入侵者的 语言。 

3 对人类的 贡献： 法律和 
社会结构上的证据 

同样，在法律领域内，并不是所有证据都具有同等意义，少数 
«外来统治者的影响足以说明某些法律的引人。由于北欧首领在被 
征服的英国掌管着司法权，他们的臣民——甚至英国臣民——都 
习惯于以来自海外的人们所熟悉的名词 （ lagu ) 援引法律。被占 
领的地方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模式分成百户村，即区 
C wapentakes 或 )。 在殖民首领的影响下 ，一 种全新的法 
律体系被输人进来。962年前后，威塞克斯诸王取得一些胜利之 
后，他们中的埃德加国王宣 布：“ 我希望在丹麦人中间，世俗法能按 
照他们的良好传统继续加以调整。” ® 

事实上，不久前阿尔弗烈德被迫割让给维金人的各郡，绝大部 
分直到12世纪还在“丹麦法区”的共同名义下联合在一起。但是 
所谓的“丹麦法区”大大超出了地名研究所揭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的密集聚居区的实际界限。实际情况是，在每个地区流行的习惯 
法巳由地方司法大会确定下在地方司法大会中，即使在出身 


① Laws of Edgar, IV,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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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权贵.其言论也是举足轻重的。在诺曼底，虽 
然效忠者 （ feal >或陪臣在一段时间里仍继续以外来的名称“德 
愣” （ dreng ) 相称，和平法规直到最后仍有斯堪的纳维亚烙印，但 
这些遗存物并不能对殖民活动范围提供某种确切的证据：因为“德 
愣”是惟一受规矩约束的群体，而公共秩序则从来是诺曼底公爵关 
注的事情。 ® 总的说来，诺曼法律很快就失去了其种族色彩（除了 
后面我们将注意到的与军事阶层的等级组织有关的某些特点）。 

毫无疑问，权力高度集中于那些很快就欣然适应了法国大贵族习 
俗的公爵们手中，比丹麦法区中的权力分散更有利于司法制度法 
律的同化。 

为了衡量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占领给英吉利海峡两岸造成的更 
深刻的影响，必须考察比行省或郡区规模更小的群体结构，如英国 
的城堡。这些城堡中有些如莱斯特、斯坦福等长期保留着诺曼人 
人侵时期定居在此地的武士们和商人们的司法传统；在诺曼底和 
英国尤其应观察小乡村共同体。 

在中世纪的丹麦，属于农民家室的土地总称为 teZ 。这个词 49 
传到了诺曼底，后来成为某些地名的组成部分，或在更有限的意义 
上使用，表示一块圈围地，包括农场建筑、花园或果园。在卡昂平 

①关于 dreng — 词，见 J. Steenstrup, *Normandiets Historic under de syv forste 
Hertuger 911 ― 1066’ （附有法文摘要） in Memoires de l * Academic royale des sciences et 
des lettres de Danemark ， 1 e Serie , Sections des Lett res » V ♦ no. I ♦ 1925* p. 268 。 关于 
和平法，见 J. Yver* L J Interdiction de la guerre privie dans Le tres ancien droit 
normand (Extrait des travaux de La semaine d f histoire du droit normand )« Caen, 
1928» K. Amira 的文聿（参照 Steenstrup, Normanneme , I) 仍值得一读丨 Die Anftinge 
des normannischen Reckts in Hist. Zeitschrift ， XXXIX ， 18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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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和丹麦法区的大部分地方，有一个相同的词语被用来描述农耕 
地上彼此平行和并排的长 条地： 在诺曼底称为 delle ，在英国称为 
dale 。 在两个彼此没有直接联系的地带使用惊人相似的词汇，只 
能说明两地都受到同一种族的影响。科镇地区的耕地具有一种特 
殊形态.•大致呈四方形，而且显然以一种很随意的方式分隔开，这 
种特殊形态使科镇地区与相邻的法国其他地区分别开来。这种特 
殊性似乎说明，随着它周围地区人们的定居，出现了乡村的重新组 
合。在“丹麦人的”英国，丹麦人引起的动荡十分严重，导致了原来 
农耕单位“海得” （ hide ) 的消失，代之以更小的土地单位“犁” 
( ploughland )。 是否可以认为，少数贵族首领因取代以前的领主， 
行使对领地上土生土长的农民的统治而志满意得，希望或有力量 
改变这些耕地的名称，并胡乱摆弄农耕地边界形状呢？ 

这一观点可以推而广之。我们发现，丹麦法区的社会结构和 
诺曼底的社会结构具有共同特点，这种共同特点说明二者具有深 
刻的制度上内在相互关系。在法国北部的其他地区，隶属关系纽 
带在领 主和? 臣仆”之间产生了牢固的世袭关系，而在诺曼底的乡 
村地区，这种隶属关系则完全没有被发现；如果说在罗洛时代以 
前,这种关系已初具雏形，那么不久之后它便不再发展。同样，在 
英国北部和东北部也长期具有这一特 点：农 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 
由。在小耕种者中，许多人虽在总的隶属关系上从属于领主法庭， 


①朱利 ( JolliHe ) 先生一反英国学者的普*意见而拒绝承认英格兰东北部的“犁” 
是由斯堪的纳维亚人人侵所引起变动的产物，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特别参见 “The 
Era of the Folk ” in Or ford Essay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H. E. Salter * 
19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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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有完全自由人的身份，他们能够随意更换主人；也习惯在任何 
情况下随意转让他们的土地，总的说来，较之他们的处境更差的邻 
居以及丹麦法区以外生活的大多数农民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他们 
的负担是比较轻的，也是更为固定的。 

可以肯定，在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各族人民对庄园制度是 
全然不知的。是否可以推断，少数征服者由于其人数太少，必须靠 
被征服民众的劳动过活，所以对于采用被征服群体以前的隶属形 
态来维持对他们的统治有所顾忌呢？人侵者将他们那里农民保持 
独立的传统习惯带到殖民地的举动，清楚地表明殖民活动的巨大 
规模，也清楚地表明，土地被分配后，那些弃枪矛而执犁锄的普通 
武士，至此还没发现他们故土上未知的奴役制。诚然，第一批到来 
者的后代很快就部分地接受了周围环境形势所强加于他们的政权 
组织。定居下来的首领试图模仿其他种族中的被征服首领们的榜 
样，去获取利益。一旦形势好转，从庄园收人中得到绝大部分给养 
的教会也同样会如法炮制„在诺曼底和丹麦法区都存在 庄园； 但 
在许多世纪里，较之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封建附属关系的严密性 
和普遍性均显逊色。 

所以，各种情况都导向同一结论。最为错误的莫过于臆断仿 
效征服者威廉的“法国”同伙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只是军事首领 
阶级。毫无疑问，在诺曼底和英国北部和东北部，瑞典文石碑中提 
到的那样的农民武士，很多是驾船从北欧来到这里的。殖民者有 
时定居在从以前的占领者手中夺取的或被逃走的人放弃的土地 
上，有时则定居在原始居民居住区之间的空隙地上，他们的人数相 
当多，已足以建立起一些完整的村落或为之重新命名，将他们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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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和地名向四方传播，并对农业机构，甚至对那些因人侵而陷于混 
乱的乡村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改造。 

但是，总的来说，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在法国较弱，除了在天 
生保守的乡村生活中，影响不及对英国的影响持久。考古学上的 
证据也为上述其他各种事实提供了印证。虽然我们掌握的材料十 
分不完备，但无可怀疑的是，北欧艺术在诺曼底的遗存较之英国要 
少得多。造成这种差别有几种原因。在法国，斯堪的纳维亚人的 
居住地规模较小，使之更容易接受外部影响。由于土生土长的文 
化和舶来文化之间存在的更为明显的差别不利于相互交流，导致 
两种文化中抵抗力较弱的一方被完全同化。诺曼底地区的人口似 
乎总是比英国的相应地区为多；所以除了在被严重毁坏的卢姆瓦 
和科镇地区，入侵过后仍居其旧所的土生土长的人群比以前更为 
稠密 • 最后，在英国，移民的涌人似滚滚波涛已历两个世纪有余， 
51而在诺曼底，人侵者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分批到达，而且，即使相对 
于占领区的规模而言，人数无疑也明显较少。 

4 对人类的贡 献：起 源问题 

北方人的定居，不论是否密集，乃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但是他 
们来自北欧的什么地区呢？即使其同代人也并非总是感到易于辨 
别。 那些能说一种斯堪的纳维亚方言的人，很可能不太困难地听 
懂另一种斯堪的纳维亚方言，尤其是早期那些以劫掠为目的的冒 
险分子组成的团伙，大槪非常混杂。然而，不同民族所拥有的各自 
的传统、各自的民族意识，随着各大王国在母邦的不断建立，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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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得到强化，而且似乎确实已经强化。在征服的外国领土上， 
丹麦人和挪威人进行过激烈的战争。这两个敌对的兄弟为赫布里 
底群岛、爱尔兰沿海各小王国以及约克王国而彼此争 斗过； 在“五 
镇区”，丹麦驻军请求威塞克斯的英国国王驱逐敌对的挪威军 
队。 ® 这些敌对行动植根于不同的、有时是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 
中。只有逐个地考察人侵者定居地，才能更令人满意地确定人侵 
者的确切来历。 

我们看到，在卡纽特率领下征服英国的人中，有一些瑞典人。 
另—些人则参加了对法兰克各国的抢掠：古德马尔就是这样的人， 
在南曼兰省他的纪念碑上记载着，他死于“远方，靠近西方的高 
卢”。 ® 他的同胞们则更喜欢其他的路 线：波 罗的海东岸和南岸近 
在咫尺，来自罗斯各河流上的商栈里供劫掠的物品如此诱人，这一 
切成了主要的诱惑。挪威人由于熟悉环绕不列颠诸岛的北部海 
路，组成了最大规模的远征队，在兮布于不列颠诸岛周围的各群岛 
及爱尔兰地区进行殖民活 动：他 们对英国的征服正是从这里开始， 
甚至远过于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开始的远征。这说明一个 事实： 
在西部海岸各郡从索尔韦湾到迪河 （ Dee )， 挪威人几乎是惟一的 
人侵者。稍微深人内地，挪威人的踪迹仍历历可见，约克郡西部人 
数较多，英国的其他地区和“五镇区”则少得多。在后面的这些地 
区，到处都有丹麦定居者与之混居。在混合居住地带，丹麦人在总 


① Cf. Allen Mawer. * The Redemption of the Five Boroughs f , in Eng. Hist• 
Rev. . XXXVIII ， 1923. 

② O. Montelius* * Sverige och Vikingafaderna vasternt 1 , in Antikxfarisk 
Tidskrift, XXI ， 20,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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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居住得更为集中。很明显，在英国领土上永久定居的移民绝 
大多数属于斯堪的纳维亚最南端的民族。 

有关诺曼底的叙述材料十分缺乏，令人沮丧。更糟的是，这些 
材料相互矛盾：尽管这里的公爵们似乎已将自己说成是丹麦血统， 
但挪威的一部萨迦却把罗洛说成是挪威人。还有地名及农耕习 
惯 ：这两 方面的资料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丹麦人的存在 
似乎是肯 定的； 同样也一定有来自挪威南部的人。其比重有多大 
呢？地理分布又如何呢？目前尚不可能解答。在这里我想斗胆指 
出，科镇地区和卡昂平原两处农耕地上存在的十分明显的差异，归 
根到底是定居群体的不同所造 成的： 科镇地区杂乱的田野使人联 
想到挪威人的田地，而贝桑地区的条田使人想到丹麦人的农田。 
我不揣冒昧提出这种尝试性的假设意见，只是因为我忠诚于我所 
珍视的 信条： 千万不要让读者忘记，历史学还有许多未发掘的东 
西，它仍会激发人们无穷的乐趣。 

5 教训 


栖息在普罗旺斯山丘的一小撮匪徒竟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使一座连绵不断的山脉的沿侧动荡不安，并局部封锁了基督教 
世界的主要交通 路线； 从各处草原上来的小股马队甚至在更长的 
时间里在西欧各地肆虐无忌;从虔诚者路易时代到卡佩王朝初期， 
不，在英国直到征服者威廉时代，北欧船只年复一年畅通无阻地冲 
击着海盗们渴望抢劫的德国、高卢和不列颠的 海岸； 为了安抚这些 
强盗，竟然需要支付沉重的赎金，最后则向其中最凶悍的强盗割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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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领土，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吃惊的事实。正如一种疾病的 
发展过程可以使医生了解人体的内部秘密一样，对于历史学家而 
言，一种巨大灾难的发展过程则可以提供关于这个经受了沉重打 
击的社会的宝贵资料。 

涔树林堡地区的萨拉森人是从海上得到增 援的； 维金人的船 
只也正是沿海路到达他们十分熟悉的猎 场的。 封锁人侵者的海上 
路线是阻止他们进行劫掠活动最可靠的办法：西班牙的阿拉伯人 
拒绝斯堪的纳维亚海盗进人南部水域的行动，由阿尔弗烈德国王 
最终创建的船队所取得的胜利，11世纪意大利诸城市清剿地中海 
水域的行动，都证明了这 一点。 但在当时，至少在最初时期，各基 
督教国当局几乎均表现得极端无能。普罗旺斯海岸（今天这里有53 
众多的渔村若隐若现）的领主们不是曾向遥远的希腊海军请求援 
助吗？试图说统治者没有战船是无稽之谈。在那个发展海战技术 
的时期，征用渔船或商船就足以应付，如果必要，可以征集少数修 
船工对一些船只加以修理，使之更适合海上运行,*任何航海者都可 
以成为船员。但在这个时代，西欧似乎变得几乎完全不习惯于海 
上行动，这一奇怪的缺陷在各次入侵中显示出来，毫不足怪。在普 
罗旺斯海岸，罗马时代就坐落在港湾边缘处的那些城镇，这时已撤 
到了腹地。 ® 在诺曼人首次发动对兰迪斯法内的袭击后，阿尔昆 
在他写给诺森伯里亚国王及权贵们的信中，道出了发人深省的断 
语，他说“人们从来不曾相信可能会有那样的航行”。②他所说的 

① E . H . Duprat. ‘ A propos de itineraire maritime ： I Citharista, La Ciotat, in 
Mem . de l 9 Institut Historique de Provence , IX t 1932. 

② Ep. 16» M. G. H. » Epistolae * IV,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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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只不过是跨越北海的行动而已！时过近一个世纪后，当阿尔 
弗烈德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敌人进行海战时，却 
不得不在弗里西亚征募水手。弗里西亚的居民从很早的时候就专 
费北部海岸的贸易，而弗里西亚人的邻居们却几乎已放弃了这项 
经营。后来，是阿尔弗烈德的重孙埃德加 （959—975) 才实现了组 
织一支正规的本土舰队的事业。 ® 高卢地区学会关注悬崖山丘以 
远处的地区，则显得更为迟缓。值得注意的是，法语中绝大部分的 
航海词汇，至少在西部地区，竟是后来形成的，有些来自斯堪的纳 
维亚语，另一些甚至来自英语。 

正像匈牙利游牧部落一样，萨拉森或诺曼人的团伙一旦获得 
立足之地，就难以扼制。除非在入们居住密集的地方，维持秩序是 
不容易的。用今人的眼光看来，即使当时条件最好的地区，当时的 
人口也很稀少。各处比比皆是的空地、山丘、森林适于发动突然袭 
击。那些曾掩护阿尔弗烈德国王逃跑的沼泽灌木丛，也同样很容 
易隐蔽侵略者的推进。简言之，这个问題与今天的法国军官们试 
图在摩洛哥边境上或毛里塔尼亚境内维持防务时所面临的问题非 
常相似，毋庸说，由于缺乏任何有效控制广大地区的更髙级的权力 
机关，这一问题更严重十倍。 

无论是萨拉森人还是诺曼人，其装备均不如其对手优良。维 
金人墓 穴中最 好的剑都有法兰克人制造的烙印。这些“佛兰德 


①关于英国海军发展的迟缓，参阅 F. Liebermann » * Matrosenstellung aus 
LandgUtern der Kirche London um 1000 ’ in Archiv fiir das Studium der neueren 
Sprachen , CIV , 1900 o 851 年肯特人进行的海战是一个蒎立亊件 i 此外，在这一海岸 
地区，与高卢附近各港口的联系无疑保持了较其他地区稍显活跃的海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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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在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中经常被提到。同一些传说还经常提到 
英雄们佩戴的“威尔士的（即外国的）头盔”。作为草原上的骑手和 
猎手，匈牙利人大概是更优秀的骑兵，特别是较西欧人更出色的射 
手;但在一些阵地战中却被西欧人击败。如果说侵略者拥有军事 
上的优势，那么其优势不在技术方面，而在于他们兴起于其中的社 
会。正如后来的蒙古人，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使其适于战事。“当 
交战双方在数量和力量上旗鼓相当时，比较习惯于游牧生活的一 
方获得胜利。”这是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 • 卡勒敦的观点。®这一 
观点在古代世界差不多普遍适用，至少在定居民族可以借助于改 
进了的政治组织和真正科学的军事机器之前，是普遍适用的。 

事实上，匈牙利人是“天生的士兵”，他们总是准备以其正常的 
物力、马匹、装备和食物上阵作战；他们还具备定居民族通常相当 
缺乏的战略上的方向意识。至于萨拉森人，尤其是维金人，他们的 
小股队伍从一开始就是特意为战斗而筹划的。一个地区在遭到侵 
略后才从四面八方仓促征集的临时兵员，在用以对抗具有强烈进 
攻性的队伍时，会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用英国编年史中的记载， 
比较一下丹麦军队 （Aew ) 的灵活战术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菲尔 
德 @ 的笨拙不灵吧。在换班制度下，英国部队准许军人们定期返 
回农庄，于是这些盎格鲁-撤克逊重装兵，甚至不能用于为期很短 
的军事行动。这些差别在最初时确实特别明显。而当维金人成为 
定居者、匈牙利人在多瑙河上成为农民时，新的职业逐渐干扰了他 


① Prolefiomenes , trans. Slane. I» p. 291. 关于蒙古人，见 Grenard 在 Amwk 
d f hist . econom . , 1931» p. 564 中所做的精明的观察。我从他那里借用了一些措辞。 

② 菲尔德 （ fyrd )， 即民兵，古代盎格鲁-撤克逊人的地方部队。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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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运动。西欧由于实行附庸制或采邑制，很早便有了职业军人。 
这种战争机器在任何时候都可提供真正有效的抵抗，它在战争中 
的不堪使用，充分说明制度内部存在的弱点。这些职业兵员是否 
真的愿意打仗呢？ “每个士兵都逃走了”，大约在862年或稍后，埃 
尔门塔里乌斯修士曾这样写道。 ® 甚至在那些显然最为训练有素 
的士兵中，第一批侵略者的到来似乎也引起了大恐慌，它所产生的 
望风披靡的效应，使人不禁油然想起一些人种学家所描述的人们 
在任何好战的原始陌生部落到来之前狼窜豕突的情景。®未开化 
的头脑虽能勇敢地面对习以为常的危险，但通常不能经受突如其 
来和不可思议的事变。854年当诺曼人的船只驶进塞纳河的事件 
发生后不久，圣日耳曼修道院附近的修士就记载了诺曼人人侵的 
细节。请注意他那惴揣不安的语调，他写道，“人们从未听说过那 
样的事情，也从未在书中读到过类似的事情。”®这种情绪在体现 
着人们精神状态的传奇作品和启示录所表达的氛围中得到证实。 
欧塞尔的莱米指出，“无数人”相信，在匈牙利人中他们看到了反基 
督的祖先戈格和默戈。®人们普遴认为这些灾难是神降的惩罚， 
这种信念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情绪。在兰迪斯法内的灾难发生 
之后，叹尔昆在发往英国的几封信中只是劝勉人们保持善行并进 
行忏悔，对组织抵抗只字不提。但是证明此类懦弱行为的确凿的 


① Monuments de 1 1 historie des abbayes de Saint-Philibert , ed. Poupardin* 
p. 62. I 

② 例如， cf. L- Levi-Bruh!, La Mentalite primitive , p. 377. 

③ Analecta Bollandiana « 1883 ， p. 71. 

④ Migne» P. L. » CXXXI ， col. 966. 




第三章各族人侵的彩响和教训 


117 


例证，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最早的时期。稍后，人们勇气渐增。 

事实上，与其说这些领导者有能力组织系统的防御，倒不如 
说，如果他们的生命财产处于危险境地，他们更有能力去作战。而 
且，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懂自己的特殊利益和一般民众利益 
的关系。埃尔门塔里乌斯把斯堪的纳维亚的胜利不仅仅归于基督 
教徒的胆小懦弱和麻木迟钝，而且也归于他们的“倾轧”。他的看 
法是对的。意大利的一位国王、普罗旺斯的休竟然与涔树林堡地 
区那些可恶的匪徒达成妥协，意大利的另一位国王贝伦加尔一世 
竟然将匈牙利人编人队伍服役，而阿基坦的国王丕平二世则在军 
队中雇佣诺 曼人; 885年巴黎人竟放任维金人在勃艮第肆意 妄为； 
而加埃塔城长期与阿根托山的萨拉森人保持联盟，只有以土地和 
黄金为报酬才去支援驱逐这些匪徒的 盟军： 这一系列事件和其他 
一些事实，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心态。尽管有此种种 
情形，但可以设想，统治者们也确曾想进行战斗。但这项事业通常 
就像路易三世所进行的事业那样宣告收场。881年路易三世在些 
耳德河建立了一个城堡以阻挡维金人的去路,却“找不到人员来防 
守' 王室军队不多。关于王室军队，人们已不能重提一位巴黎修 
士关于845年征募军队（可能不无乐观色彩）的话；当时应招的武 
士中虽然不是全部但有很多人人伍。①但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无疑 
是奥托的经历。虽然奥托是当时最强大的君王，但他从未能成功 
地征集起一支足以结束涔树林堡地区屈辱局面所需要的小规模军 
队。如果说在英格兰，威塞克斯的国王们直到国家最终倾覆都在 


① Analecta Bollanciiana ， 1883 »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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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地、有效地进行着反抗丹麦人的斗争，如果说在德国奥托的确 
卓有成效地抗击了匈牙利人，那么，在整个西欧最为成功的抵抗则 
来自地方政权。地方政权比国家政权更为强大，因为它们更便于 
组织人力，更少陷人小贵族纷争中慢慢出现的狂妄野心之中。 

不管对最后各次人侵的研究会使我们获得多少教益，都不应 
该让这些教训掩盖了人侵已经结束这一更为重要的事实。外部游 
牧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各民族的大迁徙运动，到入侵结束时，在 
西欧也如在世界其他部分一样，已经塑造了历史的主要框架。此 
后几乎只有西欧不再遭受干扰。无论是蒙古人还是突厥人，后来 
的所作所为都只不过是对西欧的边境有些触动而已。当然，西欧 
社会本身也有冲突，但这些冲突发生在一个封闭的舞台内。这就 
意味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更为规则，不会因来自外部的袭 
击或任何外来移民的流人而中断。对比一下印度支那的命运吧！ 
在那里，14世纪的占人和高棉人的辉煌声势随着安南人或暹罗人 
的人侵而崩溃了。尤其是距离家门更近的东欧，直到近代仍遭到 
平原诸民族及土耳其铁蹄的蹂躏。让我们暂且自问 ：如果 没有波 
洛夫齐人和蒙古人，罗斯的命运会是怎样呢？认为非同寻常的安 
全性是欧洲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的看法，在该词的最深刻、最确切 
的意义上，确实不无道理。这种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我们和日本 
人所享有的特权，其他民族几乎不曾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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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生活狀况和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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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建主义的两个阶段 

对于支配着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最终只有通过对整个人类 
环境的认识才能得到理解。关于人类活动的人为概念使我们把一 
个血肉之躯划分为各种幻 象：经 济意义上的人、哲学意义上的人和 
法律意义上的人 （Aowo ， philosophicus , juridicus ) 。 

这些人为概念无疑是必要的，但只有我们不为它蒙蔽时，才可以接 
受。因此，尽管已有许多其他著作论述了中世纪文明的不同方面， 
但对我们来说，以不同于我们的观点所做的这些论述，并没有排除 
回顾一下这一时期欧洲封建主义活跃于其中的历史环境的基本特 
点的必要性。我几乎是在本书的开端即做此说明，难道还需要我 
补充说，我不想断言这种事实具有某种迷人的重要性吗？当问题 
涉及对两个独立系.列的特别现象进行比较，如对人口分布状态与 
一定形式的法定群体相比较时，无疑会产生原因和结果这种棘手 
问题。另一方面，将跨越数世纪之久的两组相异现象加以对比，然 
后说“这方面全是原因，那方面全是结果”，必将形成毫无意义的两 
分法。一个社会就像一个人的头脑，是由永远相互作用的神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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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构成的。对于其他不同方向的研究来说，经济或心态上的分析 
是顶点，而对于研究社会结构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们则是研究的起 

点。 

在这个篇幅有限的开场白似的描述中，只有基本的而又最少 
引起疑义的内容才有必要加以保留。我们故意省略了一点，这需 
要特别说明一下。至少自11世纪以后，封建时代绽开的绚丽的艺 
术之花，在后人眼中并非仅仅是那个时代最为经久的荣耀。它既 
是那个时代最崇髙形式的宗教情感的载体，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 
交互渗透的圣俗两种情感的载体，它所留下的最自然的证据就是 
60某些教堂顶柱的中楣和柱头。可以说它也经常是在其他地方难以 
表现的某些价值观的庇护所。中世纪史诗不容许有的限定性，必 
须到罗马式建筑中去寻找。公证员们在其证书中不能达到的思想 
准确性，主导着拱顶建筑师们的作品。但是造型表现形式和一种 
文明的其他特点之间的联系仍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 识到； 从我们 
所具有的一点知识来看，这些联系似乎非常复杂，非常容易使叙述 
陷于迟滞和旁支末节.所以在本书中必须避开由如此微妙的联系 
以及使我们感到惊讶的矛盾所引起的问题。 

此外，如果按年代顺序把“封建文明”当作一个完整的阶段，将 
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最后的各次人侵的停止，无疑造成了或可能 
造成了一系列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初次显现则 
是在人侵停止的几代人之后，即11世纪中期。虽然这些变化不是 
与过去的断然决裂，但方向的改变（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背景 
下，其发生变化的时间必然不同）却反过来影响了整个社会活动的 
变化。一言以蔽之，存在着两个连续发展、性质不同的“封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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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下文中，我们将尽量公允地研究两个阶段的差别以及它们 
的特点。 

2 封建社会第一阶段的人口密度 

对我们来说，即使是要大略地推算出封建社会第一阶段西欧 
国家的人口，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是永远不可能的。此外，人口数 
量无疑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种地区差异由于间歇性的社会动 
荡而不断地加剧。伊比利亚髙原名副其实的沙漠，使基督教和伊 
斯兰教边境地带呈现出一片空旷“无人区”的荒芜景 象：即 使与早 
期日耳曼地区相比，这片“无人区”也是萧索荒凉的，在日耳曼地 
区，前一阶段移民造成的破坏正在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较之伊 
比利亚地区，佛兰德的乡村地区和伦巴第似乎是位置优越的地区。 
但是，不管这些差别具有何等重要性，也不管它们对文明的所有方 
面有何等影响，人口发展的基本特点仍然是普遍地大幅度下降。 
在整个欧洲，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较之 18 世纪、甚至 12 世纪以来 
的人 口数量 ，也是天壤之别。甚至在以前罗马统治下的各行省，人 
口数量较之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也要少得多。最重要的城镇也只有 
数千居民，荒地、果园、甚至耕地和牧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房屋之 
间。 

人口分布的严重不均匀使得人口更加稀薄。毫无疑问，物质 
状况、社会习俗使得乡村地区的定居方式保持着巨大差异。在一 
些地区，各家庭（至少有一些家庭）的住宅彼此间相隔相当大的距 
离，每一住地都处在自家耕地的中央，比如在利穆赞就是如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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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在另一些地区，如法兰西岛地区，人们多半集中在村子里。但 
整个说来，由于首领们施加的压力，尤其是对安全的关注，都不允 
许人们居住得过于分散。中世纪早期的动荡不安在很多情况下促 
使人们彼此靠拢，但人们摩肩接踵地相聚在一起的各居民区，却又 
为渺无人烟的空地隔离开来。较之今日，村民赖以生存的可耕地 
相对于居民人数，在比例上一定大得很多，因为农业占据了广大的 
空地。耕地由于没有得到充分耕耘，而且几乎总是施肥不足，谷物 
的穗子长得既轻且疏。尤其是，并非全部耕地同时都有收获。这 
--阶段人们知道的最先进的土地轮耕制，要求每年有一半或三分 
之一的耕地休耕。休耕地和耕地通常无规则地相互交替，听任杂 
草生长的抛荒时间总是多于耕作物生长的 时间； 在此情况下，耕地 
比临时耕地或开垦不久的荒地几乎好不了多少，甚至在农业区的 
中心地带，自然的野生状态也倾向于不断地重复出现。在耕地的 
远处、耕地的四周以及穿越耕地中央的地方，是森林、灌木丛以及 
沙丘。无垠的荒野并非完全荒无人烟，但在这些地方居住的人，如 
烧炭人、牧人、隐士或不法之徒,付出的代价是与其同胞长期分离。 


3 封建社会第一阶段的交通 


在这些错落稀疏的人群中，彼此间的交流存在许多障碍。加 
洛林帝国的崩溃，毁掉了最后一个相当明智地关注公共工程、有充 
分的力童使其中一些工程付诸实施的政权。甚至连罗马的旧 
道——有时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般坚固——也由于缺乏维护而 
趋于荒废。更糟的是，桥梁已再也得不到修缮，许多渡口没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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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除此之外，普遍的不安全状态由于人口的减少而增加，而普遍 
的不安全状态本身对人口的减少也起了一定作用》841年，在秃 
头查理的宫廷上，这位王公见到从阿基坦到达特鲁瓦 （ Troyes ) 的 
使者，使者给他带来了王冠上的珠宝，此举令众人大为吃惊，吃惊 
之余又大大出了一口 气：如 此少的人马携带着如此贵重的行李，竟 62 
能穿越土匪出没的广大地区而安然无恙，简直是奇迹啊！ ® 而盎 
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在叙述1061年英国最大的贵族之一托斯蒂格 
伯爵被一撮土匪在罗马城门附近捕获并被勒索赎金这一事件时. 
显示出的惊讶与此相比要小得多。 

较之当今世界为我们提供的条件，那个时代的旅行速度似乎 
非常缓慢，但与中世纪末期、甚或18世纪初期相比，并非相差甚 
远。与今天相比，海上旅行比陆路旅行要快得多。假如不是遇到 
强劲的逆风（这是不消说的），船行速度每天达60至90英里并不 
是什么特别的记录。在陆路上，对于那些并非急于赶路的旅行者. 
如商队、从一个城堡到另一城堡或者由一个修道院到另一修道院 
旅行的大贵族，或携带辎重行李的军队，通常每天的行程在19至 
25英里之间。信使和少数特别刚毅之人，经过特别的努力，其行 
程速度至少可为两倍。1075年12月8日格利高里七世在罗马写 
的一封信于次年1月1日到达哈茨山 （ Harz ) 下的戈斯 拉尔； 送信 
人每日行程直线距离大约29英里，当然实际距离要大得多。要使 
旅行既不过分疲劳而又不太缓慢，就必须骑马或坐马车。马和骡 
子不仅行走速度比人快，而且更适应沼泽地带。这也说明许多交 


① Nithard, Histoire des fils de Louis Le Pieux , ed. Lauer» II ♦ 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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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何以出现季节性的中断;其原因与其说是天气恶劣，毋宁说是饲 
料缺乏。加洛林王朝的钦差 ( missi ) 很早就曾坚持牧草长出后才 
能启程巡行。 ® 然而，正如在今日的非洲一样，经验丰富的徒步旅 
行者在几日内可走过相当惊人的长途里程，而且无疑会比骑马者 
更能迅速地克服某些障碍。禿头査理组织第二次意大利远征时， 
曾安排人马在一定范围内以信使交替传递的方法，穿越阿尔卑斯 
山以保持与高卢的联系。 ® 

虽然这些大小道路的状况粗劣且不安全，但人们仍在不断地 
使用它们。在运输困难的地方，人们到所需物品那里去，要比把那 
东西运回来更容易些。尤其是，当时没有任何制度或方法能够取 
代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深居宫中是不可能治理国家的 ：控制 
国土的办法就是经常骑马出巡全国各地，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在 
封建社会第一阶段，国王们实际上是在四处旅行中耗尽了精力。 
譬如，人们知道，皇帝康拉德二世在 1033 年的例行巡程中，依次从 
勃艮第到波兰边境，然后再到香槟,最后返回卢萨提亚。这位大贵 
族及其随从人员不断地从领地的一处转移到另一处，不仅仅是为 
了更有效地管理这些地产。对他来说，必须就地消耗每一领地的 
产品，因为要把产品运送到某一个中心，既不方便也相当昂贵。对 
商人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没有可以托付买卖任务的代理人，而 
且无论如何都肯定无法在一个地方找到足够的消费者，以保障他 
的利润收人，所以每个商人都是商贩，都是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 


① Loup de Ferrieres , Qjrrespondance ♦ ed . Levillain ， I ， no . 41. 

② Capitularia j II ? no . 281， c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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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商” Wed poudreujc ) 。 渴望求道或苦行生活的教士，为了寻 
找自己喜欢的老师，也不得不周游欧洲 ：欧里 亚克的格伯特在西班 
牙学习数学，在兰斯学习 哲学; 英国人斯蒂芬 • 哈丁在勃艮第的莫 
莱斯梅斯修道院研究理想的君主制度。在他之前，后来的克吕尼 
修道院院长圣奥多为了找到一处严格按修道院规则生活的修道院 
而游遍了法国。 

此外，虽然本笃派的教规对游方修士 ( gyrovagi ) 即不断“四 
处流浪”的恶劣修士的敌视态度由来已久，但当时的教士生活在各 
方面都有利于这种漫游风习 .•教 会具有的国际性地位；有学问的教 
士和修士以拉丁语作为共同语言，•修道院间的密切联系；修道院地 
产的广泛 分布； 最后，“改革”时常震撼着这个庞大的宗教团体，使 
得最先受到新精神影响的各个地方立刻成为上诉法庭——人们从 
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寻求公正的裁定——-和传教中心，从这里派遣 
狂热分子去征服天主教世界。有多少外来拜访者就这样来到克吕 
尼啊！又有多少克吕尼修士旅行到外国去啊！征服者威廉统治之 
下，“格利高里”复兴运动最初的浪涛最先冲击到诺曼底的所有主 
教区和大修道院，这些地方都有了来自意大利或洛林的上司；鲁昂 
大主教莫里勒是兰斯人，在供职纽斯特里亚教区之前，曾在列日学 
习，于萨克森任教，又在托斯坎尼隐修过。 

平民百姓也沿西欧各大路行走。这些人 包括： 战争或饥馑威 
迫下的 难民； 半是士兵半是土匪的冒 险家； 寻求更富裕的生活、希 
望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找到几块土地耕种的 农民； 最后还有朝圣的 
香客。宗教虔诚本身有利于旅行，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也不论是 
教士还是世俗人士，许多虔诚的基督教徒相信，只有不惜长途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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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劳才能追求到肉体和灵魂的解脱。 

正如文献通常提到的，坦荡的道路自然会在其周围创造一个 
空旷地带，这对道路本身有益。在此封建阶段所有道路都恶劣不 
堪，几乎任何一条坦荡的大路都不能利用这种方法垄断交通。毫 
无疑问，地域、传统、此处的市场和彼处的教堂等等限定因素，都对 
某些路线产生有利作用，虽然远不是研究文学或艺术影响的史学 
家们有时想像的决定意义。偶然性的事件，如自然灾害、需要金钱 
的封建主的强行勒索，都足以改变人群流动的方向，有时是永远地 
改变了其方向。在罗马古道上，一座城堡建筑被强盗骑士即梅雷 
维尔的领主们占据了，而在距离图里的圣丹尼斯小隐修院 （ St . 
Denis priory ) 稍远的那座建筑中，商人和香客们却可以受到相当 
舒适的接待，这些情况已足以使自巴黎到奥尔良的勃斯路段的交 
通永远地转向了西部，以致这一古道从那时起便被遗弃了。而且， 
在旅行者行程的起点和终点，几乎总是几条路线可供选择，没有一 
条是绝对的必经之路。简言之，交逋运输并没有被引向少数几条 
重要 干线： 它经常反复分流于众多的小路线。任何城堡、城镇或修 
道院，不管它如何远离人们走过的小路，没有一个不希望偶然间有 
漫游者来访，那些漫游者是他们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纽带，但是 
经常有此类拜访者的地方则是凤毛麟角。 

因此，道路上的障碍和危险并没有阻断旅行，但这些障碍和危 
险却使每次旅行都成为一次远征、一次冒险。如果说人们为需要 
所迫而不惧怕长途旅程（大概较之近几个世纪人们更少害怕远途 
旅行），那么他们将经常来往的活动限制在狭隘的方圆范围内，这 
种来回往复的活动在其他文明世界中是日常生活的 特点； 在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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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行业的下层民众中尤其如此。其结果是建立了一种与我们今 
天所知道的东西完全不同的人类关系体系。几乎没有任何远僻的 
小地方没有通过某种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持续而不规则的“布朗 
运动” ® 进行着断断续续的 交往； 另一方面，在两个彼此很近的居 
民点之间的联系却少得多，其居民间的封闭隔绝状态比之今日的 
情形一定严重得多。如果说从现在观察到的角度看，欧洲的封建 
文明有时似乎非常具有普遍性，有时又具有极端的特殊性，那么这 
种矛盾的主要根源则在于交通 条件： 这些交通条件有利于将非常 
普遍的潮流传播到远方，而在某个特殊地方，却阻碍邻近地区进行 
趋同性影响的交流。 

在整个封建时代，只有威尼斯到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通信业务 
多少能够正常进行。这在西欧简直是闻所未闻。按罗马政府的榜 
样维持王室邮政业务的最后努力，随着加洛林帝国的覆灭而消失 
了。邮政业务的全面瓦解说明，罗马帝国及其远大抱负的真正继 
承者日耳曼君主们，既没有必要的权威又没有必要的才智，来恢复 
对广阔地域的控制所明显不可缺少的机构。各君主、贵族和大修 
道院的院长不得不将通信事宜托付给特别的信使，或者像下层等 
级的人们中通常的情形，将信件率直交给好心的 过客； 例如，由那 
些去加利西亚的圣詹姆斯修道院的香客带信。®信使的速度相对 
缓慢，因为每段路程的灾祸都使前行面临危险，这就意味着，惟一 
有效的权威就是地方机关。一个强大统治者的每一个地方代表经 


① 苏格兰植物学家布朗发现的物质微粒体在媒质中进行的无定向、无规则的运 
动。该运动理论的数学研究对童子力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申。一一译者 

② Cf. E. Farai* in Revue Critique , 1933, p.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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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迫采取重大步骤（他自然要为自身利益采取相应的措施），于 
是他最终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统治者。在这方面，教皇使节的历史 
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至于对远方事件的了解，每个人，不管其地位如何，都不得不 
依靠遇到的机会。消息最灵通人士的头脑，对于当时世界的了解 
也有许多空白之处。修道院的编年史可以说是中世纪新闻记者的 
书面报道，甚至最优秀的修道院编年史都存在有不可避免的疏漏， 
它们使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空白处。此外，人们几乎很难及时获 
得对事物的了解。譬如，像沙特尔地方的主教富尔伯特这样一个 
有着获取情报的十分优越条件的人，收到卡纽特大王赠给他主持 
的教堂的礼物时，竟显示出惊讶之态，这是颇为引人注意的 ：因为 
他承认自己曾以为这位国王是个异教徒，可实际上卡纽特在幼年 
时就接受了洗礼。①赫斯菲尔德 （ Hersfeld ) 的教士兰伯特对日耳 
曼人的事件了如指掌，但当他继续记述他那个时代佛兰德 一一 神 
圣罗马帝国毗邻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是帝国的采邑一发生的重 
大事件时，很快就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一种残缺不 
全的知识状况，就是任何重大政治决策的薄弱基础。 


4 封建社会第一阶段的贸易和通货 

封建社会第一阶段欧洲的生活并非完全自给自足。欧洲与毗 
邻文明之间的交流存在着不止一个渠道，最活跃的渠道大概当推 


① EP. , no. 69, in Migne, P. L. , CXU, col.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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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穆斯林西班牙之间的交流，就如同大量的阿拉伯金币所证 
实的那样。这些金币沿着欧洲与西班牙交流的通路，进人比利牛 
斯山以北地区，在那里深受人们的喜爱，经常成为仿制的对象。另 
一方面，在地中海西部，远程航海此时几乎还不为人所知。同东方 
的交流路线是在其他地方。其中之一的海路穿越亚得里亚海，以66 
威尼斯为前哨。威尼斯显然属于将世界分隔开来的拜占庭帝国的 
一部分。在陆路上，多瑙河路线由于长期为匈牙利人阻断，几乎已 
被废弃。但北部更远处，在联系着巴伐利亚和布拉格大市场并由 
此穿越喀尔巴阡山北坡、继续向第聂伯河前行的各条小路上，商队 
穿梭往来，返回时满载着来自君士坦丁堡或亚洲的商品。在基辅， 
这些小路与大通道 ® 相遇，这条大通道穿越罗斯平原，由一条河 
流到另一河流，接通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黑海、里海或突厥斯坦 
各绿洲的联系。西欧已失去了充当欧洲大陆北部或东北部与地中 
海东部之间的中介的机会，所以西欧境内的商业活动难以与这条 
道路上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相@敌。这种商业活动使基辅罗斯呈 
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贸易不仅限于非常有限的几条路线，而且规模也极小。更为 
不利的是，贸易似乎一直明显地呈现为逆差，无论如何对东方的贸 
易是如此。西欧从东方国家所得到的东西几乎只是少数奢侈品， 

这些奢侈品的价值与其重量之比是如此之高，以致行商们可以不 
计较运输所消耗的费用以及所付出的冒险代价。西欧用来交换这 
些奢侈品的东西，几乎只有奴隶。而且，在易北河彼岸的斯拉夫和 


①即联系北海、波罗的海及黑海的“大水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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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托各地《捕猎到的或从英国贸易贩子手里获得的绝大多数人 
畜，似乎都运到了穆斯林统治下的西 班牙; 地中海东部通过自己的 
渠道获得的奴隶商品非常多，并不需要大规模进口。奴隶贸易总 
的说来规模还比较小，其利润不足以支付在拜占庭世界、埃及或亚 
洲近处市场上购买贵重物品和香料的开支。结果是白银、尤其是 
黄金逐渐枯竭。如果说必定有少数商人因致力于远途贸易而发 
迹，那么整个社会从这些远途贸易中，除了增加了硬币短缺这一因 
素外，几乎毫无所获。 

然而，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业贸易中从来没有完全不使用货 
币，它作为交换标准甚至在农民阶级中也从未停止过使用。人们 
通常以农产品作为支付手段，但农产品通常都被逐件定价，于是这 
些产品的总计价是以镑、先令和便士来计算的规定价格。所以让 
我们避免使用“自然经济”这个过于概括、模糊的词语，最好是简单 
地称之为“通货缺乏”。这种通货缺乏由于铸币的无政府状态而更 
加恶化。而铸币的无政府状态是政治权威依等级分割和交流困难 
所造成的另一后果，因为每个重要的市场都面临着通货短缺的威 
胁，不得不铸造地方性的货币。除去外币的仿制品、某些次要的小 
货币外，此时生产的惟一硬币是第纳里 ( denarii ') 。 这是一种成 
色相当低的银币。金币只是以阿拉伯和拜占庭硬币的形式或以这 
两种货币的仿制品的形式流通使用。利比拉 ( libra ) 和索里达 
isolidus ) 只是在计算时构成第纳里的倍数，而不具有独自的物质 
基础。但是被称为第纳里的各种硬币按其来源不同，其金属价值 


①列托各地 （Lettish territories ) ，指波罗的海东岸各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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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相同。更糟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区，几乎每次发行的货币，其 
重量和成色都有变化。货币不仅普遍匮乏，质量不可靠而造成使 
用上的不方便，而且流通也过于缓慢，太不正常，人们并不相信在 
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它。在缺乏相当活跃的商业的情况下，形势 
就是如此。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注意一个过于简易的“封闭经济”的 
提法。这个提法甚至用在农民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上都不准确。我 
们知道，市场存在于乡村民众向城镇居民、教士和武装人员出卖耕 
地里或农场里生产的某些产品的地方。乡村民众从市场上获得第 
纳里以支付欠款。那些从不购买几盎司盐或少量铁器的人，才是 
地道的穷人。至于大庄园的“自给自足”，指的是庄园的主人在没 
有武装或珠宝的情况下过日子，除非庄园内生产酒便从不饮酒，衣 
着服饰以佃户妻室纺织成的粗衣料为满足。此外，甚至农耕技术 
的不完善、社会的动荡不安乃至天气的恶劣都有助于维持一定数 
量的内部商业 活动： 歉收虽然确实使很多人饿死，但整个人口并没 
有陷人绝境。我们知道，谷物从收成好的地区向遭受饥荒的地区 
流动，这本身很容易导致商业投机。所以，贸易并非不存在，只是 
极不正常。在这个阶段上人们并非不懂得买卖，但这个社会不像 
我们所处的社会一样靠买卖而生存。 

此外，商业，即使是以物易物形式的商业，在当时也并非货物 
在社会各阶层流通的惟一的抑或最重要的渠道。大量产品作为支 
付领主的租税从一处转运到另一处，为的是报答他的保护或仅仅 
是为了表示对他的权力的承认。在另一种商品即人的劳动力方 
面，也存在同样的情 形：劳 动者更多地提供劳役 （corde ) 而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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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简言之，在严格意义上，货币交换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肯 
定比实物地租要小。因为交换是一件如此稀有的事，而只有最贫 
穷的人才完全依靠自己的产品生活，所以财富和幸福似乎就与权 
力密不可分了。 

但是，在这样一种经济体制中，总的说来，即使有权势者，能自 
由行使的获取物质的手段也是特别有限的。当我们说到货币时， 
指的是它的储存的可能性，等待的能力，“对未来价值的预期”，即 
相反的货币短缺的情况下特别难以办到的一切。的确，人们试图 
以其他方式积储财富。贵族和国王在保险里积存金银器皿和宝 
石； 教堂则积累圣餐器具。假若遇到意外需要支付货币，就要卖掉 
或典押王冠、酒榑或十字架；抑或将它们送到当地铸币厂熔化。由 
于交换速度缓慢这一事实，变卖财产成为必要，但是这样变卖财产 
并非易事，也并非总是有利可图；财宝的积存本身毕竟也不会构成 
很大的数目。大人物也和刚够瑚口的平民百姓一样，不得不满足 
于当时的财力，并多半被迫马上花掉， 

贸易和货币流通的薄弱，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使 
薪俸的社会作用处于微不足道的 地位。 薪俸制要求雇佣者手中有 
适量的自由支配的资金，这笔资金的来源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枯竭 
的 危险; 在雇佣劳动者方面，它要求确实能够使用薪俸收人来获取 
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上述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 
在封建等级的各个等级中，无论是国王要保证髙级官员的服务，还 
是小地主要保有武装侍从或农场工，都必须依靠一种并非以定期 
付钱为基础的酬劳方法。有两种方法可供选 择：一 是把臣服者纳 
人家内，如常言所说，供其衣食，予其“俸禄另一种方式是授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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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以酬其役务。无论直接剥削土地耕种者，还是向土地耕种者征 
收地租.这种地产都可使耕种者养活自己。 

这两种方法虽然方向相反，但都会促成极不同于以薪俸制为 
基础的人际关系的关系纽带。俸禄持有者与所在家室主人的关 
系，肯定比雇佣者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得多。雇佣劳动 
者是自由的，一旦工作完成，他可以把钱币装人衣兜扬长而去。另 
一方面，一旦接受地产的臣服者定居在一片土地上，他便自然而然 
地日益将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财产，并尽力减轻服役负担，于是其 
依附关系几乎是不可避免地松弛下去。此外，在这样一个交通不 
便、贸易不充分的时期，也很难维持一个较为富裕的大家庭，所以， 

“俸禄制”的适用范围总的说来要比以土地为基础的酬劳制度小得 
多。如果说封建社会不断地动摇于这两极之间，即狭隘的人际关 69 
系和松散的土地租佃关系之间，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对此负有责任 
的，至少在开始时负有责任的，是这种使得薪俸制难以实现的经济 
体制。 


5 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经济革命 


我们将在另一著作里描述大致从1050至1250年间改变欧洲 
面貌的强大的人口再聚居 运动： 在西欧边界上，是伊比利亚髙原以 
及易北河彼岸大平原的殖 民化； 在旧疆域核心地带，森林和荒地正 
被耕地不断侵蚀；在树林或繁茂小树丛中间开垦出来的空地上，全 
新的村落簇聚在新开垦的处女 地上； 在其他地方，人们数世纪以来 
的定居地的周围，由于拓荒者的辛勤劳动，农耕地扩展了。所以应 



136 


第二编环 境：生 活状况和心态 


该对这一发展过程的几个阶段加以区分，并对地区性变化加以描 
述。目前我们只关注这一现象本身及其主要影响。 

在这些影响中，最直接明显的影响无疑是人类群体的联系更 
加密切。除了某些特别冷僻的地区，各定居地之间的大片空旷地 
从此消灭了。无论如何各定居地之间仍然存在的距离，已经比过 
去更容易贯通了。因为各种力量已经兴起或得到巩固（当时人口 
发展趋势对它们的兴起颇为有利），其扩大的视野带给它们新的责 
任感。城市中产阶级就是这样的力量，它的一切都取决于贸易。 
国王和诸侯也是这样的力量，他们对商业的发展繁荣也感兴趣，因 
为他们以捐税形式从商业中获取了大笔钱财，而且比过去更清楚 
地意识到，自由畅通地传达命令和调动军队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卡佩王朝各位国王为此所进行的活动，以路易六世的执政为具有 
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他们的侵略活动、国内政策以及在人口聚居运 
动中所起的组织作用，所有这一切大多反映了下列种种考虑 :他们 
需要控制巴黎和奥尔良两个首府与卢瓦尔河或塞纳河以远地区的 
交通，保持与贝里地区或瓦兹河谷及埃纳河谷的联系。尽管道路 
上的安全性似乎已经加强，但其状况并没有非常明显地改善。不 
过，至少桥梁设备已大有发展。12世纪，欧洲各条河流上架设了 
多少桥梁啊！最后，挽马方法此时的可喜进步也有重要影响，它极 
大地提高了马匹运输的效率。 

与邻近文明的联系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比以往更多的船只 
扬帆航行于第勒尼安海上，从阿马尔菲礁滩到加泰罗尼亚，第勒尼 
安海的各港口都已跻身于大商业中心行列；威尼斯人的商贸活动 
范围在不断地 扩展； 商队的沉重马车沿多瑙河平原之路行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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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进步相当重要。与东方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容易和密切。最重要 
的是，这些关系已改变了性质。从前一直是进口方的西欧，已成为 
重要的制造品供给方。多种多样的商品舶往拜占庭世界、拉丁世 
界或伊斯兰教统治下的黎凡特，甚至有少量商品运往马格里布 
(Maghreb )。 但是，有一种商品很容易超过其他商品而占据统治 
地位。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的扩展中，呢绒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 
用，就如同19世纪的英国经济中金属和棉织品起到的作用。如果 
说在佛兰德、皮卡第、布尔日、朗格多克、伦巴第以及其他地方—— 
因为纺织中心几乎到处可见——到处回荡着纺织机的嘈杂声和漂 
洗场里有节奏的轰鸣声，那么，它服务于外国市场需求的程度与服 
务于当地市场需求的程度，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无疑，这场大变动 
见证了我们西欧国家通过东方之路开始了对世界的经济征服。这 
场大变动有多种原因，可以尽可能地根据对东欧和西欧的观察来 
说明。然而，如果没有上面提到的人口的各种变化，这场革命的确 
也不会发生。如果人口不是比以前增多，耕地面积不是比以前更 
为 广阔； 如果耕地 - 其质量由于人力的增加，尤其是更为精耕细 
作而提高——不能够提高产童，保证更经常地获得丰收，那么，怎 
么可能使众多的纺织工、染色工和剪布工聚集在城市并供以衣食 
呢？ 

北欧也像东方一样被征服。从11世纪末佛兰德的布匹就销 
售到诺夫哥罗德。罗斯平原的道路逐渐变得危险并最终关闭了。 
从那时起，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国家把目光转向了西欧。由 
此开始的这一变化过程，在12世纪德国商人接管波罗的海时完成 
了。从那时起，低地国家的港口特别是布鲁日变成了商贸中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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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港口，北欧的产品不仅同西欧的产品进行交换，而且也同东欧 
的商品进行交换。强有力的国际联系通过德国特别是香槟地区的 
集市，将封建欧洲的两个边境地区联结起来。 

这样一种正常的外部贸易不能不使硬币和贵重金属流人西 
欧，从而在根本上增加了欧洲的货币来源。由于货币流通节奏的 
加速，货币形势得到相对缓和，货币的作用得以加强。因为在西欧 
的中心地区，人口再聚居的进展，交通的更为通畅，曾引起西方世 
界混乱和恐惧的各族入侵的停止，以及其他原因（这些原因需要以 
大量篇幅进行考察），导致了商业的复兴。 

但是,我们要避免言过其实，应仔细地根据不同地区和等级在 
这幅图画上描绘出不同的色彩。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自给自 
足仍然是许多农民和大多数村落的理想，虽然这是一个难以实现 
的理想。况且深刻的经济变化只能逐渐发生。在货币领域两个基 
本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铸造比第纳里重得多的更太银币，这一 
变化直到13世纪初才发生，而且那时只发生在意大利 一地； 另一 
变化是恢复铸造本土风格的金币，这一变化直到13世纪下半叶才 
出现。在许多方面，封建社会第二阶段所经历的与其说是早年各 
种状况的消失，不如说是这些状况的改进。这一观点适于空间距 
离所起的作用，也适于商业所起的作用。国王、大贵族以及庄园主 
能够再次积聚大量财富，薪俸形式——有时大致以与古代习惯差 
不多相符的合法形式——日渐取代其他方式成为役务报酬的主要 
支付方式，这些都是经济正在复兴的征象，12世纪以后这些变化 
又反过来影响了整个人际关_的结构。 

此外，经济发展还引起社会价值观的真正变化。虽然过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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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者和商人始终存在，商人阶级中的某些个人在一些地方起着 
重要作用，但作为一个整体，这两个团体中的任何一个团体都不被 
人们重视。但是从11世纪末以后，手工业者等级和商人等级在人 
数上越来越多，日益成为公共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成员，他们在城市 
环境中也越来越显示出勃勃生机。商人阶级尤其如此，因为中世 
纪的经济在若干年决定性的大复兴之后，并不是由生产者所支配， 
而是由商人所左右。前一阶段早已建立起来的法律体制并非有利 
于商人 阶级： 在这种法律体制所赖以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制度中，商 
人只占有一个很低微的位置。但是现在的商人所具有的实际作用 
和他们的精神姿态，注定要賦予法律体制以新的精神。欧洲封建 
主义诞生在一个联系非常松散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商业的作 
用微不足道，货币乃稀有之物。当人类关系的网络已被拉得更紧 
密、商品和货币流通得到加强时，欧洲封建主义便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 



第五章情感和思想方式 


1 人对自然和时间的态度 

封建社会两个阶段中的人们与自然界是很贴近的，比我们与 
自然要贴近 得多； 他们所知道的自然界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自然 
界更为暴戾和狂烈。在荒地占很大部分的乡村景象中，还鲜有人 
类活动的痕迹。现在只有在我们的童话故事中才经常提到的野 
兽——熊、尤其是狼——出没于各个荒野乃至耕地里。这种情况 
如此严重，以致狩猎活动为日常安全所不可缺少，作为一种食物补 
给手段也几乎同样不可缺少。像人类的最初阶段一样，人们仍然 
继续采集野果和蜂蜜。工具和器械的制造方面以木质为主。由于 
照明条件恶劣，深夜更为 黑暗； 即使住在城堡内的生活区中也非常 
寒冷。简言之，整个社会生活背后呈现出的景象是荒蛮原始，对桀 
骜不驯的力量的屈从，以及与之相对的无变化的自然状态。我们 
无法衡量这样的环境对人们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但它肯定促使 
人们变得粗俗野蛮。 

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毫无信心的推测，而一 
部名副其实的历史，应该以相当的篇幅描述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 
不了解人类的健康状况而自称领悟了人类的一切，是幼稚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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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领域的资料状况，特别是我们研究方法的不完善形成了 
障碍。在封建欧洲，婴儿死亡率无疑是非常高的，它使得人们对于 
近乎司空见惯的丧失亲人的痛苦有点麻木不仁。以我们现在的标 
准，即使排除战争危害这一因素，成年人的寿命通常也是很短的， 
至少从显贵人物的履历判断是如此。显贵人物的履历（虽然必定 
常有不准确的情况）是我们判断成年人寿命的惟一的资料来源。 
虔诚者罗伯特享年约60岁；亨利一世52岁：腓力一世和路易六世 
均为56岁。在德国，萨克森王朝的前四个皇帝分别活到60岁（或 
大约60岁）、28岁、22岁和52岁。老年期似乎开始得很早，早至 
我们的壮年期。我们将看到，这个自认为暮气沉沉的世界实际上 
是由青年人统治着。 

在众多夭亡者中，大批人死于流行病，这些流行病频繁地袭击 
生活环境恶劣、抵抗力低下的 人们； 穷人中造成死亡的另一原因是 
饥馑。这些灾难除了增加了不断发生的暴力行动外，也使人们的 
生活处于永远的不安全状态中。这也许是产生封建时代、特别是 
封建时代第一阶段特有的情绪狂躁症的一个主要原因。卫生水准 
的低下无疑也加剧了这种神经敏感症。时下已经有人花费大量精 
力来证明浴室对于领主社会并非未知之物。为了强调这一观点而 
忽视了众多不健康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穷人的营养不足和富人的 
暴饮暴食，是相当幼稚的。最后，人们对于那些被认为是超自然现 
象的事物具有惊人的敏感。我们千万不要无视这种敏感所产生的 
影响。它使人们的思想不断地、近乎病态地关注各式各样的征兆、 
梦境或幻觉。这一特点在修道团体中特别明显。在这些团体中， 
肉体上的禁欲和自然本能的压抑所产生的影响，是与职业上对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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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世界各种问题的关注心态所产生的影响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心 
理分析家都不会比第 10.11 世纪的教士们更认真竭诚地诊断梦 
境。但是俗人也有一种文明所产生的这种情绪特征。在这种文明 
背景中，道德和社会传统并不要求有教养的人压抑自己的喜怒哀 
乐。绝望、暴怒、冲动行为以及情感突变，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 
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历史学家天生倾向于以理性重现过去。但 
是.在所有历史领域，非理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只有虚假 
的廉耻心才允许人们悄然放过它对封建欧洲各种政治事件的进程 
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做研究。 

当时的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均为众多无法驾驭的力量所支 
配，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时间的推移尤其不能为他们掌握，因为 
他们的技术条件还很低劣，不能计量时间。昂贵而又笨拙的水钟 
还很稀少，沙漏极少使用，日晷仪的不准确是众所共知的，当天空 
迅速布满乌云时尤其如此。这就导致了一些奇怪的计时方法。阿 
尔弗烈德国王为使一次重要的巡游有章法，想出一个 主意： 他总是 
随身携带许多长度一致的蜡烛，依次将蜡烛点燃以便计算时间的 
流逝。 ® 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很少有均匀地划分一天时间的兴 
趣。受过最高教育的人们通常仿照古代的榜样认定白天有12小 
时，夜间也有12小时，而不管季节变化；他们习惯于逐一查看每一 
个时间单位，这些时间单位依太阳在一年中的周期变化不断地增 
加和减少。这种计时方法一直延续到14世纪初重锤平衡机械钟 


① Asser ， Lifeof King Alfred » ed. Stevenson, c. 104 .据 L. Reverchon» Petite 
histoire de I’ horlogerie , p. 55 ，法王査理五世仍使用上述方法汁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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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时。这种平衡机械钟的产生，不仅最终实现了计时仪器的机 
械化，而且也可以说实现了时间本身的机械化。 

埃诺 （ Hainault ) 的编年史中记载了一则轶事.颇能说明那个 
时代计时方法上没有成规可循的事实。在蒙斯，一场司法决斗即 
将发生。黎明时只有一位决斗士 出场； 9点钟——习惯法规定的 
等候时间的最后时刻一一出场的决斗士要求将对手的失败记录在 
案。在法律上，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规定的时间真地过去了 
吗？伯爵领法官考虑了一下，看看太阳，然后又征询教士们的意 
见。在公众的眼中，礼拜活动已经使教士们比伯爵领法官对时间 
的节律变化有更准确的了解，而且人们是根据教士们的钟声大致 
准确地判断时间的。最终法庭坚定地宣布，“9时”已经过去了。 ® 
对于我们已习惯于不时瞧一眼钟表的人们来说，这个社会距我们 
的文明是何等遥远啊！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不经过讨论和研究，甚 
至法庭都不能肯定一天的时间。 

这种记时方法所存在的缺陷，只不过是人们极为漠视时间的 
众多表现之一。准确地记载诸如统治者生日之类的重要法律日 
期，应该是容易且有用的事，但是在1284年，为尽量准确地算出卡 
佩王室最著名的女继承人之一、年轻的香槟女伯爵的年龄，却需要 
进行充分周密的调査。®第10,11世纪，无数的契约和备忘录均 
未注明日期，尽管其惟一的目的是为了存档。在这方面只有一些 
特殊的文件是较好的，但是同时使用几种参照方法的书记员，通常 


(V Gislebert of Mons* ed. Pertz. pp. 188 -189 (1188). 

② /w Etublissements dt Saint-Louis , ed. P. Viollet. III,p. I65»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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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不能成功地使各种计算结果统一起来。此外，这也不仅仅是 
时间概念，整个计数系统都是一片混乱。编年史家笔下的夸张数 
字，不仅仅是文学性的夸张，同时也证明了编年史家缺乏统计学真 
实性的意识。虽然征服者威廉在英国建立的骑士采邑肯定没有超 
过5000处,但稍后一些时候的历史学家，甚至某些政府官员，却毫 
不犹豫地认定威廉创立了 32000—60000处军人地产，尽管对他们 
来说，获取准确的资料肯定并不非常困难。这一时期，特别是 1] 
75世纪末以后，已出现了追随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榜样勇敢地进行 
探索的数 学家; 建筑师和雕刻家已经能够使用比较简单的几何学。 
但是在所有流传下来的计算中——直到中世纪末一直如此——鲜 
有无重大错误者。由于算盘的使用已巧妙地克服了罗马数字体系 
的繁琐，所以这种数字上的繁琐不足以解释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 
事实是，重视准确性——其坚实的支柱是对数字的尊重——即使 
对于那个时代的领袖人物的头脑来说，也仍然是极为陌生的。 

2 表达方式 

一方面，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语言差不多一律是拉 丁语； 另一 
方面，日常生活中又使用各种语 言:这 就是几乎盛行于整个封建时 
代的特有的语言二元制。这种语言二元制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欧文 
明所特有的，它有助于将西欧文明明显地区别于相邻的文明：区别 
于以各种民族语言写成丰富韵文和说教文学的凯尔特和斯堪的纳 
维亚世界；区别于希腊的东方；至少在真正阿拉伯化的地带，也区 
别于伊斯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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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西欧本土仍有一个国家长期处于例外，这就是盎格 
鲁-撤克逊人的不列颠。这并不是因为在不列颠不用拉丁文写作， 

也不是因为那里的拉丁文写得非常好，而是因为拉丁文在那里决 
不是惟一的书面语言。古英语很早就被提高到文学和法律语言的 
地位。国王阿尔弗烈德希望青年人先学古英语，然后更有天才的 
人再去学习拉丁文。①诗人们用古英语写作诗歌，这些诗歌被记 
载下来并为人们 吟诵。 国王颁布法律也使用古 英语； 大法官法庭 
( chanceries ) 为国王或权贵草拟的法律文件也使用古 英语; 甚至教 
士的编年史都用古英语写作。一种文化能够在最高程度上与广大 
民众所使用的表达媒介保持联系，在那个时代是罕见的。诺曼征 
服打断了这一发展过程。从黑斯廷斯战役之后不久威廉写给伦敦 
人的信，到12世纪后期一些偶尔颁布的行政命令，这期间没有一 
个王室文件不用拉丁文拟成。实际上只有一个例外，即盎格 鲁-撒 
克逊编年史从11世纪中叶一直是沉默的。至于那些姑且勉强称 
为“文学”的作品，直到1200年以前不久才重新出现，而且起初只 
是一些教诲性的小作品。 

在欧洲大陆，加洛林文艺复兴在对优雅文化的探索中，并没有 
完全忽视民族语言。在那个时代的确没有人想把各种罗曼语当作76 
值得用来写作的语言，罗曼语仅仅被视为错讹极多的拉丁语 形式； 

另一方面，日耳曼方言在宫廷或以日耳曼方言为母语的较高层次 
的教士中，却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力。此前那些纯粹口语化的古 
诗被抄写下来，主要以宗教为主题的新诗被创作 出来； 用“神圣的 


① Pastoral Care « ed. Sweet »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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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 （lingua Z / ipo ^' ira ，即日耳曼语）写成的手稿在加洛林帝国 
各大图书馆占据一席之地。但是，政治事变即加洛林帝国瓦解以 
及随之而来的动乱，再次打断了这一发展趋势。从9世纪末到11 
世纪末，少数宗教诗和一些翻译作品构成了德国文学史家们一定 
很乐意记载的内容贫乏的财富。与此时此地用拉丁语创作的作品 
相比，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思想水平 
1：看，都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不要认为封建时代的拉丁语是一种 
“死语言”,等同于陈旧僵化、单一不变的名称所表示的一切含义。 
虽然加洛林文艺复兴有恢复拉丁语的准确性和纯正性的追求，但 
它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依据相关环境和人物去创造新的词汇和新的 
措词。其中一种情况是，需要描述古代闻所未闻的事实，或者表达 
一些在他们的观念中颇为陌生的思想，特别是宗教领域内的 思想； 
另一种情况是逻辑程序（与传统语法中的程序迥然殊异）的浸染影 
响：通 过方言的使用，人们在思想上已逐渐习惯此种逻辑 程序； 最 
后，愚昧无知或一知半解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如果说书本妨碍语 
言变化，那么口语不是始终在促进语言变化吗？人们并不仅限于 
用拉丁语写作，他们还用拉丁语歌唱，其证据是，诗歌（至少是诗歌 
形式的充满真实情感的绝大多数作品）已抛弃了古典诗歌中的长 
短音节诗体，而改用重音的韵脚，这是人们此后能够听到的惟一的 
音乐。他们也讲拉丁语。一位颇有素养的意大利人被召唤到奥托 
一世的宫廷，因为谈话中违反语法，受到圣加尔修道院 （ St . Gall ) 
―位小教士的无情喇讽。①列日主教诺克尔向世俗民众传教布道 


① Gunzo Novariensis in Migne ， P . L . , CXXXVI . col . 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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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使用瓦龙语向教士宣教时，则使用拉丁语。毫无疑问，许多 
传教士特别是下级牧区的教士是难以效仿他的，甚至也不能听懂 
他的布道。但对于受过教育的教士和修道士，教会古老的共通语 
)仍然在口头交流中发挥着作用，如果没有拉丁语，那么，在 
罗马教廷上，在各次宗教大会上，或者在巡游修道院的过程中，那 
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员相互间怎能进行交流呢？ 

当然，差不多在每一个社会，人们的表达方式依其喜欢的用法 
或所属等级的不同，有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一般 
仅限于语法上的微妙变化或词汇性质上的细微变化。在封建社 
会，这种差异尤其深刻。在欧洲广大地区，和日耳曼有关的各共同 
语言与有教养的人们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族。罗曼诸 
语言本身同它们的共同语言祖先的关系相当疏远，所以从罗曼语 
转向拉丁语需要在学校中接受长期的训练。 

这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语言上的分裂变成了两个人类群 
体的区别。一方是大多数未受教育的民众，他们每个人只懂得自 
己地区的方言。书面文化仅限于少数差不多全部由口头传诵的世 
俗诗，和一些由善意的教士们用通俗的语言为民众创作的宗教性 
质的短歌一~■有时教士们将这些短歌写在羊皮纸上。另一方是少 
数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经常交替使用地方性惯用语和普遍使用的 
文学语言，是真正意义上操用两种语言的人。那些毫无例外用拉 
丁文写成的神学和历史著作，关于礼拜仪式的知识,甚至商业公文 
的阅读，均由他们完成。 


①瓦龙语 （ W a ll oon ), 法语方言之一，主要通行于比利时南部。 一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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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不仅仅是进行教学活动的语言，而且也是被教授的惟 
一语言。能阅读就是能阅读拉丁语。虽然在法律文件中有一些使 
用通俗语言的例外情况，但是发生这种异常情况 ，一 定被简单地认 
为是愚昧无知的表现。如果说从10世纪起，阿基坦南部地区的某 
些文件里多少有些错误的拉丁语中充满了普罗旺斯语词汇，那是 
因为鲁埃日或凯尔西地方的修道院远离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各大中 
心，几乎没有学养深厚的教士的缘故。由于撒丁岛是个穷僻乡区， 
居民逃离遭到海盗蹂躏的海岸地区后，几乎生活在封闭状态中，因 
而用撒丁语书写的第一批文件，比意大利半岛上最早用意大利文 
写成的文献要早得多。 

语言上的层次区别最直接的明显结果是，封建社会第一阶段 
留存下来的图景变得极其模糊，令人恼火。出卖或捐赠条例、奴役 
或释放法令、法庭的判决、王室的特许、臣服式的文字记录，所有这 
些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文件，对研究社会的历史学家是极宝贵的资 
料。如果说它们并非总是真实可信，那么这些资料至少有一个优 
点，即它们不同于那些专为后人写就的叙述体文献，它们至多是为 
了欺骗当时的人，而当时人们的轻信比我们受到更多的限制。尽 
管有上述我们刚提及的极少数例外，在13世纪以前这些材料照例 
一律用拉丁文草就。但是人们要记载的事实并不是一开始就用拉 
丁文来表达出来。当两个封建主讨论一处地产的价格或一个从属 
契约的条款时，他们当然不会使用西塞罗时期的语言彼此讲话。 
为他们的协定尽童提供一副古典外装，是公证员随后应做的事。 
所以每件拉丁文契约或公证记录都是翻译品，今天的历史学家如 
果想掌握该文件内在的真实面目，必须使翻译品回到原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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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情的发展总是遵循同样的规则，那就太好了。但事情 
绝非如此。从学校在校生所做的练习（其中大致能再现方言的精 
神概貌）到学力深厚的教会文书员仔细润色的拉丁文演说，人们可 
以发现各个阶段的情况。有时（肯定也是最方便的情况），通用的 
词语可能只是加上假的拉丁词尾被伪装起来，例如，(臣 
服）一词几乎被所遮蔽。另一些情况是，尽童只使用严 
格的古典术语，以致达到这种程度 ：用一 种近乎渎神的 
d ' esprit ® ，将生命之主的教士比作朱庇特的教士，即用 
archiflamen ②称呼大主教 （archbishop ) 0 最糟的是，在寻求词汇 
对应时，语言纯正癖者毫不犹豫地追求语音的相似而非语义的相 
同。因为在法语中 cwwte (伯 爵〉 的主格是 o / ew ，所以它被翻译成 
consul (执政官），/&/ (采邑）可以译作 fiscus ③。 诚然，普遍性的 
翻译法已逐渐建立起来了，其中一些词汇已具有学术语言所具有 
的共性，如 fief (采邑）一词在德文中称为 Lehn ，而在德意志的拉 
丁语契约中还有从法语中改造过来的对应词。但是，即使翻译技 
巧极为纯熟，任何文献被译为公证用的拉丁语时，也不可能没有丝 
毫歪曲。 

所以，法律专用语本身在词语上遇到了障碍，这些词语既古老 
而词义又不确定，难以貼近现实。平民语言则既缺乏精确性又具 
有纯粹口语和大众化词汇的不稳定性。当我们去考察社会制度 


① 意为“神灵的游戏”。——译者 

② archiHamen 由两部分组成，即 archi + flamen . 意为“司祭魁 首”， ——译音 

③ fiscus 在拉丁语中指罗马国家的国库、银箱或财富，同 fief (采邑）不是同一概 

念 。 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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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词汇的混乱必然造成对实际事物的混乱认识。只要关于各种 
制度的专门术语存在缺陷，那么要划分人类社会关系就存在严重 
的不确定性。然而不尽如此。不管应用拉丁文的目的何在，它的 
优点是，它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国际性的交流媒介。 
另一方面，对于绝大多数使用拉丁文的人，由于拉丁语极其脱离人 
们的思维语言（即在人们头脑中自然产生的表达某种概念的语言） 
而造成极大不便，所以人们不得不总是采取与自己的思维语言相 
近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我们所见，这种思想精确性的缺 
乏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说明这一特征，难 
道我们不应该把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不断的转换也归人其中吗？ 

3 文化和社会阶层 

受过教育的人使用的这种语言即中世纪拉丁语,在多大程度上 
也是贵族使用的语言呢？换言之，在多大程度上知识（份 ) 群体 
与统治阶层是一致的呢？就教会而言，答案是清楚的。恶劣的任命 
制度已经使愚昧无知之徒到处占据髙位，但它并没有产生重大影 
响。主教法庭、大修道院、王室教堂 ，一 句话，所有教会大团体的中 
心，从不缺乏受过教育的教士。这些人虽然通常出身于贵族名门或 
骑士之家，但却是在修道院特别是主教大教堂的学校里长大。然 
而，一旦说到世俗社会，问題就变得更为复杂了。 

我们不要设想，这个社会一定敌视所有学问，甚至不能设想最 
黑暗的时代就一定如此。人们通常认为，一位首领应该有机会接 
触到思想和历史的宝库，只有书面文字即拉丁文才能提供打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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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宝库的钥匙。这种看法是对的。许多君主对后嗣教育的重视最 
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精于神学的国王”虔诚者罗伯特曾经 
是兰斯地方赫赫有名的格伯特的 学生； 征服者威廉曾让一位教士 
做他儿子罗伯特的老师。在世界伟大人物中，不乏真正热爱知识 
的人 ：奥托 三世的确是由他的母亲抚养大的。作为拜占庭帝国$ 
公主，这位母亲从她的祖国带来了一种更灿烂优雅的文化所具有 
的风俗习惯，因此，奥托三世能够讲流利的希腊语和拉 丁语； 阿基 
坦的威廉三世曾建立了一个相当好的图书馆，有时人们看见他在 
那里阅读到深夜。 1 除了这些事例外，我们还可举出一些并不罕 
见的诸侯们的例子。这些诸侯们原来曾想供职于教会，曾保持教 
土社会 的一些学识和爱好。布洛涅的鲍德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个粗犷的战士，但做'了耶路撒冷国王。 

但是，这种教育只有在世袭权力已经牢固的昌盛王朝的环境 
中才有可能进行。在这方面，德意志各个王朝的创立者和他们的 
继承人之间几乎惯有的差别最是意味深长。萨克森王朝第三代国 
五奥托二世和萨利安 （ Salians ) 王朝第二位国王亨利三世都受过良 
好教育，这与他们的父辈们形成对 比：奥 托大帝30岁才开始学习 
读书；康拉德二世的御用教士坦承，康拉德“不能读懂书信”。如常 
见的情形，这两位父亲在非常年轻时就投身于冒险、艰难的生活， 
因而除了实际经验或口头演说传统，他们没有时间从事文化学习 
以便为其统治生涯做准备。较低级的贵族更是如此。我们不要因80 


① Adhemar of Chabannes, Oironique , ed. 〔 : havanon ， III ， c. 54 .关于皇帝亨利 
3 世，其资料来源见于修士们为他抄写的 手稿： Cbd a ephtolarum Te^ermeensium 
( M. G . H. , Ep . Selectae III ) * no.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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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王室或贵族大家族具有相对高雅的教养而产生误解；也不要 
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骑士阶级坚持发展教育的传统所蒙蔽。意大 
利和西班牙的教育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熙德和希梅内斯的知识面 
大约不会太宽，但至少知道签署自己的名字。 ® 但在阿尔卑斯山 
和比利牛斯山以北，这一时期大权在握的中小封建主中，至少绝大 
多数人是不折不扣的 文盲。 这种情况是如此之甚，以致他们中的 
一些人于晚年突然遁入其中的修道院中 ， conversus (晚年从事教 
职的人）和 Wkfa (白痴，指不会读圣经的教士）这两个词被视为同 
义词。 

世俗社会对教育的忽视，可以说明教士何以既是伟大人物思 
想的诠释者，又是政治传统的保持者。诸侯们不得不依靠附庸中 
的教会人员为其服务，以致其余的侍从者无力效劳。大约在8世 
纪中叶，墨洛温王朝诸王的最后一批世俗咨询官已不复 存在； 1298 
年4月美男子腓力把印玺交给骑士皮埃尔•弗洛特。这两个日期 
相隔5个世纪之多，在这五个多世纪里，法国诸王的大臣职位毫无 
例外地都由教会人员居其首位。总的来说，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意识到这一点很 重要： 这个世界重要人物的决定有时总是由这些 
人提议并且总是由他们表述出来的；这些人不管忠于哪个民族或 
等级，其所受的全部训练在本质上属于一个以精神事务为基础的 
普世者团体。毫无疑问，他们虽造成了地方性小冲突的混乱，但也 
促使人们关注某些更为广泛的问题。不过，当要求他们将决策法 
令形诸文字时，他们就会感到必须根据其道德法则来堂而皇之地 


① Menendez PidaU La Espana del Cid , II ， pp. 590 and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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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这些法令的正当性。所以，差不多整个封建时代的文献都披 
着一层虚伪的外衣，在众多伪托为纯粹的赠礼、实际上却是用金钱 
购买的自治特许契约的前言中，或在装作因虔诚而颁布的众多王 
室特许状中，尤其可以看到这种虚伪性。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伴有价值判断的历史写作本身也掌握在教士手中，所以思想习惯 
和著述习惯一起将人类动机的狰狞面目掩藏在一层纱幕之后。只 
有在现代的开端，这一层纱幕才最终被科明尼斯 ® 和马基雅维里 
那无情的手撕破。 

但是，非教职人士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俗世社会的活跃因素。 

毫无疑问，俗人中最没有文化的人并不就是愚昧之人。他们在需 8 1 
要时可以让别人翻译自己不能读懂的内容，除此之外，我们很快就 
会发现，用方言讲述的故事能在多大程度上传播往事和表达人们 
的思想。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记，大多数领主和众多大贵族都 
是行政官和 法官： 作为行政官，他们无力亲自研究一份报告或一张 
账单; 作为法官，他们的判决则是用法庭听不懂的语言记载（如果 
有记载的话）。这些领袖人物不得不靠记忆来重现过去的决定，因 
此他们可能经常完全缺乏连续性观念，这还值得大惊小怪吗?今 
天的某些史学家竭力证明这些人具有联系性观念，这是非常错误 
的。 

由于这些首领人物几乎根本不会写字，所以他们往往对此漫 
不经心。奥托大帝于962年加冕之后，受到加洛林王朝诸皇帝的 


①科明尼斯 （Philippe de Commynes ， 约 1447— 1511 >，佛兰德政治家和编年史 
家，著有 《回 忆录 K 1524 年出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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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的启发，也可能受到某种历史著作的启发，以自己的名义批 
准了一项特权 ； BP “永久地”授予各位教皇一片广阔领地的所有权。 
这样，这位国王_皇帝剥夺了自己的领地权，将从此放弃意大利大 
部和阿尔卑斯山一些最重要的通路的控制权，使之成为教会的财 
产。当然，奥托从来也不想使这种非常明确的转让权真正付诸实 
施。如果说这是环境压力下达成的欺骗性协定，任何时候都未打 
算真正履行，那也是毫不奇怪的。但是，也许除了他对历史传统不 
甚了解外.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迫使这位萨克森王公那般故作姿态。 
一方面，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另一方面，所作所为与之毫无关系，这 
就是典型的两面手法之极为明显的例证。当时，众多身居要职指 
导人们活动的人物并不懂得，这惟一被认为有价值的语_，不仅应 
记载对人及其得救最有用的知识，而且也应该记载所有社会活动 
的结果。 


4 宗教心态 

通常我们会很简捷地用“信仰时代”这一名词来形容封建欧洲 
的宗教态度。如果用这个名词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即 ：任何 排除超 
自然的世界观念都与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格格不人，那个时代的 
思想所形成的关于人类和宇宙命运的图景，实际上几乎完全是西 
欧化的基督教神学和末世学所构织的图案的投影，那么，这是再恰 
当不过了。对圣经“寓言”可能表示的种种怀疑，是微乎其 微的； 由 
于缺乏理性基础，这种朴实的并非受教育者共有特点的怀疑态度 
面临危险时，就像阳光下的冰雪立即消融了。甚至可以说,这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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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是再名副其实不过了。有学问的人为基督教神秘主义提供逻辑 
思辨支柱的努力，随着古代基督教哲学的消失被打断了，只有在加 
洛林文艺复兴时期曾暂时地、艰难地得以复苏，但直到11世纪末， 
这种努力还没有完全复生。但另一方面，认为这些信仰者持有催 
化不变的教条，也是不对的。 

当时天主教还远没有完全确立其教条体系，所以与后来的时 
代即经院哲学和反宗教改革相继产生影响以后的时代相比，天主 
教这个最严格的正统派还具有更多的灵活性。此外，在界限不分 
明的边界地区，基督教异端已蜕变成与基督对立的极其活跃的宗 
教，古老的摩尼教在许多地区拥有相当数量的信徒。关于这些摩 
尼教信徒，人们无法确知他们是从中世纪最初数世纪仍顽固坚持 
这受到 迫害的教派的那些团体中继承了其教义，还是在间隔了 
很久之后从东欧接受了这派教义。最明显的事实是.天主教还没 
有完全渗透到普通民众中去。从整体上看，教区的教士在知识和 
道德上均不能胜任其职守。他们是随便招募来的，所以也没有接 
受相应的训练;最常见的教育就是由某个其本人所受教育也很少 
的教士，给一位准备奉命向群众宣教的年轻人偶尔讲授一点课。 
布道是使人们接受圣经神秘内容的惟一有效手段，但却不经常进 
行。1031年利摩日宗教会议不得不指责，声称只有主教才拥有布 
道特权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主教显然都不能亲自向全部教 
区宣讲福音。 

在所有教区，天主教信仰者都要听取教士多少还算正确的弥 
撒，虽然有时水平相当低劣。各主要教堂的墙壁或柱头的壁画和 
浮雕（“无字书”)上充满了动人的却不准确的训诫。无疑，几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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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信仰者对基督教作品中这种最容易使人联想到世界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特征，都有些肤浅的了解。但是他们的宗教生活也 
浸润在各种信仰和习俗中，这些信仰和习俗，无论是古老的巫术遗 
产还是近些时候仍有丰富神话内容的文明成果，都对官方教义不 
断产生影响。在风暴交加的天空，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一群群的幽 
灵飘然 而过： 普通百姓说那是一队队的死 魂灵； 有学问的人则称那 
是一群群蒙蔽人的恶魔，他们并不否定这些幻象，而是为这些幻象 
作半正统性质的解释。®在许多乡村地区，人们举行无数的自然 
崇拜仪式，其中有我们在诗歌中特别熟悉的五朔节 （ May - day ) 庆 
典。 简言之，当神学为人们感受到并被崇奉时，它与民间宗教绝无 
二致。 

虽然这种宗教心态依环境和地域传统发生无数的变化，但一 
些共同特点是可以确认的。尽管这意味着要略去各种深刻而动人 
的特色和人们始终关注的令人着迷的某些问题，但这里我们只能 
勾画对社会行为似乎具有特别强大影响的思想和情感倾向。 

在所有那些沉思者看来，物质世界只不过是一具伪装，真正重 
要的亊情发生在 背后； 在他们看来，物质世界有一种语言，它以符 
号表达一种更深刻的存在。一系列表象本身并不重要，这种观点 
的结果是，对事物的观察通常被忽视，而被代之以诠释。拉班努 • 
莫鲁斯 ® 在写于9世纪、长期负有盛名的一篇论宇宙的小论文里， 


① Cf . O . Hdfler ♦ Kultische Gtheimbiinde der Germanen , I * 1934， p . 160. 

② 拉班努•莫魯斯 （Rabanus Maums , 约 780—856), 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大主教， 
基督教神学家、教育家。著有《论亊物的 性质》 （又名《论宇宙 >)、 C 论教士的培养》和《语 
法学》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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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明他怎样执行其写作计划 ：“我 产生了创作一部小著作的想 
法……这部著作不仅要探讨事物的性质和词汇的特性……而且还 
要更多地探讨它们的神秘意义。”®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 
人们对自然认识的不足 ：毕竟 人们没有认识到自然知识值得充分 
注意。技术上的进步，有时是相当大的进步，仅仅是经验主义的。 

而且，这个令人疑惑的自然界似乎不能提供自身方面的解释. 

因为在自然界千变万化的种种幻象中，人们首先认为它们是隐秘 
意志的产物。这多重的“隐秘意志”既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思想中， 

也存在于许多学者的思想中。既然人们处在惟一的上帝统治之下 
并服从于他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尽管这种服从的确切意义照例 
还没有非常清楚地描述出来——那么，一般人便设想处于永恒的 
冲突状态的许许多多善恶实体间存在对立意志，特别是圣徒、天使 
和魔鬼间的对立意志。教士赫尔莫德写道 ：“谁 不知道，那些折磨 
人类的战争、大风暴、瘟疫和各种疾病确实是鹰鬼操纵下发生的 
呢？” ® 我们注意到，战争和风暴被不加区别地相提 并论； 所以社会 
灾难与今天视为自然范畴的灾难等量齐观。于是就产生了前述蛮 
族人侵史中已提到的一种 心态： 人们恰恰不是依靠弃绝世俗，而是 
更加依赖被认为比人的努力更灵验的行为手段。虽然生气勃勃的 
现实主义从来不乏能动的反作用，但一个像虔诚者罗伯特或一个 
像奥托三世那样的人，会把朝圣进香与参加战斗或制定法律放在84 


① Rabanus Maurus * De Uni verso libri XXII ， in Migne ， P . L . » CXI , col . 12. 

② Helmold * Chronica Slaverum ， I ， 55. [按：赫尔莫德 （ Helmold ， 约 1120— 
1177)， 德意志历史学家，所著《斯拉夫编年史》记栽约800—1170年易北河下游地区的 
历史情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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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重要的地位，历史学家或者对这种事实感到吃惊，或者坚持要 
在那些具有宗教目的的旅行中寻找微妙的政治花招，这只能证明 
他们不能放弃19和20世纪人们的有色眼镜。这些君主的朝圣进 
香活动并非仅仅是自私地寻求个人得救。他们期望从前往祈求援 
助的庇护圣徒那里，为自己也为其臣民求得进入天堂的允诺和尘 
世的富贵。在教堂里、战场上或法庭上，他们都在注意履行其作为 
领袖的职责。 

这个万象纷呈的世界又是短暂的。虽然对世界末日的想像本 
身与基督教对宇宙的任何描述都分不开，但它此前从未像中世纪 
这样如此强烈地冲击人们的意识。人们对它进行思考，估测其即 
将到来的征兆。弗赖辛主教奥托的编年史在所有的世界总体历史 
中是最宏观的，它从创世纪开始记载，终结于对末日审判的描述。 
但是不用说，这部编年史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漏罅：从1146年即作 
者中止写作的年代，到大灾难来临之日的这段时光付 之阙如 。当 
然，奥托预料这段空白时期是很短暂的，他在多处写道 ：“我 们这些 
被置于时间末端的人……”如同更早的时代一样，这是他的同代人 
普遍持有的信念，不仅仅为教士所独有。如果认为这种信念为教 
士所独有，那就意味着忘记了教俗两群体的相互渗透。圣诺伯特 
行之更甚，他宣布世界末日已经逼近，当代人将目击这一事件。即 
使在那些不像圣诺伯特一般做此种断言的人中，也没有人怀疑最 
后的灾难即将来临。虔诚的信徒们相信，他们从每一个邪恶的君 
王身上能看到反基督的印记，他那可恶的帝国将是上帝王国到来 
的 前兆。 

但是，这个迫在眉睫的末日审判的丧钟会在何时真正地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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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启 示录》似乎已提供了答案 ：“当 一千年届满时……’’这是否 
可以理解为基督死后一千年呢？ 一些人认为是这样，于是把估测 
中的这个日期按一般的计算法回溯到1033年。是否应从基督诞 
生日算起呢？后一种解释看来似乎最为普遍。无论如何，可以肯 
定的是，在一千年的一个前夕，巴黎教堂里的一位教士曾宣布这一 
天是时间的 终结。 如果说，虽然有这种种情形，但当时的民众并未 
明显地受到浪漫派史学家所错误描绘的世界大恐慌的影响，那么 
原因首先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虽然注意到季节的变化和礼拜仪式 
在一年内的循环，但通常还没有考虑到年代的数量概念，更不用说 
在统一基础上进行精确的数字计算了。有多少契约根本没有曰期 
啊！即使其中的一份记载了日期，它在年代参照系中是怎样的不 
同啊！这些参照系大多与耶稣基督的生活没有关系，这些参照系 
包括 ：君主 或教皇的在位统治期，各种天文现象出现的年份，甚或 
作为罗马人征税遗风的15年征税周期。只有一个国家即整个西 
班牙，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地使用一个确切的年代概念，但却莫名 
其妙地把这个确切的年代定在一个完全与福音无关的肇始期上， 
即公元前38年。诚然，法律文件中偶尔使用基督道化肉身^纪 
元，编年史则更经常地使用这个日子；但是必须考虑有关这一年开 
始的各种说法。由于天主教把1月1日作为异端节日排除出去， 
所以，按照各教区和治安法官辖区，这规定中的第一千个年头的开 


①道化肉身 （ Incarnation ), 基督教基本教义和教条之一.基督教认为，基督是三 
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即圣子.他在世界尚来创造前便与上帝圣父同在.即上帝的“道”； 
因俗人犯罪无法自救，上帝乃差遗他到世间.通过童贞女玛利亚而取肉身成人，故称 
••道化肉身”。意指基蝥诞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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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竟有六七个不同的日期，按照我们的日历，这六七个日期分别 
为999年3月25日至1000年3月31日之间的某一天。更糟的 
是，由于某些起始年代与复活节期间的特殊的礼拜活动有联系而 
在实际上是可变的，因此，如果没有只有学者才能掌握的日历表， 
这些起始年代就不能 预测； 而且，由于这种记年法把一些年份搞得 
比另一些年份更长，因而非常容易造成永久的混乱。所以一个节 
日在3月或4月，或者同一位圣者的节庆日在同一年中过两次，并 
非稀奇之事。的确，对大多数西欧人来说，“一千个年头”这个使我 
们认为充满痛苦的说法，是不可能与日期序列中任何一个准确日 
期相一致的。 

但是，认为这个臆造的神罚日的迫近给当时人们的思想投下 
了阴影，这种观点则完全没有错。整个欧洲的确并没有因惧怕第 
一个千年终端的到来而战栗，当虚拟中的可怕日子过后一切很快 
便平静下来了。但抑或更糟的是，恐惧的波浪几乎不断地此伏彼 
起，此消彼长。有时一个幻觉都会 引起一 场恐慌，或者引发像 
1009年圣墓被毁这样的历史性大灾难，或者再次发生一场剧烈的 
社会变动。另一些时候，这种恐慌是由礼拜式的权威们所做的计 
算引起，从受过教育的各阶层传到普通民众中。在公元1000年到 
来前不久，弗勒里修道院长写道 ：“关 于世界末日将在天使报喜日 
与耶稣受难日重合时来临这一谣言，几乎传遍了整个世界。”©但 
是许多神学家仍记得圣保罗 说过: “主日来犒如夜来之贼”,故谴责 
那些轻率地企图剌探天意的人，因为上帝有意保守隐匿其可怕目 


① Apologettcus , in Migne » P. L. ♦ CXXXIX»col.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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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秘密。但是，不知道灾难何时降临就会减少等待时期的忧虑 
吗？在普遍的混乱——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它比喻为青春期的 
骚动——时期，人们看到了“苍老”的人类最后的痉挛。无论如何，86 
不可抑制的生命力仍在人们身上骚动，但是一旦人们陷人沉思时， 

他们不会考虑年轻而富有生机的人类的久远未来的前景。 

如果说人类整体似乎是在迅速地走向其终点，那么，“正在途 
中”的感觉则更适合于每一个人。根据这个让众多宗教作家感到 
亲切的隐喻，虔诚的笃信者在其尘世生活中就像一个香客，对他来 
说，旅途的终端自然比旅途中的危险更为重要。当然，大多数人并 
非总是在考虑得救问题。但是当他们考虑这一问题时，则带着深 
厚的思想感情，而且首先借助于生动而又非常具体的想像，这些想 
像会一阵阵地袭上他们的 心头； 因为他们的理智是不稳定的，易于 
产生急剧的变化。自动遁于空门追求永恒回报的愿望，加上一个 
瀕于崩溃边缘的社会所产生的忏悔情绪，打断了不止一位统治者 
的事业前程，使不止一家贵族永远地断绝了 子嗣。 第戎的方丹地 . 
方的贵族的六个儿子就是如此，他们在兄弟中最有名望的克莱尔 
沃的伯纳德的率领下，急切地投人了修道生活。宗教心态就这样 
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混合。 

然而，许多基督教徒并不履行这些严格的实践。而且他们认 
为（也许不无理由）依靠自己的功绩并不能够进入天堂。所以把希 
望寄托在虔诚者们所做的祈祷上，寄托在一些禁欲者团体为所有 
信众积累的功绩上，寄托在圣者的代祷上。圣者的代祷显形于其 
遗体上，由他们的仆人教士们代表。在这个基督教社会中，没有任 
何组织能像修道院这类精神组织那样在公众利益中表现出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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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而且仅仅因为它们是精神组织（对此，我们不要搞错）。大 
的教堂教士会和修道院在慈善、文化和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许 
是相当大的，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些作用却仅仅是附带性的。 
在这方面，完全浸透了超自然意义的现世观念与对来世的执着结 
合在一起了。国王及其王国的幸福在现世，但王室祖先及国王本 
人的得救则在来 世：这 就是胖子路易在巴黎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建 
立正式教规团时，所宣布的他期望从这一举动中得到的双重利益。 
奥托一世说过，“我们相信，我们帝国的保障维系于正在勃兴的基 
督教信仰的美好前景。”®因此我们发现 ，一 个强大而富庶的教会 
可以制造新的法律制度，也因其负有将宗教之“城”与尘世之“城” 
联系起来的敏感责任而引起了许多 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人 
们激烈的争论，也注定要深刻地影响西欧总的发展趋势。这些特 
征是对这个封建世界所做的任何准确描述中的本质组成部分。面 
对这些特征，谁还能不承认对地狱的恐惧是那个时代强大的社会 
力量之一呢？ 


① Tardif ，Cartons des rots , no . 357; Diplom . regum et imperatorum 
Germaniae * I , Otto ， no .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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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编纂 

在封建社会里，许多力量结合在一起促进了人们探究过去的 
兴趣。宗教在其圣典中有历史方面的著述；宗教节日纪念往昔的 
事件。宗教还以最通俗的形式从流传久远的圣者故事中汲取营 
养。最后，由于断言人类很快会归于灭亡，它抛弃了以往其他时期 
人们只对现在和将来感兴趣的乐观情绪。教会法以古代文献为基 
础，而世俗法以判例为基础。修道院或城堡中空闲无聊的时光适 
合于讲述冗长的故事。在学校中，历史确实不作为一门课程 （er 
professo ) 来讲授，理论上人们只是通过旨在其他目的的阅读来了 
解历 史：阅 读宗教作品是为了神学和道德教育.阅读古典作品是为 
了学习优秀的文体。然而，在普通的知识材料中，历史几乎占据着 
支配地位。 

渴望了解过去的受过教育的人可以获得什么知 i 只呢？虽然古 
典拉丁历史学家只有通过他们作品的断篇残章才为人知晓，但他 
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 影响； 尽管李维®决不是人们最经常读到的 


①李维 （Titus Uvius , 公元前59—公元17年），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记 
述自罗马建城至公元前9年的历史。 一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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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但在1039—1049年间散发给克吕尼修道院教士作为四旬斋 
节日读物的书籍中却有他的名字。 ® 中世纪时期的叙事作品也没 
有被 遗忘: 譬如，我们就有属于10至12世纪间抄本的几种图尔的 
格利高里的作品手稿。但是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4 -5世纪之交的作家们，他们竭力把此前仍彼此隔绝的两种史学 
传统熔为一炉，其双重遗产即圣经遗产和希腊-罗马遗产本身闯人 
了这个新世界。此外，人们没有必要直接回归到恺撒利亚的尤西 
比乌斯②、圣哲罗姆 ® 或保罗 • 奥罗修斯®那里，从这些先驱者所从 
事的调和工作中借鉴学习。这些先驱者著作的精华已经渗透到并 
继续不断地渗透到后来的众多作品中。 

许多作者，甚至那些主要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的人，都强烈地 
渴求揭示超越现时阶段的时间长河中奔涌的激流，他们都认为以 
序言的方式简要地评述一下世界历史很有好处。在教士兰伯特大 
约于1078年左右在赫斯菲尔德的隐修室里编写的年代记中，我们 
所要寻找的是有关査理四世统治时期帝国内的各种冲突事件的资 
料，但这部年代记却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学者们在阅读普吕姆的 
莱吉诺的加洛林帝国覆亡后法兰克诸王国编年史、伍斯特或彼得 
伯勒的 盎格鲁 -撤克逊社会编年史，或贝兹的事无巨细的勃艮第编 
年史时，可能会注意到，这些著作都简略地叙述了基督道化肉身之 


① Wilmart, in Revue Mabillon ， XI, 1921. 

② 尤西比乌斯 （Eusebius of Caesarea ,263—339) ，巴勒斯坦恺撤城主教，著有《基 
督教史> # —— 译者 

③ 圣哲罗縳 (S». Jerome, 约3 4 5—41 9 ),基督教学者，曾在罗马受教育。——译 
者 

④ 保罗， 奥罗修斯 （Paul Orosius， 约 4—5 世纪间），古代基督教学者。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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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人类历史。即使当叙述的内容的确开始于较近时期，人们通 
常发现它也是从远早于回忆录作者所追忆的时代开始。虽然经常 
肤浅而不准确地阅读较早时期的著作造成了这种后果，以致这些 
序言不能确切地提供其专门叙述的极其遥远事件的资料，但它们 
提供了这些作品写作时期的精神状态的资料，所以仍然是有价值 
的。这些序言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封建欧洲所构织的欧洲历史的 
面貌，也明显地说明了编年史和年代记的编者们并不是有意限制 
其视野范围。遗憾的是，作者们一旦离开文献上的安全避风港、发 
现自己必须进行调査时，社会的分裂状态就对其产生影响，限制其 
知识面，所以通常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反 差：叙 述史在内容上比较详 
细，在地理范围上就比较狭窄。所以，査班尼斯的阿德赫马尔在昂 
古莱姆 （ AngouUtne ) —个修道院里编成的法国史巨著就逐渐变成 
了一部阿基坦史。 

此外，历史作家的作品在风格上的多样性证明，当时人们对讲 
述和聆听故事怀有普遍的兴致。世界历史即被认为是世界历史、 
民族史和教会史的著作，都附有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事件的简单记 
录。一旦重大事件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那么这些重大事件就 
成为整个编年史家们的主题，如皇帝和教皇之间的斗争、特别是十 
字军东侵这类事件。虽然历史作家们不能像雕刻家那样将人类的 
显著特点形之于具体的个人形象，但人物传记是颇为流行的，而且 
不仅只有圣徒传记一种形式。征服者威廉、德国的亨利四世、康拉 
德二世肯定是教会不大喜欢的君王，他们都找到了教士为之歌功 
颂德。11世纪有名的贵族安茄伯爵富尔克 • 勒莱琴走得更 远：他 
亲自撰写或者以他自己的名义撰写自己的历史或家族史，这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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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名人竟如此重视编年史！诚然，某些地区这类文学作品似乎比 
90较少，但任何作品在这些地区都几乎没有。阿基坦和普罗旺斯地 
区的编年史或年代记，较之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各地区要少得 
多，同样，神学著作也非常少。在封建社会全心贯注的事务中，历 
史学的兴衰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展示了文化的总体状况。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要搞错 ：这个 时代虽然对过去的历史如此 
感兴趣，但它只能在数量胜于质量的历史作品中研究历史。人们 
在寻求资料上，即使是寻求有关最近事件的资料上所遇到的困难， 
加上当时人们普遍缺乏精确性的概念，使大多数历史著作充斥着 
奇闻轶事的糟粕。由于人们忘记了记载800年的加冕仪式，从9 
世纪中叶开始意大利一整批叙述体的资料把虔诚者路易当作加洛 
林王朝的第一位皇帝。①几乎与任何形式的研究都密不可分的对 
,证据的分析判断，在中世纪当然不是绝对没有。吉伯特•德•诺 
让关于圣骨的有趣的论文，证明批判精神是存在的。但是还没有 
人设想把这种批判精神系统地运用于对古代文献的批判，至少在 
阿伯拉尔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做；即使是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也只是 
把批判精神运用于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对修辞学和英雄诗的癖 
好是古代历史编纂上的不良遗产，这种癖好对中世纪作家有重大 
影响。如果说某些修道院的编年史含有丰富的档案记录材料，其 


① Cf. E. Perels » * Das Kaisertum Karls des Grossen in mittelalterlichen Ge- 
schichtsqueUen y in Sitzungsberichl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 phil. -hist. Klasse ， 
1931. 

② P. Fournier and G. Le Bras ，Histoire des collections canoniques f II» 1932, 
p.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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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这些编年史的几乎惟一的目的不过是证明该教会团体对 
其财产拥有所有权。相反，一位名叫吉尔斯•多尔瓦的人却以一 
种更高尚的文笔进行写作，他致力于追求列日地方历任主教的光 
辉业绩，当他偶然遇到第一张最早的城市自治特许状——于伊城 
的自治特许状时，他却拒绝对此做出分析，因为他怕那样做会使读 
者感到厌烦。（冰岛学派的优点之一，就是避免这些矫饰行为，在 
历史观念上它大大优越于拉丁世界的编年史家。）对历史事实的正 
确认识，由于另一种思想趋势对它们的象征性解释而变得更加模 
糊。《圣经》各卷应该被视为历史著作吗？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但 
至少在这部历史书的整整一段、即《圣经 • 旧约》里，经典注释强做 
的解释是，它本身并不是在描述可理解的事件，而是在预示未来： 
圣奥古斯丁说它是“未来的影像”®。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由于 
历史观方面对各差别缺乏完整的理解，因而对历史的描述也被歪 
曲了。 

正如加斯顿 • 帕里斯②所指出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固执地 
恪守事物“一成不变”的信条。这样的思想倾向和认为人类正在迅 S 1 
速走向命中注定目标的观念是不相容的。弗赖辛的奥托按照当时 
通行的见解，给他的编年史取标题为“论世事的变迁”。但无可否 
认，当民间方言诗千篇一律地描述加洛林勇士、阿提拉统率的匈奴 
人以及古代的英雄时，都賦予了他们以11、12世纪骑士的特征，但 
是没有人因为与时代不符而感到不安。人们不是没有察觉到世界 


① De civ. Dei, XVII, 1. 

② 伽斯顿 • 帕里斯 （Gaston Paris), 法国 19 世纪著名语言学家，曾任法兰西学院 
法国中世纪文学教授.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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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恒变化这一事实，但他们发现要充分领悟其中蕴含的意义则 
极不可能。这无疑部分地是因为当时人们的愚昧，但尤其是因为 
人们认为过去和现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无法理解它们之间 
的差别，甚至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去区分其中的差别。当人们还相 
信罗马帝国仍然存在、萨克森和萨利安诸王就是恺撒或奥古斯都 
的直接继承者时，他们怎能不把古罗马的皇帝描绘成与他们自己 
生活时代的统治者一样的人物呢？每一个宗教运动都认为自身是 
--场改革运动，从真正意义上，它意味着回归原来的俭朴纯洁。无 
论如何，难道不是这种传统主义的态度在不断地把现在扯向过去， 
从而很自然地倾向于混合二者之间的不同的色彩，大大地远离了 
以差异性为主要特征的历史精神吗？ 

虽然幻像通常是无意识的，但它有时又是故意设计的。封建 
时代分世俗和宗教政策产生影响的重大伪造案都产生在较早的时 
期：所谓的 《君士坦丁的赠礼》文件产生于8世纪末。这个著名的 
伪造工场的主要产品有 ：假托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Se ¬ 
ville ) 之名发表的伪教令集和本尼狄克特副主祭的伪教士会法规， 
这些伪造品都是加洛林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部分成果。但由此树 
立的榜样却被仿效了数世纪之久。1008至1012年间由沃姆斯的 
神圣主教伯査德编汇的教规集充满了伪造的有关职权的授予和令 
人怀疑的篡改。帝国法庭也伪造文件。其他大批伪造的文件出自 
教堂的缮写室中。由于这一时期人们知道的或能推测到的伪造文 
件的恶劣风习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致在不小的程度上使所有书面 
资料都遭到怀疑。一位德国贵族在处理一桩诉讼案过程中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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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一枝妙笔足以形状一切。”® 

毫无疑问，如果说在这几个世纪里的各个时代都存在的伪造 
文件和制造神话的勾当格外猖獗，那么，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在于 
当时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实践状况，以及这个时代的混乱秩序。92 
在这类伪造的文件中，不止一件纯粹是为了修复被毁的真件。然 
而，这个时代竟会产生出如此多的伪造文件，并且有如此多虔诚而 
且无疑是品德高尚的人插手于这种勾当一尽管他们受到当时的 
法律和道德的明确的谴责——其心理蕴义是颇令人玩味的。由于 
--种奇特的矛盾，人们以其对往昔历史的敬重态度，依据他们所想 
到的历史应有的样子，重新构造了历史。 

此外，虽然历史作品为数众多，但只有少数优秀的人物才能读 
懂这些作品，因为除了在盎格鲁-撤克逊人中，这些作品均用拉丁 
语写成。依据一个首领是否属于文人 （literati )的小圈子 ，（ 真实 
的或被歪曲的）历史或多或少地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德 
国的情况为例。奥托一世所采取的是现实主义政策，此后奥托三 
世的政策就受到他所具有的古罗马历史知识的 影响； 目不识丁的 
康拉德二世曾准备放弃永恒之城罗马，让罗马的各派贵族和傀儡 
教皇们去 争斗； 而康拉德二世之后，执政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亨利 
三世，他是“罗马人的贵族”，教皇制度的改革者。甚至那些文化教 
养稍差的首领们，也乐于参与这类记载历史的活动。当然，他们无 
疑要借助于其身边的教士。奥托一世对罗马帝国历史的兴趣肯定 


① C. E. Perrin , Recherches sur la seigneurie rurale en Lorraine d 9 apres les plus 
aticiens censiersy p.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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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色于其孙子，但他却是其家族中第一个要求取得罗马皇帝宝座 
的人。谁能说清楚这位几近目不识丁的国王在亲自恢复罗马帝国 
传统以前，究竟从哪些教师爷——他们为他解释或大略讲述什么 
人懂得什么著作一一那里，已经接受了帝国传统呢？ 

最重要的是，方言史诗故事是那些不能阅读但却喜欢听故事 
的人们的历史书。史诗诸问题是中世纪史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部分 
之一，考察这些复杂的问题绝非短短的几页篇幅所能办到。但这 
里从民间记忆的观点来讨论这些问题是合适的，因为这一研究不 
仅与社会结构史直接有关，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许最适合于 
开辟一些大有可为的天地。 


2 史诗 


据我们了解，法国的史诗发展史始自 n 世纪中叶前后，也许 
稍早一点。可以肯定，从那时起方言英雄史诗 （chansons ) 已在法 
国北部流传。可惜的是，有关较遥远时期的作品，我们仅有间接的 
资 料：即 编年史中提到它们的几处文字和一部用拉丁语改写的作 
品的残篇（即神秘的“海牙残篇”>。最早的史诗手稿是12世纪下 
半叶抄写的，但从副本的年代中无法推算原本的年代。许多迹象 
清楚地表明，至少有三首史诗早在1100年以前已经非常接近于我 
们今天看到的形式。这三首史 诗是： 《罗兰之 歌》; 《纪尧姆之歌》 
(这首诗偶尔提到我们再也找不到的其他几首早期诗歌）；最后一 
部是通常称为《戈尔蒙与伊桑巴》的传说，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因 
为我们知道手稿的前一部分和自1088年以来流传的最早的摘要„ 




第六章民间记忆 


171 


《罗兰之歌》的情节基于民间传说而非历史，说的是前夫之子 
和继父之间的仇恨、妒忌和背叛行为。而上述的第二个主题在《戈 
尔蒙与伊桑巴》中再次出现。《纪尧姆之歌》的情节仅是一个传奇 
故事。在所有三部作品中，包括一些重要人物在内的许多人物似 
乎完全是虚构的，如奥利弗、伊桑巴和维维恩 （ Vivien ) 等人物。但 
故事的加工润饰却以历史事实为框架。真实的历史是，778年8 
月15日，查理曼的后卫部队在翻越比利牛斯山时，与敌人（历史上 
称之为巴斯克人®，传奇故事称之为萨拉森人）的队伍遭遇。激战 
中，一位名叫罗兰的伯爵和其他很多首领战死。《戈尔蒙与伊桑 
巴》故事发生的地方是维米奥平原，881年历史上一位名叫路易的 
国王，即加洛林王朝的路易三世，在这里取得了对于实际上为异教 
徒的敌人的辉煌胜利。这里的异教徒是诺曼人，但在故事中被虚 
构成伊斯兰士兵。纪亮姆伯爵及其妻子吉布丝 （ Guibourc ) 都生活 
于査理曼时代，在《纪尧姆之歌》中，他被描述成一位勇杀伊斯兰教 
徒的人。在这部诗歌中，他有时也被击败，但总是在经过英勇不屈 
的战斗之后才被击败。在这三部作品中，读至故事的中间部分，甚 
至在丰富多彩的背景中，都不难在那些朦胧的虚拟人物的身旁，辨 
认出不止一位虽没有被诗人置于正确的时代、但确实存在过的人 
物。如大主教特平，一位确有其人的著名北欧海盗异端国王戈尔 
蒙等；甚至还有出身微贱的布鲁日伯爵艾斯特米，《纪尧姆之歌》只 
是不自觉地附和了在伯爵所处的时代他的农奴出身使他蒙受的轻 


①巴斯克人 （ Basques〉， 比利牛斯山西欧地区的古老居民，居住在比斯开、吉普斯 
夸、阿拉瓦和纳瓦拉等地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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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才对他做了贬损性的播写。 

在12、13世纪形诸文字的类似主题的众多诗歌中，出现了同 
样的矛盾。这些诗歌充满了日益侵夺真实性内容的传说，因为这 
类文学作品虽日趋丰富多彩，但其主题却不得不愈益借助于虚构。 
有些作品今天所见到的形式虽不能明显地追溯到相当早的时期， 
但其总体概略却可明显地追溯到相当早的时期。至少在这些著作 
中我们几乎总可以肯定地在情节的核心部分，发现历史主题 

(motif )和某个惊人准确的细节-个插曲性的人物，抑或一 

个早已为人遗忘的城堡。因此,研究者面临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对于如此遥远的历史的知识是通过何种手段在跨越许多世 
纪之后传至诗人手中的呢？例如，在778年8月15日发生的悲剧 
事件和11世纪最后几年形成的 《罗兰 之歌》之间，是什么样的传说 
在神秘地穿针引线呢？此外，12世纪吟唱《康布雷的拉乌尔》史诗 
的诗人们 （ trouvere )从谁那里了解到943年古伊 （Gouy) 地方的 
拉乌尔之子拉乌尔发动了对赫伯特•德 • 韦芒杜瓦诸子的袭击 
呢？又怎样了解到人侵者的死亡，以及（除了中心事件外）与主人 
公同时代的几个人物即里布蒙的领主伊伯特、勒泰勒地方的伯纳 
德以及杜埃地方的厄尔努特等人的名字呢？这是第一个不解之 
谜。第二个谜同样令人 费解： 这些确切的材料是怎样被莫名其妙 
地逐渐歪曲了呢？抑或事实真相到达他们手里时就已掺杂进如此 
之多的谬误和捏造呢？因为我们显然不能认为只有最晚期的作者 
们对整个歪曲事件负有责任，那么，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史诗的材 
料一部分是真实可靠的，一部分是凭空膪造的；如果不把这两个因 
素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那么，企图做出任何解释都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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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的。 

从理论上讲，史诗故事（讲 ) 并不是供人阅读的。史诗创 
作出来是让人们朗诵的，或者毋宁说是让人们吟唱的，被称为行吟 
诗人 （jongleurs ) 的职业吟诵者将它们从一个城堡传播到另一个 
城堡，或者从一个公共广场带到另一个公共广场。行吟诗人中最 
贫贱者是依靠每位听众“从衣角里”掏出的几文小钱维持生计;® 
另有一些诗人集流动说书人与滑稽弄臣的角色于一身，幸运地获 
得某个大贵族的保护，大贵族让他们在宫中供职，保证了他们比较 
安定的生活。这些表演者有时也是诗歌的作者。于是一些行吟诗 
人演唱另—些行吟诗人的作品；另一些人本身就是其作品的首唱 
者。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创作者”几乎不去合 
理安排他的全部材料，而解释者则几乎总要去改变材料。这种文 
学作品的观众是非常混杂的，其中大部分是文盲，他们通常不能判 
断事实的本相，对事实的真实性也不感兴趣。他们听故事不过是 
为了娱乐，或者是听自己熟悉而激动的情感故事。这类文学的作 
者惯于不断改编故事内容，但并不专心于研究。他们总是身处于 
大人物中间，想方设法取悦于这些大人物。这就是行吟文学的人 
文背景。要探究众多历史事件何以出现在行吟文学中，就等于设 
问，行吟诗人是通过何种渠道了解了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据我们所知，史诗中所包含的每一点事实真相都会在编年史 
或特许状中以不同的形式重现，这几乎是无需多 说的； 如果事实不 
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将它拣选出来呢？把行吟诗人描 


95 


① Huon de Bordeaux « ed. Guessard and Grandmaison ，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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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成图书馆里的资料检索员，是明显的歪曲，但是我们有理由问. 
他们是否可以间接地接触到他们无法躬亲査阅的写作主題。涉及 
到媒介人，我们很自然地可以认为，中介人就是那些通常管理文件 
的人，即教职人员，特别是修士。这种见解并非有悖于封建社会的 
实情。浪漫学派史学家执着于“文”“野”迥然不同的观念，非常错 
误地认为，通俗诗的传播者们和拉丁文学的职业里手即饱学的教 
士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我们缺乏其他证据，但修士 
哈里沃尔夫的编年史，即“海牙残篇”（大槪是出于经院人士的手 
笔）中保存的《戈尔蒙之歌》的概略，以及12世纪法国教士所写的 
有关加尼隆叛离的拉丁诗也足以证明，在修道院的庇荫下，方言史 
诗既非湮没不彰，也非遭人轻觑。同样，在日耳曼史诗《瓦尔塔里 
乌斯》&中，维吉尔体的六韵步诗体与日耳曼人的传奇文学表现方 
式如此不同，很有可能也是来源于学院里的写作练习。我们知道， 
后来在12世纪的英国，关于阿瑟王冒险传奇的生动描述不仅使俗 
人热泪盈眶，而且也使年轻的修士们潸然泪下。®此外，尽管严格 
恪守淸规戒律者强烈谴责这类“戏剧式的表演”，但修士们通常都 
很自然地乐于使自己的修道团体扬名，宣传他们最珍视的财产中 
的圣物圣骨。所以，他们几乎必然认识到，行吟诗人几乎是无与伦 
比的宜传 媒介。 这些人在集市上演出的节目，从最世俗的歌曲到 
圣者的虔诚故事无所不有。 


① 瓦尔塔里乌斯< ) ，是9 一 10世纪描述日耳曼英雄传说的拉丁文英 

雄诗.以民族迁徙时代为背最. —— 译者 

② Ailred of Rievaulx, Speculum charitatis » II. 17, in Migne, P. L. » CXCV» 
col.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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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约瑟夫 • 比迪尔已经以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方式揭 
示出，修士的痕迹显然出现于不止一部史诗传奇中。波迪埃勒 
地方修士们的不懈努力，足可以说明热拉尔_德 • 鲁西永的 
故事何以转移到了勃艮第，更何况还有维泽雷地方的修士们的努 
力。这个故事中所有的历史因素均与罗讷河两岸地区有着联系。 
如果没有法国圣德尼修道院及其集市和圣迹，那么，我们就不会有 
诗文《査理曼的旅 程》： 《査理曼的旅程》是一部根据圣物史加 
工而成的幽默作品，它无疑主要是写给去集市的顾客，而不是写给 
去修道院朝圣的 香客； 我们也不会有以更严肃沉闷的语调叙述一 
个相关主题的《弗路凡特》这部 作品； 很有可能就没有其他许多史 
诗：在 这些史诗的背景上该修道院占据突出地位，都有加洛林 
诸王公的形象。在这个修道院的围墙内，虔诚地保存着对这些王 
公的记忆。最后，我们显然还没有提到，在以査理曼为主题的详细 
描述中，卡佩诸王的伙伴及其顾问这个庞大的群体所起的作 
用。 

然而，在许多作品特别是最早期的一些作品中，很难发现其中 
有修道院影响的痕迹，至少很难发现形式上一致而持久的影响。 
《纪尧姆之歌》、《康布雷的拉乌尔》以及《洛林人》故事全集，就是这 
类作品的典范。有人认为《罗兰之歌》本身与到孔波斯特拉①的朝 
圣有关，如果此种假设能够成立，那么，人们可以看到，《罗兰之歌》 
中提到了众多圣徒和西班牙，但独不见圣詹姆斯和有名的加利西 
亚圣堂位列其中，这难道不是奇怪之事吗？在一部被认为是在修 


①孔波斯特拉 （Compostela), 西班牙地名，以圣詹姆斯的墓为朝圣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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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鼓励下写成的作品里，我们怎样解释诗人所表现出的对修道院 
生活的强烈鄙视呢？ ® 此外，如果说，在理论上史诗故事中所使用 
的所有真实细节无疑可以征之以档案柜和图书馆，那么也只是零 
零星星地见之于一些文件中，其他许多细节都没有保留下来。在 
内容上取此去彼，需要比较剔选，付出很大的劳动。简言之，这种 
需要渊博知识的工作，不符合当时的思想 习惯。 最后也最为重要 

的是，设定每一部史诗都是由一对教学搭档-个受过教育的 

教士作为教师，行吟诗人作为善于学习的学生——编成，实际上是 
不想解释这些作品中与历史真实并存的错误。 

虽然编年文献质童平庸，如同人们正确认识到的宗教团体的 
宗教外传一样，充斥着稗史和伪造——即使排除我们所知道的行 
吟诗人记忆中的异想天开，以及他们乐于对任何主题的添油加 

醋-但是，以编年史或文书文献构建的最坏的故事所造成的错 

误，几乎不到最真实的史诗所犯错误的四分之一。不管怎样，我们 
还有进 一步的 证据。大约在12世纪中叶，曾先后有两位教士以极 
其接近史诗的风格写成了一部以历史为主题的法文诗，这个历史 
主题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来自一些手稿。当然，无论是瓦斯的 
((魯的传奇》®，还是伯努瓦•德 • 圣莫尔的《诺曼底公爵史》，都免 
不了有传奇故亊或各种混乱，但较之《罗兰之歌》，却是准确度很高 


① V . 1880— 1882. 这些评述最为引人注目，因为<罗兰之歌 J 中将这些话借大主 
教之说出 • 璽然格利高里改革还没有超«这一步。 

② 瓦斯 ( W ace ， 约1100—1174年），盎格鲁-诺曼语作家，此处提到的 t 鲁的传奇》 
是他的两部诗体编年史之一（另一部为 《布鲁 特传奇 》) ，是奉英王亨利二世之命而 
作。——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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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杰作。 

所以，必须承认，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11世纪晚期和12世 
纪初期的行吟诗人在进行创作时，不可能从编年史或档案记载中 97 
获得史诗的要素，甚至间接地获得这些要素。®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故事是以一种更早的传说为基础的。事实上，这一长期被 
奉为经典理论的假说，只是因为这些故事过分常用的模式而一直 
受到怀疑。这一观点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史诗始自某些与历史事 
件同时代的短歌，这些史诗慢慢地 、一 般说来是很不成熟地将这些 
原始短歌 （ cantilenae ) 拼凑在一处，首尾衔接地组合成史诗。简 
言之，最初是民众心灵自发产生的感受，最后才是文学上的创造尝 
试。这一观点虽然因其简单明了而非常有吸引力，但却经不起严 
格的推敲。可以肯定，所有的史诗并不都是同样产生的，其中有些 
不乏生硬拼凑的痕迹，但是任何人如果不带任何成见地虚心阅读 
《罗兰之歌》，怎会否认这是出于一个人的创作，而且是一位了不起 
的人物的创作呢？怎能否认这个人的艺术标准——这些标准并不 

属于他个人-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观念，而不是苍白地反映 

已消逝了的短歌呢？从这种意义上，认为英雄史诗“产生，，于11世 
纪末，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即使是在一个诗人具有天赋才华的比 
较罕见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忘记《罗兰之歌》的韵律之美是何 
等卓尔不凡——他难道不也是照例尽可能地使用了历经数代人而 
流传下来的这些主题吗？ 


①这里可能有一个例外。人们有可能在《路易的加冕礼》这部史诗中，找到使用 
编年史记载的证据。 Cf. Schladko, in Zeitschri ft fUr die franzosische Sprache * 1931, 
p.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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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我们了解到封建时代的人们对往昔兴趣盎然，并以聆 
听往昔故事为娱乐时，我们还会对讲故事的传统经历几个时代而 
流传下来感到大惊小怪吗？凡有漫游者驻足的地方都是讲故事的 
好去处，如集市和那些脑子里装着诸多诗歌的香客和商人旅行的 
路途上。根据一份偶然发现的文件，我们知道远途经商的德国商 
人把某些德国传说带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 那么，有什么理 
由认为法国人就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沿着熟悉的商路，在携带着他 
们的布匹和香料货物旅行的同时，将大量英雄诗方面的主题，或者 
仅仅英雄的名字，向外传布呢？毫无疑问，正是这类旅行者以及香 
客所讲的故事，使行吟诗人了解了东欧的地理名称,使北欧诗人熟 
悉了地中海岸边橄榄树的婆娑风姿。英雄史诗带着对异国风光的 
天真情趣，以及对本地景物的委婉的藐视，极富想像力地将地中海 
边的橄榄树栽植到了勃艮第或皮卡第的山顶上。 

虽然修道院可能并不经常鼓励写作传奇故事，但多少为传奇 
故事的发展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首先，修道院经常接待来往 
的旅行者们。其次，通常修道皖都拥有能够唤起历史记忆的文物 
遗产。最后，修士们对讲故事总是乐此不疲。以恪守戒律者如彼 
得•达米亚尼的见解，修士们是沉迷于讲故事的最早的关于 
査理曼的轶事趣闻，是由圣加尔修道院于9世纪记载下来的。位 
于塞尼 （ Cenis ) 山路上的诺瓦莱萨修道院的编年史编成于11世纪 
初，其中有很多与这位著名皇帝有关的传奇故事。 


① 77uWreA 站 g “ 前言； cf. H. J. Seeger, Westfalens Handel, 1926,p. 4. 

② De perfect tone monachrorum * in Migne. P. L.» CXLV, col.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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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千万不要认为所有的历史传说均来自修道院。显贵家 
族有他们自己的传说，这种传说必定产生了不止一种准确或歪曲 
了的历史记录。而且人们乐于在城堡的大厅中谈论其先祖，就像 
教士喜欢在修道院的拱廊下谈论先辈一样。我们碰巧了解到，洛 
林公爵戈弗雷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招待客人时讲述査理曼的 
趣闻轶事。 ® 我们能假定此种习惯为洛林公爵一人独有之情趣 
吗？此外，在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查理曼这位伟大的加洛林帝王 
的两副十分矛盾的形象。《罗兰之歌》几乎是以宗教般的虔敬笔触 
刻画了这位杰出的帝王，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其他许多史诗把 
他描绘成一个贪婪、痴迷的老头。第一副形象与教会历史编纂学 
相一致，也符合卡佩王朝鼓吹宣传的 需要； 在第二副形象中.我们 
几乎可以察觉到反君主政体的封建贵族的画 外音。 

轶闻趣事很可能以这种方式世代相传，而不一定以诗歌形式 
流传。但是，这些史诗毕竟产生了。但从何时产生的呢？这一问 
题几不可知。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法语只是由于被视作拉丁语 
的一种讹用形式，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被提高到文学语言的 
地位。英雄史诗的某些因素是否早已渗透到乡村史诗 （ r/uJWOTM 
rustiques >这种用方言写成的诗歌中呢？早在9世纪末，奥尔良的 
一位主教就认为必须在他的管辖区内的教士中禁止这种乡村史诗 
的传播。对此疑问，我们将永远不得而知，因为乡村史诗产生在一 
个文人极难注意到的环境中。如果不使这个见解过于牵强的话， 
那么可以断言，最早提及史诗体诗歌的材料只是在11世纪才出 


① Peter Damiani. De elemosina ， c. 7 ， in Migne. P. L. » CXLV» col.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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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经过漫漫长夜之后，这‘种证据的突然出现似乎清楚地说明，韵 
文史诗故事并没有在很早的时候发展起来，至少没有大量地发展 
起来。此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部分旧诗歌中，拉昂通常是 
99加洛林诸王的 宅邸; 《罗兰之歌》恢复了艾克斯拉沙佩勒（亚琛）的 
真正地位,但似乎是由于传说者的疏忽，它似乎无意中仍带有拉昂 
传说的某些痕迹。这一现象只能出现于10世纪在“蒙洛翁” 
( Mont - Loon ) 真正起到名副其实的作用时候。再迟些时候或早些 
时候，都无法解释它。 ® 所以从各种迹象来看，正是在这个世纪 
里，叙事史诗的主题确定下来，如果说还没有采用诗的形式，那么 
至少也已具有接受诗体形式的完全成熟的条件。 

此外，史诗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只愿追述往事。几乎只有十 
字军运动立即被认为值得作为史诗主题对待，原因是十字军运动 
具有激发人们想像力所需要的一切内容，而且它将11世纪以来人 
们在诗歌中所熟悉的某种基督教英雄气概传至现在。这样一些有 
关时事的作品，使行吟诗人有机会对富有的庇护人略作敲诈。阿 
德尔地方的阿尔努夫因为不肯给一位行吟诗人一条深红色的紧身 
裤，他的名字便被从《安条克之歌》上勾销。®但是，不管贵族们听 
到有人为其歌功颂德时如何得意洋洋，也不管诗人们有可能从这 
种作品中获得多大的好处，除非当时的战争发生在圣地巴勒斯坦， 
那么照例不会有任何人以这种方式为之大唱 赞歌。 这是否像加斯 


<D Cf. F. Lot in Romania, 1928, p. 375 1 关于以上所述全部内容，参见该作者 
的系列文章. 

② Lambert of Ardre ， Chronique de Guines et d y Ardre , c . CXXX , ed . 
Menilglaise * p .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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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 • 帕里斯书中所写的那样，意味着“史诗的酝酿期”中止于法兰 
西民族形成之时呢？这一说法本身是非常不可信的，因为它是以 
这样的假定为基础 ：即与 9 — 10世纪相关的故事都已迅速采用了 
诗歌形式一-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真实情况无疑是，由于那个时 
代的人们对过去的时光充满敬意，所以除非在他们的思想中赋予 
古代事物以相当威望，他们便找不到灵感。1066年一位行吟诗人 
伴随诺曼武士到达黑斯廷斯，当时他吟唱什么呢？他唱的是“査理 
曼和罗兰”。大约在1100年的一场小规模的地方战争中，另一位 
行吟诗人先于勃艮第匪盗来到此地，他吟唱什么呢？ “祖先的丰功 
伟绩”。①当11、12世纪的重大冲突业已隐退到时间的帷幕之后， 
对过去的兴趣仍然存留，但它从另外的表达方式中得到满足，这就 
是历史，它有时虽仍被诗韵化，但却从此以书面文献为基础，因此， 

它所受传奇故事的侵害也大为减少了，这样的历史著作取代了史 
诗传奇。 

封建时代对历史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迷恋并非限于法国，乃是 
整个欧洲共有的现象，但其表现方式不同。 

我们回顾日耳曼各族的历史时发现，日耳曼人有以诗歌颂扬1 00 
英雄们丰功伟勋的习惯。此外，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的日耳曼人中， 
却如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似乎有两类赞美战争的诗歌并存。 

一类诗歌献给古代人物，有时献给神话中的 人物; 另一类则是赞颂 
仍然健在或刚刚死去的首领的光辉业绩。所以自10世纪起，开始 
了一个人们几乎完全不写作、极个别情况下仅用拉丁语写作的时 


① Miracles de Saint Benoit * ed. Certain, VIII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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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在这几个万马齐喑的世纪里，能够证明德国领土上有古代传 
奇故事流传下来的，几乎只有惟一的一本拉丁版作品——叙事诗 
《瓦尔塔里乌斯》 —— 与一些移植到北欧国家的题材。在这些北欧 
国家，民间文学方兴未艾。但是传奇文学并没有消失，也没有失去 
其魅力。1057至1065年在班贝格 （Bamberg) 教区任职的冈特主 
教更喜欢（如果我们相信他手下的一位教士的记载的话）阿提拉和 
6 世纪灭亡的东哥特古王朝阿马凌斯王朝的故事，而不是圣奥古 
斯丁的著作.甚至有可能他亲自以这些世俗题材“写成诗篇”,但此 
处的文献记载很模糊。①所以在他的辖区人们始终对久远的先王 
们的冒险故事津津乐道。他们无疑还坚持用民众语言吟唱先王们 
的业绩，但这些诗歌却没有一首流传下来。1077年之后不久，科 
隆教区的一位教士用德语诗写的大主教汉诺传记，在更大程度上 
属于使徒传记，而不是意在广大听众的叙事文学。 

法国的史诗故事出现后将近一世纪，朦胧的纱幕才被揭去。 
这时仿照法国史诗故事所作的作品，或仿照以同样的材料写成的 
更晚时期的著作写成的作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已使德国民众习 
惯于欣赏以方言配诗的伟大的壁画。以近似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史诗形式写成的第一部民族素材的英雄诗，直到12世纪末才出 
现。正如法国一样，德国人也从传颂数世纪的冒险故事中寻找主 
题，同时代人的伟大功绩则留给编年史家和拉丁诗人去记载。有 
趣的是，德国的诗歌叙述更为遥远的往事。恩斯特公爵的《诗歌》 


① C. Ermann, in Zeitschrift fiir deutsches Altertum , 1936, p. 88 and 1937, 
V.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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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例外，它描述的是11世纪早期的事件，但将事件歪曲得不成 
样子。 

在其他英雄诗中，纯粹的传奇故事和仍然完全属于异教范畴 
的奇异感与蛮族人侵时代的陈旧往事交织在一起，但是这些蛮族 
入侵活动通常已从夸大的近似于世界大灾难的地位上，贬到了平 
凡的人际怨隙的水平。在整个这类文学中可以指出21位与历史 
人物彼此相符的人物，包括自375年死去的哥特国王到575年死 
去的伦巴第国王时代的历史 人物。 那么，是否偶尔也有晚些时候 
的人物出现呢？在《尼布龙根 之歌》 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位 
1() 世纪的主教巧妙地将他本人插人了非常明显地属于不同族类 
的一伙人中。在这伙人中，与阿提拉、狄奥多里克大帝以及莱茵河 
岸的勃艮第诸王同时出现的，是西格弗里德、布伦希德等虚幻的非 
历史人物。但这种移人似乎只是插曲，大概是受教会或地方势力 
影响的结果。可以肯定，如果诗人们是从那些处理书面文件的教 
t 那里得到他们的写作主题，那么就不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德 
国修道院并不是由蛮族首领建立的，所以，如果编年史家要就阿提 
拉甚至“暴君”狄奥多里克创作宏篇巨作，那么对他们的描述显然 
要比史诗对他们的刻画要晦暗些。 

有什么比这种反差更明显呢？法国文明在中世纪早期的熔炉 
中已经在深层上被賦予了新形式，她的语言作为变异出来的语族， 
是非常年轻的。她能寻找到的最遥远的传说也不超过加洛林王 
朝。（据我们所知，仅有一部史诗《弗路凡特》提到墨洛温王朝.我 
们看到，《弗路凡特》属于相当晚的作品。这一作品大概是在圣德 
尼修道院学识丰富的教士直接授意下产生的一批作品中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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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另一方面.德国却吸收了非常古老的原始资料作为其故事的 
源泉，因为各种故事、也许还有诗歌的涓涓细流虽然长期在地下潜 
流暗淌，但却从来没有断流。 

卡斯蒂尔的例子也同样有启发意义。在那里人们对往事的渴 
望与其他地方同样强烈。但在收复后的土地上，最古老的民族往 
事也是相去不远的事件。其结果是，行吟诗人们并没有照搬外国 
模式，而是从记忆犹新的事件中获得了灵感。熙德死于1099年7 
月10日，《熙德之歌 》（ Poem of the C.id ) 大约创作于1150年，是 
歌颂最近战争中的英雄的全部说唱作品 （caviares >中惟一流传下 
来的作品。 

意大利的情形更值得注意。意大利没有民族史诗，似乎从来 
tli 没有过一部史诗问世。原因何在呢？想用几句话解答如此困难 
的问题，将是轻率至极的。但有一种解释值得提出来。在封建时 
代，意大利是这样的少数国度之一.•在这些国家的贵族、当然还有 
商人中，具备阅读能力的人为数众多。如果说对往事的情趣没有 
通过诗歌表现出来，也许是因为人们在阅读拉丁文编年史著作时 
己获得了满足感的缘故吧？ 

史诗在其能够发展成长的地方，对人们的想像力产生了重大 
影响，因为史诗不像书面作品那样仅仅针对视觉，但它的优点在 
于，它有人类发音语调所产生的各种亲热感，反复吟唱同一主题甚 
至同样的两行诗会对人们的心神产生影响，我们不妨问一下当代 
的政府，电台是不是一种比报纸更有效的宣传媒介呢？诚然，上层 
社会真正以传奇故事作为消遣，主要是从12世纪末叶开始，而且 
局限于此前最有教养的社会圈子里。骑士们可以从骑士文学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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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多的和最辛辣的典故，嘲讽胆小懦弱的怕 死鬼； 稍后一些时 
候，一伙塞浦路斯贵族以身示范，演出了《列那狐传奇》中的角色， 
很像距我们时代更近些时候，某些社会团体的人们模仿巴尔扎克 
小说中的主人公来娱乐一样。®无论如何，从法国英雄史诗兴起 
的最早时期—— mo 年-——以前，贵族们就喜欢给儿子取名为奥 
立弗和罗兰，而加尼隆之名，由于带有邪恶的痕迹，从来再没有人 
使用过。®有些时候，人们像对待真实文献一样地提到这些故事。 
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著名首席法官雷纳夫 • 格兰维尔是饱览群 
书的一代人杰，但有人问他，与诺曼人的诸位公爵相比法国国王何 
以长期积弱时，他把原因归咎于从前“几乎摧毁”法国骑士制度的 
战争。他引用了《戈尔蒙之歌》和《康布雷的拉乌尔》的故事作为依 
据。®这位了不起的大臣必定是通过阅读这种史诗学会了省思历 
史。英雄史诗所表达的生活观念，在许多方面仅仅是公众生活观 
念的 反映: 在每一部文学作品中 ，一 个社会都在考虑着自己的形 
象。而且，伴随着对陈旧经历的记忆——虽然这些记忆已被歪曲 
且极不完整 -一 真正来自往昔历史的传说已经积淀下来；我们将 
一再遇到这些传说的遗迹。 


① Histoire de Guillaume le Marechal , ed. P. Meyer, I ， v. 8444 et seq.\ Philip 
of Novara» Memoires-, ed. Ch. Kohler t c. LXXIIj cf. c. CL et seq. 

② 也许应顺便指出，对于这个名字消失过程的研究，显然还无人问律，而这种研 
究显然可以为确定有关罗兰传奇故事的年代，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 . 

③ Giraldus Cambrensis, De principis instructione ♦ dist. Ill, c. XII ( Opera , 
Rolls Series ， VIII ， p. 258). 



第七章.封建社会第二阶段 
的思想复兴 


1 新文化的一些特点 

11世纪法国伟大史诗的出现，可以视为下一个时代文化大发 
展的预兆之一。“12世纪文艺复兴”是人们经常用来形容这一运 
动的习惯用语；从字面上，“文艺复兴”这个词容易使人认为仅仅是 
旧事物的复生，而不是新事物的发展，但由于在该词之前加了“12 
世纪”这个必要的限定，所以，假若不是过分严格地从年代学意义 
上来理解这个词，那么这一习惯表述是站得住脚的。尽管这一运 
动只是在12世纪中叶才全面展开，但正如与之相伴的人口和经济 
的变化一样，这一文化运动在1100年之前的二三十年间已经初露 
端倪。这是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仅举几个事 实：坎 特伯雷 
的安塞尔姆 ①的哲 学著作，意大利第一批罗马法教师及其论敌宗 
教法学者的法律著作，沙特尔各学校开始进行的严肃的数学研究. 
都属于这个时代。思想领域发生的这场革命，并不比人类活动的 


①安塞尔姆 （Anselm of Canterbury , 约1033 .丨 109) ,坎特伯雷大主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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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领域内发生的革命更彻底。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在心态上的许 
多方面，虽然与第一阶段非常相似，但它已具有某些新思想的特 
点，我们必须尽力搞清楚这些新思想特点的影响。 

在经济地图上，各地区的交流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展得同样 
显著。希腊和阿拉伯的著作，特别是阿拉伯著作（虽然这些著作大 
部分只是注解希腊思想）的大量翻译，以及他们对西欧科学和哲学 
的影响，证明一种文明正在获得更为灵敏的触角。在翻译者中有 
--些人是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商侨团体的成员，这并非偶然。在 
欧洲的中心，古老的凯尔特传奇故事从其起源地向东传播，开始将 
其神奇的魔力注人法国传奇作家的想像力中。同时法国创作的诗 
歌 -一 用更新的手法创作的旧的英雄传奇或故事——在德国、意 
大利和西班牙被人们效仿学习。博洛尼亚、沙特尔和巴黎等新的 
学术中心成为伟大的国际学校，“雅各梦中的梯子通向了天堂”。① 
罗马式艺术就其超越无数地方多样性的普遍性而言，主要表现了 
众多小的势力中心相互影响形成的一种文明共同体。另一方面， 
哥特式艺术却是向外输出的艺术形式之一，这些艺术形式（当然是 
因地制宜）的向外传播同样广泛，因为它们正从有着明确界限的中 
心地带，即法国的塞纳河到埃纳河之间的地区，或者说勃艮第的西 
多会诸修道院中向外扩散。 

修道院院长吉伯特•德 • 诺让（生于1053年）在他那本写于 
1115年前后的《忏悔录 K Confessions )中，对他一生早年和晚年 


① John of Salisbury in H. Denifle and E. Chatelain, 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ts f I» pp. 18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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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的社会状况做过比较，“我出生前不久和我的童年时代，教师 
极度缺乏，在小城镇里实际上不可能找到任何教师，甚至在城市里 
也几乎难以找到。就算偶尔能找到吧，他们的学问也很贫乏，甚至 
不能与今天微不足道的流浪学者的学问相提并论。 ”®12 世纪的教 
育无疑已有长足进步，质量已大幅度提高，在不同社会等级中也普 
及得多。超越于以前的是，这时的教育以仿效古代榜样为基础，虽 
然古代教育也许还没有受到人们更多地尊崇，但已为人们更深刻 
地理解和感受到。这种理解和感受的程度非常深刻，在一些处于 
教士统治边缘区的诗人，如莱茵河边上的著名的大诗人 
(Archipeota ) 中，出现了一种与前一阶段精神风尚大不相同的异 
教道德思想。这种新人文主义多半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我们是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沙特尔的伯纳德经常重复这一格言，说 
明那个时代比较严肃的思想家们怎样感激古典文化的恩泽。 

这种新的精神风尚已开始渗透到世俗社会。香槟伯爵亨利 • 
勒 • 利伯拉尔阅读过韦格提乌斯和瓦勒里乌斯 • 马克西姆®的原 
著;安茹伯爵杰弗利•勒 • 贝尔为了改进城堡建筑，也开始翻阅韦 
格提乌斯的著作。这样的统治者已不再罕见。③然而，这样的兴 
趣常常受到教育程度的妨害，教育仍然极不发达，以致人们难以读 


① Histoire de sa vie , I ， 4; ed. G. Bourgin ， pp. 12 — 13. 

② 韦格提乌斯 （ Vegetius) 是罗马帝国时期 （ 4 世纪）的军亊 专家； 瓦勒里乌斯•马 
克西姆 (Valerius Maximus 〉 是罗马帝国早期（创作年代为公元 20 年前后）的历史学 
家。——译者 

③ D’Arbois de Jubainville ， Histoire des dues et comte de Champagne ^ III, 
p. 189 et seq. , and Chronique des comtes d y Anjou-, ed. Halphen and Poupardin, 
pp. 2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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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用学术语言写成的著作，洞悉其中的奥秘。但是这并没有妨碍 
他们寻找一个出路。以吉讷伯爵鲍德温二世(卒于1205年）为例。 
这位皮卡第贵族既是猎手、酒徒，又是有名的嫖客，他谙熟于吟唱 
史诗传奇，又具有朗诵粗俗的韵文故事 （ fabliaux ) 的秉赋，他虽 
是“文盲”，但他并不是仅以英雄传奇或滑稽故事娱乐消遣。他找 
到教士与之对话，然后给他们讲祖先的“浑邪” 掌故； 这种谈话方式 
受到至少一位皮卡第教士的喜欢，他从这些涉猎广泛的谈话中获 
益匪浅，因为他运用由此获得的神学知识同他的教师们进行辩论。 
但他并不仅仅满足于玩弄辞令，他还让人将几本拉丁文著作译成 
法文，以便让人为他朗读，•在这些著作中，除了 《歌 之歌 》 （Songs 
of Songs ) 、《福音书》和《圣安东尼传 》 （Life of St . Anthony ) 
外，还有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 Phys.cs )大部及罗马语法学家索 
利努斯的古老的《地理学)。®所以，为适应新的需 
要，几乎欧洲各地都产生了方言文学，这种方言文学虽是为了适应 
俗界人士的需要，但并非仅仅是供其消遣。如果说起初这种文学 
几乎全部是由拉丁文原作的译文组成，那么它却开启了一个完整 
的传统之门，尤其是开辟了一条通向真实历史的途径。 

诚然，用方言记述的历史在许多年间仍然保留着诗歌形式和 
旧的史诗故事风格，但13世纪最初几十年产生两类新的历史作品 
之前，还没有出现散文这种写实文学的自然工具。这一时期产生 
了两类新的历史作 品：一 是两个人的回忆录，这两个人既非行吟诗 
人又非教士，他们是大贵族维拉杜安和小骑士罗伯特•德•克拉 


① Lambert of Ardre , Chronique , c . LXXX , LXXXI , I . XXXVIII , LXXX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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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是为启蒙一般民众特别编辑的汇编作品《罗马人的功绩》 
(Deeds of the Romans ) 、中肯地自称为概略的《法兰西全史》 
(The Whole History of France ) 以及以《世界编年记》 
(Universal Chronicle ) 著称的萨克森作品。几乎没经过多少年， 
先是在法国，接着在低地国家和德国，一些用方言写就的证书文件 
开始岀现（这些证书文件开始时为数极少）。这使得参与契约的各 
方.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就能明 白一个 契约的含义。行动和语言 
表述之间的隔阂正在逐渐缩小。 

同时，著名的统治者们如安茄家族、香槟伯爵、德国的韦尔夫 
诸侯的文化气氛浓郁的宮廷，也逐渐迷上了全新的神话和幻想文 
学。英雄史诗为了适合当时的情趣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形式.而充 
满了增加的奇闻轶事，但它肯定还没有失去其魅力。不过，随着民 
众记忆中真正的历史逐渐取代史诗，起源于普罗旺斯或法国北部 
的新诗体突然绽现出来，并迅速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 

浪漫传奇是新诗体之一，是纯粹凭想像创作的作品，这种想像 
中的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是对一个从根本上说来仍很好战的社 
会的爱好的迁就;但从这时起，这些行为的背景通常却是神秘仪式 
和妖术行为的天地。不借助于历史真实性而逃遁到幻境中去，这 
一点反映了这个时代过分讲究感觉作用，将文学想像中的虚构和 
对真实亊件的描述割裂开了。 

当时盛行的另一种诗体是短篇抒情诗。最早的抒情诗几乎与 
英雄史诗一样历史悠久，但这个时代抒情诗的创作，数量上日新月 
异，设计上日益精巧。因为日益发达的审美意识越来越重视风格 
的新颖，乃至在当时就已达到了矫揉造作的极致。这个时代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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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令人愉快的自负。克雷蒂安•德•特鲁瓦$被誉为12世纪法 
国人最优秀的说书人，一位堪与之媲美的说书人就是以这样的自 
负称颂他的记 忆力； 他觉得对他的任何赞誉都不及说“他已经将法 
国语言应用得得心应手了”。 

特别重要的是，浪漫传奇作家和抒情诗人都不再仅仅满足于 
描述人们的 行为； 他们已经试图严肃地剖析（虽说做得略显笨拙） 
人们的情感了。甚至在战争故事中，旧史诗中受人喜爱的特 
色-——军队的冲突，已经让位给仅有两位斗士参加的马上枪术比 
武。整个新文学的发展趋势是恢复个人的地位；它鼓励思想习惯 
向更为内省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方向上强化秘密忏悔这一宗教活 
动的 作用。 秘密忏悔曾长期限于宗教界，而在12世纪巳在俗界获 
得广泛传播。1200年前后上流社会人们的许多特点很类似于几 
代前的 祖辈： 他们同样地崇尚暴力，同样地情绪无常，同样地痴迷 
于超自然力量。最后的这一个特点（它表现为邪恶的精灵附体)可 
能更多地受到了二元论者的影响，当时特别盛行的摩尼教异端甚 
至以它的二元论教义影响到正教。但这时人们在两个方面上与其 
先辈大相径庭 ：他们 所受的教育更为优良，自我意识也更强。 

2 自我意识的成长 

自我意识的成长的确从独立的个人扩展到了社会本身。11 


①克雷蒂安 • 德 * 特鲁瓦 (Chr6tien de Troyes ， 活跃于 1160— 〗 181 年>，法国诗 
人，以五首 描写阿 瑟壬的 传奇故事诗而闻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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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下半叶促使人类意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动力，曾是通常被称 
为格利高里改革的伟大的宗教“觉醒”运动。由于格利髙里七世是 
该运动的领袖之一，故名。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运动，在这场运动 
中，从民众心灵深处产生的思想观念，与教士特别是修士中培养起 
来的对古代文献的真诚渴望交汇在一起。世俗民众和修道院的狂 
热分子中都有人坚定不移地拥护这个观点，即神父一旦犯有不洁 
之罪，就失去了掌管教会圣礼的资格，而且他们比神学家们更激 
进。格利高里改革是一场影响异常深远的运动，毫不夸张地说，拉 
丁基督教的明确形成就由此 开始； 东西教会的最终分裂发生在这 
个时期，决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这种精神风尚的革命性超出当 
时人们的认识，虽然它的表象多种多样，但它的本质可以用几句话 
来概 括：在 神圣社会和世俗社会至此一直纠缠不清的世界上，格利 
高里的改革宣布，教会具有独特性质，负有极端重要的精神 使命； 
它所力求做到的是将教士与普通信众分别开来，并将教士置于普 
通信徒之上。 

自然，最严厉的宗教改革家几乎都不是理性生活之友。他们 
不信任 哲学。 虽然他们为修辞学的魅力所折服，但对它又十分藐 
视。圣彼得 • 达米亚 尼说： “我的语法是基督。”但他的变格、变位 
却做得非常准确。他们认为，修士的本分不是进行研究，而是做忏 
悔，自圣哲罗姆时代以来，不只一位基督教徒既钦慕古代的思想或 
艺术，又注意禁欲宗教的要求，因而使心灵备受折磨。在两种忠诚 
分离的戏剧性亊件中，宗教改革者中的狂热分子站到了不妥协的 
教士一边，他们不赞成阿伯拉尔认为异教哲学家是“被上帝赋予灵 
感”之人的观点，而支持赖彻斯堡的格霍的观点，认为异教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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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在他们的改革运动及其被迫进行的反对 
世俗政权、特别是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斗争中，宗教改革家们又不 
得不赋予其理想以理性形式，去进行辩论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 
所以从前只能由少数学者 if 论的所有问题立即成了当时的主题。 
据说在德国，即使在市场上和作坊里，人们都在朗读（或让他人为 
其朗读）教士们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写下的著作，自由地讨论诸如 
国家的目的、国王、教皇和人民的权利等题目。®其他国家在这类 
论战中虽还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但其影响无处不在，人类事务又 
重新成为反省的主题。 

还有另一种力量促进了这种决定性的变化。在一个每位活动 
家都必须有点律师才华的年代里，法学的复兴(在后一章我们将加 
以考察）已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现实生活是 
可以有条不紊地加以描述并可以有意识地加以设计的。但新的法 
律教育所产生的更为现实的效果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来。首先， 
它反复向人们灌输这种习惯 ：不管 讨论任何题目，辩论都按照推理 
进行。以这种方式，它便与在其他一些方面与之密切相关的哲学 
思辨的进步联系起来了。诚然，一个圣安塞尔姆式、阿伯拉尔式或 
彼得 * 隆巴德式的人物所写的逻辑学著作，可能只为几个人所理 
解，而且几乎全部是教士。但这样的教士通常是涉入俗界事 务的： 
达瑟尔的赖纳德曾经是巴黎各学校的学生、神圣罗马帝国的掌玺 
大臣、后来的科隆大主教，就是这位赖纳德曾在许多年里指导着德 


① Manegold of Lautenbach, Ad Gebehardum liber in M. G. H. ♦ Libelli de lite ， 
I ， pp. 3] 1 and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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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 政策； 斯蒂芬 • 兰顿曾是一位教士-哲学家，在失地王约翰统 
治时期，就是他领导了英国贵族的起义。 

此外.接受一种思想运动的影响而又不以非常明显的表象展 

现出来，也是非常可能的。如果把两份契约-份注明是公元 

1000年前后，另一份注明12世纪最后几年放在一起加以比 
较，你几乎总会发现，第二个契约更为明晰、准确，语言逻辑更趋合 
理。自然，即使在12世纪里，来源不同的文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 
城市特许状是因精明有余而教养不足的自由市民的要求而制定 
的，一般说来，它比（假 定说〉 一位巴巴罗萨 ® 式君王的有教养的大 
臣们的精良之作要逊色得多。但就整体而言，封建时代两个阶段 
上的差别非常明显。在封建社会第二阶段，人们的表达方式与想 
要表达的思想之间的脱离已不复存在。到12世纪末，活动家们已 
经掌握了比其前辈们更为有效的思想分析方法，在思想和行为的 
关系（这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 题目） 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具有重要 
意义的事实。 


①即红 胡子腓 特烈。一一_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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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惯法的优势地位 

在9世纪初的前封建欧洲，如果一位法官必须说明法律是什 
么时，他将从何着手呢？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査阅文献。这些 
文献包括 ：罗马 法汇编——如果案件需要按罗马法 处理； 日耳曼各 
族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已逐渐全部形诸 文字； 最后是蛮族各 
王国统治者颁布的大量法规敕令。在处理上述法律文献已有明确 
答案的那些案件时，只须服从先例就可以了。但是事情并非总是 
如此简单。由于法律原本的缺乏，或者——由于像罗马法汇编那 
样卷帙浩繁 —— 査询不便，要査找的法规虽然可能源自法律典籍， 
但实际上只是由于惯例才为人知晓。对于这些实际上肯定颇为常 
见的案件，我们先暂且不谈。最严重的问題是，任何一本书都不可 
能包罗万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已经预示了封建主义人际 
关系的庄园内部关系，在这些文献中只是很不全面地涉及到，通常 
是完全未涉及到。所以与成文法比肩并存的，是一个已经产生的 
纯粹口传的习惯法支配的领域。在随之而来的时期，即封建制度 
真正建立起来的时期，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习惯法支配的领域越 
来越大，超越了所有界限而达到这样的 程度： 在某些国家它已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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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个法律领域。 

在德国和法国，这一变化达到了顶点。那里不再有立法存在。 
在法国，最后的“法规” 一 而且是一个抄袭来的法规-一-产生于 
884 年； 在德国，法规的产生似乎从虔诚者路易死去、帝国分裂时 

匕经 枯竭。充其量只有几位地方诸侯-位诺曼底公爵、一位 

巴伐利亚的公爵——零星地颁布了一两项适用范围相当宽泛的条 
令措施。有时人们认为法律的衰退是王室权力式微造成的。如果 
仅就法国而言，我们也许能够接受这一观点，但对于力量强大得多 
的德国君主，这一观点显然是不能成 立的； 而且居于阿尔卑斯山以 
北的萨克森王朝或萨利安王朝的那些皇帝们，在他们的契约状中， 
no 从未处理与个别案件无关的问题，但在他们建立的意大利国家中， 
却把自己树为立法者，尽管他们在意大利的权力肯定不会更强大. 
如果说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不再感到必须为不久前清楚系统地编 
纂的那些法规增加点内容，那么，其真正的原因是，这些法规本身 
已经无声无息地涅没无闻了。10世纪时蛮族法规像加洛林王朝 
的敕令一样，除了被随便提及外，逐渐不再被抄录或提到。如果说 
书记员们仍在装模作样地引证罗马法，那么在大多数场合下所提 
到的也仅仅是老生常谈或曲解的内容。若非如此，又有什么办法 
呢？欧洲大陆所有古老的法律文件均用拉丁语写成，而拉丁语知 
识实际上已为教士垄断。当时的教士团体已有自己的法律，这种 
法律越来越具有排他性。教会法以法律文献为基础，所以教会只 
关注仍继续被注解诠释的法兰克教会法规。学校里教授的就是这 
种教会法，而学校则完全被掌握在教士手中。世俗法在学校课程 
中无立足之地。当然，如果曾经有过某种法律职业存在，旧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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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知识就不会完全失传。然而这时期的诉讼程序并不需要辩护 
律师，领主就是法官。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法官均无阅读 
能力。这种态势很不利于成文法的继续存在。 

在法国和德国，旧法律的衰微和俗界教育的没落之间存在的 
密切关系，由相反方面的例证得到非常清楚的证实。在意大利，法 
律和教育之间的联系，早在11世纪就由一位外国观察者、德意志 
五室 的教士维坡绝妙地说明了。他说，在这个国家，“所有的青年 
人”——他指的是统治阶级的青年——“被送人学校辛苦攻读”的 
地方， ® 都有人在继续研究、概述和评注蛮族法、加洛林王朝教会 
法以及罗马法。同样，那些稀疏但反映出明显连续性的一系列法 
规的存在，证明了意大利立法活动的恒久。在盎格鲁-撒克逊英 
国，法律语言就是普通民众的语言，所以，正如阿尔弗烈德大王的 
传记作者所说，不识字的法官们可以让别人为他们读法律抄本并 
理解其中的含义。 ® 卡纽特大王之前的英国的统治者，已将习惯 
法整理成法典，并颁布敕令对习惯法加以修改。诺曼征服以后，似 
乎有必要让征服者、至少是他们的教士了解这些用他们读不懂的 
语言写成的法律文献的要义，所以，在不列颠岛，从12世纪初起产 
生了同时期海峡彼岸不知晓的事物——法律著述。法律著述虽系 m 
用拉丁语写成，但基本上是以盎格鲁-撤克逊资料为基础的。③ 

尽管封建欧洲各地存在着这种巨大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没有 


① Tetralogus ， ed. Bresslau* v. 197 gf seq. 

② Asser, Life of King Alfred * ed. Stevenson* c. 106. 

③ 同样，如我们所见，在西班牙的俗界人士中也保持着一定的教育水平，西哥特 
人的法典一直有人抄写和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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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本质特征的发展。在法律不再以书面语言为基础的地方， 
许多来源不同的旧法规还是以口头传播形式保存下来。反之，在 
仍然熟悉并重视旧的法律文献的国家，因社会的需要产生大量新 
的习惯法规，其中一些新的习惯法规补充了旧的法律内容，另一些 
则取而代之。简言之，在所有地区，都是由习惯法最终决定了前一 
时代法律遗产的命运。习惯法已经变成了法律惟一的有活力的源 
泉，甚至诸侯们在其立法中，也不过是要求对它加以解释而已。 

随着习惯法的发展，法律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蛮族占 
领的曾为古罗马辖区 ) 的大陆各行省，以及后来法兰克 
人占据的德国，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比肩定居的情况，最初造成了 
一种非常独特的法律混杂局面，这种局面甚至会使法学教授感到 
头痛。将法律应用到籍贯完全不同的两个诉讼者之间，必然产生 
各种困难，如果对此加以充分考虑，那么，从理论上讲，不管个人居 
住在什么地方，都该仍然遵从其祖先的法规。所以，里昂的一位大 
主教有段著名的评论 ：在法 兰克人统治下的髙卢，碰巧有五个人聚 
集在一起，如果他们——一位罗马人、一位萨利克法兰克人、一位 
里普利安法兰克人 、一 位西哥特人和一位勃艮第人——中间的每 
个人各自服从一种不同的法律，那是毫不足怪的。9世纪以后，任 
何一位蕃于思考的观察者都不会怀疑，以前因迫切需要而实行的 
那种法律制度，已经变成了可怕的累赘，与一种各民族因素几乎完 
全融合起来的社会所具有的形势越来越不协调。 

几乎从来不曾认真对待土著居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不知 
道法律属人制度 （the system of the personality of law )。 西哥特 
王国早在 65 4 年就蓄意废除了法律属人制度。但在仍然保留着这 




第八章法律之基础 


199 


些特别的成文法规的地方，这些法规所产生的抗拒力是很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2世纪初以前，多种法典并存时间最长的国家是 
学问之邦意大利，但即使在意大利，保留下来的法律属人制度也是 
面目全非了。当追溯法律条文的本源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时， 
便引人了这种 办法: 一个人无论何时涉人一桩法律案件，都必须详 
述他本人认为自己所遵从的 法律； 所以法律有时按照案件的性质 
随当事人的意愿变化。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从10世纪开始，112 
前一个阶段的文献已湮没无闻，它使一个全新的法律体系的出现 
成为可能。这个全新的体系有时被称作区域习惯法体系，但称之 
为群体习惯法体系则更为准确。 

每个人类群体，不管其大小，也不管其是否占有一个明确的地 
域，都想发展自己的法律传统。所以按这些群体活动的不同范围， 

人们依次从一个法律区过渡到另一法律区。让我们以乡村的聚合 
作用为例加以说明。农民的家族法通常主要遵循整个周围地区的 
同样规则。另一方面，农耕法则要与公社的特定惯例相一致。在 
他们负担的义务中，有一些是以佃户身份承担的，这些义务由庄园 
习惯法所规定，这个庄园的边界并不总是与村落农耕地的边界相 
一致。如果这些农民是农奴身份，那么另一些义务则涉及其人身 
地位，并为有关这个群体的法律所规定。这个群体通常是一个限 
定性的实体，由定居在一处受同一主人管辖的农奴组成。毋庸赘 
言，所有这一切并不损害各种契约或先例，有一些严格地限于个人 
来履行，有一些则可以通过家族链由父亲转到儿子来履行。即使 
在两个结构相似的相邻小社会团体中，虽然原先的习惯处理方法 
大致相似，但也会因这些习惯处理法没有形诸文字而不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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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走上异途。面对如此细致的区别，历史学家怎能不油然赞许 
编纂于亨利二世朝廷的《英国法论 》 （Treat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 一书的作者所作的发人深省的评论呢？他 说：“ 将王国 
内的法律和习惯全部地形诸文字，在今天是根本不可能的……这 
狴法律和习惯法已是汗牛充栋，混乱不堪。” ® 

但是最明显的区别还是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在一定地区内 
不同群体所遵守的法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家族性的相似。 
这种相似性通常扩大到更远的范围内。封建时代的法律为一些强 
大而又简单的思想观念所左右，这些思想观念有些是属于欧洲特 
定的社会团体，有些则为整个欧洲所共有。这些思想观念的应用 
性确实非常繁杂，但这种繁杂不是可以起到棱镜的作用，将发展过 
程中的多种因素分离开来，向历史学家提供特别丰富的社会材料 
吗？ 


2 习惯法的特点 

从根本上讲，这个时期的全部文明是因循传统的，所以封建社 
会第一阶段的法律制度是以这样的观念为基 础的： 从来之事物事 
实上都是天然合理的——虽然确实受到更髙道义的影响，但并非 
毫无保留地接受。尤其是教士阶级，面对一个其遗产远非与他们 
的理想相一致的尘世社会，更有充足的理由拒绝承认先例永远正 


① GIanville» Ck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regni Angliae , ed. G. E. Woodbine» 
New Haven (U. S. A. ) *1932 ( Yale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 Manuscripts, XIII)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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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兰斯的欣克马尔早就断言，如果断案不符合“基督徒的正义 
感”而被认为过于残忍，那么国王就不应按习惯来判决。教皇乌尔 
班二世于1092年给佛兰德伯爵的信中，解释了一种真正的改革热 
情在狂热追随者中所激发的格利高里精神，并将德尔图良（他在其 
生活的时代也是敢于打破传统的人）的一句话视为天然遗产而加 
以引用，他 说:“ 你不是宣称迄今为止你仅仅做了与这块领土的古 
代习惯相符的事情吗？然而你应该知道，造物主曾说 过：我 的名字 
是真理。他没有说，我的名宇是习惯。”①因此，可能存在“坏的习 
惯”。实际上，法律文献非常频繁地使用这些词语,但几乎总是针 
对事实上近期产生的或被认为近期产生的习惯，即许多修道院文 
献谴责的“那些可恶的新发明”、“那些闻所未闻的勒索”。换言之， 
某种习惯如果它是过于晚近才产生的，似乎就更应该加以谴责。 
不管涉及到教会改革还是相邻的两个封建主的争讼，往昔历史所 
形成的威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除非以更悠久更庄严的历史与之 
对抗。 

奇怪的是，在那些将任何变化都视为罪恶的人们的眼中，法律 
却不是不能改变的，实际上它是人们所知道的最为通变的事物之 
―。 这一现象首先应归因于这个事实，即法律并没有形诸文字，它 
既没有写进法律文件，也没有写进成文法。大多数法庭满足于单 
纯的口头判决。如果以后人们要求重述这次判决，那将怎么办呢？ 
如果法官们还活着,那么就去征询他们。在签订契约文件时，缔约 


① Hincmar, De ordine palatii , c. 21 ； Migne, P. L. , CLI, col. 356 (1092, 2 
Dec. ). Cf. Tertulian* De virginibus velandist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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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以某种手势，有时是重复使用常用的客套话，事实上是以一整 
套专门设计的程式加深对于不易记忆的契约要点的印象，使双方 
的意愿结合起来。意大利是个例外，在这里文字记载仍在互换的 
协议中发挥着作用，并且书写文契就是仪式中一个公认的因素。 
为了说明一块地产已经转让，契约书从一方手中转到另一方手中， 
而在其他地方则将一块泥土或一束稻草从一方转到另一方。在阿 
尔卑斯山以北，即使羊皮纸已有生产，也只不过是充当记 事纸； 它 
不曾有真正的价值，主要用于提供证人名册。因为归根结蒂一切 
都取决于人证，即使已用“黑墨水”加以记载，也是如此，更何况众 
多案件是没有用“黑墨水”加以记载的。因为记忆明显地有可能需 
要保留得更为持久遥远，记忆者必须更长久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所 
以缔结协议者经常随身将孩子带来。那么，他们是否担心孩童们 
心不在焉呢？于是他们用各种方法引起孩童们的注 意：打 一记耳 
光，给一份礼物，甚至强迫洗澡。 

无论问题是涉及特殊事务还是涉及习惯法的了般规则，记忆 
差不多都是习惯法的惟一维护者。被博马努瓦尔①视为易变、无 
定制的 （escoulourjante ) 人类记忆力，特别是我们称之为集体记 
忆的东西，是一种淘汰和改造的绝妙工具。因为这实际上仅仅是 
资料的世代嬗递，所以，如果不形诸文字，不仅容易产生在记忆事 
实时都容易犯的错误，而且还会误解他人的话而受到损失。如果 
封建欧洲像其他社会群体——比如说斯堪的纳维亚人一^ 1 一样， 


①雎力普•德•博马努瓦尔 (Phillipe de Beaumanoir ， 约1246 — 1296) ，贵族出 
身，行政官和法学家，主要著作《博韦人的习惯法》（约 1280-1283 编订）是一部较早的 
IH 法国法律的汇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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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一个专门掌管以往法律记录的阶级，那么事情也许不会太 
严重。但在封建欧洲世俗社会中，宣示法律者几乎没有谁定期承 
担过 此务。 既然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那么正如这些人中的一位 
所抱怨的那样，他们往往被迫按照“在他们看来任何可行的或由他 
们即兴想到的办法”办事简言之，裁判规程不是知识的表现， 

而是各种需要的反映。它力图模仿过去，于是不可避免地只是以 
对以往的不准确的理解为基础，因此，尽管封建社会第一阶段发生 
的变化非常迅速也非常深刻，但它自身却认为没有变化。 

此外，从一种意义上讲，归结到传统上的权威也有利于这种变 
化。因为每一个条例，特别是当它反复实施三四次后，都有可能变 
成为一个惯例.即使最初它曾是例外.甚或明显地不合法。9世纪 
的一天，威尔地方的王室酒窖里的酒告罄，圣德尼修道院的教士受 
命提供王室需要的两百桶酒。此后，每年向他们索求贡酒就成了 
一种权利，废除这项权利则需要颁布王室特许状。我们还知道，在 
阿德尔地方曾有一只熊，这只熊是当地领主的财产。当地居民喜 
欢观看熊与狗搏斗，承担为熊喂食的任务。最后这只熊死掉了，但 
封建主却继续征收面包钱。 @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许可以讨论， 
但它具有无可置疑的象征意义。许多税款就是这样作为慈善赠礼 
而产生的，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以此为名目。反之，停付了一些年头 115 
的地租或一度省略的臣服式便几乎不可避免地从旧习惯中消逝湮 
没。所以，这些实践行为被越来越多地用文字记载下来。研究古 


① Chron. ， inM.G. H. ， SS . ， XX ， p. 14; 整段文字都极为奇怪。 

②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 France « VI ， p. 541; Lambert of Ardre ， Chronique « 
c. CX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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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的人称这些古怪文件为“非伤害性契约状”。一位男爵或主教 
可以向修道院长请求 寄宿； 一位缺钱花的国王可以请求一个属臣 
的慷慨奉献。被请求者回答说，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应该 用白纸 
黑字详细说明，我答应此种请求，但它将不会产生一种使我受损害 
的权利。然而，除了对于有一定地位的人，这些预防性措施是很难 
得到应许的，并且只有势力相差不太大时才能奏效。这种习惯观 
念的一个十分普遍的后果是，在利益驱使下蛮横行为被合法化并 
受到鼓励。加泰罗尼亚就有这种习惯，当一种地产转让给国家时， 
则用一种带有讥讽语气的特别套话说，这份地产是与主人以“感化 
或暴力’’所享受的所有权益一起交出的。 

对往昔所作所为的重视，对于不动产权利制度产生了独特的 
影响。在整个封建时代，任何人都很少提及所有权问题，包括地产 
或某一职位的所有权》涉及这类所有权的诉讼案件则更少得多，也 
许除了意大利，其他地方从未有过。当事人所要求的几乎一律是 
“依法占有权” ( seisin , 德文是 Gewere ) 0 甚至在13世纪，卡佩王 
朝诸王时期的髙级法庭由于受罗马人的影响，在审判每一件有关 
占有权的案件时，都采取措施为“涉及所有权”即有所有权要求的 
诉讼案件保留一席之地，但都归于枉然徒劳。事实上，这样拟订出 
来的诉讼程序，似乎从未使用过。那么，这种著名的占有权到底是 
何物呢？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只要占有土地或某种权利就足以形 
成的那种所有权。这是一种由于时间的流失而变得神圣起来的所 


① E. de Hinojosa, El regimen sensorial y la cuestwn agraria en Cataluna % 
pf). 250 —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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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两位诉讼当事人可以为一块土地或一项司法行使权打官 
司。不管哪一方是这块土地或这项权利的当前持有者，如有一方 
能够证明他前些年曾耕种过这块土地或行使过司法权，或者还能 
够拿出更有力的证据，证明他的祖先曾经这样做过,那么这一方将 
获胜。为达到这一目的，在案件没有交付神命裁判或决斗裁判时， 
他可以援引“最遥远的人们记忆”作为规则。如果地契不能帮助记 
忆提供佐证，人们几乎永远不会拿它出来，而且如果地契证明土地 
已经转让，那么也仅仅是占有权的转让。一旦长期使用的证据已 
经列举出来，人们就会认为不再需要其他佐证了。 

此外，由于其他原因，“所有权”这个词用于地产时差不多一直 
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至少需要说清楚对一块土地拥有的某一权 
利是所有权还是占有权，就像后来更发达的法律词汇得到应用时 
所常常做的那样。因为此时几乎所有的土地和为数众多的人们都 
负载着性质不同、但显然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多重义务。任何权利 
都不意味着那种属于罗马法所有权概念的固定的专有排他性。佃 
户——照例是从父到子 —— 耕种土地收获 作物； 向直接领主交纳 
佃租，在某些情况下，直接领主可以收回土地的所有权；这位领主 
的领主，以此类推，上至整个封建等级，多少人彼此都有同样的理 
由说，“这是我的土地!”即使这样说也是打折扣的说法。因为这类 
封建联系的网络既有纵向的扩展，又有横向的延伸，而且还应考虑 
到农村公社的存在，通常一旦庄稼收割完毕，农村公社便恢复使用 
全部耕地;也应考虑到租佃者的家族，因为没有该家族的同意，地 
产就不能转让；还必须考虑到继承地产的封建主的家族情况等等。 

人与土地之间的这种等级关系综合体的约束力，无疑起源于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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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遥远的时期。在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公民所有权 （ Quiri - 
tarian ownership ) 只不过是门面而已。然而，在封建时代，这种制 
度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对于那些不太注意逻辑矛盾的 
人来说，“各种占有权”在同一事物上的相互贯通并未引起任何不 
安，对法定权利的这种态度，大概最好是借用社会学上一个熟悉的 
惯用语来加以表示，称之为法律“参与’’心态。 

3 成文法的复兴 

我们已经提到，在意大利的学校里，对罗马法的研究从未停止 
过。据马赛的一位教士说，大约从11世纪末叶起，人们看见学生们 
简直是“成群结队”地参加一组组教师开设的讲座，此时学生人数日 
趋增多，组织更加完善，《在博洛尼亚尤其如此。博洛尼亚因为有 
“法学先锋”、伟大的伊尔内里乌斯而闻名遐迩。与此同时,学校中 
教授的主题也正在发生许多深刻的变化。过去因偏爱无聊的法律 
概要而被忽视的原始材料重新跃居头等 地位； 尤其是，几乎早已被 
遗忘的査士丁尼《法学汇纂 》（ Digest ) ，从那时起以其极为精雅的形 
式打开了省思拉丁法律的道路。法律的复兴和这个阶段其他思想 
运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格利髙里改革的危机促进了社会各 
方面对法律和政治的 思考; 在格利高里改革直接推动下编成的有名 
的教会法汇集和博洛尼亚各学校的第一批著作的问世在时间上完 
全一致，这并非偶然的巧合。从博洛尼亚各学校的这批著作中，我 


① Martene and Durand, Am pi. Collection I, col. 470 (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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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完全可以辨认出回归古典时代和追求逻辑分析倾向的痕迹。而 
这一切即将在新的拉丁文学和哲学的复兴中绽开花朵。 

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在 
这些地区，特别是大贵族中，希望获得职业法学家指点的愿望日益 
强烈。大约在1096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布卢瓦伯爵法庭的 
陪审法官中，有人不无自豪地自称为“法律硕学之士”。 ® 他们很 
可能是从阿尔卑斯山以北修道院仍然保存的古代法律文献中获得 
了法学知识，但是这样一些因素还是太贫乏了，其本身不足以提供 
当地文艺复兴所需要的材料。推动文艺复兴的动力来自意 大利。 
借助于空前密切、频繁的社会交往，博洛尼亚学术团体的影响通过 
讲座（外国学生可以参加这些讲座）、著作以及一些教师的迁移传 
播开来„德意志和意大利王国的统治者红胡子腓特烈在历次远征 
意大利时，都欢迎伦巴第的法学家加人随从队伍。一位曾在博洛 
尼亚大学学习的名叫普拉森提努斯的人，于1160年后不久就在蒙 
彼利埃 定居； 另一位名叫瓦卡里乌斯的学生则在1160年之前几年 
曾被召到坎特伯雷。12世纪，罗马法渗透到每个学校。例如， 
1170年前后桑斯大教堂附近的学校里，罗马法与教会法一并被教 
授。② 

但是，对罗马法的研究兴趣的复兴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对。由 
于罗马法基本上是世俗法，其中潜在的异教思想惹恼了许多教会 
人士。修道生活的卫道士们指责罗马法使教士不再进行祈祷。神 


① E. MabiUe« Cartulaire de Marmoutier pour le Dunois , 1874， nos . CLVI and 
LXXVIII. 


② Rev. histor. de Droit > 1922«p.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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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们斥责罗马法排挤掉了在他们看来符合教士身份的最合适的 
各种沉思活动。法国的诸位国王本人或他们的咨询官，至少从腓 
力 • 奥古斯都以降，似乎都对罗马法为拥护神圣罗马帝国霸权的 
理论家们提供了过于现成的依据而感到不愉快。但是，这种反对 
思潮并没有阻止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发展，只是证明了这一运动的 
强大势力。 

在法国南部，民间习惯法曾留有很深的罗马烙印。法学家们 
的成就就是为人们提供了接触原始文献的手段，其作用是把“成 
文”法规提高到近乎普通法的 地位。 这种普通法应用于没有明显 
对立习俗的地方。所以，从12世纪中叶，《査士丁尼法典》在普罗 
旺斯的俗人眼中也显得十分重要，以致他们已拥有了方言体的査 
士丁尼法典摘要。在其他地方，这种影响不那么直接。即使在这 
种影响有着特别肥沃土壤的地方，祖先留传下来的规则也是十分 
牢固地根植于“人们的记忆中”，并且与大不相同于古罗马社会组 
织的整个社会组织制度十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不能仅凭少数法 
学教师的意愿而被废除。但是，此后所有地区对古老的取证方法， 
特别是决斗裁判法以及公共法中可能因《法学大全 》 （Corpus 
Juris ) 正文和注解中的某些例证发展起来的叛逆罪概念，都表现 
出敌意。在这里对古代榜样的仿效再次得到了其他势力的支持。 
教会对于流血事件就如同对于每一种似乎用来“试探神意”的习惯 
一样深恶痛绝。更为方便、更趋合理的诉讼程序对人们有着很大 
的吸引力，商人对此有特别深刻的感受。而且君主制也重新获得 
威望。如果我们看到12,13世纪的某些公证员试图用《査士丁尼 
法典》中的词汇表述他们时代的现实，那么这些笨拙的尝试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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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映人们的根本关系。当时罗马法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即通过 
教授罗马法使人们对罗马法获得更为明晰的认识，而对正在发挥 
着作用的法律产生真正影响的。 

当那些在罗马法学校受过训练的人，以新的客观态度审视此 
前已经或多或少在社会上曾居统治地位的纯粹传统上的戒律时. 
必然会受到激励，去排除传统法则中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态 
度理所当然地会传播开来，不久就会超出对古代法律遗留下来的 
伟大思想方法有直接了解的团体的有限范围。而且，在这里，这种 
态度与多种独立运动再次协调起来。社会已不像先前那样缺乏教 
化，人们对书面文字充满了强烈的渴求。更强大的社会群体，首先 
是城镇，要求对法规做出更精确的界定，这些法规的不稳定导致它 
的滥用。社会各阶层组成的强大国家政权和大公国的稳固，不仅 
有利于立法活动的复兴，而且也有利于将统一的法律制度推广到 
广阔的领土上。《英国法论》的作者在上述引文的后续文字里，指 
出了地方习惯法令人无所适从的繁芜复杂和王室法庭诉讼活动的 
有条不紊，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差别，这不是没有理由的。①卡佩王 
朝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大约在1200年，在提到最狭义的地方 
习惯的地方，也出现了习惯法中更为广阔地区的名称，如巴黎周围 
的法兰西、诺曼底和香槟。所有这一切表明，法律正在向具体化发 
展，如果说12世纪最后几年不是这一过程的终结，那么至少也是 
开端。 

在意大利，以1142年比萨城章程为肇始，城市法规不断增多。 


①见前文， P . 112。（此处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下同„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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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阿尔卑斯山以北，颁给市民的城市自治特许状对习惯法的叙述越 
来越详细。在英国，亨利二世这位法学家国王“精于制定和修正法 
律，是非惯例裁判法的出色的创始人’％®他制定了大批法规。在 
和平运动的掩护下，立法活动甚至重新传到了德国。在法国，腓 
力 • 奥古斯都在处理所有事物上都倾向于仿效他的英国对手，他 
以法令来使各种各样的封建争端条理化。 ® 最后，我们发现有些 
作者没有经过官方授权，仅仅是为了方便于从业律师们的活动，便 
着手将其身边实行的法规加以整理使之条理化。自然，这种首创 
精神来自那些已长期不再依赖纯粹口头传统习惯法的团体。臀 
如，在意大利北部，大约在1150年，一位法规的汇编者将神圣罗马 
帝国各位皇帝在伦巴第王国颁布的法律中涉及采邑法的各种主张 
汇集成篇，供国内的法学家使用。在英国，大约于1187年，首席政 
法官雷纳夫•德 • 格兰维尔周围的一帮人编成了我们已数度提及 
的《英国法论》。接下来（大约1200 年） 我们有了诺曼人最古老的 
习惯法，以及（大约1221年）一位骑士用方言写了《萨克森法 
鉴》义这是新精神深远影响力的双重证据。 

在以后几代人中这项事业仍在积极进行，因此，为了理解一种 
社会结构而使用较晚时期的著作时，必须十分谨慎。13世纪以 
前，人们对于这种社会结构从来没有做过恰当的描述。这种社会 


① Walter Map, De nugis curialium , ed. M. R. James, p. 237. 

② 耶路撤冷诸位国王提供了另一个爭期的王室立法活动的榜样。 Cf. H. Mit- 
teis，in Beitrdge zur Wirtschaftsrecht , I ， Marburg, 1931， and Grandclaudes in 
Melanges Paul Fournier , 1929 . 另一个例子是西西里的诺曼诸王，虽然这在一定程度 
I: 是西欧传统以外的各传统的延续 3 

③ 至少见于我们拥有的惟一的版本；它前面可能有已经失传的拉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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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许多特点在欧洲强大的君主国中存留下来。更晚些时候的 
著作，反映了一个拥有高大教堂并产生了《大全 》（ Summae )$的 
伟大时代所具有的组织能力。菲利普•德 • 博马努瓦尔是位骑士 
风格的诗人和法学家，法兰西两位国王（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的 
全权大法官 （bailli ),1283 年问世的《博韦人的习惯法》的作者。 
哪一位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能忽视这位令人敬佩的中世纪社 
会的剖析者呢？ 

由于习惯法当时已在教授并以文字加以记载，而且部分地由 
立法固定下来，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其多样化和灵活性的许 
多因素，当然，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挡习惯法的发展，并且它也在继 
续发展，但是变化已很少是潜移默化地进行，因而也不再那么频繁 
地进行。因为，如果一个人事先思考审慎，那么也许最终总是决定 
不进行计划中的变革。于是，一个不引人注目但却酝酿着深刻变 
化的特殊运动时期，从12世纪下半叶以后接踵而来：在这个时代 
里，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使人际关系变得更为严格，等级划分更为鲜 
明，地区差别大为减少，最后，使社会变化限于更低程度。尽管法 
律思想的变化与其他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但对于1200年前后这一 
决定性的质变，它并不是惟一的原因。不过，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促进因素。 


①指中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意大利人托马斯 • 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 约 1225—127 4 > 著作的 <神学大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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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家族群体的连带关系 


1 “血缘朋友”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纽带，早在封建主义特有的人 
际关系形成之前很久即已存在，而且在性质上也与之不相 关涉; 但 
这些关系纽带在新的社会结构内部仍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所 
以我们不能不对其进行研究。可惜的是，这不是一个容易研究的 
课题。在旧日的法国，乡村地区的家族共同体通常被描述为“鲜为 
人知 ” （taisible ) 的共同群体，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肩摩毂击的亲 
属间进行交流，自然无需书面文字。虽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 
借助于那些家族通信，但来自上层社会的这些通信样本几乎毫无 
例外——至少13世纪以前的那些书信样本——大部分已经消失。 
教会档案实际上是此前惟一的文字材料。但这并不是惟一的困 
难。 对封建制度的全面描述可以合理地尝试进行，因为真正意义 
上的欧洲形成之时所产生的这些制度，传播到整个欧洲时并没有 
呈现根本性的差异。相反，血缘关系制度却是每个血统各异的群 
体从独特的过去继承下来的遗产，一份特别顽固的遗产。这些不 
同血统的人由于命运中的机缘而毗邻生活。例如，我们可以比较 
一下，有关军事采邑的继承法规几乎具有均勻一致的性质，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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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财产继承规则却几乎是千差万别。在下面的叙述中，必须 
集中讨论几个主要的发展趋势。 

在整个封建欧洲，当时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用 
来称呼这些群体的词语是相当模糊的，在法国最常用的是 Parente 
(亲属关系）或(家族），由此产生的关系纽带被认为是非 
常牢固的。有一个词很有特色。在法国，当人们谈到亲属成员时， 
通常直接称之为〜^ (朋友），在德国则称之为 Freunde (朋友）。 
—份写自11世纪法兰西岛的法律文献这样列数家族 成员： “他们 
的朋友们，即他们的母亲、兄弟们、姐妹们以及以血缘或婚姻维系 
的亲属。” ® 只是为了准确起见，才有人偶尔明确地称“血缘朋友” 
(amis charnels )„ 这些称呼的总前提似乎是，除了有血缘联系的 
人之外，没有真正的友情可言。 

得到最好脤侍的英雄，是这样一些 人:他 的武士们全部是通过 
新建立的附庸制关系或古老的亲属关系而依附于他，因为附庸制 

关系和亲属关系-般被视为具有相同约束力的关系 —— 似乎 

比其他任何关系都重要 。 Magen und mannen (肚子和亲兵）这句 
头韵在日耳曼史诗中几乎像谚语一样为人熟悉。但是诗歌并不是 
我们立论的惟一依据。远见卓识的儒安维尔 ® 甚至在13世纪就 
已淸楚地认识到，盖伊•德 • 毛瓦辛的军队之所以在曼苏拉大获 


① Cartulaire de Sainte Madeleine de Dairron : Bibl. Nat. • MS. latin 5288. fol. 
n vo. “ 朋友 ■• 和 “ 亲属 ” 的对应性也见于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法律文献； cf. Thurney- 
ssen» in Zeitschr. der SuvignyStiftung ， G. A. , 1935, pp. 100—-101. 

② 懦安维尔 (Jea n deJoin V ill e ， 1224—1317) ， 法国编年史家，青年时代随法国国 
王路易九世参加第九次十字军，著有《圣路 易史》 一书。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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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胜，是因为他的军队完全是由这位首领的忠实的部下或者与他 
有亲属关系的骑士组成。当这两种连带关系交结在一起时，忠诚 
感就变成了炽热的激情，如史诗所说，两千名“出于同一家族” 

(trestous d 'une parent 会 ) 的附庸对贝格公爵就是如此。依编年 
史家的叙述，一位诺曼底或是一位佛兰德的封建贵族从何处获得 
他的权力呢？无疑是他的城堡、他的可观的银币收人，以及为数众 
多的 附庸； 同样也来自他的许多亲属。但在更低的社会阶层上，也 
是同样的道理。这也适用于商人。比如，一位对根特市民了如指 
掌的作者说，根特市民拥有两个重要的力量 来源： “他们的楼塔，’和 
“他们的亲属”。城中贵族气派的城堡的石墙，使一般人居住的粗 
陋的木质房屋相形见绌。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家族共同体成员，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自耕农，至少是享有200先令赎杀金的小自由 
民。10世纪下半叶，伦敦居民已做好同他们斗争的准备，“如果他 
们庇护强盗，妨害我们行使权利”，就对他们发动战争。① 

被交付法庭的人可以从他的亲属中找到天然的援助者。在古 
代日耳曼人中，有根据他人作保即他人发誓作证宣告无罪的诉讼 
程序，在这种诉讼程序中集体誓词足以开释对被告人的指控，或者 
确证原告的 指控; 在这样的诉讼程序仍然有效的地方，无论根据法 
律或是习惯，都必须在“血缘朋友”中找到宣誓作证者。这里有一 
个恰当的例子。在卡斯蒂尔的乌萨格雷 ，一 位妇女声称她被人强125 


① Joinville* ed. * de Wailly (Soc.de I’histoire de France), p. 881 Garin le 
Lorrain , ed. P. Paris ， I ， p. 103» Robert of Torigny, ed. L. Deiisie, pp. 224—225; 
Gislebert of Mons, ed. Pertz ， pp. 235 and 258* Athelstan, Laws , VI ， c. VII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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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她的四位亲属被要求为她宣誓作证。 ® 如果有人愿意以决斗 
裁判作为一种取证的手段，那又怎么办呢？博马努瓦尔解释说，在 
理论上，决斗裁判只能由其中一方当事人提出。但是这个规则有 
两个例 外：领 主的附庸可以合法地代表其主子请求决斗，如果案件 
涉及其亲属成员，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还有，两方的关系看上去 
处于同等地位。所以，我们在《罗兰之歌》中看到，加尼隆的亲属委 
派其成员之一向那位指控加尼隆为叛徒的人挑战。此外，在《罗兰 
之歌》中，血缘连带关系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在加尼隆家族的决斗 
士失败后，为加尼隆“做担保”的三十名亲属，全部被绞死在当作 
“耻辱柱”的树上。这无疑是诗人的夸张手法。但史诗是放大镜， 
除非诗人的虚构顺应了普通人的情感，否则虚构的内容就难以引 
起共鸣。1200年前后，诺曼底公国的管家 ，一 位在法律上代表着 
更高阶段的人，竟难以阻止他的各代理人在惩罚罪犯时，把罪犯的 
所有的亲属包括在内个人与其亲属的密不可分竟达到此种程 
度。 , 

尽管血缘群体对个人来说是力童之源，但这个群体本身也是 
一个法官。如果我们相信史诗的话，那么骑 士在危 难时刻就想到 
它。“请帮我一下吧！我不会充当胆小鬼，使我的家族蒙受耻 
辱”——这就是奥兰治的纪尧姆向圣母发出的简单的恳求。®如 
果说罗兰不向査理曼的军队求援，恐怕是担心他的族人因他而蒙 


① E. de Hinojosa， ‘ Das germanische Element im spanischen Rechte ’ in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 G. A. . 1910 ， p‘ 291 ， n. 2. 

② J. Tardif ，Coutumiers de Normandie t It p, 52, c. LXI. 

③ Le Couronnement de Louis » ed. E. Langlois* vv. 787 —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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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耻辱。一个小群体的成员的光荣和耻辱，会使所有的族人受到 
影响。 

但是，在族间复仇发生时血缘关系纽带尤其能淋漓尽致地展 
现出来。 


2 族间复仇 

中世纪，特别是封建时代的生活，自始至终笼罩在私人复仇的 
征象之下。当然，复仇的义务首先是由受到伤害的人来 承当； 复仇 
是他必须履行的最神圣的职责，甚至是延续到死后的职责。一个 
佛罗伦萨富豪维鲁托•迪 • 逢克利斯迪亚诺是一个城市公社的成 
员，这些城市的大国独立性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荣誉感。 
这位富豪受到他的一位敌手的致命伤害，于1310年立下了遗嘱。 
在那一时期的人们眼中，遗嘱是一种重要的虔敬行为，而且是一种 
明智的预备措施，遗嘱人的虔敬遗赠，首先用来保证其灵魂的得 
救。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文件中，维鲁托也不怕做出这样的 决定： 
如果有人替他复仇，这位复仇者将得到一份遗产。 ® 

然而，孤立的个人几乎难以有所作为。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 
伤人致死是必须复仇的。在此情况下，家族群体行动起来 ， faide 
(族间 复仇） 产生了。这里用的是一个逐渐传遍欧洲的古日耳曼 
词，一位日耳曼宗教法学者对该词做过这样的 表述： “我们称亲属 


① R. Davidsohn , Geschichte von Florenz , IV ， 3, 1927, pp. 370 and 384- 1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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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进行的报复行动为族间复仇， ® 任何道德义务似乎都难比族 
间复仇更为神圣。大约在12世纪末，佛兰德有一位贵妇人，她的 
丈夫和两个孩子被敌对者 杀死； 从那时起家族仇杀搅扰着毗邻的 
乡区。一位德髙望重的苏瓦松主教阿努尔夫前来劝解，这个遗孀 
为了避开他的劝解，让人拉起了吊桥。这些弗里西亚人则在被害 
者尸体前恸哭，声言要报仇 雪恨； 这具尸体被置放在房内任其干 
燥，直到复仇完毕，族人才最后有权埋藏。 ® 甚至在13世纪最后 
几十年，在维护和平上卓有建树的法国国王的官员、窖智的博马努 
瓦尔，为什么还赞许每个人都能决定亲属关系的等级呢？他说，为 
的是在私人战争中，一个人可以请求“族人的援助”。 

所以，家族全体成员通常听从一个“族长”的指挥，拿起武器来 
惩罚杀害或仅仅虐待其家族成员之一的行为。但复仇并不仅仅针 
对作恶者本人，因为与进攻者家族的连带关系并立的是防御者家 
族的连带关系，二者同样坚籾有力。在弗里西亚，为了使死者遗体 
在报仇后得以安葬，复仇者不一定必须杀死凶手，只要杀死凶手家 
族中的一个成员就行了。如我们所知，如果维鲁托立下遗嘱后24 
年，在族人中终于找到一个愿意替他报仇的人，那么，这一报复行 
动将不会降临到罪犯本人身上，而是落到罪犯的某个亲属身上。 
巴黎最高法院一个较晚时期的判决，最能证明这些观念的强大有 
力和颃固持久。1260年 ，一 位名叫路易斯 • 德费乌克斯的骑士被 
一个叫托马斯•德 • 乌佐尔的人打伤，向法庭控诉袭击他的人，被 


① Regino of Priim* De synodalibus causis , ed. Wasserschleben t II» 5. 

② Hariulf. Vita Amulfiepiscopi j in M. G. H. t SS. f XV ， p. 889 ； Thomas de 
Cantimpre* Bonum universale de aptbus * II»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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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并不否认将人打伤这一事实，但辩解说，他本人从前某个时候曾 
遭到他所攻击的这个人的侄子的攻击。那么他何罪之有？难道他 
没有按照王室法令在实施报复前等待四十天吗？四十天是必须等 
待的一段时间，为的是向一个家族的人示警。这位骑士回答说，我 
同意你说的话，但我侄子的所作所为与我无关。骑士的这一辩解 
毫无作用，因为一个人的行动与他所有的亲属息息相关。总之，这 
就是虔诚而爱好和平的圣路易的法官所做的判决。所以，血债要 
用血来还，一些无足轻重的原因所引起的没完没了的争吵，常常会 
导致两个敌对家族大打出手。11世纪，勃艮第两个贵族家族在葡 
萄收获季节的某一天发生的纠纷，持续了 30年，在这场争端中 ，一 
方有11人丧命。® 

在这些族间仇怨中，编年史特别记载了大贵族家族间的冲突， 
如12世纪诺曼底的吉罗瓦家族和塔尔瓦家族卷人其中的“宿仇”， 
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可恶的背叛行为。 ® 在行吟诗人吟唱的故事 
中，贵族阶级找到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史诗更为壮观。洛林人与 
波尔多人的血仇，康布雷的拉乌尔家族与赫伯特•德 • 韦芒杜瓦 
家族的族间仇恨，构成了一些最优秀的史诗的内容。一个节日里， 
拉腊的一个孩子给他姨妈的一个亲属以致命打击，引起了一连串 
的杀人事件，这些杀人事件彼此联系起来，构成了著名的西班牙史 
诗 （ cantar )的主线。但是在每个社会等级中都盛行着同样的习 
惯。的确，13世纪的贵族阶级最终演变成为一个世袭集团后，力 


① Ralph GIaber» ed. Prou» II,c. x. 

② Vicomte de Motey 的 Origines de la Normandie et du duche d 1 Alencott 
(1920) 以奄不掩饰地袒护塔尔瓦家族的偏见记载了这一仇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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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给自己保留使用武器的权利以示尊荣。法律原则和公共权力机 
构（如1275年埃诺伯爵的法庭$)也很快起而效尤，其中部分原因 
是它们赞同贵族阶级的偏见，但同时也因为正在致力维护和平的 
君王或法学家怀有防止战火蔓延的朦胧的意愿。强迫军亊等级放 
弃全部的个人复仇在实践上不可能，在原则上也不可 思议; 但是如 
果能使其他等级的人群放弃个人复仇，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于是暴力行为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特权 —— 至少在理论上是 
如此。甚至如博马努瓦尔这样的作者，都认为“除了贵族以外，不 
允许其他人发动战争”，他们的记载不容我们怀疑这种规则的限制 
意义。正如阿西西大教堂壁画中表现的那样，阿雷佐并不是圣弗 
兰西斯从中驱逐了导致分裂的撤旦的惟一城市。第一批城市章程 
把维护和平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按当时这些城市有时使用的名 
字，这些聿程主要是作为“和平”法规而产生的。正如博马努瓦尔 
再次指出的那样，制定城市章程的主要原因，除了因为存在其他许 
多冲突外，还因为正在勃兴的资产阶级“为家族间的相互冲突和仇 
恨”所烦恼。我们所具有的有关偏僻乡村地区生活的些微知识说 
明，乡村地区也存在类似的 情况。 

但是，这类攻击性的情绪并没有完全控制人们的思想。它们 
遇到了其他力置的抵抗，如教会反复教诲的对流血冲突的厌恶、传 
统上维护公共和平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对和平的需要等。整个封 
建时代人们千方百计建立内部秩序的历史（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 


① F. Cattier* La Guerre privee dans le comte de Hainaut in AnnaLes de la 
Fai ulte de philosophie de Bruxelles ， I ， 1889 — 1890. 关于巴伐利亚， Schnelb6gl ， ！>•<? 
innere Entwicklung des bayerischen handfriedens , 1932 ， p. 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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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提供了人们力求克服这些灾祸的生动例证。 

“血海深仇”这一短语过去差不多具有专门的意义，亲属关系 
纽带产生的这些仇恨，无疑是造成普遍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由 
于它们是道德准则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多数热情的和平拥护者在 
其心灵深处肯定仍然固守之，只有少数空想家才会相信可以将它 
全部废除。尽管已有刑罚条例，或者列出了禁止任何形式的暴力 
行为的地点，但许多和平条约仍然承认家族复仇为合法。大部分 
地区的权力机关都采取同样的政策，力图保护无辜的平民免遭家 
族连带关系所产生的最为恶名昭著的弊端的危害，并且规定了宽 
限期。它们还力图在合法报复和凭借正当报复借口实施的十足的 
强盗行为之间划清界限。 ® 有时它们还试图限定可以用血偾偿还 
的犯罪行为的数量和性质,•在征服者威廉颁布的诺曼法令中，只有 
杀父或杀子厲于可以用血债讨还的案件。随着权力机关的日益强 
大，它们越来越敢于以破坏和平的罪名镇压那些臭名昭著的犯法 
或犯罪行为，以阻止私人复仇。尤其是，它们不辞辛劳地让敌对双 
方讲道理，有时强迫他们在法庭的仲裁下缔结休战或和解条约。 
总之，除英国外（在那里，自诺曼底征服后，合法复仇现象的消亡是 
王室“暴政”的一个方面），权力机关只是对那些它们不能制止、也 
许不愿完全制止的太过极端的复仇行为加以适当控制。偶尔有受 
伤害的一方希望以司法程序来指导其行动时，司法程序也不过是 
将族间复仇合法化。一个重要的例证是，1232年阿图瓦地区阿尔 


①例如，在佛 兰徳： Walrerus ， Vita Karoli , c. 19, in M. G. H. , SS. , XII. 
p. 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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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市的章程规定了故意杀人案中权力和责任的分配。罪犯的财产 
将判归领主;罪犯交给受难者的亲属，受难者的亲属可以将他处 
129 死。①控诉权几乎一律属于亲属； ®13 世纪，即使在管理最好的城 
市和公国，如佛兰德或诺曼底，除非首先与受害人的亲属达成协 
议，否则杀人犯不会从君主或法官那里获得赦免。 

西班牙诗人们曾自鸣得意地提到的“那些久远的酿怀很深的 
仇恨”，虽然看起来很重要，但它们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为死去 
的人复仇”——这是《吉拉特•德 • 鲁西永》的作者的表述 —— 的 
做法迟早必须放弃。按照非常古老的习惯，通常可以由交纳赔偿 
金来实现和解。“如果你不想让长矛对准你胸膛，就要交钱使它离 
开你的胸膛”，盎格鲁-撤克逊人的这一古谚仍然是非常明智的忠 
告。③ 

过去蛮族法详细规定的赔偿金固定价格表，特别是对赎杀金 
细致的等级划分，当时只有在少数地区如弗里西亚、佛兰德以及西 
班牙的一些地区保留下来，并且形式也有较大的变化。萨克森地 
区整个说来是守旧的，13世纪早期这一地区编成的《萨克森法鉴》 
中的碥提到了赔偿金价格制度。但除了表示毫无意义的仿古倾向 
外，它几乎没有列举数字。根据卢瓦尔河谷的文献，圣路易统治时 


① G. Espinas* 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a l'histoire du droit municipal , 
^ois , I, p. 236, c. XXVIII.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款在 1469 年的中消失 f, 
p.251,c. IV j. 

② 正如随后我们所见，这种权利也厲于受害者的领主或其附庸，但在实际上这是 
个人保护和依附关系同化于亲厲关系的结果。 

③ Girart de Roussillon ， trans. by P. Meyer ， p. 104 ， no. 787 ； lieges Edwardi 
Con fessoris t XI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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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种偿命金 （relief de I'homme )仍固定为100索里达，但这种 
偿命金只适用于一些例外情况。 ® 它怎能不如此呢？古老的蛮族 
法典已为地方习惯法所取代，此后地方习惯法成为不同刑法传统 
的民众所共有的东西。行使权力的政权从前对于预定的偿命金之 
严格兑付十分关注，因为它们从中分得了一杯羹，但在10,11世纪 
的混乱状态中，这些权力机关已失去索取任何东西的力量。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古代赖以为评定偿金之基础的阶级区别已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 

但是，固定的赔偿金等级的消失并没有影响赔偿习惯本身。 
这项习惯与和平运动的拥护者所提倡的作为更有效的威慑力量的 
体罚制度相抗衡，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结束。但是对伤害罪或杀人 
罪所做的赔偿，包括有时人们为逝者的亡灵而设立的慈善事业基 
金，此后在各个具体案件中要依协议、仲裁或司法审判来决定。我 
们可以从社会等级的两端擷取两个例证。大约在1160年，巴约主 
教从一位杀害其侄女的贵族的亲属那里接受了一座 教堂； 1227年 
桑斯地方的一位农妇从杀害她丈夫的凶手那里获得了一小笔 
钱。② 

正如家族复仇本身一样，了断复仇的賠偿也涉及到整个家族 
群体的利益。在发生简单伤害行为时，似乎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 
向受伤害者进行有限赔偿的习惯。反之，假若是凶杀或毁坏四肢 


① Etablissements de Saint Louis, ed. P. Viollet, in table. 

② L. Delisle and E. Berger, Recueil des actes de Henri II , no. CLXII ； cf. CX- 
CIV{M. Quantin* Recueil de pieces pour faire suite au cartulaire general de l f Yonne , 
no.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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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种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将由受害者的亲属全部或部分 
地接受赎杀金，而犯罪者的亲属则要偿付赎杀金。在某些地区，固 
定的赔偿金已由法律规定下来，但在其他地区，习惯则是决定性的 
因素，或者取决于行事合理的感觉。这两者都是被当局认可的几 
乎具有法律力量的相当强硬的因素。美男子腓力的大法官属下的 
职员们在他们编纂的有关文件中，在“关于亲属财援”的标题下，抄 
写了一道皇室命令，规定 ：亲疏 间密不同的相关亲属所分担的赔偿 
金应按照确定的习惯固定下来。无疑，他们希望以此为榜样经常 
使用这一规定。® 

支付赔偿金通常还不足以达成和解，另外还要有向受害者或 
其家族正式表示道歉或勿宁说表示屈服的行动。至少在地位较高 
的人中，通常要采取一种当时所知道的最庄重的服从姿态——-“口 
头和手上的”臣服式。在这里，彼此相面对的又是家族群体而非个 
人。1208年圣德尼修道院教士的管家在阿让特伊与被他打伤的 
蒙莫朗西领主的管家议和时，被迫偕同他的29位家属一道表示赎 
罪臣服。 113 4 年3月奥尔良副主教被暗杀后，死者的所有亲属聚 
集起来接受臣服礼，表示臣服的不仅有一位凶手、帮凶和他的附 
庸，而且还有“家族中的大部分人”，共计240 人， 在每个方面， 
一个人的行动都连续不断地波及整个家 族圈。 


① Bibl. Nat. « MS. latin 4763, fol. 47 ro. 

② F^libien, Histoire de l *obbaye royale de Saint Denys , docs. , no. CLV»A. 
Luchaire* Ij>uis VI , no.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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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上的连带关系 

封建西欧普遍承认个人所有权的合法性，但在实际上家族连 
带关系时常扩延到共有的财物。在整个乡村地区到处都是为数众 
多的“兄弟会”。这些“兄弟会”由若干个有亲属关系的家庭组成， 
它们共用一个炉灶、同桌进餐，耕种同一块共有地。领主通常鼓励 
甚或强迫人们做出这样的安排，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迫使“公 
社中的各家庭”共同偿还賦税。在法国广大地区，适用于农奴的继 
承法，只有在现存的家庭共同体中实行的连续继承制，而没有其他 
财产转移制度。 如果一 个自然继承人(一个儿子或一位兄弟）在继 
承权生效之前，已离开“共同家庭”，那么，这时，也只有此时，他的 
各项权利才被完全取消，而归于他的主人。 

无疑，这样的处理方法在较高的社会等级中是比较少见的，在 
一 定程度上这是因为，随着财富的增长，财产的分配自动地变得更 
容易，但也许主要地是因为，领主权与政治权力不能非常清楚地区 
别开来，而政治权力自然难由一个群体来行使。但许多小领主，特 
别是法国中部和托斯坎尼地区的小领主,像农民一样共同继承、共 
同使用其公共遗产，共同居住在祖传的城堡里，至少共同保卫其城 
堡。这些人是“衣衫襤楼的共同继承人' 行吟诗人伯特兰.德. 
博恩是其中的一位，他把这些人当作穷骑士的样板。迟至1251 
年，热沃当地区一个城堡的31位共同所有者都属于这类人可 


① B. de Bom* ed. Appel ， 19 ， vv. 16 — 17j C. Poree* ‘ Les Statuts de la 
communaut^ des seigneurs pariers de La Garde-Guerin (1238—-1313)^in Bibliotheque 
de t * Ecole des Chartes * 1907， and Etudes historiques sur le Givaudan *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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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见，偶尔也有陌生人加人这个集体。无论是乡村人还是较高 
等级的人，人会行动都可能采取人们想像中的“共济会”的形式，似 
乎只有这样的社会契约才是牢固的，即 ：它如 果不是建立在真正的 
血缘关系之上，那么至少也要仿效这种关系。大贵族本身并非总 
是这些群体性活动的局 外人。 博骚家族几代人均控制普罗旺斯地 
区的各个伯爵领,虽然这个家族的每一分支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都认为整个采邑的统治权是统一不可分的，并且所有人都采用 
同一普罗旺斯“伯爵”或“诸侯”的称号。 

即使在个人财产明显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也不意味着个人 
对财物的所有权能够完全摆脱家族的羁绊。这个以“分享”财产为 
合法的时代，看不到我们也许认为彼此抵牾的词语之间存在的矛 
盾。教会档案柜里保存下来的10、11及12世纪的出卖或赠送契 
约，对我们颇有启发意义。在教士书写的前言里，通常转让人都宣 
称对自己的物产拥有完全自由的处理权，实际上这是教会的说法。 
由于教会不断接受赠礼而变得富裕起来，而且被委以保护人们灵 
魂的责任,所以它几乎不能承认，那些渴望保证他们及他们亲人的 
灵魂得救的忠实信徒们，在行使权利上会遇到障碍。由于小土地 
所有者多少有点自愿地将土地转让，大贵族的财产增加起来，他们 
也同样对这种转让颇感兴趣。早在9世纪，萨克森法曾列举一些 
土地转让中即使涉及亲属丧失继承权但也被允许进行的 情况； 其 
中列举了对教会和国王的礼赠，还列举了这种情况，即“为饥饿所 
迫”的可怜家伙以得到势力强大的领主的养活为条件，将自己的一 
点土地转让给他。提到这一点并非只是偶然。① 


① LeT Saxonum , c. L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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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契据或证书明确地宣称个人对财产拥有各种权利， 
但在稍后阶段上它们差不多总是提到出卖人或捐献者的各种亲属 
表示同意的情况。亲属的同意似乎极为必要，以致通常人们毫不 
犹豫地为之付出代价。假若某个亲属当时未被征询意见的话，他 
会声称（也许在许多年之后）该项契约无效。受领者们会强烈地指 
责他的不义和不虔诚行为，•有时会诉诸法庭，求得有利于自己的判 
决。 ® 然而，虽有受领者的抗议行动，也有法庭的判决，但十之九 
次他们最终会被迫和解。当然，在严格的意义上，就像我们的法律 
制度一样，继承者会得到保护，这是没有问题的。由于没有一个固 
定的原则来限定必须考虑其意见的家族成员群体的规模，所以，虽 
有直系后裔出现，旁系亲属也会加以 干预； 或者需要将同一支系的 
几代人召集在一起，一致表示赞同才行。理想的办法是，获得“尽 
可能多的亲属和亲戚”的赞同，正如沙特尔的一位行政官所做的那 
样，即使已获得妻子、孩子和姐妹们的同意，也这样做。 ® 当财产 
不再为其控制时，整个家族会感到蒙受了损失。 

然而，从12世纪起，通常模糊不定却为一些宽松的集体原则 
支配的习惯，逐渐被更准确更清晰的法律制度所取代，与此同时， 
经济上的变化也使有关买卖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令人厌烦。从前， 
岀卖地产的情况比较少，依当时的民众看来，除非是因为极其“贫 
困”，出卖土地的合法性就很可疑。所以当买主是教会时，土地的 


① 见（布卢瓦法庭的）一个判例》 C. Metais, Cartulaire de Notre-Dame de 
Josaphat, I» no. CIII» cf. no. CII. 

② B. Cartulaire de l ’abbaye de Saint-Pere de Chartres ， II ， p. 278 ， no.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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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往往假借虔诚捐献的名义。实际上，出卖人期望从仅有一半 
骗局的故作姿态中得到双份的收获。在尘世上，他会得到购买价 
(虽然较之没有任何其他报偿的情况下，这一价钱大概低一些）；其 
次他还可以通过上帝仆人们的祈祷，获得灵魂的救赎。 

但是，从此时起，真正的土地出卖变成了无需掩饰的经常进行 
性交易。不过，土地买卖的绝对自由，还需要那些只有在特殊形态 
的社会群体中才能找到的东西，这就是少数大的市民共同体具有 
的商业精神和大胆进取的勇气。在这些群体之外，土地的出售由 
明显不同于捐赠法的土地买卖法所支配——土地捐赠法仍然受到 
某些限制因索的制约，尽管这些限定因素比过去更为宽松且更为 
明确。在这 一发展 趋势中，起初规定，每一份土地以可接受的价格 
转让之前，应首先售给亲属——前提是土地已通过继承关系 获得。 
这是一个重要的且保留下来的限制条件。 ® 最后，大约从13世纪 
初开始，家族对土地买卖的控制被简化为对亲属权利的简单 承认： 
一旦土地出售，在规定的范 围内按 照约定的順序，亲属在偿还已付 
地价基础上，可以取代买主的地位。中世纪社会有家族成员享受 
赎回权 （retrait lignager ) 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普遍性，其他制度 
几乎无出其右。英国是惟一的例外。 ® 但即使在英国，某些城市 
习惯法中，也有这种制度。这种赎回权制度盛行于从瑞典到意大 
利的各个地区，任何一种习惯制度都不会更为根深 蒂固； 在法国， 


① 这个限制条件早在 1055— 1070 年就见于一份文 件中 ： Um Noir de 
Saint-Florent de Saumur : Bibl. Nat. nouv. acquis, lat. 1930, fol. 113 vo. 

② 应补充的是，早在盎格鲁 Hft 克逊时期，英国就有一个地产目录(地产数目的确 
不多），这些地产称为 “ 特许保留地 ” ，不受习惯条款 的限劁 ，可以自由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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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大革命才将它废除。所以家族的经济作用以更微弱但却更明 
确的形式存在达数世纪之久。 



第十章家族关系纽带的 
特性和变迁 


1 家族生活真相 

尽管家族势力给予家族成员以支持或限制，但若把家族内部 
生活描绘得始终具有田园牧歌色彩，将是严重的错误。家族群体 
随时准备参加族间复仇这一事实，并不总是能够克服极为凶残的 
内部倾轧。虽然博马努瓦尔认为亲属间的冲突令人痛心，但他显 
然并不认为这些冲突是稀罕事件，除了亲兄弟相_外，他甚至并不 
认为冲突是真正的非法行为。要理解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态度，只 
要査阅一下几个王侯家族的历史就可以了。譬如，如果我们要探 
究安茄王朝——中世纪真正的阿特里代家族 ® ——世世代代的命 
运，我们应阅读了解将富尔克 • 奈拉伯爵及其儿子杰弗里 • 马特 
卷人其中的长达七年之久的“不止是内战”的战争；要知道富尔 
克•勒 • 莱琴怎样在剥夺了兄弟的财产后，将他投人监狱，18年后 
才将他作为疯子 释放; 要知道亨利二世的儿子们对其父怎样怀有 


①阿特里代家族 （ Atrides) —— 阿特柔斯 （ Atreus ) 的两个儿子阿伽门农和墨涅拉 
俄斯的合称。典出希腊神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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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心之恨；最后需知道亚瑟怎样被他的叔父约翰王暗杀。 

在王室之下的社会等级中，许多中小贵族为争夺家族的城堡 
发生流血冲突。例如，佛兰德的一位骑士，被他的两个兄弟赶出家 
门，目睹他们屠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之后，亲手杀死了其中的一位 
凶手。 ® 更为可怕的是康博恩各位子爵的事件。这是一位教会作 
家以安详的笔触记载下来的一个故事，因情节扣人心弦而不失其 
情趣。 ® 在故事的开头，我们读到阿香博子爵为了替他那被抛弃 
的母亲报仇，杀死了他的一位异母兄弟，许多年后，子爵杀死了从 
前曾伤害过他的父亲并使之留下难愈创伤的骑士，由此贏得了父 
亲的宽恕。子爵本人也留下了三个儿子。长子继承了子爵头衔， 
但此后不久便去世了，他留下了一个年幼的男孩做他的惟一继承 
人。由于他不信任第二个兄弟，便委托最小的兄弟伯纳德在他的 
儿子未成年期间行使对财产的保护权。及至骑士冠礼之年，“孩 
子”埃布尔要求继承其父遗产，但归于无效。由于朋友们的斡旋调 
解，他得到了康博恩城堡，此外一无所有。他住在城堡里，怒火中 
烧，直到有一天他的婶娘（伯纳德的妻子）偶然落人他手中。他光 
天化日之下强奸了她，希望用这种办法迫使她丈夫将她休掉。伯 
纳德领回了妻子，并准备复仇。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他骑马 
带着一小队随从绕行康博恩城堡，好像在虚张声势。由于饮酒而 
有些飘飘然的埃布尔恰好从桌子旁站起来，立即开始疯狂地追击。 
走出一小段路程后，假装逃遁的叔叔返回身来，向这位年轻人发动 


① Miracula S. Vrsmari * c. 6» in M. G. H. ， SS. ， XV ， 2 ， p. 839. 

② Geoffroi de Vigeois« I* 25* in Labbe, Bibliotheca nova % II ， p.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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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袭击，伤其致命。这个悲惨的结局，死者从前遭受的委屈，尤其 
是他的青春年少，使人们十分感动，以致在他被杀害的地方，好些 
天里人们还在将祭品放在为他临时建起的坟墓上，似乎这里是一 
位殉道者的圣殿。但这位沾满血污的发伪誓的叔叔及其后代，却 
仍然泰然自若地占据着城堡和子爵 头衔。 

我们对此不必吃惊。在那些充斥着暴力和紧张情绪的世纪 
里，社会关系纽带似乎很容易显得非常强大，甚至自身也时常证明 
是非常强大的，但它仍然会被勃然迸发的雷霆之怒所撕裂。即使 
撇开那些时常由贪婪和怒气引发的野蛮吵闹，事实仍然是，在绝大 
多数正常情况下，强烈的群体意识和对个体成员的相当冷漠的态 
度，非常协调地交汇在一起。在一个亲属关系被当作最为重要的 
互助关系的基础、一个群体被看得比群体中的个别成员更为重要 
的社会里，这大概是很自然的。由于一个男爵大家族所雇佣的官 
方史学家的记载，我们得以知晓这个家族的一位祖先某一天所发 
表的一句极有代表性的妙论。约翰是英国的典礼官，他虽有多次 
允诺,但仍拒绝将他治辖的一个城堡交给斯蒂芬国王。所以，他的 
敌手们威胁着要当着他的面杀死他不久前交出来作人质的年幼的 
儿子。“这个孩子关我什么事”，这个诚实的贵族回答说，“难道我 
就没有砧子和锤头造一些更好的吗？”©至于婚姻，通常是非常明 
显的利益联合，对女人来说则是一项保护性的制度。请听《熙德之 
歌》中主人公的女儿们在其父亲宣布已将她们许配给卡里翁 （ Car ¬ 
rion ) 的儿子们时所讲的话吧！ 毋庸说，这些少女们从来未见过她 


① L y Htstoire de Guillaume le Marechal * ed . P . Meyer , I ♦ v . 399 et se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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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未婚夫婿.但她们表示感 谢说: “您将我们嫁出去后，我们就是 
贵妇人了。”这样的习俗如此牢固，以致在仍然深信基督教的民族 
中，引起了社会习惯和宗教法之间的奇怪的冲突。 

教会不喜欢再婚或三婚，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然而，在从136 
上到下各社会等级中再婚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无疑，在一定程度 
上是由于渴望为肉欲的满足披上神圣的 外衣； 但另一个原因是丈 
夫先死后，妻子独自生活过分危险。此外，封建主发现，当每一块 
地产落到女人一方时，行使严格的劳役地租就面临着威胁。1119 
年安条克骑士在血场失败以后，耶路撤冷王国国王鲍德温二世重 
建耶路撒冷公国.他决心既要为孤儿们保留他们的遗产，又要为寡 
妇们找到新丈夫。懦安维尔在谈到战死在埃及的六位骑士时，很 
直率地写道：“为此，六位死者的遗孀不得不再婚。” ® 有时领主甚 
至命令，因过早孀居而不能进行适当耕作或履行规定的劳役义务 
的农妇，必须找丈夫结婚。 

教会宣称夫妻关系是不可废 弃的； 但这并不能阻止通常由最 
世俗的利益引起的经常发生的休妻事件，特别是在各上层等级中。 
在许多著名的证据中，约翰的典礼官的婚姻传奇可为证明。他的 
孙子们所雇佣的行吟诗人，总是以一种平淡的语调叙述约翰婚姻 
投机的故事。约翰曾与一位门第高贵的妇人结婚。如果我们相信 
这位诗人的叙述，这位妇人容貌超群轶伦，见识出类拔萃，“他们在 
一起曾生活得十分快乐”。不幸的是，约翰有一位“十分强大的邻 


① William of Tyre ， XII, 12; Joinville* ed de Wailly ( Soc. de I f Hist, de 
France ) » pp. 105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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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约翰出于远虑必须与这位邻居建立密切关系。他休掉了风度 
高雅的妻子，与那位危险人物的妹妹结了婚。 

但是，如果把婚姻置于家族群体的中心位置，肯定会歪曲封建 
时代的诸多现实。妻子只是一半属于命运将她置于其中的家族， 
她大概不会长久地置身于其中。加林•勒 • 洛兰的兄弟被人杀 
害，死者的妻子抚尸恸哭，慨叹命运不济时，洛兰粗暴地说遣 ：“别 
哭啦！一位高贵的骑士会来再娶你……必须继续忍受悲伤的是 
我。”®在相对晚出的《尼布龙根之歌》中，克伦希德为她死去的第 
一个丈夫西格弗里德向她的兄弟们复仇。必须承认，她的行动的 
正义性似乎无论如何都难以肯定。但故事最初的说法似乎是，她 
为她兄弟们的血仇向阿提拉实施报复。阿提拉是她的第二个丈 
夫，也是杀害她兄弟们的凶手。无论从情感氛围还是规模上，当时 
的家族都与后世的小规模婚姻家族迥然殊异。那么，当时的家族 
规模到底又是怎样呢？ 


2 家族结构 

界限分明并为一种信念，即相信出自同一个祖先的信念-- 

且不管其对错-联系在一起的规模庞大的族 （gentes )或氏族， 

对于封建时代的西欧，除了它的真正封建化地区以外的边缘地区， 
是不知为何物的。在北海岸边有弗里西亚部族 （Geschlechter ) 或 
迪特马申部族，在西部则有凯尔特部落或氏族。似乎可以肯定，这 


① Gartn le Lorrain , ed . P . Paris , II ♦ p .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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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性质的群体在蛮族人侵时期的日耳曼人中仍然存在。譬如，伦 
巴第人和法兰克人的法莱伊 （farae ) ，意大利或法国的村落不止 
一个今天仍然保留着这个名称；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中也存 
在部族 （genealogiae >，一些文献证明这些部族还占有土地。但 
那些非常大的单位却逐渐瓦解了。 

罗马氏族的结构之所以异乎寻常地牢固，是因为父系传承制 
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类似的传承制在封建时代是没有的。在古代 
的日耳曼地区，每个人有两类亲属 ，一 类是“父系的 ”， 一类是“母系 
的”，他隶属于第二类亲属关系，也隶属于第一类亲属关系，虽然程 
度不同。在日耳曼人中，父系原则的胜利似乎从未完全彻底地消 
除更为古老的同母异父关系的所有遗迹。遗憾的是，我们对罗马 
人所征服地区的土著家族传统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不管怎样认 
识血统上的各种问题，完全可以肯定，在中世纪的西欧，亲属关系 
曾经具有或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双重性。史诗賦予舅父和外甥之 
间的感情以重要意义，只是从一个方面展现了一种制 度：在 这种制 
度下母系纽带几乎和父系纽带同样重要。 ® 各种命名习惯可为明 
证。 

大多数日耳曼人的名字都由两个要素组成，每个要素都各有 
意义。只要人们还意识到两个家系的界限，就会借用其中的成分 


① W. O. Farnsworth, Uncle and Nephew in the Old French Chansons de Geste : a 
Study in the Survival of Matriarchy ， New York ， 1913( Columbia University ； Studies 
in Romance Philology and Literature )； C. H. Bell, The Sister’s Son in the Medieval 
German Epic : a Study in the Survival of Matriliny , 1922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ublications in Modern Philology, Vol. X,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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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以标示其血统。这即使不是一条规则，也是一种普遍的传统。 
甚至在讲罗曼语的地区也是这样，在这些地区，征服者的显赫地位 
已使得当地各族民众广泛地模仿他们的取名方式。孩子们既可从 
其父命名，也可从其母命名，似乎没有固定的规则。譬如，在帕莱 
索的村落里，9世纪初的农民杜德 • 利古斯 （ Teud-ricus ) 和他的 
妻子埃尔曼 • 伯达 （ Ermen-berta ) 给他们的一个儿子取名为杜 
特 • 哈都斯 （ Teut-hardus )，另一个儿子则取名埃尔曼特 • 阿利 
乌斯 （ Erment-arius >，第三个儿子采用双方的名字以为纪念，名 
杜特* 伯图斯 （ Teut-bertus )„® 于是这种全名代代相传的习惯 
发展起来。这种习惯又变成从每一方交替取名。例如，昂布瓦的 
领主利斯瓦 （死于 1065年）的两个儿子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取名，一 
个儿子依其父取名，但其长子则取了一个类似他的外祖父和舅父 
的名字絮尔皮斯 （ Sulpice )。 后来，当人们已经开始在教名之后加 
上姓时，他们仍长期保留着交替使用父亲和母亲名字的方式。雅 
克 • 达克 (Jacques d’Arc) 和伊莎贝尔 • 罗密 （Isabelle Rom6e) 的 
女儿贞德对审判她的法官 说：“ 我有时叫让娜 • 达克 （Jeanne d’ 
Arc) ②有时又叫让娜 • 罗密 （Jeanne Rom6e >”。 她只是以这两个 
名宇中的第一个名宇名垂青史；但她指出了在她生活的那个地区， 
人们有为女儿取其母姓的习惯。 

这种双重联系具有重大影响。因为这样每一代人就有一个不 


① Polyptyque de I y abbe Irminon , ed. A. Longnon, II, 87 .想表明双重身份的 
意图 • 有时产生奇特荒谬的结果，比如，盎格鲁 - 撤克逊名字 Wilgfrith 直译出来，意为 
“ 战争 - 和平”。 

② 通行的译法为贞德。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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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前代人的亲属圈，家族责任的轮廊范围不断地发生变化。家 
族义务是严格的，但家族群体却不稳定，不能作为整个社会结构的 
基础。更糟的是，当两个家族发生冲突时，很有可能同一个人恰好 
就属于冲突中的两个家族 :依其 父论他属于一个家族，依其母论则 
属于另一个家族。在两个家族中他如何做出选择呢？博马努瓦尔 
有一个聪明的办法，即站到关系更近的亲属一边，如果亲疏远近程 
度相同，就超然事外。毫无疑问，实际上人们经常依个人的偏好做 
出决定。当我们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关系时，我们将遇到一个 
附庸从属于两个领主的情况下所碰到的这种法律上进退两难的窘 
境的各个方面。这种尴尬局面产生于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在长 
期发展过程中它产生了瓦解封建关系的作用。家族制度中存在着 
一个很重要的内在缺陷，它迫使人们像13世纪博韦地区的人们一 
样，承认两个兄弟即同一父亲（经几次婚姻）的儿子间进行战争的 
合法性。这些儿子发现自己卷人了他们的母系亲属的族间复仇 
中。 

为“血缘朋友”承担的义务在各家系中扩展到多大的范围呢？ 
除了在一些保持固定赔偿金等级习惯的群体内，我们没有发现明 
确规定的界限，即使在这些群体中，这种赔偿习惯之形诸文字也是 
在比较晚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赔偿习惯所规定的赔偿家族成 
员的范围和承担赔偿家族成员的范围都大得惊人，而且是分等级 
的。在这些等级范围内，赔偿数量根据关系的亲疏而变化。在13 
世纪，卡斯蒂尔的塞普尔维达地方的复仇者，只要与原来的受害人 
拥有同一个太祖父，就可以向杀害亲属的凶手复仇而不被视为犯 
罪。 按照奥登纳尔德法，同等亲属关系的人都有权接受一份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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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偿金，在里尔，同等亲属关系的人有义务分担血杀賠偿金。在圣 
奥默尔，人们把家族的共同建立者扩展到远至曾祖父的祖父，从此 
以下的人都有义务分担赎金。®其他地方，家族世系比较模糊。 
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涉及财产转让时尽量征求更多的旁系亲属 
的同意，被认为是审慎的。至于乡村地区的“缄默的”团体，它们在 
很长时期内仍然是把许多人召集到同一家庭里进行商讨，我们注 
意到，在11世纪的巴伐利亚多达50人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在15 
世纪的诺曼底参加讨论者多达66人。 ® 

然而，严密的考察证明，从13世纪以后，家族义务圈似乎在缩 
小。不久前庞大的亲属群体正在慢慢地被非常类似今天的小家族 
的群体所取代。13世纪末，博马努瓦尔认为，承担复仇义务的人 
员范围已与前一个阶段大不相同。在他所处的时代，已缩小到这 
种程 度：即 只包括隔房堂(表）兄弟姊妹，也许只包括嫡堂(表）兄弟 
姊妹——这些人仍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所承担的复仇义务。 
我们注意到，12世纪末期的法国契约中有一种发展趋势：征求家 
族成员的同意，仅限于嬝近的亲属。于是就产生了亲属享有赎回 
权的制度。由于人们在已获得的财产权和家族财产权之间做了区 
分，在家族财产中又依血统对父系和母系的财产权做了区分，所 
以，这种赎回权制度已不像早期的惯例那样遵守无限定的亲属关 


① Livre Roisin « ed. R. Monier ， 1932 ， 143 — 144; A. Giry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Saint-Omer, n, p. 578, c. 791 .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教会法规可以在没有很多根据的 
情况下，禁止血亲婚姻的范围扩大到第七等表亲。 

② Annates Altahenses maiores , 1037, inM. G. H. ， SS. ， XX,p. 792. Jehan Mas- 
selin. Journal des Efates Genkraux . ed. A. Bernier, pp. 582 —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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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概念。这种变化的节奏快慢自然是因地而异，在这里，非常简明 
地指出引发一场变化的最普遍的、也最有可能的原因，就足够了。 
这场变化孕育着非常重要的后果。 

毫无疑问，政府机构通过它们作为和平卫士的活动，有助于削 
弱亲属联盟。政府机构有许多途径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像征服者 
威廉那样，限制合法的血族复仇的范围，尤其是鼓励人们不参加族 
间复仇。自愿脱离亲属团体是一项古老的普遍的 权利； 但它在使 
个人避开许多风险的同时，也剥夺了他将来享受某种长期被视为 
个人不可缺少的受保护的权利。一旦国家保护变得更有效力，“发140 
誓脱离亲属团体”所具有的危险性就越来越小。有时政府当局会 
毫不迟疑地强制推行“发誓脱离亲属团体”。1181年，一场杀人案 
发生后，埃诺伯爵焚毁了凶犯所有亲属的房屋，并逼迫他们许诺不 
给凶犯以援助，以此阻止了族间复仇的发生。然而亲属群体作为 
经济单位和族间复仇工具，它的瓦解和衰弱似乎主要是更深刻的 
社会变化的结果。贸易的发展 fe 家族对财产买卖的阻碍受到限 
制； 互相交往的进步导致过分庞大的群体的瓦解，这些过于庞大的 
群体由于缺乏法人地位，除了聚居在一处外，几乎不具有统一感。 
蛮族入侵活动已给古日耳曼人组织牢固的氏族以致命的打击。英 
国所受到的那些强烈冲击——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人侵和定居、诺 
曼人的征服——毫无疑问是使这个国家古老的亲属关系组织过早 
衰亡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在整个欧洲，土地大垦荒时代在新开垦 
的土地上建立的新兴城镇和乡村所产生的吸引力，已瓦解了许多 
农村公社。如果说，那些兄弟会组织在最为贫穷的省份持续的时 
间更长（至少在法国是如此），那么这种现象决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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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阶段上的大家族群体开始解体的这个时期，恰好正是家 
族名称初次出现的时期，尽管还只是雏形。这虽然奇怪但却不难 
理解。就像罗马的氏族，弗里西亚和迪特马申的部族也都有它们 
传统的称号。日耳曼时期各首领建立的王朝也被賦予一种神圣的 
世袭性质。另一方面，封建时代的家族在很长时期内却是莫名其 
妙地缺乏名称的。无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家族族系模糊不 
清，同时也因为族谱为人所熟知，以致被认为无需文字加以提示。 
此后，特别是从12世纪以降，在原来的单个名字(今天我们称之为 
教名或名字)之后，添加诨号抑或第二个教名，已成为普遍的习惯^ 
许多旧名的废止以及人口的增长所产生的结果是，同名者的数量 
增加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同时，书面法律材料的使用增多，人们普 
遍地越来越追求明朗清晰，从而使得名字贫乏造成的诸多混乱越 
来越难以容忍，这迫使人们寻求清晰易辨的称号。 

但是，这还完全是一些个人的名称。只有当第二个名字—— 
不管形式如何——都变成世袭的名字并演化成姓 （ patronymic ) 
141. 时，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才算完成。特别典型的是.真正的家族名称 
的使用，首先兴起于较上层的贵族阶级中。在这些人当中，个人活 
动的流动性增大，当个人离家外出时，对保持来自家族的资助益加 
关注。在12世纪的诺曼底，人们已习惯于提到吉洛斯家族和塔瓦 
斯家族；在东方的拉丁人地区 ®， 1230年前后，人们已习惯于提到 
“姓德伊伯林的家族的人”。®随后，这一活动漫无边际地蔓延到 


① 指十字军在近东的侨居地和封建领地。-一译者 

② Philip of Novara, Memoires t ed. Kohler, pp. 17an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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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市民等级。城市市民也习惯于到处流动，因为关系到商业利 
益，他们渴望避免在个人身份甚至家族身份上出现错误。个人和 
家族身份通常与商业协会是一致的。这一发展过程最终传遍整个 
社会。 

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像这样获得确定称号的群体既不是 
非常稳固，在规模上也完全不能与旧家族相提并论。如前所述，姓 
名的传承时而按父系时而按母系进行时，出现了许多断层。处于 
分离状态的同一支系时常以不同的姓名见称。另一方面，仆人也 
很容易采用主人的姓名。简言之，这里所涉及到的，在很大程度上 
不是氏族名称，而是与血缘关系的总体进化相一致的同一家族中 
的成员的诨名 （ nickname ), 这种名称的连续性，取决于这个家族或 
个人历史上最微小的偶然因素。直到很久以后，政府当局才强制 
施行严格的姓名传承制及公民身份制，以便于治安和行政管理。 
所以，在欧洲，封建社会灭亡很久以后的家族固定名称，并不是血 
亲精神的产物，而是与这种精神根本对立的制度——主权国 
家一一的产物。今天人们共同使用的家族固定名称，通常不再具 
有家族连带关系所产生的任何情感。 

3 亲属纽带和封建主义 

我们切不要以.为，从遥远的部落时代，人们就开始了向个人解 
放稳步发展的历程。在欧洲大陆，至少在蛮族诸王国时代，财产转 
让依赖近亲允许的程度，要比封建社会第一阶段弱得多。对死后 
财产的处理也是如此。在8世纪甚至9世纪，人们可能在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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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能够自由地处理自己的财产，有时是按照罗马法立下遗嘱，有 
时则按照从日耳曼习惯法发展而来的各种制度进行处理。从11 
肚纪起，除了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外，这种权利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我们知道，意大利和西班牙是两个特别忠于古代成文法教诲的国 
家。只有死后才能生效的赠礼此后一律采取捐献的形式，这种捐 
献理所当然地必须经过亲属的同意。但是，这种形式不适合于教 
会，在教会的影响下，严格意义上的遗嘱制在12世纪又恢复起来。 
起初仅限于处理信众的遗产；随后为了保护自然继承者的利益，范 
围逐渐扩大。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上，已经衰弱的赎回权制度取 
代了家族允许制度。血族复仇本身曾被蛮族人侵时期产生的国家 
所制定的立法限定在一定程度内。一旦这些障碍物消除，血族怨 
汍在刑法中占据了或恢复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一直延续到它再次 
成为重振威势的皇室或君主机构所打击的对象之时。简言之，这 
种平衡似乎在每个完整的方面都有。在我们称之为封建主义的这 
个时期，社会环境所独有的人身保护和依从关系开始膨胀的同时. 
亲属纽带也真正地绷紧起来，因为这个时代多灾多难，公共机构软 
弱，个人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地方群体的联系。不管这是怎样 
的群体，他能够从这些群体中寻求帮助。以后的数世纪中，真正的 
封建主义逐渐崩溃或发生蜕变，随着大的亲属群体的瓦解，这几个 
世纪也出现了家族连带关系逐渐衰落的早期特征。 

但是.对于充斥着暴力的环境所产生的众多危险所威胁的个 
人，即使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亲属群体似乎也不能提供适当的保 
护。就当时亲属群体的存在形式而言，其轮廓太不明晰，也过于多 
变，它因家系上的父系、母系双重遗传制而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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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寻求或接受其他关系的原因。在这方面，历史因素具 
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在强大的父系群体残存的地区，如北海岸边 
的日耳曼地区、不列颠诸岛的凯尔特地区，才对附庸制、采邑和庄 
园一无所知。亲属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它的相对弱 
小很能说明封建主义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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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属于他人之人 

在关于封建主义的词汇中，任何词汇都不会比从属于他人之 
“人”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更广，意义更泛。在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 
系各种语言中，它都被用来表示人身依附关系，而且被应用于所有 
社会等级的个人身上，而不管这种关系的准确的法律性质如何。 
如同农奴是庄园主的“人”一样，伯爵是国王的“人”。有时甚至在 
同一文件的数行文字之间，它表达出几种迥然殊异的社会身份。 
关于这一点 ， ii 世纪末的一件事可为例证。诺曼修女们在一份请 
愿书中申诉说，她们的“人”即她们的农夫，被一位声势显赫的男爵 
挟持到他的“人” --一 指男爵的附庸骑士——驻守的城堡中去劳 
动。 ® 这样含糊幽晦的文字并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困惑，因为各社 
会等级之间虽存在着一条鸿沟，但它所强调的是根本的共同 因素： 
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从属。 

然而，如果说这种人际关系的原则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生活.那 


① C. H. Haskins, S orman Institutions * Cambridge (Mass.)，1918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XXIV) ，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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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它的表现形式却是各种各 样的： 从最高级形式到最低级形式，有 
时存在着几乎难以觉察的各种过渡 形式； 此外，不同国家之间也存 
在许多变化。如果我们以这些依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即附庸制 
关系纽带为主线，首先研究这种关系在“封建化”程度最高的欧洲 
地区，即从前加洛林帝国的中心地带、法国北部、德国的莱茵地区 
和土瓦本等地的情况，并且在开始研究这种关系的起源之前，先描 
述出这种制度在它扩展得最有力的时期即10至12世纪中最明显 
的特征，那么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2 封建时代的臣服礼 

可以设想，两个人对面而立，其中一方愿意为人效劳，另一方 
则愿意或渴望接受他人的 效劳； 前者合掌置于另一人双手中—— 
这便是服从的简单象征。这种服从的意义有时进一步由一种跪拜 
姿势加以强化。同时，先伸出双手的人讲几句话即一个非常简短 
的宣言，承认自己是面对着他的这个人的“人”。然后主仆双方以 
唇相吻，表示双方的和谐和友谊。表示臣服关系的姿势就是如此。 
这些非常简单的姿势，在极敏感于直观事物的头脑中颇能留下印 
象，所以有助于强化封建时代人所共知的一种最强大的社会关系。 
这种仪式被称为“臣服礼”（德文为 Manmchaft ) 0 它在各种文件 
中被上百次地描述或提及，复制在一些印章、小画像和浅浮雕 
t ® 由这种臣服行为所产生的地位较高的一方，不用其他词语 


①见图 n ， m ， 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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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一个极为普通的词语“领主”来称呼同样，从属者通常被简 
单地称作这个领主的“人”，有时被更精确地称为领主的“爪牙之 
徒 ” （homme de bouche et de mains '), 但也使用诸如“附庸”之类的 
更专门性的词语，12世纪初使用“委身之人”一词。 

臣服礼的这种形式不带有基督教的痕迹。这种缺漏大概可以 
解释为 ：它所 表达的象征意义源自久远的日耳曼社会。对于一个 
除非由上帝作保便将一种誓言视为无效的社会来说，这种缺漏已 
逐渐变得不能接受。就其形式而言，臣服礼本身从来没有改变，但 
从加洛林时代起，显然又加人了第二种基本上为宗教性的仪 式:新 
产生的附庸将手置于圣经或圣物上，宣誓忠于主人。这就是效忠 
礼，法文是 foi (德文为 7>«^,从前作 HuLde ), 

所以，臣服礼经历了两个阶段，但这两个阶段的重要性则不相 
同。因为效忠行为中没有特别的东西。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 
怀疑猜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诉之神的仲裁似乎是少数行之有效 
的约束性措施之一，所以有很多原因要求效忠宣誓频繁进行。王 
室或领主的各级官员就职时要宣誓 效忠； 各修道院院长经常要求 
其教士宣誓 效忠； 而庄园主也间或要求其农民宣誓效忠。臣服礼 
一次限定一个人的终生，通常不能重复进行；而效忠宣誓则不同， 
它几乎是最平凡的事情，可向同一人数度重复进行。所以无臣服 


①“宗主” （ suzerain 〉一 词，出自旧制度 （Ancien Regime ) 封建法的研究者。由于 
误解，“宗主”一词也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但该词的真正含义非常不同 8 譬如，设想保 
罗向彼得表示臣服，而彼得本人已向詹姆斯表示臣服，那么，詹姆斯而非彼得将是“领 
主宗主 ” （lord suzerain ), 简言之，詹姆斯是保罗的宗主，也即最高领 S ( suzera i n — 词似 
乎来自副词扣相似）„换言之，我的宗主是我的封主的封主，而不是我的 
直接的封主 # 无论如何，这种表达方法似乎出现较晚 （14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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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效忠礼很多，但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无效忠礼的臣服礼，至少 
在封建时代是如此。而且，当两种礼仪结合起来时，臣服礼总是在 
仪式中首先进行，这一事实说明臣服礼的头等重要性。使两个人 
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是臣服礼；附庸效忠礼是单方 B 的承诺，领主方 
面对此难得有相应的誓言。一言以蔽之，正是臣服礼中的行为才 
使附庸关系中的依附和保护的双重关系真正建立起来。 

从理论上讲，由此形成的纽带关系.伴随着它所联系的双方的 
一生，其中一方死亡，它便自动解体。我们将看到，附庸关系实际 
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很快变为 世袭; 但这种局面实际上允许其法 
律原则原封不动地保持到底。已故附庸的儿子通常要向曾接受其 
先父臣服礼的领主履行臣版礼，或先前领主的继承人依例接受其 
先父之附庸的臣服礼，这都无关紧要，但随着当事人的每一次变 
化，臣服礼必须重新进行。同样，臣服礼不能由代理人 授受； 由代 
理人授受臣服礼的事例在很晚的时期才有，当时旧的礼仪形式差 
不多已失去意义。在法国，就代理国王的臣服礼而言，这种特权只 
是在査理七世时代才被合法化，即使在那时也不是没有很多疑 
虑。①这种社会关系似乎确实与这种正式礼仪在两个人之间造成 
的实际接触密不可分。 

附庸必须承担的援助和服从的普遍职责，是任何附属于他人 


. ①， L. Mi rot t * Les Ordon nances de Charles VII relatives a la prestation des hom- 
maRes , in Memoires de la SocUte pour l y Histoire du droit et des institutions des an- 
ciens pays bourguignom ， fa$c. 2 f 1935 ； G. Dupont-Ferrier ， Les Origines et le premier 
siecte de la Cour du Tresor, 1936, p. 108 ； P. Dognon, 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et ad- 
ministratives du pays de l^angufdoc . 1895* p. 576(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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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所履行的义务。但这种义务演变成一些特别的义务。关于 
这些特别的义务，下面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些义务的性质对应于 
相当严格地规定了的等级和生活方式.因为各附庸虽在财富和声 
望上有巨大差异，但并不是从社会的所有阶层中不加区别地招募 
来的。 附庸制度是各上层等级特有的依附形式，这些上层等级的 
特点首先表现为专事武装并行使指挥权。至少附庸制度曾是这 
样。为了对附庸关系的性质有清楚的了解，这里应该研究一下它 
是怎样从一整套个人关系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3 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的起源 

寻找一个保护人，或满意地成为一个保护人，这些事情在所有 
时代都是寻常之事。但是我们发现，除非在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 
正在崩溃的那些文明中，这样的事情几乎不能引起新的法律制度 
的产生。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高卢就是这样的例证。 

以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社会为例吧。那时的国家和家族均不再 
能够提供有力的保护。乡村共同体的力量仅能勉强维持自己内部 
的秩序，而城镇共同体几乎还不存在。孱弱不堪的人们到处都感 
到需要接受势力更强大者的庇护•，而有势力的人除非以说服方式 
或强迫手段获得其依附者的支持，也不能保持其威望或财产，甚至 
不能保证其自身的安全。一方面，一些人急切寻求庇护者;另一方 
面 ，•一 些人通常以暴力手段僭取权力。弱小和强大的概念总是相 
对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个人一身兼二任：他既是更强大之 
人的依附者，同时又是更弱小之人的保护者。于是,一种脉络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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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地贯穿于社会各阶层的庞大的人际关系体系开始形成。 

所以，这几代人为时所迫而结成新的关系时，既没有创造新的 
社会形式的清醒愿望，也没有意识到正在创造新的社会形式。每 
个人都本能地极力利用现实社会组织提供的资源，如果说新事物 
最终被无意识地创造出来了，那么它也是在适应旧事物的过程中 
创造出来的。此外，这个从人侵中出现的社会已经继承了一套特 
别庞杂的制度和习惯。在这个混合体中，日耳曼传统中混杂着罗 
马遗产，也搀杂着曾被罗马征服但其民族习惯未被完全泯灭的人 
民所留下的遗产。让我们不要在此处陷于误区，试图到附属关系， 
或更宽泛些，到封建风俗制度中，去寻求一种特殊的种族 起源； 也 
不要使自己再度陷人著名的两难推 论：罗 马还是“日耳曼森林”。 
这样的幻想必须留给这样的一些 阶段： 在这些阶段上，人们对人类 
进化的创造力的了解比我们更少，像布兰维利耶一样，相信17世 
纪的贵族几乎全部是法兰克武士的传人，或者像年轻的基佐©那 
样，将法国大革命解释为高卢-罗马人的报复行动这 
就像过去的生理学家臆想精子中有一个完全成型的胎儿 
cuius ) o 然而，封建词汇所表现的内容是明晰的。如下所述，这些 
词汇中充满了同时并存的不同来源的因素，有的来自被征服人民 
的语言，有的来自征服者的语言，有的则是新创造的词汇，如“臣服 
礼”一词。这类词汇无疑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真实反映，虽然这种社 
会制度本身深深地烙有复杂的历史印记，但它首先是当时社会状 


①基佐 （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 , 1787 — 18 7 4> ，法国历史学家及政治 
家，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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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产物。阿拉伯谚语说 :“同 辈相似，胜似父子。” 

在那些寻求保护的下层民众中，最悲惨的人确实沦为了奴隶，149 
由此也决定了他们的后代与他们一样悲惨的奴隶命运。但其他 
人，甚至最微贱的人，很多都渴望保持自由人的 身份； 而接受其效 
忠誓言的人，一般也没有理由反对这种愿望。这个时代人身关系 
尚未凌驾于政府机构之上，享受所谓的“自由”在本质上就意味着 
拥有一种无可争议的权利，即作为墨洛温王朝诸王的臣民——法 
兰克人 FrancorM/w ) 的权利；当时的人称法兰克人时，将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笼统地归在了这同一个名字 之下。 其结果是， 

“自由的”和“法兰克的”两个词语逐渐被视为同义词，并继续长期 
作为同义词使用。对一个首领来说，身边族拥着享有自由人特有 
的司法特权和军事特权的附庸，在许多方面比统辖一群奴隶来得 
更为 有利。 

这些“适合于自由人”(化^⑽山狀山^幻的依附关系——图尔 
地方的惯用语这样描述这些关系——绝大部分是以来自古典拉丁 
文的词语来表述的。在罗马或罗马化的世界 ，波澜 起伏的历史虽 
然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古老的保护-被保护关系的习俗从未消失。 
特别是在高卢，这些古老习俗尤其容易扎根，因为它们与臣属居民 
的风俗是协调一致的。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没有一个高卢首领 
身边不簇拥着一群由农民或武士组成的侍从^这些古老的本土习 
俗多大程度上在罗马征服后保存下来，并在一种世界性文明的掩 
饰下继续生存，对此我们知之甚少。然而，所有证据都导向这一结 
论 :虽然 这些习俗在一个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压力下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但它们继续以某种形式存在。无论如何，在以后的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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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里，帝国境内各地区发生的灾难，使得就近寻求豪强们的保护比 
以往更为必要，而且比任何公共法律机构更为行之有效。在4、5 
世纪的社会各阶层，如果一个人想保护自己免遭收税人的苛捐杂 
税之苦，使法官的判决于己有利，或仅仅保证自己有个体面的职 
业，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附于一位地位更高的人，即使自由人甚 
或一个颇有地位的人也是如此。这些关系不被公共法承认，甚至 
遭到禁止，所以不具有合法效力，但它们构成了最为强大的社会关 
系之一。法兰克人统治下的高卢居民越来越多地利用保护和服从 
关系的契约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在他们祖先的语 
言中是找不到现成的词语来加以描述的。 

古代词语(被保护人），除了作为一个具有时代错乱 
性的书面词语存在外，在罗马帝国晚期的几个世纪里已被废弃。 
但在墨洛温时期的高卢也像罗马一样，人们在提到首领时，仍会说 
主子“承纳” 其下属而成为他们的“庇护人”；在提到臣 

属者时则说，他“委身”即将自己“委托”给他的保护者。这样接受 
的义务通常称为(役务）。不久前 ，一 个自由人会对“役 
务”这个词感到恐惧。在古典拉丁语中，它只是在奴役的意义上使 
用，而与自由身份相容的各义务是 o // Z Wa (职务）。但在4世纪末 
servitium 已失去原来的意义。 

日耳曼地区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强者对附近弱者的保护通 
常称为 mundium , mundeburdum mitium „ mundeburdum 在 
中世纪法语中演变为 m < ziwi 6 oar 。mitium 一词特别用于表达司法 
事务中代表依附者所行使的权利和义务。所有这些词语都是日耳 
曼词汇，经拉丁语外表的粗劣包装后出现在契约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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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词语差不多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不管签约方是出身 
于罗马人还是蛮族，都使用这些词汇。个人依附关系不从属于“法 
律属人”原则，因为它们还仍处于所有的法律体系的边缘。这些关 
系没有受到官方的控制 ，这一 事实使它们更能够适应于无限多样 
化的环境。国王本人按其资格是其人民的领袖，他一视同仁地对 
其臣民提供援助，而他也有权接受自由人共同誓言所规定的臣民 
的效忠，但是他答应给予一部分臣民以人身保护权 （ m a /; n 6 0 M r )。 
伤害了国王承诺保护的人，被视为冒犯国王本人，因而要受到极为 
严厉的惩处。在这个相当芜杂的人群中，选拨出数量更有限且更 
为出类拔萃的王室侍从队伍，这些人被称为国王的近臣 
即国王的“人”；在墨洛温王朝后期的混乱状态中，这些近臣不止一 
次地控制了国王和政府。正如稍早时期的罗马一样，如果一位有 
远见的父亲在儿子幼年时没有给他找到庇护人，安排好他的前程， 
那么这位想闯荡一番的富家子弟就会自己“委身”于一位豪强。虽 
然宗教会议有各种禁令，但每个等级的许多轉士都毫不犹豫地在 
俗界寻求保护。但是很明显，正是在社会下层中，从属关系得到最 
广泛也最强烈的传播。我们所掌握的“委身”的惟一套语告诉我 
们，一个穷鬼寻找主人的惟一原因是“他缺衣少食，难以维生”。虽 
然依附者的社会地位千差万别，但不同方面的依附关系在使用的 
措词上没有不同，至少概念上没有十分明显的不同。 

不管委身者拥有何种地位，他似乎一定向他的主人宣誓。以 
正式的行动表示服从也是习惯吗？对此我们无从^|知。官方的法151 
律系统，对此没有说明。这些法律系统只涉及调整民众和家族事 
务的旧制度，至于可以单独提供确切证据的各种协议，几乎从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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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文字。但是从8世纪下半叶起，文献中开始提及握手仪式。我 
们见到的第一个例证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事 者双方均为地位最高 
的人，被保护人是一位外国王公，保护人是法兰克 国王； 但是我们 
千万不要被这些记录的编辑者的片面性所蒙蔽。这种仪式除非'与 
高层决策有关，是统治者会见中的一个特点，它似乎就不值得加以 
记载；在平常生活中，这种仪式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事件，所以流 
于湮没不彰。毫无疑问，这种仪式在它突然见诸文献记载之前，一 
定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人们所采用。这种风俗在法兰克人、盎 
格鲁-撤克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的相似性，证明它起源于日耳 
曼人。但它的象征性十分明显，所以很容易为所有这些人接受。 
我们发现，在英格兰及斯堪的纳维亚人中，这种仪式被毫无区别地 
用于表达奴隶对奴隶主的服从和自由亲兵对武士首领的服从等非 
常不同的服从形式。所有一切都使人得出结 论：法 兰克人统治下 
的高卢也是长期如此。这种臣服姿势有助于缔结各种保护性的契 
约》它有时要进行，弯时则被省略，似乎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必不可 
少。一种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意义明确的名称和一种较为稳定的 
仪式;但在墨洛温王朝统治的世界里，人身关系仍停留在习惯性礼 
仪行为的水平上。 


4 私家武士 


然而，由于生活状况不同而永远与其他人分离开来的一些依 
附者群体已经存在。这就是簇拥在包括国王本人在内的各豪强身 
边的私家武士群体。在当时困扰统治阶层的难題中，最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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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不是和平时期对国家或私人地产的管理，而是获得进行战 
争的手段。不管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也不管是轻易发 
动还是为了捍卫生命财产，战争在许多世纪里将被视为每个领袖 
人物一生的正常的事业，也是每一个权力机关存在的理由 
d ' etre ) 0 

法兰克诸王入主高卢后发现，他们已经继承了与民众利益息 
息相关的两种募兵制度。在日耳曼尼亚，每个自由人都是 战士； 而 
罗马，在它仍然使用本国军队时，主要是从土地耕种者中间招募军 
人。法兰克国家前后相继的两个朝代，都坚持普遍兵役制原则。 
这种普遍兵役制原则后来确实继续存在于封建时代并流传下来。 
法兰克王室颁布法令，试图按财富多少将兵役义务规定下来，将最 
贫困的人分成小组，每小组必须提供一名士兵，但这一做法未获成 
功。实际上，法兰克人的募兵措施可能因时而异，但普遍兵役制原 
则本身则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同样，豪强们在争斗中也毫无顾 
忌地让手下的农民参战。 

不过，在蛮族诸王国，这种募兵机制在日趋无能的官僚制度中 
是极为笨拙不灵的。而且，日耳曼人的征服活动已经打破了其社 
会所创造的这种既适于战争又适于和平的募兵制度。入侵时期的 
普通日耳曼人，是战士而不是农夫，但最后终因专务于日益稳定的 
农耕生活，他们身上的农夫成分增多，而战士成分减少。诚然，早 
些时候罗马的佃农在被迫离开农田服兵役时，也同样昧 
于战争，但他被编人组织严密的军队后，要接受一个士兵所需要的 
训练。相形之下，在法兰克国家，除了国王和贵族身边聚集的侍卫 
外，没有常备兵，所以征募来的新兵得不到正规训练。新兵员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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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既缺乏热情也缺乏经验，而且装备这些新兵员存在各种困难（査 
理曼时期需要发布命令，禁止只装备一根竿子的士兵人伍），这些 
无疑都是墨洛温王朝军事制度从早期就存在的缺陷。当战场上的 
优势从步兵转向重装骑兵时，这些缺陷就更加明显了。为了拥有 
战马，并将自己从头到脚武装起来，需要有相当富裕的家境，否则 
就要接受更富裕之人的援助。按照里普里安法 （Ripuarian Law ), 
一匹马的价值是一头牛的六倍，一副锁金甲皮护胸与一 
匹马价值相当，甚至一副头盔的价值也是该价格的一半。据记载， 
761年阿勒曼尼亚（后来的士瓦本）的一位小地主用他祖传的地产 
和一个奴隶换取了一匹马和一把剑。①另外，一个人能在战场上 
熟练地驾驭战马，披坚执锐，冲锋陷阵,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练习。 
“你可以使一位少年在妙龄时成为骑兵，晚了则不可造就。”在加洛 
林早期，这一格言已成为谚语。 ® 

步兵制的衰落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因何衰落呢？有 
时人们认为步兵制衰落是阿拉伯人的人侵造成的。现在有人指 
出，正蒼为了抵挡萨拉森骑兵的冲锋或追击萨拉森骑兵，査理•马 
特才将法兰克人推上了马背。即使认定骑兵当时在伊斯兰军队中 
确实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是否真是这样还有争议 -一- 法兰克人也 
不是等 到普瓦提埃战役才重视骑兵的重要作用的.因为法兰克人 
此前一直拥有骑兵 队伍。 755年，一年一度的贵族和军队集合时， 
国王丕平把集合的时间从三月移到了草料初备的五月：这一具有 


① H. Wartmann ， Urkundenbuck der Abtei Sankt-Gallen * I, no. 31. 

■② Rabanus Maurus* in Zeitschrift fiir deutsches Altertum . XV ， 1872 ， p.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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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的举措只是标志着一个变化过程的结束阶段.这个变化 
过程此前已经历了几个世纪。促成这个变化的原因，虽然适用于 
大多数蛮族国家，甚至也适用于东罗马帝国，但并没有被人们充分 
理解，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到某些技术因素，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在战争史这个特殊领域，人们的注意力过分专注于战斗中 
使用的战术，而忽略了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战术，以及使用这些 
战术产生的后果。 

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人民对马镫和马掌的使用一无所知，9世 
纪时西欧文献插图中才出现马镫和马掌。但是插图形象可能落后 
于它的实际运用。马镫大概是萨尔马提亚人的发明，是西欧从欧 
亚草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的一份礼物。马镫的采用是民族人侵时 
期西欧定居群体与欧亚大草原骑马民族之间建立起的频繁交往所 
产生的结果之一。由于阿兰人的迁徙，有时这种交流是直接的。 
受到日耳曼迁徙潮流的冲击 ，一 些阿兰人从早些时候他们在高加 
索以北地区的老家迁出，最终在高卢和西班牙找到栖身之地。但 
更频繁的接触是通过那些曾在黑海沿岸居住过一段时间的日耳曼 
民族如哥特人的中介而实现的。马掌显然也来自东方。马掌的使 
用大大有利于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骑行和冲锋，而马镫的使用不 
仅仅免除了骑手的疲劳，而且使 骑手峑 势更稳，冲锋更为有效。 

骑兵的冲锋成了战斗中人们最喜欢采用的一种攻击方法，虽 
不是惟一的方法。地势不利于骑马时，骑兵就要下马，徒步进攻。 
封建时代军事史上这些战例比比皆是。但在缺乏畅通的道路或接 
受过熟练的协同战术训练——这曾是罗马军团克敌制胜的法 
宝——的军队的情况下，只有使用战马才能使各国统治者发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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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远袭的战争，使大多数首领进行灵活的游击战。马匹能使军队 
迅速到达战场，跨过耕地和沼泽而不太疲劳，并以出其不意的战术 
打乱敌人的部署。如果天时不利，纵马逃遁则是逃脱灭顶之灾的 
最好方法。1075年萨克森人被德国亨利四世打败时，贵族们骑马 
迅速逃走，所以他们蒙受的损失比行动迟缓的农民步兵小得多。 

在法兰克人统治的高卢，形势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招葬职业武 
士，即以群体传统接受训练的男子，首先是骑兵。虽然直到9世纪 
末在财力上能承担骑兵义务的所有自由人，在理论上仍需要向国 
王履行骑兵义务，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骑兵队伍的核心-——只 
有他们才具备高水平的作战效率——自然是那些武装侍从，这些 
人长期以来已是国王和显贵们的扈从。 

虽然古代日耳曼社会中的家族群体和民众的事务，为一般人 
提供了足够的用武之地，但并不能满足日耳曼人的冒险精神和勃 
勃雄心。日耳曼人的首领，特别是年轻的首领们，身边都簇拥着 
“亲兵”(“亲兵”在古德语为书面含义为“从事远征的伙 
伴”; 塔西佗$非常准确地将该词译为拉丁文 comes ) „首领们领导 
这些亲兵参加战争，进行掠夺性远征，闲来无事则在其用木头建筑 
的宽敞的“厅堂”里款待这些人，“厅堂”里的氛围颇适合于长时间 
的狂饮宴会。这伙人是首领发动战争和进行族间仇杀的中坚力 
量；它在自由人商讨问題时支撑着首领的权威；而首领向随从者慷 
慨施赠礼物，如美食、好酒、奴隶和金戒指等，则是头领威望得以确 


①塔西佗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 约 55—120) ,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编年 
史》、《历 史》、《日 耳曼尼亚志>及《阿古利可拉传》 等。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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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塔西佗所描述的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的 
“亲兵制” （ comitatus ) m 是 这样； 几个世纪以后，史诗《贝奥武夫》 
和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萨迦（不可避免地有些变异）对它的描述仍 
然是如此。 

蛮族首领一旦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站稳了脚跟，更不愿意 
放弃这些习俗，因为在他们占领的这个世界里 ，豢养 私人武装侍从 
的习惯盛行已久。在罗马帝国晚期的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一位 
高级贵族不拥有个人家兵。这些家兵经常被称为如，来 
自一种饼干的名字。由于这种饼干比家兵们日常的定额 
军粮面包好吃，所以一般分配给那些享有特权的士兵食用。这些 
个人侍卫是雇佣兵而不是“亲兵”，他们人数众多，对首领竭尽忠 
诚，所以其主人成为帝国的将军时，他们经常被擢升到作战部队的 
要职上。 

在动荡不安的墨洛温时代，雇佣这种武装侍从比以往更为必 
要。国王有自己的侍卫，称作 Zrwshs ， 这些人总是（至少大部分是） 
骑兵。国王的臣属，无论是法兰克人还是罗马人，也都有武装侍 
从。甚至教会也认为必须有自己的武装侍从以保证其安全。这些 
“斗士们”——图尔的格利高里这样称呼他们 —— 是一个相当混杂 
的团体，其中可以发现行迹恶劣的暴徒。奴隶主们则毫不犹豫地 
将最强壮的奴隶编人侍从队伍。然而，自由人显然构成侍从队伍 
的最大部分，不过他们以其出身并非总是属于最高的社会等级。从 
事侍从役务无疑会获得一定的名望和报酬。不过，具有重要意义 


①意为“得小块者”。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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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7世纪赠给一个奴隶或一位 gasindus 的“小块地产”，可以 
- 视同仁地使用同一形式的文书。 

在上面提到的 gasindus 一词中，我们可以辨认出日耳曼语亲 
兵的旧称。实际上这个名词在墨洛温王朝统治下的髙卢似乎早已 
普遍使用，它的 确像在 整个蛮族世界一样，指的是私人战斗人员。 
不过，这个名词逐渐地让位给土生土长的名词“附庸” 
vasscdlush “附庸”一词后来大放光彩。从起源上看，这个词并不 
是罗马词语，而是凯尔特词语。 ® 不过，它首次以文字形式出现在 
《萨利克法典》之前很久，无疑早已渗透到高卢的拉丁语口语中；因 
为该词的借用只能发生在克洛维以前很久的时候：那时候在法国 
领土上仍然居住着一些使用祖传语言的大群体，他们与采用罗马 
语言的各民族比邻而居。所以在这一珍贵的古代遗物中我们可以 
看到保留在法语深层中的古代高卢的一个真实遗迹。但同时我们 
必须当心，不要从封建时代词汇吸收的这个词语中，推出军事附庸 
制起源于遥远古代的结论。毫无疑问，罗马征服前的髙卢社会大 
致上就傈凯尔特社会一样，早已实行一种在许多方面与古日耳曼 
的亲兵制度相似的“亲兵制度”。但是，不管这些习俗可能在多大 
程度上在罗马上层建筑下流传下来，有一个事实可以 肯定： “被保 

护人”之名一一悟撤称作在阿基坦称作 soldurius -已 

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附庸”一词进人拉丁语口语时，含有更 
低微的涵义 ，意 思是“年轻男仆”，这种含义以一种昵称的形式 


① G. Dottin，La langue gauloise * 】 920 ， p. 296. 

② 至少在这种意义上是如此。 • 但是从 ambacte 派生出了法文的 ambassade 和英 
文的 ent&ssy 及 ambassador. 这种派生是通过间接途径，这里我们不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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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t 侍童)贯穿于中世纪，并潜移默化地演变为“家奴” 

之意，其情形正如拉丁文 puer ^ 的变化一样。对于其主子而言， 

称那些时常簇拥在身边的人为“男仆”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法兰克 156 
人统治下的高卢，在6至8世纪的各种文件中，这个词语仍被继续 
赋予“家奴”的含义，随后逐渐出现新的含义，8世纪新的含义与前 
一种含义并驾齐驱，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则取而代之。不止一 
位家奴被“荣幸”地接纳为侍卫。侍卫中的其他人虽不是奴隶，但 
住在主人家中，宣誓以不同方式效劳，听从主人召唤。他们也被主 
人称作“男仆”，因此他们与奴隶出身的同事一起被列入附庸的范 
畴，附庸从此已具有武装侍从的特殊含义。附庸曾经是所有武装 
侍从的共同标签，由于表示一种赞美性的亲密关系，所以最终专门 
用来指示武装侍从中的自由人。 

一个词语从奴隶制世界内部出现后，逐渐提高到一个荣耀的 
位置，这段历史忠实地反映了附庸制兴起的过程。大权贵们甚至 
国王豢养的许多“凶徒”虽然原来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此后却声望 
日隆。联系武装亲兵及其首领的纽带所代表的是自由缔结的忠诚 
契约关系之一，这种关系是与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一致的。用 
来称呼王室侍卫的名词 trustis 即效忠，极富寓意，意味深长。新 
招募的侍从宣誓忠于国王，国王则承诺“提供援助”。这些都是“委 
身制”的原则。毫无疑问，豪强及其附庸也互做类似的承诺。此 
外，受到重要人物的保护，不仅可以得到安全上的保证，而且可以 
得到社会地位上的保证。随着国家政权的分崩离析，每个掌权的 


①“幼童”之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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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从自己的直接依附者那里寻求援助，而随 
着旧的军役制形式的衰败，招募职业性的战斗人员日益迫切，武装 
人员的作用愈益受到重视。在这些情形之下，人们更加坚信，在所 
有人身役务中，最高级的役务就是为自己庄严宣誓忠心追随的主 
人挺枪跃马，效力尽忠。 

但是，一种深深地影响着附庸制发展的力量开始显现，并在很 
大程度上使之脱离原来的发展进程。这就是国家政权对当时尚未 
被承认的这些人际关系的干预。这个国家政权如果不是一个新政 
权，那么至少也是一个革新的政权,这就是加洛林王国。 

5 加洛林王朝的附庸制 

可以说，加洛林人的政策既受到既定习惯的支配，也受到各种 
原则的支配。“加洛林人的政策”当然不仅仅指君主们——他们中 
有些人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计划，而且也指他们的主事谋僚 
们的意见。贵族成员经过反对旧王室的长期斗争后已经掌握了权 
力，他们将成群的武装侍从聚拢在身边，强行对其他首领行使保护 
权，逐渐成为法兰克人的主人。这些人一旦达到权力的顶峰.将继 
续视这种关系为正常之物，这有什么奇怪呢？另一方面，从査理- 
马特时代起，这些人的理想就是重建先前他们和其他贵族一起毁 
坏了的中央政府权力》他们要在其领地内建立秩序和基督教的和 
平，要把士兵派往辖下的各个地区，并对异教徒进行圣战。圣战事 
业的进行既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权力，又可以改变人们的灵魂。 

旧制度看来难以胜任这一使命。君主政体只有为数不多 的官- 



第十一章附庸的臣服礼 


267 


员，但这些人并不是非常可靠，而且除少数教会人员外，他们缺乏 
职业传统,也缺乏教养。更何况，经济状况不允许建立规模庞大的 
薪俸官员体系。交通联络迟滞、笨拙且不稳定，所以中央政府面临 
的主要困难是如何与个体臣民保持联系，以便征索役务，实施必要 
的惩罚。为达到这一统治目的，便产生了利用根深蒂固的保护关 
系网的想法。在这个等级社会中，每个等级的领主都要为他的 
“人”负责，都要敦促他履行义务。这种想法不独加洛林人有，在西 
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这种思想早已是立法的 主题； 阿拉伯人人侵 
西班牙后，逃往法兰克宫廷中的许多西班牙难民可能向法兰克人 
传播了这种原则，受到法兰克人的重视,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法 
典》所表现出的对“无领主之人”的强烈不信任，也反映了相似的态 
度。但是.有意识地推行这种政策，并且一应该说一 一对这种政 
策抱有坚定不移的幻想，其他任何地方均不及800年前后的法兰 
克王国。“每位首领必须约束其属民，裨使其更自愿地听从皇帝的 
命令和训示”，® 810年一个法规中的这些话简捷明快地概括出了 
丕平和査理曼所建基业的根本原则之一。同样，在农奴制时代的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吹嘘说，在他控制的领主 （ pmneshchika ) 中， 
有“十万警察监护官”。 

在这一政策实施过程中，最需要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使附庸制 
适应这种法律制度，同时使之具有稳定性，只有这种稳定性才能使 
附庸制成为王权的坚固堡垒。在早期，身份低微者已经为生计而 
委身于人•就像图尔地方的故事套路中的饥饿者一样。虽然，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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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upitularia ， \ ， no. 64 ， c.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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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许多亲兵早已是终生服侍其主人（而且无疑早已长期如此），有 
的是为了一项明确的事业，有的是迫于社会习俗或个人利益，但没 
有证据证明墨洛温时期委身制已是 通例。 在西班牙，西哥特法从 
未否认私人武士有权改换主人，因为法律称，“自由人永远有权支 
配自身”。而在加洛林时期，王室的各种敕令都关注对各种罪行的 
准确的界定，如果领主犯法，附庸有权不遵守契约。这种情 g 意味 
着，除非领主犯罪及双方同意脱离关系，领主和附庸的纽带关系终 
生有效。 

另外，领主要承担法定责任，敦促附庸出席法庭，履行必要的 
军事役务。如果领主本人参加战斗，那么其附庸就在他的指挥下 
作战，只有在领主不在场的情况下，附庸们才归属于国王的代 
表一一伯爵直接指挥。 

但是，如果领主强制附庸效忠，而领主本身又不牢固地归附于 
国王，那么这样的体系有什么用处呢？正是为了达到其宏伟规划 
中的这个不可或缺的目标，加洛林王朝将附庸制原则最大限度地 
推行到所有社会关系中。 

加洛林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不得不酬劳他们的“人”，将土地 
分配给他们。分配土地的方法，我们将在下面详加讨论。而且，作 
为宫相和后来的国王，他们必须有支持者，首先需要建立一支军 
队。所以他们通常以分賜土地的办法，将许多已经拥有高官显位 
的人笼络过来为己所用。以宫相分赠土地为基础安 置卜来 的从前 
的军事从员，仍然被视为国王的附庸，而新产生的追随者也被认为 
以同样的附庸纽带附属于国王，即使这些新产生的追随者从前从 
来不是他的武装亲兵。两部分人都要率领他们的附庸--一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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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的话一-为国王服兵役。但是，由于他们大部分时间远离主 
人生活，其生活状态与不久前的私家武士迥然殊异。他们中的每 
个人都处于中心位置.周围一定范围内疏疏落落地分布着一些依 
附者，国王希望他能使这些依附者相安 无事； 如果需要，国王还要 
求他对其邻居行使相似的监督。所以在加洛林帝国庞大的人群 
中，赫然形成了 一 _个数量相当大的“钦命附庸” （ faw / dominici ) 等 
级。这个附庸等级享有君主的特殊保护，负责向国王提供他 
所需要的大部分军队，在各个行省构成一个巨大的忠顺连锁的 
一个重要环节。87〗年，禿头査理战胜他的儿子卡洛曼，希望重 
新树立这位年轻叛乱者的同谋人的忠诚，他殚精竭虑寻谋到的 
最佳方法，就是强迫每位叛乱同谋人从国王的附庸中自愿选择一 
位领主。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经验似乎已经证明了附庸制所具有的力 
量，加洛林王朝为了强化官员的忠顺，克服其不断动摇的态度，打 
算将附庸制应用到它的官员身上。王室官员过去一向被认为处于 
君主的特殊保护 之下； 他们向国王宣誓效忠，且越来越多地是从那 
些早已成为国王附庸的人中招来任职的，这种做法逐渐推广开来。 
如果不是更早，那么最迟从虔诚者路易统治时代起，任何宫廷官 
职、重要的指挥权特别是伯爵衔，其获得者在就职时，无不以最庄 
严的方式称自己是国王的附庸。从8世纪中叶起，即使是外国统 
治者，如果他们承认法兰克国家为保护者.也要履行这种仪式，称 
为国王或皇帝的附庸。当然没有人会期望这些显赫人物会像先前 
的随从一样，成为主人家中的骑马侍从。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他 
们属于国王的军事家族，因为这些人宣誓效忠，向国王提供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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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战争援助。 

这些显赫的权贵们，已长期习惯于从家内仆从之中忠心耿耿 
的亲兵里物色可以信赖的愿意执行各种任务的附庸。如果远方的 
一 项任命 、一 处地产或遗产的赠给，使一位忠诚的随从不能再履行 
人身役务，那么情况将是怎样呢？领主仍将视他为宣誓的随从。 
简言之，自发成长起来的附庸关系在这里再次倾向于突破领主家 
庭小圈子。国王们的榜样和国王们颁布的法律条文使这些变化中 
的习俗具有稳定性。领主和附庸都赞同有一种契约，这种契约此 
后将被陚予法律约束力。依靠附庸关系，伯爵们使低一级的官员 
附属于自己；同样，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则以附庸关系使世俗信徒附 
属于自己，依靠这些世俗信徒的支持行使审判权或由他们带领其 
16°臣属履行兵役役务。所以，无论是哪位豪强，都极力将日益增多的 
小封建主笼络干其麾下，而这些小封建主也如法炮制.将势力更弱 
小者笼络于自己势力下。这些私人附庸组成了一个由社会地位相 
当低的成分组成的斑驳陆离的社会。如果主人受召见离开，伯爵、 
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有权将这一地区留给一些人管理。在这些人 
中，有些人如同小国的钦命附庸，被委以重任，负责维护和平的光 
荣 使命； 另一些人则承担起为主人看家护院、照管庄稼和护理主人 
家内事务的次一等的任务。 ® 这些职位都享有权力，所以也是值 
得尊敬的位置。正如国王周围的情形，早些时期围绕各等级的首 
领们形成的纯粹的家内役务，为此后的各种体面的依附形式提供 
了模仿的范本。 


① Capituiaria ， \ ， no ， 141 ， c.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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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典类型附庸制的形成 


加洛林王朝的倾覆，代表着虽在许多方面落伍和失算但又不 
乏良好愿望的少数人，试图保存一种秩序井然的文明生活中的某 
些社会准则的努力，迅速地悲剧性地失败了。此后便是一个漫长 
而动荡的时期，但同时也是附庸制的特点即告形成的孕育时期。 

此后欧洲陷于内部纷争和外部人侵的无穷无尽的战争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寻找首领，而首领更要寻找附 
庸。但这些保护关系的扩展不再是为了国王的利益。此时私人纽 
带关系数量增多，尤其在城堡周围更是这样。由于斯堪的纳维亚 
人和匈牙利人开始人侵，乡村地区兴起越来越多的堡垒，以个人之 
名或以更强大的人物之名控制这些堡垒的领主，竭力招集附庸团 
体进行防卫。“现在国王除了他的名号和王冠外一无所有……他 
既无力保护面临危险的主教们，也无力保护身处险境的臣民们。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都联合起来为圣上服务。他们由此获得和 
平。”1016年勃艮第王国的一位德国高级教士这样刻画当时的混 
乱状态。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阿图瓦的一位修士恰如其分地说明 
了“贵族阶级”中何以只有少数人能够避免领主统治，而“仍然只从 
厲于公共权力”。应该明白，即使在这里，“公共权力”一词显然并 
不是远离此地的王室政权，而是伯爵政权。代替王权发挥作用的 
伯爵政权，依其性质仍然是高于个人关系的政权。 ® 


① Thietmar of Merseburg , Chronicle ， VII ， 30. Miracula S. Bert ini, II» 8, in 
Mabillion ， AA. SS. orci. S. BeneJicti, III, I, pp, 133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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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需说，这些依附关系贯穿于社会各等级，并不仅仅限于这位 
修士所说的这些“贵族”。但是，加洛林时代已开始描绘的以不同 
社会环境为特点的不同关系的分界线，这时已更清楚地划定了。 

当然，语言乃至行为方式会长期保留旧时混乱状态的遗迹。 
--些规模不大的庄园的臣属肆力于受人蔑视的土地耕作，承担的 
任务从此被认为是受奴役的工作，直到12世纪一直负载着“委身 
者”之名。《罗兰之歌》的作者将这个名称用到最著名的附庸们的 
头上。因为农奴是领主的“人”，所以人们常常说农奴生活在“臣 
服”状态中。甚至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另一个人的农奴所做的正式 
动作，有时也被称为“臣服”，在这种仪式上的正式动作有时确实使 
人想起“握手”臣服礼所特有的姿势 J 

不过，这种农奴臣服礼在它盛行的地方.却与附庸臣服礼有着 
极大不同；它不需要世世代代重复进行。当时两种附属形式的区 
别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一是世袭的，其特征是承担各种各样被认 
为属于一个相当低下等级所承担的义务，尤其是它不允许依附者 
一方有选择权，所以它被认为是与“自由”相对立的。这种附属形 
式实际上是农奴制，大多数身份低微的委身者都是不知不觉地继 
承了这种身份，尽管在一个社会划分基于不同原则的时代，他们最 
初的归附具有“自由”的特点。另一种依附关系叫做附庸制，在附 


①前文（第130页）已提到的作为赎罪行为的臣服礼，其作用可追溯到向地位较 
髙的人表示屈服的特有姿态.普拉冬 （G. Platon) 在一篇不那么严谨的文章 （‘L’Horn- 
mage feodal comme moyen de contracter des obligations privee.s T in Revue generate de 
droit , XXVI, 1902) 中引用的例证说明，这种仪式还是肯定私法规定的各种契约义务 
的-种手段。但是•这里指的是一种非正常的习俗，仅限于少数几个地区（加泰罗尼 
亚，或许还有卡斯蒂尔），且时间上也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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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制中，一方死亡，这种关系即告终结.如果在实际上并非如此，那 
么在法律上也是如此。这一特点解除了世袭性对个人行动自由的 
限制这一污点，所以它颇适合于武士这一荣耀行当。从本质上，这 
种关系听产生的援助形式与战争有关。由于特征上的相似性，11 
世纪末以后拉 T 语契约几乎毫无差别地称一个人为其领主的附庸 
或 miles 。 从字面意义上，—词应译作“士兵”。但是法文文 
献从该词出现之日，就将它译为“骑士”，更早时期的书记员心目中 
所知道的自然是这个方言词汇。士兵是披坚执锐、跃马冲锋的典 
型，而附庸的使命首先是以这种方式为领主效命。于是，民众语言 
中的“附庸”通过这个古字的升华-一-该字不久前还表示一种低微 
的身份--一而获得广泛的用途，用来 表示一 个终身从事战争的群 
体最为人称道的品德，即勇敢。这种依附关系以握手的臣服礼正 
式完成，而握手礼此后几乎完全限于此一用途。但是，自10世纪 
以后，这种意义重大的献身仪式通常要辅之以亲吻礼来完成，亲吻 
礼将两个人置于同一水准的友谊上，使大家熟悉的附庸制从属关 
系获得尊严。实际上，这种依_关系此时限于社会地位很髙、有时 
是非常髙的人物之间。军事附庸制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分化 
过程，它从古代根本不同的委身习惯中分化出来，最终演化成委身 
制的最高形式。 




第十二章采邑 


1 “恩地”和采邑 ：薪俸 佃领地 

在法兰克时代，大多数的委身者从新领主那里所寻求的不只 
是保护，因为这位势力强大的主人同时还是一位富人，所以委身者 
们也期望新领主对他们的生计给予帮助。圣奥古斯丁生活在西罗 
马帝国最后几十年，他的书中记载了穷人寻找能提供“吃饭手段” 
的庇护人的情形。从奥古斯丁的记载到我们多次引述的墨洛温时 
代的俗套话，我们听到的是同样的连绵不断的呼号声一一饥饿者 
的哀鸣声。就领主而言，他不只是为行使对附庸的权力的野心所 
驱使，而且还时常试图通过附庸们的力量控制财产。简言之，各种 
保护关系从一开始就涉及到经济方面，附庸关系和其他关系都是 
如此。 首领对其亲兵的慷慨贈予似乎是主仆关系纽带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在加洛林时代，賜赠礼物，如一匹马、武器和珠宝，几乎是 
人身从属礼的恒定的奖赏。一个法规规定，如果附庸从领主那里 
已经接受了价值一个金索里达的礼物，那么他就不能解除依附关 
系。领主只有将礼物赠予依附者以后，才是名副其实的领主。 

当时，拥有一群附庸的领主就像每一位雇主一样，多少受到当 
时总体经济状况的制约。对附庸的役务有两种付酬方法，领主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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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选择其中之一。一是将附庸豢养于家中，供其衣食并出资为其 
提供 装备; 一是给予附庸一份地产或提供一份固定的地产收人，供 
其维持生计。在法语流行各地区，后一种方法被称为“安置” 
附庸，字面上的意思是给予附庸房舍 (《 Z M )。 这种让步是 
通过何种方法实行起来的呢？ 

在早期，这种继承性没有任何限定的简单赠礼方式被广泛采 
用。这是根据7世纪的惯例所采用的形式，按照这种形式，领主賜 
给他的“亲兵”一小块地产。我们发现，后来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 
多次使用这种办法，以显示对附庸的慷慨，其目的很明确，就是笼 
络附庸恪尽 职守； 有时还附有约定，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礼物164 
可以收回。然而，因为领主定期分配给附庸的这些地产，在性质上 
更多的是报酬而不是奖赏，从根本上讲，这些地产在附庸役务停止 
时就应毫无困难地归还领主，至少依附关系因死亡而中止时应该 
如此。换言之，由于附庸关系不能继承，对附庸的报酬从逻辑上不 
具有继承性。 

依当时的定义，至少在最初时期，这种土地授予是缺乏任何 
“授权证明”的，所以有着固定的双向契约体系的官方罗马法和日 
耳曼习惯法，都没有提供任何先例。然而，在罗马帝国，由于重要 
人物的影响，此类契约作为个人协议已经大量存在。这类契约涉 
及到主人对被保护人的豢养，所以很自然地与保护-被保护关系联 
系起来。这些契约中使用的术语相当暧昧不淸，只有在法律边缘 
的惯例中方能找到。用来描述这种惯例的一个词语是 precarium 
(恳求地），因为祈求来自或者被认为来自地产的接 受者； 

另一个名词是“恩地”虽然法律不承认这种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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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也不向授田者提供手段，强迫执行他通常强加于地产上 
的各种义务.但这对授田者影响甚微，因为他总有权利收回在理论 
上完全出于仁善行为赠送的礼物。 

这两个词语在法兰克人统治下的高卢继续使用，但 precari - 
的形式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让史学家颇费思索。它从中性 
名词变成阴性名词 precariu 。 这种演变似乎只是广为流行的拉丁 
俗语中的一种语言现象的特例，系由语言的混杂所产生：以 <2结尾 
的中性复数词很容易有这种变化.例如，法语介《!7化®转自 foli - 
« w 即属此类。由于祈求者创造的“请求信” precaria ) 
之名所产生的同化作用，很容易出现我们现在讨论的 precarium 
—词 的这种变化。 

precaria 和 hengficium 两个词语最初在使用上似乎无甚差 
异。然而，由于 precaria 包含来自出租 - 租用法中的成分，逐渐获 
得 了一种 相当特别的契约形式，因此它倾向于专用于表示支付地 
租的转让 地产； 另一方面， “ benefit ” 一词意义比较含糊，也比较体 
面，因为它不具有祈求的意思，这个词语受到偏爱，被用来表示作 
为役务报酬授予附属于领主家庭的人员，特别是附庸的临时转让 
ISS 地。一个重要事件促成了这两个词语间的区别 3 为了获得地产用 
以谋求大量武装侍从的支持，加洛林王朝毫无廉耻地没收了大量 
教会地产。査理•马特统治时的首次掠夺是残酷无情的。他的后 
继者并没有放弃征用的这些财产，而是将它们加以合 法化: 一方面 
处理已经没收的土地，同时处理那些将来可能没收的土地。他们 

® 意为“叶子' 一-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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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心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合法所有者的权利。他们要求主教 
或修道院将一处地产交付国王的一位附庸（理论上只是终生使 
用），此后他得到一份地租，而附庸则向国王服役。所以，就教会而 
论，这份地产在法律上是“恳求地”，但国王的附庸则是“蒙恩典”持 
有国王的这份土地。 

以“恩地” （ benefit ) —词来称述以役务、特别是附庸役务为代 
价获得的转让地，这种用法在大法官们和编年史家们使用的拉丁 
语中一直存在到〗2世纪。然而，与真正的活生生的法律词语形成 
对照的是， beneficium 并没有在罗曼语系各语言中提供诸如 
commande 这样的派 生词； 它最终以 benefice 的形式出现于法语 
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与教士阶层密切相关的词语。很清楚的是，在 
口语中它的作用早已被另一个词语所取代。在封建时代，大概早 
在9世纪，法国的抄写员缮写 benefk.um 一词时，他们脑海中想到 
的是 “ fief ” （采邑）。 

尽管这个重要词语在语音上存在的一些困难•对罗曼语各形 
式的影响比拉丁语的转写形式为小，但其历史是清晰的。》古代 
日耳曼各语言中都有一个与拉丁语/>«.«.、（家畜 >有远亲的词汇， 
这个词汇有时被毫无区别地用来表示笼统的动产，或动产形 
式——其中家畜在当时是最普通最有价值的 财产； 在另一些情况 
下又限于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意义。德语中现在还保留第二种意 
义，今天将这个字写作(牲畜）。高卢-罗马人从日耳曼入侵 


①从语目学角度•最出色的论述见于 W . von Wartburg ，Franzosisches etymolo - 
Worterbuch ^ Ill (不过，应指出，胖子査理 884 年的特许状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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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那里借用了这个词汇，转写为/&/(在普罗旺斯语中作 feu). 
该词至少在最初时以这种形式保留了原意之一，即广义的动产。 
勃艮第的各种契约书证明，这种用法一直持续到10世纪初叶。我 
们从契约书中看到一个人购买了一片土地，价格以通常的货币标 
准确定下来，但购买者并没有这笔现金，所以他按照当时流行的做 
法，支付相同价值的实物。契约书如此叙述这笔交易 ：“我 们从贵 
处接受议定的价格，以/«>计为这些镑、先令或便士。”①比较其他 
文件可以看出，通常所涉及到的东西有武器、衣服、马匹，有时也包 
括食物。领主豢养家中的侍从或领主出资装备的侍从所分配到的 
商品，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商品是相同的。在这些人群中，他们无 
疑也会谈到 feos 0 

但是，/««这个词语所由来的语言，在讲罗曼语的高卢地区 
无人通晓，结果是失去了它原来所在语言的全部词汇的支持，所以 
它很自然失去了其大部分语源上的内容。在每天都使用该词的领 
主的家务中，它逐渐毫无例外地与报酬观念本身联系起来，不管赠 
品是动产还是地产。如果一位侍从从原来在家中豢养他的主人那 
里接受一块土地，情况又是怎样呢？这块土地也被称作附庸的 
/««。由于土地已经逐渐变成了附庸正常 的报酬 ，所以这个本义 
完全相反的古老词汇最终保留下来，单用以指示这种形式的报酬。 
正如多次发生的情况，语义上的演变是以误译告终。以采邑表示 
附庸持有的地产，被书面文献记录下来，最早的例证见于9世纪末 


① Recueil des chartes de l J abba ye de Cluny % ed. Bruel et Bernard, I. nos. 24, 
39 ,50, 54,68,84,103,23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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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 在法国南部的一份契约书中载有这个词语，这些契约是 
由一些识字不多的办事员起草，其中异乎寻常地使用了 口语词 
汇。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个词语出现在朗格多克地区的其他 
几份文件中。大约在1000年前后，布列塔尼地区、法国北部和 
勃艮第等地区的大法官们虽然非常注意语言的纯洁性，但在这个 
词汇的使用上也开始屈从于大众语言的压力。即使如此，它最 
初经常意味着，这个土语化的措辞变成了 一种注解文字，为的是 
使所有人都明白这个古典词汇的意义。“大众语言中称作采邑的 
恩地(〜这样的表达方式，见于1087年埃诺地方的 一 
份文件。® 

但在日耳曼语各地区 ， VzM —词仍保持“牲畜”的意义，没有 
更冠冕堂皇的含义。高卢书记员们独出心裁地设计出用以表达罗 
曼语/&/的拉丁语对应词，契约语言中借用其中的某一个词是不 
可避 免的； 这些对应词中，是其中传播最广泛的一个，它 
对于讲德语的大法官们是很熟悉的，对于卡佩王朝的大法官们也 
不陌生。但为了表达采邑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一 
个部分的事物，日常用语必须创造出自己的词语。由于授予附庸167 
的土地在理论上是暂时的，所以人们养成习惯，以一个意为“暂时 
交付、借给”的常用动词派生岀的代名词来称述这些转让地。采邑 


① Cartuluire de Maguelonne * ed. J. Rouquette and A. Villemagne, no. Ill (不 
N 文献见 C. de Vic and J. Vaissete, Histoire generate de Languedoc, V. no. 48) 0 H 
期 ：893 年 1 月 23 日至 894 年 1 月 27 日，或者（更有可能为 ）89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fl 。 这里我无法引述有关后一些例子的参考书 n 普罗旺斯地 区作介 ，早在956年6 
月9日已可以见到 （ fftioiVe? 以 n — a/e c/e Languedoc , V, no. 100 )。 

② A. Miraeus ，Donationes belgicae , II » XXV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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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借用词丄 ehn 。® 这个词和它的动词词根（在当代德语中仍 
广泛使用）之间的联系总是历历可辨，所以它从未像它的法文对应 
词一样变得非常专门化。至少在民众用语中，它继续表示各种方 
式的土地转让。所有这一切说明，借用词本身比其他词汇更适用 
于表达一个新的精确的专门意义。 

“恩地”、采邑和借用地-一-这些同义词所要表达的概念总体 
上是非常清楚的，它基本上是一个经济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不 
要搞错。采邑指的是一种转让的财产，它所换取的不是支付某件 
东西的义务一一即使有必要，也只是在次要方面——而是做某事 
的义务。更确切地说，一块采邑不仅包含一种承担役务的义务，而 
且也涉及到一种非常明确的专门职业和个人行为因素，早在13世 
纪的法官们之前，11世纪的契约书就已经明确地将维兰 ® 佃领地 
与采邑区分 开来； 维兰佃领地要承担劳役和实物地租。但维兰佃 
领地所要求履行的这些役务如田内劳动、马车运输，甚至提供家庭 
小手工业产品，被认为是任何人都能做的事；而且这些事是由农村 
共同体的风俗所规定的。假若这块地授予了领主的一位“管家”， 
那么条件是管家忠实地为领主监督其他 佃户； 假若授予一位油漆 
工，那么代价是油漆工为他所服务的教堂进行装饰；假若授予一位 
木匠或金饰匠，那么条件是匠人此后以其技艺供领主 调遣； 假若授 
予一位教区的教士，那么是作为他医治人们心灵的 报酬； 最后，假 


①在诗歌《赫里昂 822—840) 中，人们发现，与“采邑”一词和德文 
/- Mn 有关的两个主语.在 Lrtm '/<■/»> = • •借来的財产”这一短语中被奇妙地联系起来。 

( v . 1548). 

@ 参见下文第272页。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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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授予一位附庸，即领主手下的一位武装亲兵和一位职业武士，那 
么这种佃领地就承担了特殊性质的役务，这些役务在不同情况下， 
取决于不同的习惯和传统。这种佃领地的独特性主要在于这一事 
实 ：它是 一种报酬形式，简言之，是一种薪俸性质的佃领地。这就 
是采邑。®不管任何等级，它都是如此。当然，涉及下层劳工时. 
是不要求举行臣服礼的。领主的管家通常是一个农奴；无论是马 
耶赛地方的本尼狄克会®，还是普瓦图伯爵的厨师，抑或定期为特 168 
里尔的修士们放血治病的扎针人，大概都不会以其职业获得显赫 
声望。不过，由于他们都已被授予佃领地，而不是在领主家中靠领 
主豢养，所以这些具有职业资格的仆人都被合法地列入领有采邑 
的依附者之列。 

某些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些身份微贱者持有采邑的事例，认为 
是晚些时期发生的偏离现象。其实不然。对9世纪的考察已经使 
人们看到，庄园的管家、工匠和马车夫们都领有“恩地”。虔诚者路 
易统治时期的艾因哈德提到，一位画家持有“恩地”。 1008-1016 
年间，采邑这个新名称以拉丁语的形式第一次出现于莱茵兰地区， 

是用来描述一位铁匠的佃领地。采邑（以及封建时代的附庸制和 
其他许多法律形式）的历史，是一部制度发展史，这种制度原来具 
有极大的广泛性，但逐渐演变成一种与特殊的社会等级有关的制 


① 管家采邑的例证〔法国南部的管家采邑（ fevum sirventale 〉，参见 de Vic and 
Vaissete , Hisioire nenerale cie Languedoc, V , no . 1037〕是人们熟悉的，同样，教 士采 
邑 （feudum presbyteraie ) 的例证也是人所共知的。关于工匠的采邑，参见‘ Un 
Problenie d，histoire comparee ： la ministerialite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 , Revue his~ 
torique de droit » 1928， pp . 54 — 55 中我提到的参考书。 

② 又译本笃会。-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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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其演变过程就是如此，而不是相反。 

毫无疑问，人们发现，被迫用同一个名称去称呼各种财产，是 
很不方便的，这些财产不仅在性质和规模上大不相同，而且持有者 
身份各异，如小庄园官员、厨师、武士（他本身是领有很多农民的领 
主）、伯爵或公爵。（即使在我们相对民主的社会中，我们不是也感 
到需要使用带有等级区别的词语吗？我们不是说体力劳动者的工 
资、官员的薪水、专职人员的报酬 吗？） 然而，这种暧昧不清的状况 
持续了很长时期。在13世纪的法国，人们仍然提到庄园官员和工 
匠的 采邑； 热衷于区分附庸采邑的法学家们，往往以修饰词“自由 
的” (/ r U m _. v ) 来表明其特点，即是说，这种采邑只承担完全自由人 
的义务。其他语言从法语借用了采邑一词的用法，在这些语言中， 
除用于土地转让外，它在报酬的广义上继续使用了更长时期。在 
I 3 世纪的意大利，付给某些政府官员和民政官的货币薪金被称作 
//«，在今日的英语国家，医生或律师的报酬仍然称作 “ fee ”。 但在 
不加特别修饰使用这个词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它指的是采邑 

(采邑数量既多且社会意义更为重要）-部与采邑有关的真正 

的封建法律已经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它指的是承担着界定明确的 
附庸制役务的佃领地。附庸制这个名词在更早的时候就已获得了 
这种明确的专门意义。14世纪时《萨克森法鉴》的注释这样界定 
这个 名称: “采邑 （ LeArO , 即付予骑士的报酬。” 

2 附庸的“安置” 


支付附庸役务的报酬有两种方法，即授其采邑和将其豢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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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这两种方法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附庸在佃领地上定居下 
来以后，并不因此而放弃对领主慷慨施贈其他物品的要求，对领主 
施赠马匹和武器、特别是“灰色和灰白色”长袍和斗篷的要求尤为 
强烈。这些赠品逐渐被明确地列人许多“习惯法”中，甚至一些非 
常著名的人物，如列日主教的附庸埃诺伯爵也郑重地接受。例如， 
我们看到，在1166年的英格兰，在一位著名男爵的随从中，一些骑 
士已经得到了土地，但仍然与男爵生活在一起，并从男爵那里接受 
“生活必需品”。 ® 

然而，除了某些例外情况，“私家”附庸和接受封地的附庸实际 
上代表着鲜明不同的类型，从领主的观点看，这两类附庸服务于不 
同的 目的； 早在查理曼时期，一位王室附庸在宫中供事，但却拥有 
采邑，就被认为有违常规。事实上，无论在服军役或提供咨询方 
面，还是在和平时期的管理上，不管对附庸提出何种要求，只有时 
常在身边服侍的私家附庸，才有可能履行数不尽的服侍义务或更 
高级的家务。由于这两种附庸类型不能相互置换，所以它们之间 
的差别在严格意义上不是连续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毫无疑问，豢 
养在领主家中的亲兵代表一种更古老的关系，但私家亲兵在很长 
时期内继续存在，与新类型的随从即被授予采邑的依附者同时并 
存。如果一位附庸追随在领主身旁一段时间后获得一份采邑，那 
么情形又当如何？另一个人会添补其空缺，列人领主的亲兵之列， 
这个人可能是等待继承权的年轻人，即他的小儿子。成为领主亲 


① Gislebert of Mons ，Chroniquty ed . Peru ， p . 35» Red Book of the Exchequer ♦ 
ed . H . Hall , I . p .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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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之后得到的食宿保瘅为人垂涎，以致中等势力的骑士家族有时 
会恳求领主承诺将其年轻人纳为亲兵。 ® 腓力 • 奥古斯都执政之 
初，无地的附庸仍然为数众多，所以，这位国王在为十字军征收“什 
一 税”的敕令中，虽不愿意让任何等级的纳税者免除什一税，但却 
认为需要将他们列于特殊范畴中。 

但是，早在加洛林时代，这两种附庸的数量无疑已有显著不 
同，采邑持有者 居多； 这种不同与时俱增。对于这一过程，至少对 
于这种不同形成的原因，我们拥有极其有力的例证。虽然这一例 
170证涉及到法国以外发生的故事，但与我们的主題有关，因为所涉及 
的风俗制度从根本上讲源于法国。 

“私生子”威廉征服英国后，他所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的 
新王国中引人盛行于诺曼公国的引人注目的封建军役制，所以他 
给手下主要的附庸们规定的义务是，忠贞不渝地为他掌控一定数 
量的骑士，骑士的人数在各男爵领地内要一劳永逸地固定不变。 
这样一来，每一位直接依附于国王的大贵族就不得不领有一定数 
量的军亊附庸。当然，他有权决定采取何种办法养活这些附庸。 
起初许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喜欢“在领内”供给骑士食宿•而不是 
授予采邑。在每个地区，从教会权贵们的观点看来，这种办法自然 
是最佳选择，因为它表面上保持了他们受人委托而加以管理的不 
可分割的地产遗产的完整无损。大约一个世纪以后，萨尔茨堡大 
主教康拉德一世的传记作者仍然祝贺其传主能够“只以施赠动产 
的办法征募骑士”发动战争。然而，英国的高级教士们，除少数人 


① Cartulaire da Saini-Semin de Toulouse » ed . Douais ， no .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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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很快就被迫放弃了这种对他们颇为适合的制度，此后王室军 
队的服役义务就加在了从教会地产中分割出来的采邑上。®编年 
史家伊利说，那些附庸由修道院直接供养时，向食品管理员吵吵嚷 
嚷地抱怨，讨厌至极，让人难以容忍。不难想见，一个欲望不受约 
束的喧嚣的武装团体，对于宁静的修道院来说，是一个扰乱因素。 
似乎可以肯定，在高卢地区，武装团体造成的此类麻烦，可能是教 
会中私家附庸人数很早就迅速减缩的部分原因。9世纪初叶前 
后，在一些大修道院中私家附庸人数仍然为数众多，以致修士们养 
成一种习惯 ：为武 士们保留一份特殊的面包,其质量比其他附庸所 
莩用的面包要好些，如科尔比修道院就是如此。但是，除了在行使 
封建领主权方面所遇到的这种特有的不便外，还有另一种更严肃 
的难题，如果说这个难题没有完全结束私家豢养附庸的习惯，那么 
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发展。在封建时代第一阶段，为一个 
规模相当大的团体提供正常的给养是一件大事情。不止一位寺院 
编年史作者提到修道院饭厅中出现的饥荒。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无论是领主还是武装扈从都发现，给武装扈从以生计出路，让他们 
自我膽养，乃是最好的办法。 

当附庸们的地位太高，领主必须对他们的效忠支付报酬，而附 m 
庸们又不满足于永远在领主羽翼庇护下生活时，这种私家豢养制 
度的弊端则更为显见。这些附庸需要独立的收人，这种收人与其 
已行使的政治权力相结合，将使之能够拥有一种与其威望相符的 


① J. H. Round. Feudal England ♦ London» 1907; H. M. Chew, The English 
Ecclesiastical Tenants-in-Chief and Knight-Service, especiall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 Oxford ， 1932. 关于萨尔茨堡，见 G. H. ， SS ， XI ， c. 25, p. 46. 



286 


第四编人际 纽带： 附庸制和采邑 


生活 。 此外，有时这也是附庸役务本身的 需要。 一 个钦命附庸发 
挥作用的前提是，他在自己的领区内度过大部分时间，行使监督 
权。所以，正是在加洛林时期，伴随着“恩地”的广泛分布，附庸关 
系不仅在数量上获得发展，而且可以说在高度上也得到发展。 

如果认为所有的采邑实际上是由领主授予附庸土地而产生， 
这将是一种误解。尽管看似奇怪，但许多采邑实际上出自附庸对 
领主的土地赠予，因为这位寻求保护者的人，经常要为这种被保护 
权付出代价。迫使其弱小的邻居屈从于自己的强权人物，往往要 
求屈从者既献出财产，又要献出其人身权利，所以弱小者在向领主 
委身的同时，也要献出土地。人身依附关系一旦确立，领主便将新 
产生的依附者临时交出的土地返还给后者，但此时这块土地的所 
有权属于领主，领主对土地的这种权利，由施加在土地上的各种义 
务表现出来。这种规模宏大的献地运动，在法兰克时期和封建社 
会第一阶段在社会各阶层展开，但因献地者的社会身份和生活方 
式不同，献地方式迥然殊异。农民的土地返还后，农民被课以货币 
或实物地租以及农业劳役。社会地位较高且有尚武习惯的人在举 
行臣服礼之后，接受他从前的土地作为一名附庸的荣誉采邑。于 
是，拥有不动产权利的两大阶级最终划清了界限。一方面是由通 
常的庄园习惯法规定的不大的维兰佃领地和采邑，另一方面则是 
仍然完全独立的“自主地”。 

如同采邑一词一样，“自主地” （ allods ) —词也源于日耳曼语， 
但是，语源传承上更为直截了当意即“财产”，而 d 可能意为 
“全 部”; 如同采邑一词一样，它以 alien 的形式被罗曼语系各语言 
吸收，并注定与此类借用词一道流传下来。其德语对应词是 




第十二章采邑 


287 


(“自己的”）。从法兰克时代到封建时代结束乃至更晚时期，这两 
个同义词的含义完全没有变化，虽然不免出现零零星星的曲解。 
有时它被界定为“自由领有地”,但这种定义法忘记了，这个词语从 
未以非常准确的意义应用于中世纪的法律。一块自主地的所有 
者，如果他本人是一位领主，那么他除了会遇到广泛的亲属方面的172 
羁绊外，他很可能拥有佃户乃至附庸，这些人对土地的权利实际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世袭的，这种权利对领主的权利形成严格的制 
约。换言之，自主地在较低层次上并不一定是一种绝对权利，但在 
较高的层次上却是如此。“阳光照得到的采邑”，指的是无领主的 
采邑，这种说法是至今中世纪末叶的德国法学家对自主地的恰当 
描述。 

自然，这一特权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地产或地产收人，不管这 
种财产——从小块农田到最大的地租和权力综合体——的性质如 
何，也不管持有者的社会地位如何。所以，自主地和维兰佃领地之 
间、自主地和采邑之间存在着区别。我们现在所关注的只是第二 
种区别。在法国和莱茵河地区，这种区别的发展分为时间长短不 
等的两个阶段。 

加洛林王朝崩溃过程中及其崩溃以后所产生的混乱，最初给 
予许多附庸公然吞占土地的机会，这些土地是作为临时转让地接 
受的。如果这些转让地是由教会和国王所授予，那么情况就更是 
如此。让我们比较一下来自利摩日地区的两份时隔38年的契约 
书吧。第一份签订于876年，其中规定，秃头査理将卡瓦利亚古的 
财产交付其附庸阿尔德伯特，“作为蒙恩典享有用益权的财产”，供 
他和他的儿子们终生 使用； 第二份签订于914年，其中提到阿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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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的儿子阿尔杰向利摩日教团赠送“我的叫作卡瓦利亚古的自 
主地，这份自主地是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 ® 

然而，这些地产除非像卡瓦利亚古的这份地产一样落于教士 
手中，那么，无论是作为吞占行为结果的自主地，还是那些起源于 
古代的名副其实的自主地，通常都注定不会长期保持其性质 。一 
位编年史家告诉我们，从前有兄弟二人，名字叫赫罗伊和哈克特， 
其父是博普林赫的一位富裕的封 建主； 父亲死后，二兄弟平分了其 
父留下的自主地产业。布洛涅伯爵和吉讷伯爵穷追不舍、苦苦相 
逼，企图迫使他们献出土地，向自己行臣附礼。哈克特“怕人甚于 
怕上帝”，所以他屈从了吉讷伯爵的 要求； 而赫罗伊不愿向两位勒 
索者中的任何一位让步，将他分得的这份遗产交给塞茄安奈主教， 
并从他那里将土地作为采邑接受 回来， 这个故事是后来讲述 
的，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其细节大概不很可靠，但主要精神却可以 
忠实地说明那些持有自主地的小领主，在被怀有敌对企图的强邻 
盯上时，情形会是怎样。同样，蒙斯的吉尔伯特所编成的精确的编 
173年史也记载，埃诺地区自主地上建立的城堡逐渐被埃诺伯爵或佛 
兰德伯爵们变成采邑。封建体制从根本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依附 
关系网，这种体制即使在它诞生的国家中，也从未变成一种完善的 
制度，所以自主地继续存在。加洛林王朝初期，自主地仍数量众 
多，拥有一处自主地——这一自由地需要在相关的伯爵领中一- 
在当时确实是担任教会俗世代表的必要条件。但从10世 


① S. Stephani Lemovic. Cartui.* ed. Font-Reaulx. nos. XCI and XVIII. 

② Lambert of Ardre. Chronique de Guines , ed. Manilglaise. c.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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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以后，自主地急剧消失，而采邑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土地及其主 
人一起陷人从属状态， 

附庸的采邑，不管其真正的来源如何 一一 无论是出自领主属 
地的地产，还是重新收回的采邑 （ /^/办，即由其原来的 
主人献出、然后又以一定的封建条件“接受回来”的从前的自主地， 
它在正式形式上，都是领主授予的地产。这可以说明不动产权利 
交接时，何以采用一种与当时所有不动产权利转移时通常采取的 
形式一致的仪式行动。这类象征性的行动被称作封地仪式。领主 
将一件象征财产的物件交给附庸。为表达此种意义，通常一根小 
手杖就足够了，但有时人们更喜欢采用一种更具表现力的象征物， 
如一块泥土表示出让的土地 ，一 柄长矛表示 军役； 如果附庸不仅是 
一位武士，而且 还是一 位首领，那么就授予他一面旗帜，表示其他 
骑士供其驱使。在不同的地区.风俗习惯和一些聪明的法官也在 
这幅原本相当模糊的图画上添加了许许多多的 细节。 一份采邑授 
予一位新的附庸时，臣服礼和效忠礼之后，接下来进行的就是封地 
仪式，封地仪式永远不能在臣服礼和效忠礼之前举行。®造就效 
忠纽带的效忠礼是授予封地的必要条件。 

在理论上，任何形式的财产都能够成为采邑，但就附庸采邑而 
言，附庸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却造成某些限制，至少不同形式的委身 
制之间形成截然不同的区别之后是如此。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份7世 
纪的文献所表明的那样，授予一位“亲兵”一块土地时，契约套语中 


①至少在离度封建化的国家.如法国大部地区是如此。意大利的情况是例外 
(关于封地仪式，见图版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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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规定，可以征收农业劳役。但是后期的附庸已不屑于从事体力 
劳动，所以他以其他人的劳动为生。他接受一份地产时，期望看到土 
地上的佃户，这些佃户一方面要缴纳地租，另一方面则要服劳役。佃 
户履行劳役才能使通常留给主人直接耕种的那片土地得到耕种。简 
言之，附庸的采邑大部分都是规模不等的庄园。不过，另一些采邑则 
是由一些收人组成，这些收人虽然保证了采邑主享有贵族般的闲逸 
生活，但并没有带来对其他附庸的权威，只是具有次要的可能性。这 
些收入包括什一税、教堂不定期收人、市场税和渡口税。 

实际上即使是这类收入，因其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土地，以中 
世纪的分类，也被列人土地产出的财产的范畴。只有后来交换经 
济和行政机构能够使各王国和大公国积累大量货币时，国王和大 
贵族们才开始将纯粹的收人作为采邑分配。虽然这些“金钱采邑” 
不是来自土地，但涉及到臣服礼。从领主的观 
点看，“金钱采邑”有许多优越性，领主不会有转让地产的危险。我 
们将看到，采邑形式上的变化，使土地采邑变成了世袭财产，这些 
金钱采邑大多不受其影响，金钱采邑的授予充其量给与附庸一生 
之利，并使附庸更严格地从属于领主。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些金钱 
采邑的授予提供了一种掌控远方附庸、乃至非直接控制区的附庸 
的方法。英国各王很早即饶有资财，最先使用这种方法的人中间 
似乎就有 他们； 早在11世纪末，他们就向佛兰德的贵族们（尤其是 
佛兰德 伯爵) 授予金钱采邑，以便获得其军事支持。腓力 • 奥古斯 
都总是喜欢模 仿其对手金雀花王朝 ® 诸王，所以他也试图在同一 


①即安茹王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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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以同样的方法与之竞胜。13世纪，霍亨斯陶芬王朝以类似的 
方法使得卡佩王朝诸大臣及卡佩朝廷成为其附庸。圣路易以这种 
方法与此前惟一的潜在附庸儒安维尔建立起直接的关系。®但 
是.如果相关的附庸是私家的武装侍从，情形又是怎样呢？这种情 
况下，金钱采邑避免了豢养附庸的不便之处。如果说13世纪私家 
附庸数量骤减，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是因为纯粹的私家豢 
养制度已经被采邑形式的固定货币薪俸授予制取代了。 

但是，是否可以肯定只有动产类型的收人可以合法地成为采 
邑授予物呢？这个问题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它已转变成这样的 
一个问题，即围绕附庸采邑概念逐渐发展起来的独特法律条例的 
适用范围有多大？这就是为什么在意大利和德国法律原则和法庭 
判决最终拒绝承认金钱收人为采邑的原因。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特 
殊条件下（这些我们在下文将加以论述），这一封建法本身非常成 
功地演变成一种自治体系。而在法国，这个难题似乎没有给法官 
们造成麻烦。在军事占有制的旧名义下，各名门望族不知不觉中 
过渡到一种实际上以买卖为基础的新经济特有的货币报酬制度 
上。 

由于采邑的授予是委身者的报酬，所以它的有效期即是这种 
人身依附关系的有效期。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采邑存在的 理由。 
大约从9世纪以后，附庸制被认为是连接两个生命的关系，所以附 
庸对“恩地”或采邑的持有既以附庸的死亡为限，也以领主的死亡 


① G. G. Dept , Les Influences anglaise et frarmaise dans le comte de F land re ， 
1928 ； Kienast ， Die deutschen Fiirsten im Diensle der Westmachte y I, 1924 ， p. 159; II ， 
pp. 76 ， n. 2; 105 ， n. 2*112 ； H. F. Delaborde* Jean de JoinvilLe , no,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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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限，只能持续到一方死亡。这一点直到最终都是封建法的条文。 
正如原来的两人中的存在者与死者继承人之间的附庸关系只有在 
臣服礼再次举行之后方能继续存在一样，领主的继承人将采邑重 
新授予附庸的继承人或者附庸本人，也需要重新举行授予仪式。 
这其中的矛盾极为显见，不久即在事实和理论之间显露出来。这 
一点我们即将在下文讨论。由于这种演变过程在整个封建时代的 
欧洲具有普遍性，所以首先应该勾勒一下与上述制度近似或类似 
的那些制度在我们迄今未做考察的国家中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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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的多样性 ：西南 地区和诺曼底 

自中世纪以来，法国的命运一直是，原来被强烈的差别性分隔 
开来一些社会被日益密切的国家统一的纽带联系起来，其情形如 
同罗讷河地区接纳迪朗斯河 （ Dunjme ) 地区。对此米斯特拉尔有 
恰如其分的论述。每个人都知道或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可是，这 
种社会地理学的研究较之其他研究，更少为人注意，所以这里只能 
为研究者们提供一点向导。 

让我们先研究一下阿基坦南部、即图卢兹地区、加斯科尼、吉耶 
讷的情况。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在各方面都很独特，只受到法兰克 
制度的轻微影响，保护关系的传播在这些地区似乎遇到许多障碍。 
自主地 一 庄园领地以及小农佃领地直到最终仍为数众多。 
虽然采邑概念在重重阻力下引人了这一地区,但其轮廓很快就变得 
模糊不淸。早在12世纪的波尔多或图卢兹附近地区 ，“ 采邑”这个 
词汇就被用于各种佃领地，包括那些征收简单实物地租或农业劳役 
的佃领地。“荣誉地”一词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在法国北部这 
个词几乎变成了“采邑”的同义词（这是由于语意变化的结果，下文 
将做论述）。毫无疑问，这两个名词在最初采用时，其意义曾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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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常专门化的。意义的偏离一-一在彻底封建化的国家完全没有 
出现是随后发生的，真实情况是，这些法律概念本身被一个风 
俗迥异的地区性社会团体做了不准确的理解。 

另一方面，罗洛的斯堪的纳维亚随从们，已习惯于类似法兰克 
人原始风习的亲兵制，他们在纽斯特里亚定居时发现，在自己的民 
族传统中没有类似于采邑和附庸制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高卢已 
经发展起来。然而，斯堪的纳维亚的首领们以极大的灵活性适应 
了这些风俗习惯。这些贵族在征服的领土上比任何其他地方更能 
利用这种封建关系网为其统治服务。然而，在社会下层 ，一 些外来 
特点仍历历可见。正如在加龙河 （ Garonne ) 两岸的情形一样，采 
邑一词在诺曼底迅速获得了普通佃领地的意义，但并不是出于同 
样原因„诺曼底似乎缺乏其他地区具有的一个人生活状况所决定 
的非常强烈的等级差别感，以及由此形成的身份差别感。“陪臣” 
〜的特殊地位可以为证。这个词汇本身并没有特殊 
意义，在整个罗曼语世界，它指的是军事采邑持有者中最低的等 
级，就与国王和大贵族的关系而言，这些只是附庸的附庸 
vassorum) 0 但诺曼陪臣的原始特点却在于他的财产所承担的独 
待的混合义务。除了军役——有时是骑兵役务，有时是步兵役 
务——陪臣佃領地要交纳地租，甚或承担 劳役; 所以陪臣佃领地实 
际上半是采邑，半是农奴佃领地。这种异常现象似乎是维金时代 
留下的 残迹； 看一下英国领土上的“诺曼底”，即英国北部和东北部 
各郡 —— 所谓的“丹麦法区”，这一点即可明了。在“丹麦法区” ，一 
个被称作“德愣” （ drengs ) 的依附阶级的佃领地，被课以同样的双 
重义务。“德楞”一词的本义与附庸相同，8卩“男仆”，虽然它是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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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欧词汇。我们已经看到，该词在诺曼人人侵以后不久，显然已 
在塞纳河畔使用。 ® 在以后的数世纪中，陪臣和德愣两个词语将 
给法官们造成极大麻烦，这些人不能对已经日渐成型的阶级划分 
视而不见。在一个把武装职业置于其他所有世俗活动之上并使之 
与这些世俗活动分离开来的世界上，这些名词经常且令人难堪地 
想到这个 时代： 当时诺曼人中的农民生活和武士生活之间并没有 
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点在冰岛的萨迦中仍清晰可见）。 


2 意大利 


伦巴第人统治下的意大利所经历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然发展， 
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高卢经历的各种委身形式——从简单的个人自 
投奴役到军事亲兵制——很相似。武装亲兵，至少那些蔟拥在国 
王、公爵和大首领身边的武装亲兵，拥有一个共同的日耳曼名称 
Kusindi。 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接受了地产，但如果不再继续效忠， 
那么通常要将土地交还给领主。按照当时的习俗——在这种关系 
的根基上，我们在各处都可以看到这些习俗——这种关系在此一时 
期还不是牢不可破的:对于自由的伦巴第人来说，假若他没有离开 
其国家，那么法律明确承认他有权“与其亲属到他愿意去的地方”。 

然而，专门用作役务报酬的属于法律范畴的地产观念，在伦巴 
第国家并人加洛林王朝之前，似乎还未清晰地形成。在意大利， 


① 对于英语 drengs 一词的最透彻的论述，见 G. Lapsley 的文章，载于 Victoria 
County History : Durham, I» p. 284 。 Cf. J. E. A. Jolliffe, * Northumbrian Institu¬ 
tions* t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 XLI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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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地”是从法兰克人那里传入的事物，正如在它的发源地一样，由 
于人们的偏好，“恩地”很快被称作“采 邑”。 这个词汇将以旧的动 
产的意义岀现在伦巴第语言中，但早在9世纪末，它已在军事佃领 
地的新义上使用，这可由来自卢卡附近地方的文件得到证实。 ® 
同时，高卢-法兰克 词汇“ vassal ”（附庸）也逐渐取 代了奸 — 
词。 .、一 词被降低到更狭窄的意义上，限于没有授予采邑 
的武装侍从。外族统治已给这些制度本身打上印迹。部分地由于 
征服战争造成的社会危机(关于这个问题 ，一 个加洛林法规提供了 
有趣的例证） ，② 部分地由于占据高官显位的外来贵族移民的勃勃 
雄心，各种类型的庇护关系都已有发展。而且，在阿尔卑斯山的这 
--侧，也像在其另一側一样，加洛林王朝的政策同时也使得原本相 
当松散的人身和土地依附制度得到调整和扩展。如果说在 整个欧 
洲范围内，意大利北部的附庸制和采邑最近似于法国本土的附庸 
制和采邑，那么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基本条件大致相同。这两 
个 国家都有发展这种制度的相似基础，即社会的根基是罗马的庇 
护制习俗与日耳曼传统的融合；在这两个国家中，加洛林王朝初期 
的组织工作都提供了一种黏合力。 

但在意大利，立法活动和法律教育从未中断过，从很早的时候 
封建习惯法就不再像法国那样长期毫无例外地由相当模糊而且几 
乎完全是口头传播的传统的或法律的训诫集录组成。自1037年 


① P. Guidi and E. Pelegrinetti, ‘Inventari del vescovato，della cattedrale e di al- 
tre chiese di Lucca f in Studi e Testi pubblicati per cura degli scrittori della Biblioteca 
Vaticana ♦ XXXIV, 1921, no. 1. 

② Capitularia^ !♦ no.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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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意大利王国的统治者们——实际上是德国国王——就此颁布的 
敉令，促进了整个法律文献的产生，这些法律文献除了为法律本身 
提供注释外，也开始记录“法庭上的良好惯例”。我们知道，这种法 
律文献的主要部分收编在著名的法律汇编《采邑书 

中，在这些文献中，关于附庸制法律的内容有一点是很独特 
的：以 语言和手势表达的臣服礼从未提及，效忠誓言似乎就足以成 
为忠诚的基础。诚然，按当时几乎所有训诲性作品所具有的精神， 
这种效忠誓言中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系统化和人为加工。普通的法 
律文献说明，在意大利的封建时代，模仿法兰克风尚的臣服礼有时 
也在举行，但并非固定不变，大概也不是常规性的。人们认为没有 
必要创造出这种契约来。一种外来的仪式无疑从未完全被法律观 
念接受，较之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意大利的法律观念更易于承认 
没有正式臣服礼的义务。 

在意大利的另一部分——罗马教廷，附庸采邑的历史可以生动 
地说明附庸采邑的本质概念。999年，由于皇帝奥托三世的袒护 ，一 
位生于阿基坦腹地的人被扶上了教皇宝座。此人在他的跌荡起伏、 
成就非凡的履历中，已经获得了先前法兰克诸国和伦巴第国家时期 
的几代君王和著名教会王公的经验，他就是欧里亚克的格伯特，教 
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他发现他的前几任教皇都不知采邑为何物。罗 
马教会当然有自己的附庸，并习惯于向附庸供给地产，但它仍然使 
用罗马时代的旧方式，尤其是永佃制这些契约适用 
于另一类型社会的需要，但却不适合当时的要求。这些土地本身不 
带有任何劳役 义务; 土地授予是暂时性的.虽经历几代人，在一代代 
的递传中却没有表现出归还授田者的重要原則。格伯特希望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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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采邑取代这种土地，并且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 他最初的努力 
显然不太成功，但在他之后，采邑和臣服礼已逐渐渗透到教廷的实 
践中，这一点证明，对于军事等级中的任何健全的依附关系组织， 
这种涉及两个方面的制度此后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了。 

3 德国 


默兹地区和莱茵地区从最初即为克洛维王国的主要部分，加 
洛林王朝的统治中心。德国人的国家在10世纪初成形时，这两个 
地区之外，还包括一些广袤的地区，这些地区处于高卢-法兰克社 
会所包含的大量庞杂人群和制度之外。在这些地区中，最重要的 
是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萨克森平原，这一地区只是从査理曼时 
180代起才被带人西欧文化圈。尽管采邑制和附庸制的传播遍及莱茵 
地区的德国，但不像在法兰克人旧有领土内那样，深刻地渗透到社 
会主体内部。德国北部情况尤其是如此。臣服礼虽已为上层阶级 
作为适于其等级的人际关系加以接纳，但不像法国那么完全，所 
以，作为一种纯粹的从属关系仪式，它仍保留较多的原始特点。只 
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握手礼才伴有差不多可以使领主和附庸平 
起平坐的表示友好的亲吻礼。可能从一开始首领们的大家族或成 
员，对于服从这种仍被视为半奴役性质的关系纽带，就有几分不情 
愿。12世纪韦尔夫家族中流传着一个故事，说的是该家族中的一 


①见于 1000 年 12 月 26 日有关泰拉奇纳 （ Teiracina) 土地的教皇敕令 . Cf. Karl 
Jordan* * Das Eindringen des Lehnwesens in das Rechtsleben der Romischen Kurie，• in 
Archiv fiir Urkundenforschung « 1931. 



第十三章对欧洲的总体考察 


299 


位先祖听说他的儿子向国王行臣服礼，极为愤怒，他认为儿子的行 
为是对其家族“高贵传统”和“自由”的玷污，于是出家遁人修道院， 
至死不愿再见这位忤逆之子。这个故事存在族系方面的讹误，其 
真实性并不确凿可靠。然而它具有象征意义，它所反映的态度在 
封建世界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 

此外，军役和土地耕作之间的差别——在其他地区这是等级 
分野的真正基础——在这里的确立经历了更长时期。10世纪初， 
萨克森出身的国王亨利一世，在不断遭受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威 
胁的萨克森东部边境建立防御基地以后，便将防务交给了武士们， 
据说这些武士通常分为九个组群，其中八个组群居于要塞的周围 
地区，只是在面临敌人攻击的威胁时方进人要塞进行防御。第九 
组群则久居要塞，以便照看要塞中的房屋和伙伴们的给养。乍看 
上去，这种方法与同时期法国各城堡的防御方法不无相似之处，但 
细加审思，其中的迥异之处显而易见。西欧的附庸从事“城堡防 
卫”，其生计或者依靠领主的分配物，或者依靠领主已经提供的采 
邑的 地租; 与西欧的附庸不同，萨克森边境上的护城者本身是亲手 
耕种土地的地道的农民，即农兵 （ agxarz'Z milites ) 0 

直到中世纪末，德国社会的两个特点仍然可以证明其封建化 
的不太发达。首先是数量众多而范围广泛的自主地、特别是属于 
大人物的自主地的存在。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公爵、韦尔夫家族 
的狮子亨利于1180年被依法判决剥夺其控制的帝国采邑时，他的 
自主地 M 继续留在其后人手中——规模之大，足以组成一个 
名副其实的公国；75年之后，这份地产以不伦瑞克和吕讷堡公国 
之名变成帝国采邑，成为未来德意志邦联中不伦瑞克州和汉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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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基础。 ® 其次，德国的采邑和附庸制法律不像法国一样错综 
复杂地交织于整个法律网，而从很早的时期就被当作单独的体系， 
其规则仅适用于某些地产或个人，而且由特别的法庭执行。这种 
情况颇类似于今天法国的情形 ：有关 商务和商人的法律与民法分 
离。《采邑法》和 《乡 村普通法》 （ Lant / recAf ) 是13世 
纪著名的法律指南，这两部法律几乎完全以这种双重性为基础。 
法国佬博马努瓦尔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一点。这种双重性惟一的合 
理性在于，许多法律关系，甚至上层社会各等级的法律关系，都没 
有归于封建标题之下。 

4 加洛林帝国之外的 地区： 

盎格鲁-撒克逊英国及西班牙西北部 

甚至在最动荡不安的时期，驾驶小船也可以渡过英吉利海峡， 
因此，英吉利海峡对岸不列颠岛上的蛮族国家，并没有超出法兰克 
人的影响 范围。 尤其是，不列颠岛诸君王对加洛林政权的倾慕之 
情，似乎时时在其真心实意的仿效行动中表现 出来； 证据之一是， 
显然为借用词的附庸一词出现在几个契约的故事体文 献中。 但是 
这些外来影响整体上仍然滞于表面。盎格鲁-撒克逊英国为研究 
封建主义的史学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例证，它说明一种日耳曼式 
结构的社会，直到11世纪末所遵循的是一条几乎完全自发的发展 


① Cf. L. Hiittebrauker, * Das Erbe Heinrichs des I 力 wen’ in Studien und Vorar- 
btiten zum historischen Atlas Niedersack sens ♦ H. 9» Gottingen.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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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其同代人一样，并没有在种族和亲属纽带 
中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充分满足弱者对保护的需求，也可以满足 
强者对权力的欲望。当我们深人研究这一段迄今尚缺乏文字记 
载、内容仍晦暗不明的历史时，我们发现，从7世纪初开始，一种保 
护关系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两个世纪后在丹麦人人侵的压力下这 
-保护关系体系宣告完成。从这一过程的开始，法律就承认这些 
关系并对它们加以合法化，在这里.当强调地位低的一方的从属行 
为时，这些关系也使用拉丁名称而在强调领主给予 
的保护时，则使用日耳曼词汇至少自10世纪以后，这些 
习惯受到英国诸王的支持，因为它们有助于维护公共秩序。925 
到935年埃塞尔斯坦国王制定的一部法律，涉及无领主之人的案 
件。如果无领主之人的存在妨碍法律制裁的行使，那么他的亲属 
在民众大会上就要为他指定一个领主。如果其亲属不愿意或不能 
够为他指定领主，那么又将如何呢？他就成为一个不受法律保护 
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像对待强盗一样得而诛之。这一原则显然没 
有触及国王直接统治下的显赫之人，这些人可以自作担保。我们 
不知道这一原则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施。尽管如此，至少就其意 
旨而论，这一原则为查理曼及其继承人所不敢尝试。 ® 此外，英国 


① Aethelstan, II, 2. ——847年虔诚者路易的三个儿子在墨尔森 （ Mersen) 签订 
几个协议，秃头査理的声明中包含有下列文句：‘‘我(门准许我们王国内的任何自由人按 
他们自 己的意恩从我们或我们的附庸中间选择他们的领主。” （Volumus etiam ut un- 
usquisque liber homo in nostro regno Seniorem» qualem voiuerit, in nobis et in nostris 
fidelibus accipiat.) 考察瓜分査理曼帝国的不同协定中所包含的类似的处理情况 ，可以 
軒出这里的 “vohmms” 一词意思是“我们准许”，而不是“我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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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王本身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些关系为己谋利，他们的军事依附者 
即所谓“大乡绅”，如同许多钦命附庸一样遍布全国，受到特殊的赎 
杀金等级制的保护，并承担着真正的公共职务。然而，如果说由于 
典型的历史时滞性，诺曼征服前英国的保护关系的发展尚未超越 
不确定状态——这种状态墨洛温时期的高卢大约已经达到那 
么，其原因不应归于深受丹麦战争影响而造成的王权衰微，而应归 
于原社会结构的韧性。 

在英国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国王和贵族身边簇拥的武装侍 
从自很早时期就在成群的依附者中处于突出地位。对于这些私家 
武士，同时或连续使用的称号各不相同，但语气却相当低微，也很 
家庭化。在这些称号中，我们自然可以发现对其拉丁化形 
式我们已经很熟悉；还有意思是“大厅中的伙 
伴”;#«如，“餐桌上的伙 伴”; (心⑼，这个词是希腊字 Tbcvov 的远 
亲，如同附庸一词，本意为“年轻的男仆”;还有 “ knight ”， 它与德文 
为同一个词，意为仆人或奴隶。从卡纽特时代，借自斯堪 
的纳维亚语、意为“家仆”的 housecarl 一词，经常用来指称国王或 
大贵族的武装侍从。领主 —— 武装侍从以及低微的委身者、甚至 
奴隶的领主——则称作(现代英语中的 “ lord ” 一词即源出 
于此），字面上的意思为“供给面包的人”，而聚集在主人家内的人 
则是“吃面包的人”的确，领主既是养父，也是保护 
人。一首有趣的诗让我看到一位武装侍从的哀怨。由于领主死 
去，这位武装侍从被迫流浪街头，寻找一位新的“散财之人”。这首 
>83诗是社会流浪者一类人发出的令人辛酸的悲鸣，这些流浪者失去 
了生活中极为必需的保护、温情和快乐。“他时时梦见自己拥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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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吻着主子，将他的双手和额头放在领主的膝上，他从前就曾这 
样，在高高的座位旁得到 封赏； 这位孤立无援的人醒来，看到眼前 
只有黑色的波浪……大厅内的欢声笑语到哪里去了？啊！那亮晶 
晶的酒杯又在何方？” 

阿尔昆于801年记载过约克大主教的一个私家武装团体，提 
到这个团体中既有“贵族武士”，也有“非贵族武士”。这一记载证 
明，各等级的混杂原来是这类武装侍从团体的特点，但这群人中差 
别已很普遍。盎格鲁-撒克逊文献的贡献之一是，在这一问题上它 
们突出了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在墨洛温王朝极为稀少的 
资料中几乎没有显示出来。武装侍从的分化是一个自然发展过 
程；但是，为这些武装人员授田的做法逐渐扩展开来，显然也加速 
了这一过程。授田的范围和性质因人的地位而异，所以加剧了武 
装侍从的 差异。 最具有说服力的是词汇的变化。在上文已提及的 
词语中，有一些最终被废弃不用，另一些则获得了更具体的意义， 
提高或降低了其社会级别。7世纪初，狀 rmzf 是真正的武士，社会 
等级相当高，而在11世纪则是一位中等租佃农，与其他农民之间 
的惟一差别在于他需要为其领主担当侍卫，传达领主的命令。相 
反，^>叹《仍然是一个颇为受人尊敬的军事依附等级的称号。但 
是，由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逐渐被授予佃领地，所以不久就要 
求有一个新名称，来称呼那些取代这些从事家内军役之人的私家 
武士。这个新采用的名称就是“骑士” （ knight ), 这个名称此时已 
不再具有农奴的贬意。然而，薪俸形式的土地持有制度正在形成， 
这种变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在诺曼征服的前夕，“骑士”被授 
予田地的情况不乏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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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词汇特性的不固定表明各等级间仍然缺乏截然分明的区 
別。另外的证据是臣服式的形式。不论双方的社会地位如何.臣 
服仪式结束时.握手仪式可以举行，也可以随意省略。在法兰克人 
统治的高卢，附庸制和较低级的委身行为之间最终出现的泾渭分 
明的分别.是基于一种双重性原 则：一 方面是武士和农民间的两种 
生活、因而也是两种义务间的不可调和性，另•方面则是自愿承担 
的生活义务和世袭纽带关系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这两个因素在 
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都同样不起作用。 

“农兵”这一词语，我们在论述德国的部分已经提到。一位盎 
格鲁-诺曼编年史家于1159年也用这个短语来描述英国军队中某 
些传统成分的特点。英国的国家组织并未因诺曼征服而完全颠 
覆，所以英国仍将这支军事力量交由它的外来国王指挥，虽然 
这些军事成分在这一时期只是残存，但它们与一个世纪前极普遍 

的习惯相关。那些(餐桌上的伙伴）和那些 radmen® - 

〗0世纪时他们的佃领地为数众 多一既 要承担地租和农耕役务， 
也要负担警卫和传达命令的任务，因此他们实际上是集武士和农 
民成分于一身。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同样适于因为拥有地产而需要 
承担除军役外的简单徭役的“大乡绅”中的一些人吗？各方面情况 
的共同作用，保持了这种等级混淆。首先，英国缺乏高卢-罗马社 
会所具有的深层基础。在高卢，这种社会基础显然对等级差别的 
发展起过促进作用，虽然对这种作用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其 


① Robert of Torigny , ed . L . Delisle ， I ， p . 320. 

② 在英格兰一些地方除 r 其他的劳役（如耕地）之外，还要坚持在马背上嚴役的 
条件的封建佃户阶级成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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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北欧诸文化的影响。英国北方各郡深受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影 
响，所以正是在北方各郡，人们尤其能看到，农民大乡绅与我们已 
熟悉的“德愣”相与共存。另外一个原因是马匹所发挥的小作用。 
盎格鲁-撤克逊侍从中许多人确实拥有马匹，但他们通常是徒步作 
战。从根本上讲，黑斯廷斯战役中步兵队伍是被步兵辅以骑兵的 
混合军队所击败。在诺曼征服前的英国，“附庸”和“骑兵”从来不 
像欧洲大陆那样，是同一回事；如果说诺曼人到来以后，“骑士”一 
词最终（有些犹 豫地） 用作“骑兵”的移译，那么无疑是因为，人侵者 
最初带来的骑兵中的大部分人，像大多数“骑士”一样，是无地的武 
士。要学会在战斗中驾驭战马、手执沉重的武器在马鞍上作战，必 
须要随人学习和不断地 训练； 让农民学会骑射，奔向战场，实无必 
要。 

这种关系在其他地区在不同阶段上出现的差异，在英国领土 
上没有机会赫然显现出来。因为各阶层的保护关系都可以被轻而 
易举地终止（纯粹的奴隶制显然是例外情 况〉。 诚然，法律禁止附 
庸在没有经过领主同意的情况下离开领主，但是，假若以服役为条 
件而授予的土地已经交还给领主，而且过去应承担的义务均已履 
行，那么领主就不能不允许附庸离开。“寻求领主”是可以永远不 
断进行的事情，它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埃塞尔 
斯坦说，“领主一旦得到附庸应付出的东西，那么他不能阻止附庸 
离去”。毫无疑问，特殊的协议、地方或家族习俗，甚至强力有时可 
能比法律条文更有力量。实际上不少附庸对领主的臣属已变成了 
终生甚至世袭的关系，但即使如此，大量的依附者——有时是地位 
很卑微的依附者 仍然有权，如《末日审判书 》 （Domesday 



306 


第四编人际钮带：附庸制和采邑 


所说，“投向另一位领主”。另外.土地关系没有严格的划 
分，不能为人身关系体系提出一个框架。如果说在领主授予附庸 
的地产中，许多是所有权的完全转让，其情形如同欧洲大陆早期的 
附庸制，那么另外一些则是以附庸效忠存在的长短为转移。如同 
德国的情况一样，那些暂时性的转让地通常称作借用地 （ k 州，拉 
丁文为 Praestitum ) 。但是 ，一 种薪俸性质的土地在一方死后必须 
归还授予者的观念，似乎尚未清楚地发展起来。10世纪后期，伍 
斯特主教授田给附庸，条件是附庸承诺臣服、交纳地租并服军役， 
他采用的是教会古老的三代出租期制度。有时出现的情况是，人 
身关系和土地关系这两种关系并不相合。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 
期，一个人从教会的领主那里获得一块土地（也是为期三代），同时 
他还获得授权“在此期间可以与土地--起投往任何一位他愿意去 
的领主”，这就是说，他可以连人带地一并委身于授田者之外的领 
主。这种双重性在同时期的法国，至少在法国的上层阶级中，是极 
不可思议的。 

此外，在盎格鲁-撒克逊英国，尽管各种保护关系已变成一种 
很重要的社会凝聚手段，但它们并没有使其他各种关系归于歇绝。 
在公共场合领主为其附庸负责，但是与这种领主和依附者间的连 
带关系并存的，还有充满活力并由法律详加规定的古老的相邻家 
族和团体间的集体连带关系。同样，每一位民众成员或多或少按 
其财富比例分担的军事义务也流传了下来。于是在这里就出现了 
—种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为国王效劳 
的有两种全副武装的武士 ：国王 手下的大乡绅 _-一 他们多少有些 
相当于法兰克人中的附庸，和普通的自由人——假若他有办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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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武装起来的话。当然，这两个范畴部分地重叠，因为这些大乡 
绅照例不是穷人。所以10世纪左右，人们习惯于将国王属下那些 
拥有广泛地产的自由民称作大乡绅（指国王的大乡绅），并认为他 
们拥有大乡绅身份所具有的特权，虽然他们可能并不处于国王的 
特殊保护之下。这种大乡绅身份甚至可以给予那些已在海外贸易 
中大展宏图、大获成功的人。所以，这同一个词在不加区别的情况 
下使用，既可以表示一个人以人身臣服而获得的身份地位，也可以 
表示属于一个经济等级的成员的资格。这种暖昧性（即使考虑到 
那个时代人们的头脑对于观念上的矛盾极为麻木）之所以出现，只 
是因为在诺曼征服前的英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绝对地 
认为是最强大的社会关系纽带。把盎格鲁-撤克逊文明的崩溃理 
解为一种社会灾难，也许并非完全没有 道理： 当旧的社会范畴分化 
时，这个社会又被证明无力代之以建立在等级原则基础上的界线 
分明的保护关系体系。 

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如果要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寻找一 
个可以进行比较的真正独特的地区，那么就不应将注意力指向西 
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原是加洛林帝国的边境，过去一直 
受到法兰克制度的深刻影响。附近的阿拉贡王国情况也是如此， 
虽然所受法兰克制度的影响较为间接。另一方面，伊比利亚半岛 
西北部各地，即阿斯图里亚斯、莱昂、卡斯蒂尔、加利西亚以及后来 
的葡萄牙的社会结构，则是再原始不过了。遗憾的是，对这一地区 
社会结构的研究还很不深入。这里简述一下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研 
究成果。 

早期西哥特国王和贵族留下的社会遗产，以及同时期整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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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所共有的生活状况，在这里也像其他地区一样，有利于人身依附 
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首领们拥有私家武士，称之为 frkdos (家内 
侍从），即“养子”。文献有时称其为“附庸”，但“附庸”一词是借用 
语。使用该词的少数事例令人感兴趣的原因，主要在于它提醒人 
们，即使是伊比利亚半岛上这块特别独立的地区，也日益明显地受 
到比利牛斯山以远的封建社会的影响。既然有众多的法国骑士和 
教会人员来回穿梭于比利牛斯山各隘口，那么又怎能不是如此呢？ 
同样，“臣服”一词和臣服礼也偶尔见诸记载，但当地表示臣服的姿 
势有所 不同。 当地臣服礼表现为吻手礼，并有一种不太严格的程 
序，可以作为 一种普 通的表示礼貌的行为，相当频繁地重复进行。 
尽管 criados 一名的主要意思是家内侍从，且《熙德之歌》中仍然 
将主人公的侍从们称作“那些吃主人面包的人”，但这一地区也和 
其他地方一样，其发展趋势是土地授予取代食物和礼物的分賜 ，不 
过•由于各位国王和贵族从他们发动的对摩尔人国家的战争中获 
得大量的战利品，这一过程多少有些被延宕。然而，持有土地须服 
役务、不履行役务则可收回的观念，在这一地区已相当清晰地出 
现。受外国词汇激发以及由法国教士起草的少数文献.称这种佃 
领地为“采邑’’(用的是它的拉丁语对应词）。地方语中则相当独立 
地演化出一个词语 preskmo , 其字面的意思是“借用 地”： 这在观 
念上表现出一种与日耳曼语或即盎格鲁-撤克逊语词汇 LAW 借 
用）奇妙的相似性。 

然而，这些习惯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创造出一个贯透整个社会 
的强大而层次分明的封建关系体系。有两个重要事件给西班牙西 
北部地区的历史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这就是再征服运动和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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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大片的土地从摩尔人手中收复以后，农民作为小块土地的 
持有者被安置在这片土地上。这些定居者在保持着边境民军必备 
的战争警惕性的同时，至少避开了最具压迫性的领主隶属形式，其 
结果是，在西班牙，以非自由佃农的地租收入和强迫劳动供养的附 
庸，在数量上比法国少 得多, •另一结果是，虽然武装侍从是出色的 
战士，但他们不是惟一的战士，甚至不是惟一的 
骑兵。与私家侍从的骑士并存的，是最富裕的自由佃农组成的“农 
民骑士”。此外，较之比利牛斯山以北地区，国王作为战争领袖的 
权力仍然更有效，并且由于这一地区的国家版图不太广袤，其统治 
者比较容易与其臣属群体保持直接接触。所以附庸的臣服和官员 
的服从、职位和采邑并没有混同起来。从最低微的骑士渐次及至 
国王" 一除了被自主地产打断的地区——没有一个固定的附庸等 
级制度。各地都有侍从群体，其中很多人被授予地产作为他们服 
役的报酬，但他们是被松散地联在一起，未像法国那样形成为社会 
和国家的主要组织结构。对于任何充分发展的封建体制，似乎有 
两个因素确实是不可缺 少的： 附庸骑士享有军事职业的实际垄断 
权；为了附庸关系的发展，他们或多或少地自愿放弃其他统治手 
段。 


5 输入的封建制度 

诺曼底诸公爵定居英国，是法律制度移植的众多显著例证之 
--：法国封建习:俗传播到一个被征服的国家。11世纪，这种现象 
发生过 三次: 一次是1066年以后，封建习俗穿越英吉利海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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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一次是发生在意大利 南部。 大约自1030年起，另一些诺 
曼冒险家开始在那里建立了几个公国；这几个公国在一个世纪后 
联合组成了西西里王国。最后一次发生在叙利亚，十字军在1099 
年以后建立的国家中。在英国境内，被征服的居民中存在的已经 
很近似于附庸制的习惯，有助于接纳外国的制度。拉丁叙利亚则 
是一片空白状态 rosa >„至于意大利南部，早在诺曼人到 
来之前，已经被瓜分归属于三个不同政权。在贝内文托、卡普亚、 
萨勒诺 ( Salerno ) 的伦巴第诸公国，人身依附习惯广泛盛行，但还 
没有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等级制度。在拜占庭帝国各行省，土地 
所有者、武士以及商人形成的寡头政权统治广大下层民众,有时下 
层民众通过一种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与统治者联系起来。最后， 
在阿拉伯埃米尔统治的各地区，甚至没有任何东西与附庸制有些 
微相似之处。不管这三者之间的差别何等悬殊，它们都是等级制 
度，这一亊实使封建关系和附庸关系的移植变得容易。在农民等 
级、甚或市民等级这两个世袭等级之上的统治集团，主要由入侵者 
组成(在英菌，特别是意大利，当地某些贵族的成分也加人其中〉； 
他们形成许多殖民团体。支配这些团体的习惯，也像统治者自身 
一样，是来自外国。 

在输人封建制度的国家中，封建主义的组织较之封建主义纯 
粹自然发展的国家更为系统化。诚然，自主地在意大利南部继续 
存在，因为这些地区是被逐渐征服的（既得因于双方的协议，也得 
因于双方的战争），在这些地区上层等级及它们的传统并未完全消 
失。这些地区的突出特点是，许多自主地掌握在旧的城市贵族手 
中。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和英国，自主地——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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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某些出人"一是不允许存在的。所有土地都为领主持有，而 
且这种持有关系链各处均无间断，直到国王。所以，每一位附庸不 
仅是作为属臣与国君联系在一起，而且被从下及上的人际关系纽 
带联系起来。于是，先前加洛林时期领主所采用的“高压”原则，几 
乎丝毫不爽地适用于不知加洛林帝国为何物的国家。 

一位强大的君主将诺曼公国的强硬管理方法带人了英国，输 
人进来的这些制度，在这里不仅形成为比其他任何国家管理更严 
格的体系，而且通过从上到下的传播，实际上渗透到整个社会中。 
我们知道，在诺曼底，采邑一词的含义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以致可 
以用于任何形式的佃领地。意义上的这种偏离大概在1066年以 
前已经开始，但在1066年尚未完成。如果说这种变化在英吉利海 
峡两岸是并行发生的，那么其路线并不完全相同。12世纪下半 
叶，英国法律开始清楚地区分两类佃领地 ，一 些土地被称作非自由 
地，因为它们的持有期限不定，且需负担让人瞧不起的役务（这种 
土地无疑构成小农佃领地的多 数）； 另一些土地受到王室法庭的保 
护，形成为一些自由佃领地。此时采邑一词指的就是这类土地。 
骑士采邑和享受自由免役权或租佃权的土地都包括在这一类土地 
中。我们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字同化过程。我们很快会 
看到，在整个欧洲，11、12世纪军事采邑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世袭财 
产。而且，由于军事采邑被视为不可分割的财产，所以在许多国家 
只能由长子继承。英国的情况尤其是这样。这种长子继承制度在 
英国逐渐渗透到大部分社会组织中，应用于被称作采邑的所有地 
产上，有时应用到更小的佃领地上。所以，这种将成为英国社会风 
俗中最重要、最显明的特征之一的与生俱来的特权，从根本上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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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采邑仿佛演变成了自由人特有的 
占有物。在各封建社会中，英国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与德国完全相 
悖的一极。对英国而言，橡法国一样，仅仅不让封建各等级的这种 
“风俗”变成单独的法律体系是不够的；在英国，与不动产权相关的 
乡村普通法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采邑法。 



第十四章采邑变成 
附庸的世袭财产 


1 “荣誉地”和普通采邑的继承问题 

采邑继承权的确立被孟德斯鸠视为与加洛林时代“政治政府” 
相对立的“封建政府”的要素之一。这种划分是对的，但应该记住， 
从字面意义上讲“继承权”这个词语是不正 确的。 采邑的占有从未 
由于先前持有者的死亡而实现自动传递。但是，除了某些严格规 
定的情况，假如自然继承人事先已行臣服礼，那么领主无权拒绝为 
他举行封地仪式。在这个意义上，继承权的胜利是各种社会力量 
对一种过时权利的胜利。为了弄清其中的缘由，我们需要对相关 
方面的态度有所了解。我们的研究将限于最简单的情况，即附庸 
身后只有一个儿子。 

即使在没有授予地产的情况下，效忠关系纽带对两个家族的 
黏合力，也远过于对两个个人的黏合力。这两个家族中一方宣誓 
行使权力，另一方则宣誓服从 权力。 在一个家族关系纽带非常强 
大的社会里，不如此又能怎样呢？在整个中世纪，人们对“天然领 
主”即与生俱来的领主这一说法在情感上颇为重视。但采邑一旦 
授予附庸，附庸关系中子承父业的要求就会变得难以 抵褲。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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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服礼或臣服礼不被接受，不仅将失掉采邑，而且也将失掉父亲的 
大部分乃至全部遗产。如果采邑是重新收回的采邑、即实际上的 
旧的家族自主地时，附庸所受损失则更为严重。薪俸性质的土地 
佃领权使附庸关系附属于土地，不可避免地使之附属于家族群体。 

领主则更不能任意行事。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发伪誓 
的”附庸要受到 惩罚； 附庸如不履行义务，采邑则应该收回，授给更 
驯服的仆人，简言之，自身的利益使领主强烈地坚持采邑可以撤销 
的原则。另一方面，领主没有必要反对采邑的世袭继承制。首先， 
他需要附庸，还有什么地方比在那些为他效劳过的附庸们的后代 
中招募附庸更合适的呢？其次,拒绝将父亲的采邑授予其子，不仅 
有阻断另外的委身行动的风险，而且还陷于一种危险境地，即警示 
手下的其他附庸，使他们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他们的后代将来所要 
受到的处理„这是一件更为严峻的事。用休 • 卡佩统治时期写下 
著作的里歇尔教士的话说，剥夺孩子的权利将使所有“循规蹈矩的 
人”绝望。但是，暂时被人强占了部分遗产的领主，可能也迫切地 
希望重新拥有其对地产、城堡以及附庸所行使的政治权力的所有 
权》甚至在他决定授予新的采邑时，他也可能优先选择他认为比先 
前附庸的继承人更可靠、更有用的另一位委身之人。最后，教会作 
为理论上不可分割的一种财产的监护者，特别不愿承认采邑授予 
的永久性。教会对于采邑的承认，先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情愿 
的。 

这些不同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在加洛林王朝初期非常 
清晰地表现出来。此 后“恩 地”经常被传给附庸后代。一个恰当的 
例子是福伦布雷的地产，这份地产是一块王室“恩地”，也是兰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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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恳请地，从查理曼统治时期到秃头查理统治时期，这份地产连 
续传承了四代人。 ® 甚至在附庸活着的时候，对他所做的考虑有 
时也以一种奇特曲折的方式推动着采邑的世袭化。大主教欣克马 
尔说，假若一个附庸因年事已高或体弱多病不能履行其职责，而以 
其儿子代行其职，那么就不允许领主剥夺他的土地。®如果这位 
继承人在采邑持有者活着的时候就承担起了后者的责任，那么预 
先承认他的权利就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步嫌。而且，即使一个孩 
子还在年幼，无力履行其军事役务，剥夺他对其父的“恩地”的继承 
权，也确实被视为非常残酷的行为。在类似的事例中，我们看到， 
虔诚者路易为一位母亲的祈求和费里耶尔 （ F err i 6 res ) 修道院院长 
瑟瓦图斯•卢普斯向一位主教发出的慈悲为怀的呼吁所感动。然 
而，在严格的法律上，“恩地”完全是终生使用的转让地，这是无可 
争辩的。843年一位名叫阿达拉尔的人向圣加尔修道院捐献了几 
处面积相当大的地产，其中一部分已分配给附庸。这些附庸归于 
修道院统治之后，仍将终生持有这些“恩地”，他们的子辈如果愿意 
服役，那么也可以终生持有这些地产。此后修道院院长可以自由 
处理这些地产••无限期地束缚其手脚显然会被认为与公认的风习 
相悖。③此外，阿达拉尔所关心的可能只是他本人所认识的那些 
孩子们。臣服关系在其初始阶段，只能产生狭隘的个人情感。 


① E. Lesne, Histoire de la propriete ecclesiastique en France , Lille, 1910— 
1936, H, 2, pp. 251—252. 

② Pro ecclesiae libertatum defensione ♦ in Migne. PL .， CXXV, col, 1050. 

③ M. G. H.» ££. ， V ， p. 290 ♦ no. 20 ； Loup de Ferridres ， ed. Levillain« II, 
no. 122« Wartmann, Vrkundenbuch der Abtei Sankt-Gallen^ II, no.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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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便利、权宜行为的基础上，真正的采邑继承权在加洛林 
帝国瓦解后开始的动荡不安而又富有革新成果的时期中逐渐形 
成，各地的发展都倾向于这个方向。但是，每一类采邑并不是都以 
同样的词语表现这一问題。有一类采邑必须单独加以研究，这就 
是出自国王委派官员的公共职务的采邑，后来研究封建法律的专 
家称之为“职位采邑 ”(fiefs de dignite ) 0 

我们已经看到，自加洛林王朝早期起，国王便将政府管理的主 
要职位，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领土辖区、即重要的伯爵领、边区或公 
爵领地交给一些人管理，以附庸关系为纽带使他们从属于自己。 
这些职务地仍然保留“荣誉地”一词的拉丁语旧称，当时被仔细地 
与“恩地”区分开来。职位地不同于“恩地”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职 
位地不是终身的，持有者即使自身无过错，也可以随时被调离，有 
时被调离职位地符合其本身的利益，因为位置变动也许是职位的 
升迁。例如，817年易北河河畔的一位小伯爵调任重要的弗留利 
边区主掌事务，就属于此类情况。9世纪上半叶的文献，在历数君 
主给与手下这位或那位附庸的优越待遇时，总是准确无误地将它 
们列在“荣誉地”和“恩地”两个标题下。 

然$，由于经济状况不允许实行货币报酬.职位地本身就是釋 
俸，易北河岸边的这位伯爵不仅得到辖区内三分之一的地租，而且 
(除其他财物外)还得到財库中的一些财产，这些财产是特意储备 
起来供其生活之用的。在那个充当领主即为真正财富的时代，对 
居民拥有的权力，除了提供经常获得非法收益的机会外，其本身肯 
定是一个合法利益源头。所以，在多种意义上，酬答一个附庸的最 
好的礼物之一就是授予一块伯爵领地。受封者因授地而成为法官 



第十四章采邑变成附庸的世袭财产 


317 


和首领，这使他与许多普通“恩地”持有者毫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 
行使权力的范围大小。普通的“恩地”持有者多半也行使领主权。 
废除职位的因素仍然存在。从虔诚者路易以后，王权逐渐衰弱，维 
护中央权威的这一原则实际上已越来越难以实行。伯爵们又恢复 
r 从前墨洛温王朝衰落过程中贵族社会特有的习惯，极力使自己 
成为牢固控制领地的地方豪强，并且越来越多地取得成功。867 
年秃头査理力图从一位叛乱的附庸手中夺回布尔日伯爵领，不是 
徒劳无功吗？从此以后采邑与职位融合的障碍已不存在，因为明 
确的相似性实际上已为其融合铺平了道路。在加洛林帝国鼎盛时 
期，将所有王室附庸的“恩地”当作“荣誉地”来对待已成习惯，而王 
室附庸在国家中的作用与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官员已十分相似。 
“荣誉地”这个词最终演化为采邑的同义语，尽管在一些国家，至少 
在诺曼人统治下的英国，倾向于将该词限用于享有很大行政自治 
权的规模极大的采邑。经过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作为报酬分配 
给个职位的地产，然后是职位本身——由于更严重的偏离-一 
逐渐被称作“恩地”或“采邑”。在加洛林政策传统根深蒂固的德 
国，作为主教和编年史家的蒂耶马尔，忠于他一身二任中的主教职 
责，在1015年前后，非常清楚地将梅泽堡伯爵领和附属于该伯爵 
领的“恩地”区分开来。但当时人们在口语中早已不再费力劳神地 
区别其中细微的差 别：口 语中所称的“恩地”或采邑实际上完全是 
指作为权力和财富之源的职位地。早在881年，《富尔达纪年》 
{Annals of FwWa ) 记载 * 胖子査理在这一年授予他的一位名叫休 
的亲属“若干伯爵领作为思地，为的是获得他的效忠”。 

当时教会作家喜欢称之为新的行省“总督”的那些人，可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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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授权中获得了主要的权力基础，此后，他们将以此谋取私利。 
但是，为了牢固地控制一个地区，他们也需要在各处获得新的地 
产，在道路交汇处建筑堡垒，自命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教堂的保 
护人，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当地的附庸。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需要几代人连续占有同样的地产，做耐心的-工作。简言 
之，采邑向继承性发展是出乎对土地控制权的自然需求。所以，简 
单地视之为荣誉地融合于采邑的结果，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盎 
格鲁-撒克逊的伯爵们所拥有的大片辖区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封建 
佃领地，而伦巴第各公国的王室总管则不是附庸，对于 
他们来说，这种向继承性的发展是必要的，正如它对于法国的伯爵 
们是必要的一样。但是，在由法兰克帝国发展而来的各国中，各公 
爵领地、边区和伯爵领很早就被列人封建授予地，因而这些地产转 
变为家族财产的历史，是与采邑继承性的全面发展错综复杂地联 
系在1起的，尽管表面上看它总是具有特殊性。就普通的采邑和 
职位采邑而言，不仅各地的发展速度各不相同，而且各国发展的特 
点也不相同。 


2 法国采邑继承权的发展 

在法国西部和勃艮第，由于早期王权的衰弱，由公职而获得的 
“恩地”成了最初的继承性財产。在这一问題上，最具说服力的，莫 
过于877年秃头査理在著名的《基尔希敕令 0 / Qui - 
中所做的规定。在动身前往意大利的舍夕，秃头査理所关心 
的事情是他不在国内期间如何管理 国家。 如果在他远离期间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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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伯爵亡故，将何以处之？首先，必须将这一情况通报国王，因 
为国王将任命永久性职位的权力留控在自己手中。他留下儿子路 
易作摄政王，只賦予他任命临时行政官员的权力。査理所做的安 
排大致反映了政权的排他精神，这个敕令的其他内容对此提供了 
众多例证，然而，敕令特别提到的两种特殊情况表明，这一规定的 
制定，至少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大贵族家族的勃勃雄心 。一 
种情况是，亡故伯爵身后留下的儿子可能随远征队去了意大利。 
査理不授予摄政王任命官员填补空缺的权力，首先意在向随他出 
征的同伙们保证，他们忠诚地追随国王不会使他们失去继承久已 
垂涎的官位的希望。另一种可能性是，伯爵死去，未成年的儿子留 
在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在国王的决定宣布前，伯爵领将由伯爵的 
官员以伯爵儿子的名义代行管理权。査理敕令的内容就是这些。 
很明显，在一部法律中，对继承权转移的原则不做详尽的阐述，这 
种做法似更可取。另一方面，在这位皇帝令其大臣在议会宣读其 
声明时，对此却不再沉默。他在声明中毫不含糊地做出承诺，属于 
父亲的荣誉地将传给其子，不管其子已去意大利作战，还是未及成 
年。可以肯定，这些措施都是权宜之计，是出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决 
策的 需要。 这些措施并没有明确地与将来联系起来.更没有与以 
往的传统决裂，只是在一个时期内，正式承认了早已存在的习惯性 
特权。 

此处，为了理解世袭性继承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注 
意各地主要的伯爵家族数代人以后的发展情况，譬如，让我们考察 
一下法国诸王中第三个王朝的先辈的情况吧。864年秃头査理还 
能够从大力士罗伯特手中收回他在纽斯特里亚的荣誉地产，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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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做任用。但是，这种剥夺并不是永久性的，因为866年他在布里 
195撤特阵亡时，他已再度控制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不 
过，他虽有两个儿子一•一二人的确都很年幼——但无人继承其父 
的各伯爵领，国王査理将这些地产授予了另一位权贵。不及这位 
插入者于886年死去，他的长子奥多已能收复安茄、图赖讷，可能 
还有布卢瓦伯爵领。此后这些土地一直是罗伯特家族的世袭财产 
的一部分，直到罗伯特家族被他们的官员逐出这些土地，而这些官 
员则变成为世袭权贵。从885至1136年罗伯特家族灭绝，该家族 
一脉相承的伯爵们依次在普瓦提埃继承爵位，中间只有一次中断。 
这次中断为期很短（从890至902年），因继承人的年幼引起。而 
且，更为严重的是，这次中断的非法性受到人们的怀疑。同样具有 
典型意义的是，在国王命令之下进行的这桩剥夺案，最终将有利于 
前公爵的儿子无视国王的命令，要求世袭继承权。数世纪之后，某 
位称作査理五世甚或约瑟夫二世的人占有了佛兰德，只是因为经 
过多代婚姻关系后，他们身上传承了铁臂鲍德温公爵的一点血统。 
这位铁臂鲍德温斗 胆包天 ，曾于862年诱拐了法兰克国王的女儿。 
我们宥到，所有这一切事情都使我 们回溯 到间一个时期：9世纪下 
半叶无疑是这个时期的关键阶段。 

然而，如果是普通采邑，情况又如何呢？《基尔希敕令》中的规 
定明显地不仅适用于各伯爵领，而旦也适用于王室附庸持有的“恩 
地' 这种“恩地”也是一种“荣誉地”。但是秃头查理的敕令和声 
明并不以此为限，他要求将他本人为其附庸利益而制定的规则所 
产生的好处，由这些附庸扩展到他们的附庸身上。这个命令似乎 
也是出于意大利远征的迫切需要而制 定的： 远征队由附庸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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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对于他们以及少数大首领做出让步是适宜的。不过，在这里 
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不仅仅是一种权宜措施，它的意义远过于此。 

在一个许多人既是委身之人同时又是领主的社会里，人们不愿意 
承认这样的事情， 即：如 果这些人中的一个人以附庸身份为自己争 
得某种利益，作为领主时他可以拒绝将这种利益给予那些以同样 
的依附形式附属于他的人。从旧的加洛林法规到英国“自由”的古 
典基石《大宪章 KGreat Charter ) ，这种权力平等观从社会上层顺 
利地传布到社会下层，它将始终是封建习俗的最肥沃的资源之一。 

这种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家族继承权 
意识•即父亲服役为后代创造了一种权利的感觉，支配着大众舆 
论；而在一种既没有成文法典、又没有审判机构的文明中，公众舆 
论和法律差不多就是一回事。这种情况忠实地反映在法国的史诗 
中。不过，诗人们所刻画的情景不经过一定的矫正是不能接受的。1% 
传统陚予他们的历史结构，使他们的叙述仅限于与著名的王室采 
邑相关的继承权问题。而且，由于诗人们让加洛林王朝前期的皇 
帝们充当史诗的主要角色，所以不无理由地将这些皇帝描述得比 
11、12世纪的国王们更为强大，他们甚至可以牺牲天然继承人的 
权利，随意处理其辖内的荣誉地。对于这一点，卡佩王朝的君主已 
无力为之，所以诗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提供的证据，除了表示对迄至 
当时久已逝去的一个时代的还算准确的重构外，没有任何价值。 

另一方面，符合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的，是他们对这些习惯的判 
断.这些判断无疑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采邑。诗人们并不认为这些 
七惯与法律完全相悖，但他们认为它们在道德上是应该受谴 责的： 
在这些史诗中，这些七惯导致 r 灾难的产生，似乎是出于神的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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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这类双重性的掠夺是前所未闻的灾难的根源，这些灾难在传 
奇故事《康布雷的拉乌尔》中比比皆是，一首史诗记载査理曼对其 
继承者所做训诫之一是 ：“好 自为之，不要剥夺孤儿的采邑。”^善 
良的领主应铭记这一格言。 

但是，多少领主是或一定是善良的领主呢？要撰写采邑继承 
史，需要搜集各个时期的可继承采邑和非继承采邑的统计资料。 
由于资料的贫乏，这项工作永远不可能完成。毫无疑问，每一具体 
事件中，解决的方法在很长时期内取决于各力量的平衡。教会的 
力量较之世俗权贵为弱，通常管理上也较差，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 
从10世纪初即向附庸的压力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在各世俗大公 
国，我们获得的印象是，采邑继承习惯是极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 
状况大约持续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富尔克 • 奈拉 
伯爵和杰弗里 • 马特伯爵 (987—1060) 治下安茄家族的一份采邑， 
即圣萨图尔宁采邑。 ® 不仅在附庸不再保持效忠的迹象初露端倪 
之时，而且甚至在附庸准备前往邻近的行省、可能妨碍履行其役务 
之时，伯爵就收回采邑。没有任何现象表明伯爵认为自己必须尊 
重家族的权利。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先后有五人相继持有采 
邑，但只有两人——两兄弟——似有血缘关系，即使在这两兄弟 
中.还插人一位陌生人。虽然有两位骑士被认为有资格终生持有 
圣萨图尔宁采邑，但他们死后这份地产也不再为其继承人持有。 

197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两位骑士拥有子嗣。但是，即使假定 


① Le Couronnement de Louis ， ed. E. Langlois, v. 83. 

② Metals* Cartulaire de l *abbaye cardinale de * La Trinite f de Vendome » I. 
Nos. LXVI and L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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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情况下当事人都没有男性后裔，那么这份内容详尽的记录 
对此未有只言片语,也是颇令人玩味的。我们的知识来自这份记 
录。这份记录的形成，为的是证明最后继承这份地产的旺多姆修 
道院修士们的权利。如果说，这份记录在证明旺多姆修填院收获 
最终果实的这一地产连续转移过程的正确性时，忽略了各家族灭 
绝的情况，那么，其原因显然在于，当时剥夺一位继承人的采邑绝 
非违法。 

然而，从那时起，采邑继承的不固定已是一种非正常现象。在 
安茄，几个主要的封建王朝都建立在1000年前后。此外，1066年 
采邑传人英国时，它在诺曼底肯定己经被普遍认为可以传给继承 
人了，因为，在英国，采邑的继承性实际上从未有过争议。10世纪 
时偶尔有一位领主同意一份采邑实现继承性转移时，他要将这一 
让步明确地写人转让契约中；从〗2世纪中叶这种形势已颠倒过 
来。此后被认为必须签订的契约，只是那些很少见但又可能发生 
的例外情况，即将采邑的终生享有权限于最初的接受者。这样的 
假定，说明当时世袭性继承的流行。在法国，也如同该时期的英国 
—样，采邑这个词语本身指的是一种世袭地产，譬如，各教会团体 
宣称断不可像以前那样用这个词语来称述他们的官员的役务时， 
其惟一目的是否定有义务接受子承父业带来的役务。早在加洛林 
时期，习惯法就有利于依附者后代们提出各种要求，这种发展趋势 
由于为数众多的回收采邑而得到强化。回收采邑由于其产生的具 
体环境不可避免地具有世袭財产的特点。在加洛林王朝晚期和卡 
佩王朝早期，子承父业的仪式已经成为普通性的习惯。在到处都 
以法律意识觉醒为标志的封建社会第二阶段，这种习惯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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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圣罗马帝国采邑继承权的发展 


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构成采邑发展的基础，这在意大利北部 
表现得再淸楚不过了。让我们考察-下伦巴第王国社会的封建等 
级。位于社会顶端的是国王,951年以后，除了一些短暂的空缺以 
外，伦巴第的国王同时也是德国国王和（由教皇加冕的）皇帝，©国 
王之下是他最大的佃户——教俗大 贵族； 再往下是中等贵族附庸 
群，这些人是国王的次附庸，因此通常被称作“陪臣”。11世纪初 
叶，上述两大群体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吵。陪臣群体声称有权将 
其采邑作为家族财产加以处理，而最大的佃户们则坚持采邑的终 
生转让地性质，并主张可以时常废止。1035年其冲突终于引发了 
一 场真正的等级战争，米兰及其周围地区的陪臣盟誓以战，彻底击 
溃了大贵族的军队。两个等级间的纷争引来了远在德国的集国王 
和皇帝于一身的康拉德二世。奥托家族的康拉德二世的前辈们， 
从前对教会财产的不可分割性至为荨重。康拉德二世抛弃了这一 
政策，站到了地位较低的附庸一边；因为意大利仍然是法制国家， 
他认为，意大利“渴望立法”，所以在1037年5月28日以立法形式 
颁布敕令，制定了有利于较低级附庸的法律。他在法律中规定，此 
后所有世俗大贵族佃户、主教、男女修道院院长的“恩地”都将被视 


①955年教皇约翰十二世即位，罗马贵族不发动叛乱. 瘰王奥 托一世应抖翰 
之请，率军进入罗马，稳定 T 教皇的统治地位 • 962年2月，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为奥 
扛加冕称帝。从此西方又七现了一个日耳曼民族的*•罗马帝国”，1155年德皇緋特烈 - 
世加冕时，又加 上了*•神圣 ”二宇，称“神圣罗马帝国'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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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世袭地产，可由子孙或兄弟继承；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由这类 
“恩地”而来的次一级的采邑。法律中没有提及自主地所有者所接 
受的采邑。康拉德显然自认为是以采邑等级制首脑的身份制定法 
律，而不是以君主的身份制定法律，但是他的行动影响了广大中小 
骑士的采邑。虽然某些特殊原因，特别是他个人对陪臣们的主要 
对手米兰大主教阿里伯特的憎恨，可能影响了他的态度，但是，他 
的视野似乎肯定超越了暂时的利益和怨恨。对付大封建主对君主 
们来说永远是一招险棋，所以他在反对大封建主时，所寻找的是与 
大封建主的附庸们结成联盟。对于这一点，其根据是，在无立法武 
器可资利用的德国，康拉德试图以另外的手段达到同样的目 的：可 
能对王室法庭的审判规程施加影响，使它向着欲求的方向发展。 
还有，据他的随军教士记载，他“不允许从子孙后代手中夺取授予 
父亲的恩地，由此贏得了骑士们的衷心拥护”。 

皇权对采邑的继承性原则进行有利于其发展的干预，是采邑 
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个发展过程已经完成过半。早在 1] 世纪 
初叶，德国已有越来越多的私人协定，承认附庸后代对一些特别的 
采邑享有继承权。1069年洛林的戈弗雷公爵仍然相信，他可以随 
意处理手下骑士们“薪俸佃领地”，将这些地产授予教会，但利益受 
到损害的附庸们“怨声”载道，致使公爵死后.他的继承人不得不改 
变这种贈礼方式。 ® 意大利盛行法制，德国王权相对强大，而法国 
既没有成文法，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国王，在这些国家中采邑继承权 
发展的相似性，显示出较政治利益更深层的各种力量所发挥的作 


① Cantatorium S. Huberti-, in M. G. H. ♦ SS. * VII, pp. 58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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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至少就普通采邑而论，这是正 确的。 对于一个相对强大的中 
央政权賦予德国和意大利封建主义历史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到职 
位采邑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找。 

由于这些采邑直接来自帝国，所以康拉德二世的法律在概念 
上与之没有关涉。但是，这里也存在有利于亲属各种权利的公众 
成见，且不无影响。从9世纪起，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君主才会 
对一种不可小觑的传统置之不理。如果君主置传统于不顾而行 
事，那么舆论会对此种独断行为表示抗议。编年史家给我们留下 
了这方面的记载》不过，如果问题涉及到 醐答一 位勤劳的仆人，或 
摒除一位少年或一个被认为不可靠的人，那么国王经常会采取这 
一严肃的措施，即使这位蒙受冤屈的继承人需要授予其他类似的 
职务作为补偿。特别是，各伯爵领除非在限定的家族群内是不能 
转手的，而伯爵的职位在一定意义上在单个的伯爵领成为世袭之 
物前很久早已成为世袭之职。最重要的辖地、边境区和公爵领在 
很长时期中同样是君王采取行动的目标。10世纪时巴伐利亚公 
爵领曾有两次未传给前任公爵之子；935年在米斯尼亚 （ MLsnia ， 
即迈森)边境区，1075年在卢萨提亚（即劳斯茨)边境区，均发生过 
类似的亊件。通过一种在中世纪德国司空见惯的拟古风尚，神圣 
罗马帝国境内对主要荣誉采邑的处理方法，直到11世纪末还保留 
着禿头査理时期法国对荣誉采邑处理方法的很多成分。 

此后形势发生变化。在这个世纪里变革运动迅速蓬勃发展。 
我们看到，康拉德二世本人就曾授予过享有继承权的伯爵领。他 
的孙子亨利四世和重孙亨利五世，将同样的权利授予卡林西亚公 
爵领和土瓦本公爵领以及荷兰伯爵领。12世纪，采邑继承原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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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复存在争议。在神圣罗马帝国，也像在其他地区一样，领主~— 


即使领主是国王——的权利，已经逐渐让位于各附庸家族的权利。 


4 采邑继承法反映的采邑变化 

只有一个儿子有资格直接继承采邑，这种情况可以为我们的 
分析提供一个便利的起点，但实际情况通常要复杂得多。一俟舆 
论承认亲属的各种权利，继承权便面临各式各样的家族形势，每一 
家族都有各自的问题。简略地考察一下不同群体解决这些难题的 
方法，有助于真切地理解采邑和附庸关系的演变。 

在父亲或祖父一生的役务中，儿子或者——在没有儿子的情 
况下一一孙子经常会帮忙出力，所以儿子或孙子似乎就是天然的 
继承人；另一方面，继承人的表兄弟通常早已在别处另谋生路。这 
就是为什么承认旁系继承权可以极为简捷地提供一个真正的继承 
范围的原因，在这个范围内旧的“恩地”正在转化为世袭财产。 ® 
对这一做法，反对力量颇为强大，尤其是在德国。1196年皇帝亨 
利六世试图使贵族们同意另一种继承权，即德国皇位的继承权，为 
此他向贵族们主动送上一份厚礼，即正式承认旁系亲属对采邑的 
继 承权; 但这项计划无果而终。除了在最初的转让书或特殊的“习 
惯法”〔如13世纪支配帝国侍臣 （ m / ms / er / ak ) 采邑的特殊的“习 
惯法”〕写人特殊的条款外，中世纪德国的领主从未被迫为附庸后 


①但是，早期各兄弟都可以享有特权（见康拉德二世法），按照对一老辈人有利的 
民众权成见,这些特权要优先考*兄弟，而不是儿子。 Cf . M . Garaud in Bullet . Soc . 
Antiquaires Quest ,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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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外的继承人举行封地仪式，尽管这样做事实上并不能阻止领 
主时常向这种倾向妥协。在其他地区，似乎可合理地划出一条界 
限: 采邑可以在最初的附庸的后裔中随意继承，但不能越出此限。 
伦巴第法中的解决方法就是如此。12世纪起，这一原则也为法国 
和英国所采纳，应用到大量新产生的采邑契约中，但是在这里它所 
代表的是对普通法的背离。在西欧各国，采邑继承原则的发展势 
头已相当强劲，几乎扩展到整个亲属群体。在这些国家有一点保 
留下来，使人们想到一个事实，即与役务观念相连的封建习惯法已 
经发展起来。因为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不愿意承认，附庸死去后采 
邑可由其父继承。在英国，这点从未被承认。一份军事佃领地从 
—位年轻人手中转到一位老人手中，尤其被认为荒谬可笑。 

妇女可以继承采邑，看起来尤其与采邑的性质相悖。这并不 
是因为中世纪一直认为妇女无力行使权力；当男爵外出、男爵夫人 
主持男爵法庭时，也没有人会对此情形感到不舒服，但是人们坚持 
认为妇女不能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具有象征意义的是，]2世纪末 
的诺曼底习惯法，已准许女儿享有继承权，但是与加佩王朝国王的 
残酷战争刚一爆发， P 心王理査就处心积虑地废除了这一规定。 
这些法律制度，即伦巴第人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司法条律、拉丁叙利 
亚的风俗书以及德国王室法庭的裁判权制度，都极为审慎地力图 
保持采邑继承制的原始性质，理论上总是拒绝賦予女性继承人以 
男性继承人的权利。亨利六世面对手下的大附庸们的压力，做出 
让步，主动表示要取消女人无继承资格以及旁系亲属无继承资格 
的规定，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这一规定在德国仍然是何等顽固。这 
一事件使我们对于贵族们的要求获得许多了解。这位霍亨斯陶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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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君主对附庸们的让步，正是稍晚些时候君士坦丁堡的拉丁 
帝国的建立者们向他们未来的君主所要求的让步。 

事实上，即使在那些理论上仍排斥女性继承权的地方，女性继 
承很快就有了许多实际上的例外。领主总有权对此置之不理，除 
这一事实外，这一原则可能因为特殊的风俗而不被遵守，或者由于 
签订转让契约而被明确地弃置。1156年奥地利公爵领的继承就 
是如此。在法国和诺曼人统治下的英国，此前很久就已规定对女 
儿们（在无子的情况下）、有时甚至对一般的女性亲属们（如果没有 
同辈男性亲属）都可陚予同样的采邑继承权，如同其他形式的财产 
继承权一样。因为人们很快认识到，如果一位妇女无法履行采邑 
规定的役务.那么她的丈夫可以代行其职。一种特有的相似性是， 
这种从附庸制原始规则中逸出的有利于女儿或女婿的规则，最早 
的事例均与法国的大公国有关，这些大公国最先获得一般意义上 
的继承权，而且不再涉及任何程度的人身役务。罗伯特家族的奥 
托是“勃艮第大伯爵”之女的丈夫.由于这一婚姻关系，早在956年 
他即拥有了勃艮第各伯爵领，这份财产成为他此后获得公爵头衔 
的主要基础。通过这种方式，特别是由于女嗣继承权与直接的女 
性继承人的继承权差不多同时得到承认，各个等级的封建家族发 
现，自己可以开始实行婚姻联盟的政策了。 

继承人尚未成年这种情况的存在，无疑是封建习惯法从一开 
始就必须加以解决的最敏感问题之一，难怪诗人们总是喜欢从这 
个角度看待有关继承权的大争论。将一份军事佃领地交给一个孩 
子，这是多么荒谬啊！但剥夺这个小家伙的继承权又是何等残酷 
啊！对于这一难题，早在9世纪就已有解决的办法：即承认这个少 




330 第四编人际纽带：附庸制和采邑 

年为继承人，但是在他有能力履行附庸义务前，一位暂时的管理人 
202代行其职，持有采邑，向领主尽忠并完成役务。将这位代行其职的 
人称为监护人晕不确切的，因为他作为承担采邑责任的代理人 

仏 m ；)， 也可以将采邑收人纳人囊中，对未成年的继承人除了 
供其生活费用外，不承担其他义务。虽然这类暂时附庸的产生，对 
附庸制这种被视为终生关系的制度的性质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它 
将附庸役务和家庭情感巧妙地调合起来，所以在原法兰克帝国采 
邑制度盛行的地方，这种办法被非常广泛地采纳。在意大利，人们 
不愿意再增加符合封建主利益的特殊规定，所以只有在那里仍然 
保留着简单的监护人制度。 

然而，很快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偏离现象。选择一位家庭成 
员代替这个孩子充任采邑首领，似乎是最自然的程序。这种做法 
显然是最初的通例，而且在许多地区直到最终仍是如此。尽管领 
主本身也对这位孤儿负有义务一"这些义务出自效忠誓言，但为 
不久前死去的附庸所接受——但在这个孤儿未成年期间，领主试 
图以牺牲家族亲属的利益更换自己的附庸的念头，最初会被认为 
是荒谬的；领主所需要的是人，而不是地产。但理论很快即与实际 
活动发生了矛盾。有意思的是，最早的例证之一是，领主作为代理 
人取代（至少是试图取代）亲厲的做法，竞使法国国王路易四世与 
诺曼底 (法国著名的“荣誉采邑”之一）的年轻继承人成为直面相对 
的双方。在巴约 或鲁昂 亲自发号施令，毫无疑问会比依靠 诺曼底 
公国的摄政者所提 供的, 不稳定的援助更令人满意。不同国家引人 
领主 监护制度是一 个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时代，采邑作为一种可以 
利用的财产的价值，超过了可望从采邑中得到的役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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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惯最为根深蒂固的地方莫过于诺曼底和英格兰，在这 
两个地方，附庸制组织在各个方面都有利于封建上层。如果领主 
是英王，则英国贵族颇受附庸制之害。另一方面，贵族对其依附者 
行使这种权力时，则从这种制度中获益，所以，1100年贵族们重新 
恢复家族监护制时，他们无力或者不愿意阻止这一让步成为一纸 
空文。此外，在英国，这种制度的本来意义很快成了逝去的光景， 
领主们，尤其是国王，通常都将对这个孩子的监护权与对采邑的管 
理权一并出让或出卖。在金雀花王朝的宫廷上，这种性质的赠礼 
是最为人所垂涎的奖赏之一。实际上，由于这是一份荣耀的义务， 
防守城堡、征收税款、在森林中狩猎或抽空鱼塘，也许成了人们乐 
于做的事情，但是这些财产并不是这份赠礼中最重要的部分 。男 
女继承人的人身价值更高。我们将看到，充当监护人的领主或领 
主的代表，被賦予了安排被监护人婚姻的职责.从这种权利中他肯 
定可以获得经济利益。 

在理论上，采邑一定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十分清楚。如果采 
邑是一个公共职务，上级权力机关允许它为人分割的话，那么马上 
就会遇到一种危险，即在这个职务之名下加以行使的行政力童会 
被削弱，对它的控制更加 困难。 如果是一份普通的骑士采邑，那么 
采邑的瓜分会造成役务履行上的混乱，因为在不同的伙伴之间进 
行役务分配很难使每个人都满意。而且，原来的地产可以支付一 
个附庸及其随员的报酬，如果将这份地产分配开来，那么就会产生 
—种危险，即被分配的土地不足以养活新的持有者，其结果是造成 
新的持有者武装简陋，或被迫另谋、出路。所以，佃领地变成世袭财 
产后，无论如何都应传给惟一的继承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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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上，封建组织的要求与普通的继承法规则发生了冲突，因为在 
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继承法主张同级别的继承人享有平等的继承 
权。由于各对立力量的影响，这个严肃的法律问题因时因地以不 
同方式获得了解决。 

最初的难 题是： 在与死者具有同等关系的各候选继承人—— 
臂如在他的儿子们——中间，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择继承人呢？数 
世纪的封建法和王朝法使我们习惯于优先考虑长子继承权。实际 
上，长子继承权就像今天我们社会所赖以拟定成年年龄的许多神 
话一样，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成年年龄的拟定，甚至使大多数 
人的意志成为其对手们的意志的合法解释者。在中世纪，长子继 
承制甚至在王室中也并非毫无阻力地为人接受。在某些乡村地 
区，从远古时代延续下来的习惯法，的确是以牺牲其他诸子的利益 
为代价来维护其中一个儿子的利益，但在涉及采邑的情况下，会是 
怎样呢？原始习惯似乎承认领主有权将土地授给他认为最适合于 
拥有它的儿子。这仍然是1060年前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规则。 
由于父亲在完成一生的采邑役务过程中，大约已将选定的儿子与 
自己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有时父亲也会提名自己的继承者，争取领 
主的同意。不过，在共同继承制盛行的地方，则以集体受封的形式 
继承 土地。 

这些古旧的习惯在德国比其他地方更顽强地保存下来，一直 
流传到12世纪。与此同时，至少在萨克森盛行着另一种习惯，这 
204种习惯说明家族情感的深厚程 度：家 族诸子自己决定他们中的哪 
一位继承遗产。当然，可能出现且确实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不论采 
用何种办法，选中的仍然是长子。但德国的法律并不愿意放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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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优先权的约束力。正如一位诗人所说，这种权利是一种“异国 
味”的风俗，一种“外来的把戏”。 ® 红胡子腓特烈皇帝本人不是在 
1169年做出安排,将皇位传给一位较年轻的儿子吗？由于当时没 
有在继承人中建立起明晰的区别对待原则，所以实际生活中保持 
采邑不被分割尤为困难。此外，在神圣罗马帝国，传统上反对同一 
家族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旧社会团体所产生的影响力，并 
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可由国王或诸侯们的封建政策有效地加以平 
衡。由于德国诸王和地方首领从加洛林国家政权那里接受了一种 
制度，长期作为其有效权力的基础，所以他们比法国的统治者较少 
依赖附庸的役务，很自然地也就不太关注采邑制度。德国诸王几 
乎毫无例外地都像1158年红胡子腓特烈一样，念念不忘于一件 
事：禁止瓜分“伯爵领、侯爵封地和公爵领然而，对伯爵领的分 
割至少此时已经开始。1255年，巴伐利亚公爵爵位与领地一起首 
次被瓜分。对普通采邑的分割，1158年的法律被迫承认其为合 
法。简言之，乡村普通法最终战胜了采邑法。对这一现象的反作 
用直到很晚（实际上是在中世纪末）才产生，而且是在各种力童的 
压力下产生的。在各大公国，诸侯们以特定的继承法，极力阻止其 
历经磨难所获得的权力被分割。至于一般的采邑，采用的方法之 
一是以迂回曲折方式限定继承权，引人长子继承制。所以在相当 
晚的时候，各王朝对继承权的忧虑和等级利益，完成了封建法律不 
能完成的事业。 

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其发展进程迥然殊异。法国诸王并没 


① Wolfram von Eschenbach » Parzival* !♦ verses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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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到有必要阻止由数个伯爵领聚合而成的大公国陷人分崩离 
析，除非在国防事业中他们可以利用这些集合起来的力童。但不 
久这些地方首领就变成了国王的敌人而不是臣仆。单个的伯爵领 
几乎没有被分割，但联合体被分割开来，每个儿子分得一份遗产， 
其结果是，每一代人都面临联合体瓦解的危险。各贵族家族很快 
就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威胁性，并采用长子继承制以图补救，一些地 
方进行得快一些，一些地方则慢一些。12世纪时，长子继承制差 
205 不多到处建立起来。正如德国一样 —— 只是时间上要早得多—— 
先前的各大公国又恢复了其不可分割的性质，尽管是作为一种新 
型的政府而不是作为采邑。 

至于不太重要的采邑，附庸役务所带来的利益（在这块最适于 
封建主义发展的土地上，这一点受到更多的 关注〉 在经历了少许波 
折后，已在早些时候使这些采邑从属于准确而明晰的长子继承制 
法规。然而，由于从前的佃领地演变成世袭财产，所以将弟弟们排 
斥在继承权之外就似乎更难了。只有少数特殊风俗，如科镇地区 
的风俗，才能将长子继承制原则严格地保持到底。在其他地区，为 
人们接受的做法是，承受着道德责任的长子，不能将弟弟们撇开不 
理，置之于无授之境，他能够而且确实必须从父亲遗留的地产中为 
弟弟们提供一些生活供应。因此，在许多行省中通称为“帕拉日” 
( parage ) 的制度发展起来。长子一人向领主行臣 服礼； 独自一人 
承担责任，履行采邑役务。弟弟们从长兄那里取得他们的份地，有 
时（如在法兰西岛）向长兄行臣服礼；有时（如在诺曼底和安茹）家 
族纽带的力量十分强大，似乎使亲属群体内任何其他形式的关系 
成为多余之物。这种观念至少是盛行了一段 时间； 但是在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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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邑和次生采邑传承几代人之后，原共同继承人的后继者们的关 
系最终变得十分疏远，单是依靠亲属连带关系来行事，似乎已经是 
不明智了。 

虽然如此，这一制度并不能排除土地瓜分中的弊端。这就是 
为什么英国在诺曼征服后初次引人这种制度，而在12世纪中叶又 
废弃之而采用严格的长子继承制的原因。即使在诺曼底，成功地 
利用封建义务服务于招募军队的公爵们，除了在继承问题一涉及 
几位骑士的采邑，而这些采邑可以分别在继承人中分配的情况下， 
从未认可“帕拉日”制度。如果只有一处采邑，那么这处采邑就要 
完整地传给长子。但是对役务单位做出严格的限定，只有在力量 
特别强大、具有异乎寻常的组织能力的地方管理机构的千预下才 
有可能。在法国的其他地区，习惯上的理论可能力图将较大的采 
邑一 通常称作男爵领地——排除在分割范围之外；而实际上，继 
承者们几乎总是将整个遗产分而享之,并不区分其中的不同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以前完整性的惟一事物，就是以长子继承制秩 
序对长子及其后代保持效忠。到最后，这一防护措施也消失了。 
这一变化的各种条件大大有助于说明后来封建主义的演变。 

世袭继承权在成为一种权利之前，曾长期被视为一种礼赠品， 
所以新产生的附庸应向领主贡献一份礼物以表示感激之情，似乎 
只有这样才是合乎礼仪的。有证据证明，这种习惯早在9世纪已 
存在。在这个本质上以风俗为基础的社会中，每一份自愿奉献的 
礼物，如果完全变成习惯性的东西，那么它最终会变为一种义务。 
既然如此，那么附庸献礼这种习惯更容易获得法律的效力，因为先 
例不难寻得。想必从很早的时期，如果不先从领主那里获得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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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是不能获得一份负担地租和役务的农民佃领 地的; 但封地许 
可通常并非是毫无所取的授予。军事采邑虽是一种非常特殊类型 
的佃领地，但也包括在中世纪社会特有的复杂的不动产权利制度 
中。 “ relief ” (慰问费）(赎买费）、 / wazVi / wzorY〆 永久管理费） 
这几个有时在法国某些地区使用的词汇，意义是相同的，不管继承 
税是落在附庸的财产上，还是维兰甚或农奴的财产上。 

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慰问费以其缴纳方式的不同有所区 
别。正如大多数类似的租税一样，慰问费在13世纪以前一般是以 
实物缴纳的，至少一部分是以实物缴纳。譬如说，农民继承者缴纳 
一头牛，而军事附庸则要献上一份“战具”，即一匹马或武器，或两 
样东西兼而有之。通过这种方式，领主的要求很自然地变成了土 
地负担的役务形式。 ® 对于新封授的附庸，领主有时只要求战具， 
甚至这笔债务也可以通过双方的协议，以价值相当的一笔钱来支 
付。有时，除了缴纳一匹战马或农用马 （ ronc / n ) ，还要支付一笔钱 
款。在其他支付方法均被废弃的地方，甚至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 
进行结算，简言之，这些支付习惯在细节上几乎均各有不同，因为 
根据地区、附庸群体乃至各个采邑不同，风俗的影响具体化为通常 
以完全偶然的方式产生的各种习惯。只有根本的分歧才具有象征 
性的价值。 


①一些史学家根据原来領主向附庸提供装备的习惯来解释这种征索要求，他们 
认为战具是由領主提供的，所以在附庸死后必萊扫还 • 但跗庸的儿子被接纳为附庸以 
后，归还战具又有什么意义呢？此处所做解释的译处是，它考虑到了封建慰问费和其 
他类似税费的明显相似性，譬如，为取得某些行业的人业权利，霱要以相关行业器物的 
形式向封主交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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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早的时候，德国差不多就完全将缴纳慰问费的义务，限于 
庄园官员持有的不太重要的采邑。这些官员通常都是农奴出身^ 
毫无疑问，这是中世纪德国社会组织特有的等级和佃领地呈等级 
结构的表征之一。这一特点注定会产生重要影响。13世纪前后， 
由于附庸役务制的衰落，德国封建主实际上已不可能从采邑中获 
得战斗人员，所以也不能从采邑中获得任何东西了。这是一个严 
峻的形势，从贵族政府观点来看尤其如此，因为大多数采邑和最富 
庶的采邑自然是由王公贵族所持有。 

另一方面，西欧各国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采 
邑作为各役务之源已变得无足轻重，但由于广泛盛行的慰问费制 
度,采邑作为获利之源仍有丰厚收获。12世纪英国诸王从采邑中获 
得巨额钱款。在法国，腓力 • 奥古斯都正是依靠慰问费制度才获得 
了吉昂的要塞，得以控制跨越卢瓦尔河的津梁。就大多数小采邑而 
言，领主一般只是对这些继承税感兴趣。14世纪，巴黎地区正式承 
认,领主向附庸征索一匹农用马，附庸除了承担马匹不对领主造成 
伤害这一纯属否定性的义务外，免除其他任何人身义务。但是，随 
着采邑日益变成世袭遗产的重要部分，继承者便越来越无法忍受这 
样的形势 :他们 只有打开钱袋掏钱才能获得已经被视为自己权利的 
封地仪式。虽然他们无法彻底取消这一负担，但最终成功地使之大 
为减轻。在一些“习惯法”中，这一习惯只是对继承资格不太明晰的 
旁系亲属还有效。首先，12世纪以后，社会各等级中兴起了一种运 
动，这个运动的一种趋势是，各种支付款被代之以固定数额的税款， 
税款的数量或是主观性地规定下来，或是经过艰难的谈判才确定下 
来。下一个步骤是，仿效法国通行的做法，将一年的地产收人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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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 这样的估算基准不受通货波动的影响。相反，在税款以货币 
单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地方（最有名的例证是英国的《大宪 
章》），慰问税最终受到渐次贬值的影响。从12世纪到近代，这种渐 
次贬值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所有固定不变的款项。 

不过，对于这些偶然性权利的关注，同时也急剧改变了继承问 
题的约定。“帕拉日”制度虽然保障了来自采邑的役务，但也减少 
了来自慰问费的收益，它将慰问费限于家族嫡系、即惟一直接附属 
于原采邑领主之人的所有权的变更。只要役务比其他东西更为重 
要，那么，不能得到财政上的收获就不会被人耿耿于怀，但是在役 
务价值已经降低以后，得不到慰问费就难以容忍了。对封建制度 
有影响的第一部法律，是由卡佩王朝的一位国王颁布的，这部法律 
源自法国贵族们的要求，于1209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其本人就是 
王国最大封建主的国王的同意，其特定目标是废除“帕拉日”制度。 
当然也禁止已经成为人们公认习惯之一部分内容的采邑瓜分。此 
后的份地将直接从原领主手中获得。实际上，腓力 • 奥古斯都的 
“定制”似乎并没有被忠实地遵守。古老的家族风俗传统再一次与 
特有的封建原则发生冲突；由于这些传统已引起采邑的分割，此时 
的作用是防止采邑分割导致家族连带关系的削弱。我们知道，“帕 
拉曰”制度不会轻易消失，但是法国贵族阶级态度的改变，标志着 
一个历史阶段的到来。在这个阶段的法国，曾是武装扈从报酬的 
采邑，降低到了以缴纳地租为主要特点的佃领地的地位。 ® 


①在1290年的英国•同样的原因 （通过 Quia Emptores 法规） 引出了一种规定， 
禁止以分赐采邑的形式出售采邑。此后采邑的购买者必须从采邑出售者的封主的手 
里直接获得采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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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售效忠 


在加洛林王朝初期，认为附庸可以自由转让采邑将是荒谬绝 
伦的念头，因为采邑不是属于附庸的财产，只是委托给他以换取其 
严格意义上的人身役务的。但是，在附庸感觉不到这种转让地原 
有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影响之后，无论出于对金钱的需要抑或出 
于慷慨行为，他们都越来越倾向于自由处理他•们逐渐认定属于自 
己财产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们得到教会的鼓励。在中世纪，教会 
千方百计地帮助打破旧领主或旧风俗对个人所有权设置的障碍。 
许多封建主的惟一财富就是采邑，如果他们不能从其遗产中拿出 
点东西奉献给上帝及其圣徒们的事业，那么慈善事业将无法进行， 
教会扑灭的“洪水猛兽般”的地狱之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宗教团 
体将面临死于营养不足的危险。事实上，采邑的转让以其具体性 
质表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形。 

有时转让的采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从前以整个采邑为基 
础的传统义务，现在集中在仍保留在附庸手中的这一部分土地上。 
除了可能被没收或充公——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一领主并未丧 
失任何实际利益。但是，他可能会担心，这样一来所造成的采邑减 
少将不足以养活一个依附者，使之能够履历其 义务; 所以部分转让 
采邑以及诸如采邑上的居民免付地租之类的习惯，都归于法国法 
律所称的采邑“削减”名目下，即价值降低。对于采邑转让，就像一 
般的采邑削减一样，“习惯法”表现出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习惯 
法对它加以限定后最终承认了它；有的习愤法則坚持要求征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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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领主的许可，甚或整个上级领主等级的许可。当然，领主的这种 
许可照例可以花钱买取，并且由于这是勒索金钱的资本，利润丰 
厚，所以人们日益倾向于认为，它是无法抗拒的东西。发财的欲望 
再次与封建役务的要求相违抗。 

将全部采邑转让则更与附庸制精神相悖，这并不是因为采邑 
全部转让会造成采邑义务被取消的危险——因为采邑义务随采邑 
转移而转移——而只是在于这些义务转归于他人。采邑世袭性传 
递方式所产生的矛盾于此被推向极限。人们可以以稍微乐观的情 
绪希望从词一门第连续几代人中得到一种固有的忠诚，但是怎么 
能期望从一个不认识的人那里得到这种忠诚呢？这个陌生人在附 
庸关系中承担各种义务，获得的只是一个称号，这个称号的获得是 
因为他当时金钱充裕。诚然，如果领主要求采邑转让须经自己同 
意，这种危险性则可以消除；而且事情确是长期如此。更明确地 
说，领主首先将采邑收回，如果他愿意，可以在接受新的租佃人的 
效忠之后将采邑重新授给他。毋庸说，几乎在每一次交易中，亊先 
的协议允许采邑出卖者或供给者延缓交付土地，直到他获得领主 
同意将采邑转让给其继承者，这种形式的土地转让习惯几乎与采 
邑或“恩地”制度同样悠久。在世袭继承制度上，当领主先是在封 
建社会人们心目中、然后是在法律上无权拒绝举行新的封地仪式 
时，决定性的变化便出现了。 

设想继承制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每况愈下的过程，是不正确的。 
在10、11世纪的无政府狀态中，领主经常丧失对采邑的各种权利。 
这些权利在以后数世纪中的复兴，部分地得因于法律力量的增长， 
部分地得因于一些政府机构的压力，这些政府机构希望建立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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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花王朝统治下的英国所盛行的那种秩序井然的封建关系体系。 
在某一点上，这一古代原则的强化确实是具有普遍性的。13世纪 
比以往更为普遍、更为彻底的情况是，领主可以绝对地禁止将采邑 
转让给教会。这是世所公认的。教士阶层为了从封建社会中解脱 
出来所进行的非常成功的斗争，似乎空前地证明了以教士无力履210 
行军役为基础制定的一条法规是正确的。国王和贵族们坚持认为 
这条规矩必须遵守.因为他们看到，这条规定既可以防止可怕的土 
地垄断，也可以防止可怕的财政掠夺。 

除此之外，采邑转让须经领主同意的原则很快就进人了普遍 
的恶化 过程； 最终的结局只是租佃权变更税的法律化。诚然，领主 
通常还有另一种方法可资利用，即在采邑转移过程中将它保留在 
自己手中，同时给予购买者赔偿。所以，领主至上权威的削弱，恰 
如家族的衰落一样，通过同样的制度表现出来 ：这种 相似性鲜明地 
表现在，在没有家族收回权的地方（如在英格 
兰），也没有领主收回权 （wfrah f & chil )。 而且，賦予领主的最后 
这一特权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时的采邑何等根深蒂固地变成了 
附庸的遗产，因为此后领主要想重新取得这份法律上属于他的财 
产，要付出与其他购买者同样的 价钱。 实际上，至少从12世纪以 
后，采邑的出卖或转让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效忠行为已变成一种 
交易品，其结果并非使之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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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重臣服 

“一位武士不能侍从两位主子。”迟至1912年，乃木希典大将 
还在援引日本这一古老的格言，证明天皇死后他不能苟活。这一 
格言所表达的是任何一种严格设计的个人效忠制度所具有的必然 
法则。奄无疑问，这也是法兰克附庸制最初的规则。但在加洛林 
王朝的法规中，这一规则没有被清楚地表述出来，可能是因为它不 
言自明、在所有的规定中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缘故。委身者在 
他最初发誓效忠的主人同意解除誓约的情况下，可以改换主人。 
在对第一位主人保持效忠的同时向第二位主人宣誓效忠，则是严 
格禁止的。在帝国的各个地区，通常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附庸契 
约的重复，它最初的严格性在人们的记忆中保存了很长时期。 
1160年前后 ，赖歎 瑙的一位修士，像他那个时代的几位出征意大 
利的皇帝所要求的那样，记载了这个与军役有关的规定，此时他萌 
生了将它附会在査理曼大名之下的念头。他用一种他自己认为符 
合古代习惯法精神的词语 说:“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即同一位骑 
士由于获得不同的‘恩地’而依附于几个领主，这件事是不会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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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高兴的…… "® 

但当时在骑士等级中，一仆同时有二主乃至数主，早已是司空 
见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事例发生在895年的图尔。②在随 
后的数世纪中，这种事件到处都在增加，以致11世纪的一位巴伐 
利亚诗人和12世纪末的一位伦巴第法官已全然视此为寻常之事。 
向领主表示臣服的行动有时连续进行很多次。13世纪最后数年 
间，一位德国男爵相继成为20位领主的授田附庸，另一位男爵则 
有43位领主 

附庸契约原来意味着，附庸要以整个身心服务于他自由选择 
的主人，而附庸誓约的这种多重性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当时大多 
数富有思考能力的人都像我们一样对此洞若观火。一位法官、一 
位编年史家、甚至一位像圣路易那样的国王，都会时常忧郁地向他 
的附庸提到基督的训诫 :“一 仆不亊二主。”11世纪末，一位优秀的 
宗教法学家、沙特尔的伊沃主教认为，应解除一位骑士对征服者威 
廉的效忠誓言——这个效忠誓言显然是一种附庸誓约。这位主教 
说，“这样的附庸誓约与这位骑士从前根据与生俱来的权利与其合 


① M. G. H. * Constitutions ^ I* no. 447 ， c. 5. 

② H. Mitteis (Lehnrechi unci Staatsgetvalt ♦ Weimar♦ 1933 ， p. 103 ) 和 W. Kien- 
asi ( Hisorische Zeitschrift , CXU, 1929—1930) 指岀了他们认为 属于更 早时期的一些 
事例。 但是惟一真实地表示双重效忠的事例，涉及的是教皇和皇帝在罗马的权力分 
配，即主权的两元性，并不是效忠的双重性。圣加尔契约涉及到的是佃领地的转让， 
在《契约书》 (Urhm/e 冲中的编号为 440 0 这份契约冈绍夫 （ Garushof) 教授和米泰 
斯 （ Mitteis) 教授均未能见到. 

③ Ruocilieb % ed. F. Seiler » !* v. 3 ； E. Mayer ， Mittelalterliche Wr faasungsge ~ 
schichte sdeutsche und franzosische Geschichte vom 9 . bis zum 14. Jahrkunclert , {,eip- 
zig ， 1899 ， II ， 2 ， 3| W. Lippert ， Die deutschert Lehnsbiicher * Leipzig* 1903 ，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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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领主们签订的契约是相悖的，根据这些契约他们从领主那里得 
到了世袭的恩地。”令人吃惊的是，这种明显的偏离现象竟然迅速 
而又广泛地出现了。 

历史学家倾向于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很早就产生的将采邑授予 
附庸以酬其役务的习惯。毫无疑问，获得一处风光秀美、供给充足 
的庄园的美妙前景，会诱使许多武士向不止一位主人臣服。休 • 
卡佩统治时期，这位国王直接治辖下的一位附庸拒绝援助一位伯 
爵，直到这位伯爵正式接受其为附庸。这位附庸说，拒绝援助伯爵 
的原因是,“在法兰克人中 ，一 位附庸只能跟随主人或接受主人命 
令，才能去作战，其他情况则不行，因为不符合习俗”。这种情怀是 
高尚的，但实际行为却远非如此。我们从记载中看到，这位附庸向 
新主人表示效忠后得到了法兰西岛上的一个村庄。①不过，领主 
们何以如此乐于接受乃至于乞求附庸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或四 
分之一的效忠，而附庸们何以能够毫无廉耻地多次做出矛盾性的 
诺言，则有待于做出解释。也许我们不应从军事佃领地制度本身 
去寻求解释，而应该从先前的个人授予地转变为世袭遗产和商品 
的发展过程去寻求答案。一位骑士在宣誓效忠于一个领主以后， 
发现自己因继承或购买一处采邑而成了另外一位领主的附庸；对 
于这位骑士，人们自然难以相信他通常会拒绝接受新的附庸关系 
契约，从而放弃这获得财产的天賜 良机。 但是我们不要遽下断论。 
从时间上讲，双重臣脤并不是随采邑继承制而来，相反，最早的实 
例似乎与采邑继承原则差不多完全同时出现，这时的双重臣服仍 


① Vita Burchardi * ed. de la Rondure t p. 19» cf. p. 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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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只是偶然行为。从逻辑上讲，双重臣服也不是采邑继承的必然 
结果。日本除极特别的情况从未有多重效忠，但却有世袭性的、甚 
至可以转让的采邑。不过，由于每个附庸所获得的采邑均来自单 
一的领主，所以这些采邑从一代人转移到另一代人手中所产生的 
结果是，它使依附者家族永远附属于领主家族。采邑的转让仅限 
于依附于一个共同领主的附庸群体内部。在中世纪的西欧，上述 
内容中的第二条简单规则时常施加在下层依附者即乡村庄园的租 
佃者身上。可以设想，这条规则可以成为捍卫附庸制的原则，但似 
乎没有人想到它。 

事实上，虽然大量一仆数主的臣服行为注定成为瓦解附庸社 
会的主要因素之一，但这一因索本身最初只是附庸社会天生弱点 
的一个征兆，这个弱点对那种被认为是极为牢固的关系造成侵害。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需要对这个弱点进行探讨。错综复杂的关系 
每时每刻都在困扰着人们。在一些重要关头，这一弱点所产生的 
问题是如此迫切，封建主义的理论和实际都需要做出解答。如果 
附庸的两个领主彼此交战，那么这位忠实的附庸将向哪一位领主 
进献义务呢？袖手旁观将明白无误地犯下双重“重罪”，所以他必 
然做出选择。但怎样选择？于是，一整套决疑方法便发展起来。 
这些方法并非限于法学家的著作，而且在书面文件重新使用后以 
仔细斟酌的协议条款的形式表现在契约中。这些契约通常都伴有 
效忠誓言。其判断似乎有三个主要标准。第一个是以时间顺序划 
分臣服行动，最先的臣服行动优先于最后的臣服行动;通常在附庸 
承认自己是一个领主的依附者的套话中，明确地保留对较早领主 
效忠的誓言。另一个标准在一些地方采用，它对于许多违背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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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可以提供有趣的说明。根据这个准则，最值得尊重的是给 
予封臣最好采邑的领主。早在895年，圣马丁修道院的教士请求 
勒芒伯爵管好他的一位附庸，伯爵回答说，这位附庸“更大程度上” 
是修道院长罗伯特伯爵的附庸，“因为他持有罗伯特授予的一块更 
重要的恩地”。即使在11世纪末加泰罗尼亚伯爵的法庭上处理发 
生冲突的臣服案件时，仍然遵循这一原则。®最后一个标准可能 
214注意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并考虑到冲突的起因本身。附庸的义 
务似乎要求附庸去援助拿起武器进行自卫的领主，而不是去援助 
只是帮助亲属的领主。 

然而，这些办法并没有解决问题。一名附庸竟然要同其领主 
兵戎相见,这已经是很糟糕的事，更难以容忍的是，附庸可能利用 
采邑资源去同领主作战，而这些采邑先前授予附庸时则是为了另 
外的目的。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办法是，领主有权暂时性地从附 
庸手中没收不久前授予他的地产，直到恢复和平局面，因为附庸此 
时在法律上暂时违背了效忠誓言。另一个更荒谬的局面是，附庸 
面临两个领主发生战争，自己被迫帮助效忠誓言最有理由要求他 
帮助的领主时，却不得不从他持有的另一个领主授予的地产上他 
的附庸中招募队伍，以便将这支附庸队伍交由第二个领主去指挥。 
所以，这种制度原来所存在的积弊扩展开来以后，拥有两个领主的 
附庸本身也面临一种危 险:他 会在战场上与自己的附庸兵戎相见。 

虽然附庸制关系是如此微妙，但它在试图与各种制度相适应 


① F. L. Ganshof, * Depuis quand a-t-on pu en France etre vassal de plusieur.s sei¬ 
gneurs?* in Melanges Paul Fournier , 1929* t/s. Bare.* c.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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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实际上，附庸们在与领主进行旷日持 
久的讨价还价后，一般都独立做出决断。1184年埃诺伯爵和佛兰 
德伯爵间爆发战争，阿韦讷的领主，这两位贵族的附庸，首先从埃 
诺地方的法庭上获得一份判决，这份判决洋洋洒洒地说明了他应 
承担的义务。然后他便将自己全部的军队投人到佛兰德伯爵一 
边。效忠是如此不可靠，它是名副其实的效忠吗？ 

2 绝对臣服的盛衰 

然而，在这个社会中，无论国家还是家族均不能为人们提供一 
种适当的联合纽带，所以将臣属牢固地束缚于首领的需求是非常 
强烈的。普通的臣服关系在这方面已无能为力，这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人们试图在普通的臣服关系之上建立一种超级臣服关系，这 
就是“绝对”臣服 (Ziomme “ege) 关系。 

“供一词在语音方面还存在一些难以解释的地方。这种情况 
是中世纪法律词汇史的一个共同特点，大概是因为这些词语曾一 
度为知识阶层和民众所共用，不断地从一种语言状态进人另一种 
语言状态的缘故《尽管如此，这个著名的形容词来自二个法兰克 
词语，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它在现代德语中的对应词是•，即 
“自由的 ”、*•纯粹 的”。13世纪莱茵河地区的书记员们以 iedich - 
man 来翻译 Aowi/we 知 e, 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相似性。不管起源问 
題如何复杂 (这毕竞只具有次要意义），这个修饰词在中世纪法语 
中的实际意义绝非模糯不淸„莱茵兰地区的公证员将它译为拉丁 
语的 aAso/Mf“s (绝对的），也是正 确的， “Absolute” （绝对的）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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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是最貼近的翻译。说到教会附近某些教士需要的“住所”，人 
们说那一定是“个人的绝对的”住所。这个词语更常用来形 容一种 
权利的行使。在欧塞尔市场上，伯爵的垄断权是“伯爵的绝对的权 
利”。一位寡妇由于丈夫的死亡而摆脱了丈夫的合法控制，因而将 
“绝对的寡妇地位"扩展到其地产上。在埃诺地方，直接归领主使 
用的领地构成他的“绝对的 地产' 与佃领地形成对照。譬如说，法 
兰西岛上的两座修道院瓜分了一处迄至当时仍完整无损的庄园， 
那么，每一份地产就成为每一个修道院的“绝对的地产” (/加说）， 
此后这座修道院就是土地的惟一拥有者。这种排他性权力是对人 
而不是对物时，也使用类似的短语。莫里格尼修道院院长的上级 
除了大主教外并无其他更高的教职，所以声称自己是“桑斯地方我 
的领主的绝对臣 民”。 在许多地区，被领主以最严厉的关系所束缚 
的农奴被称作领主的“绝对之人 ”（ lieg « mm ， 德国人在同样的场合 
有时使用/«/以一词）。 ® 很自然，人们希望从同一位附庸向数位 
领主履行的臣脤行为中，指出一种高于其他誓约的臣服时，习惯上 
就会提到“绝对臣服”、“绝对领主”以及“绝对之人”，并不在意我们 
已经也到的该词的模糊性。此处的“绝对之人”指的是附庸而不是 
农奴。 

这一发展过程是从一些仍然没有具体名称的誓约开始的。接 
受附庸臣脤的领主只是让附庸宣誓，在其他所有义务之前优先履 


① ' 关于参考资料，见书目中引述的著作。需要补充的是 ，关 于这两个修道院的情 
况，见 Arcli. Nat. LL 1450 A* foi. 68, ro and vo (1200—1290) 丨关 于奠里格尼修道院， 
见 Bibl. Nat. lat. 5648 1 fol. 110 ro (1224 ， Dec.) 丨关于农奴，见 Marc Bloch, Rots et 
、 erfs ， 1920f p. 23*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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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效忠誓言。但是，除了少数只是后来才渗人与“绝对关系 ”（ lie - 
geance ) 相关词汇的地区，在那个即使是最神圣的事业也没有见诸 
文字的时代，这个无名词汇的发展情况是湮没不彰的。在广大地 
区， “liege” 一词就像它所表达的关系一样，是紧随着多重效忠关系 
的普遄发展而出现的。按照流传下来的记载，“绝对”臣服行为在 
数量上的增多，在安茹地区可追溯到1046年前后，在那慕尔则可 
追溯到 稍后一些时候，在诺曼底、皮卡第以及勃艮第伯爵领可追_ 

到11世纪下半叶。1095年“绝对关系’’已相当广泛，足以引起了 
克莱蒙市议会的注意。大约在同一时期，它已经以另一名称出现 
在巴塞罗那伯爵领；加泰罗尼亚人 （ Catalans) 不用 liegeman (绝对 
之人〉，而用纯粹的罗马词语《>"«(“可靠之人 ”）。12 世纪末，绝对 216 
臣服行为的发展几乎达到了扩展的极限，至少就 “liege ” 一 词与生 
活实际的符合程度而言是这样。我们将看到，后来它原有的意义 
已大为减弱，而逐渐在各衙门被当作惯常词汇使用。如果以1250 
年以前的文献为限，那么我们看到的地图虽因系统资料的缺乏而 
轮廓模糊，但它仍能提供相当淸楚的迹象。位于默兹和卢瓦尔中 
间的髙卢地区、勃艮第和加泰罗尼亚在某种程度上是髙度封建化 
的殖民边境，这些地区一起构成这种新型封建关系的真正发源地。 
从这里，这种新型封建关系移向英国、诺曼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叙 
利亚等从外部输人封建制度的国家。在它的发源地周围，绝对臣 
服习惯向南传播到朗格多克地区，虽然传播过程似乎相当 零散； 向 
东北则远播至莱茵河谷。无论是横跨莱茵河的德国，还是意大利 
北部——在这里，伦巴第人的《采邑书 》 (Bod o / 坚持依时 

间顺序划分臣服关系的制度——都对绝对臣服关系〜无所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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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制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可以说是一个受到强化的髙潮，它如同第 
一个高潮一样，是从同一些国家掀起的，但影响不及第一次深远。 

“不管一个人有多少领主，” 1115年前后的一份盎格鲁-诺曼 
风俗志写道，“绝对附庸的主要义务要归于绝对领 主”； 又说，“一个 
附庸除了对较早的领主永远效忠外，必须对所有领主效忠，但最牢 
固的效忠要归于他的绝对领主”。同样，在加泰罗尼亚，伯爵法庭 
的“习惯法” （ Usages ) 规定： 一位绝对附庸（心脚的领主有 
权得到他的帮助去反对所有人，但任何人不能以绝对附庸的援助 
反对领主。 ® 所以，绝对臣服优先于所有其他臣服行为，而不管它 
们的时间顺序如何。绝对臣服关系确实是独异特殊。这种“纯粹” 
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完全恢复了最初的人类关系。譬如，一位附庸 
被杀，如果有人需要赔偿，那么在所有的领主中，“绝对领主’’要筹 
集赔偿金。也许问题涉及到征收十字军所需要的什一税，腓力 •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就有此问题。此时每位领主都要负担从附庸佃 
领地上获得的那一份的税收，但是绝对领主要负担动产的税收。 
在中世纪动产始终被认为是个人的特有财产。在圣路易死后不 
久，宗教法学家威廉 • 杜兰对各种附庸关系进行了睿智的分析，他 
以充分的理由强调了绝对臣服所具有的“主要的个人化的”特点。 
没有什么比回到法兰克委身制的活生生的源头，更能说明问题了。 

但是，正因为绝对臣服只是原始臣服形式的复兴，所以它又必 
定受到同样的衰落原因的影响。绝对臣服更容易受到这些原因的 
影响，因为绝对臣服区别于普通臣服之处，只是区区一款脆弱的口 


(D Leges Henrici « 43 . 6 . and 82> 5 ； 55 * 2 and 3 1 Us. Bare.* c.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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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或书面的协定，它重复了普通臣服仪式，并没有进行任何改变：9 
世纪以后，创造一种新的象征仪式的能力仿佛已经突然间消失了。21 7 
许多绝对附庸早期曾接受过地产、职位和城堡的封授 仪式。 对于 
一位领主而言，他不可能不授予其依附者这种报酬或者说这些公 
认的权力工具，领主主要依靠他们的臣服效忠。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作为正常的结果，采邑被引入 进来。 附庸和领主分离开来，义 
务和人身脱离而落在地产上，这种情况发展程度如此之甚，以致人 
们开始使用“绝对采邑 ” （liege fieD —词。最后，绝对关系成为世 
袭事物，甚至更糟，变成了商品。一仆而向数主臣服是附庸制的真 
正灾难，这种习惯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不过正是在同这种破坏性 
影响的斗争中，绝对关系已经产生出来。但是早在11世纪的最后 
几年，巴塞罗那的“习惯法”就对这一例外的干扰因素做岀规定，宣 
称 :“除 非征得其首次宣誓绝对臣服的领主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成. 

为一个以上领主的‘可靠之人’。”一个世纪以后，拥有一个以上的 
领主的情况差不多已经到处都有发生。此后，一个附庸承认两个 
或更多的绝对领主已是寻常之事。这些绝对誓约继续优先于其他 
所有关系，但也需要区分不同的绝对誓约并将其义务划为等级，其 
方法同样是过去用来决定普通臣脹誓约的极不准确的检验法。至 
少理论上是这样。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再次为“重罪”（违反封建义 
务）打开了大门；在有些情况下“重罪”也许几乎成为必然。总之， 

其结果只是创造了两个级别的附庸制。 

此外，这种等级布局本身不久就呈现出毫无实际内容的复古 
倾向。绝对臣服很快就倾向于演变成为各种臣服的一般名称。领 
主和附庸间的两个级别的从属关系已经产生，其中一种较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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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则较为弱小。什么样的领主会谦虚地满足于较为弱小的附 
庸关系呢？ 1260年前后，福雷伯爵的48名附庸中，至多有4人在 
罗昂内 （ Roannais ) 举行了普通臣服礼。 ® 作为一种例外的办法， 
这种誓约可能会有一些作用；一旦它变成一种平常事务，其意义就 
微乎其微了。卡佩王朝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卡佩王朝劝说国内 
势力最大的贵族们承认自己为绝对附庸，但除了从这些独霸一方 
的首领那里得到一种以虚幻的套话表达的廉价默许以外，还能有 
何作为呢？这些首领所具有的地位和武装侍从应有的全心全意的 
忠诚是不相称的。卡佩王朝的行动是加洛林王朝的梦幻在更高的 
“绝对关系”水平上的复活。加洛林人相信，他们仅仅依靠臣服关 
系就可以保证其官员的忠诚。 

但是，在输入封建主义的两个国家，即诺曼征服后的盎格鲁- 
诺曼王国和耶路撤冷王国，由于受到更完善的君主体制的影响，其 
发展道路改变了。由于两国的国王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享受 
“绝对”效忠，即优先于其他所有一切效忠的效忠，所以他们首先为 
自己获得这种臣服的垄断权而努力，并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不 
打算将权力限于自己的附庸。他们的任何臣民，即使没有直接从 
国王那里获得土地，也要服从于国王。所以在这些国家，“绝对关 
系”一词专用于对国王的效忠，逐渐成为 习惯； 并且通常要通过宣 
誓加以肯定 <整个自由民群体不管其在封建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如 
何，都要向国王宣誓效忠。所以这种“绝对”关系的概念，只有在它 
与附庸仪式体系脱离、成为臣民对君主的特殊臣服行为时，才保留 


① Chartes du Forez ♦ no.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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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一些原始价值，由此而有助于巩固国家组织结构中的权力。 
但是用它来复兴已无可救药地衰落下去的旧的人身关系时，则显 
然没有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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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援助和保护 

“效劳”或(有时又称作）“援助”、“保护”，这都是一些非常简单 
的词语，最古老的文献正是用这些词语来概括武装扈从和领主之 
间的相互义务的。在这种关系的作用以这样一种极含糊因而也极 
广泛的方式加以描述的时代，人们感觉到，这种关系的强大是从未 
有过的。当我们对某件事物加以界定时，不是总要附加一些限定 
性吗？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人们日益迫切地感觉到，需要对臣服 
契约的法律后果做出界定，特别是就这些后果影响到了从属者的 
义务而言。附庸关系一旦从家内效忠的低微地位上出现，如果像 
早期一样将它坦率地表述为，附庸被迫为“领主效劳，从事领主要 
求他完成的各种任务”®，那么此后什么样的附庸还会认为这种关 
系与他的尊严相容呢？领主还能指望那些由于大部分时间在采邑 
上度过因而远离领主居住的附庸们永远俯首听命吗？ 

在逐渐展开的对附庸关系的界定工作中，职业法学家所发挥 
的作用是迟滞的，在整体上是微不足道的。诚然，沙特尔的富尔伯 


① M.G. H., EE.» V.* p. 127 ， no. 34. 




第十六章附庸和领主 


355 


特主教由于研究教会法而学会了对法律的省思，早在1020年前 
后，他就试图对臣服式及其作用进行分析。这种努力象征着法学 
体系渗透到了一个此前一直与自己不相容的领域，这是很有趣的， 
但它并没有成功地超越内容相当贫瘠的经院哲学演练的水准。在 
这里，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是习惯法。习惯法 
由判例构成，由许多附庸出席的法庭的法律程序逐渐加以具体化。 
法律程序越来越频繁地采纳已有的这些规定。这些规定不久前还 
完全是包括在协议中的传统性条款。由于效忠誓言可以随意扩 
展，所以它比伴随臣服式所说的几句话，更能传达这些条件的详细 
内容。于是，一份仔细斟酌的内容详细的契约取代了无条件的服 
从。作为一种进一步的预防性条款，附庸通常不再只是承诺向领220 
主提供援助，而且还需要另外保证不伤害主人。它清楚地说明附 
庸关系的衰弱。在佛兰德，从12世纪初，这些否定性的条款已具 
有相当的重要性，促进了单独的“保证”誓言的产生，这种“保证”誓 
言在宣誓效忠后做出，它显然賦予领主一种权力 ，一 旦附庸不遵守 
“保证”誓言，那么领主可扣押某些特定的抵押品。不过，毋庸赘 
言，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各种肯定性的义务。 

根据规定，附庸的首要义务是军役。“爪牙之徒”首先必须亲 
自跨上战马，披坚执锐为领主效忠。但是附庸很少单独行动。如 
果这位附庸也有附庸，那么他的附庸们自然会聚集于他的庵下共 
同分享他的特权和威望。除此之外，风俗习惯有时也要求至少有 
一二位侍从追随在身边。 另一方面，在他的小队伍中照例是没有 
步兵的。步兵在战斗中的作用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为相当 
规模的队伍供应给养也是个难題，所以这位封建军队首领便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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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己的地产或形式上处于他保护下的教会地产所豢养的农民步 
兵。附庸还经常需要与他的附庸同伙轮流守卫领主的城堡，这种 
情况有时只发生在敌对行为期间，有时则是始终如此，因为一个要 
塞不能无人防守。如果附 庸本人 拥有设防家院，则必须向领主开 
放。 

逐渐产生的等级和权力的差别，不可避免的歧异传统的发展， 
特别的协定乃至演变为权利的各种恶习，这一切都使这些义务出 
现无数的变化《这种情况最终差不多总是趋向于减轻这些义务。 

附庸制的等级组织产生了一个严重 问题。 附庸即是封臣又是 
领主，他经常有自己的附庸。附庸义务要求他倾其全力援助领主，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义务会使他与他的全部依附者一起参加领主 
的军队。但是早期的习惯賦予他的权力使其只能携带一定数量的 
侍从，这个数量一经固定，便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它可能远远少于 
他在自己的战争中投人的侍从人数。以11世纪末的巴约主教为 
例，他手下有百余名骑士为其效命，但按规定他向直接的领主诺曼 
底公爵只提供二十名騎士。而且，如果公爵以法国国王（公爵从他 
手中取得诺曼底作采邑）的名义要求巴约主教的援助，那么骑士数 
量就要减少到十人。军事义务在达至最高等级时渐次缩减，无疑是 
附庸制作为政府手中掌握的防卫工具或征服工具最终宣告失败的 
主要原因之一。①英国金雀花王朝诸王在12世纪曾力图阻止这种 


① C.H. Haskins ， Norman institutions , 1918 ， p. 15， Roundt Family Origins , 
1930*. p. 208 1 H. M. Chew« The English Ecclesiastical Tenants-in-Chief and Knight- 
Service t Oxford ， 1932? Gleason ， An Ecclesiastical Barony of the Middle Ages « 1936 ； 
H. Nnvei, L f Enquete de 1133, 1935.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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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但没有获成功。 

大小附庸的主要愿望，是不要被迫从事无限期的军役，但无论 
是加洛林王朝的传统，还是最早期的附庸制的习惯,都没有为期限 
的限定提供直接的先例。只要国王或领主认为附庸和私家武士必 
须在身边，那么他们就要武装起来。另一方面，古日耳曼习惯法却 
广泛使用一种标准服役期，它规定为四十天，早些时候他们称之为 
四十夜。这个固定时限成为许多办事程序的规定时限。法兰克人 
的军事立法本身也采用四十天，作为两次动员之间被征兵员享有 
的休息期。这种让人们很自然记忆起来的传统时限，从11世纪末 
起成为强迫附庸履行义务的正常 标准； 四十天服役期结束，附庸便 
可获得自由，返回家中，在家中度过一年中的其他时光。诚然，附 
庸们仍然经常留在军中服役，并且某些“习惯法”还力图使延长的 
服役期变成强制性>务，但这要有一个条件，即领主负担费用并向 
附庸支付工资才行。曾是武装“侍从”薪俸的采邑，至此已经远远 
达不到原来的目的，所以需要其他酬劳加以补充了。 

领主召集附庸并非仅仅为了战争。在和平时期，附庸构成领 
主“御前会议”的成员。领主通常按照重大的宗教节日，或多或少 
地定期在庄严气氛中召集群臣开会。这种会议本身是法庭，也是 
领主按照当时的政治概念咨议所有重大问題的议会，还是地位和 
权力的公开展示。一个首领由众多依附者(其中不乏势位显赫者） 
簇拥着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并让他们充当侍从、侍酒者或招待 
员，公开表示敬服，在一个敏感于有形事物、重视象征性行为的时 
代，还有什么比这一切更醒人耳目地显示出领主的威望，或使他欣 
欣然意识到这种威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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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聚会时“济济一堂、气派非凡、规模宏大”的豪华场景，一 
直受到史诗天真地夸大。在这些史诗中，这种场景经常是故事情 
节的背景。这种讲究排场的聚会由于头戴冠冕的国王们的光临而 
荣耀倍增，与此同时，对于中低级贵族召集的一般规模的聚会，史 
222诗作者也添加了一些毫无道理的渲染。但是，我们从最可靠的资 
料中知道，这种聚会处理过很多法律 事务； 最盛大聚会的特点是对 
仪式的大肆张扬，除了正常的出席者之外，它还吸引了一群乱七八 
糟的冒险家、江湖郎中甚至 扒手； 在这些场合，领主根据其人所共 
知的利益，也依照惯例，要向附庸分赠礼物如马匹、武器和礼服等， 
这些东西是附庸效忠的保证物，也是附庸从属的象征。此外，我们 
还知道，领主始终明确地要求附庸出席 集会; 依圣里奎尔修道院院 
长的说法，每个附庸“依其身份地位被仔细地安排就座' 按照《巴 
塞罗那习惯法: K 《 0 / Barcelona ) 的记载，巴塞罗那伯爵举行 
集会时 ，一 定“进行审判……帮助受压迫者，……吹喇叭宣布开饭 
时间，使地位稍低的贵族和其他人能够前来共同 进餐; 伯爵一定向 
他主要的附庸们分赠斗蓬;对袭击西班牙各地的远征做出安排，并 
封立新骑士”。在这个社会等级的较低层，皮卡第的一位小骑士于 
1210年向亚眠的主教代理官宣誓作他的绝对附庸，同时承诺给予 
为期六个月的军事援助，“如果需要我这样做，我即前来，参加上述 
主教代理官举行的宴会，与妻子一道住在这里，八日花费自行负 
担”。① 


① Hariulff Chronique, III, 3» ed. Lot ， p. 97. ; l/s. Bare. ， c. CXX1V. ； Du 
Cange« Dissertations sur l’hist, de Saint Louis, V. ed. Henschei, VII ，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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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最后一个例证（还有其他许多 事例） 说明，参觐集 
会的役务像军役一样逐渐受到管理和限制，尽管附庸对这两种义 
务的态度确实并不完全相同。军役是一种义务，没有其他内容，但 
是参觐集会却带来许多好 处：可 以接受领主的赏賜，享受到丰盛的 
宴席，参与行使权力。所以附庸不太愿意免除参觐聚会的役务，但 
愿意免除军役。封建时代末叶以前，这种聚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了授予采邑带来的领主与附庸间的分离 状态； 有助于维持人际交 
往，没有这种人际交往，人际纽带就难以存在。 

附庸的效忠誓言要求附庸必须在所有事务上为领主“提供援 
助”，这理所当然地意味着附庸要听命于领主，既为他冲锋陷阵，又 
为他出谋划策。但领主希望附庸的钱袋也能为他所用的时期已经 
到来。这种财政义务比任何一种制度更淸楚地显示出，封建社会 
所赖以建立的依附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结合力。农奴、庄园的所 
谓“自由”租佃者、国王的臣民，以及附庸，任何臣附于他人者，都必 
须在其首领或领主需要时提供财政援助。所以，领主有权从依附 
者那里索取贡献。不管贡献者的身份如何，用来称呼这种贡献的 
词语，都是相同的，至少在法国封建法中是这样。入们简捷地称之 
为“援助”，又称之为加沿 K 人头税）。这是一个生动的词语，它来 
自动 词加沿 er (切削），宇面的意思是取得一个人的一部分财物，所 
以也就是向他征税的意思。 ® 当然，虽有这种原则上的相似性，但 
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这种义务的历史却循着大相径庭的路线发 


①但是，在英国，这 S 词语最终被賦予不同的社会阶层。 “ 援助 ” 专用 于射唐 ，而 
“ 人头税 ” 則专用于更低阶层的依附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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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在我们所需要研究的只是附庸支付的“援助费”即人头税。 

在原始形态上，这种税款只是一种多少有些自愿的偶然性礼 
赠。在德国和伦巴第，它似乎从未超越这个阶段;《萨克森法鉴》中 
的一段重要文字说明，附庸仍然“带礼物给领主”。在这些国家中， 
附庸关系纽带不够强大，不能使领主在附庸履行了主要役务以后， 
要求额外帮助，理直气壮地要求征收人头税。在法国情况则不然。 
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法国的条件有利于人头税演变成为一种 
封建税款。这个时期这种税款形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穷人，而 
且曰益增加的货币流通正在使封建首领的需求日益迫切，纳税人 
的交纳方式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习惯法正在使各税款的交纳成 
为强制性的，但作为补偿方式，它也具体规定了什么场合可以征 
税。例如，1111年安茹家族的一处采邑已经负担“四种标准 税”： 
领主被俘时交纳的赎金；领主的长子成为骑士时交纳的费用；领主 
的长女出嫁时交纳的费用；以及领主本人购买一块土地时交纳的 
费用。 ® 最后一种税款的征收过于武断，很快从大多数习惯法中 
消失了，而前三种税款则差不多到处受到承认。有时还要附加另 
外的费用，特别是对十字军的援助费，或者领主的领主要求领主援 
助时领主征收的“援助费”。所以，我们已经提到的作为慰问礼品 
的货帀因素，逐渐渗透到以效忠和役务为基础的古老关系中。 

.这种税款的征收还有另一种渠道。有时不可避免发生附庸不 


①圣塞尔吉 （ Saint-Serge) 的第一本契据集〔马切盖 （ Marchegay) 修补本〕。 Arch. 
Maine-et-Loire, H., foi. 293. 自然，教会采邑的情况有所不同，例如，在巴约主教持有 
的采邑上，这些税款是主教去罗马所需的旅费、修缮教堂的费用，以及主教邸宅遭火灾 
的损失费 （ Gieason，•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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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履行军役义务的情况，所以领主索求罚款或补偿金;有时附庸主 
动预交这笔补偿金。这笔税款被称作“役务金”。按照语言习惯， 
支付的补偿金通常以它所偿清的义务的名称来命名，在法国它有 
时被称作 w 办办 r ⑽ (军役税） . 事实上，货币支付制度并没有 
广泛盛行开来，只有两类采邑行之有效:~是那些不能服军役的宗 
教群体持有的采邑；一是从重要的君主政权那里直接得到的采邑， 
这些君主政权都善于利用附庸募兵体系的不健全谋取财政利益。 
对于大多数封建佃领地，13世纪以后军役义务变得越来越不严 
格，也没有任何税款取而代之。甚至金钱援助最终也常常被废止。 
采邑已不能产生好的附庸，而且也不是长期的丰饶收人之源。 

习惯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要求领主做出与附庸效忠誓言相 
对应的口头或文字承诺。领主 一方的 此类承诺只是在晚些时候才 
出现，而且始终属于例外现象，所以不可能像规定附庸义务一样详 
细规定领主的义务。頟主的保护职责也没有像附庸役务一样得到 
准确的界定*领主保护附庸免于“所有人”的侵害，首先是保护附 
庸的人身安全，也要保护他的财产，特别是他的采邑的安全。此 
外，附庸还希望从保护人一我们将看到，他的保护人已经变成了 
一位法官—那里得到公正而迅速的裁判。还有，在一个高度无 
政府状态的社会，得到一位强权人物的保护，会通过正当或不正当 
的方式获得不可估量的弥足珍贵的好处。所有这些有利条件都受 
到人们的重视，但从长远看，附庸承担义务所失多于所得。采邑作 
为役务的报酬最初曾使之保持平衡，但是，由于采邑变成了世袭财 
产，它原来的功能已经看不到了，附庸义务的不平等看起来更加昭 
彰，承受役务之苦的人更渴望对他们的负担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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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为家族纽带替代品的附庸关系 

但是，如果只关注于这种收支平衡关系，那么我们对于附庸关 
系的本质就只能获得肤浅的认识。人身依附关系是作为已经不再 
充分发挥作用的家族连带关系的替代物或补充物而载人史 册的。 
以10世纪的盎格鲁-撤克逊法看来，无领主之人即是一个逃犯，除 
非他的亲属愿意为他承担责任。 ® 就附庸与领主的关系而言，附 
庸长期处于一种补充亲属的地位，他的权利及义务与血缘亲属相 
同。红胡子腓特烈在一份和平法令中宣布，倘若一个纵火犯在一 
个城堡中寻求避难，城堡的主人如果不希望自己被认为是同案犯， 
那么就必须交出逃犯，“不过，前提是逃犯不是他的领主、附庸或亲 
属”。最古老的诺曼习愤法在处理领主杀死附庸或附庸杀死领主 
的案件时，将这些犯罪事件与家族群体内发生的凶暴残杀归于同 
—部分，这种情形并非偶然。附庸关系的这种准家族特性，是封建 
社会的习惯和法律规则中几个永久性特点形成的原因。 

亲厲所担负的首要义务是复仇。这也同样适于向他人臣服的 
人或接受他人臣服的人。在一本古德文辞书中，拉丁语(复 
仇者)不是直接被译为一个古髙地德语词汇(庇护者） 
吗？ ® 始于血族仇杀的亲厲群体和附庸关系纽带之间在功能上的 
等同关系，在法庭上仍继续表现出来。12世纪英国的一部风俗志 


® 见文， P. 182. 

② Steinmeycr and Sieves » Althochdeutscke Glossen , I, p. 26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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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任何人如果他本人不在案发现场，那么除非他是死者的亲属、 
领主或附庸，否则他便不能在一个杀人案中提请诉讼。就领主对 
于附庸的关系和附庸对于领主的关系而言，这种义务具有相等的 
约束力。但程度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这与从属关系的精神是很符 
合的。如果我们相信《贝奥武夫》诗中的记载，在古日耳曼尼亚，被 
杀首领的亲兵们有权分享赎杀金。在诺曼人统治的英国，情况已 
不复如此。领主分享附庸被杀后对死者的补偿金，但附庸不能分 
享领主被杀带来的补偿金。损失一位奴仆，主人可以得 赔偿; 损失 
一位主人，奴仆则得不到賠偿。 

骑士的儿子很少在父亲家中长大成人。习惯法规定，在儿子 
仍是孩童时，其父就要将他托付给领主或领主之一来抚养。只要 
封建习俗 ( m 0 r «) 尚存某些活力，这种习惯法就要遵守。在领主的 
家中，骑士的儿子一边充当侍童，一边学习狩猎和战争技艺，稍晚 
些时候则学习优雅的礼仪。吉讷的青年阿努尔夫，住在佛兰德地 
方腓力伯爵家中，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历史见证。在传说中，有一 
位楠特伊尔的小加尼尔，他服侍査理曼是如此的 周到： 

国王去林中狩猎时，这孩子 随行； .. 

有时为国王持弓，有时为国王坠镫。 

如果野禽吸引了国王，加尼尔追随在身边。 

他的臂腕上时常擎着目光犀利的猎鹰。 

国王归来休患，加尼尔守在身边， 

为国王献上优美的歌声和古老的英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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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欧洲的其他社会中，也盛行类似的习俗，通过青年人 
的媒介作用，这些习俗有助于加强领主和附庸间由于居处分离而 
不断出现断裂危险的关系纽带。但是在爱尔兰实行的这种“寄养” 
制度似乎首先是用于加强儿童和母系亲族之间的联系，有时是为 
了树立博学的教士群体在教育上的威望。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中， 
抚养主人的孩子是依附者的义务。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证。挪威 
的哈罗德声称对英格兰国王埃塞尔斯坦享有领主权，他希望充分 
地向世界显示这一点；叙事诗告诉我们，为达此目的，他发现最好 
不过的方法，莫过于出其不意地将自己的儿子放到这位不情愿的 
养父的膝盖上。封建世界颠倒了这种义务，附庸的儿子由领主抚 
养成人。由此而产生的敬重和感激的纽带关系被认为是坚实有力 
的。 早年的小男孩一生都会记得他曾是领主的•(养子）。 
“养子”这个词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始于法兰克时期的高卢，在科明 
尼斯的著作中仍在使用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也与其他事例一 
样，通常是名不副实的，但是这种习惯肯定服务于一个 目的； 将一 
个重要的人质放在领主手中，会使每一代附庸重新享受到参与领 
主亲密家庭生活的乐趣。早期附庸关系的最深刻的人性价值正源 
于此。 

在一个个人十分渺小、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里，婚姻（我 
们知道，婚姻与众多形形色色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远远不被视为个 
人选择的行为。是否缔结婚姻首先是由父亲决定的事。“他希望 


① Flodoard♦ Hist. Rememis eccl.-, 1II» 26 in M. G. H.* SS., XIII, p. 540< cf. 
Actus pontificum Cenomannensium , pp. 134 and 135 (616 ： * nutritura y ) j Commyn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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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有生之年看到儿子娶到一位妻子，所以他为儿子花钱娶到一 
位贵族的女儿。”这就是古老的《圣亚历克西斯之歌》 0 / S «. 

直截了当地加以记载的故事。亲属们可以干预这类事情， 
有时是与父亲联合加以干预，尤其是在他父亲已不在世时,就更是 
如此。丧父者是附庸之子时，领主也干预其 婚姻； 领主的婚姻出现 
争议时，附庸们偶尔也发表意见。当然，后一种情况下，这种惯例 
充其量不过是形式 而已； 因为在所有重大问題上，男爵一定要征询 
附庸们的意见，所以在这方面也征求附庸的意见。另一方面，领主 
对于其附庸个人事务的权利却有更清楚的规定。这个传统可追溯 
到附庸制的最遥远的源头上。5世纪的一部西哥特法宣称，“如果 
一位家兵只留下一个女儿，那么她将归主人管理，主人将为她找一 
位门户相当的丈夫。但是，如果她违背主人的意志而自选夫君，那 
么她就必须将其父从主人那里得到的所有礼物归还主人”。①在 
这份文献中已初具形态的采邑继承性，为领主密切关注附庸的婚 
姻提供了又一理由，一个很令人信服的 理由： 当地产已经转向女系 
一边，这种婚姻将使领主获得一个不属于原来族系的附庸。但是， 
领主对婚姻的绝对控制只发生在法国和洛塔林吉亚这些附庸制度 
的真正发源地，以及从外部输人封建主义的国家。诚然，并非只有 
骑士等级的家族在个人事务上才必须接受这种干预，由于各种关 
系纽带，其他许多家族也要接受具有领主性质的机关的干预，而国 
王作为君主，有时也认为他们有权处理女性臣民的婚姻。虽然这 


① Codex Euricianus * c. 310. 公元 757 年贡比涅宗教会议提到的附庸，其诸次婚 
缅先是由相互 承继的 两个主人安样的。以附庸一词的原始意义，这位附庸只是一位奴 
隶，对这些婚姻我们这里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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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风习应用于附庸，有时应用于同为人身依附者的农奴时，它几乎 
普遍地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应用于其他下属身上，则被认为是滥用 
权力。“我们将不会违背寡妇和女儿们的意愿让她们嫁人”，腓 
力 • 奥古斯都向法莱和卡昂人民承诺说，“除非她们整个地或部分 
地持有我们的/&/ 心如以（铠 甲采邑 >”。铠甲采邑是一种军 
事采邑，其特点是持有者身着铠甲服军役。① 

理想的办法是领主与附庸亲属达成 协议。 例如，13世纪奥尔 
良的“习惯法”中就有这种合作，在英国亨利一世颁布的一份奇怪 
的特许状中，这种办法受到极大重视。②然而，领主势力十分强大 
时，他可以否决一切反对意见。在金雀花王朝统治时期的英国，这 
种源自监护制原则的制度最终堕落为露骨的商业习气。国王和贵 
族们，特别是国王们，都竞相买卖已故附庸子女的婚姻。有时寡妇 
害怕被嫁给不喜欢的男人，便支付一笔现金从领主那里获准不嫁 
给这个 男人。 虽然这种关系在逐渐松弛，但附庸制显然没能始终 
避开差不多威胁着每一种人身保护制度的另一种危险，即蜕化为 
—种强者欺凌弱者手段的危险。 

3 契约的相互依存和毁弃 

附庸关系契约将界定在不同社会等级上的两个人联系在一 
起。一部古老的诺曼法中的一个条款，再鲜明不过地说明了这一 


① Ordonnancest XII ， p. 275. 

② Kt. de Saint Louis f I.* c. 67 ； F. M. Stenton* The First Century of English 
Feudalism U066 — U66), 1932, pp. 33—34. 



第十六章附庸和领主 


367 


点。杀死附庸的领主和杀死领主的附庸，就要受罚处死，但是只有 
以下犯上的罪行，才被处以可耻的绞刑。 ® 不管两方存在的义务 
是怎样的不平等，这些义务却是相互依 存的： 附庸服从的条件是， 
领主认真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这种不平等义务的相互依存关 
系.确实是欧洲附庸制的显著特征。早在11世纪，沙特尔的富尔 
伯特就强调了这种相互关系，并且人们最终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它 
的存在。这个特点不仅使它区别于古代的奴隶制，而且也深刻地 
区别于其他文明，如日本，甚至也区别于毗邻这一封建地带本身的 
其他社会所熟悉的自由依附形式。臣服仪式完全能反映出这种差 
别。俄国“服役者”的“伏拜礼” （ prostration ) 和卡斯蒂尔武士的吻 
手礼，与法国的臣服式形成对照。法国臣服式的姿势是附庸双手 
相合置于领主手中并行亲吻礼，臣服式不仅仅使领主成为只有接 
受应得之物这个惟一职能的主子，而且也是一份真正的契约的一 
方。博马努瓦尔写 道:“ 由于臣服礼，附庸对领主负有多少效忠和 
忠诚，领主对附庸就承担多少义务。” 

缔结契约的庄重行为看起来很具有约束力，所以在面临最严 
重的毁弃契约行为时，最后的决裂似乎也需要一种取消契约的仪 
式。至少古代法兰克地区的习惯是如此。在洛塔林吉亚和法国北 
部，一种臣趿毁弃仪式已经成形，在这种仪式中人们大概重新记起 
了萨利安法兰克人过去断绝亲属关系时所使用的姿势。领主有时 
会采用这种做法，但更常使用这种做法的是附庸。他宣布打算抛 
弃“凶残的”一方的意图时，以剧烈的姿势将一细枝 （有时 


① Tres ancien Coutumier ♦ XXXV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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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将其折断)或将其斗蓬上的一根线猛掷于地上。但是，为了使 
仪式看上去具有决定意义，就像它将要毁灭其作用的仪式一样，它 
需要遵照臣服礼的样子，使两个人面面相对。这种做法不无危险 
性，所以人们宁愿采用掷“稻草”的姿势（这种姿势还没有达到由习 
惯变成规矩的阶段，就被弃置不用了），一种以书信或传令官简单 
表达“违抗”行动的习惯发展起来。在语源学意义上，“违 
抗”一词指的是毁约。那些不太谨慎的人自然是不做预先声明即 
采取敌对行动的，这种人不在少数。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身关系纽带与不动产关系纽带是对 
229应的。一旦附庸关系破裂，那么采邑将做何处理呢？如果错误出 
在附庸一边，问题不难处理 :采邑 归还给蒙屈的领主。这就是所谓 
的“没收采邑。红胡子腓特烈剥夺狮子亨利公爵的采 
邑继承权，腓力 • 奥古斯都“剥夺”无领地王约翰的采邑继承权，都 
是这一做法最著名的例证 s 如果毁约责任看起来是在领主一方 
时，则问題较为复杂。采邑是役务的报酬，附庸不再履行役务则采 
邑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一个无辜的附庸如此被剥夺财产，是不 
公平的。效忠制的等级结构可以使人摆脱这一窘境。这个卑劣的 
领主的权利转归到他的领主手中，这就像一条链条上的一个损坏 
的环节被去掉后又重新连结起来一样。诚然，如果采邑直接得自 
国王这个最高环节，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但是人们似乎一直都 
承认，拒绝对国王的臣脤是不可能持久的。只有意大利特立独行。 
在意大利，蒙受领主重罪之苦的附庸可以将其采邑变为自主地，这 
是阿尔卑斯山以南较严格的封建概念薄弱化的许多表征之一。 

加洛林王朝的法规曾经规定领主犯下何种重罪，附庸可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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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离弃领主，这些原则从未被全部忘记。在《康布雷的拉乌尔》 
诗中，“养子”伯尼尔虽因很多事情怀恨，但是只有在拉乌尔痛打他 
后，才摒弃了拉乌尔。加洛林法 规称: “任何人在接受了领主一先 
令的东西后就不应离开其领主……除非领主一直用棍子打他。”稍 
晚一些时候.一本宫廷传奇故事在对封建伦理是非的奇妙讨论中， 
援引了毁弃附庸契约的这一动因；13世纪法国各种风俗志以及瓦 
罗亚王朝第一位国王的最高法院中，都仍然明确保留 
这一条。®但是，即使早些时候最健全的法律规则，在封建时代也 
只是保留了一种不确定的传统的某些部分。一部法典在转化为一 
部模糊的道德法规汇编的过程中出现的随心所欲的处理，可能已 
受到法庭影响的扼制，法庭能够确定审判活动准则并賦予准则以 
权威。从理论上讲，一些法庭的确可以用来审判此类案件。首先 
是领主法庭。领主法庭实际上是由附庸自身组成的。附庸被认为 
是他们的领主和他们的同伙之间诉讼案件的天然法官。其次，在 
更高的层次上，还有更高等级领主的法庭。对更高等级的领主，领 
主也曾行过臣服礼。早期形诸文字的某些“习惯法”，如比戈尔习230 
惯法，力图勾画出一个附庸合法“离开”之前必须遵守的程序。 © 
但是封建主义的主要弱点，恰恰是它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前后连 
贯、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实际上，一个人在遭受了他自认为或佯 


① Le Roman de Thebes-, ed . L. Constans , I . v . 8041 et. seq. — Arch . Nat . X I.\ * 
6， fol . 185 1 cf . Olivier - Martin , Histoire de la coutume de la prevote et vicomte de 
Paris , 1922—1930, I , p . 257* n . 7. 

② j . Fourgous and G . de Bezin t I^es Fors de Bizarre , Bagneres * 1 901 ( Travaux 
sur l y histoire du droit meridional » fasc . 1)， c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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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权利侵害后，会决定解除契约，斗争的结局取决于双方的相对 
力量。这就像一桩婚姻将以离婚告终时，它既无需原告的诉讼得 
到证实，也无需法官宣布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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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证据的矛盾 


在欧洲附庸制度史提出的众多特殊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统御 
所有这些问题的重要的人性问题。在人们的行动和内心中，附庸 
制作为一种社会黏合剂所具有的真正力量是什么？文献资料给予 
我们的初步印象表现出奇异的矛盾，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正视。 

要从文献中拈出歌颂附庸制的具有说服力的内容，毋需对文 
献进行旷日持久的钻研。首先它被誉为人类最可珍视的关系纽 
带。“附庸”一词通用的同义词是“朋友”而古老的词语 c / r « 
(大概源于凯尔特语）则更为通用，其意与附庸庶几相近，但表示更 
明确的选择；如果说这个词语有时用来指情感关系，但它似乎从未 
扩展到家族情感关系（不像那样）。此外，这个词语通用于高 
卢-罗马语和日耳 曼语。 845年髙卢的主教们对日耳曼路 易说： 
“在最后时刻，你的妻子和儿子都不会向你伸出援手，与你为伴的 
dm 和附庸也不会给以支援。”毋需说，由于附庸爱戴领主，所以领 
主也会钟爱附庸。法国史诗中的一位人 物说: “吉拉特成了査理曼 
的绝对附庸，于是他从査理曼那里得到友情和保护。”那些只接受 
不带偏见的文献资料所提供的证据的史学家大概会抗 议说: “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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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虚构而已！”但这并非最终结论。据圣塞尔吉修道院的修士们 
记载，安茹地方的一位土地所有者说 :“我 是这块地产上的领主，杰 
弗里（他曾拥有这份地产）过去由于与我关系友好，从我这里得到 
它作为采邑。”《美因茨的杜恩 KDoow 心 Mayence ) 中的下 列文字 
简捷明快地表达了人们情感的真正交融，在这种交融中 ，一 方没有 
另一方的生活是难以想像的。我们怎能忽视这样的证据呢？ 

Se me sire est ochis , je voeil eat re tues , 

Et se il est pendu , avec li me pendes ,• 

Se il est ars en feu , je voeil estre brusles ， 

Et se il est noie . avec li me getes. 


如果我亲爱的领主遭杀害，他的命运我将分当。 
如果他被处绞刑，把我也绞死在他身旁； 

如果他走上火刑架，让烈焰把我也烧光。 

如果他因溺水死，让我随他共赴死亡。① 


这种关系要求一种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要求附庸， 
用《罗兰之歌》的话说，忍受“赴汤 蹈火” 之苦。盎格鲁-撒克逊人的 
一份委身誓言 说:“ 我将爱您所爱，恨您所恨。”至于欧洲大陆的委 
身誓言，我们还读到其他的文 字:“ 您的朋友即仆之朋友，您的敌人 


① Girart dt Roussillon ， trans. P. Meyer, p. 100 (ed., Foerster, Romanische 
Studien , V, v. 3054> ; 圣塞尔吉契据第一集， Marchegay’s restoration. Arch. Maine- 
( i t-I-oire, H.. fol. 88; Doon de Mayence * ed» Guessard ， p,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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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仆之敌人。”忠实的附庸首要的显见的义务，就是知道怎样仗剑 
为主子去效死命。这种命运尤其受到人们的羡慕，因为这是殉道 
者的命运，并引导死者升入天堂。这是诗人们的赞美之辞吗？答 
案无疑是如此，但它同时也是教会所宣扬的。一位骑士受到威胁， 
怒气之下杀死了他的 领主。 一位主教于1031年以利摩日宗教会 
议的名义宣 布说： “你应该为他而死，你的忠诚会使你成为上帝的 
陶道者。” ® 

最后，蔑视这样的关系具有这样一种性质是极可怕的罪 
衍。阿尔弗烈德国王写到了英国各族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他们的 
基督徒的慈善行为，他们对大多数犯罪行为规定了赔偿金数 
额，“背叛领主罪除外，他们不敢对这样的罪行也施行慈悲…… 
上帝判处死刑的人，他们不敢给予怜 悯”。 两个多世纪后，在已经 
仿效欧洲大陆榜样封建化了的英国，这个原则在称作《亨利一世法 
典》 ( L «^ 0 / Henry /) 的法律书中再次得到 肯定： “弑其领主者 
罪不容恕，要施以酷刑令其毙命。”在埃诺地方传诵着一个故事，一 
位骑士在一场战斗中杀死了他的绝对领主年轻的佛兰德伯 
爵，跑到教皇处请求赦免。这一情形就如同传奇中汤豪泽®的所 
作所为。教皇命令砍掉他的双手，但他的双手并没有因惧怕而顱 
抖，于是教皇免施惩罚，但条件是他的余生要在修道院中忏悔其罪 
过。13世纪有些人建议德伊伯林的先祖暗杀已成为其死敌的皇 


① 例如 ^Girart de Roussillon ， trans, P. Meyer ， p. 83; Garin la Lorrain » ed. P. 
Paris, II ， p.88 。 关于利摩日宗教会议，见 Migne, P.L ； CXUI ， col. 1400 o 

② 汤豪泽 （ Tannh a user),13 世纪的德国武士和抒情诗人，传说他曾在一山洞中 
与维纳斯纵情淫乐，后忏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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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他回答说 :“皇 帝是我的领主，无论他如何行事，我都将忠诚于 

他。， 

附庸关系纽带在人们的感觉中是如此牢固，以致附庸观念支 
配了所有其他人际关系.甚至包括那些更为古老并且似乎更值得 
尊敬的关系。所以，附庸关系也渗透到家族关系中。“在父亲对儿 
2^3子或儿子对父亲的诉讼案中，为了做出判决，父亲应被视作由效忠 
礼所决定的领主，而儿子则被视为附庸。”这就是巴塞罗那伯爵法 
庭所做出的决定。普罗旺斯的诗人们创作出优雅的爱情故事时， 
•完美情人的效忠观念即是以附庸对领主的忠诚为其样板。这也符 
合爱慕者的社会等级通常低于他梦想中的淑女这一事实。这种同 
化作用如此发达，以致通过语言上奇异的变化，被骑士所爱慕的女 
人的名或姓往往被定为阳性，就像一位首领的名字一样。 
义” / mr ， “我美丽的主人”，是伯特兰•德.博恩以轻浮之心许以效 
忠诺言的女人之一，我们只是以 Senhor 这个假名才知道她。 
一位骑士偶尔也在他的盾牌上镌刻他与他的杜尔西妮娅 ® 握手的 
形象。此外，这种象征性在表达缠绵悱侧的感情方面是典型的封 
建方式，它的复兴无疑得因于早些时候浪漫传奇重新复兴时对古 
代事物的兴趣，对这种象征性的记忆不是仍然存留于我们今天的 
礼仪规则中吗？在法国，这些礼仪规则实际上禁止片面使用这个 


① 关于阿尔弗烈德，见 F_ Liebermann » Die Gesetze der Angelsachsett ^ I* p. 47 
(49 ， 7); Leffes Henrici * 75, 1. » Gislebert de Mons« ed. Pertz ， p. 30; Philip of No¬ 
vara* ed. Kohler* p. 20. 

② 杜尔西妮鏟 （ Oukinea 〉， 小说《堂吉 诃德》 中男主人公所爱慕的情人的名 

字。 - 一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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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然消褪的 hommages (臣服)一词。甚至宗教象征主义也带有其 
借用的痕迹。迷恋魔鬼就是魔鬼的 附庸； 人们向魔鬼之属投降的 
景象，以及情人间的行为标志，是我们看到的臣服行为的最好表 
现。 ®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西奈伍尔夫而言，天使即是上帝的 
“亲兵”;对班贝格的主教埃伯哈德来说，基督是上帝的附庸。但是 
附庸制精神普遍盛行的最雄辩的例证，无疑见诸宗教仪式的转变 
中。古代以伸展双手表示祈求的姿态被代之以借自“委身式”的双 
手交合的姿势，而这种姿势在整个天主教世界成为特有的祈祷姿 
势。 ® 在上帝面前，虔诚的基督徒在灵魂深处都自视为跪倒在领 
主面前的附庸。 

然而，附庸义务有时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义务 一一 如臣民义务 
或亲属义务一一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附庸义务几乎总 
是战胜其他义务，不仅在实际活动中是如此，而且在法律中也是这 
样规定》991年休 • 加佩重新夺取默伦，据城抗击休.加佩的子 
爵及其夫人被处绞刑。这当然是因为他反叛国王，但更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同时犯下了背叛他的直接领主默伦伯爵、违背其效忠誓 
言的弥天大罪，因为伯爵当时在国王的阵营中。另一方面，休•加 
佩的扈从们则要求宽恕保卫城堡的骑士们。这些骑士作为子爵的 234 
附庸，除了参加子爵的叛乱外，还有什么可以说明他们的“美德” 

呢？以记载此事的编年史家的话说，这种“美德”意味着他们要忠 
实履行其封建义务，这些义务要比其对国家的忠诚更为重 


① 见图版 in 及 IV 。 

② The Christ of Gynewulf , ed. A. S. Cook, v. 457 ； Migne, P. L. CXCIII, coJs. 
523 and 524 ； L. Gougaud ，Devotions et pratiques du moyen age , 1925* p. 20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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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亲属关系当然被视作较公共法更神圣的关系纽带，但它也 
让位于个人依附义务。英国的阿尔弗烈德法宣称，“拿起武器保护 
—位受到非法攻击的亲属是允 许的; 但不能反对自己的领主，我们 
不允许这样的事件发 生。”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一段著名的 
文字记载使我们看到，一个家族的成员们由于他们所效忠的两位 
领主的族间仇杀而陷于纷争。他们接受了自己所处的不幸局势， 
宣称： “亲属不如领主亲近。”这是很严肃的 言词； 在12世纪时，在 
重视公共法的意大利各地，这种言词在《采邑书》中的响亮反 映是： 
“附庸必须帮助其领主反对任何人，包括其兄弟、儿子、父辈们。”® 
不过，在这一点上，一份盎格鲁-诺曼法律书也发出了尖锐的 
信号： “违背上帝的命令和天主教信仰的任何命令都是无效的。”这 
是教士阶层的意见。骑士阶层的意见则要求更绝对的服从。“我 
的领主拉乌尔，也许是一个比犹大更恶劣的罪犯，但是，他是我的 
.领主” —— 关于这个主题，史诗传奇创作了无数不同的故事，有时 
在法律协定中也有所反映。英国的一份采邑契约中说 :“如 果修道 
院院长有诉讼案件诉诸王室法庭，那么附庸应支持他，除非案件反 
对国王本人。”最后的这个限定条件说明 ，一 个由征服活动产生的 
君主政权能够要求特殊的尊重，对此我们可以不加考虑。只有条 
款的第一部分以其具有讥讽意味的坦率展示出一种普遍 意义； 效 

① Richer, IV, 78. 关于 （ 13 世纪以前）其他例证，见 Jolliffe,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p. 164 。 

② Alfred ♦ XLII, 6 ； Tmoof the Saxon Chronicles-, ed. Plummer, vol. I, 48 — 49 
(755); Karl Lehmann ， Das Langobardische Lehnrecht ( Handschriften^ Textentwick- 
/im ^， iiltester Text urtd Vulgattejrt nebst den capitula extraordinaria ) ♦ Vulgata t II * 
28 ， 4, Gdttingen»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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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务显然居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不允许附庸反躬自问诉讼中 
的哪一方处于更有理的位置。而且，附庸为什么要对义务谨小慎 
微呢？ “不管我的领主是否理屈，都没关系，他会承担责任的。”这 
是蒙托邦的雷诺的想法。听命于他人的附庸完全可以根据这种事 
实解除个人责任。 ® 

这一段概述文字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不同种类和不同时期的证 
据，有些读者可能会怀疑，取自古文本、法律文献和诗歌的证据是 
否能反映出事情的真相。如果说有一个人在美男子腓力统治时期 
写下著作，那么只要最后求助于冷峻的观察者懦安维尔，就足以消 
除这些疑惑了。我已经引述他的一段记载，说一支军队在战斗中 
异常骁勇 善战。 这支军队的武士几乎完全来自这位首领的亲属和 
绝对附庸，岂能不勇猛异常？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情的另一面。如此重视附庸“美德”的 
史诗，只不过是详尽地吟诵了附庸对其领主发动的战争。有时诗 
人采取谴责的态度，但更多的是沉湎于相当迷人的曲解。毫无疑 
问，诗人知道正是这些反叛活动，才使日常生活具有悲剧色彩。但 
是，在这一方面，史诗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苍白反映。大封建主对 
国王的斗争，大封建主手下附庸的反叛，对封建义务的漠视，从很 
早的时候起就无力抵御侵略者的附庸军队的软弱无能，所有这些 
特点在封建主义的历史上俯拾即是，随处可见。11世纪末的一份 
契约书证明，田园堡圣马丁修道院的修士们所关心的是 ，一 旦两个 


① Leges Hertrici , 55, 3. i Raoul de Cambrai . V. 1381. ? Chron. mon. de Abing¬ 
don (R. S. ) ♦ 11* p. 133 (1100 — 1135) I Rerni as de Montauban * ed. Micheiant* p. 373 • 
v.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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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封建主发生战争，一处磨坊遭到洗劫，从磨坊征收的支付这两个 
封建主的租税怎 么办。 “一旦他们对其领主或其他人发动战争”， 
这样的文字表现出了这种形势》®所以，对于所有可能发生的战 
争，人们首先想到的情况就是附庸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领主。对 
于这些所谓的犯罪，生活实际比故事传说要宽容得多。史诗传说 
提到赫伯特•德 • 韦芒杜瓦卑鄙无耻地背叛了他的领主和国王傻 
瓜査理，被处以绞刑，落得犹大一样的下场，但是我们从历史中知 
道.赫伯特享年高龄，属于寿终正寝。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附庸中既有忠贞不渝者，也有背信弃义 
者，也有许多人根据当时的利益或情绪动摇于忠诚和不义之间。 
面对表面上如此矛盾的证据，重述一下史诗《路易的加冕礼》 
{Couronnement de Loai ' s ) 作者的诗句还不够吗？ 


la tous jurerent le serment. 

Tel le jura , qui le tint bravement ； 

Tel a us si , qui ne le tint point du tout. 

在这里，所有人都庄严宣誓。 

一些人持之不渝， 

一些人弃之如敝履。 


① J. Depoin» Recueil de Chartes et documents de Saint-Martin-cles-Champs, I, 
no. 47， and Liber Testamentorum S. Martini r no. XVI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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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肯定道出了许多真相。尽管中世纪的人们深深地迷恋于 
传统，但举止粗暴、性情变化无常，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对规 
矩的形式上的尊敬，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言行一致地遵守。我们 
已经提到，这类矛盾在亲属关系纽带中也存在。不过，相当清楚的 
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这种自相矛盾，其根源应存在于别的地方， 
即在附庸制本身，在它的变化和多样性中。 


2 合法关系纽带和人际接触 


早期附庸制是以聚集在首领周围的武装扈从群体为基础的, 
它具有一种温情脉脉的家庭氛围。这表现在它特有的词汇中，首 
领是“老人” (. wiior , herr) ，或给面包的人 （ Zorrf > ;附庸是主人的亲 
兵 （ gast ' m / i ) 、侍从 （ mssi ’， thegns , knights ) 、吃面包的人 （6 acce /- 
lari “ hlafoetan) e 简言之，当时的效忠关系是以个人接触和伙伴 
关系背景下的从属关系为基础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原以家院为限的关系纽带的范围大 
大扩展了。部分原因是，附庸在领主家中生活一段时间后离开领 
主自谋生计，通常是在领主给予的土地上谋生，但领主仍然希望他 
们对自己继续效忠。但主要的原因是，面临着日甚一日的混乱局 
面，强权人物们，特别是国王们，都希望从这种极为牢固的关系纽 
带或仿效这种关系形成的关系中，找到一种医治忠诚衰微的办法， 
而在另一方面，许多生存受到威胁的人，则视此为获得一位保护人 
的途径。在一定社会等级上，希望或有义务为他人效劳的任何人 
都被视为武装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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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试图将一种准家庭式的忠诚以这种方式强加在这样的 
人身上，则是徒劳无效的 :他们 不再与首领同饮共食，荣华共享，有 
的人在利益上经常与首领背道而驰，有时非但不能因首领的赠礼 
而致富，而且还要被迫交出世袭财产，然后才能以负担新的义务为 
条件将它收回。人们如此渇求的效忠最终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一 
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依附关系，不久就成为一块地产依附于另一块 
地产的随从物。 

继承权本身并没有加强两个家族的团结，而只是使这种关系 
纽带变得松弛，因为继承权最关注的是领地利 益：土 地继承人宣誓 
臣服只是为了持有采邑。荣誉地和骑士采邑存在这一问题，工匠 
们的小采邑也存在这一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一问題似乎以 
大致相同的方法获得解决。油漆匠或木匠的儿子只要继承其父的 
技艺，就能继承其父遗产。®同样，骑士的儿子只要担保继续承担 
237其父役务，就能接受封地仪式。但是，一个合格工匠的技术较之一 
个武士的忠诚是一个可靠得多的 因素； 武士对忠诚易于承诺，难于 
履行。根据一项非常重要的判决， 1291 年的一项法令列举可以对 
法国王室法庭法官们持异议的理由时，坚持认为，只要一方诉讼当 
事人的附庸持有终生采邑，那么这位附庸就可能有偏袒之嫌。当 
时的世袭关系看起来是如此雎弱！ ® 

自由选择意识至此早已丧失，附庸将附庸义务和采邑一并转 
让，而领主将附庸的忠诚连同土地、森林和城堡一并转让或出卖， 


① 例如 ， B» de Broussillon» Cartulaire de l * abba ye de Saint Aubin d * Angers* II, 
no . CCCCVIII 提到的油漆匠采邑 . 

② C . V . Langlois * Textes relati fs a l ， histoire du Parlement 9 no . CXI * c . 5 b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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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属司空见惯。的确，采邑在理论上未经领主同意不可转让；而附 
庸方面也可能声称，没有自己的同意，他们不能被转让给别人。事 
实上，1037年康拉德皇帝授予意大利小诸侯的特权之一，就是正 
式承认这项权利。但是实践很快就抛弃了这些脆弱的羁绊。我们 
将看到，在德国，特别强大的等级和身份意识，实际上将这些羁绊 
物从皇帝滥授的这一特权中保存下来。除德国外，封建关系的商 
品化还产生了一个荒谬的 结果： 一个强权人物经常受到诱惑，成为 
比自己势力弱小得多的人的“爪牙”之徒。在这种领地从属关系 
中，一位著名的伯爵从一位小领主手里获得一份采邑后，我们能相 
信伯爵会对一种徒有形式的风俗仍要求他履行的从属仪式郑重其 
事吗？最后，虽然人们试图以绝对附庸的方式挽救这种制度，但是 
附庸契约的多重性——其本身就是附庸关系衰弱的结果一一最终 
使之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武装扈从的忠诚是以领主不断赠送 
礼物和个人接触来维持的，附庸从武装扈从的身份堕落到了有点 
类似租佃人的地位，对支付劳役租和服从义务均不甚热心。只有 
—种约束力，即对附庸誓言的尊重仍然存在，还发挥着作用。但在 
自我利益和激情的驱使下，这种抽象的羁绊物很快就消除了。 

附庸制已经失去原来的性质，情况大致如此。这一过程经历 
了许多阶段。如果认为大中贵族与他们的领主即国王或独霸一方 
的贵族们经常发生的麻烦关系是特有的附庸情绪，那将是错误的。 
当然，编年史和史诗似乎使我们倾向于作如是观，因为大领主们的 
背信弃义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既引起了史诗作者的注意，也引起了 
历史学家的 注意； 它们是政治舞台最前沿演练的戏剧。这些背信 
弃义的行为证明，加洛林王朝及其仿效者们想用一种来自不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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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纽带关系使自己的主要官员归附于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严 
重的错误，但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238 文献使我们瞀见，在更低的社会等级上，一些更密切地集聚在 

首领周围的群体中，附庸对这些首领更为熟悉，服侍更为尽心尽 
力。这些群体中占首位的是无地的骑士，那些私家或 
的“青年骑士”。在整个西欧漫长的几个世纪中，他们 
的情态仍然逼真地表现着早期附庸生活的特点。 ® 法国的史诗并 
没有歪曲这种情况。史诗中著名的叛乱分子如奥吉尔、吉拉特、雷 
诺等都是雄霸一方的领主。但是史诗涉及到一位忠心耿耿的附庸 
时，又是怎样刻画的呢？ 《康布 雷的拉乌尔》中的伯尼尔，虽然他的 
领主对他的家族发动了不义的战争，甚至目睹其母丧生于他那邪 
恶的主人燃起的战火，但他仍然对其领主忠贞不渝，并且即使在蒙 
受奇耻大辱 > 最终决心离开那极为可恶的领主时，他似乎从不知 
道 —— 史诗的作者也同样不知道——他背离效忠誓言是对还是 
错;伯尼尔是个头脑简单的侍从，他对领主的忠诚得到强化，并不 
是因为他记得所接受的地产，而是因为记得领主慷慨赠予的一匹 
马和衣裳。这些忠实的仆从也从人数众多的陪臣群体中招募，他 
们的小采邑通常就聚集在城堡周围，他们则轮流巡防城堡，履行其 
义务。这个群体中的人一般都很贫穷，以致无法以一次以上的臣 

①除了法国的事例外，其他例证见于 F. Chalandon,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normande en Italte . II» p. 565; C. G. Homeyer» System des Leknrechts der sachsischen 
Rechtsbiicher in SachsenspUgel, ed. Homeyer ， II ， 2 ， p. 273; W. Kienast, Die deut- 
schen Fiirsten im Dienste der Westmachte bis zum Tode Philipps des Schonen von 
Frankreich , II♦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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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行为，至少无法以一次以上的绝对臣服行为而持有其土地他 
们力量太弱，不得不高度重视领主的保护，只有这种保护可以使其 
履行义务。由于他们很少参与当时的大事，所以他们随时关注自 
己的利益，将情感集中到领主身上，而领主则定期将他们招来，贈 
以喜欢的礼物以添补他们的地产或佃领地上的微薄收入，收养他 
们的儿子作“养子”，并领导他们进行令人兴奋又颇有收获的战争。 

各社会群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些群体中怨愤情绪虽不可 
避免地迸发出来，但附庸效忠却以其勃勃生机长期流传下来；正如 
我们将看到的情况，在这些群体中，当旧的仪式最终成为过时之物 
时，附庸效忠被其他形式的个人依附所取代。欧洲的附庸制原来 
以家中和战场上感情笃厚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在退出家庭范围之 
后，其人性价值的某些成分只保留在人际交往最密切的地方。这 
就是欧洲附庸制的最终归宿，而其显而易见的矛盾性亦可由此得 
到解释。 


①这一点大概至今尚未得到充分注意 = 1188 年法国頒布的关于十宇军“什一税 ” 
的法令，使人们想到这些小 附庸； 这个法令认为这些小附庸理所当然地只有一个绝对 
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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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主的地产 

依附于他人的“人”并非仅见于以军亊效忠制为典型特征的上 
层社会。但在社会下层，依附关系的自然背景见于一种比附庸制 
古老得多、而且在附庸制消亡后还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构造物。这 
个构造物就是庄园扣 nV )。 庄园制度的起源及其在经济中 
的作用，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只是它在封 
建社会中的地位。 

由附庸臣服而来的权力只是后来才变成获利的源泉，而且无 
疑是因为偏离了最初的形式才成了获利之源；而在庄园中，经济因 
素具有头等重要性，从一开始，首领享有权力的目的一~■如果不是 
惟一目的，至少也是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获得土地上产出的一 
部分物产而为他提供收入。所以庄园首先是一种地产法语 
口语中几乎没有其他词与之对应），不过是由领主的厲臣所居住的 
地产。这种土地通常划分为密切地相互依存的两部分，一是“领主 
自领地”，史学家称之为“保留地”，出产的产品全部直接归领主所 
有；一是佃领地即中小规模的农民佃领地,这种土地数量 
不等 ，分布于领主的“庭院” 周围。 领主声称对农奴的房舍、可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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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草地拥有绝对的不动产权，这表现在这些财产每次转手时，领主 
都要求举行新的封地仪式，封地仪式很少是免费授予；财产继承人 
空缺时领主享有占有权；享有合法没收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 
领主有权征税和征索役务。役务主要是在领主自领地上从事农业 
劳作。所以，至少在强制劳役特别沉重的封建时代初期，这些佃领 
地不仅在物产和金钱上增补了领主直接开垦的土地的收人，而且 
也是劳动力的来源，没有这些劳动力，这些土地一定早已实行休 
耕。 

毋庸说，所有的庄园并非大小一致。处于居落区最大的庄园 
囊括整个村落地区。但从9世纪以后，这大概已不是最常见的情 
形； 虽然各地有一些成功的集中化的例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种情况在整个欧洲已愈见稀少。这种变化无疑是因为继承人分割 
地产的结果，但也是因为采邑产生的缘故。为了支付附庸的役务 
报酬，不少领主不得不分配地产。此外，事情常常是，由于土地的 
赠予或出售，或者由于一种土地从属行为(对于这一机制下文将做 
讨论），一位强权人物便声称，他对许多相当分散的农民耕地拥有 
统治权，所以许多庄园同时将触角伸展到几个村庄的土地，而同时 
又不与任何庄园 重叠。 12世纪，除了那些庄园和村落一起建于处 
女地上的新近拓殖的地带，庄园和村落已很少有共同的边界。所 
以大多数农民同时属于两个步调经常互不协调的群 体：一 个群体 
是同一领主的臣民，而另一个群体则是同一村落集体的人。由于 
这些供种者的房舍比邻而立，耕地散布于其间，他们必然被各种共 
同的利益关系纽带、特别是共同的耕作 习惯联 合起来，虽然它们可 
能隶厲于不同的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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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两重性最终导致了领主权力的严重衰落。在一些地区， 
家长式的家族独立存在，或者两三个家族共居于一个小 村庄； 在那 
里，庄园通常是由数量不等的这样的小村庄组成，这种分散性意味 
着庄园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结构。 

2 庄园制度的扩展 


庄园体制的范围有多大呢？如果说的确始终有一些独立的小 
岛屿存在，那么在不同时期和地点上它们与庄园的比例又是怎样 
呢？这些都是极难解答的问题。因为只有庄园保存档案（至少教 
会庄园存有档案），而无领主之地则是无历史的土地。如果说一块 
独立的土地偶然见诸文献，那么只是在它消亡的阶段，可以说书面 
文献记录的是它最后被并人庄园权利系统的阶段。所以，这类土 
地的独立性保持得越持久，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状态就 
可能愈加难以补救。要对这种晦暗不明的状态稍加廊清，我们至 
少需仔细区分两种隶属形 式：对 一个人的人身有影响的隶属形式， 
以及只对其作为一块土地的持有者有影响的隶属形式。毫无疑243 
问，这两种形式的关系是密切关联的，其中一种关系往往涉及到另 
一种关系。但与附庸制和采邑盛行的社会形成对照的是，在下层 
社会，这两种关系远不是一致的。让我们先从土地依附即通过土 
地形成的依附关系开始，对人身状态的讨论留待下一章进行。 

罗马的制度是强加在古代意大利和凯尔特传统之上的，它们 
在一些国家的乡村社会留有深刻的烙印，在这些国家，早在加洛林 
王朝早期庄园即已成型。虽然如此，在法兰克高卢和意大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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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庄”中，不难找到从前组成农庄的各种因素的证据。 
各种佃领地或者——用其中最重要的佃领地的名称——“份地” 
( waw . w _) 的特点是不可 分割； 在这些佃领地或“份地”中，有一些被 
称作“奴隶持有地”。这一称号就像它们所负担的更为沉重而蛮横 
的义务一样，使人回忆起这个 时代： 当时奴隶主将从前的大片的 
“大 农庄” 分配给奴隶而形成“隶农地”，奴隶变成耕 

种者。从前的“大农庄”在接受直接剥削的情况下，已不再有利可 
图。这一地产分配过程也吸引了自由耕种者，所以同时促进了注 
定要被列人“自由”佃领地总范畴的其他类型转让地的产生。“自 
由”佃领地这一名称使人想到这种土地的原来租佃者所享有的人 
身自由状况。但是在数量众多的所谓自由佃领地中，大多数起源 
迥然殊异。它们决不是源自大地产分割中的转让地，而是与农业 
本身一样悠久的农民耕种地。土地所承载的地租和强制役务，原 
来只表示土地持有者对村长、部落或氏族首领及庇护人的服从;这 
些人已经逐渐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领主。最后，相当数量不受领 
主统治的真正的乡村自主地仍然存在，其情形正如近时的墨西哥， 
农民土地所有者群体与大种植园 （ Aac / em / as ) 比邻共存。 

在真正的日耳曼地区（其中最纯粹的地区，无疑是莱茵河和易 
北河之间的萨克森平原），许多奴隶、获释奴以及自由农民定居在 
豪强的地产上，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和服役务。但在农民群体 
中，庄园依附者和自主地持有者之间的区别很不容易划清，因为庄 
园制度本身最初的征象还只是刚刚出现。领有一个村庄或—个村 
庄一部分的首领正在变为领主的这个变化阶段可以说尚未 过去； 
首领依传统习惯收取的礼物（塔西佗曾记载日耳曼首领接受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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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只是刚开始悄然无迹地演变为地租。 

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法兰克帝国两部分的变化过程都遵循2« 
同样的路线，都有愈益庄园化的相同趋势。不同类型的土地佃领 
制或多或少完全 融合; 庄园获得新生 力量； 尤其是许多自主地归于 
豪强控制 ：这种 变化到处或差不多到处都发生了。此外，在起初仅 
存的土地依附关系仍然有些松散而不牢固的地方，这些关系逐渐 
得到合法化，导致了名副其实的庄园的产生。我们不要设想这些 
发展变化均出于天然，它们都受到一些特定影响的作用，受到移民 
或征服活动的推动。这种情形在德国可以见到。在加洛林时代之 
前和加洛林时代的德国南部，在萨克森本地，来自法兰克王国的主 
教、修道院长及其他重要人物，都曾在乐于仿效他们的当地贵族中 
协助传播法兰克人的社会习惯。这种情况在英国则更为清晰可 
见。只要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即斯堪的纳维亚传统在那里居于主 
导地位，土地依附关系组织就会仍然处于极端紊乱和不稳定状态； 

领主自领地和各种佃领地只是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到1066 
年以后，由于外来统治者的粗蛮的强制，异常严格的庄园体制才显 
现出来。 

在庄园的胜利发展过程中，滥用暴力到处都是举足轻重的因 
素。加洛林时期的官方文献已对“豪强”欺凌“穷人”发出慨叹，这 
完全合乎情理。“豪强”通常并不想剥夺穷人的土地，因为没有劳 
动力耕耘的土地是没有价值的。他们所需要的是获得对小生产者 
及其土地的权力。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许多豪强在法兰克国家的行政结 
构中找到了有力武器。在理论上，仍然完全享有自由、不受领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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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管辖的任何人，都直接依附于 国王； 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依附于国 
王的官吏。伯爵或其代表引导这些人加人国王的军队，主持法庭 
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向他们征收诸如继承税之类的公共税，所有这 
一切自然都以国王的名义进行。但是，负担这些义务的人是否淸 
楚地意识到这种区别呢？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王室官吏为了自己 
的利益，不会怠慢于向自己辖下的自由民征索租税和劳役。这一 
切显然是在自愿献礼或自愿服役的堂皇名义下进行的。但是，正 
如一个法规所说，这种恶习很快就变成了“习俗”。®在德国，加洛 
林王朝旧体系的瓦解，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至少从这种权利僭用 
中出现的新权利，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仍然与官职 相连； 伯爵对那些 
土地还没有兼并于其庄园地产中的人行使这些权利。在其他地 
方，由于伯爵权力在最初的爵位持有者的继承人、抑或伯爵的下属 
或附庸中进行分配，从前的自由地持有者从此要交纳地租、从事劳 
役，所以最终完全溶化于庄园臣属群体中，他们的土地则成为佃领 
地。 

其次，要合法地行使一部分公共权力，并不一定要把持一个职 
位。 由于法兰克“豁免权”的实施（这一问题后面将做研究），大多 
数教会领主和大量世俗豪强，由于他们的代理人身份，至少已经获 
得了属于国家的一些司法权，以及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征收某些 
国家收人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只适用于已经依附于他们或将 
来依附于他们的地产。这种豁免权强化了领主的权力，但并没有 
创造出这种权利，至少在理论上没有。但这些庄园很少连在一起， 


① Cap., I, no. 132 ， c. 5. 



第十八章庄园 


393 


小规模的自主地经常分布于其间，对于王室官员而言，与这些小自 
主地保持联系殊为不便。有时情况似乎是，国王颁布明文规定，将 
自主地的司法权和财务权交给享有豁免权者。更常见且更快发生 
的情况是，自主地抵御不了这一过程必然产生的吸引力而自动屈 
服了。 

最后且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大约在11世 
纪初叶，洛林地方有一位以自主地为生的寡妇，由于她丈夫死后没 
有保护人，附近一位领主的代理人试图迫使她支付象征土地依附 
性质的代役租。这一企图未获成功，因为这位妇女已自行置于教 
士们的保护之下。 ® 但是多少类似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强取豪夺已 
然得逞！《末日审判书》为我们提供的英国农耕史上两个成功的例 

证-个在诺曼征服之前不久，另一个则在八至十年之后一一 

表明在诺曼征服期间许多独立的小地产没有举行仪式就已“归附” 

于邻近的庄园。如果10世纪德届或法国有一本《末日审判书》的 
话，那么也一定会明白无误地记录许多此类“归附”事件。 

然而，扩展庄园还有另一种方法，即采用契约方式。这一方法 
至少在表面上较少招致批评，大概也是最普通的方法。小自由地 
所有者献出土地——我们将看到，有时与其人身一并献出——然 
后以佃领地的形式收回，其情形正如骑士将其自主地变为采邑，其 
目的显然是相同的，即获得一位保护人。这些协议一律被说成是2« 
完全自愿的，各时各地的亊实难道真是如此吗？ “自愿的”这个形 
容词必须大有保留方可使用。毫无疑问 ，一 个人将保护权强加于 


① A. Lesort » Chroniques et chartes ... de Saint-Mihiel * no.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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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弱于自己的人身上，有很多途径，开始时只需纠缠不休即可。 
此外，初次的协议事实上并非总受到尊重。阿勒曼尼亚的沃伦地 
方的居民接受当地.一位土地所有者为其保护人时，约定只付给他 
一种代役租，但不久他们就同化于这位豪强的其他租佃人,被迫履 
行劳役义务，且除非支付地租就不能使用附近的森林。® —旦一 
根手指陷于机关，你的整个身体也可能就会被牵扯进去。但是我 
们不能设想，无领主之人的情势都值得羡慕。福雷地方的一位农 
民.直到1280年才将其自主地变成农奴佃领地，其条件是此后像 
家族中的其他依附者一样，得到新主人蒙布里松教士医救团的“保 
护、辩护和保证”（贫 defendu et p/ranff ) ，他无疑认为自己 
的所作所为于己有利。®较之封建社会的第一阶段，这是一个麻 
烦较少的时期。有时整个村庄以这种方式全部归附于一位豪强。 
这种情形在德国尤为常见。在这个发展过程开始之初，德国仍有 
大董乡村共同体享有完全自由权，不受领主统辖。在法国和意大 
利，9世纪以后领主权力大为增长，土地转让行为通常具有个人行 
为特点，因此为数不少。900年前后，已有14位自由民以自己的 
土地为布雷西亚的一个修道院屜行劳役 。③ 

实际上，最地道的自发产生的契约和最为昭彰的野蛮行为，都 
显示出同一个根本原因，即独立的农民力量的软弱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不要以经济上的艰难困厄解释此种情势，那样做意味着忘记 
了，庄园体制的扩展并不限于乡村地区，甚至好多几乎不知罗马时 


① Acta Murensia ♦ in Quellen zur Schweizer Geschichte * III, 2. p. 68 ， c. 22. 

② Charter du Forez anterieures au XIV e siecle ^ no. 500 (t. IV). 

③ Monumenta Historiae Patriae « XIII « col .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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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存在这类事物的城市，也如古代乡村“农庄”一样，以同样的方式 
引进了这种佃领地制度及其一般义务。而且，这样的解释还需要 
设想大小佃领地的耕作方式之间存在 差异； 这种差异在其他社会 
也许是有的，但在这个社会则肯定没有，因为庄园首先是小规模依 
附田的聚集，自主地耕作者变成租佃者后，虽然承担了新义务，但 
其耕作方法并未改变。他寻求或归附于一位主人，只是因为其他247 
社会组织即亲属群体或国家机关不能发挥正常作用。沃伦地方的 
居民的遭际颇能说明问题。他们遭受了明目张胆的暴政虐待之 
后，试图向国王申诉，但是当他们站在开庭审理案件的大法庭中时 
候，他们的乡土语言甚至无法让人听慊。诚然，缺乏有效的政府， 
部分地是因为贸易和货币流通的 迟滞； 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由于这 
同一些因素，耕种者失去任何现金储备，削弱了他们的抵抗能力。 

但是经济状况只是通过这样一些间接方式加剧了农民阶级的社会 
危机。在乡村生活的淳朴戏剧中，我们可以识辨出在上层社会迫 
使许多人从属于附庸关系纽带的同样发展进程。 

此外，在这一点上，提一下欧洲向我们展现的事例的多样性就 
足够了，中世纪存在着一个广泛庄园化但并非封建化的社会，这就 
是撤丁岛这块长期隔绝于横扫欧洲大陆的重大潮流的地方。在这 
里，罗马时代一种已经合法化的古老的乡村首领制，在没有采取法 
兰克委身制特定形式的地方贵族政权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不足 
为奇的。另一方面，无庄园同时不是无附庸制的国家是没有的，不 
列颠诸岛大多数凯尔特人群体、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后还有日耳 
曼尼亚本身、北海沿岸地势低下的各地区，即易北河港湾地区以远 
的迪特马申、从易北河到须得海的弗里西亚地区，都可以为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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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4或15世纪弗里西亚地区仍是如此，当时“首领们”(“首领”一 
词乃是弗里西亚语 hoveling 的 直译〉 建立的一些王朝，使首领们 
居于自由农民群体之上。由于这些小的乡村霸主们牢牢地掌握了 
数代人积累的土地财富，拥有了武装队伍并擭取了某些司法权力， 
所以他们后来成功地创造出真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庄园制度。事实 
上，当时本质上以亲属关系纽带为基础的古老的弗里西亚社会结 
构已经开始崩溃。在封建习俗制度达于全盛的时期，西欧边缘上 
的这些非封建社会群体，对于小耕种者(无论是奴隶还是获释农或 
自由人）对那些比自己更富有之人的依附，或亲兵对贵族或战争领 
袖的忠诚，断非毫不知晓。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东西使人想到我 
们称之为封建主义的庞大的、按等级组织起来的农民从属体系和 
军事附庸制。 

加洛林王朝在弗里西亚强行一时的行政组织很早即已瓦解， 
我们是否可以因此将这种局面独独归因于缺乏持久的法兰克影响 
248 呢？这一因素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它主要说明亲兵制何以不能演 
化为附庸制。主导因素则超出了影响问题。如果每一位自由人仍 
然是武士，且经常受到召唤从事役务，与精选的战斗人员的区别在 
于没有基本装备，在这样的地方农民不难避免从属于庄园体制，而 
武装扈从也不能发展成为有着自身法律结构的极为专业化的骑士 
等级。如果所有阶层的人能够依靠其他形式的力量和连带关系而 
非人身保护而得到援助，那么，无论土地统治权所特有的依附关 
系，还是附庸制以及采邑，都不会侵人整个社会生活。弗里西亚 
人、迪特马申人和凯尔特人中所依靠的是亲属群体，斯堪的纳维亚 
人所依靠的也是亲属群体，但也依靠日耳曼人中共有的公共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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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另外，正如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一样，庄园体制只有在完整 
引人这种体制的国家中，才必定达到完善之境。在诺曼诸王统治 
下的英国，只有骑士自主地而无农民自主地。在欧洲大陆农民自 
主地的消失要困难得多。的确，法国默兹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 
区和勃艮第境内，12—13世纪农民自主地已极为 稀少； 在一些广 
袤的地区，农民自主地似乎已全然消失。但在法国西南部、中部的 
一些省份如福雷、托斯坎尼，尤其是德国（德国的萨克森是最有利 
于农民自主地存在的地区），农民自主地虽然数量不等，但总有相 
当 数量。 惊人相似的是，在这些地区，贵族们的自主地产业存在下 
来，它们是不向任何人臣服的农民佃领地、领主自领地和政治权力 
的集合体。庄园是比封建社会第一阶段真正特有的一些制度更为 
古老的事物。但在这一阶段上，它的发展也与它的局部退步一样， 
可以由促使或阻碍附庸制及采邑获得成功的同样的原因加以解 
释。各种事实导向这样的结论。 

3 领主和租徊人 

个人从属契约的条款一般都模糊不清，所以很快就被忘记了。 
除这些契约之外，领主和租佃者的关系只是以“庄园习俗”加以规 
定。情况确实如此，在法国，地租通常简单地被称作“习俗”，付地 
租的人被称为“服从习俗的人”。从庄园制度的基本形式出现伊 
始，譬如，远在罗马帝国时期或盎格鲁-撤克逊英国时期，就是这种 249 
独特的传统使一个庄园与和它相毗邻的庄园区分开来，真正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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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每一个作为人群集体的庄园的界限。所以，支配着庄园集体生 
活的惯例，本身必定是集体性惯例。圣路易统治时期的巴黎最高 
法院的一个判决说，一块特定的佃领地自古就停止付税，这无关紧 
要； 如果其他佃领地一直在定期付税，那么一块长期逃避税款的佃 
领地也必须付税。 ® 这至少是法官们的意见。具体实践通常必定 
更具灵活性。理论上，每个人都要遵守祖先制定的规则，依附者和 
领主都要 遵守； 但是这种对先前规则的所谓尊重，是特别不可靠 
的，因为虽然他们长期由一种被认为是恒定不变的风俗联系在一 
起，但是所有这一切都类似9世纪的庄园，而不像13世纪的庄园。 

造成此种形势的责任，不能归于口头传播的弊端。加洛林时 
代，许多领主在进行调査之后，将其地产上的风俗形诸文字记载下 
来，这些详细记录后来被称作“调査簿”（⑽士 ㈩ 或作“地产册”。 
但是当地社会状况所形成的压力，比人们对往昔传统的尊重更为 
强大。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无数冲突，法律记载不断获得新的判例。 
首先，一种风俗只有在一个公正并且有效力的司法机关加以推行 
的情况下，才真正具有约束力。在9世纪的法兰克国家中，王室法 
庭终于发挥了这种 作用； 如果说流传下来的王室法庭判决总是对 
租佃者不利的话，那么可能只是因为教会档案对保留其他判决漠 
不关心的缘故。其次，领主揸用司法权排除了人们求助于王室法 
庭的可能性。当传统妨害自己的利益或由他代管的事务时，即使 
是极为审慎的领主，也会毫不迟疑地违抗传统。所以我们看到，修 


①（)/"”•，1， p. 661， no.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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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院院长休格在回忆录中，对自己过去能够迫使他的一块地产上 
的农民以货币支付代役租而庆幸不已。在世人的记忆中，从前一 
直要按收获量的比例交纳代役租，从这种地租中可望得到较多的 
好处。 ® 当时可以（通常确是非常有效地）抗衡领主滥用权力的力 
量，几乎只有农民所具有的非凡的消极抵抗能力，反过来讲，则只 
有庄园的管理不善。 

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不同地区的庄园间差异之大、花样之 
多，莫过于租佃负担。有时候，佃农送给领主管家的可能是几个小250 
银币，更常见的是田地上收获的几捆谷物、庭院中饲养的几只母 
鸡、从自己蜂箱中或附近森林的蜂窝中得来的几块 蜂蜡； 有时候佃 
农到领主自领地的耕地或草地上劳动；或者替领主用马车将几桶 
酒或几袋谷物送往远处的 住地。 他要参加修筑城堡的卫墙或修挖 
护城河的劳动；如果领主接待客人，那么农民要卷掉自己的床铺为 
客人提供床 铺盖。 狩猎季节来临，佃户要饲养一群猎犬。如果爆 
发战争，他要在村长的指挥下履行步兵义务或充当传命兵„对这 
些义务的详细研究应该是将庄园作为经济“企业”和收人来源来进 
行。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几个事实，这几个事 
实对于人际关系本身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农民耕地对一个共同领主的依附性，表现在农民支付的一种 
地租上。在这方面，封建社会第一阶段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对地租 
的简化。法兰克时期分别缴纳的相当多的地租税，最终合并为一 
神单一的代役租。在法国，这种代役租以货币形式支付时一般称 


① Suger ，De Rebus * ed . Lecoy de la Marche ， c , X .， p .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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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年贡）。当时，在最早征收的税款中，有些在理论上原来只 
是庄园管理机关代替国家征收的，例如，从前为王室军队征收的食 
物税或代替食物税的钱款。这些税款归并为一种只对领主有利的 
义务，而且被认为体现了领主对土地的优越权利。这种合并特别 
清楚地证明，小群体首领的地方权力，以牺牲任何更高级的社会关 
系为代价获得了优势地位。 

继承权问题是军事采邑制已经提出的最敏感问题之一，但乡 
村佃领地历史上几乎并不存在这一问题，至少在封建时代是如此。 
农民们几乎普遍地在同样的土地上世代，衍生息。正如我们将在 
下面谈到的，租佃人是农奴身份时，其旁系亲属有时也被排斥在继 
承范围之外；但租佃人后代的继承权总是受到尊重，其前提是他们 
没有脱离其家族圈。继承规则是由古老的地方习俗所固定的，领 
主不会干预，只是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地区，领主会尽其努力，以保 
证土地不被分割，这样做被认为是准确地征税所需要的。此外，租 
佃者的世袭继承顺序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件自然之事，文献 
记载通常视之为既定原则，除偶然提及外并不多费笔墨。这种做 
法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在村落首领的统治权演变为领主统治权之 
前，对大多数农民耕地而言，世袭继承顺序是由来已久的 风俗； 这 
种风俗已经逐浙扩展到了最近由领主自领地开辟出来的农民佃领 
地。而且，打破这种习惯并不符合领主的利益。这一时期地多人 
少，经济条件不允许以雇佣劳动力或领主家中豢养的劳力开发极 
为庞大的领主自领地，所以，对领主而言，与其将所有的地块控制 
在自己手中，不如永远支配那些自食其力的依附者的劳动和资源 
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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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强加在租佃人身上的新的“勒索权”中，最典型的是领 
主以牺牲租佃人利益而霸占的许多不同种类的垄断权。有时领主 
将一年中有些时候出售葡萄酒或啤酒的权利归为 己有； 有时则声 
称只有他有权提供收取费用的公牛或公猪用作育种服务，或 
者——如在法国南部的某些地区——提供马匹用于脱粒场上的谷 
物脱粒。更常见的是，领主强迫农民在他的磨坊里碾磨谷物，在他 
的烤炉里烤面包，用他的葡萄榨汁机造酒。这些勒索权的名称颇 
有意味，通常称作在法兰克时代，这些勒索权是闻所未 
闻的，其惟一的基础是领主所拥有的为人承认的发号施令权力，它 
由古代日耳曼词(征召令）表达出来。这种权力显然与首领所 
行使的任何权力都不可分离，所以它本身就是领主所掌握的很古 
老权力的一部分，但是在地方小豪强的手中，由于他们扮演法官角 
色，这种权力被大大地加强了。这些勒索权在地域的分配上也同 
样具有启发意义。在法国，政府权力最为衰弱，对司法权利的僭越 
程度最深，因而法国是领主勒索权最肥沃的土壤。但即使在法国， 
这些权力也主要由掌握最高司法权〔称做高级裁决权 
"〜）〕的领主行使。在德国，这些权力并没有扩展到如此众多的活 
动中，似乎常常为伯爵们的直接继承人、即法兰克帝国的那些杰出 
的法官们所掌握。在英国，这些权力只是由于诺曼征服才被引导 
进来，而且即使在那时也并不是完全引进。显然，从另一种征召 
令——即国王或其代表的征召令——中遇到的竞争力越弱，领主 
的权力则更具渗透性且获利更多。 

差不多各个地方的教区教堂都依附于地方领主，如果在同一 
教区有几位领主，那么就依附于其中的一位。这个教堂通常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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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前由领主的前辈之一在领主自领地上建立的，但是，不需要这样 
的条件来证明这样的独擅权的正当性，因为当时流行的观念是，公 
共礼拜场所属于礼拜人。在庄园不存在的地方，如弗里西亚，教堂 
252属于村落共同体 本身；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由于农民群体没有合法 
权利，所以只能由其首领或首领之一代表。在格利高里改革以前， 
这种权利被称作所有权，后来稍为谦恭些，称为“庇护”权，主要是 
提名或“举荐”主事的教士。但领主也要求从这种权利中获得一种 
权利，至少可以从教区收人中获得一部分收人为己所有。在教区 
收人中，各种费用虽不是微不足道，但几乎不是大笔钱款。什一税 
带来的好处则多得多。这种税款长期被视为一种纯粹的道义义 
务，在早期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国家，以及同时期的它们的 
仿效者盎格鲁-撒克逊诸王统治下的不列颠，什一税义务都被苛刻 
地强加在所有信众头上。在理论上，十分之一的税款毫无例外地 
以实物征收，且加诸各种形式的收人。实际上，它很快就单独地施 
之于农产品。领主绝非完全占有什一税。由于庄园制度发展的迟 
缓，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此种弊端。甚至在欧洲大陆，教区教士 
通常保有一定比例的什一税，主教偶尔也保有一定比例。此外，格 
利高里改革所造成的宗教复兴，很快就使从前落人世俗阶层之手 
的许多什一税以及大量的教堂“归还”教士（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 
下意味着归还了各修道院）。然而，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由著名 
的世俗封建主揸有这种源于精神因素的收人，曾经是一个政权获 
利最为丰厚、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这个政权似乎拒绝承认其他 
任何人有权从它的臣民索取任何东西。 

要求乡村租佃人提供的金钱援助即贡税 （加沿 像附庸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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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大约同时脱源于每一个臣民所承担的援助主人的普遍义务。 
正如附庸的贡税一样，租佃人的贡税最初也假托为一种赠礼，这种 
虚假情形最终见于它所保留的某些名称 ：在法 国称作 dem ⑽心或 
queste * 在德国称作意为 祈求； 但它也被更坦直地称作 
该词来自动词意为“取得”。贡税的历史虽开始较 
晚，但无不类似庄园垄断权的历史。在法国，贡税制的流行极为广 
泛，并由诺曼征服者输人 英国； 但在德国它却仍然是少数领主的特 
权，这些领主可以行使较高的司法权。在德国，司法权不像法国那 
样分散。（在封建时代最有势力的个人永远是法官。）农民贡税和 
附庸贡税一样，均难以避免正在合法化的风俗的影响，虽然结果明 
显 不同。 因为纳税农民的力量一般不够强大，难以使其义务得到 
严格的限定，所以随着货币流通程度的提高，起初例外征收的税款 
变得愈加频繁。另外，这一过程在不同庄园间也大不相同。在253 
1200年前后的法兰西岛，一年甚或二年征收一次贡税的地产，和 
其他只是不定期征收贡税的地产毗邻而立。各地法律几乎都变化 
无常。庄园中最新的賦税负担的出现为时甚近，不能很容易地溶 
人“健全的风俗” 组织； 陚税征收是不固定的，即使在征收次数业已 
固定的地方，每次征收的数量也不固定，这一切使得贡税仍然具有 
随心所欲的性质。正如巴黎的一份文件所说，教会圈内“德髙望重 
的人”对贡税的合法性表示质疑，而农民对它尤为痛恨，因为它常 
常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在货币匮乏的时代，这个半成型 
的庄园传统没有灵活地使自己适应新经济的需求。 

所以，12世纪末租佃人要付什一税、贡税和形形色色的义务 
税。租佃人所付的所有苛捐杂税，即使是在庄园历史最长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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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是他们的8世纪的先辈们闻所未闻的。毫无疑问，强迫性的 
苛捐杂税已经变得日益沉重，虽然（至少在一些地区）强制性劳役 
被进行了一些缩减以作为补偿。 

-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领主开始分配他们的大片自领地这有 
点像是罗马大农庄从前所经历的解体过程的延伸。有时他们将自 
领地分成小块分给旧的租佃人，有时则将自领地分割成新的佃领 
地,甚至偶尔将自领地变成小附庸采邑，这些小采邑很快又分割成 
农民的佃领地。主要由经济因素引起的这一运动（这里我们不可 
能加以探究），似乎早在10世纪和11世纪就已从法国、洛塔林吉 
亚以及意大利 开始； 稍后波及德国的莱茵河流域，然后又缓慢地、 
--波三折地抵达庄园制度本身也是刚刚诞生的英国。当时自领地 
规模的衰减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强制劳役的废除或减少.査理曼统 
治时期，租佃人一星期中必须服劳役几天，而在法国腓力 • 奥古斯 
都或圣路易时期，租佃人在领主自领地的耕地或草地上，每年劳动 
不过几天。新的“勒索权”不仅因命令发布权被接管的程度在各国 
间有所不同，而且它的运行还与领主放弃对自领地上的人身剥削 
的程度成正比。农民既有时间又有土地，所以有更多的支付能力。 
领主自然寻求办法以求得补偿。在法国，如果磨坊不曾为领主垄 
断，那么一旦自领地中的谷物停止供应，它怎能继续运作呢？然 
而，由于领主全年不向属臣征收劳役，属臣成为賦税负担更重但经 
济上自主的生产者，而领主本身则变成了纯粹的土地所有者。这 
种变化充分实现的地方，领主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人身 
支配权的纽带。如同采邑的历史一样，农民佃领地的历史，最终就 
是以劳役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向地租制过渡的历史。 




第十九章奴役和自由 


255 


1 起 点：法 兰克时期的个人地位 

设想9世纪早期的一个人面临的问题是，譬如，他要判定法兰 
克国家中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的不同法律地位。这个人可能是衔命 
出巡各省的法兰克宫廷的高官，或是计点信徒人数的主教，也可能 
是统计臣民人口的领主。这种情势并非是异想天开的想像。我们 
知道实际生活中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计划，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人 
们有着颇多的踌躇和分歧。在大致同时的同一地区•我们几乎从 
未发现有两份庄园调査报告使用相同的标准。很显然， 
对当时的人而言，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并不具有截 
然分明的轮廓。事实上，各种迥然殊异的等级划分体系彼此交织 
在一起。有些体系毫无区别地从罗马或日耳曼传统这些传统 
本身是互相冲突的-一借用自己的术语，被极不适宜地运用到当 
时的 社会； 另一些体系则试图尽量表达现实，但却笨拙不灵。 

当时盛行的是一种基本而又非常简单的对比，一方面晕自由 
人，另一方面是奴隶(拉丁文作 servi ). 罗马各位皇帝颁布的仁慈 
立法中仍然存留的内容，以及基督教精神和日常生活的不可避免 
的调和作用，会使这种生硬的说法有所缓和。即使我们考虑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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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奴隶在法律上仍然是主人的有生命的财产，主人对奴隶的人 
身、劳动及其财产拥有不受限制的处理权。由于奴隶没有法律人 
格，所以他似乎是外于社会各阶层的异类。奴隶不能参加王室军 
队，不能出席司法会议，也无权向司法会议提出诉讼，诉讼也不会 
被司法会议受理，除非犯下侵害第三方的重罪、被主人送交国家法 
庭。“法兰克人” Francorum ) 只由自由人组成，而与民 
族特性无关，这一点可由这个事实证明，这个民族性质的名称，最 
终和这种法律地位变成了同义词。 Uhre( 自由〉 和 / ram •(法兰克） 
这两个词，可以互相替用。 

不过，细加考虑，这种明显的尖锐对立，对五花八门的实际情 
况的反映，是非常不准确的。在数量较少的奴隶中，生活方式的不 
同已经导致深刻的差别。一些奴隶部分地从事较低级形式的家内 
役务，部分地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生活在主人家中或农场上。他们 
仍然被视作人畜，被正式列人动产之列。另一方面，租佃奴隶有自 
己的住处，靠自己的劳动产品维生，如果收获物碰巧有剩余，他可 
以卖掉这些剩余产品，不会受到 阻拦； 他已不再直接依附于主人生 
活，而其主人也很少干预他的生活。毫无疑问，他仍然要承受共有 
“法庭 ” (domanial ‘ court ’） 的所有者强加于他的极为沉重的负担， 
但是这些负担至少是有限 度的； 有时在法律上确实一律受到限定。 
诚然，一些调査报告告诉我们，一个佃户“如果其主人发出命令，则 
必须本远为主人效 劳”; 但是，众所共知的利益促使主人为每一位 
小农留出必要的劳动日去耕种自己的佃领地，否则他收人中的主 
要部分就会化为乌有。这些“定居”奴隶的生活很类似于“自由”租 
佃人，并且经常与“自由”租佃人家庭通婚，通过他们法律地位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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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他们逐渐接近于“自由”租佃人。王室法庭承 
认，即使是农奴的义务也要由庄园习惯法加以规定。这种义务固 
定化的思想是与奴隶制特有的概念绝对抵 牾的； 在奴隶制概念中， 
主人权力专断是一个本质要素。最后，我们知道，一些奴隶出现在 
大人物的武装扈从队伍中且赫赫有名。武装所带来的威望，武装 
所激发的信心，简言之，“附庸地位的荣耀”（借用一个法规中的话 
来说)保证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种地位和 
影响已经胜过加在他们身份上的任何社会污点，所以国王们认为， 
作为一种特别措施，应该让他们履行理论上只有真正的“法兰克 
人”才享有的宣誓效忠。 

对于自由人的认识则更为混乱。巨大的财富差别不能不在法 
律上有所区别。一个人可能出身高贵，但他不能应征人伍，因为他 
太穷困，无钱自备装备，或者只是因为连到这里的路费都没有，这 
个人还能被视为真正的法兰克成员吗？正如一个法规所说，他充 
其量只是一个“二等自由人”；另一个法规则更直率地将“穷人”和 
“自由人”对立起来。①首先，大多数理论上的自由人，除了是国王 
的属臣外，也是这个或那个特定首领的依附者，正是这种无穷尽的 
臣属等级，在主要方面决定了每个人的身份地位。 

庄园中的租佃人，在他不是奴隶身份时，官方的拉丁语文件中257 
--般称之为隶农 （ co / om )。 在从前曾是罗马领土的法兰克国家的 
一 些地区，他们中的许多人，事实上无疑是那些接受隶农法治辖的 
先辈们的后代。这种身份地位从前的根本特点是被束缚于土地， 


① Cap., I, no. 162 ， c. 3 ， no. 50 ， 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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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束缚几乎早已废除。数世纪之前晚期罗马帝国统治之下， 
曾有一个观念实际上将每个人束缚于其世袭职业，承担相应的賦 
税：兵 士从役，工匠从艺，十人长参与市议院，农夫耕种 土地； 农夫 
不能离弃土地.而土地所有者也不能将农夫从土地上赶走。统治 
广大地区的政府的权力，在当时差不多使这一梦想得以实现。相 
反，蛮族各国就像继之而来的中世纪政权一样，均无力追捕逃亡农 
民，或阻止新主人接纳他们。此外，土地税在无能政府手中的衰 
落，已使政府失去这样做的所有动力。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我们发 
现，9世纪时奴隶佃领地（这里指从前分配给奴隶的土地）上已有 
许多隶农定居，许多奴隶定居在原来分配给隶农的“自由”佃领地 
上。这种人身地位和土地地位的不一致——人身和土地特定义务 
仍使人忆及往昔——不仅增加了等级的混乱，而且也说明，在同一 
块土地上永远世代相承的惯例，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不再遵守了。 

此外，罗马法规定，隶农（其个人身份为自由人）是“出生地所 
在地产上的奴隶”.简言之，他不是依附于一个人，而是依附于一件 
物； 在一个极为讲求实际、必定将所有社会关系简化为在人身和血 
缘的服从-保护关系间进行变换的时代，罗马法的这种抽象概念变 
得毫无意义。一份帝国敕令宣称，“隶农必须送回到他原来的土 
地”，但6世纪初为适应西哥特政权的需要而编纂的罗马法手册却 
规定“隶农应返回到主人那里”。 ® 毫无疑问，9世纪的隶农像其远 
祖一样，在法律上仍然是自由人。他向领主宣誓效忠，偶尔也出席 


① Lex Rornana Visifiothorum » ed. Haenel, Cod. Theocl.-. V, 10* 1» and Inter¬ 
ior et at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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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大会，但他与政府权力机关只有极为稀少且极为间接的联系。 
他如果参加王室军队，那么也是在授予他土地的首领庵下听命。 
如果他需要出席法庭，各种豁免权、尤其是那些特权通常加以肯定 
的习惯所产生的作用，将把他的领主作为正规的法官再次强加给 
他。简言之，他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多地由他对另一个人的从 
厲关系来规定。这种从属关系确实十分严格，以致禁止他与庄园 
以外的人通婚，这自然也限定了其家族的地位。他与一位享有完 
全自由权的妇女结婚被视为“门不当户不 对”; 教会法拒绝他担任 
圣职，而世俗法则施以从前用于奴隶的 体罚； 最后，领主免除其负 
担时，这种行动经常被称为“释放奴隶”。与来自拉丁语法律词汇 
中的许多词语形成对照的是，(隶农）这个词在高卢-拉丁 
系各语言中最终没有遗下任何派生词，这是不无缘故的。流传下 
来的描述身份的其他词语，自然经历了意义上的许多曲变,但它们 
既然能流存下来,这一事实就证明一种连续性的情感或幻觉。另 
—方面，从加洛林时代起，隶农就开始融人千篇一律的庄园依附者 
群体中，而庄园特许契约把这些依附者群体统统列人名 
称之下（古典拉丁语中， manriWa 从前是“奴隶”的同义词），方言 
中则更模糊地称之为领主的“人”。一方面虽他与“定居”奴隶非常 
接近，但在另一方面，实际上等同于严格意义上非战斗人员的被保 
护者。二者相同程度很高，有时使用的名称毫无二致。 

我们知道，委身习惯并不限于上层各等级。许多等级不高的自 
由民寻求保护人，并不是打算变成保护人的奴隶。当他们将土地献 
给保护者，然后将土地作为佃领地收回时，两个人之间所形成的是 
一种更具个人特点的关系，这种关系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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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从另一种依附形式借用了一些特点，所以其性质逐渐明确。这 
种依附形式非常盛行，因此注定将充当所有较低级从属关系纽带的 
样板。此即“负有服从义务的自由民身份。 

在法兰克国家各地区，罗马帝国晚期的数世纪中已发生过无 
数次释放奴隶的行动。加洛林时期，每年又有很多奴隶获得释放。 
从领主的观点看，实行这种政策有充足的理由。经济的变化促进 
了奴隶大群体的瓦解.这个大群体不久前还在从事劳役，耕种现在 
已分配了的大农庄。人们认识到，未来财富的基础是征收地租和 
各种义务，而不是对大地产的直接剥削，所以渴望获得权力的人发 
现，更有效的手段是扩大对自由人即人民成员的保护，而不是拥有 
自身没有法定权利的奴隶。最后，人们对自身灵魂得救的关心，在 
259死亡临近时尤为强烈，这使得人们注意倾听教会的声音，如果说教 
会不反对奴隶制，但也把解放信仰基督教的奴隶视为特别虔诚的 
行为。而且，不论在罗马，还是在日耳曼尼亚，获得自由从来都是 
许多奴隶生命中通常的 顶点； 在蛮族各王国这个过程大概是逐渐 
加速发展的。 

但情形似乎只是主人们在显示自己的慷慨，因为他们远不是 
被迫拱手交出一切。在最初的研究中.最错综复杂的是9世纪法 
兰克国家释放奴隶的法律制度。对于释放奴隶行动的贯彻执行， 
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条款对由此获益的获释奴的地位加以固定， 
罗马世界的传统和各种各样的日耳曼法律，提供了众多不同方法。 
不过，仅以实际结果而论，它们的一致性在于，都提供了两种主要 
步骤之一供获释者选择。有时获释奴不再隶属于任何个人权力， 
除非此后他自愿寻求这些人的援助；与此相反，有时获释奴仍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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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身份对从前的主人或从前的主人同意移交的新主人——如教 
会——承担某些服从义务。由于这些义务通常被认为可以代代相 
传，其结果是创造出一种名副其实的继承性保护关系。第一种类 
型的“释放”（以当时的语言讲，叫 manumission 〉 是很少的；第二种 
类型（负有服从义务）则是很常见的，因为只有这一类释放才适合 
大势的需要。“释放者” （ manumitter ) 可能同意放弃一位奴隶，但 
他会下决心拥有一位依附者。“被释放者” （ manumitted ) 本身由 
于害怕没有保护人的生活，于是就在当时当地找到所需要的保护。 
这种服从关系契约被认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教会更喜欢它的教 
士享有完全独立权，所以不愿意向刚获得自由的人授以圣职。这 
些人虽享有自由人之名，但仍从属于一种被认为是极严格的役属 
关系。通常说来，获释奴同时也是其庇护人的佃户，这或者是因 
为，在他除掉奴隶身份印记以前，曾由庇护人“安置” （ daW ), 或者 
在授予自由身份的同时被赠送一块土地„此外，这种服从关系常 
常由更加个人化的义务加以强调。有的情况下主人在每位自由人 
死亡时要获得一部分遗产，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征收人头税。人头 
税每年都向获释奴征收，而且要向他的每位子孙征收。这种“人头 
税”为主人提供了一种固定收人，其总量并非微不足道，同时，由于 
人头税经常征收，所以排除了一种危险，即由于属臣的恶意或上司 
的疏忽，契约关系陷于湮没不彰。这种取自日耳曼释放奴隶方法 
的契约关系模式，很快为所有附有“服从”条件的奴隶解放行动所 
仿效。 

继承税和人头税是表示服从关系的两个标志，在中世纪各社 
会中，这两个标志注定要长期存在。至少在早期人头税已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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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奴隶身份获得自由的小群体。正如某些奴隶解放契约中使用的 
一些特殊词语所显示，属臣每年贡献的一小笔钱或几块蜂蜡，都被 
认为代表了当时成为庇护人的主人给予从前的奴隶以保护的代 
价。获释奴并不是无可奈何地置身于强权人物保护之下的惟一自 
由人。早在9世纪，人头税就到处盛行开来，似乎成了整个人身依 
附关系群体的特殊“标 记”; 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尽管所用词语有过 
各种变化，但其共同特点是，属臣保持严格的服从，保护者享有实 
际上不受羁束、可以获得丰厚收人的权力。所以，在人际关系持久 
的混乱状态中，开始出现几个固定特点，围绕这几个特点，下一个 
阶段的各项制度逐渐形成。 


2 法国的农奴制 


在法国本土和勃艮第，封建时代的一系列力量集中在一起，实 
际上扫除了旧的社会名称术语。成文法被忘却了。法兰克时代的 
调査簿相当一些已经消失，另外一些由于词汇的变化以及许多地产 
分类的混乱不堪，当时已经难以 査阅。 还有，领主和法官一般都极 
为愚昧，对法律已没有记忆。然而，在当时形成的新的社会等级划 
分中，自古以来人们熟悉的一种概念，即自由和奴役的对比，又再次 
被陚予了重要意义。但这种对比在意义上已有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对比的旧内涵已经失去意义，这令人惊讶吗？严格意义 
上的奴隶在法国几乎没有残留，不久便完全绝迹。租佃奴隶的生 
活与奴隶制生活毫无相同之处。至于从前生活在奴隶主家中由奴 
隶主象养的奴隶小群体，奴隶死亡和奴隶解放运动在其等级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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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造成的空白是不可弥补的。基督教的思想情感反对将战争中 
的基督教战俘变为奴隶。当然，随着对异教国家的侵袭，奴隶贸易 
仍然存在，但主流并没有到达欧洲西北部或其他地区，只是途经这 
一地区而指向了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或东方，其原因无疑是在 2 (U 
欧洲西北部没有找到足够富裕的买主。另外，政府的衰弱不堪使 
享有充分权利的属臣即自由人，与公共制度以外的人即奴隶之间 
的区别，失去了任何具体意义。但是人们并没有失掉这样的习惯， 
即认为社会是由一部分自由人和另一部分非自由人组成，他们对 
非自由人仍保留旧的拉丁文名称(奴隶），这个名称在法语中 
变成 serfs 。 这就是两个悄然变化的群体之间的分界线。 

拥有一位领主似乎与自由并不矛盾。谁没有领主呢？但人们 
已形成这种观念，即一个人一生中连一次自由选择权都不能行使， 

自由就没有了。换言之，每一种世袭关系纽带都被认为具有奴役 
性。孩子还在“娘肚子里”时就决定了其身份的这种必然关系，是 
传统奴隶制最大的麻烦 之一。 这种天然的压迫感由 homme de 
corps 这个短语极妥切地表达出来，它在俗语中是农奴的同义词。 
我们已说过，不继承臣服关系的附庸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另一方 
面，一种共同的奴役标签几乎不可避免地逐渐貼到了少数租佃奴 
隶的后代身上，也贴到了人数众多的依附者即获释奴或身份低微 
的委身者后代的群体上。他们的先辈不仅决定了其自身的地位， 
而且也预先决定了其后代的身份。由于重要的同化作用，私生子、 
外来人或“外国人”、犹太人也有此种情况。这些人失去家族或民 
族的所有天然的援助，依照旧的惯例自动地被付托于定居地区的 
诸侯或首领，接受他们的保护 I 封建时代使他们成为农奴，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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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以维生的土地 h 的领主或当地拥有最高审判权的人。加洛林时 
代越来越多的依附者支付人头税，尽管其条件是保持或接受自由 
人身份。奴隶头上的奴隶主是享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主人，不是收 
取保护费的保护人。然而，曾被认为十分荣耀的人头税义务逐渐 
和卑贱地位联系起来，并最终被法庭认为是农奴制的典型特征。 
人头税一如既往地以同样的理由从同样的家族中继续 征收； 以流 
行的分类方法，所改变的是分配给这种关系的场所，而人头税似乎 
是这种关系的象征。 

正如所有词义的自然变化都几乎难为时人觉察一样，这场以社 
会价值为标志的大变革,是以松散地使用有关奴役状态的词汇为前 
导的，从法兰克时代晚期开始，对这种词汇的使用就动摇于旧义和 
新义之间。这种笨拙的探索经历了很长时期，所使用的词语因地而 
异，随负责起草契约文件的书记员的不同而不同。在几个行省中， 
早些时候以“服从”为条件的获释奴隶的后代群体，直到12世纪初 
叶仍保留着作为其出身标记的特殊名称该词源自拉丁语 
cMibertus ， 意为“获释奴”。 虽然他们早已获得释放，但此后在该词 
的新义中他们仍被视为非自由人。不过他们所形成的等级被认为 
高于普通的“农奴”。各地的一些家族,虽然在事实上已接受奴隶地 
位所特有的所有义务，但长期仍被称作“委身者’’或 gensd ’ avouerie 
(该词语可以宽泛地译作“受保护者”)。当一个人自身及其后代依 
附于领主，向领主承诺人头税和其他义务时，其程序如何呢？有时 
这种契约要由文字清楚地记载下来，说明其为自愿接受 奴役； 有时 
则相反，其中要插人保护其自由的条款，就如同古法兰克人的委身 
套语。否则，就起草一份公文,避免使用任何妥协性措辞。 然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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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特地方的圣皮埃尔修道院中的那些档案一样，当这些档案记录 
了几个世纪的情况后，人们很容易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演化过 
程中纯粹关于奴役状态的用语已越来越多了。 

然而，尽管这种自愿从属的契约如此众多，但这种契约毫无疑 
问并非是促进农奴制发展 的惟一 •因素。如果考虑到流传到我们手 
中的文件普遍为数甚少的状况，这么多契约文件流传下来，是颇令 
人吃惊的。大多数庄园臣民，不管是近来产生的，还是长期持有此 
种身份的，虽然没有任何特殊协议，但是由于习惯规则、暴力行为 
或法律观念上已产生的变化，逐渐陷于了农奴状态，这种状态的名 
称是旧的，但标准则或多或少是新生的。9世纪初叶，帕里西斯 
的蒂艾斯村中各家族的146人中，只有11人为奴隶，130 
人为隶农，此外有19名缴纳人头税的“被保护”人。在圣路易统治 
时期，几乎全部人口的身份均被称为受奴役者。 

最后，有些个人乃至整个共同体不能进行任何确切的等级划 
分。罗尼苏瓦布的农民是不是圣日乃韦的农奴呢？拉尼地方的居 
民是他们的修道院的农奴吗？从路易七世时代到腓力三世时代， 
这些问题受到历任教皇和国王极大关注。13世纪法国北部几个 
市镇共同体的成员，虽在数代人中均缴纳一般被认为与自由身份 
不相容的人头税和其他几种“賦役”，但却拒绝被当作农奴对待。 
但是，不确定性和异常事例并不能改变基本事实。12世纪上半 263 
叶，获释奴作为一个等级已不存在，其名称已完全成为农奴的同义 
词，至迟从此时开始，一个单独的卑微的人身依附者等级形成了， 
他们因出身而附着于一位领主，所以被打上受奴役者的“印记”。 

但悬而未决的问題远不只是一个词语问題 :传统 上认为与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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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不可分割的某些资格的丧失，几乎不可避免地强加在这些非自 
由人身上。这些非自由人所受到的奴役从根本上讲是新型的，虽然 
其新特点没有被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丧失资格即不能担任圣职，无 
权出庭作证控告自由人(虽然王室农奴和少数教堂的农奴被賦予这 
种特权），并且一般说来，要承受折磨人的矮人一等、遭人轻蔑的痛 
苦。此外,一种真正的身份地位由一整套特殊义务引申出来，加以 
限定。虽然这些义务的细节依群体风俗不同而有极大的变化，但大 
体轮廓是一 致的； 这种轮廓到处都很相似，这就是这个既分裂但在 
根本上又是一个整体的封建社会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差别。首先是 
人头税，其次是禁止与非同等身份的人通婚,也不能与非同一领主 
的依附者结婚，除非得到领主的特别许可，而获得许可的代价是很 
昂贵的。最后是遗产税。在皮卡第和佛兰德，这种永久管理费通常 
采取征收定期继承税的形式，租佃者死后领主或者征取一小笔钱 
款，或者更常见的是，收取最好的一件家具或最值钱的家畜。在其 
他地区，永久管理费则取决于家族群体的认可 ：如果 死者身后有几 
个儿子(有时也许是几位兄弟)共有此家产，那么领主任何东西都不 
能 得到; 相反，如果死者无嗣，领主则可取得全部财产。 

这些义务也许看起来很沉重，但有一点是与奴隶制截然相反 
的，因为它们的前提是，承担这些义务的人拥有名副其实的世袭遗 
产。农奴作为租佃人,恰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承担同样的义务.拥有 
同样的权利，他对财产的拥有不再是朝不保夕，而且一旦交付地租、 
腫行了各种役务，他的劳动成果就属于自己。我们不应再将他视为 
“固附于土地上的”隶农。当然，领主试图留住自己的农民，没有人 
耕作，地产又有何用？但是防止农民逃离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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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割比以往更不利于进行有效的监控，另一方面，非常充足的处 
女地使针对逃亡者发出的没收土地的威胁归于无用，逃亡者总能在 
其他地方为自己找到土地。此外，领主们试图以有效的办法加以阻 
止的是佃领地的抛荒，耕种者的特殊身份并不 重要。 有时候两个人 
达成协议，任何一方都不能接受另一方的依附者，但在双方同意应264 
禁止其迁徙的人中，通常无法划出一条受奴役者和自由人的界限。 

此外，土地没有必要像人一样沿同样的道路向从属关系发展。 
从理论上讲，农奴甚至可以拥有自主地，不接受任何区域最髙权力 
管辖，这是任何事物都不能阻 止的； 事实上，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 
下，土地虽仍然免除农奴持有地特有的义务，但如果没有得到对农 
奴人身拥有处理权的领主的授权，它是不能转让的，这种状况实际 
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自主地自身的特性。我们甚至在13世纪 
就找到这种例证。更为常见的是，只拥有佃领地的农奴，并没有从 
领主(农奴身份地位特有的关系纽带使农奴附属于他)那里取得佃 
领地，或者只是取得其中的一些佃领地；可能发生的情况也许是， 

他虽是这一位领主的农奴，但却依靠另一位领主的地产生活。封 
建时代的人们也嫌恶这种错综复杂的权力网吗？大约在11世纪 
末，勃艮第的一份契约这样 写道： “我将这块农场及其附属物 ”一一 - 
意思是“我将这块土地上的主要权利”——“献给克吕尼地方的圣 
彼得教堂”，“除了耕种农场的农奴和他的妻子儿女，因为他们并不 
属于我”。®从一开始一些依附者身上就有这种二重性，而且由于 
人口的流动逐渐演变得更加普遍。这种情况自然一定会使权力分 


① A. Bernard and A. Bruel* Rec. des chartes de … Cluny t IV. no. 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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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问题变得更复杂，不止一位领主以失去对一块佃领地或一个农 
奴的权利而告终。不过，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纽带几乎都被置于头等重要位置。人们认为，农奴犯罪，至 
少涉及“死刑判决”的罪行，应由农奴的领主而非其他人做法官，不 
管领主是否有正常的审判权，也不管被告农奴的居住地何在。简 
言之，固附于土地并非农奴的特点，相反，其突出特征是他对另一 
个人的严格依附，以致无论他走到哪里，这种依附关系都与之相随 
并固着于他的后代身上。 

所以，正如农奴多半并非古代奴隶的后代一样，农奴身份并不 
仅仅代表境况或多或少得到改善的古代罗马奴隶制或隶农制形式。 
在旧名称下，农奴制以其借自不同时期的特点，反映了见证其形成 
过程的这个社会的需要及其集体观念。毫无疑问，农奴的命运是苦 
难深重的。透过这些赤裸裸的文献记载.我们必定想像到一个粗俗 
野蛮的世界及其时代悲剧。在11世纪的安茹，为一场审判准备的 
一份农奴家谱，末尾一条 写道: “尼韦 （ Nive ), 被其主子维亚尔 （ Vial ) 
割断喉咙。”领主甚至蔑视习俗，声称有权独断专行，维泽雷的修道 
院院长这样说他的一位农奴 :“他 从头到脚都归我所有。”不只一位 
农奴试图以欺骗手段或逃跑来摆脱 厄运。 阿拉斯教士的话无疑道 
出了几分真相，他说阿拉斯修道院的农奴，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 
而寻求保护者的时候，他们便迫不急待地张扬其与修道院的契约关 
系; 一旦生活转危为安，他们便同样迫切地拒绝这种关系。①每一种 


① Bibl. de Tours, MS. 2041 ， fly-leaf ； Historiens de France, XII, p. 340 ； Car- 
tulaire de Saint-Vaast ^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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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制度几乎不可避免地摇摆于保护和压迫这两极之间；农奴制 
最初就是作为这样一种制度的一种主要因素而形成的。 

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已陷于奴役之中，纵使他们的土地已经 
陷于隶属关系或过去一直处在隶属关系中。在庄园租佃者中，被 
明确地称作“自由人”的各群体与农奴并存而立，这种情况可由整 
个封建时代不间断的文献资料加以证实。 

首先，我们不要认为自由民是与土地最高领主保持冷冰冰的 
借债人和债权人关系的单纯的农耕者。这些人浸透在每一种高低 
上下关系都具有直接的人性特色的一种社会环境中，不仅被迫向 
领主承担房屋和土地所负担的形形色色的地租或役务，而且还要 
向领主履行援助和服从的 义务； 他们也指望得到领主的保护。所 
以他们之间形成牢固的连带关系.领主的“自由”依附者如果受到 
伤害，则领主有权向肇事者索取 赔偿； 相应地，一旦发生族间仇杀， 
即使报复行动只是针对领主，那么对领主的整个臣属群体，不分身 
份区别采取的报复措施被认为合法。此外，这种关系看来十分值 
得荨重，可以置于人们认为是更高级的义务之上。路易六世和蒙 
福尔老爷共同拥有的一座新城的市民不是农奴.根据他们获得的 
特许契约，他们在两位领主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有权保持中立，虽然 
领主之一同时还是他们的国王。 ® 不过，这一关系虽坚韧牢固，但 
严格地讲仍是偶然性的。让我们再研究一下所使用的词语吧！ 
Vi Lain 即庄园居民，在拉丁语中作 hdte ， munant ， 


① ‘Coutumes de Montchauvet ，（大约 1101 — 1137 年授予 > ， in Mem. Soc. 
archeolo^. Rambouillet * XXI ， 1910 ， p. 301 ? Qi.Ordonn., XI, p. 286 (Saint-Germain- 


des-B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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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chant et levant ，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只是居住地之义，所以可用 
于所有租佃者，纵使这些租佃者是农奴。但“自由”租佃者并没有 
另外的名称，因为他是纯粹的“居民”，如果他卖掉、赠送或放弃他 
的土地而到他处生活，那么就不再有任何东西将他与给予他这片 
2 R 6 土地的领主相联系了。这就是为什么被认为拥有 
自由权以及（如果排除各地在一个时期内的发展和不稳定性）由此 
而免受婚姻和继承权限制的原因。婚姻和继承权的限制在人身束 
缚上则标志着个人和家庭的严格从属。 

从一幅关于农民自由和受奴役的图画上，我们可以知道多少 
东西啊！遗憾的是，我们只能获得大略的认识。我们已经知道诺 
曼底何以在这幅想像的略图上显示为一大块空白；同样，没有农奴 
制的其他地区也显现在各处，虽然这些地区规模较小且难以解释， 
譬如，福雷就是例证。在法国的其他地区，我们会看到绝大多数的 
农奴，但与之并立的是稠密稀疏悬殊的自由维兰群体。我们看到， 
这些群体有时与农奴人群紧密地混杂在一起，有时则相反 ，一 些村 
落似乎完全摆脱了奴役地位。纵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是什么原 
因在一个地方使一个家庭陷于世代隶属关系，而在其他地方使另 
一家族避免了同样的命运，那么对于一些情形我们也将始终不得 
其解。力量冲突是极难估童的，有时纯粹的偶然性，或许在经过一 
系列的波折后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些混沌状态的持续存在可能是 
最有启发性的现象。在一个完备的封建体制中，正如所有土地都 
会以采邑制或维兰制形式为人所持有一样，每个人都会成为附庸 
或农奴。但是也正是这些事实提醒我们 ，一 个社会并不是几何学 
上的一个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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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国的农奴制 


如果我们要对封建时代的欧洲庄园进行全面的研究，那么我 
们现在必须转向法国南部。我们需要指出，那里有一种土地农奴 
制（与人身农奴制同时）存在，这种土地农奴制从土地转向人身，将 
人固附于土地。这是一种更具神秘性的制度，因为它何时出现极 
难确定。所以有必要描述一下一种奴役概念在意大利的发展情 
况，这种概念很近似于法国法律创造的那种奴役 概念; 但显然不太 
普及且轮廓更为 模糊。 最后，西班牙将提供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对 
比：一方面，加泰罗尼亚具有法国式的农 奴制； 另一方面，被收复的 
地区、阿斯图里亚斯、莱昂、卡斯蒂尔，就像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一 
样，由于圣战中战俘的流人，奴隶制仍继续存在，但在土著居民中， 
人身依附关系在这一社会层面上（在上层社会中也一样）不是特别 
强大，几乎不具有奴役特征。但是，这类观察会变得过分冗长，且267 
充满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我们最好不做这样的尝试，而是将注 
意力集中于特别富有启发意义的德国和英国的例证上。 

只有在一种非常人为的意义上，德国的乡村地区才能被当作 
--个整体。对于易北河以东的殖民地区的研究，不在我们所研究 
的这个阶段之内。但在旧德国的中心地带士瓦本、巴伐利亚、弗兰 
科尼亚以及莱茵河左岸，庄园制度相对古老且根深蒂固.与萨克森 
地区形成巨大反差。萨克森地区由于拥有众多的土地和人身均保 
持自由的自由民，似乎代表了从弗里西亚自由民以来的一个过渡 
阶段。在弗里西亚没有庄园制度，所以没有农奴。但是，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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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考察基本原则，那么某些地道的民族特征便清楚地显现出来 

了。 

正如法国所经历的类似过程一样，德国也经历了一个世袭从 
属关系广泛传播的过程。德国契据簿记载的自愿献身契约，与法 
国契据簿记载的契约一样数目众多。如同法国一样，新近产生的 
依附者有同化于旧的庄园属臣的倾向，由此而形成的身份模式，也 
从“负有服从条件”的释奴运动所代表的从属类型中借用了许多特 
点，这种源流关系在语言上得到特别清晰的显示。 Later , 一名的 
词源使人想到解放的观念，但后来在德国法律中却代表一个法律 
地位十分清楚的等级，这个等级与一些外国居民以及被征服的居 
民成员一起，组成了仍因某种保护关系纽带而附着于旧主人的获 
释奴群体。在12世纪的德国北部,—名包括了一些庞大的 
依附者群体，其中新近变为依附者的奴隶后代当然只是少数。人 
头税、继承税已经变成了人身从属关系特有的负担。继承税的最 
常见形式是向每代人征收一件动产。此外还要禁止与庄园外部通 
婚 (/ orwarfav )。 最后，如同法国的情形一样，由于对获释奴和 
非获释奴概念原义的歪曲，此后的倾向是将奴役标志加在每一种 
继承关 系上。 在马尔穆迭地方的阿尔萨蒂 （ Alsatian ) 修道院的地 
产上，9世纪的自由佃领地和受奴役者的佃领地在12世纪时演化 
为一个单独范畴，均被称作受奴役者的佃领地。封建时代的 Lw - 
⑼虽保有其名，但正如国境线那边法国的获释奴兄弟一样，通常 
不再被视为自由人。情况就是如此奇怪，以致领主如果放弃他对 
这些人的权利，人们就说他释放了以前的获释奴。另一方面，“自 
由人”被普遍地划归为 Landsassen (土地上定居的人），同样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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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客人” （ G &&)—— 这是与法国情况的另一个相似之处。这 
些人是真正的农民，除了负担住所义务外不受任何关系约束。 

然而，德国的各种独特条件妨碍了这一发展进程。在法国，只268 
有在国家政权衰退、特别是司法领域出现衰退的情况下，原始的自 
由概念才有可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但在德国，特别是德国北 
部，在整个封建时代，早期类型的公共法庭（/^2«'如）仍然正常地 
存在，与庄园法庭并驾竞胜。这些出席公共法庭并接受其裁判的 
人（且只有他们）才是自由人的观念，或多或少朦朦胧胧地流传下 
来，这有什么奇怪呢？在农民自主地如同萨克森一样数目众多的 
地方，还有另一个复杂原因。在自由地持有者和租佃者之间一一 
即使两者都同样地不受人身和继承关系约束——人们不可能感觉 
不到社会阶层的不同。由于自由地持有者的自由同样扩展到土 
地，所以看起来是更完全的自由。只有他有权出席法庭，至少当其 
自主地形成一定规模时有权出席法庭，充任法官，法兰克旧称 
echevin ( scabinus 是“有资格充任陪审员的自由人” 

(Sc ho ffenbar frei 、 0 

最后还有经济因素。在封建时代的德国，严格意义上的奴隶 
制并不像在法国那样无足轻重，与斯拉夫人的邻近总是刺激德国 
人的人侵，有助于维持奴隶贸易，但奴隶制并没有发挥非常重要的 
作用。另一方面，领主自领地上的居民，从前的 serh (奴隶）并没 
有像在法国那样普遍地变成租佃人，因为领主自领地本身在很多 
情况下仍然广泛存在。大多数奴隶确实按一种方式“安置 ”（《2 Sa - 


① 6chevin (scabinus〉， 拉丁语，即陪审员之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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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小片的土地。这些 Tages - 
日工）每天从事劳动役务，实际上是受强制的零工劳动 
者，这类劳动者在法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生活在一种深深的隶 
属状态中，这种隶属状态不能不被称为最严厉的受奴役状态。 

一种社会划分之所以存在，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形成了社会 
划分的种种观念，而这些观念必然免不了矛盾之处。某些历史学 
家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当人身法在封建时代的德国发挥作用时， 
他们就极力賦予人身法以其完全不具有的明确性和一致性。中世 
纪的法学家们曾这样做过，未取得好的效果。我们必须认识到这 
个事实，即那些著名的风俗志的作者，如《萨克森法鉴》的作者艾 
克•冯 • 里佩高，向我们展示的体系，不仅本身有点支离破碎.而 
且也不太符合特许契约所使用的语言。德国社会中没有可以与法 
国农奴制的相对简单性相比拟的事物。实际上每个庄园中的世袭 
依附者，几乎从来没有形成一个负担统一义务的单独等级。此外， 
269 庄园间每个群体的界线划分及其名称迥然殊异。人头税提供了最 
常见的一种标准，它仍然具有从前的一种并非不光彩的保护关系 
的一点象征意义。那些承担强制性零散劳动的人十分贫穷，甚至 
连继承税也时常需要赦免，他们自然不付人头税。但人头税也没 
有列入传统上压在整个农奴租佃人身上的仍然非常沉重的大量义 
务中。负担人头税意味着曾经自愿表示服从，所以因负担人头税 
而与众不同的家庭，虽其本身常因这种世袭的契约关系被认为是 
“非自由人”，但普遄地被认^是属于高于上述其他人的等级的。 
在其他地方，从前的被保护者的后代仍以旧名(委身者） 
见称。该名称来自日耳曼名称 M « W ， 最初表示保护人所行使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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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讲罗曼语的国家，他们被称作委身之人。12世纪，法国乡 
村的委身农民（为数极少）只是保留着一个使人想到他们出身的空 
名，实际上已经融入农奴等级中，而此时他们的德国同伴中，许多 
人已经成功地维持了其存在，有时甚至维持了他们作为一个特别 
等级成员的根本自由。禁止内部通婚，至少是法律上禁止与较低 
等级之人通婚造成降低身份的行为，有助于维持不同阶层的属民 
间的牢固分界线。 

从长远看，德国庄园发展的最独特的特征，也许是它没有与其 
他地方庄园的发展同时进行。德国的庄园佃领地不可分割，但它 
时常分为几个法律范畴及众多的层次，企图以这些范畴和层次划 
分人的地位。就此而言，1200年前后，德国庄园在整体上仍近似 
于加洛林时期的庄园，当然比同时期法国的庄园更近似于加洛林 
时期的庄园，虽然在此后两个世纪中它注定要日益脱离这种近似 
状态。特别是，世袭依附者在13世纪末开始在一个共同的法律名 
称下融合起来，这比法国的情况迟到了二三 百年。 在德国.通过借 
用带有奴隶制痕迹的词汇，新的词汇开始出现 。 homo proprius 
(.homme propre ) 或如德国人所称的最初主要用来描述领 
主自领地上充当劳工的非自由人，但逐渐扩展到许多租佃人身上， 
不管他们与主人的世袭关系如何微弱。其次，增加另一个强调这 
种关系个人性质的词汇组成短语，已成为习惯。与传播最广的法 
国农奴名称之一极为相似的是，德国人此后日益频繁地称 homme 
proper de son corps ， eigen von dem lipe , leibeigen 。 当然德国晚 
期农奴制和〗2世纪法国农奴制之间，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存 
在许多 差别。 对徳国后期农奴制 ( Lei ’ Ari 炉 / V )的研究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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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范围。然而，在这里，我们似乎真地再一次遇到了那种独 
特的拟古特性，这种拟古特性在整个封建时代似乎是德国社会特 
有的标志。 


4 英国农奴制的变迁 

虽然间隔两个世纪的光景，但11世纪中叶前后的英国农民状 
况，仍不由地使人想到从前加洛林时期土地调查簿描述的情形。 
地方庄园组织确实并不牢固，但人身依附体系却相当复杂。欧洲 
大陆的许多书记员受征服者威廉之托，对新征服的英国进行土地 
课税调査，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紊乱状态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因而 
是非常棘手的。他们使用的通常是从法国西部学来的词语，确实 
不适于表达各种现实。不过，有几个总体特点是很突出的。英国 
有真正的奴隶其中一些是“定居者有租佃人， 
他们虽承担地租和劳役，但被视为自由人。有从属于保护人的“委 
身”之人，如果他们拥有佃领地，其保护人和出租土地的领主并不 
一定是同一个人。有时这种人对人的从属关系仍然相当松弛，可 
以根据委身者的意愿随意解除，但有时正相反，从属关系是固定不 
变的、世袭性的。最后还有真正的农民自主地所有者，虽然并不以 
这种名称来称呼。此外，还有其他两个标准与这些外来标准同时 
并存，不相交涉。其一是来自佃领地的不同规模，其二是来自对于 
正在产生的庄园法庭的从属关系。 

诺曼征服引起了庄园所有权的完全改变，打乱并简化了庄园 
的布局。从前的状况确实留下了许多痕迹，特别是在英国北部，我 



第十九章奴役和自由 


427 


们看到，那里的农民武士怎样向法官提出问题，而这些法官所熟悉 
的则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划分方法。但在整体上，黑斯廷斯战役一 
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之后，英国的形势已颇似 法国。 租佃农之所以 
依附于领主只是因为他们从领主手中领有房屋和土地。与此不同 
的是，一个契约奴 （ bondmen ) 即“受约束的人”、“受出身限定的人” 
Umtivi , 的等级形成了，这些人是人身关系上世袭的臣属， 

被认为不能获得“自由权”。他们承担各种义务但却被剥夺各种资 
格，这种资格的剥夺形式甚少变化.我们对它已经很 熟悉： 禁止担 
任任何圣职，不能违反规定 结婚； 每逢有人死亡便被领主勒索最好 
的一件 动产； 缴纳人头税（这种人头税来自一种习惯，但通常只有271 
在个人居住在领主地产之外的情况下才征收。德国也有相似的习 
惯）。除了这些苛求之外，还有一项勒索 ：农奴 的女儿犯下不贞罪， 
要向领主交纳罚金。这一勒索虽然奇怪，但却有利于维持风化。 

这种情况也见于遥远的加泰罗尼亚。封建社会从根本上就是如此 
一致。这些非自由人较之从前的奴隶在数量上要多得多，无论他 
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他们接受的法律，均不同于奴隶。一个重要的 
特点是 ，一 旦他们中的一人被杀，其家族有权与领主一道分享赎杀 
金，这一点不同于盎 格鲁- 撤克逊时期的奴隶。对奴隶而言，家族 
的连带关系是不存 在的; 但对后来的农奴而言，情况却从来不是这 
样。 

但有一点英国与法国确有极大差异。英国的领主成功地将农 
奴乃至普通的租佃人留在自己的地产上，在这方面它比欧洲大陆 
上的邻国法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在这 
个中央集权程度极高的国家中，国王的权力十分强大，可以追回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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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的契约奴，并惩罚那些窝藏逃亡契约奴 的人； 另一个原因是，在 
庄园内部领主为保持对臣属的控制，可以随意实施一种制度 ：这种 
制度的前身无疑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但早期到达英国的诺曼 
人，为了有充分的安全保证，将它合法化并加以发展，这就是“十户 
联保制”，即自由人之间的互相担保。其目的是建立起巨大的社会 
关系网.以防止犯罪。依靠这种办法，几乎所有英国人都被分成了 
十户一组，每个“十户体”作为一个群体负责其成员出庭作证。“十 
户体” 的首领要定期向国王的代表介绍犯罪情况和嫌疑犯，而国王 
代表同时査明“十户体”的每位成员。最初人们认为这一制度囊括 
r 所有的自由人，只有上层各等级、领主家中豢养的仆人或武装人 
员（对于这些人而言，领主就是自然的担保人）以及教士是例外。 
于是发生了急剧的重大变化，从属于“十户联保制”的只有庄园依 
附者，而不管其身份如何。此后，“十户联保制”的名称逐渐遭人误 
解，因为许多依附者已不再被视为自由人。这种荒谬但又十分典 
型的字义转化的例子，我们早已多次提及。此外，对“十户联保制” 
的司法监督权（称为“十户联保检阅权”），因官员人数少不能行使 
而越来越多地委托给领主本人，至少是委托给他们中的许多人。 
这种权利在领主手中将注定成为一种高压统治的有力工具。 

诺曼征服大大地加强了庄园组织，也有助于建立一个异常强 
大的君主政体。两个势力之间缔结的边界协定可以说明社会群体 
等级划分、乃至自由观念在英国中世纪所经历的最终变化。12世 
纪中叶以后，在诺曼人和安茄王朝的影响下，国王的司法权力已发 
展到异乎寻常的高度，但这种特别迅速的增长一定要付出代价。 
由于不得不接受一些局限一一后来一些国家政权如法国虽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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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较缓慢，但发现这些局限不难超越——金雀花王朝的法官们 
几经踌躇之后，终于放弃了干预庄园主和臣属间事务的企图。臣 
属并没有被剥夺出席王室法庭的所有权利，因为只有涉及他们与 
领主关系的案件，才只允许领主及其法官听取审判。不过,这样规 
定的案件却影响到下层民众的最根本利益，如他们负担的债务，佃 
领地的所有权和转让权等。此外，它所涉及到的人数是相当大的； 
契约奴以外，还包括大多数通•常被称作一一借用法语名称——维 
兰 （ 的普通租佃农。所以，在英国社会中划出了一条对所 
有人都显然具有现实重要性的新的分界线。一方面是国王的属 
15,国王法庭的保护无时不泽被其身,•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农民群 
众，他们大部分被抛在庄园主管辖权之下。 

有权在公共法庭接受审判是自由身份的首要因素，奴隶只接 
受奴隶主的惩罚，这种思想大概在过去从未完全消歇，所以法学家 
们做出了巧妙的 划分： 维兰对于领主，且只是对于领主（因为针对 
第三方时并不禁止向普通法庭求助）是非自由人。公众舆论乃至 
法庭本身的理解则更粗放、简单„从]3世纪起，如同在法国一样， 
“维兰”和“农奴”这两个从前意义几乎相反的词汇，通常被视为同 
义语。这一同化蕴含着重大意义.因为它并不限于语言，语言实际 
上只是反映当时的社会概念。维兰身份本身从此被认为是世袭性 
的； 虽然维兰身上某种卑下的地位特征 ，一般 仍然使之有别于旧契 
约奴的后代（他们在数量上显然总是少于法国农奴），但是日益增 
强的趋势是，在庄园法庭无所不包的权力的推动下，这个新形成的 
奴役等级中的所有成员，都要承受从前只有“契约奴”才负担的义 
务及其屈辱的社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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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维兰定义为一个在与领主的关系中只接受该领主审 
判的人，（由于地产的不固定，人身地位和土地经常不相符合）将维 
兰制下的土地持有界定为不受王室法庭保护的持有，无疑是对一 
个等级及一种地产的特点所做的界定，但它没有回答这些范畴包 
括或不包括什么，因为仍需要找到一种办法来决定哪种人或哪种 
地没有这种资格，这是其余一切的起点。不会有人设想，可以将所 
有拥有领主的人或所有依附于领主的地产，都归于蔑视性的维兰 
和维兰佃领制名称之下。但也不能将骑士采邑及其持有者排除在 
这个范围之外。一个庄园中所包含的维兰佃领地所有者中，许多 
人的地位是很髙的，甚至许多农民的自由身份也是由来已久且证 
据确凿的，因为可以将他们所有人随心所欲地一并归人一个受奴 
役者的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裁定也己经依赖于这个 
共同体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或偏见的遗产所提供的一种标准了。奴 
隶的所有劳动都归于奴隶主，所以 ，一 个人大部分时间为其主人服 
务，其自由似乎就是被严重剥夺了，特别是他被迫从事的劳动属于 
体力劳动时，这种劳动被认为是卑贱的，在整个欧洲被冠以意味深 
长的“奴隶”劳动之名号。所以维兰制下的佃领地就是这样的土 
地：它 负担沉重的农业劳役——有时劳役之重如此之甚，实际上是 
由领主随意决定——还有其他被视为特别不体面的 役务； 13世纪 
持有这样土地的人组成为维兰等级的主体。在特定情况下，这种 
区分是变幻不 定的； 有些地区几乎不存在维兰制。但是这个原则 
是普遍一致的。 

过早发展起来的王室审判权和强大的土地贵族等级的并存， 
对金雀花王朝统治者的法官们所提出的实际问题，正如这些事实 



第十九章奴役和自由 


43! 


本身一样，是英国特有的 问题; 这种等级区分同样也是英国特有的 
问题。它在我们不能涉及的后来的时期中，注定将产生重要的革 
命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司法舆论演化出的各概念，产生出了一种 
属于封建欧洲共同遗产的新奴役观。圣路易法庭的一位法国法学 
家仍然坚持认为，维兰，乃至自由维兰，都不应有领主以外的其他 
法官； 我们还知道，在德国，自由权，也就是公共审判权的观念，在 
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有活力的原则。承担某些不体面或极严厉 
的劳役义务就是农奴地位标志的观念，在1200年前后的法兰西岛 
助长了一些村落的仇恨，虽然这种标准有悖于严格的法律且受到 
法庭的反对。 ® 但是法兰西国家政权的缓慢、隐蔽和稳妥的发展， 
妨碍了在国王和领主的司法权之间建立起一条截然分明的分界 
线。至于不体面劳动形式的观念，如果说它在法国贵族等级的划 
分中起了作用的话，那么它也没有取代旧的关于奴役地位的标准， 
因为没有出现任何事物要求进行新的地位划分。所以英国的情况 
异常清晰地表明，在一个多方面同质的文明中，一些富有创造力的 
思想在一定环境的作用下形成后，又会创造出一种完全新型的法 
律体系，而在其他地区，周围环境则使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地长期处 
于胚胎状态。在这方面，英国封建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具有一定 
的实证价值。 


① Le Conseit de Pierre de Fontaines, ed A. J. Marnier. J886, XXI. 8. p. 225} 
Marc Bloch, * Les transfomations du servage，in Melanges d ’ histoire du mo yen a^e of- 
ferts a M. F. Lot t 1925, p. 55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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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义务的稳定化 

12世纪以后发生的深刻变化开始改变着属臣和领主的关系， 
这些变化将绵延几个世纪。在这里，指出庄园制度如何从封建主 
义中生发出来就足 够了。 

加洛林王朝的土地调查法，由于不复切实可行且越来越难以 
解释而被废弃，此后就有了一种危险，即各庄园.甚至最大的管理 
最善的庄园，内部生活也将只能以纯粹的口头规则来加以管理。 
拟订更合乎时宜的财产和权利声明确实势在必行。实际上，在一 
些地区，如洛林，这正是一些教堂所做的事情。在洛林，加洛林传 
统仍保有特殊活力，编订财产清单的习惯从未消失。不过，早期人 
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类文件上，这类文件所关注的问题是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对土地的记录，在庄园首先成为从属于 
领主的共同体的时代，这类文件似乎更合乎时代的需要。这就是 
说明某某庄园特有风俗的特许契约。在理论上，这种地方性的小 
章程是由领主授予的，不过通常是领主和属臣事先协商而形成的 
结果；这种协议之所以看起来特别必要，是因为其内容并不限于记 
录古代的习惯，而经常对古代习惯的某些内容加以 修改。 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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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证 ，一 是早在967年的一个特许契约，根据这个特许契约，梅 
斯地方圣阿努尔夫修道院的院长减轻了尼德河上莫维尔地方民众 
的 役务； 另一契约则是1100年前后的一份相反的“条约”，在这个 
“条约”中，勃艮第贝兹地方的教士们将有些苛刻的条件加诸一个 
被烧毁的村庄的居民，此后才同意重建该村落。 ® 但是直到12世 
纪初，这种文件仍然为数稀少。 

然而，12世纪初叶以后，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契约文件增多起 276 
来。领主对法律明确性的新追求，促进了书面文件的 增多； 甚至在 
穷人中间，由于教育的进步，人们也空前地重视书面文件。这并不 
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能够阅读。众多文盲集体发现值得要求和 
保存契约的原因，无疑是在他们的周围有教士、商人、律师，这些人 
愿意为他们解释这些契约文件。 

首先，社会生活的变化促进了各种义务的稳定和逐渐减轻。 
实际上，在整个欧洲，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拓荒运动正在进行。谁想 
将拓荒先驱者们吸引到自己的地产上来，就不得不向他们承诺给 
予有利 条件； 这些人最低的要求就是预先得到保证，不受领主专横 
权力的奴役。周围地区更古老村庄的领主们，如果不想看到自己 
的属民被吸引到负担较轻的土地上去，那么，他们不久就不得不仿 
效此种榜样行事。奥尔良森林附近博蒙昂纳尔戈讷的特许契约和 
洛里斯的特许契约（其一是授予一个新建立的居民点，而另一个则 
相反，是授予一个非常古老的村落），是两份关于习惯权利和义务 


CD C. E. Perrin* Recherches sur la seigneurie rurale en Lorraine d y a pres les plus 
unciens censiers , p. 225 et seq t Chronique de l ’ abba ye de Saint-Beni fjne … ed. E. Bou- 
gaud and J. Gamier, pp. 396-397 (1088--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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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章程，这两份章程将充当许多类似文件的 样板。 它们具有共同 
的特征，当然并非偶然。因为两者都出现在广袤的森林地带的边 
缘，最初都是在拓荒者砍伐树木的斧头声中颁布的。同样重要的 
事实是，在洛林地区，“新城” w ) 这一称号被应用于所有 
接受了特许契约的地方，尽管这些地方的历史可能很悠久。城镇 
共同体的榜样也具有类似的作用。虽然它们也隶属庄园体制，但 
许多共同体早在11世纪末就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形诸文字的实质 
性利益。它们获得胜利的消息使农民群众受到鼓舞，享有特权的 
村镇可能产生的吸引力引起领主们的 关注。 最后.经济交换的增 
长使领主们倾向于对各种义务的分配进行一些修改，由于它使一 
定的现金流人农民钱柜，因而为农民争取权利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这些村庄不太贫穷，所以就不会无所依靠，轻易 就服； 它们既可以 
买到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可以以强力 获取； 因为庄园主的所有让步 
都决不会是免费或出于自愿的。于是，这些村落小法规的数量到 
处增多起来。在法国，人们称之为“风俗”特许契约或者“特许权” 
契约。有时“风俗”和“特许权”两个词联在一起。“特许权”一词并 
不一定意味着消除了农奴身份，但却表示某些缓和措施当时被引 
人到传统习惯中。 

在封建时代晚期及其随后的时代，风俗特许契约是欧洲一种 
非常普遍的制度。在整个法国、洛塔林吉亚、阿尔王国、德国的莱 
茵河地区、包括诺曼王国在内的整个意大利以及整个伊比利亚半 
岛，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风俗特许契约的众多例证。诚然，西班牙 
的 pobluciortes 或 fueros 和意大利的在名称和性质上都不 
同于法国的特许契约，而法国的特许契约本身也并非形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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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或各省所授予的特许契约在数量上差别 悬殊； 另一方面这个 
运动在时间年限上的差别也同样显著。西班牙最古老的 poblac - 
与基督教向被征服领土的再移民所做的各种努力处于同一 
时期，可以追溯到10世纪。在莱茵河中游地区，最初的乡村契 
约一一显然是效仿西部更远地区的榜样——则出现在1300年之 
前不久。 

尽管存在这些歧异，但较之地图上两大空白区-个是英 

国，一个是德国的莱茵河两岸地区——乡村“特许权’’的出现所引 
发的问题，这些歧异所引发的问题则显得微不足道。在英国和德 
国莱茵河两岸地区，相当多的群体从领主手中接受了特许契约，但 
这些群体几乎是清一色的城镇。毫无疑问，几乎在每一个中世纪 
城镇，除了重要的商贸中心，都残留着一个乡村因素 ：城镇 群体拥 
有自己的公共牧场，个体居民拥有自己的耕地，其中最贫穷的居民 
亲自耕作。在德国和英国，拥有特许契约的地方大多数都是普通 
的城堡，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当然，在所有情况下，对特许 
契约的授予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商人阶层以及手工业阶层的存 
在，而在其他国家这一运动所影响到的则是普通的村庄。 

就英国而言，乡村风俗特许契约的缺乏大概由此可以解释，即 
庄园组织的强大，其发展方向完全有利于领主行使独断权力。就 
书面记录而言，领主们有自己的土地勘查册和记录法庭判决的卷 
宗： 他们几乎没有感觉到有必要将习惯进一步法律化，习惯的不固 
定使领主们有可能将佃领地所有权逐渐变得更不稳定。此外，在 
英国•拓荒运动的规模似乎比较有限，而领主方面掌握着非常有效 
的办法留住属臣。在欧洲大陆导致领主让步的这个最强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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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却不起作用。 

德国的情势截然不同。风俗特许契约在那里是例外情况，其 
原因只是那里选择了另一种方法稳定义务，此即，佩林教 
授独具匠心地将它表述为法语的 rapport de ( 权利声明）。 

278在德国庄园中，召集附庸定期聚会的习惯仍相沿承袭，这种习惯是 
加洛林王朝公共法庭制度的遗风。它为领主提供了一个宣读传统 
法规的大好机会，附庸以这些法规接受统治，而参加聚会、倾听领 
主宣读法规似乎表明服从这些法规。这种不断重复进行的习俗裁 
判，在原则上很类似于从前进行的土地调査。权利声明的内容由 
此确立，并不时有所增加。德国莱茵河以远地区是权利声明的真 
正 故乡； 莱茵河左岸以至法语区是一个过渡地带，在这一地带人们 
会发现权利声明和风俗特许契约相与并存。权利声明的内容通常 
较风俗特许契约更为详细，另一方面它也更易于修改。但这两种 
情况下的根本结果是相同的„虽然各地许多村落没有权利声明或 
特许契约，虽然这两种稳定义务的方法中，任何一种——在它存在 
的地方——对保打观状都没有产生非凡的效力，但正是领主和属 
臣关系日益稳定的趋势，开创了欧洲庄园史上一个新阶段。“代役 
租不能征收，除非见诸文件”,鲁西永地方的一个特许契约的这句 
话表明了一种态度和一个法律结构，这种态度和法律结构已远离 
封建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风尚。 ® 


① Charter of Cod a let in Conflent« 1142* in B. Alart , Privileges et litres relati fs 
aux franchises ... de Roussillon j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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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际关系的变化 

伴随着义务的稳定，庄园内部组织结构发生某些急剧改变。 
强迫劳役普遍减少，有时为货币地租所代替，货币地租偶尔也代替 
实物 地租； 最后，义务制度中那些仍不稳定的、偶然性的部分逐渐 
被淘汰。这些变化从此见于契据登记簿的每一页。特别是不久前 
还“任意”征收的贡税，在法国已被广泛地加以“规定”，也就是说， 
变成了数量和周期均已固定的税收。同样，领主不定期访问附庸 
时所享有的食物征收权也经常被换算成为一笔钱 
款。尽管各地区各地方的情况有诸多不同，但十分清楚的是，属臣 
越来越多地成为付税人，其税额每年变化不大。 

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得以最完全表现的依附形式，或 
者消失或者改变了其特性。13世纪以后，不断出现的农奴解放运 
动有时施之于整个村落，这使法国和意大利的农奴数量大大减少。 
其他许多群体也因农奴制度的废除而获得自由。此外,在法国，农 
奴制存留下来的地方，它也逐渐脱离旧 的人身束缚 （hommage de 
形式。农奴制越来越不被认为是一种人身关系纽带，而越 
来越多地被视为等级地位的低下，这种低下的等级地位可以由土 
地染及人身。此后将出现农奴佃领地，拥有它便使一个人成为农 
奴，而放弃它有时则使之获得自由。在一些省份，一大批重要的特 
定义务被废除。新的标准产 生了。 从前无数的租佃人曾被任意征 
税，•当时一些农奴虽然仍为农奴，但所负担的义务却是以契约为基 
础。此后，领主任意征税至少被认为是农奴制的妄想。这样的变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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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几乎到处都有。英国的维兰制虽具有非常原始的特点，但不是 
由一些不确定的义务（这里是以强迫劳役为 标准） 以及实质上与土 
地有关的不确定的义务所限定的身份地位吗？以前只有非自由人 
是契约之人时，“人身契约”曾被认为是奴役状态的 标志； 后来，这 
个耻辱性的标志只能贴到农奴身上。农奴实际上就是 
负担非固定义务、“晚上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干什么”的人。在德国， 
农奴等级 （ LeM ^' g ⑼ 《) 直到很晚才具有统一性。在那里这一变化 
过程更为缓慢，但最终遵循的路线却颇为一致。 

庄园本身不应列人我们所说的封建制度。它曾经与更强大的 
国家政权、数量更少且更不稳固的保护关系以及更自由的货币流 
通共处并存（如同后来再次出现的情形）。然而，在大约9世纪以 
后岀现的新的生活状态中，这种古老的社会组织方法不仅注定要 
支配更大部分的人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必定使庄园本身的内部 
结构更加巩固。像家族一样，庄园也深受周围环境的深刻影响。 
在附庸制发展过程中或它的鼎盛时期，庄园首先是一个依附者群 
体，依附者们依次接受领主的保护、听从领主的指挥、遭受领主的 
压迫； 其中许多人是由一种世袭的链环而被束缚于领主，而与土地 
和住地的占有没有关联。当封建主义的真正特有的这些关系衰落 
时，庄园依然存在，只是其特点有所 不同； 它变得更具有地域性，更 
具有纯粹的经济性。 

所以，封建主义作为一种以特殊性质的人类关系为标志的社 
会组织，不仅表现在新制度的生成上，而且如同通过棱镜传播色彩 
一样，将其自身的色彩分给它从过去所接受的事物，并传播给下一 
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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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Ardres 阿徳尔 ， JH 
Arezzo 阿笛佐 ，127 
Argenteuil 阿让特伊 ，130 
Argento，Monte 阿根托山， 4 ， 5，55 
Aribert, archbishop of Milan 阿里伯特， 
米兰大主教 ，198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105 
Arles 阿尔， 5» kingdom of 阿尔王国， 
277, 279 

armies* recruitment of 征募军队， 151/ 
Armorica , 阿奠利卡，见 Brittany 
arms 军队 ： value of 军队的价值， 152 丨 Vi- 
king 维金人的军队 ， 54 


Arno，river 阿尔诺河 ，19 
Arnulf ， emperor 阿尔努夫皇帝 ，9 
Arnulf of Ardres 阿德尔地方的阿尔努夫， 
99 

Arnulf of Guines 吉纳的阿尔努夫 ，225 
Arnulf，bishop of Soissons 阿尔努夫，苏 
瓦松主教 ， ）26 
Arpad 阿尔帕德， 13 
Arques 阿尔克 ，128 

Arras 阿拉斯， 265,* Abbey of St. Vaast 
圣瓦斯特修道院 ， 28 

art 艺术 ： in feudal society 封建社会的艺 
术， 59/; Gothic 哥特艺术， 104 t Nor¬ 
dic. in Normandy 诺曼底的北欧艺术， 
50; Romanesque 罗马式艺术 ， 104 
Arthur, king 亚瑟王 ，95 
Arthur，Prince 亚瑟王子 ， 134 
artisan class 手工业者阶层， 71 ; artisans, 
fiefs of 手工业者的采邑 ，236 
Artois 阿图瓦 ，160 

Asia Minor，Byzantine reconquest of 拜占 
庭重新夺回小亚 ， 4 

assimilationr linguistic 语言的同化 ，43 
Assisi 阿西西 ， 127 
Asturias 阿斯图里亚斯， 186，266 
A«ila 阿提拉， 100, 101» 136 
Augustine, St. 圣奥占斯丁， xix ， 90,100, 
163 

Austria 奥地利， U; duchy of 奥地利公爵 
领地 ，201 

autarky 自给自足 ，67 

Auxerre 欧塞尔 ，215 

Avars 阿瓦尔人， 9，11 

Avesnes. lord of 阿韦油的领主 ，214 

avouerie, d ’受保护者， 262 

avoues 代表， 173 

Avranches 阿弗朗什， 30，46 

Azov, Sea of 亜速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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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listre 代理人， 201-202 
Baldwin I, of Boulogne* king of Jerusalem 
布洛涅地方的鲍德温一世，耶路擞冷国 

王 ，79 

Baldwin II, king of Jerusalem _ 德温二 
世，耶路撒冷国王 ， 136 
Baldwin Iron Arm, count of Flanders 铁臂 
鲍徳温 ，佛兰徳伯爵 ，195 
Baldwin II, count of Guines IS 德温二世， 
古讷伯爵， 104/ 

Halearics 巴利阿里， 5，19 
Baltic 波罗 的海： Islands 波罗的海岛屿， 
37, sea 波罗的海， 51, 70 
Balzac, H. de 巴尔扎克 ，102 
banaiith 勒索权， 251 
Barbary corsairs 巴巴里海盗船 ，19 
Barcelona 巴塞 罗那 ： Count of 巴塞罗那伯 i 
爵， 233( county of 巴塞罗那伯爵领， 
215, 4 Usages » of 巴塞罗那的“习惯 
法 ” ， 216, 217, 222 
bartei ■ 实物交换 ，67 

Bas-Limousin 下利穆赞 ，41 ^ 

bastards 私生子 ，261 
bath(s) 浴室 ，73 

battle, trial by 决斗裁判法， 118, 125 
Bavaria 巴伐利亚， 9 ， 10 ， 11, 66, 139 ， 
267; duchy of 巴伐利亚公爵领， 199 ， 
204 

Bavarians 巴伐利 亚人 ， 137 
Bayeux, bishop of 巴约主教， 129，220 
beans 熊， 72，114 
Beauce 勃斯 ，64 

Beaumanoir, Philippe de 博马努瓦尔，昧 
力普 • 德， 114, 119 ， 125, 126 ， 127 ， 
128, 134, 138, 139, 181，228 
Beaumont-en-Argonne 博蒙昂纳尔戈纳， 
276 


Beauvaisis 博韦人， 138; Coutumes of 《博 
韦人的习惯法 >，119 
Bede 比德， 42 

Bedfordshire 贝德福德郡 ，47 
Bedier, Joseph 比迪尔，约瑟夫 》95 
Begue» Duke 贝格公爵 ，124 
Benedict » deacon 本尼狄克削主祭 ，91 
henefici um/bene fit/ bene fice 恩地， 164 ， 
165 ， 166 ； in England 英国的恩地， 
193, in Italy 意大利的恩地 ， 178 
Benevento 贝内文托 ， 188 
Benoit de Sainte-Maure 伯努瓦 • 德•圣 
莫尔 ， 96 

《贝奥武夫 >.25, 36, 154, 225 
Berengar I» marquess of Friuli, king of 
Italy 贝伦加尔一世，弗留利侯爵，意大 
利国王 ，55 

Bernard. St., of Clairvaux 克莱尔沃的圣 
! 伯纳德 ，86 

I Bernard of Chartres 沙特尔的伯纳德 ，104 
Bernard of Com born 康博恩的伯纳德， 

135 

Bernard of Rethel 勒泰勒的伯纳德 ，94 
Bernicia 伯尼西亚 ，22 
Bernier 伯尼尔， 229, 238 
Berry 贝里， 11，69 

Bertrand de Born 伯特兰 • 德 . 博恩， 
131 ， 233 

Bessin 贝喿， 30, 43 ， 46, 52 
Bdze 贝兹， 275; Annals of 贝兹编年史， 
89 

Bible, and history 圣经和历史 ， 90 
Bigorre 比戈尔 ， 229 
biography，writing of 传记写作 ， 89 
Birka 伯卡 ， 33 
Black Sea 黑海， 66， 153 
Blois 布卢瓦 ： count of 布卢瓦伯爵， 117; 
county of 布卢瓦伯爵领 ，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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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feuds 血族复仇， 126// ， 134，139 ； 
curtailment of 血族仇恨的取消 ，142 
blood relationship, ties of 血缘关系纽带， 

】 23// 

boats. Northmen’s 诺曼人的船只， 16 /， 

37 

Boethiu.s 波埃修斯 ，23 

中占丹麦农民土地的总称 ，49 
Bologna 博洛尼亚， 104, 116, 117 
hondmen 契约奴， 270 ；又见 serfs 
book of Fiefs, Lombard 伦巴第的 《 采邑 
书》， 216, 234 

hookland 特许保留地， 133n 
liordeaux 波尔多 ，176 
BorcMuis 彼尔多人 ，127 
boroughs 镇， 22，48 
BorouKhs, Five 五镇， 45 ， 5 】 

Hoso family 博骚 家族 ，131 
Boulainvilliers，Comte de 德 • 布兰维利耶 
伯爵， xvii, xviii*148 
Boulogne, count of 布洛涅伯爵 ，172 
Hourges 布尔日， 70; county of 布尔日伯 
爵 领 ，】93 

‘hoys’ 年轻男仆， 155/ 
breach of homage, ceremonial 臣®毁弃仪 j 
式 ，228 

Bremen-Hamburg, see of 不来梅-汉堡教 
区 ， 14, 33, 34 
Brescia 布雷西亚 ，246 
bridges 桥梁， 61，69 
Brissarthe 布里撤特 ，194 
Britain, Viking incursions 维金人人侵不 
列颠 ，23 

Brittany 布列塔尼， 30，166 
• 锁金甲皮护胸 ，152 
brothers ， a.s successors 兄弟继承 ，200 
brotherhoods 兄弟会 ，130 
Bruges 布鲁日， 70 


Briinhilde 布伦希德 ，101 
Brunswick and Llineburg, duchy of 不伦 
瑞汔和吕讷堡公爵领 ， 181 
brutality, legalized 合法化的残暴行为， 
115 

• 家兵 ，154 

But'kinghamshire 白金汉郡 ，47 
Bulgarian empire 保加利亚帝国， 8，9 
Bulgars, Volga 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 
12 

Bure hard, bishop of Worms 伯査德，沃姆 
斯主教 ， 91 

burgage tenure 租伯权 ，189 
Burgundy 勃艮第， 10 ， 28, 30, 41, 55, 
62, 104, 127,166, 194, 216, 260 ； al- 
tods in 勃艮第的自主地， 248 ； county of 
勃艮第伯爵领， 215; duchy 0 (勃艮第公 
I 爵领， 201, kingdom of 勃艮第王国， 
j 160 ； kmg(s)of 勃艮第诸王， 24, 101 
burials* Northmen 诺曼人墓地 ，16 

Caen 卡昂， 49. 52, 227 
Caesar ， Ju 】 iu.sfg 撤，尤利乌斯 ，155 
Caliphate 哈里发的地位 ，3 
Caniargue 康马格 ，5 
Cambrai 康布雷 ， J 7 

candles, for time-measurement 记时错烛， 
73 

canon law，growth of 教会法的成长 ，110 
Canterbury 坎特伯雷， 117 ； archbishop of 
坎特伯雷大主教，见 Aelphege 
Capetians 卡佩王朝， 69, 174, 196, 217; 
and legal crystallization 卡佩 3 ?■朝和法 
律的具体化， 118 ； and ‘seisin’ 卡龈王 . 
朝与 “ 依法占有权 ” ， 1〗5 
capitularies 法规 ： Carolingian 加洛林法 
规， 211 ， 229 ； False 伪法规， 9 】丨 lasl 
最后的法规 ，109 




Capua 卡普亚 ，188 

Carinthia，duchy of 卡林 西巫公 爵领 ， 199 
Carloman 卡洛曼 ，159 
Carolingians 加洛林王朝 * 196; ‘coercion’ 
加洛林王朝的强制， 188 ； disintegration 
of state 加洛林政权的瓦解， 172, 192, 
imitation* in England 英国对加洛林王 
朝的仿效， 181 ； spoliation of clergy 加 
洛林王朝对教会的掠夺， 165: work in 
Italy 加洛林王朝在意大利的亊业 ，178 
Caspian Sea 里海 ，66 
Castile 卡斯蒂尔， 186, 266; epics of 卡斯 
蒂尔的史诗， 101» kissing of hands in 
卡斯蒂尔的吻手礼 ， 228 
castles 城堡， 160 ， 220» French，defence 
(4 法国城堡的防卫 ，180 
(’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70, 115, 186, 
203 ， 213，271 ； liege homage in 加泰罗 
尼亚的绝对臣服， 216 j serfdom in 加泰 
罗尼亚的农奴制， 266 ； ‘Usages’ of 加 
泰罗尼亚的“习惯法 ” ，见 Barcelona ， 
‘Usages，of 

catastrophes 灾难 ： final 最后的灾难 ， 84; 

natural and social 自然和社会灾难 ， 83 
Caudebec 科徳贝克 ，47 
( aiix 科镇， 46, 49, 50, 52, 205 
C'avaliacus 卡瓦利亚古 ，172 
cavalry 骑兵， 152 //； charge 骑兵的冲锋， 
153 

Celtic legends 凯尔特传说 ，103 
Celts 凯尔特人， 37, 247, 248 
mv 年贡 ，250 

Champagne 香樓， 62; countess of 香棺女 
伯爵， 74; fairs of 香槟集市 ，70 
Chams 占人 ，56 
change, eternal 永恒的变化 ，91 
Chanson d * Antioche C 安条克之歌 》 .99 
Chanson de Guillaume 《纪亮姆之歌 >,93 ， 


96 

Chanson de Roland 《罗兰之歌》， 93 ， 96 ， 

97, 98. 125, 161， 232 

chansom 史诗， 92//» 105； rustiques 乡村 
史诗 ， 98 

Charente, river 夏朗德河 ，17 
Charlemagne 査理曼， 7 ， 15, 19, 93 ， 96. 

98, 152, 179 ； and Avars 査理曼和阿瓦 
尔人， 9 ， 11; judicial reforms of 査理曼 
的司法改革 ，182 

Charles I the Bald, emperor and king of 
France 秃头査理一世，法国皇帝和国 
王， 18 ， 27 ， 41 ， 61 ， 62 ， 159, 172. 
182» ， 193, 194/ 

Charles II the Fat, emperor and king of 
France 胖子査理二世，法国皇帝和国 
王， 18, 27, 193 

Charles V, emperor 査理五世，皇帝 ，195 
Charles III the Simple, king of France 傻 
瓜査理三世，法国国王， 29, 235 
Charles VII of France 法国的査理七世， 
147 

Charles Martel 查理 . 马特， 153 ， 157, 
165 

charters 契约： of customs 风俗特许 契约. 
276 /； estate 地产契约， 275 ； progress 
in drafting 契约拟订的进步，108; ur - 
ban 城市契约 • 】18/， 277; vernacular 
地方契约， 105 ；又见 Great Charter 
Chartres 沙特尔， 17 ; bailiff of 沙特尔的 
行政官，132， battle of 沙特尔之战， 
28. 29 ； schools of 沙特尔的学校，103, 
104 

Chester 切斯特 ，40 

chevage 人头税， 259/ ， 261, 262 ， 263 ， 
267, 269, 271 

children 孩子， 儿童 ： training of 孩子的培 
养， 225/? as witnesses 儿童充当证人， 



114 

Chretien de Troyes 克雷蒂安 • 徳 • 特鲁 
瓦 ，106 

Christianity 基 督教： Latin 拉丁基督教， 
107 ? arganiznUon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基督教组织，】 4, in Scandinavia 斯堪的 
纳维亚的基督教， 31//, aiidwai ■基督 
教与战争， 35/ 

Church* the 教会 : and alienation 教会与 
采邑转让， 208 丨 and education 教会与 
教育， 79 ， 82 丨 and freedmen 教会与获 
释奴， 259: and private property 教鲎与 
私人财产， 131 / 丨 transfer of fief to 采 
邑转移给教会， 209 f and world ， rela- 
tions 教会和俗世的关系， 86 / 
church(es) 教堂 ： as fiefs 教堂作为采邑， 
174 ； and heritability 教堂与采邑继承， 
191, 196* painting in 教堂中的绘画， 
82 1 parish 教区教堂， 251/ 

Cid. the 照德， 80, 101, 135, 186 
Cistercian monasteries 西多会 修道院 ， 104 
cities, tenements in 城市中的佃领地 ， 246 
clans 氏族 ，137 

class 等级 : distinctions，in England 英国 
的等级区别， 183/ ， 273 ； and vocabula- 
ry 等级与词汇 ，168 

clergy 教士： political role of 教士 的政治 
角色， 80» spoliation of 对教士的剥夺 ，| 
165 

Clermont, Council of 克莱蒙市议会 ， 215 
Clermont d , Auvergne 奥弗涅的克莱蒙， 
17 

被保护人 ， 149 

clocks，counterpoise 平 衡钟， 74 丨又见 
water-clocks 

(: iontarf，battle of 克朗塔夫战役， 43n 
doth trade 布匹贸易 ， 70 
Clovis 克洛维 ， 179 


Cluny 克吕尼， 63, 88, 264 
Cnut 卡纽特， 24/, 34, 38, 42, 51, 65, 
110 

codes ： iegal , muJtipJe 多重法规， U 1 
coercion 强射 ，188 
coins 货币， 66/ 
coiiiberti/cuiverts 获释奴 ，262 
Cologne 科嫌， 18 

colonization, internal，Scandinavian 斯堪 
的纳维置人内部的殖民化 ， 38 
colonus(-i) 乘农， 257 f 
Comborn* viscounts of 康博思子爵， 134/ 
cwwwrrtJfl/i’o/comniencJation/ ‘ commended 
man’ 委身制与委身者， 146, 150, 156, 
161 . in England 英国的委身制， 181, 
270 ； for life 为生计而委身， 158; in 
lower classes 下层等级的委身制 ，258 
commerce 商业，见 trade 
commisr 没收 ，229 

communication , conditions of 交通状况， 
64 

Commynes 科明尼斯， 80, 226 
‘ companions ’ “ 亲兵 ” ， 154 ， 155, 169, 
173, 236 

compensation, for injury or murder 伤害 
或杀人赔偿， 129, 138 
Compiegne* Synod of 贡比涅宗教会议， 
227n 

Compostela, St. James of 孔波斯特拉的 
圣詹姆斯， 3K 65, 96 
compurgation 保证誓言 ，124 
comradeship 伙伴关系 ，236 
confession , auricular 秘密杆悔 ， 106 
Conrad II, emperor 康拉德二世皇帝， 24 ， 
62, 79. 89, 92, 198, 199, 237 
Conrad I， archbishop of Salzburg 康拉德 
— 世，萨尔茨堡大主教， 170 
Constantinople 君土坦 丁堡， 6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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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n empire of 君土坦丁堡的拉丁帝 
国，201 

consuls 执政官 ，27 

contracts 契约： formalities of 契约形式， 
113; and manor expansion 契约和庄园 
扩张， 245/ 

晚年从事教职的人 ，80 
Corbie 科尔比 ，170 

Cordova 科尔多瓦， 5; caliph of 科尔多瓦 
的哈里发 ，7 
Cork 科克 ，21 
corn trade 谷物贸易 ，67 
correspondence t family 家族通信 ，123 
劳役，摇役， 67，184 
count(s). and vassals 伯爵和附庸 ， 158 
county C-ies) : fragmentation 伯爵领的分 
割， 204» as hereditary 伯爵领的世袭， 
199; as reward 伯爵领作为报酬， 192; 
又见 courts 

Couronnement de Louis 《路易的加晃礼》， 
97w, 235 

court(s) 法庭： lord’s 领主法庭， 221 /， 
229; royal , and manorial custom 土:室 
法庭和庄园习俗， 249? 又见 justice 
Coutances 库唐斯 • 30 
crafts, entry into 行业进人， 206n 
家内侍从， 186 
crop~rotation 作物轮种 ，61 
cruelty, of Northmen 诺曼人的残忍 ， 19 
crusades 十字军， 99，188 
Cunauld 库纳乌尔 ，20 
currency 通货 ，66 

custom(s) 习俗 ： bad 恶习》 113» and law 
习俗与法律， 111; territorial，and 
group 地方和群体习俗 ， 112 
CynewuH 西奈伍尔夫 ， 233 

Male， “ 长条地 ”，49 


Danelaw 丹麦法区， 48, 49, 177 
Danes 丹麦人， 15 ， 16 ， 42 ， 51/} in Nor- 
mandy 诺曼底的丹麦人， 52; 又见 Den¬ 
mark 

Danube route 多堪河道路 ，66 
dating ( 末日审判）日期， 84/ 
daughters, succession by 女儿继承权， 
200 

death，premature 夭亡， 72/ 

Decretals，Forged 伪教令集 ，91 
deeds 契约， 131/? exchange of 契约交换， 
113 

Deeds of the Romans 《罗马人的功 绩》， 
105 

r>ces 迪埃斯， 20 

Defeux, Louis 徳费乌克斯，路易斯 ，126 
defiance 违抗行动 ，228 
Deira 德伊勒 ， 22, 45 
Denmark 丹麦， 19 ， 23, 24 ， 27 ， 34; and 
Germany 丹麦和德国， 35 丨又见 Danes 
办 / 化长条地 ，49 

demesne 领主自领地， 241» dismember 
ment of 自领地的解体 ，253 
demons 恶魔 ，83 
办 ; iarii • 第纳里 , 67,71 
‘departure ， （附庸） “ 离开 ”，230 
Devil, the 魔鬼 ，233 
D, 狀法学汇纂 》，116 
disingenuousness 虚伪 ，80 
disinheritance 剥夺（采邑 ），229 
D»7Amar5c/i«f 迪特马申， 137, 140, 247/ 
武装匪徒，6 

Dnieper, river 第赛伯河， 8 ， 10, 66 
dogma，flexibility of 教条的灵活性 ，82 
Domesday Book 《末日审判书》， 185，245 
domestic element. in vassalage 附庸制中 
的家庭因素 ， 236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 君士 坦丁 的赠 



礼 》， 91 

Daon de Mayence 《美因茨的杜恩 》， 231 
Doon of Saint-Quentin 圣昆丁的杜恩， 28, 

37 

Douro» river 杜罗河 ，5 
Dranse，river 德朗斯河 ，7 
dreams 梦 ，73 

德愣， 48 ， 177，184 
朋友 ，231 

clubbing 骑士，见 knight 

Dublin 都柏林， 21; king of 都柏林国王 . 

43 

Durand. William，bishop of Mende 威 
廉 - 杜兰，芒德主教 ， 216 
duration 期限： of fiefs 采邑的期限， 175, 
184 ， 185 ； of military service 期限军役 
采邑 221 

Duurstede 杜尔斯特德， 26 ， 32，39 

earls, Anglo-Saxon 兹格鲁 - 撤克逊伯爵， 
193 

East Anglia 东盎格利亚， 17, 22, 45 
Easter tables 复活节年表， 27，85 
Khbo, archbishop of Rheims 艾博，兰斯大 
主教 ，17 

£ her hard* bishop of Bamberg 埃伯哈德， 
班贝格主教 ，233 

Eble, of Comborn 康博恩的埃布尔 ，135 
Kbro, river ■ 埃布罗河 ，5 
echevin 陪审员 ，268 

economy 经济 ， closed 封闭经济， 67 ； nat¬ 
ural 自然经济 ，66 

Edgar » king of Wessex 埃德加，威塞克斯 
国王， 48, 53 
Edinburgh 爱丁堡 ，42 
education 贵族： aristocratic 贵族教育， 
79 ； clerical 教士教育， 82* decline of, 
and iaw 教育和法律的衰落， 110 ； legal 


法律教育， 108; in twelfth century 12 
世纪的教育 ，】04 

Edward the Confessor, king 杆悔者爱德 
华国王， 25/ ， 38, 185 
Eigen 自己的 ，1 

F •: ike von Repgow 艾克 . 冯 . 里佩高 ，268 
Einhard 艾因哈德 ，168 
Ely chronicler 编年史作家伊利 ，170 
emotional instability 情绪波动 ，73 
永個地 ，179 • 

Empire. Roman 罗马帝国 ，91 
England 英格兰，英 国： banalites 勒索权， 
251 ； Danish rule in 丹麦人对英国的统 
治 • 24//; Danish threat to 丹麦人对英 
国的威胁， 38; decay of kindred groups 
家族群体的衰败， 140; development of 
fief in 英国采邑的发展， 181//; effect 
of Viking invasions 维金人人侵的影 _ ， 
40 ， 42; lieritability of fiefs 采邑的继承 
性， 197 ； knight service in 英国骑士的 
役务， 170, language in 英国的语言 • 
43/; legal literature in 英国法律文献， 
110/} liege fealty in 英国的绝对效忠， 
216, 218; manorial system 庄园制度， 
244 ； money fiefs in 英国时货币采邑， 
174 ； place-names 地名， 47 j primogeni- 
ture in 英国的长子继承制， 205; town 
charters 城市特许契约 ，277 ； Viking 
settlements 维金人的定居， 22//; vil¬ 
leinage in 英国的维兰制， 270 //； ward¬ 
ship in 英国对未成年孩子的监护权， 
202 

English language 英语， 43，75 
English missions in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的英国传教团 ， 33 
Enns，river 恩斯河， 9，11 
entail 限定继承权 ，204 
environment, influence of 环境的影响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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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s 史诗，92//, 101, 103, 235； courts 
in 史诗中的宫廷，221 ； and family re- 
version 史诗与家族继承权，195/ 
epidemics 流行病，73 
Epte，river 埃普特河，29 
era 纪元，时代： of Incarnation 道化肉身纪 
元，85; Spanish 西班牙时代，85 
Ermentarius 埃尔门塔里乌斯，54，55 
Krnaut of Douai 杜埃的厄尔努特，94 
Krn.stt Duke， Lied of 恩斯特公爵的《诗 
歌》，100 

estates♦ granting of 地产的授予，68 
Esthonia 爱沙尼亚，24 
Esturmi, count of Bourges 艾斯特米，布鲁 
日伯爵，93 

Ethel red，king 埃塞赖徳王，24 

Kude，king of France 厄德，法国国王，195 

Eure，river 厄尔河，17 

Europe, the name 欧洲的名称， xx 

Eusebius 尤西比乌斯， 88 

evil spirits 邪恶的精灵 ，106 

Evreux. diocese of 埃夫勒教区 ， 29 

exchange, mercantile 商品交换， 67/ 

/uu/e 族间仇争， 126 
fairs 集市， 70 

* faith, ages of’ “信仰时代 ”，81 
Falaise 法莱 ， 227 

family 家庭： contraction of 家族的缩小， 
139i structure of 家庭的结构， 138// 
famine 饥馑 ， 73 
/imie 法莱伊， 137 
Faroes 法鲁， 21 
/aj/i 年表， 27 

father, succession by 采邑由父亲继承， 
200 

/&/ 效忠者， 48 

feahy 效忠， 146/； ceremony of 效忠式， 


173； as family bond 作为家族纽带的效 
忠，190； m Italy 意大利的效忠，178/ 
fees 采邑，189, of professional men 职业 
人员的采邑，！68 
felony 重罪，217, 229 
female succession 女性继承权，200/ 
feoclalite 封建主义， xvii ， xviii 
./Wwm 采邑， xvii，166 
/«w 采邑， 165 / 

feudalism* meaning of 封建主义的含义》 
xviii, xx 

fiefs 采邑： abridgement of 采邑的削减， 
209； alienations of 采邑的转让， 
208//; in Aquitatine 阿基坦的采邑， 
176; de chambre 金钱采邑， 174{ class 
distinctions 等级区别， 168; confisca¬ 
tion of 采邑的没收， 229 ； de dignite 
I 位 采邑， 192，194， 198/j duration of 
I 采邑期限，见 duration of fiefs< ecclesi- 
astical 教会采邑, 170» ‘free， “自由，，采 
邑， 168; heritability 继承性，190//; 
history of word 采邑一词的历史， 
165//； law of, codification 采邑法， 
H9f liege 绝对采邑， 217； limitations 
on nature of 对采邑性质的限定， 173; 
meaning 采邑的意义， xviii, 167； mon¬ 
ey » incomes as 金钱收入作为采邑， 
174/; in Normandy 诺曼底的采邑， 
177; change of meaning 采邑意义的变 
化， 188; de reprise 回收采邑 173, 190， 
197; rules of inheritance 采邑继承的规 
则，123? as source of profits 采邑作为 
获利之源，207； in Spain 西班牙的采 
邑，187； ‘of the sun， “阳光照得到的采 
邑”，172 

Field of Blood 血场，136 
fields： independent 独立地，242 j Norman 
诺曼人的独立地， 52 1 square 四方形独 



立地 ， 49 

Fiesole 斐索勒 ，19 

Finno-Ugrian language 芬兰 - 乌戈尔语 ，8 
Finns 芬兰人 ，24 

Flanders 佛兰德， 65 ， 126, 129, 195* 
220, ‘blades of ， “ 佛兰德剑 ” ， 54; cloth 
trade in 佛兰德布匹贸易， 70, count of 
佛兰德伯爵， 173, 174, 214, 232 1 ma- 
inmorte in 佛兰德的永久管理权， 263, 
population 佛兰德的人口 ，60 
fleets, Northmen 诺曼人的船队 ，16 
Fleury 弗勒里， 17» abbot of 弗勒里修道 
院院长 ，85 

FkKbardofRheimi# 斯的弗洛道特， 12, 
28,29, 40 

《弗路凡特》， 95, 101 
Flotte ， Pierre 弗洛特，皮埃尔 ，80 
FoU，mbray 福伦布雷 ，191 
followers 侍从 ，220 
Fontaines-ldtDijon 第戎方丹 ，86 
food-gatherinK 食物采集 ，72 
foot soldier, decline of 步兵制的衰落 ， 153 
forage , lack of 饲料的缺乏 ，62 
foreigners 外国人 ，261 
forest land/forests 林地 / 森林 ，61 
For(;z 福笛， 246 ， 248» 266 ； count of 福雷 
伯爵 ， 217 
forgeries 廣品 • 91/ 

fortnariane 与庄园外部通婚， 267, 270 
forswearing 发誓， 140，190 
fortresses 要塞， 220; Saxon 萨克森的要 
塞， 180 1 又见 castles 
fosterage 寄养 ，226 

France 法国 ： charters of customs 法国的 
风俗特许契约， 277 1 formation of na¬ 
tional unity 法国国家统一的形成， 

176// * inheritance in 法国的继承制， 
194 //； legal tradition in 法国的法律传 


统， 109} marriages in 法国的婚姻 . 
227 ； money fiefs 货币采邑， 175; Scan¬ 
dinavians in 法国境内的斯堪的纳维亚 
人， 26 //； Scandinavian influence 斯堪 
的纳维亚的影响， 50 ； serfdom in 法国 
的农奴制度， 260 //； South, develop¬ 
ment of fiefs in 采邑在法国南部的发 
展， 176; succession in 法国的继承制， 
205, taille in 法国的人头税 ，223 
Francis, St., 圣弗兰西斯 ，127 
Franconia 弗兰科尼亚 ，267 
frank pledge 十户联保制 ，271 
Frederick I Barbarossa，emperor 红胡子牌 
特烈皇帝， 108, 117, 204, 224, 229 
freedmen 获释奴， 258 ， 259 ； in Germany 
德国的获释奴 ，267 
freedom, meaning of 自由的含义 ，149 
freemen，distinctions among 自由人之间 
的区别 ，256 

Freinet, Le 榉树林 5 - 7, 39, 52, 55 
Frejus 弗雷璃斯 • 6 

French language 法语， 43; maritime 
terms in 法语中的航海词汇 ，53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 革命， xviii. 

133, 148 

‘friends ’ “朋友 ” ， 123/ 
friendship 朋友关系 ， 231 
Frisia 弗里西亚 27 ， 36, 53 ， 126 ， 129 ， 
137, 247/, 251，267 
Friuli, marquesses of 弗留利的侯爵 192 
fueros 风俗特许状 • 277 
Fulbert of Chartres 沙特尔的富尔伯特， 
65, 219, 228 

Fulk Nerra , count 富尔克 • 奈拉伯爵， 

134, 196 

Fulk le Rechin, count of Anjou 富尔克 • 

勒 • 莱琴，安茹伯爵 ， 89, 134 
/yii 菲尔德 ，54 




Gaeta 加埃塔， 4， 55 

Galicia (Spain) 加利西亚（西班牙）， 5, 186 
Ganelon 加尼隆， 95，102 
Garin le Lorrain 加林 • 勒 . 洛兰 ，136 
Gamier of Nanteuil 楠特伊尔的加尼尔， 
225 

Gascony 加斯科尼 ，176 
gasindus (•*•) 亲兵， 155 ； in Italy 意大利 
的亲兵， 177/ 
gastaldi 王室总管 ，193 
Gaul 高卢 ： companionage in 岛卢的亲兵 
制， 155* population movements 高卢的 
人口迁移， 41/ 

f^eneat 餐 桌上的伙伴， 182, 183, 184 
Genoa 热那亚 ，7 
gens，gentes 族，氏族， 137，140 
Geoffrey Martel 杰弗里 • 马特， 134, 196 
Geoffroi le Bel，count of Anjou 杰弗里 • 
勒 • 贝尔，安茹伯爵 ，104 
geometry 几何学 ， 75 

Gerard de Roussillon 热拉尔 • 德 • 鲁西 
永 ，95 

Gerbert of Aurillac 欧里 ® 克的格伯特， 
63, 79, 179 

Gerhoh of Reichersberg 赖彻斯堡的格霍 ，I 
107 

Germany 徳国： banalites 徳国的勒索权， 
251 1 charters 德国的特许契约， 277/, 
development of fief in 德国采邑的发展， 
J 79//» epics of 德国的史诗， 100/* in- 
heritance in 德国的继承制， 197//i le¬ 
gal tradition in 徳国的法律传统， 109, 
money fiefs 德国的金钱采邑， 174? na- 
tional 】 imits 德国的边界范围， 35; peas¬ 
ant allods 德国的农民自主地， 248? re¬ 
liefs in 徳国的慰问费， 206/i and Rome 
徳国和罗马， 148 ； serfdom in 德国农奴 


制， 267// 

Geschlechter 热板， 137. 140 
大厅中的伙伴 ，182 
f^esith 亲兵，182 
gestes 史诗故亊， 92//，105 
G^vaudan 热沃当 ，131 
Ghent 根特 .124| abbey of St. Pierre 圣 
皮埃尔修道院 ， 262 
Gien 吉昂 ，207 

gifts 礼物 ： to lords on succession 为获得 
继承权而给予领主礼物， 205/, to vas- 
sais 给予附庸礼物， 163/，169 
Gilbert of 1^ 0 郎蒙斯的吉尔伯特 ，172 
Gillesd ， ()rval 吉尔斯 • 多尔瓦 ，90 
Gimignano. St. ， 圣吉米纳诺 ，41 
Girart de Roussillon{ 吉拉特 • 徳•鲁西 
永》， 129, 231 
Giroys 吉罗瓦， 127, 141 
gladiators 斗士 ，155 

Glanville, RanuU 格兰维尔，雷纳夫， 102, 
]12, J18, ]】9 

Godfrey of Lorraine, duke 洛林的戈弗雷 
公爵， 98, 198 

Gog and Magog 戈格和默戈 ， 55 
Gokstad boat 戈克斯塔德船， 16/ 
gold coinage 金币制， 3 ， 71; Arab 阿拉伯 
的金币制 ，65 

Gormont et Uembart 《戈尔蒙与伊喿巴》， 
93, 95, 102 
Gosiai ■ 戈斯拉尔 ，62 
Gdtar 哥塔尔人， 15，23 
Goths 哥特人， ]53; 又见 Osm)- 
goths 丨 Visigothic 
Graisivaudan 格累斯沃旦 ，6 
Great Charter 大宪章， 195, 207 
Greenland 格陵兰， 16，19 
Gregory the Great ， St. ， 圣格利高里， 33 ， 
100, Pastoral Rule ( 教士规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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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y VIU Pope 格利高里七世 教皇， 
62, 106 1 又见 reform» Gregorian 
Gregory of Tours 图尔的格利高里， 36 ， 
88, 155 

guard, king’s 国王的侍卫， 155. 156 
guardianship 监护权， 201/ 

Gudmar 古德马尔 ，51 
Guibert de Nogent 吉伯特 • 德 • 诺让， 
90, 104 

Guienne 吉耶納 ， 176 

Guillaume* Count 纪尧姆，伯爵 ，93 

Guillaume Orange 奥兰治的纪尧姆， 

125 

Guines, count of 吉讷伯爵 ，172 
Guizot » F. P. G. 基佐 ， 148 
Gunther♦ bishop of Bamberg 闪特，班贝格 
主教， 100 

fryrovagi 游方 修士， 63 

Hacket 哈克特 ，172 
HacquenviUe 哈肯庄园， 47 
Hague fragment 海牙残篇， 92, 95 
Hainauh 埃诺， 127, 166, 172, 215, 232 ； 
count of 埃诺伯爵， 140, 169, 173, 214 
Hakon 哈肯 ，47 
Hamburg 汉堡 ，33 
hamlets 小村庄 . 242 

hands* joined* ceremony of 握手式， 151 ， 
162, 183 

hanging 绞刑 ， 228 

Hanno，archbishop 汉诺，大主教 ， 100 
Hanover 汉诺威 ，181 
HaraJd Hardrada 哈拉徳 • 哈德拉德， 26, 
38, 226 

HariuU. chronicle of 哈里沃尔夫的编年 
史 ，95 

harness* as investiture gift 战具作为附庸 
式 fl 物 ， 206 


harnessing 马匹挽具 ，69 
Harold II of England 英国的哈罗德二世， 
26 

Hastdn 哈斯頓 ，47 

Hastings, Battle of 黑斯廷斯战役， 26, 
99, 184 

* hatreds* mortal’* 4 血海深仇 ” ， 128/ 
Hattentm 哈頓特 ，47 
health 健康状况， 72/ 

Hebrides 赫布里底群岛， 2 】， 38, 51 
heir，principles of choice 选择继承人的原 
則， 203 1 又见 fiefs; inheritance} herita- 
bility 

HeiiamH 赫里昂 167” 

HelK fear of 对地狱的恐惧 ， 87 
Helmuld 赫尔莫徳 ， 83 
Henri le Liberal，count of Champagne 亨 
利 • 勒 • 利伯拉尔，香槟伯爵 ，104 
Henry I， king of Germany 亨利一世，徳国 
国王 ，180 

Henry III, Emperor 亨利三世皇帝， 79, 
92 

Henry IV, emperor 亨利四世皇帝， 89 ， 
154, 199 

Henry V ， emperor 亨利五世皇帝 ，199 
Henry VI, emperor 亨利六世皇帝， 200 ， 
201 

Henry I* kinf of England 亨利一世，英国 
国王， 227 ； Laws of 亨利一世的法律， 
232 

Henry 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二世，英国 
国王， 112, 119, 134 

Henry 1, king of France 亨利一世，法国国 
王 ，72 

Henry the IJon，duke of Bavaria and Sax- 
ony 狮子亨利，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 
180, 229 

Herbert de Vermandois 赫伯特 • 德•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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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杜瓦， 94, 127, 235 
here 赫尔（丹麦军 队 〉， 54 
heresies 异端 ，310 

lieritability ： of fiefs 采邑的 继承性 • 190// 
Hermi 赫罗伊 ，172 
‘hide’ “ 海得 ”，49 

Hincmar of Rheims 兰斯的欣克马尔， 
113, 191 

Histoire des dues de Normandie * 《诺曼底 
公爵史 》， 96 

history 历史 ： place of* in feudal life 历史 
在封建生活中的地位 • 88; writing of ， 
历史写作 80 
Hiung-nu 匈奴 ，8 
h la ford 领主 ， 182 

Hohenstaufen emperors 霍亨斯陶芬诸帝 . 
174 

Holland，county o 『荷 兰伯爵领， 199 
Horn age 臣服，臣 R 式： ceremony of 臣服 
式， 146/ 丨 conflicting 臣版冲突， 213 1 as 
expiatory act 作为赎罪行为的臣服式， 
16!«； in Germany 徳国的臣眼式，180； 
in Italy 意大利的臣服式，179» liege 绝 
对的，见 liege homage ； *of mouth and 
hands ’ “ 口头和手头上的臣服式”，130, 
146, 178,228; obligations of 臣服义务， 
219//, plural 多重臣服，211//; serv- 
ile 农奴的臣服，161； in Spain 西班牙的 
臣服，186 

homme de corps 人身束缚， 261 ， 266* 279 
homonyms 同名 ，140 
homumulua 胎儿 ，148 
‘honours’ 荣誉地， 176，192 
horses 马匹 ： role in England 马在英国的 
作用 ， 184 ； use by Northmen 诺曼人使 
用马匹 ， 17; war 战马 ，152 
horse-shoe 马掌 ，153 
4 Host, Great’ “ 大部队 ”，20 


hour-glasses 沙漏 ，73 
家仆 ，182 

household maintenance, of vassals 豢养家 
内附庸， 170/ 

households« communal 共同家庭 ， 131 
‘ housing * vassals “ 安置 ” 附庸， 163, 
169// 

Hugh Capet 休 . 加佩， 212, 233 
Hugh of Arles, king of Italy 阿尔的休•意 
大利国王 ， 7, 55 

Hugh , relative of Charles the Fat 休，胖子 
査理的亲属 ， 193 
humanism 人文主义 ，104 
Hungarians 匈牙利人 • 3，8 - 14 ， 42; con- 
version 匈牙利人的飯依 . 1 3/» methods 
of warfare 匈 牙利人 的战争方法， 54; 
raids by 匈牙利人的入侵， 9 //； way of 
life 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 12/ 

Huns 匈奴 ，91 
hunting 狩猎 ，72 
Huy 于伊 ，90 

hygiene、standard of 卫生标准 ，73 

Ibelin, Sire d’ 德伊伯林家族， 14】，232 
Iberian peninsula 伊比利亚半岛 ： charters 
of customs 伊比利亚半岛的风俗特许契 
约， 277» colonization of 伊比利亚半岛 
的殖民化， 69; feudalism in 伊比利亚半 
岛的封建主义， 186/; population 伊比 
利亚半岛的人口， 60; 又见 Spain; Por¬ 
tugal 

Ibn Khaldun 伊本 • 卡勒敦 ， 54 
Iceland 冰岛， 19 ， 21 ， 35 ， 36 ， 38; chroni- 
clers 冰岛编年史作家 ，90 
idiota 白痴 ，80 

ile-de-FVance 法兰西岛， 61，205 ♦ 253 ， 
273 

illiteracy 文盲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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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ity 豁免权： Frankish 法兰克人的 
豁 免权， 245 ； from raids，purchase of 
法兰克人从入侵者手中购买豁免权， 
18 ； from raids* Western 西欧从人侵者 
手中购买豁免权 ，56 
immutability — 成不变 ，90 
Incarnation，era of 道化肉身纪元 ，85 
indiction 十五年征税周期 ，85 
indivisibility of fiefs 采邑的不可分割性， 
189, 203/ 

lndo~China 印度支薄 ，56 
infant mortality 婴儿死亡率， 7? 

Inge, king of Sweden 英奇，璃典国王， 34 
Ingleby 英国人的村庄 ，47 
inheritance 继 承权 ： in France 法国的继承 
权， 19 4 //， in Germany 徳 国的继 承权， 
197//, on tenements 曲领地的缝承权 ，| 
250/» 又见 heritability 
institutions ， legal , migration of 法律制度 
的转移 ，187 

interpretation » and observation 途释和规 
察 ， 83 

introspection 内心省思 ，106 
investiture 封地仪式， 173 ， 175, 190, 
206» coUective 集体封地仪式 ，203 
Ireland 爱 尔兰， 18, 21 ， 51，226 
Imerius 伊尔内里乌斯 ，116 
irrational* the 非理性 ，73 
Inlam 伊斯兰， 3// 

Italy 童大利， 216» absence of epic in 史诗 
在意大利的缺乏， 101 丨 Arabs in 意大利 
的阿拉伯人， 4 丨 development of fiefs in 
采邑在童大利的发展， 177//; felony in 
意大利的 重罪， 229 ； hereditary fiefs in 
采邑在意大利的继承， 197//; Hunga¬ 
rians in 匈牙利人在意大利， 9//; law 
and education in 意大利的法律和教育， 
UOj and money fiefs 意大利与金钱采 I 


邑， 174» multiple codes in 意大利的多 
种法典， 111; and Roman law 窻大利和 
罗马法， 116 ； servitude in 意大利的奴 
役制 ，266 ； Southern* Islam and 伊斯兰 
教和意大利南部 ， h Southern 意大利 
南部 * 又见 Sicily 丨 written contracts in 
意大利的成文契约 ， 113 
Ivo of Chartres 沙特尔的伊沃 ，212 

Japan 日本 , 211 ， 213. 228 
Japanese 日本人 ，56 
jarls 首领， 22/ ， 45, 48 
Jeanne d ’ Arc 贞徳 ， 138 
Jerome* St. ， 圣哲罗姆， 88, 107 
Jerusalem, kings/kingdom of 耶路擻冷诸 
王 / 王国， 119n， 218 
Jews 犹太人 ， 261 

John ， king of England 约輸，英国国王， 
108. 134, 229 

John, marshal of England 约翰，英国典礼 
官， 135, 136 

Joinville, Jean de 僑安维尔，让 • 德， 124, 
136, 374, 234/ 

行吟诗人， 94 ， 97，99 
Joseph II, emperor 约瑟夫二世皇帝 ，195 
Judgment，Last 最后的审判 ，84 
Judith，Boole of 犹濟传 ，25 
jurisprudence 法律 •• revival of 法律复兴， 
108; unification of 法律的统一， 118 ； 
又见 law 

justice，and freedom 正义和自由 ，273 
Justice* 离级裁利权， 25 】 
JustinianXodeof 査士丁尼法典 ，117 
Jutland 日德兰， 15, 37 

Kairouan 凯万 ，4 
Kent 肯特 ，20 
Khazars 哈扎尔人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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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mers 高棉人 ，56 
Kiev 基辅， 10, 66 

king(s) 国王（们 ） ： and liege homage 国王 
( 们）与绝对效忠， 218 ； power of ， in 
Spain 西班牙国王的权力， 187: relation 
to subjects 国王与臣民的关系， 150? 
Scandinavian « and Christianity 斯堪的 
纳维亚国王与基督教， 32// 
kinship 亲属关系 ： dual character 亲属关 
系的双重性， 137; and vassalage 亲属关 
系和附庸制， 233/ 

kinship groups 亲属关系群体， 123 //丨 at- 
tenuation of 亲属关系的减弱 ，139 - 
140, 142, tightening of 亲属关系的加 
强， 142 ； and vendettas 亲属关系与血 , 
族复仇， 126; withdrawal from 脱离亲 
属关系 ，139 

kiss，and homage 亲吻礼与臣服， 162, 
180, in Spain 西班牙的亲吻礼 ，186 
knight 猗士， 162, 182, 183, 184 
knighthood , peasant* in Span 西班牙农民 
的骑士身份 ，187 

knights’ fees, number of 騎士采邑的数 
量 ，74 

KrienihHd 克伦希徳 ，136 

lahour 劳动 ， agricultural 农业劳动， 173; 
services 劳役， 241 ， 244 ， 250 ， 273? re¬ 
duction in 劳动的减少 ，253 
借用地 ，185 

La Fert—sur-Aube 奥布堡， 30” 

La Garde-Freinet 裤树林堡， 5n 
Ugny 拉尼 • 262 

laity ， and literacy 世俗社会和文化程度， 
80/ 

Lambert of Hersfeld 赫斯菲尔徳的兰伯 
特， 65, 89 

Lancashire 兰开夏郡 ，45 


land 土地 ： grants of, to vassals 授予附庸 
的土地， 164 ； sale of 土地的出售， 
132/; surrender for protection 为得到 
保护交出土地 ， 171 
La ru/W/mi 定居 ，21 
LWmA/ 乡村普通法， 181 ， 189, 204 
土地上定居的人 ，267 
land tenure 土地佃领制， 68/ ， 115/» in 
England , free and unfree 英国境内自由 
和非自由佃领制 ，】 89 
Langton, Stephen 兰顿，斯蒂芬 • 108 
language 语言 ： dualism in 语言二元制， 
75. 77 j English 英语， 43 ， 75; Finno- 
Ugrian 芬兰 - 乌戈尔语， 8; French 法 
语， 43; German 德语， 76; national 民 
族语言， 75/, Nordic 北欧语言， 43; 
Scandinavian influence on 斯堪的纳维亚 
人对语言的影响， 43; 又见 Anglo-Sax¬ 
on ； Latin ； Provencal; Romance langua¬ 
ges ； Scandinavian languages« Turkish 
languages 

Languedoc 朗格多克， 70, 166, 216 
I-aon, 拉昂， 98/ 

Kara 拉腊 ， 127 
Laten 获释奴 ，267 

Latif undium( -a ) X 农庄， 243, 253, 258 
Latin 拉丁语， 75/ 

Lausitz(Lusatia) 劳斯茨（卢萨提亚 ）， 63 ， 
199 

law 法律： duality, in Germany 德国法律 
的两重性， 181; personality of 法律属 
人， 111/ ， 150 ； Roman，decay of 罗马 
法的衰败， 109/；-— revival of 法律的 
复兴， U6//; Scandinavian 斯堪的纳维 
亚法， 47//， teaching of 法律教学， 
103; texts 法律文献， 109 ； variability of 
法律的多样性， 113 ； Visigothk 西哥特 
法， 157/ 



lease ， three-generation 三代出租期 ， 185 
Lech, battle of the ( Lechfeld ) 莱希河之 
战 ， H 

legates，Papal 教皇使节 ， 65 
采邑， 167, 187 

b/inreAt 采邑法， 181 ， 189, 204 
I.eibeif^enxcfuift 农奴制， 269，279 
Leicester 莱斯特， 48 
Leitha, river 莱塔河 ，11 
Lc Mans« count of 勒芒伯爵 ， 213 
Leo the Wise, emperor 智者利奥皇帝 ， 13 
Leon 莱昂， 186, 266 
Urins 莱林斯 . 7 
近臣 ， 150 

levy, genera 〖普遍征兵制 ，152 
Lewis the German 日尔曼人路易 ， 231 
l.ibri Feudorum 《采邑书 》， 178 
Liege« bishops of 列日主教 ，90 
4 liege* homa 辟 “ 绝对 ” 臣服 , 214// 
life，expectation of 平均寿命 ， 72 
iJile 里尔 ，】39 
Umerick 利默里克 ， 21 
Umoges 利摩日， 172; Council of (1031) 
利摩日宗教会议 ， 82, 232; Viscountess 
of 利摩日子爵夫人 ，43 
Limousin 利穆赞 ，61 
Lincolnshire 林肯郡 ，45 
Lindisfarne 兰迪斯法内， 53，55 
Lisois, lord of Amboise 利斯瓦，昂布瓦的 
领主 ，138 

literatim and rulers 文化和统治者 ，79 
literature* vernacular 方言文学 ，105 
litigation 讼诉，见 justice 
Uvy 李维 ，88 

Loire ， river 卢瓦尔河， 10, 17, 28, 30, 38 
Lombards 伦巴 第人 ： feudal gradations a- 
mong 伦巴第人的封建等级， 197/; In 
South Italy 意大利南部的伦巴第人， 


188 ； kingdom of the 伦巴第王国 ，7 
Lombardy 伦巴第 ， cloth trade 伦巴第的 
布匹贸易， 70; law of fiefs in 伦巴第的 
采邑法， 119 ； population 伦巴第的人 
P , 60 

Londe，forest of 兰德森林 ，46 
London 伦教， 18, 42, 124 
‘ Jong ships ’“ 长船 ”， ] 6 
Lorch 洛奇 ，14 

‘lord’ “ 领主 ” ，】 46 ， 157 ； namral 天然领 
主， 190 ； origin of name 领主名称的起 
源， 182; relation to vassal 领主与附庸 
的关系 ，158 

‘Lord ， Great ，， of Hungarians 匈牙利人 
的 “ 大头领 ”，13 

‘lordless man ， “ 无领主之人 ” ， 157, 182, 
224 

Lorraine 洛林， 10, 245, 275, 276 
洛林人， 96, 127 
I-orris 洛里斯 ，276 

Lothar n» of Lorraine 洛林的罗退尔二 
世 ，18 

Lotharingia 洛塔林吉亚， 227, 228, 277 
Louis I the Pious, king of France 虔诚者 
路易一世，法国国王， 26,33 ， 36 ， 40 ， 
90, 109, 159, 163, 191，192 
Louis III, king of France 路易三世，法国 
国王， 55, 93 

Louis IV ， d’ Outremer, king of France 路 
易四世，法国国王 ， 202 
Louis VI the Fat, king of France 胖子路 
易六世，法国国王， 69, 72, 86, 265 
Louis VII， king of France 路易七世，法国 
国王 ，262 

Louis IX, St.，king of France 圣路易九 
世，法国国王， 127 ， 129, 174, 212 ， 
249, 262 

love, courtly 优雅爱情 ，233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 70 
Lucca 卢卡 ， 41 ， 178 
Lund 隆德 ， 35 

I.upus, Servatus, abbot of Ferrieres 卢普 
斯•瑟瓦图斯，费里耶尔修道院院长. 
191 

husalia 卢萨提亚， 63; 又见 Lausitz 
lyric poetry 抒情诗 ，106 

Machiavelli 冯基雅维利 . 80 
Magdeburg 马格德堡 . 14 
Ma^en utiJ munnen 肚子和亲兵 ，124 
Magnus the Good 好人马格努斯， 34 
Magyars 马扎尔人，见 Hungarians 
Maieul , abbot of Cluny 梅艾乌尔，克吕尼 
修道院院长 • 7 
Maillezais 与耶赛 ，168 
mails 通信业务， 64 
" 如州 / ⑽ ^ 保护权， 150, 157, 159 
Maine 曼恩省， 30» 

水久管理费， 206* 263 
Maitland 梅特兰 ， xxi 
Malar, Lake 梅拉伦湖 ，15 
Maldon, battle of 莫尔登之战 . 44 
‘man’，being the 作为 “ 人 ”，145 
Man ， Ue of 马 恩岛 ， 21 
mancipia 奴隶 ， 258 
Manichaeanism 摩尼教 ， 82， 106 
manor(s) 庄园， 173, 241//; custom of 
the 庄园习俗， 248 //； in England 英国 
庄园， 270 //； German 德国庄园， 269 ； 
not a feudal institution 非封建制度的庄 
园， 279 { post-feudal 后封建庄园， 279 ； 
rise of ， in Empire 帝国庄园的兴起， 
244 j size of 庄园规模 ，242 
manorial system 庄园制度， 49/; in Ger- 
many 德国庄园制度， 267// 

”iaws«.v(-i) 份地 ， 243 


Mansurah 曼苏拉 ， 124 
manumission 释放 ，259 
markets 市场， 6 7 ; as fiefs 市场作为采邑 . 

174 ； Vtking 维金人的采邑， 21， 22 
■Marmoutier.abbey of 马尔穆迭修道院 . 
267 

marriage 婚姻， 135, 226//; consanguine 
ous 血亲婚姻， 139w; repeated 再婚 . 
136 ； of serfs 农奴的婚姻， 263, 267 ； of 
tenants 租低农的婚姻， 258; of wards 被 
监护人的婚姻， 203 ；又见 remarriage 
MarseiMes 马赛， 6，7 
Martel，Charles 马特，査理，见 Charles 
Martel ； Geoffrey ， 见 Geoffrey Martel 
Martigny 马蒂尼 . 39 
Mass, the 弥撤 ， 82 
mathematicians 数学家， 74/ 
mathematics 数学 ，103 
Maurille. archbishop of Liege 英里勒，列 
曰大主教 ， 63 

Mauvoisin, Guy de 毛瓦辛，盖伊 . 德， 
124 

May-day festivals 五朔节 ， 83 
Mediterranean, Vikings in 地中海的维金 
人 ， 19 

Meissen 迈森 ，199 
Mdun 默伦 ，233 

memory, and law 记忆和法律， 114，】15 
merchant class 商人阶层， 71 
Mercia 麦西亚，】 8 ， 22 ， 42， 45 
M 会 kville 梅雷维尔 ，64 
Merovingians 墨洛温王朝， 36 ， 80, 101, 
149 ； miJitary system 墨洛温王朝的军 
事制度 ，152 society under 墨洛温社会， 
148 

Merseburg 梅泽堡 ，193 
Messay 梅塞 . 20 

Metz, abbey of St. Arnulf 梅斯地方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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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努尔夫 修道院 ， 275 
Meurthe，river 默尔特河 ，10 
Meuse » river 默兹河 ，179 
Mexico 墨西哥 ，243 

middle classes ， urban 城市中产等级 ，69 
migrations 迁徙： Germanic 日耳曼人的迁 
徙， 15; Scandinavian 斯堪的纳维亚人 
的迁徙，〗 6; causes of 迁徒的原因， 36/ 
Milan 米兰 ,198 
士兵， 161 / 

millennarianism 千年至福思想 ，84 
ministeriales* imperial* investiture of 帝 
国侍臣封地仪式 ， 200 
minors » as heirs 庄园继承， 201 / 
minting 铸币 ， 66 
missi 钦差 ，62 

missions，Christian 基督教传教团 » to 
Hungary 前往匈牙利的基督教传教团， 
14* to Scandinavia 前往斯堪的纳维亚 
的传教团， 33/ 

Mistral 米斯特拉尔 ， 176 
Mjdsen, lake 米约萨湖 ，23 
Modena 摩德纳 ，41 

Molesmes, abbey of 莫莱斯梅斯修道院， 

63 

monarchies (y) ： English 英国君主 ，272 
monasticism, decay of 修道院活动的衰 
落 ，40 

money 金钱， 66—68 ， 70/ ， 174 丨 pay¬ 
ments, on investiture 为举行封地仪式 
支付的钱款， 206; 又见 aids 
Mongolia 蒙古 ，13 
Mongols 蒙古人， 54，56 
monks，and epics 嫌士 和史诗 • 95/ ， 98; 

wanderings of 修士的游历， 42, 63 
monopolies 垄断 ，251 
Mons 蒙斯 ，74 

Montbrison, Hospitallers of 蒙布里松教 


士救护团 ，246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 . xvii ， xviii, 190 
Montfort, sire de 蒙福尔的老爷 ， 265 
Montmorency ， lord of 蒙莫朗西的續主， 
130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 U7 
Morava, river 摩拉瓦河 ，11 
Moravians 摩拉维亚人 ，9 
Morigny, abbot of 莫里格尼修道院院长， 

215 

Morocco 摩 洛哥， 18 

Morville-sur-Nied 尼德河上的莫维尔， 

275 

Moselle « river 摩泽尔河 ，40 
mund 保护，】 8 】 

mwm/t • 訓（强者对弱者的）保护 ，150 
庇护者 ，225 
委身者 ，269 
Mur, river 穆尔河 ，11 
murder 凶杀， 128/ 
myths 神话 ，82 

name*giving 命名法 ，137 
names 名称 : family 族名， 140/j personal 
人名， 45， 137 j place 地名， 46/ 

Namur 那慕尔 ， 215 
Nantes 南特， 18, 27, 30 
nature 自然， 72 1 inadequate knowledge of 
自然知识的缺乏 ， 83 
nature-rites 自然崇拜仪式， 82/ 

Neustria 纽斯特里亚， 19，176 
Newfoundland 纽芬兰 ，20 
Nibelungenlied 《尼布龙根之歌》， 100, 
136 

Nicholas I, Tsar 沙皇尼古拉一世 ，158 
Nidaros 尼达罗斯 ，35 
my/5 受出身限定的人， 270, 271 
Nimes 尼姆，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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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ility 贵族，见 knighthood » knight 
Nogi, Marshal 乃木希典大将 ，211 
Noirmoutier 努瓦尔穆捷， 20, 21 
nomads 游牧 民族： Asiatic 亚洲的游牧民 
族， 8; military superiority 游牧民族的 
军事优势 ，54 

non-prejudice，charters of 非伤害性契约， 
115 

Norbert* St. 圣诺伯特 ，84 
Nordic language 北欧语言 ，43 
.Vort/wmn 北方人 ，15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诺曼人征服 
英国 ， 26, 270 

Normandy 诺曼底， 49 ， 266» abbeys 诺曼 
底修道院 ， 63 » development of fiefs in 
诺曼底采邑的发展， U6J 、duchy of 诺 
曼底公釅领 , 26//, 202 * duke(s) of 诺 
曼底诸公爵， 48, 52, 205, 220, — and 
names 诺 曼底和地名， 46 丨 female suc¬ 
cession in 诺曼底的女性缮承， 200, 
heriiability of fiefs 诺曼底的采邑继承 
制， 197 1 law in 诺曼底法律， 48» liege 
homage in 诺曼底的绝对效忠， 215» of 
the Loire 卢瓦尔河上的诺曼底， 30, 
names in 诺曼底的人名， 45/, 141» ori¬ 
gins of invaders 诺曼底人 ft 者的起源， 
52 1 peasant warriors in 诺曼庵的农民 
武士 • 50 1 place-names 诺曼底的地名， 
46 ； seneschal of 诺曼底管家， 125; S uc- 
cession in 诺曼 底的缮 承制， 205, ward¬ 
ship in 诺曼底的监护蒯 ，202 
Normans 诺曼人 ，4 

Northmen 诺曼人， 12, 15//, 又见 Vi- 
king» 

Northumbria 谦森伯里置， 42» abbeys 诺 
森伯里亚修道院 ，42 

Norway 癱成， 15, 23, 24, 25, 38; Chris¬ 
tianity in 據成的綦督教， 33 1 English 


influence in 英国对篠威的影响 ，34 
Norwegians 揭威人， 51; in Normandy 诺 
曼 底的德 威人 ，52 
notaries 公证员 ，78 

Notker，bishop of Liege 诺克尔，列日主 
教 ，76 

Novalesa 诺瓦茱萨， 6, 98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 ，70 
number，vagueness regarding 对数宇的模 
糖认识 ， 74 

oath 誓言 ： respect for 对替言的荨重， 
237j of security 保证誓言 ，220 
oath-helping 发誓作证 ，124 
obedience > freedmen and 获释奴与服从， 
258, 260 

obligations 义务： of homage 臣服义务， 
219//, oflord 领主的义务， 224, ma¬ 
norial , stabilization of 庄园义务的稳定 
性， 276 ； reciprocity of 义务的相互依 
存， 227 /； of tenancy 租佃义务， 249 /； 
uncertainty of, and villeinage 义务的不 
确定性和农奴制 ，279 
Odo, St • 圣奥多 ，63 

()do，king of Francia 奥多，法兰克国王， 
29. 30 

officials* Carolingian 加洛林王朝官员， 
157, 159 

offices♦ remuneration of 职位报酬， 192/ 
Oise，river 瓦兹河 ，69 
()laf ， St. 圣奥拉夫， 30//, 35, 43; Saga 
o/ 圣奥拉夫传奇 ，38 
Olaf Tryggvason ， 奥拉夫 • 特里格瓦进， 
23, 32 

old age 老年期， 72/ 
olive-tree 橄槿树 ，97 
Oliver 奥立弗 ，102 

origins, of Viking invaders 维金入侵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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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51/ 

Orkneys 奥克尼 ，21 

Orleans 奥尔良 17, 18, 69 ♦ *227* sub-dean 
or 奥尔良副主教 ，130 
orphans 孤儿 ，191 ♦ 202 
Osbern 奥斯本 ，45 
Oslo fjord 奧斯陆峡湾， 23 
Ostarrichi 奥斯塔里奇 ，11 
东哥特人 ， 100 
Otranto 奥特朗托 ，10 
Otto I. the Great, emperor 奥托大帝， 
xx ， 7, II ， 55, 76, 79, 81, 86, 92, 201 
Otto II, emperor 奥托二世皇帝， 4，79 
Otto III, emperor 奥托三世皇帝 • 79 ， 8 》， 
92, 179 

Otto of Freising 弗赖辛的奧托 • 12, 14 ， 
84, 91 

()udenarde 奥登纳尔德 ， 139 
Ouse, river 乌斯河 ，17 
Ouzouer* Thomas d’ 乌佐尔，托马斯 • 德， 
126 

overpopulation, Scandinavian 斯堪的纳维 
亚半岛的人口过嬲 ，37 
ownership, conception of 所有权概念， 
115/ 

paganism ， in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 $ 的 
异教， 31/，35 
page 侍童 ，225 
Palaiseau 柏莱索 ，137 
Pannonia 潘诺尼亚 ，14 
papal government, and fiefs 教廷和采邑， 
179 . 

parage 帕拉日， 205, 207/ 
parcenary 共同继承权 ，131 
Paris 巴黎， 18, 21 ， 39, 69, 84, 86, 104 
Paris, Gaston 帕里斯，加斯頓， 90, 99 
parish clergy 教区教士 ，82 


participation 参与 ，116 
Passau 帕绍 ，14 

Patrimony of St. Peter 圣彼得的遗产， 
179 

patron'dient relationship 保护-被保护关 
系， 149, 164, 188 

patron saints 圣徒保护神 : English, in 
Sweden 瑞典的英国圣徒保护神， 34 ; 
invocation of 对呆徒保护神的祈求 ，84 
patronage, Church 教会庇护权 ，252 
Paul Oros 出 s 保罗 • 奥罗修斯 ，88 
Pavia 帕维 ffi ，10 
peace，public 公共和平 ， 1 28 
peasants 农奴： independent，weakness of 
独之农民的软弱性， 246 1 and language 
农民与语言， 45; and law 农民与法律， 
112 ； as warriors 农民武士， 183/， 187 j 
又见 villeins 
pec us 家畜 ， 165 
Pepin 丕平 ，153 

Pepin II, king of Aquitaine 35 平二世，阿 
基坦国王 • 55 
Perrin » C. E. 佩林 ， 277 
Petchenegs 撖彻涅格人 ， 8 
Peterborough 彼得伯勒 ， 89 
Peter Damiani ， St. 圣彼得 • 达米亚尼， 
98, 107 

Peter Lombard 彼得 • 隆巴德 ， 108 
‘petitory’ “ 涉及所有权的 ” ， H5 
Philip I» king of France 昧力一世，法国国 
王 ， 72 

Philip II Augustus，king of France 腓力二 
世 • 奥古斯都，法国国王， 117, 119 ， 
169, 174, 207/, 216, 227, 229 
Philip III, king of France 膊力三世，法国 
国王， 119, 262 

Philip IV the Fair, king of France 美男子 
昧力四世，法国国王 ， 80 ， 119, 130, 



235 

Philip VI,king of France 腓力六挞，法国 
国乇 」 29 

Philip I of Alsace, count of Flanders 阿尔 
萨斯的腓力一世，佛兑德伯爵 ， 225 
philosophy 哲学 ，108 
Picardy 皮卡第， 70, 215, 222, 263 
pted poudreux 行商 ，63 
Pilgrim, bishop of Passau 皮尔格林，帕绍 
主教 ，14 

pilgrims 朝爸者， 63; Arab attacks on 阿 
拉伯人对朝圣者的攻击 ，6 
pirates 海盜： Arab 阿拉伯海盗， 5; Greek 
希腊海盜 ，6 
Pisa 比萨， 7, 19, 118 
place-names 地名， 46/ 

Placemim^ 普拉森提努斯 ，117 
piadta 公共法庭， 268, 278 
Plantagenets 金雀花王朝 ,174, 202 f 220 ; 
judicial system 金雀花王朝的司法制度， 
272 ;又见 Angevins 
Plato 柏拉图 ， xix 
ploughland 49 
pobituiorufa 风俗特 许状 ，277 
poems，vernacular 方言诗 ， 91 
poets, Provencal 普罗旺斯诗人 ， 233 
Poitiers 普瓦提埃， 195; battle of 普瓦提 
埃之战 ，]53 

IVhoii 普瓦图 . 31; count of 普瓦图伯爵， 
168 

Polovtsi 波洛夫齐人 • 56 
polygamy 多妻制 ，37 
polytheism 多神教 ，32 
/wmo/ic'/ii/b 领主 ，158 
Poperinghe 博普林赫 ，172 
population 人口： decline in 人口 下降， 
60 /；又见 repopulation 
populus Francorurn 法今克人 ，149 


portage of boats 船只的运输， 17 
Portugal 葡萄牙 ， 186 
posting service 邮政服务， 64/ 

Pm hikes 波迪埃勒 ， 95 
借用地 ， 185 
Prague 布拉格 ，66 

prayer(s) 祈祷， anti-paRan 反对异教的祈 
祷， 41: posture of 祈祷姿势 ，233 
preaching 布道 ，82 
prebends 俸禄 ，68 
Pret oria / preca Wm/ w 恳请地 ，164 
precedent, justice and 司法和判例， .113/ 
prestamo 借用地 ， 1 87 
priests 祭司 : pagan« in Scandinavia 斯堪 
的纳维亚的异教祭司 ， 31 丨又见 dergy 
primogeniture 长子继承权， 189, 203. 
204/ 

prisoners，of Northmen 诺曼人的俘庚， 
18/ 

privilege, equality in 特权的平等 ，1 95 
property, real, and tradition 不动产与传 
统 ， 115 

prosody 诗体 .76 

protection 保护， 148// ， 224 ； of freed men 
对获释奴的保护 ， 259 
Provencal language 普罗旺斯语 ，77 
Provence 普罗旺斯， 5—7 ， 41 ， 52/, 89 ； 
countshipof 普罗旺斯伯爵职位， 131| 
Roman law in 普罗旺斯的罗马法 ，117 
purveyance 食物征发权， 250, 278 
puszta 平原 ，9 

Quentovic 昆托维克 ，39 
Quercy 凯尔西 ，77 
quest for a lord 寻求领主 ， 185 
Quia Emptores , 208n 
Quicrzy, placitum of 基尔希敕令 . 1 94. 
195 



Rabanus Maurus 拉班努 • 莫鲁斯， 83 
rachat 赎买费 ，206 
rudtneti ，184 

ransom/ransoming 黩金 / 续买 • 18 
Raoul* king 拉乌尔，国王 ，29 
Raoul de Cambrai 《康 布雷的拉乌尔》， 64, 
94, 96, 102, 127, 196, 229, 238 
Raoul of Gouy 古伊地方的拉乌尔 ，94 
Reading 雷丁 ，17 

reconciliation « of feuds 族间复仇的和解， 
129 

records，dating of 文宇记载的日期， 74, 
84 

redemption, right of* by relatives 亲属李 
有的赎回权， 133, 139, 142 
referendaries, lay 世俗咨尚官 ，80 
reform , religious 宗教改革， 91» Gregori- 
an 格利高里宗教改革， 106/ ， 116, 252 
Regino of Priim 普吕姆的莱吉诺， 9, 89 
Rdchenau 赖歌瑙 ， 211 
Reinald of Dassel 达瑟尔的糗纳徳 • 108 
relics 圣物： Breton 布列塔尼圣物， 42i 
criticism and 批到稍神和圣物 ，90 
relief 慰问费， 206/ 

/ ’Aomme 偿命金 ， 129 
religion, popular 民间宗教 ，83 
remarriage 再婚， 136 
Rtmi of Auxerre 欧塞尔的莱米 》55 
remuneration 报 fief as 采邑作为报酬， 
166; from honour 职务报 192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twelfth-century 12 
世纪文艺复兴 ， 103 

Renaud of Montauban 蒙托邦的笛诺 ，234 
rent » ground 250 1 paid to clergy 付给教士 
的地租 ，165 

repopulation 人 口的再聚居 ， 69 
resistance 抵抗 ： lack of，to raids 对入侵 


的不抵抗， 54/ 

retrait lignager and feodal 家族收回权和 
领主收回权 ， 210 

reversion , family 家族继承权 ，195 
revocability , increasing difficulty of 采邑 
收回的日益困难， 192/ 
revolution, French 法国革命，见 French 
Revolution 

Rheims, fortifications 兰斯的防御工程， 
40/ 

Rhine, river 莱茵河 ，179 
Rhine delta 莱茵河三角洲， 26, 28, 31 
Rhineland, charters of villages 莱茵河两 
岸地区的乡村特许契约 ，277 
Rh6ne，river 罗油河， 5 ， 6 ， 19，95 
Richard I, Cxeur-de-Lion, king of England 
狮心王理査一世，英国国王， 200 
Richard I, duke of Normandy 理査一世， 
诺曼底公爵 ，28 

Richard II ， duke 理査二世公爵 ， 43 
Richdet 里歌莱， xv«ii 
Richer of Rheims 兰斯的里馱尔， 30, 191 
ridings 区 ， 48 
Ripen 里奔 ， 33 
Riquier, St . 圣里奎尔， 32 
Risle» river 里斯尔河 ， 46 
rivers ， Northmen and 诺曼人与河流， 17 
roads 道路， 62//; Roman 罗马的道路， 
61 

Robert II the Pious, king of France 虔诚 
者罗伯特二世，法国国王， 72, 79, 83 
Robert ， count-abbot 罗伯特，伯爵-修道院 
院长 ，213 

Robert de Clary 罗伯特 • 德 • 克拉里， 
105 

Robert the Strong, duke of France 大力士 
罗伯特，法国公爵 ， 194 
Robert II, duke of Normandy 罗伯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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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诺曼底公爵 ，79 

Robert , count of Nantes 罗伯特，南特伯 
爵 ，30 

Roland 罗兰， 93 ， 102 ， 125 ；又見 Chanson 
de Roland 

Rollo 罗洛， 29, 30, 36, 46, 52 
Roman de Rou 《鲁的传奇》 

Komance languages 罗曼语 ， 43 ， 75/， 77 
romances 浪漫传奇， 105 / 

Romania 罗马辖区 ， 111 
Rome 罗马： Cnut’s pilgrimage to 卡纽特 
的罗马朝圣之旅， 24; and Scandinavian 
hierarchy 罗马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教阶 
制 ，34 

Romce, Jeanne 罗密，让娜， J 38 
Kosny'-sous-Bois 罗尼苏布瓦 ，262 
Rouen 鲁昂， 18 ， 30，43 
Rouergue 魯埃日 ，77 
Kourrioi.s 卢姆瓦 ， 28 ， 46 ， 50 
Roussillon 鲁西永 ，278 
runners 信使 ，62 

Russia 罗斯俄国， 17 ， 2K 36, 51, 56, 
66, 70, 158, 228 

Saales pass 萨勒关 a ， io 
Sachsenspiegel 《萨克森法鉴》， 119, 129, 
168, 223, 268 
sagas 萨迦， 154，177 
Saint-Alexis » Poem o / 《圣阿历克斯之 
歌 》，226 

St. Brice’s day，massacre of 圣布赖斯节 
大屠杀 ， 24 

Saint-Denis-de-France, abbey of 法国圣德 
尼修道院， 95, 101, 114 
Sainte-Genevieve 圣日乃韦 ，262 
Saint-Gall, abbey of 圣加尔修道院， 6, 
98, 191 } charter of 圣加尔契约 ，21 In 
Saint-Germain-des-Pres♦ monk of 圣日耳 


曼修道院附近的修士 • 55 

Saint-Martin, canons of 圣马丁修道院的 
教士 ，213 

Saint-Martin-des-C'hamps 田园堡圣马丁 * 
235 

Saint Maurice d r Agaune 圣莫里斯 • 达高 

尼 ，6 

Saint-Omer 圣奥默尔 ，139 
Saintonge 圣东日 ，19 
Saint-Philibert. abbey of 圣菲利贝尔修道 
院 ，20 

Saint-Pourpain-sur-SiouIe 希乌尔河上的圣 
普尔桑 ，20 

Saint Riquier, abbot of 圣里奎尔修道院院 
长， 222 

Saint-Saturnin 圣萨图尔宁 ，196 
Saint-Serge，monks of 圣塞尔吉的修士， 
231 

Saint-Tropez 圣特罗波兹 ，5 
St. Victor, canons regular of 圣维克多正 
式教规团 ， 86 

Saint-Wandrille. monks of 圣万德里尔修 
道院的修士 ， 46 
sale ofland 土地出售， 132 / 

Salic law 萨利克法 ，155 
salvation « quest for 寻求得救 ，86 
SaJzburg 萨尔茨堡 ，】4 
samurai 武士 ，211 
Saracens 萨拉逊人，见 Arabs 
Sargassa 萨拉戈萨 ，5 
Sardinia 撤 丁岛， 7, 77, 247 
Sarmatians 萨尔马提亚人 ，153 
‘satraps’ “总 督”， 193 
Saxons 萨克森人 ，154 
Saxony 萨克森， 10, 129 ， 179 ， 243 ； in¬ 
heritance in 萨克森的继承制， 203; 
peasant allods in 萨克森的农民自主地， 
248, 267/ 




Scandinavia, conversion of 斯堪的纳维亚 
的皈依， 31//，35 

Scandinavian languages 斯堪的纳维亚语 
存， 15, 43 

Scandinavians 斯堪的纳维亚人， 3; as set- 
tlers 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 42 /；又见 
Vikings 

Scania 斯堪尼亚， 15, 35 
scepticism 怀疑态度， 32，81 
Scheldt , river 些耳德河， 17 ， 28，38 
Schism. Great 宗教大分裂 . 107 
Schleswig 石勒苏益格 • 33 
Scotland 苏格兮 ，42 

sea, part played in migrations by 大海在 
人类迁徙中的作用 ， 52 
seafaring, disuse of，in West 西欧航海活 
动 的停止 ，53 

security, oath of 担保誓言 ，220 
sei^ueurie 庄园 ， 241 
Seine, river 塞纳河 • 28, 43, 47, 55 
seisin 依法占有权， 115, 116 
self-consciousness 自我意识， 106// 

Sens 喿斯， ]7, 117, 130 
Sepulchre. Holy, destruction of 圣墓的毁 
坏 . 85 

Sepulveda 塞普尔维达 ，138 
serfs 农奴， 16 】， 261，279 
serfdom 农 奴制： French, change, in char- 
acter 法国农奴制特点的变化， 279 ； ter- 
ritorial 地方农奴制 . 266 
serjeant (s) 管家 ， 167 
‘service ， “ 役务 ” ， 150, 223/ 
services 役务 ， fief and 采邑与役务 ，167 ; 
methods of payment for 对役务的付酬 
方法 ， 169 

servusi-i) 奴隶 ，255 
SluMlands 设得兰群岛 ，21 
shipping.levies of 船只的征集 ，38 


ships, of Northmen 诺曼船只 ，见 boats 
Siamese 暹罗人 ，56 

Sicily 西西里 ， 4; kingdom of 西西里王国， 
188 ； Norman kings of 西西里的 诺曼诸 
王， 119/1 

Siegfried 西格弗里德， 101. 136 
‘ silent ’ community “ 鲜为人知的 ” 共同体， 
123, 139 

silver，minting of 银币的铸造 ，71 
Simeon, tsar 西蒙，皇帝 ，9 
slaves 奴隶， 255/: Church and 教会和奴 
隶， 259 ； disappearance in France 奴隶 
在法国的消失， 260» enfranchisement 
释奴 运动 . 256,259;in England 英国的 
奴隶 , 2 7 0; in Germany 德国的奴隶， 
268 ； varieties 奴隶的多样性 ，256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 66, 260, 268 
Slavs 斯拉夫， 9, 21, 268 
Snorri Sturluson 施诺里 • 斯 特鲁逊 ， 33 
socage , free 自由免役权 ，189 
Sodermanland 南曼兰宵 ，51 
soldiers♦ private 私兵 ，155 
• 被保护人 ，155 
Solinus 索 利努斯 • 105 
Spain 西班牙， 129, 157? Arabs and 阿拉 
伯人与西班牙 ，4 • ■ 5 ， 52; commenda¬ 
tion in 西班牙的委身制，〗 58; era used 
in 西班牙使用的纪元， 85; feudal devel¬ 
opment in N. W 西班牙西北部封建制的 
发展， 186/ ， Moslem，trade with 西班 
牙与穆斯林的贸易， 65， reconquest 西 
班牙的再征服， 187 ； resettlement 人 U 
再迁人西 班牙， 187 ； servitude in 两班 
牙的奴役制， 266; slave trade with 与西 
班牙的奴隶贸易， 66, Vikin 阶 and 维金 
人和西班牙 • 19: written law in 两班牙 
的成文法， 111« 
squires 侍从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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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ford 斯坦福 ，48 

Stamford Bridge# battle of 斯坦福桥之战， 

26. 31 

status 地位： of man and land 人的地位和 
土地的地位， 257 ； personal♦ differences 
in 个人地位的不同， 255// 
statuti 法规 ，277 
stelae 墓碑 ，35 

Stephen, St., king of Hungary 圣斯蒂芬， 
匈牙 利国王 ，13 

Stephen, king of England 斯蒂芬，英国闻 
H, 135 

Stephen Harding, St. 圣斯帝芬 • 哈丁， 

63 

stirrup 马橙 ， 153 
Mory telliry? 讲述故事 ， 81 
subinfeudation 分賜采邑， 208« 
submission, voluntary, deeds of 自愿的从 
属行为 ，262 

subordination, principle of 从属原則 ♦ 145 
succession 继承 ： collateral 旁系继承， 
200 ； law of, for serfs 农奴的旁系继承 
法 ,131 ； taxes 继承税， 263, 267 
Suger, abbot 休格，修道院长 ，249 
sundials H 择 ，73 

supernatural, sensibility to 对超自然事物 
的敏感， 73, 106 
surveys 调査法， 259, 260, 275 
Susa 苏萨 《 6 

•suzerain’ ， meaning “ 宗主 ” 的意义， 146m 
Swabia 士瓦本， 9. 267 ； duchy of 士瓦本 
公爵领 ，199 

•Sweden ， Chri.sfianizatton 瑞典的基督教 
化， 32/ 

Swedes 瑞典人， 15, 23, 51 
Sweyn 斯韦恩， 23/, 36, 38 
Sylvester II, Pope 西尔维斯特二世，教 
皇》见 Gerbert of AuriJIac 


Syria 叙利亚， 188, 201, 216 

Tacitus 塔西佗 ,154 , 243 
Tageschalken 日工 ，268 
Tagus, river 塔古斯河 ，5 
taiUe A 失税， 223 i rural 乡村贡税， 252/ 
tallage 人头税， 278 ；又见 
Talvas 塔尔瓦， 127, 141 
TannhSuser 汤豪泽 ，232 
Taormina 塔奥米纳 ，4 
tenancy, burdens of 租価负担， 249/ 
tenants 租 油人： free 自由租個人， 265 ； 
status of 租畑人的地位 ，257 
tenements 油 领地： inheritance 個领地继 
承权， 250/; manorial 注园佃 领地， 
241» servile 农奴個领地， 279; slave 
and fret • 奴隶和自由人的佃领地 ，243 
terriers 地产册 ，249 
Tertullian 德尔阁良， 

Thames, river 泰晤士河， 17，38 
Thanet, Isle of 萨尼特岛 ，21 
thegn 大乡绅， 182, 183, 184. 185» two¬ 
fold meaning 大乡绅的双重含义 ，186 
Theodaric the Great 狄奥多里迮大帝 . 
101 

Therouanne, bishop of 塞茄安奈 主教 . 
172 

Thiais 蒂艾斯 . 262 
Thietmar 蒂耳 P 马尔 . 193 
Thrace 色雷斯， 9，11 
Titl 蒂尔 ，31 

time 时间 ： end of 时间的终结， 84/， in 
difference t« 对时间的漠不关心 ， 74 .* 
measurement of 时间的计董， 73/ 

Tisza，river 蒂萨河 ，8 
tithe( s) ff* — 税， 174, 252 ； appropriation 
of 什一税的挪用 ，252 
tilhings 十户体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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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deeds 地契 ，115 
Tofi 陶菲 ，47 
tolls 渡口税 ，174 

tombs • Scandinavian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 
坟墓 ，35 

Tostig 托斯蒂格 ，62 
Toulon 土伦 ，39 
Toulouse 图卢兹 ，176 
Touraine 图赖油， 39，195 
Tournus 图尔尼 ，20 
Tours 图尔， 149, 211 
Tonry 图里 ，64 

towns 城镇 ： effects of Scandinavian at- 
tacks 斯堪的纳维亚人袭击城镇所造成 
的影电， 39; internal strife in 城镇内部 
冲突， 127/; and law 城镇和法律， 1】8 
Towthorpe 托瑟坡 ，47 
trade 贸易， 65//, 70//* balance of 贸易 
平衡 ，66 

tradition » oral legal 口传法律传统 ，109 

traditionalism 传统主义 ，91 

transitoriness of world 尘世的短暂 ，84 

translation(s) 麵译 ( 作品〉， 78，103 

transport 运输， 62/ 

travel, speed of 旅行速度 ，62 

treason 背叛行为 ，118 

Trier 特里尔 ，168 

Trondhjem 特隆赫姆 ，35 

Trosiy 特洛斯利 ，3 

诗人们， 94，96 
trustis 王室侍从， 155，156 
Turkestan 突厥 斯坦 ，66 
Turkish languages 突厥语， 8 
Turks 突 厥人， 56 

Turpin, archbishop 特平，大主教 ，93 
Tuscany 托斯坎尼 ，248 
Tyrrhenian sea 第勒尼安海 ，70 


Ukraine 乌克兰 ，16 

unchastity，sacerdotal 不洁罪 ，107 

Upland 阿普兰 ，25 

Uppsala 乌普萨拉， 34，35 

Urban II, pope 乌尔班二世，教皇 ，113 

Usagre 乌萨格雷 ，124 

Utrecht，bishop of 乌特勒支主教 ，31 

Vacarius 瓦卡里乌斯 ，117 
Vaik. king of Hungary 维克，匈牙利国王， 
13 

Valais 瓦莱 ，6 

Valerius Maximus 瓦勒里 乌斯. 马克西 
姆 ，104 

va( r)let 侍童 ，156 
Vannes 瓦納 ，30 

Varangian kingdom 瓦兰吉亚王国 ，36 
vassal (s) 附庸，】 55/; in Anglo-Saxon 
England 盎格鲁-撤克逊时期英国的附 
庸 ， 181 ； household and beneficed 私家 
附庸和受地附庸， 169, in Italy 意大利 
的附庸， 178, landless 无地附庸， 169, 
‘of the Lord’ “ 国王的附庸 ”,159, 
methods of rewarding 对附庸的付酬方 
法， 163//* private 私人附庸， 160 ； re¬ 
lation to Lord 附庸与领主的关系， 158; 
use of word in Spain 附庸一词在西班牙 
的使用 ，186 

vassalage 附庸制， 145 //； Carolingian 加 
洛林附庸制， 157//; in England 英国的 
附庸制， 181//, in France 法国的附庸 
制， 17 6 /; in Germany 德国的附庸制， 
179 //； in Italy 意大利的附庸制， 
177 //； obligations of 附澥制义务 • 
147 ； quasi-family character 附庸制的准 
家族特点， 224 /； in Spain 西班牙的附 
庸制， 186/ 

vassi dominici 钦命附庸， 159, 160, 171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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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vasours 陪臣 ： in I^mbardy 伦巴第的陪 
臣， 197 /； Norman 诺曼人的陪臣 ，177 
Vegetius 韦格提乌斯 • 104 
Velluto di Buonchristiano 维鲁托 • 迪•逢 
克利斯迪亚诺， 125/ 

vendetta 族间复仇， 125// * extent of obli- 
gation 族间复仇义务的范围 . 138 
Vendome* abbey of 旺多姆修道院， 197 
vengeance 复仇， 225. 412 ；又见 vendetta 
Venice 威尼斯 ， 64 ， 66 ， 70 
Ver 威尔 ， 114 
Vexin 韦克辛 ，46 
V6zeiay 维泽雷 • 95，265 
Vieh 牲畜， 165, 166 
Vienna 维也纳， 11 

Vignory，lords of 维格诺利的贵族， 30n 
Vikings 维金人， 19//; methods of war¬ 
fare 维金人的作战方式， 54; organiza¬ 
tion 维金人的组织， 20 / 1 origin of name 
维金人名称的起源 ，19 
农庄 • 243, 246 

villages ： disappearance of 村落的消失， 
Wf\ Hungarian 匈牙利人的村落， 12/* 
and manors 村落与庄园 ，242 
Viilehardouin 维拉杜安 ，105 
villein tenements 维兰怔领地， 167, 171/ 
viJleins 维兰 • 农奴， 272,279 
villeneuve 新城 ，276 
Vimeut river 维米奥河 . 93 
violence, as class privilege 暴力作为等级 
特权 ，127 

Visigothic 西 哥特： kings，and law 西哥特 
国王和法律， 111) society, heritage of 
西哥特社会的 遑产 ， 186 
visions 幻象 ， 82 

vocabulary 词汇： feudal 封建词汇， 
148//, 183, of servitude 关于奴役斜的 
词汇， 261/, of status 关于身份地位的 


词汇 ，258 

Viilundr 沃伦德尔 ，27 
Vontes 封特斯 ，39 

Voyage cie Charlemagne 《査理曼的旅 
程 》，95 

Ware 瓦斯 ，96 

wages 工资， 71; social function 工资的社 
会作用 ，68 

Waltharius 《瓦尔塔里乌斯》， 95, 100 
wapentakes 区 ，48 

war(s) ， inter-feudal 内部封建战争 ，235 
wardship, seignorial 领主监护权 ，202 
warriors 武士： household 私家武士， 
151 //； professional 职业武士 ，154 
water-clocks 水钟 ，73 
wealth，amassing of 财富的积储， 68，71 
Weistum 权利声明， 277/ 

Welfs 韦尔夫家族 ，180 

wergild 赎杀金 .129, 130, 182, 225 

Wessex 威塞克斯， 18, 22, 23, 41 ， 42: 

king of 威塞克斯国王 ，51 
Western Isles，Norway and 挪威及西部群 
岛 ，38 

Widukind 威杜金德 ， xx 
will(s) 遗嘱，意志 : disposal or property 
by 根据遗囑处置财产， 141/; hidden 隐 
秘意志 ，83 

William the Bastard (Conqueror) , king of 
England 私生子（征服者）威廉，英国国 
王， 26, 37/,42, 63, 74, 75, 79, 89, 
128, 139, 170, 270 

William III of Aquitaine 阿基坦的威廉三 
挞 ，79 

William Longsword. duke of Normandy 威 
廉 • 朗斯沃德 .诺曼 底公爵 ， 43 
William, count of Provence 威廉，普罗旺 
斯公爵 ， 7 

Winchester 温切斯特 ，42 




Wipo 维坡 ，110 
Wolen 沃伦， 246, 247 
wolves 狼 ， 72 

women, inheritance of fiefs by 妇女的采 
邑继承权， 200/ 
wood，use of 木材的使用 ， 72 
Worcester 伍斯特， 89; bishop of 伍斯特 
主教 ，185 
Wurms 沃姆斯 ，11 

writing and act, dichotomy 书面文字和行 


为，两面派手法 ， 81 
Ximenes 希梅内斯 ，80 

Ybert of Ribemont 里布蒙的伊伯特 ，94 
year, length of — 年的时间长度 ，85 
Yonne，river 约油河 ，17 
York 约克， 17 ， 18 ， 45 ， 51; archbishop of 
约克大主教 ，183 
Yorkshire 约克郡， 45. 47 



封建欧洲文明最典型的特征，是社会等级中从上到下的依附 
关系网。（在上卷中.我们已阐述了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如何兴起 
和发展，什么事件和精神氛围对它的成长产生了影响.遥远的历史 
中哪些东西对它产生过促进作用。）但是.在传统上冠以“封建”之 
名的各社会中，个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单独地受制于严格的隶属关 
系或直接的权力关系。按照职业、权力大小或威望高低.人们也被 
分成高低有别的群体。此外，在每一种庞杂的小首领统治之上，总 
是存在着影响更为深远并具有不同特点的权威。从封建时代第二 
阶段开始.不仅社会等级越来越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且各种力量围 
绕着几个强大权威和臣大标 tl 益集中起来。现在我们应3集中 
精力研究社会组织的第二方面•然后最终才能回答我们的研究听 
要阐明的问题.这 就是： 由于哪些基本特征这几个世纪才被称作封 
建社会.并与欧洲历史的其他阶段分别开来呢？这些特征是否为 
西欧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所独有呢？其遗产中的哪些部分传递给 
了后来的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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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血缘贵族的消失 

对于最早为封建主义命名的作者们来说，对于法国大革命时 
期那些致力于摧毁这一制度的人们来说，贵族观念与封建制度似 
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这种观念联想上的错误是再显见 
不过了，至少在我们强调确切使用历史词语的情况下是如此。当 
然，在封建时代各社会中是没有平等可言的，但并不是每一个占支 
配地位的社会等级都是贵族。配得上贵族这一称号的等级显然必 
须兼备两个特点 ：第一 ，必须拥有自己的法律地位，这一法律地位 
能够肯定其所要求的优越性，并使这一优越性实际有效。第二，这 
一地位必须是世袭的——不过，它具有这样一个限制条件：根据正 
式确立的规则，只有数量有限的新家族才可以加人进去。换言之， 
拥有实际权力是不够的，甚至拥有这样的继承形式也是不够的（尽 
管继承形式在实践中是有效的）——这种继承形式在于，子女由于 
拥有地位高贵的父母而享有诸多有利条件，就像他们享有可以继 
承的财富 一样； 除此之外，社会特权和世袭继承权还必须要得到法 
律承认。在今天的法国，如果我们说各上层中产阶级是资产阶级 
贵族，这只是一个讽刺 而已。 即使在贵族的法律特权已经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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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如我们现代的民主社会里，对贵族特权的记忆，仍使等级意 
识保持 活力； 任何人除非能够证明其祖先曾行使过贵族特权，否则 
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贵族。在这一意义——这是惟一正当的意 
义 上，贵族在西欧的出现为时较晚。直到12世纪这一制度的 
初步轮廓才开始出现，只是在下个世纪采邑制和附庸制已经衰落 
时，它才得以成形。在整个封建社会第一阶段以及此前的一个时 
期，它是不为人所知的。 

在这一方面，封建社会第一阶段有别于它曾接受过其遗产的 
更早期的文明。晚期罗马帝国曾有过元老等级，在墨洛温王朝初 
期，尽管先前的法律特权已经消失，但在法兰克国王统治下，占据 
统治地位的罗马臣民仍然自豪地声称自己是元老等级的后代 。在 
H 耳曼诸多民族中，曾存在一些被正式称为“贵族”的 家族： 当地语 
言称作 edelinge ，拉丁文译作 nobile.i ，在法兰克-勃艮第语中， 
ecidinge 以 adelenc 的形式长期保存下来。这些家族的地位允许 
它们享有特殊的便利条件，特别是较高的“赎杀金”；以盎格鲁-撒 
克逊文献的说法，其成员比其他人“天生尊贵”。就我们所知，他们 
中大多数传自地方首领一一塔西佗称之为“地区首领”——所建立 
的古王朝，在君主制政府形式盛行的地方，为了王室（其本身源自 
这些贵族等级）的利益，这些家族的政治权力已经被逐渐剥夺，但 
它们依然保留有其神圣家族原有的一些威望。 

但是，这些区别并没有从蛮族王国时代存留下来。毫无疑问， 
许多贵族家族在早期便灭绝了。他们的显赫地位使他们容易成为 
个人复仇、流放和战争攻击的 目标。 除在萨克森之外，几乎没有贵 
族家族延存到蛮族人侵过去后的这个时期。例如，7世纪巴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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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仅有四家贵族得以延存。在法兰克人中，假若（这是无法证明的 
事情)先前也有过世袭贵族的话，那么它们在见诸最早的文字记录 
之前就已消失。同样，元老等级所建立的仅是一种不稳定的和分 
散的寡头体制。把自豪感建立在对往昔回忆之上的那些家族，在 
新建立的国家中自然消亡了，在这些新国家中，自由人优势地位的 
有效基础完全是另外一种 类型： 财富和与之相伴而来的权力，以及 
对国王的役务。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资格常常是父子相承，它为 
突然发迹打开方便之门，也为骤然败落打开方便之门。从非常严 
格的限定意义上，9世纪或10世纪之后的英国，只有国王的亲属 
才有权称作 aetAefZhg (贵族）。 

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主要家族历史的最显著特点是其血统 
门第的短暂性。至少，如果我们认为不仅可以不接受中世纪杜撰 
的那些神话，而且可以不接受我们时代各方面学者在研究专有名 
称递传方面以完全假设的原则提出的虽具匠心但不可能存在的推 
测的话，情况就是如此。韦尔夫家族曾在西法兰西亚发挥过举足 
轻重的作用，后来 （888 — 1032) 成为勃艮第的国王。这个家族为人 
所知的最早的祖先，是将女儿嫁给虔诚者路易的巴伐利亚伯爵。 
图卢兹伯爵家族崛起于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伊弗雷亚侯爵家族 
兴起于秃头査理统治时期，该家族诸侯爵后来成为意大利的各位 
国王； 萨克森诸公爵后来成为东法兰西亚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 
的皇帝，他们所出身的鲁道芬家族崛起于日耳曼人路易统治时期。 

传自卡佩王朝的波旁家族，可能是今天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家族。 
他们的祖先大力士罗伯特于866年被杀时已跻身于高卢的权贵之 
列，但是我们对于罗伯特的身世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只知道他父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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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名字，以及他身上可能有萨克森血统。①一旦到达公元800 
年这一关键的转折点，族系就不可避免地普遍模糊起来。而且，这 
呰非常古老的家族或多或少地与一些王朝有着密切 联系： 这些王 
朝大部分起源于奥斯特拉西亚或莱茵河以外的地区，如加洛林王 
朝最初的国王们曾将帝国中的要职交给这些家族。在11世纪的 
意大利北部，阿托尼家族控制着广大区域内的山区和 平原； 该家族 
传自某--位名叫西格弗里德的人，西格弗里德在卢卡伯爵领拥有 
大片地产，950年前不久去世；这一日期之外的内容我们一无所 
知。10世纪中叶，士瓦本的策林根家族、巴奔堡家族（奥地利的真 
正建立者）和昂布瓦斯地方的领主们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如 
果我们转而考察较低等级的封建家族世系，那么我们要止步于更 
晚近得多的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责备资料的缺乏是不够的。毫无疑问，如果9 
世纪和10世纪的契约书更多一些，我们会发现族系方面的更多环 
节，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竟全然缺乏这种偶然性记载。鲁道芬家 
族、阿托尼家族、昂布瓦斯地方的领主以及其他一些家族在其显赫 
时期都有自己的史官，但这些有学问的人不能或不愿意将其主人 
的祖先的任何事情告诉给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呢？冰岛农民的族 
系完全凭借口述传统流传长达数世纪之久，但我们对他们族系的 
了解，实际上远过于对中世纪贵族们族系的了解。就中世纪贵族 
们的族系而言，看起来很明显的是，直到其中一人首次获得真正的 
荨显地位之时-这照例是在晚近时期——人们才对其祖先产生 


①见 J. Calmette, in Annales du Midi ♦ 1928 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论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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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毫无疑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特定的日期之前，该 
家族历史中并没有什么事情令人特别地感兴趣，原因或是该家族 
源于低微的社会阶层，如贝莱姆地方显赫的诺曼家族，似乎就是出 
身于名叫海外路易的普通石弩手或者，在更常见的情况下，是 
因为其家族历史过去曾长期半掩蔽在小庄园主群体中，正如我们 
将在后面看到的情形，这些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族源上也产生了同 
样的难题。但是，其之所以鲜为人知的看似奇怪的主要原因，是这 
些势力强大的个人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贵族等级。提到贵族就 
要提到其血 统：就 此而言，血统无关紧要，因为没有贵族等级。 

2 “贵族”一词在封建社会 
第一阶段的不同含义 

不过，这并不是说从9到11世纪“贵族”一词（拉丁文为 nubh 
/“') 不常见于文献。但是这个词没有精确的法定含义，只是按照各 
种不同标准表示一种现实的或公认的主要含义。这个词差不多总 
是涉及到某种显赫的门第 概念； 但也表示财富的数量。因此我们 
发现助祭保罗 （8 世纪作家，他在这里所做的分析不如通常清晰） 
为圣本尼狄克教规中的一个段落做评注时，犹豫、困惑于这两种解 
释之间。 25 从封建时代初期以后，“贵族”一词的这些用法变动太 
大，以致难以做出确切的定义，但它至少反映出某些主要倾向，这 


① H. Prentout, 4 Les origines de la maison de Belleme* in Etudes sur quelques 
points d f hi.stoire de Normandie « 1926. 

② Bibliotheca Casinensis > voi. IV ， 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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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倾向性的变迁具有启发意义。 

在许多人不得不同意从领主那旱持有一块土地的时候，单是 
摆脱这样的从属地位本身就是优越地位的标志。所以，毫不奇怪， 
拥有一块自主地（即使这不过是一块农民地产）有时就被认为拥有 
充分权利来使用“贵族”即 edel 的称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小 
自主地持有者以贵族称号出现的大多数文件中，这些以此称号相 
标榜的人，只是在沦为一位势力更强之人的租佃者或农奴时，才立 
即放弃这一称号。 

如果说从11世纪末开始，我们很少见到这种“贵族”——实际 
上的微贱民众，那么，这并非只是因为当时正以全然不同方式出现 
的贵族概念变得明朗起来。事实上，在西欧大部分地区，这个社会 
等级已经全部消失，它已归于灭绝„ 

在法兰克时期，大批的奴隶已经获得自由。那些从未沾染奴 
隶污点的家族自然没有轻易地与这些人侵者平等 相处。 不久前罗 

马人还将纯粹的自由人“获自 由之人 ”（ liber ) -可 

能是先前的获释奴隶或获释奴最近的后代-一-加以 区别； 但是在 
衰落时期的拉丁语中，这两个词差不多变成了同义词。然而，按照 
人们通常使用的该词的模糊意义 ，一 个毫无瑕疵的门第才是真正 
的贵族。“一个人要成为贵族，就要数列出其先辈中没有人沦落为 
奴隶身份，这就是11世纪初一条意大利语评注所做的定义，它将 
一种用法系统化了，在其他地方我们不止一次发现这种用法的痕 
迹。 ® 但该词的这一用法，在社会等级划分的变化中也没有存留 


① M. G. H. , U., vol. IV, p. 557. col. 2,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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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 我们已经看到，不久之后，从前的获释奴的后代大部分变成287 
了完全意义上的农奴。 

不过，即使在卑微的民众中间，也有一些人就其土地而言是领 
主的属臣，但却保持着人身“自由”。一种状况如果已经变得非常 
罕见，那么它很自然就会被賦予一种特别荣耀的性质。这种特别 
荣耀的性质与称呼“贵族”的这个时代的习惯并不矛盾。甚至各处 
的少量文件似乎也赞同将二者等量 齐观； 但是自由与贵族身份从 
来没有真正地被认为是一回事。所谓的自由人群体中许多人是租 
佃者，他们负担着被人瞧不起的沉重的劳役役务，将这些人称为贵 
族，这种观念与普通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很不协调，难以被普遍地接 
受。当时将“贵族” 和“自 由”两个词等量齐观的做法，除了在有关 
一种特殊隶属形式即军事附庸制的词汇中，注定不会留下持久的 
痕迹。 

与许多乡村或家内依附关系不同，附庸的效忠不是世袭的，在 
很大程度上附庸的役务与最严格的自由定义是相容的。在领主的 
全部“人”中间，附庸在特殊意义上是领主的“自由人 ” （francs 
/ uwwne .0; 我们知道，与其他采邑不同的是，他们的佃领地被称为 
“自由采邑”在领主的庞杂依附者中，他们作为武 
装扈从和顾问的角色賦予他们以贵族气象，堂皇的贵族之名也使 
之有别于那群人。大约在 9 世纪中叶，为了维护修道院院长法庭 
里豢养的附庸们的忠诚，圣里奎尔的修士们保留了小教堂，这座小 
教堂称作“贵族礼拜堂”，以区别于“普通民众”的礼拜堂。“普通民 
众”的礼拜堂是修道院的工匠和低级神职人员听弥撒的场所。虔 
诚者路易赦免肯普滕修士属下各佃户的兵役时，特别指出，此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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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由修道院供给“恩地”的“更高贵的人”。®在贵族一词的所 
有意义中，将附庸制和贵族身份两个概念混杂起来的这种意义，注 
定拥有最持久的生命力。 

最后，在较高的层次上，在那些既非奴隶出身也没有处于卑微 
的依附境地的人中间，这个充满魔力的词语可以用来将势力最大、 
历史最久、威望最隆的家族区分开来。根据编年史家记载，西法兰西 
亚的权贵们看到傻瓜査理对其宠臣黑格诺言听计从时，便发 问道： 
“难道国内就没有别的贵族了吗? ”® 这位新权贵在出身上与那些著 
名的伯爵家族相比虽属卑微，但较之圣里奎尔向其开放“贵族礼拜 
堂”的那些私家武士，其社会地位当然并不低下。但是，这一称号在 
当时是否含有相对优势地位之外的其他意义呢？耐人寻味的是，贵 
族-词经常被使用比较级的意思是比其邻人“更高贵的”。 

但是，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这个词语逐渐不再被用来指称比 
较低微的人，而越来越倾向于专指豪强群体。由于政府的崩溃和 
保护关系的全面扩展，这些豪强群体已经能够获得日益增长的社 
会支配力。贵族一词在这一意义上仍然松散地使用着，并没有确 
切的身份或等级的 含义； 但并非没有极为强烈的所谓社会至尊级 
别的含义。1023年各方签订和平协约，发誓不攻击“贵族妇 
女”对其他人则并没有提及——在各方当事人的头脑中，肯定 
有着强烈的社会等级意识。③简言之，如果说作为一个法定等级 


① Hariulf, Chronique, ed. Lot ， p. 308 ； cf. p. 300 ； Monument a boica , 
vol. XXVIII, 2, p. 27, no. XVII. 

② Richer, Histoires$ I ， c. 15. 

③ 博韦和平替言，见 C. Pfister, Etudes sur le regne de Robert le Pieux ♦ 1885 t p. 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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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贵族概念仍然不为人所知的话，那么，从这一时期起，以一种稍 
加简化的词语提及贵族社会等级，特别是一种贵族生活方式，是完 
全可能的。因为，对于这一群体的界定主要通过其拥有的财富状 
况、行使的权力以及社会习惯来进行。 

3作为领主等级的贵族等级 

这个占统治地位的等级有时被描绘成地主等级，如果它指的 
是这一等级的成员主要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获得收人，那么我们 
也许可以赞同这种做法。他们还能从其他哪些财源获得收人呢？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可以得到通行税、市场税以及从地方贸易中征 
收的罚金时，这些收人都是令人垂诞的财产。其典型特点是某种 
形式的剥削。不管贵族拥有何种收人来源-一一农耕地，极少数情 
况下是商店和作坊 他总是依靠他人的劳动为生。换言之，他 
首先是一个庄园主；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如果不是每一个在其生活 
方式上被称为贵族的人都幸运地拥有庄园——他也许是首领家中 
豢养的附庸，或是过惯了冒险军人游荡生活的领主幼子 那么， 

至少所有拥有庄园的人事实上都属于社会的上层。 

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文明起源所引起的最 
棘手的难题之一。一些领主家族无疑传自那些白手起家的冒险 
家，或者从首领那里取得一份财产后，已经成为领主的授封附庸。 
另一些领主家族的祖先大概出自富裕的农民，在10世纪的一些文 289 
献中，我们看到他们变成了拥有一批佃领地的地主。这种情形肯 
定并不少见。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庄园虽然最初在形式上多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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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发育不充分.但历史却是非常悠久的.而领主等级不论在多大程 
度上经历了混杂和交融，其历史之悠久也不会逊色许多。当然，我 
们永远不会知道，在封建时代的农奴向其缴纳地租和服劳役的人 
中，多少人有资格一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一一在他们的族谱 
中列人那些朦胧的 人物： 欧洲许多村庄的名称就取自于这些人物， 
如贝 乐奈地 方的布伦诺斯、科尼格利亚诺地方的科尼利乌斯、冈多 
夫什姆地方的冈多夫、阿尔沃尚地方的埃尔弗烈德等；其他一些村 
庄则取其名于日尔曼尼亚的一些地方首领的名字，塔西佗提到，这 
些地方首领由于得到农民的“献礼”而致富。这种联系正在彻底地 
消失。但是，由庄园领主与为数众多的租佃者之间的基本差别，我 
们有可能看见西欧社会存在的一条最古老的分界线。 


4战争职业 

如果说拥有庄园是贵族地位的真正标志，那么，除了它意味着 
拥有似乎与高级等级地位相一致的金钱、珠宝这种惟一形式的财 
富之外，首先是由于它意味着对其他人所具有的权威。（还有什么 
能够比说“这是我的意愿”更牢靠的权威基础吗？）但另一个原因 
是，贵族的天职使其不能直接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他以全副身心承 
担其特殊的职责，即武士的事业。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可以说明 
中世纪贵族形成过程中军事附庸的作用。军事附庸并不构成贵族 
的 全部； 自主地庄园领主由于社会七惯的作用，迅速同化于授封采 
邑的附庸.有时势力还超过军事附庸，因此很难将他们排除在贵族 
等级之外。但各附庸群体构成贵族的基本成分。在这里.盎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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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词汇的演变再次极好地说明了这一过 程：即 将贵族当作神 
圣族类的旧观念，转变为把贵族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新观念。鉴 
于古代法律将和 ceorl - 0耳曼词语中的贵族及普通的自 
由人——区别开来，后来的法律虽保留了这相互区别开来的两个 
词中的第二个词语，但却以 thegn ^ the inborn x gesithcund 等表示 
扈从或附庸（尤指王室 附庸） 或附庸后代之意的词语取代了第一个 
词语。 

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崇尚暴力或惧怕 
暴力，当然并非只有附庸才有能力和义务去作战，他们也不是惟一 
喜爱打仗的人。12世纪下半叶之前，试图限制或禁止较低等级的290 
人携带武器的法律还没有形成，这种法律的出现是与法律上等级 
划分的进程以及混乱的相对减少相一致的。商人一出现在红胡 
子腓特烈的敕令中" 一- 是“骑马仗剑”的旅 行者； 一旦回到柜台旁， 

他们仍然保留着冒险生涯中养成的习惯•这种冒险生活与贸易在 
那个时代是不可分离的。在纷攘的城市生活复兴的时代，正如蒙 
斯的吉尔伯特提到圣特朗德的市民时所说，许多市民是“真正拥有 
强大武装的人”。（这不是纯粹的传奇故事，传统上厌战类型的店 
主属于定居贸易时代，与旧时代流动的“泥脚子商贩”形成鲜明对 
照； 这种定居商人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此外，尽管中世纪军队 
规模很小，但从来不是只从贵族中征募。领主从他的农奴中招集 
步兵。虽然从12世纪开始，农奴的军事义务逐渐减少，特别是非 
常普遍地将服役期限定为一天，使乡村小分队仅被用于普通的治 
安行动，但这些变化恰好与封建役务本身的衰减同时 发生。 农民 
长矛手或弓箭手并没有被附庸所取代，但是雇佣兵的引进使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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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余，同时雇佣兵也有助于弥补授封骑士的不足„不管他是一 
t 附庸还是自主地的领主（在自主地仍然存在的地方），早期封建 
时代的“贵族’’与所有的临时性士兵相比.其不同寻常的特点是.他 
是一名装备更为精良的武士，一位职业武士。 

贵族骑马 作战； 虽然在战斗中也偶尔下马，但他始终是骑马活 
动。此外，他作战时全副 武装； 使用的进攻性武器是长矛和剑，偶 
尔也用狼牙棒。为了防卫，他穿戴头盔和全部或部分地用金属制 
作的战袍，手持圆形或三角形的盾牌。严格来说，造就出一名骑士 
的不只是 战马； 他的谦卑的同伴即扈从也是骑马行动.但他的职责 
是照管马匹，在路途上安排更换坐骑。有时，除了骑士组成的重装 
骑兵之外，军队还包括通常以“管家”闻名的轻装骑兵。地位最髙 
的土兵等级的明显标志，是拥有马匹和全副武装， 

法兰克时代以后引人的改进武士装备的行动，已使装备费用 
更加昂贵（而且更难操用），其结果是，富人或富人的附庸之外的任 
何人越来越不可能以这种武装参加战争。10世纪前后，由于采用 
马镫，先前那种以手臂挥舞的类似于标枪的短矛被放弃了，取而代 
之的是既长且重的长矛；在近战中，武士们用腋窝挟着长矛作战， 
而在休息时，则把它支在马镫上 。① 头盔上增加上了护鼻，后来又 
增加了防护面罩。最后，以皮革或布料缝以铁环或铁片的战袍 
( ftroigM )， 被锁子甲所取代，这种锁子甲可能是从阿拉伯人那里 
模仿而 来的； 它全部由金属环织成，工艺更加精致，可能需要进口。 
此外，起初只是由于实际需要而强加实行的等级垄断逐渐开始成 


①见图版 VI 和 V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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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律。为了使其庄园里的人员处于较低下的地位，博略地方的 
修士们在970年之后禁止这些人携带盾牌 和剑； 大约在同一时期， 
圣加尔的修士们也谴责其地产上的管家们拥有非常精良的武 

器。① 

设想一下这个时期的军队。它展现出两个方面的光景 ：一方 
面是一支在进攻和防御上装备低劣的步兵，他们在攻击时行动迟 
缓，在逃跑时行动也很缓慢，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或旷野上长途行 
军极容易筋疲力竭。另一方面是强悍的骑兵，他们从马上俯视着 
这些可怜虫。正如一本宫廷传奇故事所做的描述，这些可怜的家 
伙“笨拙”地在尘土和泥泞中拖着沉重的脚步跋涉。而骑士们则能 
够迅速、灵活、有效地出击和调动，他们为此得意洋洋。按照熙德 
传记作者的看法，在估计一支军队的兵力时，这是惟一确实值得费 
心加以统计的力量。®在战争成为日常事务的文明中，没有比这 
更重要的对比了。曾经差不多变成附庸同义词的“骑士”一词，也 
成为“贵族”的对等词。相反，不止一处文献在将蔑视性的称号 
pedones 一一 “步兵”目卩“徒步击打者” 一一 用于较低等级时，几乎将 
这个词上升到一种法律词语的地位。阿拉伯埃米尔乌萨玛 说：在 
法兰克人中，“所有的杰出成就都属于骑士。事实上他们才是惟一 
举足轻重的人。他们有权利提出建议；他们有权进行审判”。® 

(D Deloche♦ Cartulaire de / 1 ablntye Je Heaulitu % no. L ； Casus S. Gauli* c. 48. 

② Fritz Meyer ， Die Stiinde — dar^fstellt nach den alt fr. Artus-uml Abenteurro- 
manen 】 892 ， p. 115; Poema del mio CiJ, ed. Menendez Pidal. v. 918. 

③ H. Derenbourg, Ousama Ibn Mounkidh , I ( Publications Ecole Langues 
Orierttule.s t 2 r serie, T. XII ， 1), p.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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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着许多理由赞美原始武力的好几代人眼中，出类拔萃的 
战士一直是最受人畏惧、最受人羡求、最受人尊敬的，这难道奇怪 
吗？当时广泛流行的理论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等级 ”:祈 祷者、 
2!*2战斗者和劳作者。人们一致认为，第二等级应该比第三等级更高。 
但史诗提供的证据则行之更甚，它表明士兵们毫不犹豫地将其使 
命置于专事祷告者的使命之上。自豪感是全部等级意识中最本质 
的因素之一。封建时代“贵族”的自豪感首先是其作为武士的自豪 
感。 

此外，对他们而言，作战并不仅仅是为其领主、国王或家族的 
偶尔为之的义务。它所包含的意义远过于此，可以说，战斗是其生 
活的全部目的。 



第二十二章贵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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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争 

“我热爱明媚的复活节之季，它带来绿叶和 鲜花； 我爱小鸟欢 
快的歌声，穿过丛林在空中回荡。但我也爱看草地上星罗棋布的 
大小营帐；原野上整装待发的骑士队伍与战马，使我欣喜 若狂； 看 
到先头兵驱散沿路的人群和畜群，我感到心花怒放；我喜欢看先头 
兵背后跟随着的大部队的 武装； 望见坚固的城堡被围困，栅栏被摧 
毁、踏平，武士们立在壕沟边，马肚带散落在城壕旁，还有犬牙交错 
的大木桩，此时我激情荡漾，……狼牙棒、宝剑、头盔和盾牌，在战 
斗一开始便被击碎、 击穿； 许多附庸倒在 一起； 死者和伤者的战马 
四处奔窜。一旦投人战斗，所有高胤贵胄便把一切置之度外，一心 
击碎敌人的头颅，打断敌人的臂膀；因为死去比被人征服苟活更为 
荣光。我告诉你们吧！听到双方发出 4 冲啊！冲啊！’的喊声，听到 
失去骑手的战马的嘶鸣，听着‘救命啊！救命啊！’的 哀号； 看着高 
贵之人和卑微之人在壕沟外的草地上 倒下； 最终目睹肋边插着带 
三角旗长矛杆的死者，此时比品尝什么美味佳酒、做什么美梦都要 
甜香。” 

这就是12世纪下半叶的游吟诗人伯特兰•德 • 博恩的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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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可能是来自佩里戈尔的一名小贵族。 1 诗中表现出的准确的 
观察和优雅的神韵，与传统诗歌的枯燥无味形成对比，表现出非凡 
的才华。另一方面，这种情感又没有特殊之处，正如同那个社会环 
境中产生的其他诗篇一样。在这些诗篇中.表现这种情感时虽热 
情+足，但同样自然流畅。在战争 我们今天某位不能身临其 
境地观看战争的人称之为“清新而愉悦的战争” 中贵族最热衷 
的是展示他们的体力，他们从童年时代就开始通过不断的锻炼刻 
意保持一种卓越的动物所具有的力量。一个德国诗人引述加洛林 
时代的古谚 说：“ 如果一个人到12岁还待在学校里，从没有骑过 
马，那么他只配做一名教士。’’ 3 史诗中对捉对战斗的冗长叙述比 
比皆是，是很有说服力的心理学文献。对这些千篇一律的描述感 
到厌烦的今天的读者，很难相信它们能为昔日的听众带来那么多 
欢乐…一很显然，它们的确曾给听众带来乐趣：听众的态度 TE 是那 
桦不好运动的体育爱好者对体育报道的态度。在富于想像力的作 
品以及编年史中，对出色的骑士的刻画，首先强调的是他具有的运 
动员体 魄：他 “骨骼粗壮”.“四肢发达”，身材“匀称”，身上留着光荣 
的 伤痕； 肩膀宽大，双腿“强壮”这样才能成为一名骑士。因为 
这种力量必须保持下去，勇敢的骑士都以健饭豪饮著称。听一下语 
调粗犷的古老诗篇《纪尧姆之歌》中，吉布尔夫人在城堡中巨大的餐 
桌上招待了她丈夫的侄子吉拉特之后对她丈夫所说的 话吧： 

Par Deu ， be I sire ， cist est de tie vast re l in , 


1 Fxl. ApjK.*!. no . 10； 例如 ，可 比较 . wi. Wandle. v. 2108 sty a 
② Hartmann von Aue, Gregorius, \ r , 1 f> 17 - 15i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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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si mangue un grant braun porcin , 

Et a dous traitz beit un cester de vin. 

Ben dure guere deit il rend re a sun veisin. 

我的上帝！英俊的祖宗！他真是你们祖上的苗裔， 

他吞下一条猪后肘 
两口饮下一加仑葡 萄酒； 

他向谁动武，此人性命堪忧 ！ 1 

然而，毋庸说，灵活强健的身体还不足以造就一名理想的骑 
士。除了这些品质，还需要勇气。正是因为战争给予人展示这种 
美德的机会，所以战争才在人们心目中激起这样的喜悦之情.对这 
些人说来，无所畏惧和蔑视死亡，在一定意义上是职业资本。诚 
然，这种豪气并非总能克服巨大的恐慌（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维金 
人面前惊恐万状的实例），它也并不比应用低级的计谋更强。不 
过，骑士等级知道如何作战。在这一点上，历史记载与传奇故事是 
-- 致的。骑士等级表现出的无可争议的英雄气概是由许多因素培 
养出来的 ：它是 一个身体健康者的一种率直的自然 反应； 绝望中的 
愤怒一 “小心翼翼的”奥列弗感到自己“被重伤欲死”时，便发起 
这种狂暴的攻击，以图“竭力为自己报 仇”； 对首领的忠诚或在圣战 
中对神圣事业的 忠诚； 对个人或集体荣誉的极度 渴望； 面对不可避 
免的命运的安排表现出的听天由命的默认.对此.任何文学作品都 


( !, Im Chanson df (ruilluumf . id. I). McMillan ( Soc. Am . TejIf.s 
I-'mrti'ais ) * V. 1054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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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不会比《尼布龙根之歌》最后几章提供的例证更为生动；最后一个 
因素是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报偿，这种承诺不仅给予为上帝而 
死的人，而且也给予为主人而死的人。 

骑士对于危险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在战争中发现了另外的乐 
趣 ：战争 提供了一种克服无聊生活的方法。对于这些文化生活长 
期不发达的人（除了几个著名的贵族及其顾问）以及那些负担繁重 
行政事务的人，日常生活极容易陷人单调乏味之中。于是便产生 
了对消遣的渴望，当本土不能提供满足这种渴望的方法时，他便到 
远方去寻求满足。征服者威廉一心想从附庸那里得到应征索的役 
务，他提到一位未经其许可就擅自去西班牙参加十字军、被他刚刚 
剥夺采邑以示惩戒的附庸时，说 :“我 相信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 
武上了；但他性情反复无常，好大喜功，将时间都耗费在四处游荡 
上了。” ® 同样的话可以用于其他多少骑士啊！这种爱游荡的性情 
在法国尤为普遍。事实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既不像半穆斯林化的 
西班牙，也不像与斯拉夫人接壤的德国（在更低程度上）为他 
们提供征服和侵袭掠夺的 场所; 更不像德国一样，为他们提供帝国 
发动的大远征，为其带来艰辛和乐趣。也有可能.此地骑士等级的 
人数多于他处，因此人满为患。人们经常看到，在法国本土，在所 
有行省中诺曼底拥有的大胆冒险者最多。德国弗赖辛的奥托早已 
提及“非常不安分的诺曼族人”。这是不是维金人的脾性遗产呢？ 
有可能^但是，在这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公国里，它首先是受到相对 
和平状态影响的结果，公爵们很早就建立了这种和平秩序。于是， 


① Ordcricus Vitalis* Histoire tcclrsiustiqutr * ed. Le Prevost * III,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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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渴望打仗的人只能到海外去寻找机会。政治状况没有太大差 
异的佛兰德，装备了差不多同样大规模的流动武士队伍。 

这些游侠骑士——这是现时使用的一个名词 ® ——在西班牙 
帮助当地的基督徒从伊斯兰教徒手里重新夺回伊比利亚半岛北 
部; 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诺曼人的 国家；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 
前，他们就已经作为雇佣军在拜占庭服役，与拜占庭东部的敌人作 
战； 最后，他们在征服和捍卫基督墓地的战争中，找到了施展身手 
的理想战场。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叙利亚，圣战对于从事冒险 
和表达虔诚信仰具有双重的吸引力。“现在无需忍受等级制度中 
极其严厉的修士的艰苦生活……”,一个行吟诗人吟唱道，“与光荣 
的事业相伴，同时将自己从地狱中拯救出来 一 还有什么更多的2% 
期望呢？” © 这些迁徙活动有助于关山 相隔迥 然殊异的社会保持 
联系，将西欧、特别是法国的文化传播到它的边境之外。有一个事 
例可以触发人们的想像力：1057年“法国城”的埃尔韦在凡湖岸边 
指挥作战时被埃米尔俘虏。西欧的这些狂暴群体在海外杀人越货 
的同时，西欧文明幸免于游击战争。编年史家清楚地认识到，十字 
军远征初期，这些古老国家的人们总可以享受更多自由的空气了， 

因为他们如今又可以享受到一点和平了。③ 

打仗有时是一种法定义务，也经常是一种乐趣，它可能也是一 


① Guillaume le Marechal , ed. P. Meyer, vv. 2777 and 2782 ( 提到经常参加比 
武的骑士 ） 9 

② Pons de Capdeuil, in Raynouard, Choia , IV, pp. 89 and 92. 

③ C. Erdmann, Die Kntstehung des Kreuzzugsgeciankens , Stuttgart» 1935 
iborschunf^eri zur Kirchen- unci Gtistesgeschichte ■, VI) ， pp. 312 -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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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骑士维护荣誉所需要的：12世纪，佩里戈尔怒气冲天，因为一位 
领主认为他的一个贵族邻居看起来像铁匠，并以粗俗的口气说出 
了这句话 。① 但打仗也许首先是一种利润 来源： 事实上，它是贵族 
的主要产业。 

前面已经提到伯特兰•德 • 博恩流露出的奔放的感情。他自 
己也不隐蔽使他“在和平时期找不到乐趣”的那些不太光彩的理 
由。“为什么我想让富人们相互憎恨呢？”他问道，“因为富人在战 
争中比在和平时期会变得高尚、慷慨和亲切。”他更加露骨 地说： 
“我们将从中得到一些乐趣。因为贵族们对我们更加器重……如 
果他们想让我们留在其身边的话，就要付给我们巴尔巴林(知 

即利摩日地方的 钱币） 。”他又说：“鼓角旌旗、黑白战马：我们 
很快就要看到这些东西了。这将是令人愉快的日子；因为我们将 
要夺取高利贷者的货物，任何驮兽白天都不能安全地通过 大路； 任 
何市民都不能坦然无忧地旅行，任何商人前往法国都不能免于担 
惊 受怕； 但勇敢无畏者将发财致富。”这位诗人本身属于小采邑持 
有者即“陪臣”等级，他描写的正是他自己，对他而言.祖传庄园房 
甩里的生活既不愉快又不舒适。战争使大人物行事慷慨，给予应 
有的奖赏，这一切正好补偿了生活中的这些不足。 

出于对其声望和利益的考虑，贵族在礼物上当然不能表现出 
吝啬，甚至对于以最严格的封建义务习惯召来的附庸也是如此。 
如果想要他们在规定时间之外继续留用.带他们到更远的地方，或 
者超过日益严格的习惯的许可，更频繁地征召他们，则必须给予他 


(ieoffroi de Vigeois, I, 6, in Labhe. Bibliotheca, II»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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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多的馈赠。最后，面对附庸队伍的日渐不足.很快就没有一支297 
军队不需要那个四处游荡的武士团体的帮助，对于这些武士来说， 
假若冒险中既有激烈的战斗，又有丰厚的收获.那么冒险便产生出 
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我们的行吟诗人伯特兰在他玩世不恭地主动 
为普瓦提埃伯爵提供役务时说 ：“我 可以帮助你。我已经胸有铠 
甲，头有头盔……但是没有金钱我怎能上战场呢？”① 

但是，人们无疑认为，首领送给骑士最好的礼物是授予骑士分 
配战利品的权利。这也是为谋求私利参加小规模地方战争的骑士 
期望获得的主要收益。而且，这是一种双重奖 赏：人 和物的奖赏。 

基督教法规确实不允许将战俘降为奴隶，至多允许将少数农民或 
工匠从一地强行迁往另一地。但是，向战俘勒索赎身金则是一种 
普遍的做法。像征服者 威廉一 样意忐坚定而谨慎从事的统治者， 

也许确实不会活着释放落人其手的 敌人； 但大多数武士没有这样 
的远见卓识。较之占代奴役战俘的习惯，勒索战俘赎金偶尔也会 
产生更可怕的后果。史诗《吉拉特•德 • 鲁西永》的作者当然是根 
据自身的观察来写作.他告诉我们，一场战•之后的夜晚，吉拉特 
及其侍从们将所有地位卑下的战俘和伤员悉数杀死，仅留下那驻 
“城堡主”，只有他们能够以现金赎买自由。《至于掳获物，由于它 
在传统上是一种很固定的收人来源，所以在习惯于成文文献的时 
代，法律条文也视之为理所当然，在这一点上•中世纪初期的蛮族 
法典和13世纪的募兵契约，最终都是如出一辙。为了收集战利 


① Bertrand de Born. ed. Appel ， 10 ， 2; 35. 2 ； 37 ， 3; 28 ， 3. 

② Guibort de Nugent, Devita* ed. liour^in. I. c. 13, p. 13 ； Girart de Roussil¬ 
lon ,translated by P. Meyer,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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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沉重的货车紧随军队而来。最严重的是，由于发生了当时那些 
头脑简单的人几乎不曾注意到的一系列变迁，有时合法化的暴力 
行为方式——没有军需部门的供应，军队所必需的物资征用，对敌 
人及其属民报复——堕落成残忍而卑鄙的纯粹抢劫。抢劫行商， 
偷盗圈中和农场里的鸡、羊和 奶酪： 这就是13世纪早期加泰兰 
(Catalan) 地方的一位小地主的具有代表性的做法，此人一心要骚 
扰其邻居卡尼古修道院。最杰出的人物也沾染上一些奇怪的习 
惯。威廉•马歇尔无疑是一位雄健的骑士。作为年轻且无地的 
人，他在法国境内游历，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比武。在路上他遇到一 
位修士携同一位贵族家族出身的女子私奔。这位修士坦率地承认 
他想用身上所带的钱放高利贷，此时威廉毫不犹豫地抢劫 f 这个 
可怜鬼的钱财，理由是对他的恶魔计划实施惩罚。他的一位侍从 
甚至抱怨他没有将那人的马也一并抢走。 ® 

这种习惯显示出对人类生活及其痛苦的漠视。封建时代的战 
争决不是温文尔雅的，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与之相伴的行动，毫 
无骑士风度 可言； 例如，一种经常发生的、有时甚至无视庄严誓约 
的行 为：对 坚守阵地“时间太久”的军人进行屠杀或毁坏其肢体。 
与战争自然相伴的是对敌方財产的毁坏。各地的诗人，像《波尔多 
的休恩 ： KHuonof 的作者，以及后来的虔诚国王圣路 
易，都对这种给无辜民众带来骇人听闻痛苦的对乡村的“揉躏”表 


①关于战利品，例子可参见 Codex Euricianus , c. 323 ； Marlot, Histoire de 
realise cie Reims, HI ( 文件）， no. LXVII (1127) ； 关于收集战利品的马车，见 GciWn 
le Lorrain* ed. P. Paris ， I, pp. 195 and 197 ； 关于卡尼古修道院教士的抱怨，见 
Luchaire» Lu societe fran<;aise au temps de Philippe Auguste . 1.909 ， p.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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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抗议，但都归于徒劳。法国和德国的史诗都忠实地反映了真实 
生活，这些史诗向我们展示了一整串“浓烟滚滚”的村庄。伯特 
兰•德 • 博恩直言不讳地 说：“ 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是没有火光和 
流血的 。” a 

《吉拉特•德 • 鲁西永》的作者和皇帝亨利四世传记的匿名作 
者，在两段惊人相似的文字中，向我们说明恢复和平对“贫穷骑士” 
意味着什 么：不 再需要他们的大人物表现出的不屑一顾的 冷漠； 放 
款人纠缠不休的 催讨； 牵引重犁的耕马代替威风凜凜的 战马； 铁制 
踢马刺代替金制踢马刺。简言之.意味着威风丧尽，经济 困窘。 ® 
相反，对商人和农民说来，和平意味着有可能重新工作和获得生 
计，一言以蔽之，意味着可以生活。让我们再次引用《吉拉特 • 
德_鲁西永》史诗中敏于观察的行吟诗人提供的证据吧。遭流放 
并有悔改之意的吉拉特与他的妻子漫游于乡间，遇到几位商人，这 
位公爵夫人认为应小心谨慎，使这些商人们相信，他们认为可识辨 
出其特征的这位流放者已经不存在了。“吉拉特 死了； 我看见他被 
人埋葬了。”“感谢上帝，”商人们回答说，“他总是挑起战争，因为他 
的缘故我们遭受了许多痛苦。”听了这话，吉拉特脸色 沉暗； 如果他 
手中有剑，“他会杀死他们中的一个”。这个故事取自真实的经历， 
说明将不同等级的人们分离开来的主要敌对情绪。它造成两方面 


① Huon tie Bordeaux » ed. F. Guessard, p. 41 . vv. 1353 - 1354; Loui> IX, 
Knsei^nemens^ c, 23， in C. V. Langloist La zne spirituelle . p. 40; Bertrand de Born. 
26, v, 15. 

③ Girart dt Roussillon » translated P. Meyer, §§ 633 and 637 ； Vita Heinrici ♦ 
ed. W. Eberhard, 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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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对于骑士而言，他们以自己的勇敢善战而自豪，蔑视这些 
不会打仗心出.、)的人，即见到军队就会“像鹿一样”逃之夭夭的 
农奴； 后来又鄙视城镇居民，这_城镇居民的经济力量引起骑士们 
如此深刻的憎恨，因为他们获取经济实力的方法对骑士来说曾是 
不可思议且与骑士行为直接相悖的。如果说到处都充斥着对血腥 
行为的嗜好-一-作为修道院仇争的牺牲品，确实不止一位修道院 
院长死于非命一那么，正是认为战争是荣誉之源和谋生手段因 
而必不可少的观念，使少数“高贵”群体与社会其他成员分隔开 
来。 

2家内贵族 

尽管战争是 骑士们 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但它总有消停 之日； 此 
时骑士等级由一种生活方式与其周围的人区别开来，这种生活方 
式在本质上是贵族生活方式。 

我们不应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一定有一种乡村背景。意大利、 
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仍保存着古老的地中海文明的印记，这种文 
明的结构早已由罗马系统化了。在这些地区，每一个小共同体传 
统上都围绕着一个城镇或一个大的村落聚居，这个城镇或村落将 
行政中心、市场和避难所集于一体，因此是权贵们正常情况下的居 
住地。这些人一如既往地居住在古老的城镇中心，并参与城里的 
所有活动。13世纪，这种市民特征被认为是南方贵族所具有的显 
著特点之一。与意大利形成对照的是法国城市。圣方济各会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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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马人萨林宾，曾访问过圣路易时期的法国。他说.法国的城镇 
只有市民 居住； 贵族都居住在他们的地产上。尽管这种对比大致 
符合这位出色的修士进行写作的那个时期的情况.但它并非同样 
符合封建社会第一阶段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在纯粹的商业城 
市，尤其是在低地国家和莱茵河两岸周围的德国，在差不多完全出 
现于10世纪或11世纪以后的商业城市里，如根特、布鲁日、苏斯 
特、吕贝克和其他许多城市中，其主要等级几乎总是由经商致富之 
人 构成； 虽然在那些有出身高贵的总督存在的城市，有时会保留 一 
个附庸小群体，这个小群体由无封地的骑士或那些定期来城市履 
行义务的人组成。另一方面，在诸如兰斯或图尔奈这样的古罗马 
城市中，似乎长期居住着骑士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附属于主 
教或修道院院长的法庭。只是由于社会等级分化更加明显.意大 
利和法国南部以外的骑士才逐渐完全地从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群体 
中分离出来。虽然贵族肯定不会完全停止造访城镇，但他们此后 
只是偶而为之，为的是寻欢作乐或履行其职责。 

一切事物都往往促使贵族生活在乡村。首先，以采邑酬劳附 
庸的习惯日益盛行，而采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乡村庄园组成；其 
次，封建义务的弱化有利于已经得到采邑的扈从们在自己的家里 
生活，远离控制城镇的国王、大贵族和 主教； 最后，对户外新鲜空气 
的爱好，喜欢运动的天性，自然也起到一定作用。一个德国修士讲 
过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伯爵的儿子被他的家族送进修道院 
生活； 在初次经历严厉的隐修法规的那一天.他爬上修道院最髙的 
塔楼，以便“饱览一下也许他再也不能漫游的山峦和田野，娱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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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那颗惯于游荡的心灵”。®市民们极不愿意让那些与他们的 
活动和利益不相关的社会成分加人他们的群体，他们制造的这种 
压力也加速了贵族的迁移。 

所以，对一开始就完全过着乡村生活的贵族形象，不管我们需 
要做何种修正，真情仍然是，自从骑士出现以来，北欧的大多数骑 
±,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许多骑士，通常都居住在乡村宅院里。 

庄园主的住宅一般矗立在房屋群中间或附近，有时在同一个 
村落中有几处住宅。庄园主的住宅与周围的茅舍区别鲜明，就如 
同其在城镇里的住宅与城市贫民的住所迥然殊异一样，这种差别 
不仅是因为它建得更漂亮，而且首先是因为它差不多总是为进行 
防御而设计。富人保护其住宅免遭攻击的愿望，自然与社会混乱 
本身一样由来 已久； 如4世纪出现的那些设防的大农庄，可以证明 
罗马帝国和平秩序的衰落。法兰克时代的这种传统在各地也许继 
续存在，但大部分富有的主人居住的“宅第”、甚至王宫本身在很长 
时期内几乎一直没有永久性防御措施。诺曼人或匈牙利人的入 
浸，不仅使得亚得里亚海到英格兰北部平原的城镇堡垒得到整修 
或重建，而且也促使各地乡村要塞 （/«•<&> 建立起来，这些要塞注 
定要对欧洲的原野产生长期影响。国内战争使要塞数量迅速增 
加。诸豪强、国王或王公在大兴城堡建筑中的作用，以及他们为控 
制城堡所做的努力，将在后面涉及，现在不必纠缠。小领主的设防 
建筑散布于山间、河谷，这些建筑差不多总是在没有得到上级权力 
机关认可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它们符合自发感觉的基本要求， 


① Casus S . Galli , c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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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之得到满足。一位圣徒传记作者对这些建筑做过虽态度冷 
淡、 但却非常确切的描述：“它们的作用是使这些不断忙于争吵和 301 
屠杀的人保护自身不受敌人伤害，战胜势均力敌者，压迫势力弱小 
者一句话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支配 别人。 

这些建筑物的样式，一般都非常简单。在很长时期中，其最普 
通的样式是木制塔楼，至少在地中海区域以外是这样。11世纪 
末，《圣本尼狄克的奇迹 ))(Miracle.s of St. Benedict ) 中有一段有 
趣的文字，描写这样一座城堡的非常原始的布局。第二层有一个 
大房间，在这里“这位强人……与其家人居住、交谈、进餐、睡觉”； 
底层是一个存放给养的储藏室。 1) 正常情况下，塔楼脚下挖有沟 
堑。有时，离塔楼不远处，有一道栅栏或夯土建起的城墙，然后又 
围以另一道沟堑。这个被圈围起来的地方，便是各式家庭住宅和 
厨房的安全区，为防止火灾，厨房建在远离塔楼的地方被认为是明 
智 之举； 危急时刻它可以充当那些依附者的庇 护所； 阻止敌人对主 
要建筑物的直接攻击，阻止敌人使用最有效的进攻手段，即纵火烧 
楼。 33 塔楼和栅栏常常建在土丘上，有些土丘是自然形成， 

有些一一至少部分地一是由人工筑起。它有双重 作用： 一是以 
斜坡作为障碍阻挡敌人的 进攻； 一是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视角，将 
周围乡村一览无余。但是，即使防守这样一个古朴的木制塔楼，所 
需要的武装扈从也非通常数量的骑士所能胜任。大人物们首先利 


① Vita Johunnis ep. Teruanensis^ c. 12♦ in M. G. H. , Seriptores , vol. XIV, 
2 ， p. 1146. 

② Miracula S. Benedict ed. Certain, VII, c. 16. 

③ 见图版 V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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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石头作为建筑 材料； 伯特兰•德 • 博恩曾经描述过，那些“用石 
头建房的富人们”，乐此不疲地“用石灰、沙子和砂岩……建造通 
道、塔楼、拱顶和盘旋的楼梯”。 ® 12 世纪或 13 世纪，中小骑士阶 
层也逐渐采用石头作原料建房。在大片的开阔地被开辟出来之 
前，森林木材似乎一直比石料更容易开采，也更 便宜； 而且石料建 
筑需要专业工人，所以，作为永久性义务劳役来源的佃户，在一定 
程度上都是伐木工和木匠。 

毫无疑问，对农民来说，领主的小要塞有时会为他提供防卫和 
庇护之所。不过，当时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将要塞视为危险 
之地。对于那些致力于和平秩序的人，对于那些关心交通自由的 
市民，对于国王或 王公， 最为急迫的任务莫过于将无数的城堡夷为 
平地。就是依靠这些城堡，许多地方的小暴君统治着广阔的原野。 

302不管人们对此有何评说，大小城堡都有地下密牢 （ oubliette ) ,这种 
情形不只见于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小说。阿德尔的兰伯特在描述 
12世纪图尔内赫姆地方重建的要塞时，没有忘记提到那深深的地 
牢，“囚徒们在暗无天日、虱虫遍地、污臭熏天的地牢中忍气吞声”。 

正如其住处的特点所展现的情况一样，骑士永远生活在一种 
戒备状态中。放哨人是抒情诗和史诗中人们熟悉的人物，他总是 
在塔楼高处坚持夜间瞥戒。稍低处，在要塞拥挤不堪的二三个房 
间里，一小群长期居住的居民和各种临时过客全部居住在一起，其 
条件绝不允许有任何隐私。这种情况无疑部分地是由于居住空间 
的狭小，但也是习惯使然，这些习惯在当时似乎与首领的地位密不 


■1) 见图版 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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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贵族身边日夜都有扈从护卫，这些武装随从、奴仆、私家附 
庸以及托付给他照料的年轻贵族，要服侍、守卫着他，与他谈话，就 
寝时分，这些人仍要忠诚地守卫在侧，甚至在主人与妻子同寝的时 
候，也要如此。“领主单独进餐是不适宜的”，13世纪的英格兰人 
仍坚持这种观点。 1 大厅里餐桌很长，大部分座位是凳子.进餐者 
并排而坐。穷人住在楼梯卜面，有两位杰出的忏悔者就死在楼梯 
旁：一 位是传说中的圣亚历克西斯，另一位是实际存在的西蒙. 
德 • 克雷庇伯爵。这种生活方式容不得任何个人沉思冥想，但在 
当时确是普遍现象 ：修士 们也睡在集体寝舍.而不是单人房间中。 
这种情况说明，人们为什么宁愿到当时惟一可以享受独处之乐的 
生活、即隐士、幽居者和流浪者的生活中寻求逃避。从文化方面 
看，这意味着.贵族中间知识的传播，与其说是依靠书本和研究，倒 
不如说是依靠朗读和背诵诗歌以及个人接触。 

3职业和娱乐 

贵族通常家居乡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乡下人，但他并非农事 
行家。他手握锄头或犁劳作之时，便意味着他已经家境败落 这种 
情况曾发生在一位贫穷骑士身上,我们通过一些轶事可以知晓他的家 
世,，如果贵族有时凝视一会儿原野上耕作的情况或其地产上正在变黄 
的庄稼，这似乎也不意味着他通常直接参与农田管理。地产管理手 

① Robert Grosseteste's Rules in Walter of Henley HuslKindry, ed. F'. f^imond. 

② Marc Bloch y l^.s i：aracttres origiru/ua tie l 1 histoire rurale francuise »1931 ♦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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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写作并不是为了地产的主人，而是为了主人的管 家；“ 乡村绅 
士”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即16世纪经济革命之后的时代。 
尽管村落领主对其租佃者拥有的司法审判权构成其权力的基本来 
源之一，但他通常很少亲自行使这一权力，而是通过管家代为管 
理，这些管家本身也是农民出身。不过，行使司法职能肯定是骑士 
拥有的几个和平职业之一。通常他只是关心本等级范围内的司法 
职责。这意味着.他既要解决他自己手下附庸的诉讼案件，又要受 
召出席其封建领主的法庭，作为法官解决同级贵族的案件。但在 
公共司法存续下来的地方，如英格兰和德国，他就在伯爵领法庭或 
伯爵领分区法庭行事。这种活动足以使法律精神成为最早的文化 
影响之一在骑士等级中传播开来。 

贵族所热衷的娱乐活动都带有好战情绪的烙印。 

首先是狩猎。如前所述，狩猎并不仅仅是一种运动。西欧人 
当时的生活环境还没有最终摆脱野兽的威胁。此外，当时家畜饲 
料供应不足、品种不良，家畜肉只能提供无足轻重的肉食，人们吃 
的多为野味，尤其是在富人家中更是如此。因为狩猎差不多仍然 
是一种必要的活动，所以它不完全是某个等级的垄断行为。比戈 
尔地区的情况似乎是一种例外。早在12世纪初，那里就禁止农民 
狩猎。 ® 不过，国王、王公和领主在各自统辖范围内，都想垄断某 
些特定区域追猎野物的权力.•“王室猎场” （ forests ， 这个名词最初 
用来表示这样划定的所有区域，不管该区域有无森林）里的大动 
物，以及“小动物狩猎区” ( warrens 〉 的各种兔子。这些特权的法律 


① Fora de Hi^vrre , c. XIII. 




第二 十二章贵族的生活 


50! 


基础无从确知，似乎只有领主的命令，没有法律依据。非常自然的 
是.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即诺曼国王统治下的英格兰，通常从可耕 
地中开辟出来的“王室猎场”最为广阔.对它们的保护最为严格。 

这些恶习显示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等级特征的嗜好所具有的 
力量； 同样.对租佃者的强行征索也显示出它的力量，如在大会猎 
季节.佃户负担义务为领主的大群猎犬提供食宿，在林中建造猎 
舍,，圣加尔修道院的修士们对其管家怨气冲天的首要原因，是管 
家豢养猎犬捕猎野兔，更有甚者，还带着拘捕猎狼、熊和野猪.他们 
谴责这些管家想跻身于贵族等级之列。此外，为了练习这种受人 
靑睐的牵黄擎苍的运动，必须有财富、闲暇和侍从。这项运动由亚： i(M 
洲平原的马上民族传人西欧.是他们的贡献之一。不止一位武士 
像吉讷伯爵家族的传记作者提到吉讷伯爵时所说的那样•“他重视 
搏击长空的雄鹰胜过一位宣教的教 士”; 或以一位游吟诗人借诗中 
-位人物之口说出的天真而迷人的话来形容 ：诗中 的这个人目睹 
遭杀害的男主人公被一群猎犬簇围着的情景 时说： “他是一位贵 
族，他的猎犬对他情深义笃。”①由于狩猎使这些武士更贴近 G 然. 

它唤醒了他们心底的某种感情，而这种情感无疑是他们在其他情 
况下所缺乏的。如果他们不是在骑士等级的传统中成长起来.“了 
解树木和河岸”，那么，对法国抒情诗和德国的爱情诗 （ Minrw - 
叫)做出巨大贡献的骑士等级的诗人们，还能找到如此恰如其分 
的旋律来吟唱五月的黎明和欣欣向荣吗？ 


I, I.aini>t*rl of Ardres. i hrntiique % c . LXXX VIII ； (iarin le Lorrain . ed. I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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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马上比武。在中世纪，人们一般认为马上比武起源较 
晚，甚至提到了可能发明这种比赛之人的名 字：一 个名叫若弗鲁 
瓦•德. 普罗利的人，据说此人死于1066年。实际上，这种模拟 
战斗的习惯无疑可追溯到非常遥远的时代，证据是，895年的特里 
布尔宗教会议，曾提到有时致人死命的“异教徒的赛事”。这种习 
俗在一些基督教化但非基督教规定的节日上仍在民众中继续存 
在。例如，1077年进行的其他“异教徒的赛事”（该词再度出现.意 
味深长）中，旺多姆一位皮匠的儿子与其他一些年轻人参加这种赛 
事，受伤致命。 a 年轻人的这些比赛几乎是民间传说中普遍存在 
的情节。此外，在军队中，模仿战争始终是一种消遣娱乐，也是一 
种训练 活动。 在以“斯特拉斯堡誓约”著称的那次著名会谈中.秃 
头査理和日耳曼人路易都以观看这种比赛为娱乐，并且积极参与. 
毫无鄙视之意。封建时代的突出贡献，是从这些军事的或大众的 
比赛中发展出一种模仿竞赛，这种竞赛通常设有奖品.限于装备武 
装的骑士参加，由此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等级娱乐活动，贵族等级的 
人们从这种娱乐活动中寻求到的刺激远远超过其他活动。 

由于这种聚会没有巨资便无法组织起来，它们通常是在国王 
或贵族不时举行的规模宏大的“觐见”仪式时进行，所以，热心的参 
赛骑士四处周游，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比赛。这些人中不仅有那些 
有时“结伙”而行的贫穷骑士，而且还有非常著名的领主，如埃诺伯 
爵鲍德温四世，又如英国王公中的“年轻国王”亨利，不过，这位国 
王在竞技场上算不得出众的人物。正如我们今天的体育比赛一 


① C. Metais* Cartulaire de I’abbaye... de la Trinite de Venddme * U no. CXL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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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比赛选手通常是按地域来组合的；有一天古尔奈附近进行的比 
赛暴出一件大丑闻，当时，埃诺人站到了法国本土的参赛者一边， 
而没有加人到他们通常的参赛盟友佛兰德人和弗蒙多瓦人中。这 
些比赛活动无疑有助于建立地区连带关系。这种情况是如此之 
甚，以致比赛并不总是一种模拟性战斗，而远远超乎比赛。马上枪 
术比赛借用《康布雷的拉乌尔》作者的话说——“误人歧途” 
时，受伤之事司空见惯，甚至受伤致命也不鲜见。这可以说明窨智 
英明的君王何以厌恶这种流尽附庸鲜血的狂欢嬉戏。金雀花王朝 
的亨利二世明令禁止在英国进行这种比武。由于同样的原因，也 
由于它与带有“异教”色彩的民间节日的狂欢联系在一起，教会严 
格禁止这种比赛，终于发展到拒绝将死于比赛的骑士葬于神圣的 
墓地的地步，即使这位骑士已经表示忏悔。尽管教会和世俗当局 
都制定了法规，但这种习惯并没有根绝，这一事实说明它在多么深 
的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它的需求。 

然而，马上比武如同真正的战争，人们对它的热情并非与利益 
无关。因为比武的获胜者常常可以得到失败者的装备和马匹，有 
时甚至可以得到失败者本人，只有在支付赎金后才能将他释放，所 
以武艺和力量也是可以获利的资本。很多参赛骑士依凭格斗的武 
艺创造了一种职业，一种大賺其钱的职业。因此，对战斗的迷恋， 
将“快乐”因素和获利的欲望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了。① 


①关于马上比武，除书目中列出的著作外，可参看 Waitz ， Deutsche \Wfas- 
suti^sgeschichte ^ V, 2nd ed. ♦ p. 456 1 Guillaume le Marechal . ed. P. Meyer. Ill, 
P- xxxvi el seq. ； Gislebert of Mons. Chronique. ed. Pertz, pp. 92 - 93 ； 96 ； 102 ； 
109 —...110; 128 — 130 ； 144$ Raoul de Cambrai * v.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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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为规则 

一个由生活方式和优越的社会地位来明确界定的等级，最终 
制定出它独特的行为规则，乃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这些规则以 
一种精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这种形式获得更优雅的特性，却是 
在封建社会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自我意识觉 
醒的时代。 

大约从1100年起，通常用来描绘贵族品行要义的，是一个独 
特的词汇：“优雅”。这个词汇源自当时该词的 
书写和发音，就像今天英语中的 court , 词尾带有 t )。 事实上，正是 
在著名的贵族和国王身边形成的暂时的或长期的集会上，逐渐形 
成了这些行为 规则； 骑士独处于“塔楼”，与外界不相往来是不会形 
成这些规则的。效法和社会交往是必需的，这就是道德情感的进 
步何以与大公国或君主国的巩固以及更广泛交往的恢复联系在一 
起的原因所在。另一个词是“高洁之人”，如同“优 
雅”一词逐渐获得一种更平凡的意义一样，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用 
来指示那些更高尚的事物 ：圣路 易称，这是一个如此伟大和美好、 
只能对它“赞不绝口”的名称，所以它表示异乎修士美德的世俗美 
德。 这里再次强调，词义的演变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事实上， 
prudfwmme 与 preux 为同一个词， / wmj - —词脱离了其最初所表 
承的“有益的”、“卓越的”含糊意义，后来主要用来表示尚武之意。 
当人们开始感觉到力量和勇气不足以造就完美的骑士时，这两个 
名词便分道扬镳了。一词保持了其原来的意义。据说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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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奥古斯都某一天说过 ，“/ ioww <> preux 与 prudhomme 意义大 
不相同”；他认为第二个词更为优雅。 ® 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吹毛求 
疵； 但是，如果我们对骑士理想的变化追根溯源的话，这是一个珍 
贵的证据。 

不管问题涉及一般的礼仪风俗还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戒律， 
狭义的“优雅”还是“高洁之人”，毫无疑问的是，新规则出自法国宫 
廷和默兹河地区的各个宫廷，其语言和行为习惯完全是法国式的。 
早在】]世纪，意大利人就模仿法国人的行为习惯在以后的两 
个世纪里，这些影响变得更加明显，其证据是，德国骑士等级的词 
汇中充满“外来”词汇，这些外来词汇一般是通过埃诺、不拉奔 
( Brabant ) 或佛兰德传人的 ， Hofluh 一词本身只是“优雅行为” 
一词的翻版。许多操德语的年轻贵族前来法国王公的宫廷学习法 
语以及优雅情趣的行为规则。诗人沃尔夫拉姆 .冯. 埃申巴赫不 
是称法国为“行为优雅的骑士之邦”吗？这种贵族文化形式的传 
播，仅仅是法国文化整体对整个欧洲（不用说，主要是指对社会上 
层）产生的部分 影响； 其他部分影响有 ：艺术 观念和文学观念的传 
播，沙特尔学校和后来的巴黎学校的影响，以及法语作为实际的国 
际语言的使用。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无疑是可以找到的，这 就是： 
欧洲热衷于冒险的骑士在西欧进行的长途 远征； 由于受到贸易发 
展的影响较德国早得多（但确实不早于意大利），国家比较 繁荣； 很 
早时期就突出表现出来的骑士等级与不尚武的下层民众之间的差 


① Joinville, c. CIX. 

② Rangerius, Vita Anselmi in M. G. H. , Seriptures, XXX ， 2, p.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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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别； 尽管局部战争很多，却没有堪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冲突相比拟 
的内部冲突——这些冲突是由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巨大争执产生 
的。但是，讲完这些原因之后，我们也许应该反躬自问，对某种事 
物.即一种文明的精神风尚及其所具有的吸引力——以我们目前 
的知识状况，这似乎是我们的识辨力所不能企及的——试图做出 
解释，是否是徒费心力。 

“我们还将在夫人们的卧室里谈论这一天”，曼苏拉战役中苏 
瓦松伯爵这样说。 ® 这句话是一个社会独有的特征，这个社会已 
经呈现出复杂的世态以及与之相随的妇女的影响力。类似的话在 
歌颂武功的史 诗 （chamom de geste ) 中是不可能看到的，但早在 
12世纪，从优雅的浪漫传奇中的许多主人公的口中可以听到。贵 
族妇女从来不曾把自己幽闭于闺房中。她调遣着身边的仆从，对 
家人指手划脚，而且她还可能管理着采邑——可能还是以高压政 
策进行统治。但是，举办沙龙的风度优雅的杰出女性出现,则是在 
12世纪。这标志着一个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旧的史 
诗作者笔下的男主人公的情形，他们在与妇女甚至女王的交往中 
通常表现出异常粗暴的态度——不惜做出最粗鄙的侮辱行为，妇 
女则予以还击。人们可以听到听众的哄笑，优雅的听众对这种粗 
俗的幽默还没有失去兴趣，但就如同韵文故事—样，只 
是以农民或商人为对象。优雅行为从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性的事 
情。名媛贵妇的闺房、特别是宫廷成为骑士寻强竞胜的场所，在这 
里他不仅以闻名遐迩的赫赫武功使对手相形见绌，而且以优雅举 


① Joinvilie, c. X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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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和文学才陚使对手黯然失色。 

我们已经看到，贵族并非完全目不识丁，更不是不接受文学的 
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来自听取别人说唱，而非来自阅读。不过，当 
骑士本身成为文人时，他们便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有意义的 
是，迄至13世纪，他们所钟情的文学体裁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抒 
情诗。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抒情诗人一一需加说明的是，他肯定 
不是第一个-是法国境内最强大的一位王公.此人即阿基坦的 
威廉九世（卒于1127年）。在随后的普罗旺斯诗人及稍后可与之 
匹敌的北方抒情诗人名单中，各等级的骑士都有充分展现——那 
些由大人物豢养的职业游吟诗人当然不记在内。这些短诗的一般 
特点是手法精巧一--有时成为处心积虑的隐逸派，即著名的“谨 
严”％ 体 Urohar clus 、 极适合于在贵族聚会的场合加以吟诵。 
所以贵族鹿欣赏这些短诗并从中找到真正的乐趣.但这些诗过于 
精奥，难以为农奴所欣赏，这一事实自然加强了贵族们的优越感。 308 
因为这些诗是演唱出来并有乐器伴奏的，优美的音乐合着动人的 
诗句，会产生同样强大的影 响力。 威廉.马歇尔一向是一位坚强 
不屈的战士，在临终前他渴望吟唱，但不敢自己吟唱，直到女儿们 
允许他最后一次聆听一些“音律甜美”的歌谣①后， 
他才与女儿们诀别。在那宁静的夜晚，《尼布龙根之歌》中的勃艮 
第勇士们也是倾听着悠扬的提琴声溘然长眠的。 

对于肉欲之乐，骑士等级的态度似乎很坦率、现实，这也是整 
个时代的 态度。 教会将禁欲主义的标准强加于它的成员，要求世 


①是一种由游吟诗人创作的带有叠句的歌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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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之人将性交限制于婚姻关系内，以生育为目的。但教会并未有 
效地实践其自身的戒律，世俗教士尤其如此，甚至格利高里的改革 
也没有净化他们（除了主教）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常听 
到虔诚的人们满怀敬意说，教区教士，甚至修道院院长，“据说”至 
死都保持着童贞。教士的事例说明，对大多数男人来说，禁欲的要 
求是何等令人厌 恶：在 信徒中宣扬禁欲肯定是不适宜的。如果我 
们排除那些有意安排的滑稽情节，如《查理曼的朝圣之旅》 
(Pelerinafre cle Charlemagne ) 中的奥列弗对其生殖能力的夸耀， 
亊实上史诗的格调是相当高诘的。这是因为史诗的作者们并没有 
对实际上与史诗特质无关的不良行为加以着力描述。即使在“优 
雅”时代的不太含蓄的叙事作品中，放荡行为一般被描绘成女人的 
过错，而不是男主人公的过错。然而，在各个地方都有一种笔触暗 
示出事实真相，例如，在古老的诗篇《吉拉特•德 • 鲁西永》中，我 
们发现一个附 庸奉命 款待一位使者，为他安排一位漂亮女子陪他 
过夜。毫无疑问，这种•‘艳”遇并非完全是向壁虚构的，根据浪漫传 
奇中的描述，那些城堡乐干提供这种艳事。$ 

历史提供的证据更加明晰无误。我们知道.贵族的婚姻常常 
是一宗平凡交易，贵族家族中私生子成群结队。乍看起来，“优雅 
行为”的出现似乎没有对这些品行产生很大影响。阿基坦地方的 
威廉在某些诗歌中.以军营风格对性乐趣大唱赞歌，在追随他的那 
些仿效者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态度。威廉显然继承了某种传统，我 


① Girart Je Roussillon . translated P . Meyer. S. 257 and U 9. 参见 “ Mart tie 
(iarin* ed. E. du Meril, p. xh 又见 The Vulgate Version of the Arthurian Romume.s » 
i*(l. Sommer. UK p. 383 t Lancelot 里 细致的色情描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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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它的起源不知其详。不过在他身上另一种爱情观已经显现 . 30!) 
此即“优雅”之爱，这种爱情自然是骑士制度道德规范最为奇特的 
成果之一。我们能想像出没有杜尔西妮娅的堂吉诃德吗？ 

可以将优雅爱情的典型特征加以简单概括。它与婚姻无关， 

更确切地说，它与合法婚姻状态是直接对立的，因为被爱的人通常 
是已婚女子，爱她的人永远不会成为她的丈夫。这种爱情常常给 
予社会等级较高的一位夫人，但在任何情况下•它总是强调男人对 
女人的崇拜之情。这种爱情表明它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激情，常遭 
挫折，易生妒火，历经磨难而弥坚；但它演化中的陈规旧套很早就 
具有某种仪式上的特征。它并非不喜欢是非判断。最后.正如游 
吟诗人杰弗里 • 鲁德尔在一苜诗中所说，优雅爱情在理念 上是一 
种“遥远的”爱情；这首诗被错误地加以解释，产生了著 名的“ 远方 
公主”的传奇故事。这种爱情在原则上的确并不拒绝肉体交流，按 
照对此问题做过讨论的安德鲁教士的意见，如果必须放弃“最后的 
慰藉”，它也不蔑视无伤大雅的肉体满足。爱情的缺乏或爱情上遇 
到的障碍，不但没有毁灭爱情，而是丰富了它的诗意的忧思。拥有 
这种爱情是永远的渴望，如果说这是极不可能的事，那么这种情感 
仍然是一种令人激动的情绪、令人心酸的欢乐。 

这就是诗人为我们描绘的图画。由于我们只是通过文学才知 
道优雅爱情，所以，很难确定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乎上流社会口味 
的虚构。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在-定程度上倾向于将感情与肉欲 
分开,但它决不会阻止肉体以更直接的方式寻求 满足； 因为我们知 
道，就大多数男人而言，情感的忠诚是多层面的。无论如何.我们 
可以确定，对恋爱关系的这种意识 今天我们能从中识辨出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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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我们已经颇为熟悉的内容~一-最初是一个标新立异的观念。这 
种新观念不是借自古代的爱情艺术，甚至也不是借自希腊罗马文 
明探析男性友谊的总是相当晦涩的论著。情人的谦卑姿态尤为前 
所未有。我们已经看到，情人表达这种谦卑姿态往往借用附庸臣 
服礼中使用的词汇，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用词问题。将被爱的人 
视为领主，这一点符合完全为封建社会特有的一个方面的社会道 
德。 

不管人们有时表达怎样的看法，这一习俗并非取决于宗教观 
念如果我们撇开少数表面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充其量 
只是环境影响产生的结果 一- 那么，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习 
俗是与宗教观念直接对立的，尽管优雅爱情的追随者们没有清楚 
地意识到这种对立性。优雅爱情使男女之间的情爱成为主要的美 
德之一，并且理所当然是最高形式的欢娱。首先.即使在它放弃肉 
体欢娱时，它也使一种本质上源于性欲的感情冲动得到升华，以致 
将它变成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最高目标。基督教承认性欲的合法性 
只是为了以婚姻来羁绊它（优雅爱情则极为鄙视婚姻），以人类的 
繁衍证明性欲的合理性（优雅爱情很少思考这一方面），最后，为的 
是将性欲限定在道德经验的次要层面上。我们不要指望从骑士抒 
情诗中找到当时基督教对性交行为所持态度的真实内容。这在虔 
诚的教会作品《圣格拉尔的质询》 （ Qw.sfe t/w Saint-Graal ) 的那段 


①关于优稚爱情以及表现这种爱情的抒情诗，有些学者还提出了阿拉伯影响问 
姨。伸迄今为止似乎未举出决定性的例证 s 参见 A. Jeanroy. La poesie lyrique des 
troubadours > 1934, II* p. 366 ,另外还有 G. Appel 在 Zeitschrift fur romanische 
Philologies LIU 1932, p. 770 ( 关于 A. R. Nykl) 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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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中毫不妥协地表达出来。这段文字称，亚当和夏娃一起躺在 
树下生出“公正的亚伯”之前，要求上帝为他们降下沉沉的夜幕，以 
“方便”他们的丑行。 

两种道德观念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也许能给我们提供 
线索，去解决那些有关浪漫爱情的新创作所提出的社会地理学问 
题。如同抒情诗为我们保存了抒情诗的创作行为一样，浪漫爱情 
故事的创作早在11世纪末就在法国南部的宫廷圈内出现了。稍 
后在法国北部出现的只是这些创作活动的回应-- 仍 以抒情诗的 
形式或通过传奇故事的媒介一一随后变化为德国的爱情诗。 

认为朗格多克地区的文明具有某种难以确定的优越性，试图 
以此来解释这个事实将是荒谬的。无论在艺术、思想，还是经济领 
域，这种说法都同样难以成立。提出这样的见解，意味着没有注意 
到法国的史诗、哥特艺术、卢瓦尔河和默兹河之间的各学派在哲学 
上所做的最初努力，以及香槟集市和佛兰德众多城市所起的作用。 
另一方面，教会在法国南部毫无疑问不如在北方诸省富庶、开化和 
活跃，尤其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更是如此。这一地区既没有产生 
任何伟大的教会作品，也没有出现伟大的教会改革运动。只有这 
些宗教中心的这种相对弱势，可以说明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各种异 
教，何以从普罗旺斯到图卢兹地区取得异乎寻常的 成功； 毫无疑 
问，这也是较高等级的世俗人士较少受到教士影响、相对自由地发 
展其世俗道德规范的原因。此外，优雅爱情的这些规则随后得到 
极其顺利传播这一事实表明，它们是多么好地适应了一个社会等 
级的新需求。它们有助于这个等级意识自身的存在。以与众不同 
的方式去恋爱，必然使人产生与众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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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骑士应该仔细预算他获得的战利品或赎金，并估算出回 
家后向农民征收的重“税”，这样做才能较少或不招惹指责。获利 
是正当的，但有一个条件，即应迅速而慷慨地把它花掉。“我可以 
向你们保证，”一个游吟诗人因抢劫受到人们谴责时说，“如果说我 
抢人财物，那也是为了给予别人，而不是为了囤积。”®毫无疑问， 
这些游吟诗人是职业献媚者，他们会坚持赞美慷慨施赠（仏 
的美德，将其置于其他义务之上，赞颂“贵夫人、女王的光辉使所有 
美德熠熠生辉”。对此我们可以不用怀疑。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 
小贵族甚或大贵族中，总有一些吝啬鬼或节俭之人,他们喜欢将稀 
有钱币或珠宝装人宝箱，而不愿将它们散施掉。诚然，贵族在挥霍 
得之容易、失之亦易的财富时，所想到的是证明自己比其他等级的 
人更优越，而对未来要么无太大信心.要么未雨绸缪。这种值得称 
颂的挥霍并非总是止于慷慨大方乃至奢华。一位编年史作家为我 
们记载了某一天利穆赞地方的一个“宫廷”发生的斗富竞赛。一位 
骑士在一块土地上耕种小 银块； 另一位骑士则以蜡烛代薪烧火做 
饭；第三位贵族“因夸下海口”，令人将其三十匹马活活烧死。 ® 这 
种以奢侈追逐荣耀的做法使我们想到某些原始习俗，对于这种做 
法商人做何感想？在这里，不同的荣耀观再次划出了社会群体之 
间的分界线。 

这样，贵族这个社会等级以其拥有的权力、财富的性质和生活 
方式及其独特的道德伦理而被分离出来 .12 世纪中叶，它业已凝 


① Albert de Malaspina* in C. Ap>pel, Provenzalische Chrestomathie , 3rd ed., 
no. 90, v. 19 ^ seq. 

② Geoffroi de Vigeois, 69 in Labbe, Bibliotheca* II, p.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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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成一个法定的世袭等级。从那时起，贵族 (尺〃 门 

第或血统高贵之人-词似乎已经用来称述这个等级的成员， 

这个词的频繁使用表明人们越来越注重门第出身。随着“骑士授 
予礼”即骑士正式佩戴武器仪式的广泛采用，贵族这个法定等级便 
明确地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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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骑士授封式 

从11世纪下半叶，不久即大量出现的各种文献开始提到各地 
以“造就一名骑士”为目的而举行的一种 仪式。 仪式由几个行动组 
成：骑 士候选人通常是一位小伙子，一名年纪稍长的骑士首先交给 
他象征未来身份的武器，特别是他佩戴上佩 剑。 1 然后.几乎一成 
不变的是，主持人在年轻人的颈上或面颊上重击一掌一法语文 
献称之为掌击或颈击这是一种力量的考验呢？ 
还是像中世纪稍晚时期的某些解释者所主张的那样，用这种办法 
加深记忆，以便——用拉蒙.鲁尔的话来说一这位年轻人在他 
此后的生活中铭记自己许下的“诺言”呢？诗歌中的确常常显示， 
它所描写的主人公在这种粗暴的击打下坚强不屈，正如一位编年 
史家所说，只有对这一击打，一名骑士才必须接受而不是回击； 3 


① 见图版 X 。 

② Raimon Lull ， Librode la orden de C'aballeria , ed. J. R. de Luanco ， Barcelo¬ 
na* R. Academia de Buenos Letras, 1901 ， IV ， 11. 英译 ： The Book of the Ordre of 
Chivalry trans. und printed by W. Cajtou, ed. Byles. 1926 (Early English Text S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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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打一记耳光也是当时法定习惯所许可的最司 
空见惯的方法之一，是确保回忆起一些法律行动的方法之一，尽管 
真正记住这一切的是见证人，而非当事者本人。但是，这个“击打” 
(“ dubbing ”, 这个词来自古日耳曼语动词，意为“击打”）姿势似乎 
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种非常不同而又极少纯理性性质的意义， 
这种姿势原来被认为是造就一位骑士所必需的，所以这个名词逐 
渐被习惯性地用来描述整个授封式。发出击打动作的手与接受击 
打的身体之间由此建立的接触行为，传达了一种动力.其情形完全 
类同于被委任为祭司的教士由主教施与的击打一样。授封式常常 
以一场体育演练宣告结束。新授封的骑士飞身上马，冲向标杆上 
擎着的一副盔甲，以长枪将它刺穿或击倒，这就是人像靶剌练 
iquintaine) 0 

就起源和性质而言，骑士授封式显然与那些入会式有关，对于313 
这些仪式，古代世界各社会以及原始社会各自提供了很多例证：这 
些习惯虽形式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接纳这个年轻人为 
这个群体的正式成员，而此前这位年轻人由于他的青春年少一直 
披拒之于这个群体之外。在日耳曼人中，这种习惯反映出来的是 
一个好战的社会。这些习惯虽对 其他些 特点--一例如，人们后 
来有时发现，断发行为在英国与授封式联系起来 T —— 没有偏见， 
但其本质要素却是武器授受式。塔西佗对这种仪式做过记载，许 
多文献证明这种仪式在日耳曼人人侵时期仍然存在。毫无疑问， 

曰耳曼人的武器授受式与骑士的武器授受式之间存在着连续性。 
但随着环境的变迁，这种行为的社会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在日耳曼人中，所有自由人都是战士。所以，在这种习惯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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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的任何地方（我们不知道是否普遍存 
在），所有人都有权凭武器加人战士行列。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封 
建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形成了主要由军事附庸及其首领组成的职 
业作战人员群体。古代的这种仪式自然限于这个军事等级举行， 
结果是这种仪式几乎丧失了任何固定的社会基础。它曾是接纳一 
个人为公民成员的仪式。但古代意义上的公民，即自由人小团体 
已不复存在，于是这种仪式开始用作接纳一个人为一个 
社会等级成员的仪式，尽管这一等级尚没有清晰的轮廓。在某些 
地区这一习惯完全消失了，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情形似乎就是这 
样。但在法兰克人习俗盛行的国家，这种习惯仍然存续下来.尽管 
它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普遍使用，或者说不是必须举行的仪式。 

后来，由于骑上团体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是什么东西使它与 
那些不好战的民众分离开来，并使之高居于他们之上•他们便产生 
f 一种更迫切的意识，要以正式行为标明一个人己加人这个特定 
的团体，不管这个新成员是正在被成人社会接纳的“贵族”出身的 
年轻人，还是一些幸运的暴发户（这种情况较少这些暴发户通 
过新近获得的权力，或只是靠自身的力 M 或武艺，取得与古老门第 
出身的人们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诺曼底.早在11世纪末•假若人 
们提到一个著名附庸的儿子时说“他不是一个骑士 ” •就意味着他 
仍然是一个孩子或一个少年。 (| 

毫无疑问，人们如此热衷于以有形的姿 势赋予 每种契约和法 
律地位的变化以象征意义，是符合中世纪社会特有的发展趋势 


① Haskins ，Norman Institutions , 1918, 282.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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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一常见的多姿多彩的手工业行会入会式可以为证。不过，这 
样象征化岀来的地位的变化必需名副其实地清晰加以承认.所以， 314 
授封式的普遍采用真正反映了骑士观念的深刻变化，原因就在这 
里。 

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骑士 0/ lCT ； u / zV /*> —词的含义主要是指 
--种既由实际情况又由法定关系所决定的身份.其标准纯粹是个 
人性质的。一个人被称作骑士，是因为他全副武装地骑马 U 
作战。当他以全副武装的方式为某乂效劳.以此为条件持 
有这个人的采邑时，他被称为这个人的骑士。不过，这样一个时候 
已经 到来： 无论是采邑占有还是一定的生活方式标准…一必然是 
-种有些模糊的标准 都不足以贏得骑士称号，这时就需要一 

种授封式了。这一转变在12世纪中叶完成。】100年以前的习惯 
用语的转变也有助于我们领会这一转变的意义。一个骑士不仅仅 
是“造就出来的”.而且还是“任命的”。例如 .1098 年蓬蒂欧伯爵 
准备向未来的路易六世授武器时就是这样说的。 ® 全体受封骑士 
组成一个“等级”这是些学术词语、教会用语，但我们发现 
它们最初出自俗人之口。人们决没有以这些词语一一至少在最初 
使用这些词语时——表示同化于神圣等级的意义。在基督教作家 
从古罗马语言中借用的词汇中，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既是教 
会的也是世俗的。但是，它是一个正规的、界定明确的、符合神意 
的部分，是一种真实的制度.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在一个习惯于生活在超自然征象下的社会中，这种起初 


① Rec. des Histor. Je France * XV ， 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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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世俗性质的武器授受式，必定会获得一种神圣性，两种非常古 
老的习惯为教会的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 

首先是对佩剑的祈福式。这种习惯原来与授封式并没有特殊 
联系。在那个时代，人们所使用的一切事物都需要保护，以防坠人 
魔鬼所设的陷阱。农民为 i 谷丰登、六畜兴旺和并泉而 祈福； 新郎 
为婚床而祈祷；朝圣者为手杖而 祈求； 战士自然为他的职业性工具 
而祈福。“以神圣的武器担保”所立的誓言已见于古老的伦巴第 
法， 但是，年轻武士‘们初次佩带的武器大部分似乎需要这种神 
圣化 过程。 这个过程的本质部分是接触式。未来的骑士将剑暂时 
放在祭坛上，与这一举止相伴或紧随其后的是祈祷.尽管这些都是 
由祈福式的一般形式引发出来，但它们早已具有一种特别适合于 
授封式的形式。950年之后不久.这种形式的祈祷词便见于美因 
兹的圣阿尔班修道院编纂的一本主教仪典书中。这部仪典书的主 
体部分无疑是以借用的更古老的材料为基础。它很快就应用于法 
国北部、英国以及整个德国，甚至罗马本身。在罗马它受到奥托式 
宫廷的影响，被强力推行。它将“新授”佩剑的祈福式广泛传播开 
来。然而，应该明白，这种神圣化的仪式最初只是授封礼的序曲。 
随后授封式以其特有的形式继续进行。 

不过，教会在这里又能够发挥作用了。本来为青年人授予武 
器的任务通常只是由已经具备骑士身份的人——如他的父亲或他 
的领主一来执行就可以了；但也可以委托给一名高级教士来完 


① Ed. Rothan, c. 359. 迄今为止 . 对于骑七授封式的研究尚不充分。在书码中 
吋以见到关于我所参考的著作和文集的说明，这种初步的分类尝试虽然是基本的，仍 
H 0 在我的斯特拉斯堡的同事 Abbe Michel Andrieu 的热心帮助下才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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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早在846年，教皇塞尔吉乌斯就曾为加洛林王朝的路易二世 
佩戴剑饰带。后来征服者威廉同样曾让坎特伯雷大主教授封他的 
一个儿子为骑士。毫无疑问，教士本身受到的礼敬不如大主 
教一-拥有众多附庸的首领。然而，宗教仪式没有教皇或主教是 
不行的。这样，宗教仪式才得以渗透到整个骑士授封礼之中。 

这一过程完成于11世纪。诚然.这一时期编成的贝桑松地方 
的主教仪典书中只有两种佩剑祈福式，而且都很简单。但从第二 
种形式中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的情况是，主持仪式的主教被认为 
可以自己完成授予武器的仪式，但是.要找到一种真正宗教性质 
的骑士授封式，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更北方，投向塞纳河与默兹河 
之间的地区.那里是地道的封建制度的真正发源地。我们在这里 
找到的最早证据，是兰斯省的一本主教仪典书.该仪典书于11世 
纪初由一名教士编成，这位教士虽以美因兹的仪典汇编为蓝本，但 
大量吸收了地方习惯。佩剑祈福式重复了莱茵河地区的原始形 
式，此外仪式还包括对其他武器或徽章即标帜、长枪、盾牌的类似 
祈祷，惟一的例外是踢马刺，踢马刺的授予一直都是留由俗人完成 
的。这一仪式之后接下来的是对未来骑士本人的祝福，仪典书最 
后明确提到将由主教为之佩剑。时隔近两个世纪之后，这种仪式 
以其完全成熟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法国，出现在芒德主教威廉•迪 
朗于1295年前后编成的仪典书中，尽管它的主要内容显然可以追 
溯到圣路易统治时期。在这里，高级教士的神圣作用被提到无以 
复加的程度。他此时不仅授予骑士佩剑，而且还要行掌击礼，用文 
献中的话来说，他给未来的骑士“打上”“骑士品性”的“印记”。14 
世纪.由于这一仪式为罗马仪典书采用，因此它注定将成为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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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正式仪式。至于附属性的习惯，如仿照新人教的基督徒进 
行涤罪沐浴以及为武器守夜，这些礼仪在12世纪以前似乎还没见 
引入，或者只是一些例外情况。而且守夜并不始终都是虔诚的沉 
思。如果我们相信博马努瓦尔的一首诗，那么人们知道守夜是伴 
随着提琴的乐声度过的。 ® 

然而，只要境况常常会使这种宗教象征性不能实现，设想它的 
任何部分永远为骑士的造就过程所必不可少，就将是错误的。骑 
士的授封一直可以在战前或战后的战场上 进行； 例如，在马里纳诺 
战役之后，按照中世纪晚期的做法，贝亚德以剑向国王授予骑士称 
号1213年，西门•德 • 蒙福尔为他的儿子安排了一场骑 
士授封式，其宏大的宗教场面，犹如授给一位十字军英雄，其中两 
名主教在《造物主的 光临 》 （Wm CV eu / or ) 的旋律中，授予其子武 
器，使之成为献身于基督的骑士。参加仪式的修士沃克斯•德 • 
塞尔奈的皮埃尔对这一仪式发出一句独特的慨叹 ：“噢 ，新型的骑 
士！前所未有的新型骑士 ！”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证实， ® 不太浮 
华的佩剑祈福式在12世纪中叶以前尚不普遍。但在他那个时代， 
这种仪式似乎已被广泛采纳。简言之，教会已经试图将这一古老 
的武器交接仪式转变为一项“圣礼”。在神学尚未具有经院哲学的 
僵固性、人们仍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每一种献祭仪式称为“圣礼”时， 
教士著作中的这个词并不触犯他人。在这方面.教会的作为并没 
有完全取得成功，但为教会自身贏得了一席之地，在有的地方争得 


① Jehan et Blonde , ed. H. Suchier ( Oeuvres poetiques de Ph . de Remi y II, 
v. 5916 et seq.). 

② Polycraticus » VI, 10(cd. Webb ， II ，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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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盘大一点，有的地方则比较有限。由于教会强调授职仪式的 
重要性，它的这种努力激发了一种情感，即认为骑士等级是一个新 
人教的社会群体。因为每个基督教机构都需要传奇性历法的承 
认，所以，圣徒传记便出来帮忙了。一位礼拜仪式研究 者说: “做弥 
撒宣读圣保罗的书信时，骑士都站着，向他表示敬意，因为他是一 
名骑士。” ® 


2骑士制法规 


宗教因素一旦引人，其作用就不仅限于加强骑士社会的团体 
精神心 co ^. s ), 它还对这一群体的道德法规产生有力的影 
响。未来的骑士从祭坛上取回佩剑之前，通常得按要求在誓言中 
明确说明其承担的义务。 ® 不是所有的授封骑士都要宣誓，因为 
并非所有人都为武器举行过祈福礼。但是，许多教会作家和索尔 
兹伯里的约翰一样，都认为通过一种准契约，即使那些没有亲自宣 
誓的骑士，由于接受骑士身份这一事实而“默然”接受誓言的约束。 
由此形成的规则逐渐写进其他 文献： 首先是进人不时插人仪式过 
程的通常辞藻华美的祈 祷词； 后来，以不可避免的变化形式进人以 
通俗语目写成的各种作品。其中之 一 是1180年之后不久克雷蒂 
安•德.特鲁瓦创作的《帕尔齐法尔》中的一个著名 


① Guillaume Durand , Rationale* IV , 16. 

② Peter of Blois, ep. XCIV. 

③ 帕尔齐法尔 （ PevaD 是英国亚瑟王传奇中亚瑟王的“-名骑士，最后找到“圣 
杯”。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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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些规则在许多作品中都得到表 
述，如浪漫散文《朗斯洛》 （LamWo/) 片段、德国的爱情诗和“迈斯 
纳” （Meissner) 的一个残篇，最后也最重要的是题为《骑士的勋位》 
( L ' Or dene de Chevalerie ) 的法国说教性质的短诗。《骑士的勋 
位》这部小作品获得巨大的成功。不久，一组意大利十四行诗对它 
进行释译，在加泰罗尼亚则为拉蒙 • 鲁尔所仿效，它打开了通向大 
備文学作品的道路，这些作品在中世纪最后的数世纪中将骑士授 
封式的象征意义榨光，以其最后的奢华宣告了这种礼仪性质多于 
法律性质的制度的衰落，宣告了人们给予高度评价的这种理想走 
上了穷途末路。 

起初，这种理想并不缺乏真正的活力。它附加在一些行为规 
则上，这些行为规则在较早的时期发展起来，体现了一种自发的等 
级意识;这是与附庸效忠关系有关的规则〔这种演变清楚地出现在 
11世纪末苏特里主教博尼佐的《基督徒生活手册》 （Bod o/ Ae 
Ch ristian ) 中，对博尼佐来说，骑士首先是一个被授予了采邑 
的附庸〕，尤其是高贵且“优雅”之人的等级规则。从这些世俗的道 
德训诫中，这种新戒律借用了宗教思想最能接受的各 原则： 慷慨， 
重荣誉或“荣燿不怕疲劳、痛苦和死亡。德国诗人托马辛 
说，“他无意从事骑士这一职业，惟一的愿望是无忧无虑地生 
活”。①但这一更张过程是通过为这些规则涂上基督教色彩、特别 
是清除骑士传统中的世俗因素而实现的，这些世俗因素在骑士传 
统中曾经占据并且在实际上将继续占据很大的位置。这些世俗因 


① Der Walxhe Ga.sl , ed. Ruckcrl. vv. 7791 - 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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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使许多德律严谨之人一一从圣安塞尔姆到圣伯纳德之间的德律 
严谨之人学会说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就是充满着教士对俗世 
的轻蔑态度的旧式文字游戏 ：“骑 士就是邪恶 ” （ now militia , sed 
但是，教会最终据有了这些封建品德之后.哪个作家 
还敢重复这一等式呢？旧的训诫经历了这一精炼过程之后，其他 
一些独具精神特点的训诫最终加人进去。 

因此，教士和世俗人士联合起来，要求骑士虔诚，腓力 • 奥古 
斯都认为，如果没有虔诚他就不是一个高洁之人。他必须“每天”、 
至少“经常”去做弥撒，星期五必须要斋戒。不过，这位基督教英雄 
本质上仍是一名武士。他最渴望从武器祈福式中得到的，是祈福 
式能使这些武器更具战斗力，这一点由祈祷词中的话语清楚地表 
达出来。但是，神圣化了的佩剑虽在实际上仍可在紧急时刻用来 
对付私敌或领主的敌人，但授剑给骑士，首先是由于骑士可以用它 
从事正义事业。10世纪末，古老的祈福式已经在强调这一主题， 
在后来的仪式中这一主题得到详细的发挥。这样，为了战争而战 
争或为了获得财富而进行战争的旧战争观，得到一次至关重要的 
修正。授封骑士应该仗剑捍卫神圣的教会，特别是反对异教徒。 
他应该保护寡妇、孤儿和穷人，追击恶徒。除了这些一般性的训 
诫，世俗文献经常加上一些有关战时行为的更特殊的建议（不屠杀 
战败者和毫无抵抗能力的 敌手〉 ，以及有关法庭和公共生活的习惯 
(不参与错误的审判或叛逆行动一《骑士的勋位》谨慎地加上了 


① Anselm, Ep. . I ( P. L. , CLVIII, col. 1147)； St. Bernard » De*laude no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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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如 果不能阻止这些活动，骑士必须撤出）.最后是有关日常事 
件的建议（不向女士谋划不良 之策； 在同伴陷人危难之时，给予“力 
所能及”的帮助）。 

毫不奇怪，骑士生活中经常出现欺骗和暴力行为，其现实状况 
总是与这些愿望相去甚远。人们也许注意到，无论从“社会”賦予 
的道德规范出发，还是从较纯粹的基督教法规来看，这样的一些道 
德训诫似乎稍嫌不足。但是，这样做是在进行评判，而历史学家的 
惟一任务是理解。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即： 这些骑士行为 
品德从教会理论家或仪式家传到世俗的大众推广者手中时，似乎 
常常表现出一种相当令人不安的衰减。克雷蒂安•德•特鲁瓦以 
其特有的总括一切的方式说，“上帝制造并决意制造的最高等级是 
骑士等级”。但是必须承认，在这--夸张性的开场白之后，他所记 
载的这位高洁之人给那位正在接受骑士称号的年轻人的教导，却 
M 得内容贫乏，令人无所适从。很有可能，克雷蒂安所描述的是 
12世纪几个伟大君主宫廷中的“优雅”之风，而不是这位受宗教情 
感激发的高洁之人，这种宗教情感在下一个世纪路易九世的交际 
圈中颇为风行。毫无疑问，这位骑士般的圣徒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19 和那个环境，促生了这种高贵的祈祷文〔收录在威廉 • 迪朗的《主 
教仪典书》中〕，这并非偶然之事。这种祈祷文可以 
视为沙特尔门廊的石头上和兰斯门面的内墙上所镌刻的有关骑士 
的某种仪式的注释辞 ：“至 圣的主，万能的父啊……你允许人世间 
用剑镇压邪恶者的罪恶，维护 正义； 为了保护你的子民，你认为应 
该建立骑士等级……召唤你的仆人到你的面前，使其心向善，永不 
以剑或他物行不义之事，伤及任何人，而让他永远用剑捍卫公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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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教会赋予这个等级以理想的使命，最终正式承认了武士 
这一“等级”的存在，这个等级被认为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必 
要部分，日渐等同于全体授封 骑士。 “噢，上帝啊，自人类堕落以 
后，你在世界万物中创造了人类的三个等级”，这是我们在贝桑松 
地方的礼拜式的一段祈祷文中读到的词句。同时教会为骑士等级 
的社会优越性提供了宗教上的合理证据，这种社会优越性在很长 
时期内已是公认的事实。极为正统的《骑士的勋位》说，除了教士 
之外，骑士应该荣居于其他所有人之上。《朗斯洛》传奇故事在说 
明了骑士如何受命“保护弱者与和平之人”后，按照所有此类文学 
作品所常见的对于象征物的强调手法，更加露骨地说，在骑士所骑 
的马匹中会发现他们“合法统治下的”一种“人”的奇特象征物。 
“因为高居这些人之上的一定是骑士。正像一个人控制一匹马，将 
马驱向他要去的地方一样，骑士一定是随意驱使民众 。” 后来，拉 
蒙. 鲁尔说，骑士理应“坐享其成”，从他的仆从那里取得他们“千 
辛万苦’’得来的财富，这合乎人间正道，他认为这样说并没有冒犯 
基督徒的感情。®这种说法集中体现了一个统治等级的态度•.这 
一态度非常有利于严格意义上的贵族等级的发展。 


① Libra de la orden de Caballeria ■, I, 9. 整段文字殊有情趣。 




第二十四章贵族 
向合法等级的转变 


1 骑士身份和贵族地位的继承性 

1119年前后，为保护圣地的居民团体.圣殿骑士团成立。它 
由两类战斗人员组成，彼此以服饰、武装和等级加以区分。地位较 
高的一类是“骑士”，较低的一类是普通的 “军丄”：白 色斗篷和褐色 
斗篷形成对照。毫无疑问，这种差别从起初就反映着应募者的不 
同社会来源。但是，1130年起草的最早的《骑士团规则〉 

中，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所谓的一致意见显然决定着一 
个人应归属于两个级别中的哪一个。相形之下，一个多世纪后（约 
1250年）的第二个《骑士团规则》却显示出条文毫不妥协的严格 
性。首先，候选人要获得穿戴白色斗蓬的资格，必须在加人骑士团 
之前就已受封为骑士。但是，即使做到这一点也还不够。他还必 
须是“一个骑士的儿子，或从其父系来说是骑士的后代”；换句话 
说，正如另一段文字所述，他必须是一个“贵族” ( gentilhumme ) 。 
正如这个《骑士团规则》所规定的那样，只有在这个条件上 ，一 个人 
才“必须而且能够”接受骑士称号。这并不是骑士规则的全部内 
容。如果 个 新来者宁愿隐瞒他的骑士等级身份.溜到军士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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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又当如何？ 一旦真相大白，他将身罹桎梏。①即使在13世纪中 
叶从军的修士看来，等级自豪感也比基督徒的谦卑更为重要，任何 
自动放弃等级地位的行为都被这种等级自豪感视为犯罪。因此， 

从1130到125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成为一个骑士的权 
利已经转变成为一种世袭特权。 

在立法传统从未消失或一度中辍但又得以复兴的国家，这一 
新法律是由各种敕令加以规定的。1152年，红胡子腓特烈颁布一 m 
道和平法令，一方面严禁“农民”携带长矛和佩 剑一骑 士的武器， 
另一方面承认只有那些祖先为骑士的人才是“合法骑士”。1187 
年颁布的另一法令明确禁止农民的儿子获得骑士称号。早在 
1 M 0 年，西西里的罗杰二世颁布法令规定，只有骑士的后代才可 
以成为骑士； 1234年，他的这一做法被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所 
仿效； 1294年，普罗旺斯伯爵査理二世又步其后尘。此时的法国 
几乎还没有成文法。但是，圣路易统治时期王室法庭的判决在这 
一方面是相当清楚的，风俗志也是如此。除了得到国王的特许，父 
亲或祖父不是骑士的人便不能合法地得到骑士称号（也许在这一 
时期，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太晚于这一时期，至少香槟的一个地区的 
地方习惯法同意，可以通过母系传递这种“贵族身份”）。在一篇论 
卡斯蒂尔法的重要论著《七部律》中，有一段文字 


①关于这一古老的法规.见 G. Schnurer, Die urspriing/iche Templerregel, 
19()3 。 关于这 -- 法规的法文文本，见 H. de Curzon, La regie du Temple (Soc.de 
I*hist, de France) * c. 431« 445» 446 ； 448 。有关圣医院骑士团 （ Hospitallers ) 中相似 
的法规条款 • 见关于 1262 年 9 月 19 曰的槪述性的一章 ： [>1 以 116^]? 01 ^,0 /^«〜 
general , III, p. 47 ， c.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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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也基于同样的概念，尽管这一点显然不太清晰。《七部律》是 
根据国王智者阿方索的命令于1260年前后编成的。一个显著的 
事实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文献几乎出于同一时代，不仅它们相互间 
完全一致，而且与圣殿骑士团这一国际组织的规则也完全一致。 
至少在欧洲大陆 一一 如我们所见，英国的情形有所不同 一一 各上 
层等级的演变基本上遵循着统一模式。 ® 

的确，国王和法庭明确实施世袭规则时，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 
们正在做某件新的事情，因为，任何时候绝大多数获得骑士称号的 
人都是骑士的后裔。由这个日益排外的组织看来，惟有高贵的出 
身拉蒙 • 鲁尔称之为“古老荣誉得以延续的保证”才能使 
一个人遵守这种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是他在武器授受式上承 
诺的。“噢，上帝！这位杰出武士遭到的报应是多么槽糕！他将一 
个农奴的儿子封为骑士！”这就是1160年前后创作的《吉拉特 • 
德 • 鲁西永》的作者的惊叹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些闯人骑 
士阶层的人决不是少数。没有任何法律和习惯能够完全排除他 
们。而且，他们的不时出现差不多也是招募军队的 需要； 因为同样 
的等级偏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信念，认为只有骑士才有权全副武 


① M. G. H . , Constitutiones-, I, p. 197 ， c. 10; p. 451 , c. 20? H. Niese, Die 
CiesetzffebunK der norm. Dynasties p. 67 ； P. de Marca, Man a Hisp., col. 1430, 
c. 12 ； Papon, Hi stoire Generate de Provence, III» p. 423; Siete Part id as , Part II., 
XXI ，〖， 2 . 关于葡萄牙的情况，参见 E. Prestage, Chivalry, p. 143 0 关于法国，参考 
朽很多•此处难以罗列：参见 Petit-Dutaillis, L ' Essor des Etats d ， > Occident* p. 22 el 

o 

② Raimon Lull ，Libro de la orden de Caballeria ed. I, R. de Luanco, III, 8? 
Girart de Roussillon , trans. P. Meyer ， p. 28(cf. ed. Foerster, Roman. Stuc/ien, vol. 
V ， v. 940 el se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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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地骑马作战。 1302 年，在库特赖战役前夕，佛来芒的王公们因 
急需骑兵.将一批富裕的城市市民封为骑士，因为这些市民富有， 
能够提供他们必备的马匹和武器。 ® 因此，很长时期中习惯上的 
一种世袭性职业，转变为一种小心翼翼提防他人涉足的法定的特 
权，这一过程虽历经挫折，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尽管当时人们 
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变化。当时骑士等级范围以外正在发生 
的深刻社会变化.自然对这些严厉措施的形成起到极大的推动作 
用。 

12世纪产生了一股新的社会力量 一一 城市贵族等级 （urban 
patriciate )。 这些富有商人经常获得庄园，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为 
自己或他们的儿子取得“骑士饰带”。迄至当时富裕的士兵和庄园 
苜员已成为非贵族骑士候选人的大多数。世袭武士在这些富有的 
商人身上不能不认识到与他们自己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更为隔膜的 
因素，这种隔膜感远甚于对富裕士兵和庄园官员的隔膜感，而城市 
贵族的人数也是令人不安的因素。通过弗赖辛的奥托主教，我们 
得知德国贵族对骑士资格的看法，他们认为，在意大利北部骑士称 
号过于随便地授给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法国的博马努瓦 
尔也清楚地说明，新的社会等级渴望将资本投人到土地上，其造成 
的压力迫使各位国王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阻止采邑买卖造就出 
与骑士的后代平起平坐的暴发户 （wowivtiM riche 、。 当 一 个等级感 
到自身受到威胁时往往就会关闭其等级的大门。 

但是，如果设想理论上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也是错误的。 


① P. Thomas, Teates historiques sur Lille-, II, 1936 ， 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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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强大的个人组成的一个等级如果不是被迫将新生力量--这种 
新生力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是生活的法则 一一 排斥于自己的 
等级之外.由此宣告自己的这个社会团体走向永久的衰弱，它自己 
便不可能完全转变成一个世袭的等级。所以，封建时期法律观念 
演进的倾向不是对接纳新成员加以严厉的禁止.而是将新成员置 
干严格控制之下。从前，每一个骑士都可以授予他人以骑士称号。 
13世纪末.博马努瓦尔描述的三个足智多谋之人仍持有这样的观 
点、》这三个人本身都是骑士，他们需要一个傀儡人物，属于同一等 
级的第四个人。根据风俗，要达成一份特殊的合法交易.需要这个 
人物在场。于是.他们在路上拉住一个农民•授予他骑土称号 ，说： 
“你就做一名骑士吧！”但是当时这种行为已属违法.对于这种不合 
时宜的行为要处以沉重的罚款以示正义的惩罚。因为，除非想成 
为骑士的人已是骑士门第出身，一个骑土等级的成员已无权将骑 
士称号授予其他人。如果他确实不是出身骑士门第，他也可以被 
授予骑士称号，但这只有获得独一无二的权威的特许才行，这惟一 
的权威有权行使异常 权力： 这就是国王。正像博马努瓦尔所说，国 
王才是“新生事物”的惟一授予者。 

我们已经看到，这就是早在圣路易统治时期法国王室法官们 
的判决„不久，在卡佩王朝的宫廷中兴起一种做法.即以“大法官 
证书”的形式承认这些权力，这些大法官证书从一开始就被称为 
“贵族证书”——因为有资格接受骑士称号就可以成功地被吸收到 
世袭“贵族”行列。我们掌握的这类文献的首批事例可以追溯到腓 
力三世或腓力四世统治时期，这种证书前景广阔。按照古老的传 
统，国王偶尔也运用特权授予骑士称号，对战场上的英勇行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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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奖，如美男子腓力就是在 蒙斯 - 恩佩文利 （ Mons - en - PevSle ) 战役 
后 .向一名屠夫授予了骑士 称号， 不过 ，最 常见的情况是.授予 
骑 士称号 是酬报 一个人长期的效劳或在一个社会位置上的杰出表 
现„ “贵族证书”不仅仅意味着造就了一个新 骑士： 因为所接受的 
骑 士称号可以代代相传，它实际上每次还都造就一个全新的骑士 
家族。 

西西里的立法和实践正是建立在上述同样原则之上：西班牙 
也是如此。在神圣罗马帝国，尽管红胡子的法令实际上并没有在 
这方面提供原则基础，但我们知道，这位皇帝认为他有权授予普通 
t 兵骑士称号； 2 由此表明，他并不认为他自己要遵守他个人制定 
的表面上的绝对禁令。另外 ，在 接下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德国和 
两西里共受一王统治的年代中，西西里的榜样对诸君主产生了影 
响。我们发现，从康拉德四世开始（他从1250年开始其独立统 
治），德国君主通过颁发证书•允许那些依其出身门第无权接受骑 
士称号的人接受“骑士饰带”。 

当然，这些君主并非是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建立起 
这种垄断权的。西西里的罗杰二世赞同为拉_ 瓦修道院院长 
授予骑士称号时，就曾遭遇异议。在法国，博凯尔司法总管辖区 
( senechaussee ) 的贵族和高级教士们在1298年仍然声称有权不 
受限制地在市民中间授封骑 士一一 .取得多少成功，我们不得而 
知 。③ 它所遇到的抗拒力，尤其是来自大封建领主方面的抗拒力 


① Rec. des Hist, de France ， XXII. p. 18. 

② Otto of Freising. Gesta. II, 23. 

③ Hist, de Lanf>ueJ(n- » 2nd cd. .VIII, col. 1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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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大的。腓力三世统治时期，国王法庭不得不控告佛兰德伯 
爵和讷韦尔公爵，因为他们非法授予“农奴”骑士称号（“农奴”实 
际上是富有之人）。后来，在瓦洛亚王朝的混乱时期，王室的强 
大王公轻易地霸占了这种特权。在神圣罗马帝国，以这种方式 
授封新人物以骑士身份的权利自然是极为广泛地 行使： 斯特拉 
斯堡主教这样的地方诸侯从1281年就行使这种权利 ®。 在意大 
利•像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公社也偶尔行使这种权利，佛罗伦萨 
争在1260年就已拥有这种权利。但这只意味着对王权的瓜分： 
只有国王有权清除障碍的原则保留下来。更严重的是那些违法 
营私者，这些人利用现实状况非法挤人骑士等级。因为贵族在 
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以其拥有的权力和生活方式而与众不同的 
社会等级.所以，虽有法律上的规定.但公众舆论不会拒绝给予 
军事采邑拥有者、庄园主和老资格的武士以贵族称号以及接受 
骑士称号的权利，而不管其出身如何。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资格是经过几代人的长期使用后得来的，没有人想到对这 
种家族权利提出 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常的做法仅仅是对 
当事人征收一点金钱，承认这种权利的滥用行为。然而，真实情 
况是，在长期的、自发的发展过程中.从事实继承权向合法继承 
权的转变，只有通过王室或王公的权威的加强才有可能实现，只 
有王室或王公的权威才能对社会实行更严格的控制，才能使各 
等级间的过渡合法化，对不可避免的有益转变加以管理。如果 
说巴黎最高法院不存在或缺乏执行审判权的力量，那么法兰西 


① Annul. Colmar, in M. G. H. SS. XVII. p. 208, I. 15 ； cf. p. 244, I.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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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国境内的任何小领主都会随心所欲地册封骑士。 

在始终处于贫穷状态的政府手中，当时几乎没有一个机关不 
或多或少地变成一部赚钱机器。册封骑士的授权机构也不例外。 
就像大法官法庭发布的其他文件一样，王室特许状毫无例外也不 
是免费授予的。也有这样的情况，即人们付费以求获免提供出身 
证明。 ® 但美男子腓力似乎是第一位公开将骑士称号当作一种可 
以出售的商品的国王。1302年库特赖战役失败后.特派员们穿梭 
于全国各省游说人们出钱购买贵族封号，同时向国王控制下的农 
奴出售自由权。不过，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法国本土，这种做法似乎 
并非很普遍，获利也不大。后来国王们学会了一种办法.使 
sa vonette a vila ins -艮卩“农民香皂” 成为国王固定的收人 
来源之一，对于那些富有的纳税人，“农民香皂”提供了一种手段， 
通过一次付费，可以获免支付给贵族的税收。但是•直到14世纪 
中叶前后，贵族拥有的财政特权仍然像国家税收一样含糊 不清； 骑 
士社会中团体精神非常强大一-王公们本身意识到自己属于骑士 
等级——它毫无疑问不允许各种特许权剧增，特许权的剧增被认 
为是对贵族门第的侮辱。 

如果说通向门阀骑士圈的道路不是绝对关闭，那么其大门也 
只是稍微开启了一道缝隙。要进人这个圈子无疑比从前或后来变 
得更加困难。因此在14世纪，至少在法国.便爆发了反对贵族的 


① A. de Barth^lemy , * De la qualification de chevalier f in Revue nobiliaire , 
18<)8» p. 123， and * Eludes sur les leitres d^noblissement' in Revue nobiliaire , 1869, 
p. 205. 

② 意即农民出钱买爵。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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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行动。对于一个等级的一致性和排外性，还有什么比它所遭 
受的猛烈攻击更明显的证据吗？ “非贵族起来反抗贵族”一 •实际 
上是扎克起义 ( Jacquene ) 时官方的说法，这种说法非常具有启发 
意义； 同样具有启发意义的是战斗人员的名单。艾蒂安•马塞尔 
是一位富裕市民和巴黎城的头号地方官，他处心积虑地站在了贵 
族的对立面上。而在路易十一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他本人会是 
贵族中的一员。确实，从1250年前后到1400年前后的这一时期， 
是欧洲大陆社会等级层次最僵固的时期。 

2 骑士后代成为特权等级 

然而，如果将骑士身份仅仅限于骑丄地位已经获得承认的家 
族成员，或仅仅限于破格提拔的被接受者，那么•骑士就不足以组 
成一个真正的贵族等级。因为，这将意味着这些特权取决于一个 
可举行也可不举行的仪式，而按照贵族的概念，这些特权是与高贵 
的出身密不可分的。这决不仅仅是一个声誉问题。骑士作为“任 
命的”武士以及在战争和议事方面承担最高责任的附庸，人们同意 
给予他们以显赫的地位，这种显赫的地位逐渐地体现在明确的法 
典中。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最初数年间，这同一些法律规则出 
现在整个封建 欧洲。 为享有这些好处，一个人首先必须能够充分 
履行其作为附庸的义务，《加泰罗尼亚习 惯法》规定： “他应该有武 
器和马匹，除非年老体衰不能行动，他应该参加军队活动和远征， 
出席集会和法庭。”同样他还必须获得授封，成为骑士。附庸役务 
普遍削弱的结果是，第一项义务逐渐地不再被坚持，以后的文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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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再提及。另一方面，第二项义务在很长时期内仍保持有效。 
迟至1238年，一个家族私法，即热沃当 （ G 6 vaudan ) 的拉加尔德- 
盖兰 （La Garde - Guerin ) 城堡的共同继承人制定的规章规定，如果 
幼子获得骑士称号而长子没有获得的话，幼子将拥有优先继承权。 
假如 -一 无论在何地——发生这种情况，即一个骑士的儿子在他326 
接班时，没有获得骑士称号，仍然只是个“侍从”（贵族青年服侍其 
长辈时的传统称号），那么，一旦他错过注定不允许错过的年龄，此 
后他便会被人称作“乡下佬”。这个年龄在佛兰德为25岁，在加泰 
罗尼亚为30岁 。I 

但是，门第自豪感已变得过于强大，以致这些条件不可能永 
远保持下来。它们的消失是逐渐的。在1235年的普罗旺斯和 
大约同一时间的诺曼底，人们承认只有儿子有权享受其父所在 
等级的权益，而儿子本人则不必成为骑士；如果儿子又有儿子 
时，根据普罗旺斯文献记载的条件，其子要分享这些特权，则必 
须接受骑士 封号。 更有意义的是，德国国王授予奥彭海姆地方 
的男人们一系列特 许状： 这同样的一些权利于1226年授予骑士 
们，从1269年开始则授予“骑士和骑士之子”，1275年则授予 
“骑士及其儿子和孙子”。 ® 人们有时肯定已厌倦计点辈份。无 


(D Vsatici Barcin.t c. 9 and 8 ； C. Porree* Etudes historiques sur le Gevaudan , 
1919 (and Bibl. Ec. Charles , 1907) ， p. 62 ， c. 1; Peace Charter of Hainault ( 1200 )， 
in M. G. H., SS. XXI ， p. 619. 

② Summa de legibus , in Tardif ， vol. II ， XIV ， 2; F. Benoit, Recueil des actes des 
comtes de Provence , II, no. 246, c ； I \ a, 275 ， c;va* 277 ； 278 (1235 - 1238). P. 
(iuilhiermoz* Essut sur les origines de la noblesse en France au mo yen - d^e % 1902 ， p. 
481. 



第六编社会等级 


327 


论如何，正式接受武器仍被视为一种义务，贵族青年在一定程度 
上不想失去其社会地位，就不能逃避这一义务。但是，在巴塞罗 
那王室、普罗旺斯诸伯爵的家族中.由于崇信一种异乎寻常的迷 
信，认为传递武器便意味着走向死亡，因此，这一仪式被尽可能 
长时间地推迟 A 根据习俗，受封成为骑士涉及到装备有效履行 
战场义务所必需的全副武装，所以法国的国王们，从腓力 • 奥古 
斯都到美男子腓力，都试图将这一仪式变成他们的骑士家族出 
身的臣民的 义务。 但是，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以致 
室政府无力从收取罚金或出售豁免权中获得丰厚的财政收 
益，最终只好命令这个等级在受到战争威胁时拿起武器，以此聊 
以自慰。 

在13世纪最后的年岁里，这一变化过程在各地差不多都告 
完成。从此，造就贵族的不再是旧的仪式，它已变为一种外表文 
雅的礼节，因为仪式花费太大，所以已为大多数人所不理踩。获 
得骑士称号成为一种世袭的权利，不管这种权利是否得到真正 
的行使。博马努瓦尔写道，“骑士门第出身”的任何人，都被称为 
贵族。1284年之后不久，由法国诸王的大法官法庭最早授予非 
贵族出身者以骑士称号的这一特权，在完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 
情况下，使接受骑士称号者的全部后代的地位陡升，可以享受 
“贵族习惯于凭借其父母双方的血缘关系可以享受的各种特权、 
权利和豁免权 ”。 e 


① * Annales Colonienses max. T in M. G. H ., SS. XVII, p. 845. 

O A. de Barthelemy, * De la qualification de chevalier f , in Revue nobiliaire , 
18^9, n.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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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贵族的法律 

这种私法体系（经过必要的修订，不仅适用于男子，而且适用 
于贵族出身的妇女）的内容在各地大不相同。此外，它只是缓慢发 
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重大变化。在这里我们只说明13世 
纪这些变化发生时其最普遍的特点。 

从传统上看，附庸关系纽带是一种上层社会等级特有的依 
附形式。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 ，一 种既定事实被法定的垄断权 
所取代。从前，一个人被视为贵族是因为他是一个附庸。此后， 
由于条件顺序出现真正的倒置，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人不是 
因出身而跻身于贵族行列，他便不可能成为附庸，换言之，他 
便不可能持有一块军事采邑即“自由”采邑。13世纪中叶，这种 
情况几乎在各地普遍得到承认。然而，市民财富的增加，和经 
常为金钱困扰的旧家族对金钱需求的增加，不允许这一规则得 
到严格执行。实际上，这一规则不仅远没有得到忠实的遵 
守一一这为许多对贵族地位的僭取行为开辟了道路而且， 
即使在法律上也必须为豁免权制定条款。这些豁免权有时是普 
遍存在的，例如，母亲一方为贵族而父亲一方为非贵族的人可 
以享有豁免权#更常见的情况是个别人享有豁免权。这后一种 
情况再一次增加了君主的收益，只有君主才能使社会秩序中这 
样的异例合法化，而且不会有免费施恩的习惯。因为在绝大多 


① Beaumanoir, II, ^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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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情况下，采邑是一座庄园，所以管理普通人的政治权力由于 
这些习惯而倾向于与贵族等级相脱离。但是，如果采邑涉及次 
附庸 （ SU b ~ va SSa l ) 的臣属关系怎么办呢？如果次附庸是贵族的 
话，那么非贵族的采邑购买者要求得到他们臣服的权利一般得 
不到承认；他不得不满足于在没有举行效忠仪式的情况下得到 
税收和劳役。人们甚至不愿意承认他本人作为附庸可以向自己 
的上级领主举行臣服礼。仪式减少到只进行效忠宣誓，无论如 
何，接吻礼是被省略的，因为接吻礼是过于平等的礼节。甚至 
在恳请服从或签订服从契约的方式上，有些形式也是禁止出身 
低微的人采用的。 

军事附庸曾长期受到不同于一般规则的法律的制约。他们不 
与其他依附者在同一个法庭受审，他们的采邑也不能像其他财产 
那样继承。他们的家族地位本身带有其等级的烙印。贵族阶层从 
军事采邑的持有者中产生时，与从前行使某一功能有关的习惯法 
往往转变成为家族团体的习惯法。在这一点上，词语的变化是有 
启发意 义的： 从前人们曾说“封建监护权 ”（6 c «7/ V 0£ / a /, 这一制度 
在前面章节中已做过界定），®此后在法国人们开始说“贵族监护 
极 ” （garde noble ) 。对于一个从非常古老的惯例中衍化出其独特 
性的等级而言，贵族私法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代特征是非常自 
然的。 

其他许多特点更为鲜明地显示出这一等级作为一个武装等 
级所具有的特征以及它的社会优越性。如果为了保持血统的纯 


①见前文， PP. 201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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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显然任何手段都不如完全禁止与低等级的人通婚更有效。 
然而，只有在引进封建制度的塞浦路斯和德国的等级社会，才确 
实做到这一步。我们将看到，德国的特点是贵族等级内部存在 
高度发展的梯阶制度，在这个国家，只有较高级的贵族才受到这 
样的限制.出自从前庄园官吏的小骑士不受此限制。在其他地 
方，就婚姻而言，对古代自由人平等观念的记忆，如果说没有继 
续反映在实践中的话，那么也表现在法律中。在各个地方，某些 
大宗教团体过去一直拒斥奴隶出身的圣职申请者，它们也只是 
在这方面表现出贵族精神，然而，现在它们决定接纳他们，条件 
为他们是贵族等级的后代。 i 同样，在各地 时间有早有 
晚一一我们可以找到证据，贵族的人身安全受到特别保护，不受 
电贵族的 侵害。 贵族从属于特殊的刑法，罚金通常比一般人所 
受罚金 更重； 私人报复被认为与武器佩带密不可分，使用个人复 
仇权成为贵族的特权；禁止挥霍的法律使他们处于一个与众不 
同的地位。作为特权本源，对血统的重视表现在，印在骑士盾牌 
或镌刻在印玺上的古老的个人“识别”徽章变为纹章图案，这些 
纹章图案有时随采邑一起传下来，但更常见的是，在没有财产的 
情况下世代继承。对这些表示连续性的象征物的使用，最早见 329 

① A. Schulte 的著作 ， Der Adel urnl die deutsche Kircht im Mittelalter , 2nd ed .， 
Stuttgart ， 和 Dom Ursmer Herliere 的 著作 ， recruitmfni duns, les mortastereo 
bbikdictins aux XIII r et XIV r siecles ( Mem. Acad, royale Belgique in-8 ♦ 2*' seric, XVI 
U) ， 提供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大 M 资料，尽管缺乏确切的年代方面的和批判性的资料。 

不管 Schulte 怎样认为，引用的这些文献说明 考虑到贵族）和 igrwbiies (贫 
贱者）在早期使用上的松散意义 - 一 - 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垄断权，在各地都是比较晚出 
的现象。对非自由人的接纳则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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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门第自豪感特别强烈的王室和王公家族，不久便被地位稍低 
的家族所采用，此后被视为贵族家族的独有之物。最后，尽管税 
收豁免权仍没有严格的规定，但军事义务 -一 从前是附庸的特 
有义务，现在成了典型的贵族义务一一此后发挥作用，将贵族从 
金钱负担中解脱出来，这些负担为兵役所取代。 

不管由门第获得的这些权利如何强大，它们并没有强大到 
这种程 度：从 事某些注定与高等级身份不相符的职业也不会丧 
失。诚然，资格丧失（办的概念远没有充分发展起来。① 
禁止贵族从事商业的规定在当时似乎首先是由一些城市的法令 
实施的，目的是保护商业团体的实际垄断权，而不是为了显示一 
个对立等级的自豪感。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农业劳动是与军事 
等级的荣誉感相对立的。即使他本人同意 一一 巴黎最高法院的 

判决说-个已经取得农奴佃领地的骑士也不能从事农业劳 

动。“犁地、挖土、担柴、运肥’’-一-根据普罗旺斯的法令，从事这 
些活动便自动丧失骑士特权。也是在普罗旺斯.人们认为，一个 
贵族妇女的特点便是“既不近炉灶，也不去洗衣房，更不去磨 
房”。②贵族不再以某一职能一一武装扈从的职能来定义。贵族 
不再是一个新成员组成的等级。但它仍是一个生活方式与众不 
同的等级。 


① 是贵族方面的行为，这种行为削弱了贵族的地位并导致这种地 
位的丧失 。] 

② Olimy I, p. 427 ♦ no. XVII (('handeieur, 1 255) ； F. Benoit, Recueil des actes , 
上引段落， p. 326, n. 1 1 M. Z. Isnard♦ Livre des privileges de Manosque « 1894* no. 
XLVII, p,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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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国的特例 

英国的附庸制和骑士制度是从外国引进的。在那里，贵族的 
实际发展过程最初差不多循着与欧洲大陆同样的道路，只是在13 
世纪才走向大不相同的方向。 

作为海岛国家的强大统治者，诺曼王朝诸王以及后来的安茄 
王朝诸王认为，这个国家的首要目标将为他们提供实现真正的帝 
国雄心的手段，所以他们将军事义务的范围扩展到极点。为达到 
这一目的，他们利用了属于不同时代的两个原则：向所有自由人普 
遍 征税； 要求附庸从事特殊役务。我们发现，早在1180和1181 330 
年，亨利二世首先在欧洲大陆他的领地上，然后又在英国，强迫他 
的臣民依所属社会等级配备武装。其中，英国的“条例”特别规定 
了骑士采邑持有者要装备的武装。条例没有提及骑士的授封式， 

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授封式被视为是得到适当装备的一种保证。 
因此，1224和1234年亨利三世断定，明智的做法是迫使每一位骑 
士采邑持有者及时履行骑士授封式，至少——第二部条例将这种 
条件引人进来——-骑士直接向国王行臣服礼时是如此。 

至此，英国的这些措施与同时期法国卡佩王朝的立法相比，并 
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英国政府有着强大的管理传统，不可能 
不意识到旧封建役务体制日益严重的低效率。许多采邑已被分配 
出去，其他的一些经历了持续不断且始终不完善的再估算过程。 

最后，采邑的数量最终受到了必要的限制。将附庸役务以及随之 
而来的装备自己的义务牢固地建立在看得见的现实基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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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 之上，而不管其性质如何，岂不是更合理吗？此外.这是 
争利二世于1180年在他的欧洲大陆领地内已经努力推行的一条 
原则，那里的封建组织并不像英国和诺曼底公爵领地那么规则。 
从1254年开始，同样的事情在使用不同经济标准的情况下在英国 
完成了，其中的详情这里不必叙述。亨利二世的努力限于装备问 
题。但此后遵照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所有的一定数量自由土地 
的持有者都要取得正式骑士称号。毫无疑问，这一规则很容易被 
付诸实施，因为王室财政部门渴望从预期的违规行为中获取大笔 
罚金。 

然而，即使在英国，当时的政府机器也并非井然有序，足以保 
证这些措施得到严格实行。显然，早在该世纪末和随后的这个世 
纪，这些措施实际上已归于无效，不得不被放弃，骑士的授封式越 
来越难以正常举行，所以，最后也像在大陆一样被贬抑到社会准则 
附属品之一的位置上，逐渐变得过时了。但是王室的这一政策以 
及它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即从不采取措施去制止采邑买卖，产生了 
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英国，由于骑士制度变成了财政制度，所以不 
可能成为以世袭原则为基础的一个等级形成过程中的焦点。 

实际上，这样一个等级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从未形成。按照这 
个词在法语和德语中的意义，中世纪的英国没有 贵族； 也就是说， 
自由人中不存在任何真正处于优越地位、享有自己特有的法律特 
权地位、世代相传的等级。从表面上看，英国社会有着惊人的平等 
的社会机构，但实质上它建立在极其严格的等级划分的基础之上， 
尽管其界线划得比其他地方要低。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内，其他所 
有地方贵族等级在日益增多的所谓“自由”人之上建立起来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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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英国农奴概念却大为扩展，以致大多数农民都沾上了农奴的污 
名。在英国国土上，一般自由人在法律地位上很难与贵族区分开 
来。但自由人本身则是一个寡头组织。 

不过，英国有一个和欧洲任何地方同样强大的贵族 阶层一 
或许更为强大，因为农民的土地大多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这是一 
个庄园领主、武士或武士首领、王室官员和“郡选骑士”组成的等 
级 所有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大大不同于、而且自觉地区别于普 

通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社会等级的最上层是狭小的伯爵和 
“男爵”群体。13世纪期间，这个地位最高的社会群体开始被賦予 
非常有限的特权，但这些特权几乎全部是政治性和荣誉 性的； 最重 
要的是，这些特权由于附着于职位采邑，所以只能传给长子。简言 
之，英国的贵族等级总体上与其说是一个“法定的”等级，不如说是 
- 个“社会的”等级。很自然，尽管权力和收人按常规继承下来，尽 
管像欧洲大陆一样，家族的威望很受重视，但这一群体极难界定， 
以致不得不大开 门户。 13世纪，拥有土地财产便可以合法地得到 
骑士称号，事实上是必须取得骑士称号。大约一个半世纪后，英国 
正式授权（总是有一条独特的法规限定自由任期）在各郡选举“地 
方众议会”的代表。这些代表是通过“郡选骑士”这一富有意义的 
名称而闻名的，事实上最初是从受封骑上中选岀的——虽然从理 
论上说，他们需要提供世袭徽章作为证据，而在实际上任何财产殷 
实、地位显赫的家族，似乎都不难获准使用这样的标志。①这一时 

① Cf. E. and A. G. Porritt * The Unreformed House of Commons % 2nd ed., 
I ，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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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英国没有“贵族证书”（贫穷的斯图亚特王朝发明的准男爵勋 
位，只是后起的对法国习惯的模仿）。贵族不需要这种证书，实际 
状况足以说明一切。 

密切关注造成真正统治权的实际事物，避免界定过于分明、过 
分依赖出身的各等级陷人瘫痪：正是通过这些措施，英国的贵族取 
得了维护达数世纪之久的统治地位。 




第二十五章贵族内部的等级区别 


1 权力和地位的等级 

虽然贵族群体在军事职业和生活方式上具有共同特点•但这 
个事实上的、后来又在法律上加以规定的群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 
是一个平等的群体。他们中间存在着财富、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 
声望上的巨大差异，因此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起初为 
人们默认，后来通过习俗或法规得到肯定。 

附庸义务仍大行其道之时，人们喜欢从臣服行动的等级本身 
寻找这种等级划分原则。在较低的等级层次上.首先是陪臣，即附 
庸之附庸 ( Wii+.sas iwssorwm ) ，他们本身不是任何其他武士的领主， 
至少在严格的含义上来理解陪臣一词时，这个在所有罗曼语自中 
都相同的词汇，指的都不是任何其他武士的领主。不行使权力，或 
者只是对庄稼汉行使权力，是无足轻重的。在现实生活中，处于这 
一地位的人通常只有极少的财产，过着乡村小贵族的贫穷生活，乐 
于冒险。想一想克雷蒂安•德 • 特鲁瓦的《埃里克》 ( f >^) 对女主 
人公的父亲所做的刻画吧：“他的房子非常破旧”；或者想一想《盖 
登》诗篇中对那位身着粗糙盔甲、心胸豁达的陪臣的描 
述吧！在虚构的作品之外，我们知道，罗伯特 • 吉斯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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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iscurd ) 家境贫困，他从这样的家庭逃出去，寻求战争和 掠夺； 伯 
特兰•德 • 博恩有乞讨的 习惯； 普罗旺斯的契据簿的各种契约记 
录记载的那些骑士，仅有的采邑就是一份份地，即相当于一个农民 
佃领地的土地。“低级 骑士” （ bachelor )- 词的字面意思为“年轻 
人”，有时这个词就以字面意义使用.因为这许多还没有被授予采 
邑或仍没有得到足够礼赠物的年轻人的自然境况就是这样，尽管 
这种情况可能会延迟@到很晚的 年龄。 

一个贵族一旦成为其他贵族的首领.其尊严也随之隆升。《巴 
^塞罗那习惯法》列举了骑士遭侵袭、监禁或其他不公正待遇的各种 
赔偿之后，接 着说: “如果在他的采邑内安置了另外两个骑士，还在 
家中豢养着另一位骑士，那么.他将得到双倍的赔偿”。 ® 这样的 
一个人可以在他的旗帜下纠集一支拥有相当数量武装扈从的队 
伍，在这种情况下，他便被称作方旗骑士。如果他直接臣服于国王 
或地方王公，中间没有其他等级.那么，他也可称为总佃客、统领 
或男爵。 

“男爵” ( baron ) —词借自日耳曼语，它首先从其本意“人”转为 
“附庸”:他向领主宣誓效忠时，承认自己是领主的“人”。随后产生 
了一种习惯，用这个词来特指大首领属下的主要附庸。在这一意 
义上，它所表达的只是在同一群体中较之其他宣誓效忠的扈从所 


① 关于普罗旺斯， F. Kien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der Provence seit der (ht- 
fiOthenherrsckaft bis zur Errichtung der Konsulate ( 510 — 1200) ， Leipzig, 1900, 
p. 107 # 关于 “ 低级騎 士”，参见 E. F. Jacob, Studies in the Period of Baronial Re¬ 
form ,1925 (.Ox ford Studies in Social and Legal History , VIII), p. 127 et seq 0 

② CA. Hare., 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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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相对优越的地位而已。切斯特的主教即贝莱姆的领主，像 
E ■王一样，拥有自己的男爵。但是，即使国王属下最重要的领主 
们 强大领主中最强大的领主一照一般的说法，也只是“男 
爵”而已。 

“贵族 ’’（ peer ) —词与“男爵”差不多是同义词一-事实上，一 
些文献把“贵族” 一词作 为“男爵”的对等词使用，尽管从一开始 
贵族一词就有较确切的法律含义，严格说来属于司法制度方面 
的词汇。附庸最珍视的特权之是在领主法庭上接受领主的 
其他附庸审判的权利。附庸制下的共同纽带关系有利于平等关 
系的发展，因此.“贵族”决定“贵族”的命运。但是，从同一领主 
那里领有采邑的人之间在权力和声望上却有着很大差别。一个 
富有的方旗骑士必须接受最低的贵族的审判，只是由丁-他们与 
领主有着所谓相同的关系吗？法律结论与更具体的现实观念之 
间再一次发生冲突。因此，许多地方很早就习惯于为主要的附 
庸保留审理那些确实与其地位相等之人案件的权利，以及在重 
大问题上提供建议的权利。所以杰出“贵族”的范围常常借助于 
传统上的或神秘的数字，正如加洛林时代公共法庭的陪审员 
(. s ' caWm ) 的人数为7,使徒的人数为12 —样。这样的群体见于 
垄米歇尔山修士团那样中等规模的领主团体，也见于佛兰德这 
样著名的大公国。史诗所描述的族拥在査理曼周围的法国贵族 
的人数同使徒人数相同。 

还有其他的名称，只是用来表达权力和财富，编年史作家和诗 
人回忆那些赫赫有名的贵族人物时，很容易想到这些名称。对他 
们来说，“权贵” （ puestatz ' demeittes >似乎就是居高临下地统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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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骑士的人。贵族等级内部地位的差别确实极其显著。《加泰罗 
尼亚习惯法》解释说，一个骑士冒犯了另 T 个骑士时，如果加害者 
一方的地位“高于”受害者一方，受害一方便不可能得到加害者本 
人的赔罪性臣服礼。在 《熙德 之歌》中，主人公的诸位女婿出身于 
伯爵家族，他们认为自己与一位普通附庸的女儿们的婚姻是不般 
配的婚姻“如果不是她们乞求缔结姻缘的话，我们 
甚至不会娶她们做妾。她们与我们不般配——不应睡在我们的怀 
抱里。”另一方面，来自皮卡第的“穷 骑士” 罗伯特•德 • 克拉里在 
叙述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回忆中，为我们保留了普通士兵 
( ⑽办 /，⑽)对“大人物们”、“富 人们” 和“男爵们”长期怀有 
的极其强烈的抱怨之词。 

从这些社会区别中创造出一种组织严格的制度，这一尝试留 
归13世纪这个界限分明、等级分野清晰的时代。此前人们对这些 
社会区别虽有深刻的感受，但对它们的界定并不那么深刻。在完 
成这项任务时，法学家表现出追求数字精确性的热情，但这种精确 
性并不适应变得更加难以捉摸的现实。而且，这一演变过程在各 
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这里，我们的讨论一如既往，限于最典型 
的例子。 

在英国.贵族等级已经能够将提供给宫廷的旧的封建义务改 
造成一种政府工具，男爵”一词仍在继续使用，用来指国王的主要 
附庸，他们凭借事实上的垄断权应召出席国王的“•大会议 ” （Great 
Council ). 这种事实上的垄断权逐渐转变为一种严格的世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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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这些人也同样以“国家贵族 ” （peers of the realm ) 的名义自 
诩，并最终使这种自我恭维的名称得到正式承认。® 

相形之下，这两个词在法国有着较大的分歧。人们仍然提到 
“陪臣”和“男爵”，但这种区别通常只表示财富和威望的不同 ：附庸 
关系的衰微使得由臣服行为的等级而来的标准变得毫无意义。但 
是，为了在两个社会阶层之间划出一条更为清晰的界限，封建法学 
家们创造出一种以司法权力等级为基础的标 准：男 爵的突出特征 
是行使“高级司法审判”权，与此同时，陪臣的采邑只拥有“低级的” 
或“中等的”司法审判权。从这一意义上讲日常语言从未完全 
接受这一点一一法国的男爵为数众多。另一方面，法国的贵族人 
数微乎其微。因为，史诗传说偏爱12这一数宇，卡佩王朝君主的 
6名最重要的附庸，连同其教堂直接依附于王权的6名最强大的 
主教或大主教，成功地获得了贵族称号的独享权。然而，他们想从3 35 
这种垄断权中获得实际特权的努力却不太 成功； 由于接受王室官 
员莅临法庭实行审判，他们甚至被剥夺了由自己的成员进行审判 
的权利。他们人数太少，作为地区大诸侯，他们的利益与大贵族整 
体中的大部分人的利益相去甚远，而旦距离王国的本土又太远，这 
使他们不能在现实政治领域内维持其优越地位，所享有的注定只 
能是纯粹荣誉性的显赫地位。此外，原来六位世俗贵族中有三位 
在这个世纪中归于灭绝，原因是他们赖以存在的采邑被收还国王， 

从1297年始国王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又封立新贵族。®贵族等级 


① Cf. T. F. Tout * Chapters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III. p. 136 el seq. 

② 封立不列塔尼公爵 ： Dom Morice. Histoire de Hreta^ne , I. col. 1122。 有关贵 
族的要求， 参见 Fetit-Dutaillis, L * Essor Jes Ktut a d y Occident ■, pp. 266 —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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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形成的时代之后.接下来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国王 
此后在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等级范围内拥有决定和改变其臣民地 
位的权力。 

就法国而言，从旧官衔 (litres de dignites ) 的历史中可以观察 
到类似的发展趋势。伯爵，还有公爵和侯爵，他们每人都有几个伯 
爵领，总是位列大权贵中的第一等级.他们的后代也是如此，在南 
部法国他们以 row / or . v (伯爵）著称。但是，这些来自法兰克名称的 
词语 ，原初所表达的是一种意义清晰的权力，专门用来称呼加洛林 
时代重要的“荣誉 职位” 官员的后代.这些荣誉职位从前是公共性 
的职务.如今是采邑。如果说早期发生过篡权事件，那么，它们所 
影响的首先是权力的性质本身 ：名号 随权力而去。不过，我们将看 
到，依附于伯爵的权利主体逐渐瓦解，不再有任何特殊意义。不同 
伯爵领的持有者可能继续保有很多权利，这些权利是他们从当过 
官员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但由于这些权利在各伯爵领大不相 
同，伯爵对这些权利也极少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这些权利的行使 
与具有普遍性特点的伯爵权力观念不再有联系。简言之，在所有 
情况下，伯爵的称号仅仅意味着很大的权力和声望。因此，现在没 
有正当理由限制它用于指示很久以前的行省长官的继承人了。最 
迟从1338年开始，国王开始封立伯爵。®于是便出现了正式的贵 
族等级分类，用的是古代的名词，但精神则是新的，随着时间的推 
移，其意义越来越趋于复杂。 

然而，在法国贵族中，这种荣誉等差，有时是特权等差，并没有 


① Horrelli de Serres* Recherches sur divers services publics ， III, 1909 ， p.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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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的等级意识中造成深刻的裂痕。如果说英国不存在区别于 
涉及所有自由人的普通法的贵族法，13世纪的法国相形之下给人 
的印象是一个等级社会，那么至少在这个国家，这些特权在本质上 
是有资格称作骑士的所有人所共有的。而德国的发展方向则迥然 
殊异。 

我们从一开始便遇到德国封建主义特有的一个规则。在较早 
时期，似乎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得持 
有地位低于他的人的采邑，否则就要剥夺其地位。换言之，在其他 
国家，臣服行为的等级决定着一彳、人的地位，而在这里，社会地位 
必须仿效已经存在的等级差异。尽管实际生活中人们并非总是严 
格遵守这个规则，但“骑士盾牌”办）的严格次序非常强 
烈地表达了一种社会精神，即虽然勉强接受了附庸关系纽带•但不 
允许这些关系纽带干涉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贵族等级的层次尚 
未建立起来。在世俗贵族等级的最高层次上，毫无疑问是以“诸 
侯” （ Ftin / m ) 著称的那些人。拉丁文将该词译作 priricipe . s ， 法语 
中该词在习惯上称为 princes 。 这里再次显示出的特点是，判断标 
准原来并非决定于严格意义的所谓封建关系。因为.根据最早的 
用法，这个名称包括所有拥有伯爵职位的人，这些人即 使从一 个公 
爵或一个主教那里接受授封式.也没有跻身于国王的直接附庸之 
列。在神圣罗马帝国，加洛林王朝留下的烙印十分深刻。在那里， 
人们始终认为伯爵们是在以国王的名义行使职权，而不管是哪位 
领主将采邑与这职位一并授予他。所有这样的诸侯都出席重要的 
宫廷会议选举国王。 

但是，12世纪中叶，地方大领主势力的日益增强.以及真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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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封建精神的德国制度日益明显的渗透，导致社会各等级界线十 
分明显地发生改变。通过一项具有双重意义的限定措施，从此形 
成一种习惯，诸侯的称号留给直属国王的封建领主；在这个群体 
中，这个称号又留给那些权力扩展到几个伯爵领的封建领主。而 
且，这些权贵连同他们的教会同僚们是仅有的一些有权选举君王 
的人。至少，直到不久后又发生第二次分离，在他们之上又形成一 
个更有限的世袭选侯群体之前，情况是这样。最后，这个包括选侯 
在内的新世俗诸侯等级构成第三个“盾牌”等级，位列国王和教会 
诸侯（即直接依附于王权的主教和大修道院院长）之后。但是，即 
使在德国，不平等性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从而长期阻碍贵族等 
级内部继续存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特别是通过贵族内部联姻 
的自由得到加强。最低等级的骑士是一个例外.这些骑士作为一 
个合法的群体（如果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等级），是当时德国社会独 
特的高度层次化制度所特有的。这是一个侍臣 （ Ministeriules ) 等 
级即农奴出身的骑士等级。 

2 管家和农奴骑士 


一个豪强的生活离不开仆从.他行使权力也离不开人手。甚 
至在最小的庄园，也需要有人代表主人指导土地的耕作、征用劳力 
并监视劳役的正常进行、征收租税并使佃农们和睦相处。这个“管 
家（在不同国家分别被称为 maire, bayle, BuMfrwW . sYer ) 也常常 
有助手 相助。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基本职责可直接由佃户轮流 
行使，甚至要求佃户们从他们同等级的人当中任命临时管事人员。 



第二 -卜 五章贵族内部的等级区别 553 

事实上，这种习惯在英国非常普遍，但在欧洲大陆，这些职能一一 
尽管自然也是由农民行使一一通常却是名副其实的职位，这些职 
位有固定的报酬，由领主单独任命的人充任。在家中，这位小贵族 
像男爵一样，由一群侍从簇拥着——侍从的数量依他的财富和地 
位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些侍从中有家仆、“宫廷”作坊中的工匠，以 
及协助管理人事或家务的官员。只要这些役务形式不被纳人体面 
的骑士义务的范畴之中，语言上便难以对它们做出明确的区别。 

领主身边的工匠、家仆、信使、地产管理者、管家，所有这些人都归 
属于一个单独的名项之下。契约中使用的拉丁语（一种国际性语 
言)通常称这些人为 ministeria/es (侍臣法语称之为 sergentsOk 
达吏）；德语称之为 Diemtmdnner (侍臣）。① 

这形形色色的役务，通常有两种酬劳方法可供选 择：居 住在主 
人家中由主人豢养（食俸），或被授予一块承担专职义务、被称作采 
邑的佃领地。乡村管家即农民，由于其特殊的职能与经常处于流 
动状态的领主分离开来，因此他们在规定 h 仍是 佃户； 他们的“采 
邑”至少在最初的时候很难与周围的农奴佃领地区分开来，只是免 
除某种租税和劳役而已，这些租税和劳役自然就是这个人本身必33« 
须履行的特殊义务的对应物。从他们负责征收的租税中扣除一定 
的百分比就凑足他们的报酬。“薪俸”制无疑非常适合家内工匠和 

①由于有关此段内容的参考书在书 B 第 X 节第8项中很容易找到，所以我只作 
少量注释。不过，除这些著作外，还应补充 K . H . Roth von Schreckenstein , Die 
Ritterunirde und der Ritterstand. Historisck-pulitische Studien iiber deutsch-mittel- 
alterliche Slandesverhaltnisse au f clem l.ande und in der Stadt , Freiburg im Brcisgau f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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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管理人员的生活状况。然而，许多附庸获得采邑的过程，也同 
时发生在较低的役务等级上。在早期，很多这种类型的侍臣也被 
授予采邑，但是他们仍然指望得到习惯上的食物和衣物分赠，作为 
他们所获报酬的大部分。 

各个等级的管家中，许多人都是奴隶性的身份。这一传统可 
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每一时期都有一些奴隶在家务活动中被其主 
人委以重仟，我们知道，在法兰克时代，这样的一些人曾跻身于早 
期的附庸之列。随着此后被称为农奴制的人身和世袭隶属关系的 
发展，领主自然喜欢把这些职务委派给这种侍从.而不只是留给他 
的附庸。由于他们地位卑下和无法逃脱的严格的世袭关系，他们 
似乎比自由人更可靠，更能保址迅速地严格服从主人。虽然奴隶 
性的侍臣从来没有构成管理等级的全部 要记住，对于这个社 
会绝对没有数学上的精确性-但是•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他们 
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这是毋庸怀疑的。 

有一个人起初受雇于沙特尔的圣佩雷 （ Saint - P 6 re ) 修道院的 
修士们，从事毛皮加工，后来获准掌管他们的库房，当时的记载说， 
他希望“进一步高升”。这话说得质朴，但意味极其深远。尽管他 
们由从事共同役务的观念联合在一起，以共同的名称见称，大部分 
人都打上相同的奴役性“印记”，但这些管家组成了一个斑驳陆离 
的群体，一个在结构上越来越等级化的群体。其职责多种多样，不 
能不造成生活方式和声望上的不平等。诚然，一个人可能髙升的 
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在群体的特殊习惯、他所得到的机 
遇或他所具有的技巧。然而，总的来说，三个特点一-拥有财富、 
掌握一部分权力以及可以携带武器-——使大部分庄园管家以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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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宫廷官员的地位，远远高于小乡村管家、严格意义上的仆人以及 
家内工匠这个小群体。 

是否可以将领主的管家称作农民呢？毫无疑问.至少 
在开始时可以，有时直到最后也 可以；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是富裕 
农民，通过职务之便变得越来越富有。因为合法收益相当可观，而 
非法收人无疑更为丰瞻。在这一时期，当惟一有效的权力就是眼 
前的权力时，惟一可以预 料的是 ，现实生活中使许多王室大官僚为 
自身利益而当上君王的那些篡权行为，会重现在简朴的乡村背景 
下等级社会的较低层中。査理曼本人就曾对他的农庄管家们表现 
出实实在在的不信任，并建议不要从权力太大的人物中选择管家。 
虽然少数肆无忌惮之徒在一些地方成功地夺取领主的全部权力， 
似这种恶名昭著的自我扩张行为始终都属例外。另一方面，有多 
少产品被无端地扣留，给领主的仓库或口袋造成损失呢？ “一块地 
产放手交给管家们，它就是一块丢失的地产”，这是聪明的休格的 
一句名言。这个乡村小暴君私自从农奴那里勒索了多少租税和劳 
役，从农奴的圈栏里拿走多少只鸡，从农奴地窖中取走多少桶葡萄 
酒，或从农奴的储藏室里拿走多少腊肉，向农奴的妻子强收多少纺 
织物啊！所有这些东西最初只是礼物，不过是些不会被拒收的 
礼物，但风俗通常很快就使之变成了种种义务。而且这位农民出 
身的管家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便是领主。从理论上讲，他的命令无 
疑是以比他更有权力的人的名义发出的，但它们依然是命令。另 
外他还是法官。他单独主持农民 法庭； 偶尔也出席修道院院长或 
男爵对重大案件的审理。他的其他职业之一是在地界纠纷案中负 
责划定边界。还有什么职责更能在农民的心目中引起敬意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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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危险时刻.往往是管家第一个纵马冲在农奴队伍的前头。加 
林公爵遭击打昏死过去，在他身边，诗人安排了一位忠诚的管家， 
他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仆人。 

当然，标志这个管事人员社会地位升迁的梯级有着巨大的差 
别。然而，我们不能怀疑许多契约书和修道院编年史提供的证据， 
从士瓦本到利穆赞它们以完全一致的语气展现出怨愤之情，更不 
用说法国中世纪韵文故事本身提到的证据了。从这些 
原始资料中，一个形象跃然而出，其鲜活的色彩虽不是每一处都符 
合实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只要你愿意看的话，可以看到 
这是一副功成名就的管家的形象。他不仅生活优裕，而且他拥有 
的财富也不是一个农民可比拟的。他占有什一税和磨房。他在自 
己的土地上安置佃户，有时甚至拥有自己的附庸。他居住着设防 
的住宅，穿戴得“像个贵族”。马厩里养着战马，养狗场里圈养着猎 
犬。他装备着佩剑、盾牌和长枪。 

管家头领们坐在伯爵法庭上，仿佛组成内阁的参谋本部，他们 
也是依靠其领地和不断接受的礼物而富裕 起来； 由于他们与主人 
交往密切，必然被主人委以重任，由于主人需要他们充当骑兵护 
卫、甚至小部队的指挥官而发挥军事方面的作用，因而获得更高的 
声望。例如，塔尔蒙领主法庭上，被称为“非贵族骑士”的那些人就 
属于这一等级，11世纪的契约书中除了提到“贵族骑士”外，也提 
到他们。他们出席法庭和议事会，为最严肃的法律案件充当证人。 
一些人卑微的职责也许使人们认为他们属于卑下的仆从，但即使 
是这些人偶尔也参加这些活动。例如，我们看到，阿拉斯修道院修 
士们的“厨房管家”参加审判活动，而圣特朗德修道院修士们的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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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他同时还是他们的釉工和外科 医生〉 想把他的佃领地变成“自 
由军事采邑”。但在更常见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更适用于我们称之 
为仆役头领的人，如原则上负责筹办酒宴的管家 ( seneschal )、 负责 
照看马厩的典礼官 （ marshal ) 以及仆役长 （ butler ) 和财务管理员 
( chamberlain ) 0 

起初，这些家内职务大部分一直由那些通常授封采邑的附 
庸充任。一直到最终，为附庸保留的职位和不是为附庸保留的 
职位之间的界线仍然非常模糊。但是，随着附庸制的荣誉日益 
增长，并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特性，采邑制变得更加普遍，以及 
由此而来的旧的私家骑士群体的扩散，每一阶层的领主都习惯 
于将其家族事务委派给那些出身卑微的侍从一-这些人与领主 
关系较为密切，领主认为他们易于控制。1135年，罗退尔皇帝 
颁发给吕讷堡的圣米歇尔修道院的特许状中规定，修道院院长 
停止向自由人分赠“恩地”，也不再将这些地授予任何人，除非是 
教堂的侍臣。这个社会最初对附庸效忠关系寄予很大希望，在 
这个社会里，宫廷管家制度的发展是这种幻想破灭的征兆。在 
这两种役务类型之间和两个仆从等级之间由此展开了一种真正 
的竞争，史诗和宫廷文学对这种竞争的反映一直保留下来。例 
如，我们看到，诗人瓦斯为他的一个主人公感到庆幸，因为他从 
来没有将“家庭的职位”委托给“贵族”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但在 
另一首诗里，我们看到下面这个人物，这也是为城堡的观众的一 
场娱乐活动所设计的（因为这个人物的属臣最终被揭露出来是 
一个叛徒），但它一定是基于人们熟悉的现实 生活： “人们看到那 
里有位 男爵，而吉拉特认为他是侍从中最值得信赖的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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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他的农奴和许多个城堡的管家。”® 

所有因素都有助于将最高级的管家等级变成一个界限分明的 
社会群体，至少就其底线而言是这样。首先是继承因素。尽管有 
人反对，特别是在教会方面，但是，大多数管家的采邑都已迅速变 
成世代相传的地产——在法律上已很频繁，在实际生活中也已很 
普遍。管家的儿子可以同时继承管家的地产和职位。第二是通婚 
习惯的存在。12世纪以后领主间为交换农奴而签订的协议中可 
以找到这种证据。一个管家的儿子或女儿不能在本村找到与其地 
位相当的伴侣，才不得不被允许到邻近的庄园去寻找 一位。 这种 
拒绝等级外婚姻的习惯，最有力地表现了等级意识。 

这一群体虽表面上结构坚固，但却为奇怪的内部矛盾所困扰。 
它在许多方面，如权力、社会习惯、财富类型、军事职责等方面都与 
附庸“贵族等级”很相似。作为士兵，这个群体的成员自然要经历 
一定的合法程序。所有的管家采邑都不需要举行“口和手的”臣服 
礼，但对于那些最重要的采邑，这种军事附庸特有的仪式是不可缺 
少的。然后是加入骑士的仪式 ：在管 家和宫廷官员中可以发现不 
少人被授予骑士称号。但是这些骑士，这些有势力的人，虽然其生 
活方式上是贵族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同时也是农奴，如要服 
从永久管理法，不得违犯规定与庄园外部的人结婚（除非赎买到代 
价总是相当昂贵的豁免权）；除非他们得到授权，否则不能担任圣 
职; 他们无权出席法庭为自由人作证；最重要的是.他们得忍受非 
其所愿的屈辱的从属印记。总之，他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与其实际 


① Oirurt de Roussillon % trans. I). Meyer, 620 (ed. Foerster* v. 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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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发展起来的对这些矛盾的补救措施， 
在各国间大不相同。 

在英国，管家团体哪怕只是作为一个社会组成部分也是微不 
足道的。我们已经看到，乡村管家通常不是专职人员。法庭官员 
- -般不从那些原来非常贫穷、人数也很少的农奴中招募；后来，由 
于管家获得特别豁免权，不必从事乡间劳役，他们才不被列人农奴 
之列。于是，大部分人逃脱旧的和新的奴役形式。作为自由人，他 
们只遵从自由人的普通法；作为骑士——如果他们被接纳为骑士 
的话——他们享有骑士特有的威望。法律原则只满足于阐述适合 
于管家采邑的规则，以区别于专门的军事采邑，尤其是，力求在管 
家这一群体中确立一条更清晰的分界线，以便区分事实上需要行 
臣服礼的“大的”最荣燿的管家领地，与实际上同化于“自由”农民 
佃领地的“小”管家领地。 

在法国，管家群体发生了分裂。势力较小或不很走运的管家 
仍然只是富裕农民，有时他们成为享有领主自领地和领主权的农 
场主，有时他们逐渐从管理者的职位上分离出去。因为经济状况 
使货币工资的支付再次成为可能时，许多领主便将这些职位从持： M 2 
有者手中买回来，以便将他们的地产的管理权委托给名副其实的 
领取薪俸的管理者。在男爵法庭官员中 ，一 部分人曾长期参与城 
市领主权管理，这些人最后跻身于城市贵族之列。不过，其他许多 
人连同乡村管家中最得宠的管家，在贵族成为合法等级时也晋身 
为贵族等级行列。这一融合似在很早的时候便已见端倪，尤其见 
于侍臣家族与骑士附庸家族之间的频繁联姻这种形式中。13世 
纪的轶事作家和编年史家从出身微贱的骑士的不幸遭遇中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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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乐道的主题，这些骑十试图洗掉这一污点，但最终只是落人其 
领主的牢固控制中。 

许多共同特点有利于贵族的同化，实际上对这种同化惟一起 
作用的障碍是农奴制。在某种意义上，从13世纪开始，这种障碍 
似乎已变得更加难以逾越。由于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意义重大 
的与古老习惯法的决裂，法律上断定骑士制度与农奴制度是不相 
容的一一等级观念现在已变得非常强烈。但是，这个时期同样是 
重要的释放农奴运动时期。由于管家们比普通农奴拥有更多金 
钱，各地管家成为第一批购买自由的人。所以，现在一切都无 
法因为法律被证明是具有适应性的——阻止那些非常接近贵 
族生活方式并将骑士视为其祖先的人，加人到出身使之有权获得 
骑士地位的那些人的等级。由于他们可以自由加人这一等级，不 
受任何污点的限制，所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将他们与其他贵 
族区分开来。他们注定成为相当一部分乡村小贵族的先驱，而且 
他们并非始终受此限制。索尔克斯-塔瓦讷诸公爵，在旧制度结束 
时位列最大的军事贵族成员，他们是索尔克斯领主的一个理政官 
(户 KWZ ) 的后代，这位理政官于1284年由索尔克斯领主从农奴身 
份上释放。 ® 

在德国，宫廷侍臣与一些乡村管家早就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 
性。在德国社会，附庸制从来没有像在法国北部和洛林扮演那样 
重要的角色。附庸关系迅速衰亡，无人费神寻求补救之策，明确的 


① Sur les routes de l ^miffration. Memoirea de la duchesse de Saulx-Tavannes . 
ed. de Valous ， 1934. Introduction,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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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是，德国缺乏其他地方的绝对臣服礼习惯所代表的补救努力。 
因此，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德国似乎更愿意将管理领主家务的职 
责委托给非自由的侍从。早在11世纪初，这些“生活得像骑士一 
样的农奴”（士瓦本的一部文献这样称呼他们）在大权贵的宫廷中 
大量出现.賦予这些骚动的小团体活力的团结精神是如此生气勃 
勃，以致导致 整 套的群体“习惯法”的创立，在这些法律中他们的 
特权被规定下来。这些习惯法很快形诸文字，融进了一个等级的 
普通法。这些侍臣的命运令人羡慕.以致在下一世纪很多有着体 
面身份的自由人自愿为奴，以便成为这一等级的成员。他们在军 
事远征中发挥最重要作用。他们在审判席中占据了大部分席位， 
因为按照帝国议会的决定，只要有两名以上“贵族”成员出席，他们 
就可获准组建诸侯法庭》他们在大人物的议事会中占据很高的地 
位，所以1216年皇帝所做出的帝国决议决定，一个大公国臣服关 
系的转移，惟一的条件是，除了诸侯本人同意，还需要侍臣们赞成。 
在教会领主权上，侍臣偶尔也参与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选举，在修 
道院院长小 在时， 他们便对修士们任意地发号施令。 

君主的侍臣位列第一 等级； 宫廷中的高级官职，卡佩王朝将它 
们委托给附庸家族的成员，邻近的德国则是交给出身农奴身份的 
卑微的管家。法国的腓力一世确实曾任命一个农奴为宫廷总 
管。&但这一职位相对来说并不重要.而且这种情况似乎属于例 
外。法国国王偶尔雇佣显赫的贵族做宫廷 总管； 而典礼官通常雇 


①此人的农奴身份，正如 w. M. Newtmm 所做的正确理解 D ⑽ 
sous les premiers Capet tens , 1937 ， p. 24 ， n. 7) ，也可以从这•一 事实中推断出来，即：他 
死后，国王接受了他的永久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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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来自卢瓦尔河和索姆河之间地区的小贵族来充任。在德国，我 
们看到，王朝的更替和国家结构的某些特殊性，使国王不能建立一 
个法兰西岛，一个忠实稳定的贵族基地。在德国，不论是帝国的宫 
廷总管还是典礼官.通常都从奴役性身份的侍从中选出。毫无疑 
问，贵族对这种政策持反对 意见； 这种反对意见（经常反映在宫廷 
文学中）似乎是某些叛乱行为的根源。尽管如此，通常侍臣仍构成 
了萨利安王朝诸君王和霍亨斯陶芬王朝诸君王的近臣 （ mro «- 
rage ). 君王委托他们教育年轻的王子们，管理最重要的城堡，有 
时担当意大利重要的行政 职务； 最纯粹的帝国政策传统也出自他 
们之手。在红胡子和他最初的继承人统治时期，极少有人能像粗 
兽的宫廷总管安未勒的马克沃德那样引人注目，马克沃德死时是 
西西里的摄政王；而他只是在1197年才从农奴身份上获释，他获 
释时被授予拉文纳公爵领和安科纳侯爵领。 

无需说，这些新贵凭借他们的权力和生活方式更 
接近附庸世界，在这方面，任何地方都不及 德国； 但他们却不同于 
法国的情况，而是几乎不知不觉地融人附庸世界。太多人追求这 
一目标;他们所特有的习惯使他们长期与别的等级相 分离； 在德 
国，人们过于重视公法中的古老自 由观； 最后，德国人的法律观念 
过分热衷于进行等级区分。德国并不禁止授予农奴以骑士称号， 
但是农奴骑士（有时他们自己更为细致地分为高低群体）在总的贵 
族等级中组成一个单独的阶层，即最低贵族阶层。对法律理论家 
或法庭来说，最麻烦的问题莫过于确定一般自由人的确切身份了， 
这种身份将给予这样一些 人：他 们势力强大、但又烙有农奴地位的 
印记。因为•即使是城市居民和低微的农民，虽然缺少使侍臣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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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赫的许多东西，但他们毕竟以其出身的纯洁高于这些人。这是 
-个严肃的难题，当它涉及法庭人员的组成时，尤其如此。“任何 
奴役性身份的人今后都不能审判你们”，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 
颁给瑞士原来各州农民的特许状中，仍然可以读到这一诺言。 ® 
然而，如同在法国一样，这个不可避免的变化最终产生了，但 
两者的演进并不是同步进行，这个变化发生在-个或一个半世纪 
后，侍臣家族中那些不走运的家族仍属于富裕农民之列，或混入城 
市市民之中 。那 些已经获准成为骑士的人，虽然可能仍被排斥在 
最高级贵族之外（因为德国的贵族法始终充满等级精神），但此后 
至少不再以任何特殊的显著标记隔离于自由人出身的骑士了。这 
里再次出现的情况是，法律传统最终向现实做出让步一这无疑 
是管家的历史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教训。 


① Quelletnverk zur Kntstehun^ dfr sch wei zerisch en Kid f^enossftisch a 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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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建社会中的教会团体 

封建时代教士与俗人之间的界线，并不像特兰托宗教会议时 
期天主教改革运动所试图划定得那样清楚和固定。整个“剃度出 
家之人”群体的地位一直模糊不清，成为两大群体边缘的未定区 
域。但是，教士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合法等级，因为作为一个 
团体，它的特点是拥有特殊法律和小心翼翼防护着的司法权利。 
另一方面，教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社会等级.在它的各阶层 
内部同时存在着生活方式、权力和声望迥然殊异的各类人员。 

首先是大批的修士。事实上只服从于版本日渐斑杂的本尼狄 
克原始教规的所有“圣本尼狄克之子”，是一个分裂且运动着的社 
会，这个社会不停地摇摆于纯粹的禁欲主义和更世俗的利益之间。 
这种世俗利益是与大量财富的管理、甚至琐屑的谋生动机密不可 
分的。此外，我们不要认为这一群体与世俗群体之间存在不可逾 
越的障碍。即使那些体现着最严格的隐修原则的教规，到头来也 
不得不向实际需要 让步。 修士拯救教区大众的灵魂。修道院开办 
学校，教化那些将永远不会穿上修士服装的学生，尤其是在格利高 
里改革之后，这些修道院成了培养主教和教皇的 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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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地位上讲，乡村郊区的祭司居于世俗教士的最低层，他 
们所受教育极差，收人微薄，其生活与信众几乎没有区别。在格利 
髙里七世之前，他们几乎都是结婚的。这场伟大的禁欲主义运动， 
用一份修道院文献中的话说，是由“教导人们做难为之事的那个 
人”煽动起来的。①即使在这一伟大的禁欲主义运动之后，“女祭 
司”，即事实上、有时也是法律上祭司的妻子，在很长时期内仍然是 
乡村传说中人们所熟悉的人物。这种情况是如此之多，以致这里 
的“等级”一词可以在其最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在托马斯 • 贝克 
特®时代的英国，祭司家族似乎像今天东正教国家的“神甫 ” 346 
( popes ) 后代一样司空见惯 ，一 般来说，他们同样受人尊敬。③然 
后，比这个等级地位更髙的是那些更富裕、更有教养的城镇祭司， 
附属于大教堂的教士团成员、主教法庭的文书或显要人物。 

最后，居于教阶顶端、在某种程度上居于教俗两大组织之间的 
是高级教士 ：修道 院院长、主教和大主教。在财富、权力和指挥能 
力上，这些教会大领主相当于最大的军事贵族。 

这里我们需要关心的惟一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个侍奉上 
帝的仆人团体，继承了已经成为旧传统的使命，在理论上仍是超凡 
脱俗的，但又不得不在封建社会特有的结构中为自己寻找一个位 
置。 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周围制度的影响•又反过来对周围的制 

① K. Rost. Die Historia ponti j icum Rotnanorum a us Zxvettl, C»reifswald * 

1932, p. 177, n. A. 

② 托马斯 • 贝克特 （Thomas Becket ，约 1 H8—1170) ，坎特伯雷大主教。 译 

n 

③ 特别参见 Z. NI- Brooke i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II, p.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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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产生影响呢？换句话说，既然历史学家们习惯于提到教会的“封 
建化”，那么，我们将賦予“封建化”这个用语什么具体含义呢？ 

对于恪尽宗教仪式职责或全神贯注于禁欲生活的教士来说， 
由于关注灵魂的拯救和研究，他们不可能通过直接的劳动生产方 
式来谋取生计。修道院的改革者们多次引导修士们自己动手耕 
作，生产自救。但他们总是遇到同样的基本难 题：从 事物质劳动就 
会占用沉思或礼拜的时间。至于雇佣劳动力，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修士们和祭司们必须用拉蒙 • 鲁尔描 
述骑士的话来说 1 ——靠别人的“辛苦劳作”过活。乡村的教区祭 
司本人无疑并不鄙视偶尔的扶犁操锨的劳动，但他的微薄收入中 
绝大部分来自乡村领主同意分给他的费用或什一税。 

大教堂的教产，更确切地说，圣徒的遗产（这种说法连-个合 
法的虚构都算不上，而当时则是普遍流行的观念），本质上具有领 
主财产性质，它由信徒的施舍积累而成，通过购买得以进一步扩 
大，其卖价通常考虑许诺拯救出卖者灵魂的祈祷者的利益。修道 
院团体或高级教士积聚大量财富，有时几乎相当于诸侯财产和各 
种利益的总和，它在地方领主权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将在后 
面讨论。这里，领主权不仅意味着租税权，而且也意味着权力，因 
此.教士团体首领们已经支配了各阶层的大批世俗依 附者: 从保护 
大宗财产所不可缺少的军事附庸到更低等级的农奴和“委身者”。 

农奴和低等级的委身者大量涌到教会地产上。那么，是否真 
的是因为“十字架下’’的生活比刀剑下的生活看起来更让人羡慕 


① Z. N. Brooke i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fl ， p.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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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这场争论可以追溯到很久以 前：我 们发现，早在12世纪.具有 
批判精神的阿伯拉尔就反对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的观点，而热心赞 
美修士淡泊的修身方式。 ® 如果抛弃个人因素不计的话，最终的 
问题是，一个严厉的主人（教士通常是这种人）是否比一位不可靠 
的主人好些？这确实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有两点是可以确 
定的。教会机构的永久性以及对教士的崇敬，使教士成为贫穷者 
所追寻的保护者。此外，献身于一位圣徒既可以获得保护，免受世 
俗危险，也可以由一种虔诚行为获得同样珍贵的利益。这种一举 
两得的好处经常由修道院起草的契约书表达出来，契约书宣称 ，一 
个人一旦变成某教会的农奴，实际上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便 
意味着-尽管两种思想间的界线并不始终都是明确的一一在这 
个世界上，他可以分享一个特权团体的各种豁免权，在来世得到 
“基督所賦予的永恒自由”的保证。®历史记载说明，满怀感激的 
朝拜者热切地请求原来的领主，允许他们及其后代臣服于治愈他 
们创伤的强大的上帝代理人。®于是，在这一时代特有的个人依 
附关系网的形成过程中，教堂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强大中心之一。 

封建时代的教会由此变成一支强大的世俗力量，然而，它自身 
面临两大危险，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首先，教会太容易 


① Migne ， P. JL. ， CLXXXIX ， col. 146; P. Abaelardi, Opera ^ ed. V. Cousin ♦ 
1 ， p. 572. 

② A. Wauters, Les Liberies vommunales. Preuves* Brussels» 1869 ， p. 83 
<1221 ， April). Cf. Marc Bloch, in Anuario de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iiol , 1933, 
p. 79 et seq. 

③ L. Raynal, Histoire du Berry y I» 1845, p. 477, no. XI (23rd April 107 】一 
22nd April 1093. Saint-Silvain de Levr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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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自己的正当职能。“只要不用做弥撒，做兰斯大主教是一件多 
么美妙的事啊！”人们传说，这句话出自1080年被教皇特使罢黜的 
玛那西斯大主教之口。无论是事实还是诽谤，这段轶闻是这一时 
代的标志，这个时代法国主教团在招募教职人员上所存在的丑闻， 
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格利高里改革之后，这种嘲讽已使这 
个故事难以置信。但是，每个时代都有武士类型的高级教士，即 
“教士中的优秀骑士”一一这是一个德国主教对他们的称呼。而 
且，那些“穷困潦倒的”继承人们目睹大量财富集中于教会之手，想 
到许多好端端的地产不久前被他们的先辈们拱手让给精谙于以地 
狱的恐惧来大发横财的修士，心中的怨愤之情便被 唤醒； 加上武士 
们对这种被保护的生活方式的蔑视，这些都打上反教权思想的印 
记。这种反教权思想在史诗的许多篇章中得到直率淋漓的表 
达。 ® 虽然这些情绪与怜悯时刻或死亡痛苦中的慷慨施舍行为的 
复兴非常协调，但这些感情奠定了某些政治态度以及一些真诚的 
宗教运动的基础。 

在人们倾向于以一种最具约束力的关系设想人与人之间所有 
关系的社会中，几乎必然发生的是，在宗教社会的核心部分，附庸 
制的各种习惯会孕育一种更为古老而本质又非常不同的主从关 
系。主教要求他的教士团中的高级教士或其教区内的修道院长臣 
服 于他； 持有圣俸最多的大教堂教士要求持有圣俸较少的同事臣 


① Guibert de Nogent, H istoire de sa vie .1.11 ( ed. Hourgin, !)• 31 )； Thietmar 
of Mi*rseburg, Chronicott* II, 27 (ed. Holtzmann. pp. 72—73 ). 史诗 中有一 处特别提 
到这 .- 点，见 Gar/wLorra/” ， ed. P, Paris, I ， p.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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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于他； 教区祭司则必须向教区所依附的教会团体首领表示臣 
服。&将如此明显地借自世俗世界的习俗引进到精神城堡中，不 
能不引起恪守教规者的抗议。教士双手浸过圣职授任礼的圣油并 
触摸圣体而净化后，为了臣服礼将它们放到一个俗人手中时，罪恶 
就更加深重了。此处的这个问题与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 
起： 这自然是教会始终面临的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问题，这就是教会 
教阶体系中不同职位的任命问题。 

将选择灵魂指导者的职责交给世俗势力的做法•并非源于封 
建时代。对于乡村教士职位，或多或少可以自由安排，这种做法可 
以追溯到教区制的源头。那么，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的职位怎样安 
排呢？按照教规，惟一的程序就是选举 ：主教 由教士和城市居民选 
举 产生； 修道院院长则由修士选举 产生。 但是.远在罗马帝国末 
期，皇帝们已经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城市的选民头上， 
有时甚至直接任命主教。蛮族王国的统治者们步其后尘，统治者 
任命主教的情况普遍存在•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直接依附 
于国王的修道院院长常常由修道院的建立者或继承人任命。事实 349 
上，没有一个严肃的政府能对官职的安排置之不理而能担当其造 
成的后果，这些职位涉及到一种沉重的宗教责任，任何一个关心人 
民福祉的统治者都无权放弃这一 责任； 此外，它们还涉及到大部分 


(V 人们有时认为 . 伟大的格利高 ® 时代的教 & 们企图成为一些国五的封建领主， 
事实上 . 他们似乎只是要求一种效忠誓 a 和一 种贡献义务，即隶属形式.有时他们获得 
丫这》东西， m 毫无疑问并无特别的采邑。当时只要求地方诸侯举行 &: 服礼（如意大 
利南部的诺曼领袖和朗格多克的萨布斯《翁伯爵）。无地王约翰确实曾行过臣服礼， 
似这是很晚以后的事 /(12I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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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世俗权力。为了国王而“指定”主教的思想受到加洛林王朝惯例 
的肯定.最终成为一项公认的原则。10世纪和11世纪初，教皇和 
高级教士对此都一致表示同意。① 

然而，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从过去继承的制度和习惯要 
受到新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封建时代.每一种所有权-块地产、一种权利或一个官 

职-——的转移，都是由交接代表转让主体的有形物来实现。所以， 
由世俗人士任命教士管理一个教区、一个主教区或一座修道院，需 
按照通常的形式从授职者那里接受“授封仪式”。对主教来说，从 
加洛林王朝初期开始，最受欢迎的象征物自然是牧杖，©后来又加 
上主教指环。无需说，由世俗首领授予的标帜绝对没有免除圣职 
就任 仪式； 在这个意义上，标帜的交接并不能造就一个主教。但 
是，如果我们认为其作用仅限于标志着附着于新职位的所有权移 
交给高级教士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职位权和与之相随的薪俸 
领取权通过标帜交接同时转移。——尽管没有人感到有必要对职 
位权和薪俸领取权这两种不可分解的因素进行区分。如果说这一 
仪式有些赤裸裸地强调世俗当局在任命教职时的主导作用的话， 
那么，其本身对已长期确认的事态并没有添加任何内容。不然的 
话，这一仪式就是另一种具有更深刻人性意义的姿态。 

地方当权者或君主希望从被他委以教职的教士那里得到坚定 

① Jaffe-Wattenbach, Regesta pontificum ^ 1, no. 3564 ； Rathier of Verona» in 
Migne’ P. L.» CXXXVI , col. 249 ； Thietmar ，Ch ran icon, I» 26 (pp. 34 - 35). 

② 最早的一个例证通常被忽略 r ，见 G. Husson and Ledru, Actus pontificum 
Cenomayinensium ♦ p. 299 (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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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的忠诚作为回报。自加洛林王朝的附庸制形成以来，任何此 
类性质的契约一--至少在社会的上层一一除非是按照由法兰克委 
身制习惯发展起来的形式缔结契约，便不会被认为具有真正的约 
束力。因此，国王和诸侯习惯于要求他们提名的主教或修道院长 
向自己行臣 服礼； 乡村领主有时也要求教区祭司行臣服礼。但是， 
从严格意义上，臣服礼是一种服从仪式，而且是很受人尊重的仪 
式。通过臣服礼，精神权威的代表对世俗权威的从属关系不仅被 
赫然展现出来，而且还得到强化，因为两种正式仪式——臣服礼和 
授职礼——-的结合，造成高级教士职位同化于附庸采邑的危险性。 

任命主教和较大的修道院院长的权利，实质上是王权的象征， 
它必然涉及到封建社会所特有的对最高主权的普遍再分割。但 
是，这种分割并不是在同等程度上到处发生，所以，对招纳宗教官 
员的影响大不相同。在一些地区，如法国，尤其是法国的南部和中 
部，许多主教职位由显赫的贵族、甚至中等贵族所控制，极为昭彰 
的舞弊行为大行其道 ：从子 承父位到公开出售主教职位，无所不 
有。相形之下，德国国王几乎保持对所有教会职位的控制权。当 
然，他们选任主教并非完全出于宗教的动机。首先，他们需要具备 
管理能力、甚或战斗能力的高级教士。图勒主教布鲁诺后来以教 
皇利奥九世之名成为一名非常圣洁的教皇，他得到主教职位主要 
是因为他表现出一名军事指挥官的能力。对于贫穷教区，君主们 
喜欢任命富有的主教去那里，不管这种授职礼所授客体是军事采 
邑还是宗教职务，他都不会耻于接受新任主教送上的礼物，风俗已 
使送礼成为义务。不过，从整体上看，萨克森王朝和萨利安王朝初 
期的帝国主教团，在教育水准和道德状况上毫无疑问要远远高于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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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的主 教团。 对教会来说 ，一 旦必须服从于世俗统治者，显然较 
好的做法是依附于一个较高等级的世俗统治者，这样便会有一个 
较为广阔的前景。 

当时人们开始感觉到格利高里造成的冲击了。格利高里激情 
澎湃的改革企图将教会力量从世俗控制中解脱出来，并且将世俗 
权力在灵魂拯救的伟大事业中变成辅助力量，使之小心翼翼地发 
挥次要的作用。对于这次改革努力的变迁过程，这里无需赘述。 
如果我们不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的细微差异，它最后的成败得失可 
以用几句话来概括。 

改革者所做的努力主要不是针对教区制度。事实上，教区的 
法定控制权变化极少。一个更体面的名称“委任权”最终取代了 
粗俗的词语“所有权”，教会当局对教士的选任控制得更为严格； 
但是，这些温和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提名权实际上仍 
由领主保留。惟一具有意义的新特征表现在事实方面，而不是表 
现在法律 方面： 大量的乡村教堂作为礼物或出售品已由俗人手中 
转移到教会机构、尤其是修道院的手里。领主的至上权威仍然存 
在，尽管现在它是由位列教会士兵的主人来行使。它再次证明， 
虽然庄园在根本上比封建主义社会组织的其他方面更为古老，但 
它仍是封建社会制度中最不易摧毁的部分之一。 

就教会的重要职位而言，向世俗权力表示臣服的最令人感到 
可耻的形式已被消除。再没有修道院被地方统治者公开“占用”； 
再没有军事贵族自命为修道院院长或是修道院的“总院 长”； 授职 
礼也不再以宗教权力特有的标志来进行。权杖代替了教皇的牧杖 
和指环，而且，宗教法规家原则上规定，仪式的惟一目的是授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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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的物质权利，这些权利附属于独立授予的宗教职能的行使权。 
选举是普遍承认的教规，世俗人员即使具有简单的选民身份，最终 
还是不能参加所有正常的主教选举活动。由于受到整个12世纪 
一直进行的一场革命的影响，此后主教由一个红衣主教团任命，这 
个红衣主教团仅限于大教堂的成员——这是一个绝对相悖于最初 
法律的新特点，这个特点比其他任何特点更显示出教士与世俗大 
众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 

然而，只是由于人们不愿意计点选票，选举原则实行起来便 
困难重重。人们认为，选举结果并不是由单纯的多数来决定，而 
是依照传统的程式，由既是“最大多数又是最合理”的一方决定。 
少数派是否会接受数量原则，抵制诱惑，不对它的对手——两类 
人中取得胜利但身份较低的 -- 方--行使否决权，是令人怀疑 
的。因此，有争议的选举频繁发生•这样的选举有利于较高等 
级…教皇们和国王们一一的干预。除此之外，没有人对人数 
很有限的享有选举权的红衣主教团的偏见抱有幻想，这些红衣 
主教团常常受到声名狼藉的地方利益的严重影响。聪明睿智的 
宗教法规家们也不否认，对较大领域行使控制权在他们看来是 
有利的；在这里，教会的最高首脑和国家首脑们是一致的。在全 
面重组政治力量的幌子下，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贵族中的小人物 
实际上被逐渐清除，形势有利于国王或少数特别强大的诸侯；但 
仍然是土地的惟一主人的国王们，尤其能操纵他们手中的各种 
手段向教会团体施加压力。作为一种威吓手段，君王可以莅临 
选举现场，这已被1122年教皇与皇帝汀立的《协议》认定为合 
法。对自己的力量非常自信的君主，偶尔会果断地直接任命主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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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正如它前面几个世纪的历史一 
样，任命主教或修道院长而引起的不可胜数的争吵声，回荡在整 
个天主教世界。格利高里的改革证明自己完全无力从强大的世 
俗权力中争得这种控制 手段一 实际上这种控制手段对大世俗 
政权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一--它表现为有权选择教会的高级教 
」：，至少是监督选举。 

这个新阶段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被 赠予大 量的庄园地产，这 
些地产使他承担每一个大贵族对国王或诸侯应尽的义务，甚至还 
包括非同一般的役务。我们将看到，教会的财产被认为以特别密 
切的关系附属于王室辖区。所以，教会高级教士仍然因忠诚义务 
而受制于国王，这种忠诚义务的合法效力是不能否认的，改革者们 
只是规定，这些义务要以符合教会高级职位的方法表达出来。既 
然高级教士应该宣誓效忠，那就宣誓效忠，但对他来说 ，一 定不能 
冇臣服礼。11世纪末以后宗教会议、教皇和神学家们竞相加以阐 
释的这种理论就是这样，它逻辑清楚，观点鲜明。这一观点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实际上被人们忽视了，但是它逐渐获得进展，到13世 
纪中叶，几乎在各地都大获全胜——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法国 
是人们公认的附庸制的发源地，在这一点上它仍然固守这些传统 
习惯，除了几种特权以外，直到16世纪它一直坚持这些传统习惯。 
圣路易要求他的一位主教遵守规则时,竟毫不犹豫地对他说“你是 
我的仆人”，这强有力地证明，封建主义的最典型的概念，甚至在它 
扩展到精神世界时也存留着。® 


① Joinvilk-, c. CXXX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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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民 

受骑士灵感影响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在贵族和教士之下 
只看到清一色的“乡下佬”或“农奴”。但这一广大群体实际上也存 
在各种各样深刻的社会差别。即便在确切而严格意义上的“乡下 
佬”中，这样的差别也很普遍。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不仅在他们阶 
层内产生变动不定的区别，逐渐简化成“奴役”与“自由”的对立，而 
且与这些地位上的差别并存而又与之没有关系的、实际存在的经 
济不平等也将这些小的农村共同体分裂开来。只提一下最简单且 
最现成的对比吧„那些拥有耕犁、洋洋得意于自己拥有的耕畜的 353 
农民中，谁会将本村那些依靠体力开垦贫瘠土地的贫穷耕作者视 
为平等之人呢？ 

最重要的是，除了农民人口以及那些从事与权力有关的体面工 
作的群体之外，始终存在着以独立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核心的群 
体。由于受到封建第二阶段经济革命的培育，从最初的这些组织中 
兴起了一个由城市诸等级组成的强大而又充分分化了的社会群体， 
这个社会群体由于无数另外的因素而壮大起来。要对这样一个具 
有职业特点的等级展开研究，不对它的经济状况进行彻底的考察是 
不行的。这里略作考察就足以说明它在封建制度背景中的地位。 

在封建欧洲，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词语可以将城市与乡村清 
楚地区别开来。 V 7 Z 化、 town 和①可以毫无差别地用于两种 


① town 和分别为法语.英语和德语的“城镇”之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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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聚落体。(堡）用来指任何一个设防 区域。 C :'/ 〆 城市） 
则专指主教统治的中心，或广义地指一■些格外重要的中心。另一 • 
方面，早在11世纪，源于法文的名词•(市民），很快作为 
惯用语被各国所采用，用作骑士、教士和农奴等词的明确的反义 
词。如果说这样一个聚合体仍是藉藉无名的话，那么.其中最活跃 
的居民-商人和工匠的职业是最典型的城市职业——则被公认 
为独特的社会群体，有着独特的名称。人们认识到，城镇的主要特 
点是居住着一群特殊类型的人。 

当然，人们很容易夸大这种对比。早期阶段城市生活中的市 
民同骑士一样具有尚武精神，也有佩戴武器的习惯。在很长一段 
时间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像农民一样从事田中耕作，这些农田沟 
垄甚或扩展到设防地带 以内； 也许人们会发现，他们在城墙以外驱 
赶着他们的牧群在细心防护着的公共牧场上吃草。如果他们致富 
发达了，他们便会获得一块乡间庄园。但是，对市民来说，这些使 
他们与其他社会等级近似的活动事实上只具有次要性质，而且在 
最常见的情况下仿佛是他们已经逐渐抛弃的从前生存方式的一种 
残留。 

从本质上看，市民是以经营商业为生。他们从买卖差价或借 
出与还回的资金差额中获取生计费。由于这种居间牟利的合法 
性——除非只涉及工人或运输工的工资一一遭到神学家的否认， 
其性质为骑士社会所误解，所以他们的行为规则与盛行的道德准 
则发生明显的冲突。就市民而言，作为不动产的投机者，他们发现 
对其地产的封建限制是难以容忍的.因为他们的生意需要得到迅 
速处理，随着生意的发展，它继续产生新的问题，所以传统司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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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迟滞、复杂和拟古风气，使市民感到恼怒。城镇管理机构的叠 
床架屋，妨碍了商业交易的正常管理，损害了市民等级的团结，因 
而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们附近的教会或骑士等级享受的各种各 
样的豁免权，在他们看来是自由追求利润的许多障碍。在他们穿 
梭不息的路途上，他们也同样怒视着贪得无厌的通行税征收人，以 
及常常从城堡里冲出来对商队发动突然袭击的掠夺成性的贵族。 
简言之，这个社会所创立的各种制度中几乎每件事情都使他们焦 
恼不安、烦躁不已，他们在这一社会中仍然还处于非常微末的地 
位。虽然他们以暴力手段赢得或以金钱购买到特许权，并且为了 
实施必要的报复和经济扩张而组织和武装起来，但他们渴望建立 
的城镇却仿佛是封建社会的异物。 

许多共同体热切地盼望实现集体独立的理想目标，但这种集 
体独立最终并未超出各种程度的有限的行政自治。但为了摆脱地 
方暴政的无理束缚，市民还有另一种方法可资利用，尽管这一方法 
似乎是铤而走险的手段，但经验常常证明它是最有效的。这就是 
自投于强大王室政府或诸侯政府的保护之下，这些政府是广袤领 
土上法律和秩序的保护者。它们对财政收人的关心，使这些政府 
有兴趣维护富裕纳税人的兴旺发达。它们逐渐地越来越多地认识 
到这 一点。 用这种方式，不断增长的市民力量往往更加决定性地 
瓦解封建制度的最突出特征之-权力的分割。 

具有突出意义的一个行动，从整体上标志着新的城市共同体 
的出现 1管它是为了进行反抗，还是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组 
织- 一-这就是市民的共同誓约。此前他们一直是作为孤立的个体 
而存在，此后拥有一个集体了。就是这样创建起来的盟誓社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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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有了“公社” 这个朴实的名称。从来没有一个词像 
公社一样引起如此激昂的情感。起义时它是中产阶级发出的呐 
喊，危难之时它是市民发出的呼救，它在从前的各统治阶级中唤起 
了持久的仇恨声。这个被吉贝尔•德 • 诺让称作“新鲜而又可憎 
的名称”，为什么会招致如此多的敌意呢？毫无疑问，许多情感促 
成了这种敌意 ：强权 者们认为他们的权威、收人和声望受到直接的 
威胁； 市民团体由于教会的“特权’’妨碍他们的行动而不尊重这些 
“特权”，他们的雄心大志激起教会首脑不无根据的恐惧 ； 骑士对商 
人表示轻蔑或敌意，那些“高利贷者”及“囤积居奇者”的厚颜无耻 
在教士心中激起义愤，因为他们的收人来源是不洁净的不过， 
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援助和“友谊”誓约从一开始就是这一制度的主 
要因素之一。但它是高低等级的人们之间的契约，它使一个人服 
从于另一个人。相反，公社誓约的显著特点是，它将平等之人联合 
起来。确实，这种类型的契约并非绝对地不为人知。我们将看到， 
在査理曼所禁止的流行的“行会”同业成员中，相互间做出的誓约 
就是这种性质的誓约。还有后来和平团体的成员间所做的誓约也 
是这种誓约，不止在一方面上，城市公社是他们的继承者。城镇最 
初争取自治之前，将商人组织起来，成为小社团，这些小社团有时 
也称为“互助会”，它们的誓约，也是这样的誓约。这些誓约虽然只 
是服务于商业活动的需要，但它们是市民联合体形成的最早明证 


① Cf. the synod of Paris. 1212： Mansi, Com ilia , XXII, col. 851 , c. 8 (fener- 
a tori bus el eaactorib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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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然而，在公社运动之前，这种相互间的忠诚从来没有如此广 
泛，从未展现出如此巨大的力量。一个布道作家说，在各方面兴起 
的“阴谋活动”的确像是“盘根错节的荆棘丛正是在城市公社 
中，从它对等级社会的强烈的敌对情绪中.人们看到了真正的革命 
W 素。当然，这些早期的城市团体决不是民主的。“大市民”是这 
些团体的真正建立者，而小市民并非总是热心追随他们.大市民在 
对待穷人方面通常是严厉的主人和凶狠的债权人。但是.他们为 
欧洲的社会生活贡献了一种新的因素.相互援助誓约取代了以保 
护换取的服从誓约。这种相互援助誓约是与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精 
神格格不入的。 


① A. Giry , Documents sur ies relations Je la royaute avec les villes , 1885, 
no. XX,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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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司法制度 


1 司法制度的一般特点 

如何对人进行审判？对于一种社会制度而言没有比这个问题 
更好的试金 石了。 所以就让我们看一看1000年左右欧洲在这方 
面的状况吧。初审之下，几个主要特点就从浩繁的法律细节中清 
晰地凸现出来。首先，我们会注意到.司法权呈现出极大的分割状 
态； 其次，各种司法权错综 交织； 最后是这些司法权的功能低下。 
最严重的案例可以由行使平行审判权的许多不同法庭审理。毫无 
疑问，一些条令在理论上限定了各种法庭的权限；尽管如此，权限 
不清的情况依然存在。在涉及对等审判权之间争端的契约书中， 
流传至今的封建时代的记录比比皆是。诉讼当事人由于不知道应 
向哪家法庭提起诉讼，经常同意设立他们自己的（或其他人的）仲 
裁人来解决争讼，而不是寻求法庭的裁决.他们宁可达成私人协 
议甚至冒着日后这种协议可能不被履行的风险一一去这样 
做。由于对其司法权限的不明确和对自身力量的怀疑，法庭有时 
在判决宣布之前或之后郑重地请求诉讼双方接受法庭判决。一方 
即使获得于己有利的判决，除非与不服从判决的对方达成协议，常 
常没有其他办法使判决得以执行。这些冲突比其他事物更有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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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我们： 混乱状态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事实，然而又是一个 
有待解释的事实。在前述情况下，混乱状态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一些互相矛盾的原则共存的缘故，这些原则来自不同传统.并 
且不得不有些因陋就简地适应一个很不稳定的社会的各种需要， 
因而总是互相冲突。但行使审判权时，人文环境造成的客观条件. 
也是其原因。 

在这个保护关系已叠床架屋的社会里.每个首领当然有 
许多这样的 首领-都 渴望做一名 法官。 一个原因是，只有排除 
其他法庭而拥有对自己的依附者的审判权，才能使领主既可保护 
他的依附者，又能有效地控制他们。另一个原因是，这种审判权在 
本质上也是有利可图的。审判权不仅带来司法罚金和诉讼费的收 
360人，而且比任何其他权利更有利于把各种习惯转变成法律义务，领 
主发觉这些法律义务十分有利可图 。 justitiu (司法）一词的含义 
有时被加以扩大，用以描述领主的所有权力.这绝非偶然。诚然， 
这不过是承认了一种几乎为一切群体活动所共有的必要性 ：即使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企业的雇主，每个军事指挥官不都是按自己 
的方式充当法官吗？但在这种身份中，他的权力限于明确规定的 
活动范围，他只能按规定裁决他的工人或士兵。封建时代的领主 
拥有的权力更大，因为那时的隶属关系趋于束缚整个人身。 

此外，在封建时代，行使审判权并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虽然这自然要求有点法律知识。在成文法存在的地方，这就等于 
多少知道这些法规，或者让别人将这些法规读给一个 人听； 虽然这 
些法规通常繁多而琐碎，但它们十分固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需劳 
心费神。另一方面，如果成文法已为口头习俗所取代.那么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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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遍的传统有所了解也就够了。最后，重要的是了解一些规 
定的手势和必要的用语，它们使审判程序具有固定的形式。简言 
之，行使审判权整个来说就是一件依靠记忆和习惯完成的事。举 
证手段原始而易于运用。法庭很少听取证据，即使这样做，也只是 
记录证人的陈述，并不进行审查。审理一份法律文件的内容（这种 
法律文件在长时间内几乎是不需要的），接受诉讼一方的誓言或宣 
誓证人的誓言，宣布神命裁判或决斗裁判的结果（决斗裁判法日益 
流行，代替了各种形式的“神命裁判” >一一-行使这类职责不需要专 
门训练。涉及诉讼行为本身的各种因素很少且很简单。商业的落 
后使契约案件锐减。某些地区再度发展起较为活跃的交换经济 
时，普通法和一般的法庭处理商业纠纷的效能低下，在早些时候促 
使商业团体自行解决这些争端，起初是私下裁决，后来则通过商人 
自己的法庭仲裁。占有权（即长期为习惯所承认的拥有权），即对 
物和人的各种权力-一-这些内容差不多是所有诉讼的永恒主题。 
另外，法庭当然要审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但在这方面，法庭的 
诉讼实际上由于私人复仇而大受限制。总之，没有任何思想障碍 
阻挡任何拥有足够权力之人自立为法官或确立其代理人为法官。 

然而，与普通法庭并立的还有一种特殊的法庭制度一教会 
法庭。（我们所指的是行使专门职能的教会 法庭； 因为各主教和修361 
道院对其依附者行使的司法权——像许多世俗领主一样在同样的 
基础上行使司法权——自然不能归于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司法权名 
目下。）教会法庭有双重的活动范围。它们力求将教士和修士等所 
有出家人都纳人其审判权内。另外，它们或多或少地完全把持了 
一些即使只涉及俗人也被认为具有宗教性质的案件：从异端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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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和婚姻案件。封建时代教会法庭司法权的发展，不仅说明世俗 
权力的衰微（加洛林王朝曾更多地限制教士的独立性），也证明了 
--种趋势，即教会世界日益拓宽横亘在上帝的仆人这个小团体和 
世俗众生之间的鸿沟。这里，权能问题再次引起了关于审判权限 
的激烈争吵，当真正的国家政府再次开始抵抗宗教权的侵蚀时，这 
种争吵变得尤为剧烈。 

这样，教会司法制度和教会法在封建主义特有的各种制度中 
可谓是国中之国。因此，在简要地追溯了其作用和重要性之后，我 
们应摒除对它们的检评，这是合乎逻辑的。 

2 司法权的分裂 


正如人身法一样，蛮族时代欧洲的司法制度也是以自由人与 
奴隶之间的传统对立为主的。理论上自由人接受由其他自由人组 
成的法庭的审判，由国王的代表主持审判。主人对奴隶有裁决权 
(裁决奴隶间的纠纷）和惩治权，这些权力完全取决于主人的决定， 
不能确切地称之为司法权。诚然，在特殊案件中有奴隶在公共法 
庭接受审判，这或许是因为奴隶的主人自愿选择了这种方式推卸 
责任，甚或在有些案件中，法律为维护良好的秩序而迫使奴隶主这 
样做。但即使如此，决定奴隶命运的仍是奴隶主，而不是与奴隶处 
于同一地位的人。这是最鲜明的对比。可是在早些时候，这种情 
况也不得不屈从于不可抗拒的各种环境的压力。 

我们知道，这两个法律范畴之间的鸿沟实际上日趋缩小。许 
多奴隶业已成为佃农，正如许多自由人已经变成佃农。很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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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在某个领主的权力之下，并从他手里获得 土地； 因此，领主：《2 
常常将其惩治权一律扩大到这个地位卑微的混杂群体，还亲自担 
任法官审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这并不令人吃惊。早在罗马时 
代结束之际，通常设有自己监狱的“豪强”的私人审判权，就开始出 
现在法律的边缘。阿尔地方的凯撒里乌斯死于542年，他的传记 
作者称赞其主人公棒打他的任何依附者从不超过29下（至少不在 
一次）时，清楚地说明，这位圣徒不仅温和地对待奴隶，而且也温和 
地对待“依附于他的自由人”。蛮族国王们要做的是在法律上承认 
这种实际情况。 

从一开始，这就是法兰克人实行的“豁免权”的主要目标之一， 
而且不久就成为豁免权存在的真正理由。在高卢，这一历史悠久 
的制度由于加洛林王朝的推广而传布于广袤的帝国之境。豁免权 
一词意味着两种特权的结合：免除某些财政负担；不管何种理由， 

领地均不受王室官员的巡查。这样•豁免权几乎必然地委以领主 
某些司法权以统治其百姓。 

诚然，通过特许契约而授予的豁免权似乎严格限于教会机关， 

人们可以引证的少数相反例证不仅晚出，而且显然可以用完全特 
殊的情况来加以说明。此外，即使特许契据集不提及豁免权总是 
令人生疑，难以使人信服，那么法兰克宫相使用的仪文汇编没有提 
到豁免权，却具有说 服力； 我们在这里寻找说明俗人豁免权的这种 
类型的文献，将是徒劳的。然而，很多俗人在事实上通过其他途径 
已获得同样的利益。传统上，王室领地也在享有“豁免权” 之列； 换 
言之，由于王室领地的经营直接服务于国王的利益，并由特殊的代 
理人团体管理，因而不受一般王国官员的控制。伯爵及其下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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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王室领地征税，甚至不得进人王室领地。国王为酬报下属提 
供的或将要提供的役务而封授一块王领时，他通常都允许保留先 
前享有的豁免特权。在理论上，这种作为暂时赐赠之物的“恩地”， 
仍然构成王室领地的一部分，所以那些豪强们——其大量财富来 
自王室的慷慨馈赠一-在他们的很多庄园上完全像拥有豁免权的 
教会人士一样享有同样的法律特权。此外，他们无疑能够经常不 
甚合法地将这些法律特权扩大到他们的世袭地产上。他们久已习 
惯于作为主人统治这些世袭地产。 

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这些土地赐赠一直在进行，直至到很晚 
时期宫相们仍将其套语传下来，当时这些套语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 
由于各种同样切实的原因，君主们不得+依赖这些赐赠。就教会 
来说，向它们大量賜赠是君主的一种敬神职责，这种职责逐渐被认 
为与好政府的职责是统一的，因为王侯以此乞求天国降福于他的 
人民。至于权贵和附庸，这些赐_被认为是他们反复无常的效忠 
行为的交换物。此外，这里还要谈及对王室官员权限的限制。由 
于他们对待国王的臣民严厉无情，而且常常对国王本人也并非特 
别恭顺，他们的行为只能招致极大的不信任。国土此后便把维护 
秩序和保障服从的责任，就像委与王室官员一样，委与国王的臣民 
大众所隶属的各个小集团的首 领们； 王权希望通过加强这些首领 
们的权威以巩固其警察制度。最后，私人司法权的侵蚀作用在很 
长时期内不断增长，私人司法权源于势力的行使，所以只有势力决 
定私人司法权的限度。通过私人司法权的合法化，私人司法权就 
可被纳人适当的范围之内，这种企图在加洛林王朝实施的豁免权 
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它与查理曼进行的普遍的司法制度改革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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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这一改革注定对以后的一切发展产生强有力影响。 

在墨洛温王朝国家中，基本的司法单位地域较小 ：不言 而喻， 
由于存在着数不胜数的地方差异，这种司法单位的规模大致相当 
于拿破仑划定的法国最小的行政区 （ U rrundissements ) , 这种司法 
单位一般以罗曼语或日耳曼语中表示“一百”的名称见称——-这种 
称谓的来源相当玄妙.可以追溯到日耳曼民族的古老制度，也许还 
可以追溯到与我们的方法不同的一种计数制（现代德语中写作 
最初的含义似乎是“一百二十”）。在罗曼语地区，也使用 
voirie SL viguerie (管区，拉丁语作 vicuria ) 诸词。伯爵在巡视其 
管辖下的各百户区期间，召集所有自由人到伯爵法庭。伯爵法庭 
的审判由自由人大会产生的一小批“陪审员”做出；王室官员的作 
用限于主持审判程序并使判决得到执行。 

然而，这种制度实际 h 似乎受到双重困扰：对当地居民来说， 
这种制度意味着过于频繁的 传唤; 对伯爵来说，它强加了一种对他 
而言过于沉重而难以圆满履行的责任。因此查理曼代之以这样一 
种制度 ：设立 层次不同的两个法庭，每一个法庭都在其权限内享有 
充分的权力。伯爵继续定期巡访百户区以主持伯爵法庭，并且像 
以前一样，全体居民都有义务到庭。但全体居民出席伯爵法庭的 
情况一年仅有三次--一对法庭权能的限制因这一措施成为可能。 
因为此后提交给这种全体居民大会审理的，只是涉及最重要事件 
的那些案件即“大案”。“小案”则留给经常举行且权力更为有限的 
庭次去审理，对于这样的审判庭次，只有陪审员才有义务到庭，由 
伯爵的一个普通下属即伯爵在该行政区的代理人“百户长”主持。 
在法国“百户长”称为 wraiemVr 或 zioy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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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我们掌握的文献资料十分模糊，但毫无疑问的是， 
在查理曼及其直接继承者统治时期，豁免权享有者获得的对其领 
内自由民的司法权限，大致限于审理“小案”。换言之，享有这种司 
法特权的领主在其领内充当百户长的角色。如果发生“大”案怎么 
办呢？豁免权妨碍伯爵本人在享有豁免权的领地上抓捕被控告的 
一方即被告人，或被告的宣誓证人。但领主有责任将这些被传告 
者送交伯爵法庭。这样，国王以退为进，希望至少为公共法庭保留 
最关键的裁 决权。 

大案和小案之间的区分将具有长期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发 
现这种区分存在于整个封建时代，并以“高级’’审判和“低级”审判 
的新名称一直存在于很久以后。这种基本的对立性通常见于曾臣 
服于加洛林王朝统治的所有国家，也仅见于这些国家，它继续区分 
着两级司法权限，这两级权限在同一领地之内不一定统一于一人 
之手。但无论是对各司法权如此强作的限制，还是这些司法权的 
分布，都完全不再是它们最初出现时的那种样子了。 

在刑事审判方面，在经过一段不确定性之后，加洛林王朝已经 
以刑罚性质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审判“要案”的 标准： 只有伯爵法庭 
才能宣布判处死刑或罚没为奴。这一非常明确的原则贯穿于整个 
封建时代。由于自由概念发生变化，严格意义 h 的罚没为奴的刑 
罚迅速消失（我们看到，杀死农奴的凶手被罚为遇害农奴的主人的 
奴隶，在这样的地方，案件被归于迥然不同的目标下，即划人补偿 
之列）。然而，“杀人”罪即可判处死刑的罪，总是属于行使“高级司 
法权”者的权限。但对于诺曼法中所称的那些“刀剑诉讼”的审理， 
却不再是几个大伯爵的特权。封建社会第一阶段各地都有、特别 



第二 h 七章 司法制度 


591 


是法国境内拥有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而且是对未来最具决定性 
的特点之一，是众多小首领由此被陚予了生杀予夺之权。那么情 
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显然，继承或赐赠所导致的伯爵某些权力 
的分割，或者纯粹的对伯爵权力的僭夺，都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而且，各种迹象清楚地表明，司法价值观方面发生了实际变化。所 
有重要的教会权力机关都行使凶杀审判权，亲自审理或通过代理 
人审理杀人 案件； 这种权利实际上已成为无视古代法则的豁免权 
的天然结果。它有时被称作或:这在一定程度上 
正式承认这种权利此后属于低级法庭的权限。换言之，加洛林王 
朝前不久在高低司法权之间建立的屏障，在这一点上已经消失了。 
这种发展过程无疑可以得到解释。 

如果设想从前专属于伯爵法庭权限，或者在更高层次上•专厲 
于国王法庭即钦差主持的巡回法庭的死刑宣判案件，在法兰克时 
期曾为数众多，那肯定是一个错误。当时.只有从维护公共和平的 
角度被认为是特别严重的罪行才被处以这样的刑罚。更常见的情 
况是，法官的作用限于提出或强行做出某种裁决，然后按照法定价 
目责令支付赔偿金，司法当局从赔偿金中取走一定份额。但在政 
府机构最为软弱的时期.仇杀和暴力行为接连不断，不久就出现了 
对旧刑事审判制度的反应，旧的刑事审判制度的无能，似乎已为法 
律诉讼所证明。这种反应与促成和平联盟兴起的社会倾向密切相 
关。它最典型地表现在最有影响的教会团体所采取的全新态度 
上。不久以前，这些教会团体出于对流血和仇杀的恐惧，赞成实行 
罚款和解法。但现在他们开始认为，这些过于宽大的措施应被代 
之以严厉的惩罚，在他们看来，只有这些严厉的惩罚才能震慑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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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正是在这个时期，即10世纪前后，欧洲的刑法典开始呈现极 
其严酷的那一面.这种严酷性注定延续下来，延续到较晚近时期的 
人道主义运动。这种冷酷的发展过程将导致对人类痛苦越来越多 
的漠视，但它最初却是由减轻人的痛苦的愿望所激发出来的。 

在所有那些无论多么严重都无需死刑执行人的刑事案件中. 
低级法庭即百户区或豁免地的法庭曾经始终享有审理权。当金钱 
赔偿逐渐被刑罚取代时，法官的角色依旧 未变； 惟一的变化在于所 
宣布的判决的性质，死刑判决权不再为伯爵们所垄断。而且以前 
制度中所具有的两个特点也促进了这种变化。百户区法庭曾一直 
有权对作案现场上抓获的罪犯判处死刑。那时似乎需要高度重视 
公共秩序。对公共秩序的同样重视.现在又使这些法庭超越了以 
前规定的界限。至于豁免权享有者.他们对自己的奴隶历来操有 
生杀予夺大权。那么，此后依附者中间的自由人与奴隶的界限在 
哪里呢？ 

除犯罪案件外.伯爵法庭还曾对两类案件拥有专 审权： 一类是 
那些涉及诉讼双方中一方身份的案件.即涉及身份是自由的还是 
不自由的案件，或涉及奴隶占有权的 案件； 另一类是有关自主地占 
有权的案件。在随后的时代里，这一双重遗产并没有完整无损地 
传给很多行使高级司法权的法庭。与自主地有关的诉 讼一这 类 
土地正在日趋减少一一常常仍为伯爵权利的真正继承人所 垄断； 
在拉昂，这种情况存在到12世纪，这里的伯爵是主教。®至于有 


①关于拉昂的和平制度 （ 1128 年 8 26 H > ， 见 Warnkoenig and Stein, 

Frunzihischf Stauts-und Rtrchlsgeschichlf * 1 • VrkunJenbuch . p. 31 ， 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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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奴役性身份或奴隶一类问题.新的自由观的形成以及家内奴隶 
制事实上的消失，使这类问题消融在关于普通财产和人身依附的 
大量纠纷中一-一-这类纠纷过去从未归人“大案”之中。“髙级司法 
权”仿佛被掐头去尾，人们可能认为，现在它的角色限于纯粹的刑 
事 审判； 但“民事”方面的审判一一-就民事一词的现代意义来 
说 - - 经由司法程序又回归于高级司法权。在封建时代，各类问 
题上的大量纠纷都通过一对一的决斗来解决。现在人们通过自然 
联想而承认——这种看法虽非恒定不变但极为常见——在处理死 
刑案件时，这种血腥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拥有司法权的法庭面前方 
可实行。 

在封建时代，行使“高级司法”权的任何人，都可在其直接控制 
的领地上行使“低级司法”权。反之则不然，除了在某些地区.而且 
在这些地区也只是在晚期阶段 上：如 果博马努瓦尔的说法可信的 
话，13世纪博韦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这种现象在很长时 
期内并非罕 见：在 次要案件中隶属于当地领主司法权的人，把较重 
大的诉讼案件提交到邻近的法庭上去审理。司法权的再分割是普 
遍存在的现象，但这并没有废除这种把高低两级司法权置于不同 
人手中的制度，虽然它把这种制度向此方向推进了一步。正像百 
户长和豁免权享有者的继承人（更不用说很多无官职的豪强）已经 
从伯爵手中取得——除与自主地有关的案件-——对重大案件的垄 
断权而逐渐行使“高级司法权”一样，现在轮到他们失去次要案件 
的垄断权，让给大批庄园主以使他们获利了。任何人如果成了一 
小群卑微依附者的主人，从少数几处乡村佃领地上收取地租、征发 : 
劳役，那么，他至少就掌握了“低级司法”权。在这种权利中混合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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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和不同种类的很多因素。 

这种司法权，首先包括对领主本人与其佃农之间所有纠纷的 
审理，特别是对涉及佃农义务的纠纷的审理。试图将这种司法权 
利说成是官方司法制度的一种遗产，是没有用处的。它的真正来 
源，在于一种古老而又日益盛行的权力观念，这些权力是给予首领 
的，或毋宁说是给予可以强制他人贡献某种卑贱义务的所有人的。 
在12世纪的法国，我们发现维兰制下一块中等规模佃领地的持有 
者，将土地转租给某个耕作者时，请求自己的领主准许他在耕作者 
不交付地租的情况下，“仅仅在这一件事情上而绝非其他事情上行 
使审判权”。 ® 从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审判权到偾权人亲自执行的 
财产扣押——这种事情在当时频繁发生并时常得到法律的认 
可-其变化并非总是清晰可辨，大部分人无疑没有清楚地区分 
这两种概念。然而，对佃农义务的审判权——后来的法国法学家 

称之为领地司法权 (j MWice fonciere ) - "并 不构成“低级司法权” 

的全部。行使低鉍司法权的人，对生活在他的领地上的居民来说 • 
实际上是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提起的所有民事诉讼案件的天然法官 
(除非诉诸决斗裁判），通常也是审理他们所有刑事诉讼的法官，除 
最严重的刑事犯罪之外。所以他的职权是“小案”审理权这种遗产 
与长期以来实际上由领主行使的裁决权和惩治权的结合物。 

髙级司法权和低级司法权实质上都是领地上的权力，居住在 
领地边界之内的任何人都得服从这些 权力； 住在领地之外的人则 
不服从之。但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如此牢固的社会里，这 


(D Cartulaire du prieure de Notre-Dame dt Longpont , ed . Marion * no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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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领地原则曾不断地与一种人身原则相对抗。在法兰克时代，将 
自己的保护权扩展到更弱者身上的任何人，都有权利与义务随同 
被保护人出庭，为他辩护并为他做担保。从这一点出发到要求对 
被保护人拥有宣判权，其间只有简单的 一步； 事实上，所有社会等 
级都迈出了这一步。 

在人身依附者中，最卑贱最低下者是那些由于其依附关系的 
世袭性而已习惯性地被称为非自由人的人。一般认为，无论如何， 
对于那些可判死刑的罪行，只能由他们在人身上依附着的领主来 
审判.即使他们没有生活在领主的土地上，或者领主对他的其他佃 
农不拥有高级司法权，情况也是这样。领主常常试图把同样的原368 
则用于其他类型的卑贱依附者身上，这些依附者虽然与主人之间 
不存在世袭依附关系，但他们被认为是非常接近于主人的依附者， 

如男女仆人，还有在城中为教会领主充当买卖代理人的商人。领 
主的这些要求很难得到实际上的承认，总是成为动荡和冲突的根 
源。 

新的奴役形式曾留有旧的奴役形式的印记，就此而言，领主 
对其农奴独擅审判权，可以被视为旧的惩治权的自然结果 
而且，12世纪德国的一份文献似呼仍然表达出这种观念。 ® 另 
一方面，军事附庸是自由人，他们在加洛林时代只服从公共法庭 
的审判。至少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如此。实际上领主本人试图亲 
自去解决可能导致其附庸之间不和谐的那些差异，遭到某个豪 
强的心腹之人伤害的人，通常会认为向领主求助更有把握得到 


① Ortlieb of Zwiefalten ， Chronicon ， I , c . 9, in M . G . H ., SS . X » p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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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能怀疑此种情况的存在吗？ 10世纪以后，这些习惯导致 
了名副其实的审判权的出现。另外，各种权力的普遍演化已经 
影响了公共法庭，其演化方式有助于、有时几乎是毫无察觉地促 
成了这种 变化。 这些法庭大部分以“荣誉地”形式、后来又以世 
袭采邑的形式落人权贵之手，这些人让自己的随从充斥于这些 
法庭； 在某些领地大公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组成的伯 
爵法庭逐渐变成真正的封建法庭的过程，在这种法庭上，正是附 
庸们自己来裁决其他附庸的案件。 

3 由同等地位者进行的审判或 
由领主进行的审判 

自由人由自由人大会审判，奴隶则只能由他的主人惩 
罚一一这种区分在社会阶级分化的剧烈变化中很难延续下来； 
尤其是，原本自由的人在新的依附关系中仍保留其原初身份的 
很多特点，在他们这么多人都接受奴役的情况 F , 这种区分也不 
易继续存在。接受“同等地位者”审判的权利，甚至在最一般阶 
层的人员的案件中也从未有争议，尽管等级差别制的引进严重 
损害了产生于普遍自由观的司法平等这一古老原则。另外，在 
很多地方，习惯法将这种审判权扩展到依附者甚至农奴身上，如 
果说并非总是由完全同等地位者进行审判，那么至少也是由同 
一领主属下的臣民团体进行审判。从塞纳河到卢瓦尔河各地， 
高级司法权通常继续由领地上所有居民都要参加的民众大会 
(plaids generaux ) 行使。至于陪审员，遵照纯粹的加洛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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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仍旧由司法权的持有者指定并终身任职.这些陪审员仍被 
称为 echevim ( sraAfm ') ;在其他情况下，由于职位的封建化，出席 
法庭的世袭义务最终附着于一些佃领地之上。在其他地方.领 
主或其代理人似乎满足于以多少有些随意的方式，将当地的主 
要人物即“良善、忠信之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在这些歧异之上， 
一个关键因素仍然存在。国王、贵族或领主的司法权的说法，用 
起来也许是方便的，但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是合理的， 
即 ：我们 不会忘记国王或大贵族几乎从不亲自断案，甚至许多庄 
园主或管家也几乎从不亲自审案。法庭通常由主持法庭的领主 
召集，“公布”或“发现”法律的正是他的法庭；就是说，追忆各种 
法规并将它们体现在审判中的是法庭。一份英国文献用这样几 
个宇宣 布：“ 法庭做出判决，而不是领主做出判决。”①毫无疑问， 
夸大或完全否认领主给予诉讼当事人以保护.将是不合适的。 
“快、快，你们赶快给我一个判决”，安茹王朝急躁的亨利国王就 
是这样说话，要求他的附庸们给托马斯 • 贝克特定罪。②这种命 
令清楚地反映出领主的权力对于法官的公正性造成的种种制 
约，这些制约因素因案件不同而大有 不同； 同时也说明，即使最 
专横的暴君也不可能废除集体审判。 

但是，非自由人以及受到自然同化的最卑微的依附者不应 
有主人外的任何其他法官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很 
难轻易被抹去。此外，在以前罗马化的国家里，罗马体制的印记 


① Monumenta Gildhallae Londoniensis ( Rolls Series) , 1 , p. 66. 

② Roger of Hoveden, Chronica ( Rolls Series) ♦ Vol. I ， p.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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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它的记忆仍支撑着这种 观念； 在这些国家里，司法长官过去 
是其司法权辖下臣民的上级，而不是其平等的成员。对各种矛 
盾原则必须做出选择，这些原则的存在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习 
惯。按地区甚或村庄，农民有时接受整个法庭团体的审判，有时 
只接受领主或领主管家的审判。领主或领主管家审判制度起初 
似乎并非常见，但在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社会发展进程显然向着 
有利于它的方向发展。决定其他自由佃农命运的是自由佃农组 
成的“法庭贵族”；“习惯法法庭” -一 农妇在习惯法法庭上从此 
被视为非自由人——则接受领主管家的 判决： 区别就是如此，它 
孕育着各种结果，13世纪的英国法学家试图把这一区别引入此 
前简单得多的英国庄园的司法结构中。同样，在法国，博马努瓦 
尔诠释的法律条文不顾仍然盛行的习惯，想把同等地位者审判 
权作为贵族的专利。等级化是这个时期的特征之一，它甚至迫 
使司法制度服务于它的目的。 

4 濒临 解体： 遗存与新因素 


虽然司法权力被一再分割并呈庄园化，但若设想按民众法 
即公法行事的旧法庭因素在封建世界没有流传下来，那将是严 
重的 错误。 虽然它们对变化的抗拒力无处不显，但在国与国之 
间却迥然不同。因此，现在应该是更明确地突出一下国家间差 
异的时候了。 

英国的发展进程尽管有其突出的特点，但它也表现出与法 
兰克国家发展进程的明显相似性。在英国，我们再次发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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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是拥有自由人法庭的百户区。百户区之上是包括为数不等 
的百户 区的郡（英语称之为 “shires ”）。 在英国南部，郡相当于实 
际的族群区划，即诸如肯特或苏塞克斯这样的古王国，这些古王 
国已经逐渐合并于较大的王国之中，要不然就相合于定居过程 
中一个族群内部自发形成的群体，如表示原初东盎格利亚两个 
分支的萨福克和诺福克（“南方人”和“北方人”>。另一方面，在 
英国的中部和北部，郡起初只是行政和军事区划，形成于与丹麦 
人斗争时期，比较晚出且更具随意性，每个郡都有城堡作为它的 
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在英国中部和北部，郡的名称大多都来自郡 
内城镇的原因。此后，郡也有了自由人法庭；但在英国，郡法庭 
和百户区法庭的权限划分远不及加洛林帝国那样清楚。为了保 
留郡法庭对一些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危害公共和平的犯罪活动 
的审判权，人们做了努力，但郡法庭似乎主要是介人低级法庭原 
本无力审理的案件。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司法制度中一直不区分 
高低两级司法权的原因。 

与欧洲大陆的情况一样，这些公共法庭必须与领主法庭竞 
争。我们注意到，在早期，领主在其府第内即“厅”内进行审判。 
后来国王将这种实际存在的情况合法化，我们发现，10世纪以 
来国王颁授了名为“诉讼与判决 ” （“sake and soke ”） 的司法权 
(sake —词相当于德语名词 Sache , 意为“案件”或“诉讼”；.、 0 心一 
词近似于德语动词.■心意为求助于法官，也就是诉诸法官的 
判决）。国王授予的这些权力有时用于某一特定的领地，有时用 3 H 
于某一人群，它们多少相当于我们所知道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百 
户区所享有的那种非常广泛的司法权限。这就使得这些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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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从一开始就大于加洛林王朝的豁免权在理论上的适用 
范围，尽管加洛林王朝的豁免权近似于10世纪豁免权占有者竭 
力擭取的权利。这些权利对社会关系纽带的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致自由佃农因其臣服于领主法庭而得到常见的“司法人员” 
( wkeman ) 称号，其字面意义为“诉讼人”。有时，一些教堂或一 
些权贵接受掌管百户区法庭的权利，作为一种永久性的 礼赠； 一 
拽修道院-一虽然为数很少一…甚至被授权审理所有犯罪，包 
括通常留归国王审理的那些犯罪。 

不过，这些授权虽然重要，但从未完全取代实行公法的旧公共 
法庭。甚至在贵族掌管百户区法庭的地方，公共法庭就像昔日在 
国王代表主持法庭时一样照旧开庭。至于郡法庭，则继续按古代 
的形式发挥职能，并无中断。诚然.大人物因地位尊隆而不屈从于 
这些公共法庭的审判，农民 甚至自由农民-一已经为庄园法 
庭控制，他们一般都不再出现在这些审判大会上（虽然对于村庄里 
的穷苦百姓而言.理论上他们仍必须由祭司、村长和“四人团”代 
表）。但是，在权力和自由方面居于中介地位的所有人仍需出席审 
判大会^旧日的法庭受领主法庭的压制，在诺曼征服以后受到王 
室司法权的侵蚀，日渐降到相对微末的地位。然而，正是在旧日的 
法庭里一一主要是在郡的框架内，但也是百户区更有限的范围 

内-英国的一些最重要的人群保存了开会决定地域群体习惯法 

的习惯，保存了以群体名义答复所有质洵、甚至情况需要时为集体 
性犯罪承担责任的习惯。所以公共法庭的存在一直持续到这个时 
候： 当作为一个团体受召集合时，郡法庭的代表构成了后来所谓下 
院的最初核心。可以肯定，英国的议会制并非发轫于“日耳曼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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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森林”，它烙有所由产生的封建环境的深深印记。但是.使英国 
议会与欧洲大陆“等级代表”制迥然不同的特性.更概括地说，早在 
中世纪就是英国政治结构突出特征的当权贵族阶级的那种联合 
性 这一切肯定可以从牢_地扎根于英国土壤上的审判大会制 
度中找到，这种审判大会按照蛮族时期的古老习惯，由领地中的自 
由人 组成。 

除了数不胜数的地方习俗 或地区 习俗外.德国司法制度的发 
嵌进 程有两个重要事实。首先， 由于“采邑法 ”一直不同于“土地372 
法”，因而封建法庭与古代法庭并肩发展.而没有将后者吞并。其 
次，层次较多的社会等级的存在.尤其是.认为享有自由就是直接 
服从国家权威这种现念的长期存在，为古老的伯爵法庭和西户区 
法庭（它们各自司法权限的划定并不太明晰）保留了非常广泛的诉 
讼范围。这种情况特别见于阿尔卑斯山的士瓦本地区和萨克森地 
K , 这呰地区有很多自主地，而且封建化没有完成。然而，一种普 
遍的规则是，习惯上要求陪审员 （scabini .德语为 Scho //州 ） 拥有 
相当的土地财富。有时，与那时的一种普遍趋势相一致，陪审员的 
职位甚至被认为可以世袭；所以，对自由人应由自由人法庭审判这 
种古老原则的高度尊重，经常最终使德国法庭的组成比其他国家 
更具寡头性。 

法国（当然还有意大利北部）是司法以最纯粹的形式封建化的 
国家。的确，加洛林王朝的制度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痕迹，特别是 
在法国北部各地，但这些痕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领主法庭的等级 
化一就髙低两级司法权而言一-和领主法庭的内部组织上。百 
户区法庭即基层区法庭消失得非常迅速而彻底。值得注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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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使高级司法权的领主的司法辖区通常有“城堡领地”之 
称——仿佛舆论现在承认的司法权的惟一来源，实际权力的来源 
和标志，是拥有一座设防居所。然而，这并不是说，古老的伯爵司 
法权没有任何东西留存下来。在主要的领地大公国，如佛兰德、诺 
曼底、贝阿恩，诸侯有时能够独擅审判死刑案件的权利。正如我们 
已经看到，伯爵通常对自主地产拥有司 法权； 他裁决涉及没有完全 
融入封建等级制的教会作为当事人的诉讼；而且在理论上伯爵拥 
有对市场和公路的司法权，除非这些权利已授予他人或被僭取。 
至少在萌芽状态上这已经是对司法权力分散局面的强有力的矫 
正。 

另外，在整个欧洲，有两股重要力量正在发挥作用，限制或削 
弱司法权的 分裂； 虽然这两股力量在很长时期内只是取得有限的 
成功，但其前景远大。 

首先是诸王权的存在。国王天生是其臣民的最高法官-一这 
一点得到普遍承认。所需要的是，从这种原则中推论出的实际结 
果； 在这里它变成了实践和有效权力的问题。11世纪，卡佩王朝 
的王室法庭的作用，大致限于审理涉及国王的直接依附者及其教 
会的案件，或者（只是偶尔地收效甚微地）充当拥有司法权的封建 
法庭，在理论上对国王属下的重要附庸行使权力。另一方面.按加 
洛林王朝的模式设计的德国国王的法庭仍然吸引了大量重大案 
件。 但是，即使在国王亲自掌控的这些法庭比较活跃时期，它们显 
然也不能为国王的大批臣民所接近。正如在德国一样，国王例行 
出巡所到之处，国王的审判权将取代所有其他法庭的审判权.做到 
这一点是不够的。君主的权力只有通过巡回法庭或固定代表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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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善的组织系统，把自己的控制力扩展到整个国家，才能成为司 
法制度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成就是在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国家权 
威普遍重建时期，首先由英国的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诸王取得的， 
后来卡佩王朝诸王以更加缓慢的速度完成了这一过程。在英法两 
国，特别是法国，王权将从附庸制本身找到重要的支柱。因为，封 
建主义曾使司法权分散到众多人手中，但在司法上诉实践中矫正 
了这一过程。 

在这个时期，任何诉讼一旦做出裁决，同一诉案的双方便不能 
再到不同的法庭起诉，因为人们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错误.即使 
由良好的意愿所致，也没有任何补救措施。然而，设若诉讼双方中 
的一方认为法庭故意做出错误判决.或者诉讼中的这一方指责法 
庭直截了当地完全拒绝审理案件，任何事物都不会阻止他在某个 
更高级的法庭上起诉这个法庭的成员。如果他在这一完全不同于 
以前的诉讼中获胜，那些糟糕的法官一般要受到惩罚，他们做出的 
判决无论如何都要被废止。这种上诉形式一一今天我们应称其为 
“控告法官”早在蛮族王国时代就存在，但那时上诉只能提交 
到位于自由人审判大会之上的惟一法庭，即王室法庭。因此上诉 
程序是异乎寻常的，而且是困难的。附庸制带来各种新的可能性； 
此后每位附庸的封主当然就是附庸的 法官； 拒绝受审是一种犯罪， 
就像其他犯罪一样。这个普通的法规很自然地应用于附庸制，上 
诉行为通过臣服的等级一步步上行。这个程序一直需要谨慎掌 
握； 首先它具有危险性，因为惯常的取证方式 是决年 裁判。但此后 
人们必需求助的封建法庭，证明它远比国王法庭更易接近，国王法 
庭距离其臣民过于遥 远了； 如果•个案件最终提交到国王法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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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通过一系列步骤才能达到。在上层各等级的法律事务中，上 
诉事件日益普遍。因为它涉及依附关系的等级体系，并在地位上 
:i 71 -个高于一个的领主之间建立起一系列直接联系，所以附庸制和 
采邑再次把一种统一的因素导人司法组织中„早期类型的王权由 
f 缺乏与其名义上的臣民的联系，已证明自身尤力捍卫这种统一 
因素。 




第二十八章传统 权力: 
王国和帝国 


375 


1 诸君主国的地理分布 


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众多庄园、家族或村社聚落和附庸集体之 
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权，在很长时期内，这些政权统治的范围 
越广，则行动效力越差，前者为后者所抵消；然而，在这种四分五裂 
的社会里，这些政权注定要维持秩序和统一之类的一些原则。最 
高层是王国和帝国，它们从悠久的历史传统中获得力量和雄心。 
在王国和帝国之下，较晚发展起来的政权，从领地大公国到普通贵 
族领地或城堡领地，按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等差上下排列。我们 
必须首先考察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权的状况。 

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分裂成由日耳曼各政权统治的诸王国。 
封建欧洲所有的君主国都或多或少直接地从这些“蛮族的”君主国 
发展而来。在盎格鲁-撤克逊人统治的英国，这种谱系尤为清晰， 
迄至9世纪前半叶，英国仍分裂成五六个 王国； 这些王国是人侵者 
不久前所建立的国家的真正继承者，虽然它们的数量比以前少得 
多。我们已经知道，斯堪沾纳维亚人的人侵是如何最终只留 F 以 
牺牲邻居为代价而壮大起来的威塞克斯。10世纪，威塞克斯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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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自称为全不列颠之王，或称盎格鲁人即英国人之王，后一称号 
更常用，其影响更持久。然而，诺曼征服时，在这个盎格鲁王国 
(regnum Ang / orww ) 的边界上仍然是凯尔特人居住的边境带。威 
尔士的布列吞人 （ Britons )* 布在几个小公国中。在北部，一个苏 
格兰人 —— 即爱尔兰人一一首领的家族.先后征服 f 苏格兰高地 
的其他凯尔特人部落和洛锡安的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居民，逐渐 
建立了一个大王国，这个国家从征服者那里得名叫苏格兰。 

在伊比利亚半岛，穆斯林入侵以后曾避居在阿斯图里亚斯的 
一批#特贵族推出一位国王。这个国家在开朝国王的几个继承人 
^ 手中被几度瓜分，但因“再征服运动”而有了相当大的扩展，大约在 
10世纪初，这个国家把首都迁至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南部高原之上 
的莱昂。10世纪期间，在东部的卡斯蒂尔形成并且最初依附于阿 
斯图里亚斯和莱昂诸王国的一个军事据点逐渐独立，其首脑于 
1035年称王。大约一个世纪左右以后，从半岛西部经历的类似的 
分离过程中诞生了葡萄牙。与此同时，比利牛斯山脉中部以纳瓦 
拉人见称的巴斯克人一直独自生活在他们活动的峡谷内。他们最 
终形成一个王国，这个王国显然出现在900年 前后； 1037年从这 
个王国又分离出一个小王国，因湍流浸灌其领土而得名“阿拉贡”。 
最后，埃布罗河下游的北部是法兰克人建立的“边区”，这个“边区” 
在巴塞罗那伯爵领的名称下，直到圣路易时代在法律上一直被视 
为法兰西国王的采邑。这些国家就是“西班牙”各国产生于其中的 
政治构造体，这些构造体的边界变动不居，并经受着分割、征服和 
政治联姻造成的所有变迁所带来的影响。 

位于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法兰克人的蛮族国家，曾被加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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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朝大为扩展。887年9月胖子査理被废黜，随后不久他于888 
年1月13日死亡，这标志着恢复统一帝国的最后努力以失败告 
终。东法兰克人的新国王阿努尔夫婉拒兰斯大主教向他提出的接 
管西法兰克王国统治的提议，并非只是出于一时的奇想。很显然， 
査理曼的遗产看起来是一种过于沉重的负担。大体说来，帝国的 
分割 遵循着843年《凡尔登条约》首次分割所确定的路线。当时， 
日耳曼人路易的王国由莱茵河左岸的三个主教区，即美因茨、沃姆 
斯和施派尔，以及莱茵河东岸不久前被法兰克两个王朝征服的日 
耳曼人的广大领土联合而成，这个国家为了路易惟一尚存的后人、 
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的利益而重新于888年确立起来。它形成为 
“东法兰西亚”。根据一种时代错乱的做法，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称 
这个国家为德意志（德国），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时代错乱的做法， 
那么它就不会造成妨害。 

在从前的禿头査理的王国即“西法兰西亚”，也就是我们今天 
所称的法兰西（法国），有两个大领主几乎同时宣称自己为国王，这 
就是出自法兰克血统的一位意大利公爵斯波莱托的盖伊，和可能 
出自萨克森血统的纽斯特里亚伯爵奥多。后者人多势众并在抵抗 
北欧人的战争中声名显赫，因而成功地获得承认。这时法国的边 
界大体仍接近《凡尔登条约》的规定。法国的边界以并列的伯爵领 
的界限为基础，几次反复越过些耳德河，并到达与瑟穆瓦河交汇后 
的默兹河的下游一段；此后边界几乎与默兹河平行，距离河左岸几 
英里。然后在索恩河渡口下方到达索恩河，并沿河道顺延了相当 
长一段距离，除在沙隆对面朝东的一处急转弯外，几乎没有离开河 
道。最后，在马贡奈 （ Maconnais ) 以南，法国的边界离开了索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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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讷河一线，这样就将西岸河边所有的伯爵领留给了邻国，只是在 
3 : 角洲处与河流重新会合，绕着小罗讷河远伸至大海。在阿尔卑 
斯山脉以北，还有一个条形的中间地带楔人日耳曼人路易的国家 
和秃头查理的国家中间，伸展到意大利半岛直至罗马。843年，这 
处领地形成很不稳定的罗退尔 王国； 但这个国家国王的男性后裔 
没有任何人存活下来，国王的全部遗产最终被并人东法兰西亚1然 
而吞并是逐步进行的。 

意大利王国是前伦巴第国家的继承者，除隶属拜占庭的威尼 
斯外，它囊括了意大利半岛的北部和中部。在近一个世纪中.意大 
利王国有着一段非常动荡的历史。几个统治集团争夺意大利的王 
位：南 部有斯波莱托诸公爵，特别是控制着通往北方阿尔卑斯山关 
隘的那些主人们，从这些关隘涌向意大利平原既轻而易举又兼具 
诱惑力。这些 人是： 弗留利即伊弗雷亚的侯爵们、勃艮第诸王 （ 他 
们控制着阿尔卑斯山奔宁区诸关隘）、普罗旺斯诸王或伯爵们，以 
及巴伐利亚诸公爵。另外，这些王位竞争者中有几位由教皇加冕 
成为 皇帝； 因为虔诚者路易时期帝国被首次分割后，占有意大 
利-一一根据这次瓜分行动转让给罗马和罗马教会的保护权和统治 
权一一似乎同时就具备了取得这一至高职位的必要条件和最佳资 
格。西法兰西亚诸王因相距遥远而难以产生谋取意大利或建立帝 
国的野心，然而，与他们不同的东法兰西亚诸君主则是这个美丽 
的、被忽略的意大利王国的近邻之一。894和896年，岀自加洛林 
血统的强大人物阿努尔夫已经南下意大利，取得国王头衔并接受 
了帝国皇位。951年，他的继承人之一萨克森人奥托一世，再次越 
过阿尔卑斯山。奥托一世的祖父可能曾随同阿努尔夫越过阿尔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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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山。在旧都帕维亚，奥托被宣布为伦巴第人的 国王； 与此同时奥 
托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10年后他又返回意大利，更彻 
底地征服了意大利并最终挺进罗马，在罗马，教皇为他加冕，称之 
为“皇帝奥古斯都 ”（962 年2月2日）。这样一来，除了短暂的危 
机时期.意大利此后再没有德意志国王之外的任何其他合法君主，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 

888年，一个非常强大的巴伐利亚人、韦尔夫家族的鲁道夫， 

坐镇加洛林王朝从前在汝拉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建立的一个重要 
的军事辖区，此辖区通常被称为特兰西汝拉尼亚公国，这里地势重 
要，因为它控制着帝国内部一些关键的道路。鲁道夫也想通过浑 378 
水摸鱼谋取王位，为此他选择了位于东西法兰西亚之间的一些地 
区，它们是“无人之地”，以后这些地区被恰当地称作“两国之间” 
( EntreDeux ), 他在图勒称王，此事足以显示出他的各种期待。 
然而，这里远离他自己的公国，所以他缺少追随者。鲁道夫被阿努 
尔夫击败后，虽然还保留着国王的头衔，却不得不满足于将教会的 
贝桑松省的大部分并人特兰西汝拉尼亚。 

这片领地的北部是罗退尔的全部遗产，因而仍然是无主之地。 
由于这个地区没有恰当的地理名称，所以人们通常称之为“洛塔林 
吉亚”，这一名称来自罗退尔一世之子罗退尔二世，他曾一度统治 
这一 地区。 这是一处广袤的领地，其西边以已经划定的西法兰西 
亚的边界为界，东迄莱茵河河道，只有约125英里左右的边界离开 
河道，使东法兰西亚拥有位于莱茵河左岸的三个主 教区； 这个地区 
拥有著名的修道院和富有的主教区，河流密布、商业 兴旺； 而且它 
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因为它曾是加洛林王朝的发源地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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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林帝国的中心。对正统王统的清楚记忆阻止了当地任何领主在 
这个地区自立为王。然而，这里与其他地区一样，也有雄心勃勃之 
人，他们的手段是挑拨附近地区的政权相互争斗。洛塔林吉亚最 
初在名义上隶属于888年加冕的査理曼惟一的后裔阿努尔夫，阿 
努尔夫不久就将自己的一个私生子立为洛塔林吉亚国王，洛塔林 
吉亚对这个国王很不驯服，911年德意志的加洛林支系灭亡后，洛 
塔林吉亚长时期成为附近诸侯争夺的对象。东法兰西亚诸王的血 
管里流淌着不同的血液，但他们都将自己视为阿努尔夫的继承人。 
至于西法兰西亚的君主——只要他们属于加洛林王统，至少在 
898-923 年和 936-987 年期间他们是属于加洛林王统--他们 
就要求继承其祖先在默兹河和莱茵河的遗产，这并不令人惊奇。 
然而，东法兰西亚显然更强大；因此，987年卡佩王朝在这个对立 
国中取代古老的加洛林家族统治时，卡佩王朝诸王很自然地不再 
执行某种不符合自己家族传统的方案，而且对这种方案他们不能 
在这块领地内得到现成的支持。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洛塔林吉 
亚被并人德意志的政治版图，就东北部的亚琛和科隆、特里尔和科 
布伦茨来说，确实永久如此了。® 

379 特兰西汝拉尼亚边界一带的广大地区——里昂人和维也纳人 

居住的地区以及普罗旺斯和阿尔卑斯山区的主教区——在近两年 
时间内不承认任何国王。然而，这些地区的人们还记得曾有一位 
名叫 博骚的 雄心勃勃的人（这些地区仍有他的随从），还在887年 
以前，就不頋加洛林王室的正统权利，成功地为自己分割出一个王 


①见图版 X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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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普罗旺斯王国。890年年末，他的儿子路易（路易因其母而 
传承了皇帝罗退尔的血统）最终在瓦朗斯加冕称王《但这一王权 
运祚短暂。905年，路易在维罗纳被弗留利的贝伦加尔弄瞎双眼， 
他的族人阿尔的休在这一悲剧之后以这个不幸的受难者的名义统 
治了很长时间。无论路易还是休，似乎都不曾认识到他们掌握的 
罗讷河和阿尔卑斯群山之间土地的重要性，只是认识到这里是征 
服意大利这一诱人计划的合适的出发点。928年路易死后，在伦 
巴第称王的休实际上放任韦尔夫家族向海边扩张势力。所以大约 
从10世纪中叶左右开始，勃艮第王国--人们一般这样来命名鲁 
道夫建立的这个国家一一从巴塞尔伸展到地中海。不过，从这时 
开始，这个国家软弱的国王差不多就是德意志国王或皇帝的附庸。 
最后，死于1032年的勃艮第末代国王不无勉强、不无犹豫地承认 
德国君主为自己的继承人。另外，“勃艮第”——13世纪以后通常 
被称为@尔王国不同于洛塔林吉亚，却像意大利，它并未完全 
并人从前的东法兰西亚。人们宁可认为这种联合是三个独特王国 
不可分割地统一于一人之手的联合。 

因此，在封建时代，出现了欧洲政治版图的最初轮廓，其中的 
一些特点至今清晰 可见； 封建时代也见证了关于边境区的争端，这 
些争端注定持续到今天，引起文争武夺。但总体来看，各王国地理 
上最突出的特点也许是，虽然它们的领土界限变化不定，但国家的 
数量变动很小。虽然在前加洛林帝国的版图内兴起一批实为独立 
的国家，只是一个接一个地衰落掉，但即使那些最强大的地方僭 
主在鲁道夫和瞎子路易之后——也不敢僭称皇帝，或否认他 
在法律上臣属于某个国王或是某个国王的附庸。最有说服力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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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是君主传统力量的持续不断，这一传统比封建主义古老得多，而 
且注定在封建主义之后存在很长时间。 

2 王权的传统和性质 

古代日耳曼尼亚的国王们喜欢自称为诸神的后裔。用约尔 
丹内斯的话说，这些国王本身都像“埃西尔或半神 ” （Aesir or 
demigods ), 他们的人民正是从充斥着国王人格的这种神奇力量 
3H0 里，期待着战争时的胜利与和平时的丰收。罗马皇帝也笼罩着 
冲圣的光环，封建时代王权的神圣性就来自这双重遗产，特别是 
曰耳曼的遗产。基督教确认了王权的神圣性，同时从圣经中引 
人一种古希伯来或古叙利亚的就职礼。在加洛林帝国之后形成 
的国家中，在英国和阿斯图里亚斯，国王在就职仪式上从教士手 
中接受象征国王职位的传统标志物，包括此后国王在璽大节日 
临朝时才正式佩带的王冠——“佩带王冠上朝”，法王路易六世 
的一道章程使这一景象浮现于我们的脑海。®此外，给这些新大 
卫的身体各部分涂圣油的是一位主教 ，一 位新撒母耳-在天 
主教的仪式中，这种涂油礼的普遍意义在于，它陚予被涂圣油的 
人或物以神圣性质。 ® 这种涂油礼将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圣 
保罗曾 言道： “賜福者高于受福者”，因此人们可以认为，教士对 
国王的祝圣显然标志着教权至上。至少某些教会作家几乎从一 

① Warnkocnig and Stein ， Franzosische Staats- umJ Kechtsgeschichte . vol. I ， 
Urkundenbuch , p. 34» c. 22. 

② 见團版 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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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持这样的观点。认识到这种见解固有的各种危险，无疑 
可以说明东法兰西亚最初的几位君主忽略或拒绝接受涂油礼这 
个事实。然而，他们的继承者们很快就做出了纠正，因为他们当 
然不愿意让他们的西法兰西亚对手们独享这种奇异的涂油礼特 
权。移交王权象征物，如指环、剑、旗标以及王冠本身的宗教仪 
式，稍后被一些大公国-如阿基坦、诺曼底以及勃艮第公国和 
布列塔尼公国 所仿效。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大封 
建领主，无论其势力多么强大，都从不敢要求举行涂油礼这一就 
职仪式中最神圣的部分。除教士外，只有国王才能接受“主的涂 
油”。 

这种超自然的性质-涂油礼是对这种性质的确认而非它的 
源头 在一个习惯于把来世的影响与 R 常生活联系起来的时 

代，是人们深切感受 到的； 然而，一种名副其实的具有祭司性质的 
王权，将与盛行于整个西欧的宗教发生 矛盾。 天主教教士的各种 
权力是被严格界 定的； 教士且只有教士才能将面包和葡萄酒转变 
成基督的身体和血。未被授予圣职的国王不能举行圣餐礼，所以 
国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士。但是国王更不是纯粹的俗人。国王 
的性质不合逻辑，很难清楚地表达出一些概念。不过，人们可以 
说，虽然国王未被授予教士身份，但是，以11世纪一位作家的话来 w 
说，他“分享”了教士的性质。这也大致表达了有关国王的见解。 
这种看法带来的后果，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是，在国王努力控制 
教会的过程中，国王和其他人都认为，国王是作为教会的成员行事 
的，虽然这一观点从未在教会团体内部得到普遍承认。11世纪 
时，格利高里派改革者们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有力而富有智慧的攻 



614 


第七编政治体制 


击。他们强调教权与俗权之间的区别，卢梭和勒南已告诉我们，应 
该视这种区别为基督教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此外.格利高里派的 
改革者提出完全区分两种权力的目的，在于使人的肉体的统治者 
服从于人的灵魂的统治者一一在万光之源的“太阳”面前，“月亮” 
只能通过反射发光。但在这一点上，改革者并未取得成功。很多 
世纪之后，王权在人们的眼中才被降至一种一般的俗人权力的地 
位。 

在民众心目中，王权的神圣性质不仅表现在拥有控制教会 
权的抽象观念上，而且还表现在有关一般意义上的王权和各种 
个别君主政权的整套传说和迷信上。的确，只是在大部分王权 
实际上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即大约在12和13世纪，王权才得到 
充分发展，但王权的起源则要追溯到封建社会第一阶段。从9 
世纪末起，兰斯的大主教们就声称有权保管古时从天穹飞来的 
一 只鸽子带给克洛维的一种神奇的圣 油：这 是一种神奇的特权， 
这种特权立即使这些教士获得对加冕礼的垄断权，还使国王宣 
布并相信他们是由上帝亲自授职的。人们相信，法国诸王-一 
当然是腓力一世、也许虔诚者罗伯特以来的法国诸王——和英 
国诸王（亨利一世以后的英国诸王），都拥有用手触摸即可治愈 
某些疾病的能力。1081年被革除教门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 
利四世经过托斯坎尼时，农民们拥向街道并竞相触摸他的衣服， 
相信这样就肯定会获得好的收成。 ® 


① Rangerius, Vita Anselmi , in M. G. H .» SS. XXX ， 2 ， p. 1256, v. 4 777 et 




第二十八章传统权力 ：王国 和帝国 615 

对比笼罩在国王人身上的神秘光环与人们经常对国王权威所 
持的不甚尊重的态度，人们很容易对于这种流行的王权观念的有 
效性表示怀疑。但这种怀疑会曲解证据。国王遭到附庸违抗、开 
战或侮慢甚至被他们拘役的事例，确实不胜枚举。但是，以我所 
见，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历史时期，国王在自己的臣子手中死于非 
命的情况只有三例：英国的殉道者爱德华，他死于一次拥立其兄弟 
的宫廷 政变； 法国的罗伯特一世，这是一个篡位者，在一次格斗中382 
被一个忠于合法国王者杀死；在众多王朝争斗的舞台意大利，其例 
是贝伦加尔一世。如果与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杀戮相比，或与西欧 
本身存在的被谋杀的著名附庸的数目相比，并考虑到这个暴力充 
斥的时代的普遍道德状况，死于附庸之手的西欧国王看来确实为 
数很少。 

关于王权的这些宗教的或巫术的观念，在超自然现象的层 
面上，只是表达了人们认为国王们所特有的政治 使命： 国王是 
“民众首脑”，古日耳曼语称作 // ifWc / ns 。 在封建世界特有的领 
主权的扩张过程中，正如基佐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诸王国构成 
--种独一无二的权威类型——不仅理论上高于其他所有权威， 

而且也是一种真正不同的制度类型。一个重要特 点是： 其他权 
力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权利的积聚，这些权利错综交织，在 
地图上勾画这些或大或小的“采邑”轮廓的任何努力，必然是不 
准确的，与此相反，各王国却被法律上所谓边疆分开。当然不 
是说这些边界线能够或需要十分精确地描绘出来，因为对土地 
的占领一直是很不严格的。在默兹河的边境地带要把法国与神 
圣罗马帝国分开，还需要阿戈讷地方无人居住的丛林之外的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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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东西吗？任何城镇或村庄，不管它的所有权偶尔可能存在多 
大纠纷，但至少在法律上似乎都不会隶属于一个以上的毗邻国 
家，然而人们也许清楚地看到.在同一地方，某位领主掌有高 
级司法权，另一位占有农奴，第三位享有免役租及与之相应的 
司法权，第四位则有权征收什一税。换言之. 一 块地就像一个 
人一样，归属几个领主几乎是常见 现象； 一块地归属几个国王 
则是不可能的。 

在欧洲以外遥远的日本.恰巧也存在着一套非常类似于西欧 
封建主义的人身和领地依附制度，这套制度是在损害君权的过程 
中逐渐形成的，日本的君权就像西欧的 F . 权一样•比封建主义古老 
得多。但在日本，封建主义与王权这两种制度并存却没有相互渗 
透。 在这个“太阳升起”的国家里•大皇…像欧洲的国王一样是 
个被神圣化的人物，但更接近干神一 -- 在法律上仍是全体人民的 
封主。天皇之下是各级附庸，附庸的最高首领则是幕府将军。其 
结果是，在漫长的数世纪中，将军垄断了所有的实权。与此相反， 
欧洲各国的君权虽然比附庸制更古老，并且按其性质来说与附庸 
制不相关，但君权几乎没有不位居附庸制之首的。欧洲的君权还 
能够避免把自己纳人依附关系的系统中。从前得自-.位私人领主 
或一处教会的地产，由于继承关系而成为王领的一部分时，情况又 
如何呢？常例是，虽然国王有可能继承了某些义务，却不行臣服 
礼； 因为国王不可能承认自己是其臣属的附庸。另一方面，任何事 
物都没有阻止国王从他的臣民〔这些人都是受国王保护的人 
中挑选出某些特权人物，国王依臣服礼的仪式对这些 
人实行特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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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9世纪以后，这些王室的委身者和一帮小“扈 
从”之中，出现了这个国家中的所有重要人物，他们很快变成地方 
诸侯； 这样一来，君主不仅仅是全体人民的统治者，而且通过一系 
列上行的梯级成为众多附庸的最高领主，通过这些附庸又成为数 
M 更多的卑微依附者的最高领主。在异常严密的封建结构排除了 
釘主地产的各国，如在诺曼征服以后的英国，迄今处在这种依附关 
系阶梯之下的穷苦人中，没有人向上看时不想到最高梯级的国王。 
在其他国家.在达到国王所在的最高梯级之前，阶梯的连续性有时 
中断。但即使如此，王权的封建化到处都有助于维护阶梯的连续 
性。在国王不能行使其作为国家首脑的权威的地方，他至少能够 
利用由那个时代所知道的最强大人际关系的情感所维系的附庸制 
的法律武器来为自己服务。在《罗兰之歌》中，罗兰是为他的国君 
还是为他所效忠的领主而战斗呢？无疑罗兰本人并不 知道； 但他 
以无私的忠诚之心为国君而战，只是因为国君同时就是他的领主。 
后来，当腓力 • 奥古斯都反对教皇有权处置一个异端伯爵的财产 
时，他仍然可以很自然地说，“这个伯爵领是我的一处采邑”，而不 
是说，“它是我的国家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曾梦想把自己 
的政府建立在附庸制基础之上的加洛林王朝的政策，从长期来看， 
也许并非像这一政策最初的失败使人认为的那样徒劳无功。我们 
已经注意到（后面我们将再次提到这一点），在封建社会第一阶段， 
很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使王权的实际有效行动变得无足轻重。 
但是，王权至少掌握两种重要的潜在力量，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这 
些力量都会扩展.这就是王权享有的古老威望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 
遗产，以及它所拥有的通过适应新的社会制度而获得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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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权的传 承：王 朝问题 

自身负荷着各种传统的王位是怎样传承的呢？是通过世袭还 
是通过选举呢？今天我们往往将这两种方式视作绝对不 相容； 但 
我们有无数文献证明，这两种方式在中世纪似乎并非如此水火不 
容。德意志的亨利二世在1003年宣布 ：“我 们获得了人民和诸侯 
的一致选举，以及对整个国家的世代继承权。”在法国，按杰岀的教 
会法学家沙特尔的伊沃的 说法： “通过继承权而得到王位并获得主 
教和显要人物一致同意而被选出的人，理应加冕为王。” $事实上， 
世袭和选举都没有从绝对意义去解释。的确，纯粹的选举得到教 
士的拥护，这种选举与其被视作是行使自由选择权，不如被看作是 
服从某种导致发现真正首领的秘而不宣的启示。教士不仅敌视那 
种认为神性驻于一个特殊家族的准异教观念；他们也倾向于认为 
一切权力的合法来源在于某种委派方法，教会从自身的角度强调， 
这是与教会法律相一致的惟一 方法： 修道院长不该由他的修士们 
选择吗？主教不该由教会所在城市的教士和民众选择吗？在这一 
点上，这些神学家的思想与大封建贵族是一样的，他们还不愿意看 
到君权受制于贵族。但是由整个思想界所主导的舆论则全然不 
同，这些思想主要是日耳曼尼亚提供给中世纪的。人们相信的不 
是一个个人的世袭天职，而是一个统治家族的世袭 使命; 他们认为 


① M. G. H . , Diplom. regum et irnp. % III, no. 34 ； Histor. de France . XV, 
p. 144, no. C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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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个统治家族才能产生能干的领导者。 

由已故国王的所有儿子共同执掌权力或由他们瓜分国土，无 
疑应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习惯曾是蛮族世界 
的常见现象，它们有时被非常错误地理解为王权世袭性的证据，实 
际上它们只是体现了所有后代分享同一王朝统治特权的原则。封 
建时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西班牙国家长期延续这些做法。 
然而，这些做法对于公共福扯似乎是有害的。它们与王权不可分 
割的观念相对立，亨利二世非常有意识地强调这种观念，在一片混 
乱中这种观念是与残存的仍然生气勃勃的国家感情相一致的。所 
以另一种办法被人们普遍接受，而且这种办法总是或多或少与第 
―种办法并行发挥作用。国家的主要贤达即全体臣民的天然代表 
在预定的家族内一一如果男系偶尔断绝，就在与之联姻的家族 
内1定新国王。兰斯大主教富尔克在893年（这一年他为法 
王傻瓜查理加冕）非常貼切地写 道：“ 法兰克人的习惯总是在他们 
的国王死时在王室内选举另一国王。” ® 

此外，这种集体继承制几乎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导致直系个人385 
继承制。已故国王的儿子们难道不是在很大程度上都有他的血统 
吗？然而在这里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另一种办法，在自身的事务中 
教会把这种办法作为对选举所造成的危险的有效补救措施。修道 
院长会在他有生之年引导他辖下的修士们承认他指定的接 班人： 
这是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第一代院长们采用的办法。同样，国王 


① Flodoard , Historia Remensis tu lesiae , IV, 5, in M. G. H.» SS.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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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诸侯会使他的附庸同意他的一个儿子在他活着时就参与政务， 
甚至一--如果涉及王位问题一-随时为他的儿子加冕。这种做法 
在封建时代非常普遍，威尼斯的总督和加埃塔的“执事”以及西欧 
所有君主一样，都采用这种办法。老国王可能有几个儿子，人们怎 
样从中选择这个预先选举的幸运的受益者呢？有关王权的法律起 
初和封建法律一样，不承认长子继承制。这常常损害了“生于帝王 
之家”的孩子---就是说，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是国王 - -一的权 
利； 更多人为因素也可能改变局面。然而，长子继承权是一种适宜 
的 拟制； 而且采邑制的榜样本身逐渐影响长子继承制，在法国，尽 
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抵制，但长子继承制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是通例。 
德国更忠实于古老的日耳曼习俗的精神，所以从未无保留地承认 
长子继承原则。甚至在12世纪屮叶，红胡子腓特烈仍指定其次子 
为继承人。 

此外，这只是更深层差异的征兆。因为，从相似的概念出发并 
都与选举和王朝权利这两个原则相关，但不同国家的君主政体却 
沿着迥然不同的方向发展。这里回顾两个典型事例就足够 了：一 
个是法国的情况，另一个是德国的情况。 

888年发生的一次令人吃惊的王统中断，开启了西法兰西亚 
的历史。权贵们选择了一个最完整意义上的新人奥多为 国王； 因 
为那时秃头査理惟一尚在的后裔是个8岁的孩子，他由于年幼曾 
两度失去王位。然而，这位少年——他也被称为查理，尖刻的史学 
家予其绰号“傻瓜”--一刚到12岁（萨利克法兰克人规定的成年年 
龄）就于893年1月28日在兰斯接受加冕。两个国王之间的战争 
持续了很长时期。奥多死于898年1月1 口，情况似乎是.他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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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按照几个月前达成的协议要求他的支持者在他死后支持加 
洛林王朝。查理再次遇到对手是24年后的 事了； 但在当时，被查 
理对一个小骑士的宠幸所激怒并且天生趋于反叛的一批最有势力 
的法国豪强，已经开始在寻求另一个国王。奥多无子，因而他的兄 
弟罗伯特承继了奥多家族的荣誉，并掌握了这个家族的随从，922 
年6月29日罗伯特被反叛的大贵族拥举为王。这个家族已经取 
得王位，遂被认为是半神圣的家族。次年罗伯特在战场上被杀，他 
的女婿、勃艮第公爵拉乌尔继承王位；稍后査理遭到一个大反叛者 
的伏击，在囚禁中度过余生，而这位僭位者的胜利得以巩固。然而 
拉乌尔死后没有留下男性后裔，这成为加洛林王朝恢复统治的信 
号。在英国避难的傻瓜査理之子路易四世 （936 年6月 >被召回国 
即位，路易的儿子，再后是他的孙子，都继承了路易的王位，而且都 
没有遇到激烈 反对; 这样，到10世纪末，似乎一切都表明，王朝正 
统最终重新确立。 

年轻的国王路易五世死于猎场.这一偶然因素再次引发了王 
位继承问题。987年6月1日，国王罗伯特的孙子休.卡佩在努 
瓦永举行的会议上被宣布为国王。然而，路易四世的一个儿子还 
活着，名叫查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曾任命他为下洛塔林吉亚的 
公爵，他奄不犹豫地以武力来争取王位。正如格伯特所言，很多人 
无疑只是将休视为临时国王。一次成功的突然袭击带来了不同的 
结局，由于拉昂主教的背叛，991年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査理在拉 
昂被俘，最后像他的祖父一样在囚禁中死去。此后法国所有国王 
都出自卡佩家族，直至这个家族不再被承认。 

从这种由于偶然事件而结束的漫长悲剧中，似乎可以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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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拥护王朝正统的感情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仍然是相当强大的。 
拉乌尔和休 • 卡佩统治时期的阿基坦的章程，在签署日期的方式 
上显示出不愿承认篡 位者； 但在当时，卢瓦尔河以南各地区总是过 
着一种分离的生活.那里的贵族阶级对出自勃艮第或严格意义上 
的法兰西本土的首领抱有天然的敌意。比这种情绪即某些编年史 
作家传统的或党派式的义愤更重要的，是事实本身对这一点的证 
明。奥多、罗伯特和拉乌尔的经历很可能阻止了他人冒险模仿他 
们。虽然罗伯特之子大王休毫无顾忌地将路易四世关押了一年 
多，但意味深长的是，他并不敢为自己戴上王冠。 

休 • 卡佩在987年的登基是由一次完全不测的死亡造成的， 
无论人们对此怎么看，它都不是“教会的大功”。虽然兰斯大主教 
阿德尔伯罗无疑是休 • 卡佩上台的主要策划者，但他并未取得整 
个教会的支持。密谋的线索显然来自德意志的帝国宫廷，在个人 
利益和政治信念上，大主教和他的顾问格伯特都与帝国宫廷联在 
一 起。因为在那些有学识的教士看来，帝国是基督教统一体的象 
征。当时统治德国和意大利的萨克森王朝的君主们，对代表着査 
理曼王朝的法国加洛林王朝感到畏惧，虽然法国的加洛林王族成 
员并非査理曼的后裔，但他们已获得久已受人崇敬的査理曼的遗 
产。尤其是，萨克森王朝诸君主有充足的理由期望法国的王朝更 
替会使他们和平地占有洛林，加洛林王族成员视洛林为自己的故 
乡，从不曾停止与他们争夺洛林。法国国内的权力平衡帮助德王 
获得成功。洛林的査理不得不到异国他乡寻求出路，在那里他几 
乎没有任何追 随者； 不仅如此，更普遍的情况是，加洛林王族的事 
业受到损害 ：末代 几任国 王不能直接控制足够的土地和教会.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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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得到大量附庸-——这些附庸由于希望得到新的酬劳而始终保持 
对国王的忠诚——的世代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卡佩家族的胜利 
体现了新生权力——领地诸侯、领主和很多采邑的分配者的权 
力一-对纯粹王权的传统权威的胜利。 

此外，使人惊奇的与其说是卡佩王朝在初期的成功，不如说是 
争自991年以后所有王朝争斗的停止。加洛林家族没有伴随洛林 
的査理而消亡。査理有数子，他们先后从囚禁中挣脱出来。但他 
们似乎从未再试图进行任何反对卡佩家族的活动；弗蒙多瓦的伯 
爵们也未这样做，尽管他们有所骚动，这个家族来自查理曼的一个 
儿子，只是在11世纪后半叶才告消亡。也许由于对王权的忠诚在 
减弱，人们不愿意把继承权利扩大到这些旁系亲属，如果涉及到采 
邑继承权，当时普遍认为应排除这些旁系亲属的继承权。这种看 
法在987年似乎是针对查理而得以采取的，虽然这一情况是否发 
生在那一年，是否出自对手之口，是大可置疑的。不过，这种看法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早在888年弗蒙多瓦分支对继承权的放弃 
行为。如果卡佩家族在987 —1316年间没有上佳的运气，即在此 
期间每个国王都有儿子继承王位，谁知道这个家族的命运会怎样 
呢？最重要的是，大贵族的政治野心遮蔽了加洛林王朝的正统性， 
而且加洛林家族的大批随从本来能够提供的支持被剥夺，所以，除 
了在那些教士集团中，对正统性的尊重几乎不能维持下来，当时只 
有或几乎只有教士具有足够开阔的思想视野看透日常生活中的小 
计谋。教会中最具活力和见识的领导人阿德尔伯罗和格伯特，由 
于他们对帝国理念的忠诚，认为必须支持帝国理念的当前代表取 
代查理曼王 朝：在 一种不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力量的平衡中，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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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加洛林王朝末代的几位代表之外，不曾有任何竞争 
对手跳出来反对卡佩家族，对此我们怎样解释呢？选举制原则在很 
长时期内并没有消失。让我们考虑一下前面提到的沙特尔的伊沃 
的证言，它涉及1108年加冕的路易六世。当时举行了一次重大的 
宫廷会议并宣布选出了一位 国王； 然后在加冕之日，教上在举行涂 
油礼之前再次询问在场者是否确认。但这种表面上的自由选择 ，一 
般说来，在先王在世时，由于联合执政的习惯，毫无例外地落到先王 
的儿子身上。有时发生的情况是，这个或那个大领主根本不想向国 
王表示效忠，且时常作乱，但他们并没有扶立过任何对立的国王。 

重要的是，新王朝很快就表现出一一就像丕平及其后继者对 
墨洛温王朝所做的那样 一- 把自己与它所取代的王朝传统联系起 
来的愿望。卡佩王朝诸王将加洛林家族说成是 A 己的前辈，在早 
时他们就似乎颇洋洋得意于通过女系而成为加洛林诸王的后 
裔一一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有根据的.因为休 • 卡佩妻子的血管 
里可能多少流淌着查理曼的血液。 M 晚从路易六世时代以后，我 
们看到王族的侍从为王族利益而极力利用当时因史诗而盛行于法 
闰的有关这位大帝的 传说； 他们可能促进了查理曼故事的传播。 
卡佩家族首先从这一遗产中获得了神圣王权的崇高声望。不久他 
们又为这一神圣威望添加了他们自己发明的一种特别令人惊奇的 
奇迹- -治病能力。对一位被涂圣油的国王的尊敬没有阻止暴 
动，却阻止了篡位。认为命定的王族具有神秘性的意识，几乎不为 
罗马世界所知，这种意识从遥远的原始年代通过日耳曼尼亚传到 
西欧。它一直发挥着如此大的影响，卡佩家族秉政以后.男性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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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中断地继承王位强化了这种意识，王族周围簇拥的众多附庸助 
长了这种意识，这时它将一种全新的正统仪式建立在旧王朝的废 
墟之上。 

在德国，王位继承的历史从一幵始就简单得多。911年加洛 
林王朝的德意志分支终结，大贵族选择了与已消亡的加洛林家族 
存在联姻关系的法兰克大领主康拉德一世。康拉德虽然从不曾有 
任何挑战者，但也未能服众，因此这位诸侯亲自指定萨克森公爵亨 
利在他死后继承王位。尽管有巴伐利亚公爵的挑战，亨利仍较顺 
利地当选并获得承认，在西法兰克王国陷人长期的王位之争时，萨 
克森王朝的君主们父死子继，甚至有一次是表兄弟相传，相继统治 
一 个多世纪 (919 一 1024 年）。 一直按适当的形式发挥作用的选举 
制，似乎只是在确认世袭继承制。如果我们现在向前跳跃一个半 
世纪左右，就会发现德法之间存在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在相反意 
义上存在的。在欧洲，把法德进行比较是政治讨论中的常见题目 
之一。在这时的法国，王权是完全世袭制的，而在德国，至少在原 
则上，王权是选举制的。 

导致德国王位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对卡佩家族如此 
有利的生育方面的偶然因素，却有害于德意志王统的连续性。萨 
克森王朝第五任国王死后，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或男系后裔，然后 
继承萨克森王朝的“萨利安”（法兰克尼亚）王朝第四任国王死后， 
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另外，奥托一世以来的德国王权似乎就与 
帝位联系 起来； 德国王权的主要基础是日耳曼的世袭继承传 
统一-一如果不是通过个人，至少是通过家族——而帝国的基础却 
是罗马传统，这一传统从未完全确认特殊家族的世袭权利。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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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传统得到了一批历史文献或伪历史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从 
11世纪末以后影响日渐增加。“军队出皇帝”，是人们常说的俗 
话；大贵族自然非常愿意扮演罗马军团的角色，甚或像他们喜欢讲 
的那样，扮演“元老院”的角色。最后，在格利高里运动时代，德王 
与罗马教廷 不 久前德王致力于对罗马教廷的改革——之间爆 
发的激烈斗争，致使教皇利用十分符合教会情感的选举制原则为 
武器，反对教皇想废黜的敌对国王。888年以后德国出现的第一 
个对立国王，于1077年3月15日在教皇使节面前被推选出来，以 
反对萨利安王朝的亨利四世。他绝非最后一个对立 国王； 据说这 
次会议明确宣布支持长期实行选举制，虽然这一点无疑是不真实 
的，但立即传遍修道院的关于这一结果的传言，至少可以被称为是 
预言性的。但是后来导致德王和罗马教廷发生分裂的激烈冲突， 
只能由这一事实来 解释： 德国诸王也是皇帝。虽然教皇可以谴责 
其他国家的君主，但他们发现，为控制罗马、罗马教廷和基督教世 
界，在奥古斯都和査理曼的继承人当中出现了竞争对手。 


390 4 帝国 

加洛林国家的解体产生的结果是，把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两个 
普世性的职位交给了地方 集团： 把教廷给了罗马贵族集团；把帝国 
给了意大利贵族内部不断形成又不断瓦解的各个集团。我们已经 
看到，帝国的头衔看来与对意大利王国的占有联在一起。只有在 
德国君主以当时的强大实力为后盾擅用帝号以后 （962 年以后）， 
帝号才再次获得某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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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与皇帝这两种头衔并不曾被混淆。从虔诚者路易到奥托 
一世这一时期，西部帝国的两重性 - 一既是罗马的又是教廷 
的——得到明确肯定。因此，要自称皇帝，只在德国得到承认并接 
受加冕是不够的。在罗马接受教皇亲手所为的第二次涂油这一特 
殊圣礼，以及授予帝国象征物的授职礼，是绝对必需的。新的发展 
事态是，此后德国大贵族的选择被视为接受这一崇高仪式的惟一 
合法条件。用阿尔萨斯一位修士写于12世纪末的话说，“无论德 
国选择哪一位诸侯为德国国王，光彩夺目的罗马都向他低头并视 
他为自己的主人”。不久人们甚至认为，从德国国王登基的那一刻 
起，他事实上不仅直接继承了对东法兰西亚和洛塔林吉亚的统治， 
而且也继承了对帝国所有领土即意大利及以后的勃艮第王国的统 
治。换句话说，正如格利高里所言，由于他是“未来的皇帝”，所以 
他已在帝国范围内部行使 权力： 这一临时性的地位在11世纪末以 
后由“罗马人的国王”这一称号表达出来。德王从其在莱茵河畔当 
选之日起就创造出这一头衔，但只有当他最终进行了有名的“罗马 
远征”，即传统所说的“罗马之旅”(临附以吨），能在台伯河畔戴上 
恺撒们的皇冠时，才将它换成了一个更加辉煌的 头衔； 如果条件不 
允许他踏上这一漫长而又艰难的旅途，他的余生就不得不满足于 
只做一个帝国的国王。然而，在康拉德三世以前 （1138—1152 年） 
统治德意志的所有德王都做了皇帝。 

这一令人垂涎的帝号有何意义呢？毫无疑问，人们认为帝号 
体现了对普通国王，即12世纪他们在帝国宫廷里喜欢讲的“小国 
国王”(〜的优越感。因此，旧的加洛林帝国范围以外的一些 
君主偶尔也僭称皇帝，希望借此表明他们既独立于任何所谓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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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权.也表现他们对相邻的或从前的王国拥有的霸权。在英国，麦 
西亚或威塞克斯的一些国王就曾这样做，西班牙莱昂地区的国王 
们更是经常这样做。但是在西欧，除了“罗马人的”一一这是982 
年以来奥托的中书省为了对抗拜占庭而恢复使用的提法一一皇帝 
之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皇帝。对恺撒们的记忆.特别是对信奉基 
督教的恺撒们的记忆，滋育了有关帝国的神话。罗马不仅是“世界 
之首”.也是殉教者们宝贵鲜血使之“复活”的使徒之城。与罗马普 
世主义的回声相混合并以对近世历史的回忆加强着这些回声的， 
是“世界征服者——以一个信奉帝制的主教的话来说 - 一-査理 
曼的形象。奥托三世在他的玉玺上镌刻着查理曼曾经用过的“复 
兴罗马帝国”的训言；而且，奥托三世命人在亚琛寻找这位伟大的 
加洛林皇帝的陵墓-一它已被漠视历史的几代人所忽略--为这 
些不朽的尸骨建造与其声望相配的圣墓.同时从尸首上取下一枚 
宝石和几片碎衣作为圣物为己所用。这些举动表明奥托三世忠诚 
于一种双重的、不可分离的历史传统。 

当然，奥托三世的这些举动所表现的，首先是教士的观念 一一- 
至少就其起源来说是如此，不能完全肯定的是，像奥托一世或康拉 
德二世这样粗莽的武士是否完全接受这些观念。但是簇拥在国王 
周围并为国王出谋划策、有时曾是国王教师的那些教士，对国王的 
行为不能不产生影响。奥托三世年轻，有教养，性好玄想，又因为 
他生于帝王之家，由他的贵为拜占庭公主的母亲抚养成人，所以他 
完全沉浸于帝国梦想中。“罗马、萨克森和意大利的统帅 


(X; Lititprand, Atitapodosis-, II, c.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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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奴隶、承蒙上帝之恩的尘世的奥古斯都皇帝” 一一 
奥托三世的秘书在一份公文的开头罗列了这一串头衔，他事先一 
定得到了其主人的赞成。“世界的统治者”、“世界各领主的领主”， 

一个多世纪之后萨利安王朝的第一位官方编年史作家像重复迭句 
一样重复了这些语句。® 

然而，这种帝国意识形态实际上充满了矛盾。初看起来.让人 
把自己（如奥托一世）描绘为君士坦丁大帝的继承人是最诱人不过 
了。罗马教廷将伪造的《君士坦丁的赠礼》归于君士坦丁大帝这位 
“教会和平”的缔造者名下，据这份文件的说法，君士坦丁把意大利 
甚至整个西部帝国都献给了教皇。对于帝国权力•这份文件证明 
是一个障碍，所以它的真实性在奥托三世的宫廷里开始受到 怀疑； 
党派倾向唤起了批判意识。奥托一世以来的德国诸王选择在亚琛392 
加冕，表明他们自视为查理曼的合法继 承人； 不过.我们从编年史 
作家那里知道，在萨克森王朝据以崛起的萨克森.对查理曼这位征 
服者在那里进行的可怕战争的记忆，曾留下挥之不去的痛楚。那 
种认为罗马帝国仍然存在的观点，在教士中获得了很大支持，特别 
是因为启示录中通常的解释要求他们把罗马帝国看作“世界末日” 

之前四大帝国中的最后一个。不过，其他作家却对罗马帝国的存 
续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在凡尔登对帝国进行的瓜分，标志着一 
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最后，那些希望踏着过去罗马人的足迹前进 
的萨克森人、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或士瓦本人——帝国诸帝或大 
领主们一一发觉，自己在当时的罗马人面前实际上是陌生人和征 


① V*/\po Opera- ed. Bresslau, pp. 3 (5) and 10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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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者。罗马人对他们既不喜欢也不尊重，他们得到的是罗马人的 
憎恨。从内心深处，奥托三世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他的情况是个 
例外，并且他的统治以一场破碎之梦的悲剧告终。他没有死在罗 
马，因为他被起义的市民从罗马驱赶 出来； 德国人则指责他为了意 
大利而忽视了“他的生身之地，令人愉悦的日耳曼尼亚”。 

至于对普世王权提出各种权利的要求，君主们显然完全缺乏 
物质支持,这些君主对自己领土的有效控制经常受到 —— 且不提 
更严重的困难一一罗马人或蒂沃利人民起义的威胁，受到位于交 
通要道上的城堡被反叛的领主所控制这个事实的威胁，甚至受到 
自己的不听摆布的军队的威胁。事实上，直至红胡子腓特烈时代 
(他于1152年登基），这些权利要求似乎还没有超出中书省公文的 
范围。在西法兰克王国，在最初萨克森王朝诸帝多次干预期间，这 
些要求似乎还不曾被提岀来。如果说这些巨大的政治雄心那时已 
完全表现出来，也是通过间接方式表现的。这位萨克森王朝或萨 
利安王朝的皇帝是罗马的最高主人，因而也是圣彼得的代理人 
，尤其是罗马诸帝和加洛林王朝初期对罗马教廷行使 
的所有传统权利的继承人，最后是他所统治（或他声称有权统治） 
的所有地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在他看来，再没有比保护、改革 
和指导罗马教会更高的使命，也没有任何使命与自己的职位联系 
更为密切。正如韦尔切利的一个主教说的那样，“正是在恺撒权力 
的庇护下”，“教皇洗刷了时代的罪恶”。 ® 更确切地讲，这个“恺 
撒”认为自己有权指定教皇，至少要求取得他的同意教皇才能获得 


① Hermann Bloch, in Neues Archiv , 1897,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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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出于对圣彼得的爱，我们选择我们的导师西尔维斯特陛下 393 
为教皇，并且得到上帝的批准，我们己任命并承认他为教皇”-一 
奥托三世在他的一份公文中如是说。这样一来，由于教皇不仅是 
罗马的主教，而且首先是基督教世界的首脑一一在奥托大帝给予 
罗马教廷的特权书中两处使用了普世教皇 （Universalis 扣 ) 的 
措辞 罗马皇帝为自己保留了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种控制 
权，如果这一权利可以有效行使，就会使皇帝的权威远远超出国 
£。因此，教俗之间不和谐的种子也被导人帝国一-历史证明，这 
是一颗致命的种子。 




第二十九章从领地大公国 
到城堡领地 


1 领地大公国 

西欧长期存在的趋势是，较大的国家政权分裂成较小的政治 
体。城市贵族有时组织成地方同盟进行反抗.在罗马帝国晚期这 
种反抗对帝国统一构成的威胁，与野心勃勃的军事统帅对帝国的 
威胁一样严重。在封建欧洲的一些地区•这样的一些寡头式的罗 
马人小团体仍然存在，它们是其他地方已告结束的一个时代的见 
证。“威尼斯人公社”便是其中之一，这是来自大陆的逃难者在环 
礁湖岛上建立的市民联合体。他们从其来源地借用了这一集体名 
称，只是渐渐地才归附于里亚尔托岛，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威尼斯。 
威尼斯逐渐跻身于都市行列。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和加埃塔 
也是这样的历史遗存。在撒丁岛，当地首领们辖下的统治集团已 
将这个岛屿分成为“司法辖区”。在其他地方，蛮族国家的建立阻 
止了这种分割状态，虽然它们向难以抗拒的地方势力的压力做出 
了一些让步。墨洛温王朝诸王在不同时期曾被迫向某个特殊伯爵 
领的贵族授予选举伯爵的权利，并授予勃艮第的大人物们任命宫 
相的特权。因此，加洛林帝国解体时期欧洲大陆各地建立的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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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盎格鲁-撒克逊人稍后建立的类似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似乎 
只是回归到较早时期的做法。但是在这个时代，前一时期建立的 
非常强大的公共制度所产生的影响，陚予了这种现象以独特性。 

在整个法兰克帝国.我们经常看到在若干伯爵领积聚的基础 
上建立的领地大公国。既然加洛林土朝的伯爵是名副其实的官 
职.因此把手中已掌握各项新权力的人描绘成超级行政长官，其中 
每个人（假定现代法国仍存在这样的 官员〉 除了行使军事指挥权 
外，还履行几个行政部门 （) 的职责.这将不是搞错了 
时代。据说查理曼制定了一条 原则： 从不把几个辖区同时委与同 
一个伯爵 管理； 但我们不能肯定，即使在查理曼生前，这种明智的 
预防措施是否总能得到遵守。可以肯定的是，在查理曼的后继者 
统 治时期.特别是在虔诚者路 易死后 .这一原则已完全不再遵循。 
不仅贪婪的大贵族反对它， 而&环 境也使之难以推行。蛮族人侵 
及互相敌对的国王之间的争斗，把战争带进了法兰克世界的心脏 
地区，因此，几乎各地都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辖区，这些军事辖区 
类似于边境上总是存在的那些辖区。它们有时创建于查理曼始创 
的那些巡视活动中的某 一次； 临时性的巡察员即钦差会将自己变 
成固定的长官，例如，大力士罗伯特就成为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 
或者更南部地区的固定长官，罗伯特是图卢兹诸伯爵的祖先。 

通常说来，授予一块伯爵领之后，也附带授予这个地区主要的 
王室修道院。伯爵既已成为这些修道院的保护人甚或“俗人院 
长”，他便从修道院获得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在当地，伯爵 
通常已有自己的财产，此外他又得到新的采邑或自主地，特别是通 
过僭取王室附庸的臣服礼，他在当地为自己聚合起大批扈从。由 




63-1 第 t 编 政治体制 

于伯爵不能直接控制法律上归于其权力之下的各处领地，因而不 
得不在一些领地上安排或至少接受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副伯爵，简 
单说即子爵（子爵的字面意义即伯爵的代理人），无论如何他依臣 
服关系把这些附庸与自己联系起来了。古代词语中没有确切的名 
称来指称那些掌控着若干伯爵领 的人。 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和他们 
的自称都有些笼统，称为“大伯爵”.“主伯爵”、“边侯”（即边区指挥 
官，边区类似于边境地区的政府，这些政府为内地的政府树立了榜 
样），最后是“公爵”，公爵这一名称是从墨洛温王朝和罗马时期的 
词语中借来的。但是，除了在那些充当新政权基础的旧省区或部 
族联合体中，“公爵”一词很少使用。习惯的力量渐渐使得这个或 
那个地区采用这些头衔中的一个头衔，或者像在图卢兹和佛兰德 
那样，只保留伯爵这一称号。 

毋需说，只有在“荣誉地”的世袭化大致已开始时一如我们 
所知，这一过程在西法兰西亚开始得很早，在神圣罗马帝国则稍 
晚 一 这一连串的政权才获得真正的稳定性。迄至当时为止，某 
人的突然死亡 ，一 位能够有效行使权力的国王对政策的改变，强大 
的或狡猾的邻居的敌意，随时都可能摧毁这种权力结构。在法国 
北部，在“佛兰德诸边侯”从其要塞布鲁日成功地实现他们的企图 
以前，两个不同的统治集团至少曾两度试图去合并几个伯爵领。 

396总之，这类企图的成功或失败，偶然性肯定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偶 
然性不能说明一切。 

大公国的创建者无疑是并非十分敏锐的地理家。但是只有在 
地理条件与他们的政治抱负不相悖的地方他们的工作才有成效。 
在这些地方，他们能够把相互间交流既非常便利又已经相当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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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领地联为 一体；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地方他们能使自己成为 
那些交通要道上的主人，关于王权的研究已向我们表明，这些交通 
要道作为军事要塞和可观的通行税来源所具有的重要性。勃艮第 
公国受到诸多不利条件的困扰.如果诸公爵没有控制穿越科多尔 
宵荒凉不毛的高地——-从欧坦到乌什河谷——的通道（它恰好将 
法国本土与罗讷河盆地联结起来），那么勃艮第公国几乎就不能存 
在和发展。公国的一个觊覦者里歇尔修 士说: “他渴望占领要塞第 
戎，他认为一经占有此处，就能统治勃艮第大部分地区。”位于亚平 
宁山上卡诺莎的领主们毫不迟疑地把他们的权力从山顶扩张到附 
近的低地，逼近阿尔诺 （ Arno ) 和波河。® 

在很多情况下，民众之间共同生活方式的古老传统，也为大公 
国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可以说明古老的民族名称何以重现 
于许多新首领的头衔上，虽然在如此划定的族群过于分散的地方， 
除了将一种标签多少有些武断地用在整个族群的一部分上，实际 
上并没有更多的内容存留下来。 

法兰克国家传统上进行过多次重大分割，这些分割体不只一 
次地形成单独的王国，其中的奥斯特拉西亚几乎全部被洛林吞并。 
但在公元900年左右，对于其他三部分，即阿基坦、勃艮第、纽斯特 
里亚其中纽斯特里亚逐渐被人们习惯性地简称为“法兰 
西” —— 人们还没有失去记忆。所以，掌握着广大地区最高权力的 
各色人物，自命为阿基坦人的公爵、勃艮第人的公爵或法兰克人的 
公爵。因为这三个大公国合起来似乎囊括了整个国家，所以国王 


①见图版 X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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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有时被称为“法兰克人、阿基坦人和勃艮第人的国王”，有志于 
统治整个国家的罗伯特一世之子大王休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 
好办法，就是将勃艮第和阿基坦公国统一于法兰西公国，在这一点 
1：他继承了他的父亲的遗志。但这种集权太过庞大.以致不能持 

久 。① 

实际上，法兰两诸公爵后来成为卡佩王朝的国王时，除了在他 
们掌握的伯爵领内，从未行使过真正的权力，并且这些伯爵领的数 
目在987年左右已经减少，只有巴黎和奥尔良附近的六个或八个 
左右的行政区- 一卢瓦尔河下游的伯爵领已经被他们的子爵僭 
取。至于勃艮第人的故土，它的名称在封建时期最终被鲁道夫的 
继承者们所统治的王国和法兰西公国所瓜分。鲁道夫的继承者们 
所统治的国家是这些国王所持有的一处大采邑（即勃艮第“伯爵 
领”，后来以弗朗什孔泰之名见称）。此外，从索恩河伸展到欧坦和 
阿瓦隆地区的法兰西公国，远没有包括西法兰西亚仍称之为“勃艮 
第境内”的所有地区，如桑斯和特鲁瓦各地。阿基坦王国向北伸 


①人们有时认为，从罗伯特一世起罗伯特家族拥有的法竺西公爵的头衔，表达的 
意思 是整个王国的副王。当时一些人冇可能持冇这种#法，但在文献中我没有找到任 
何明确表达这种观点的资料 〔 Richer . II ， 2. 使用的 c / U jr(M 仏 rum 这个词语 R 是办 -r 
Franciaf < 法:兰西 公爵) --网的学究式的翻译 ill ， 39 , omnium Oalliarum ducem cotisti - 
tuti 除了指法兰西公国外，还指拥有勃艮第公爵衔的大王休的封地仪 式〕。 但原义尤疑 
te 领地意义上的。若按相反的假设，肯定无法理解大 f . 休统-… i 个公国的努力.宮廷 
(即: E 宫）伯爵职位可能像在德国一样，按同样的行列划分，每 t 公国都有 其宵 廷伯爵> 
这就可以对宮廷伯爵一衔做出说明了 ， ft “法兰西”佛兰德伯爵要求享有此衔，在勃艮 
第特鲁瓦伯爵 < 以后被称为••香槟伯爵” > 要求皁打此衔，在阿基坩 ffl 卢兹伯爵要求享有 
此衔&关于这种合一式的王宰头衔，参见 tlfS biist . de Frame , IX , pp . 578 
and 580 (933 and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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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远至卢瓦尔河，而且承继这个王国的阿基坦公国的中心长期居 
于卢瓦尔河附近。910年，正是在布尔日，虔诚者威廉公爵签署了 
克吕尼修道院创会特许状的日期。然而，在几个家族展开对公爵 
职位的争夺以后，保有公爵头衔的家族发现，其有效权力起初限于 
普瓦图平原和中央高地的西部。1060年左右，一次幸运的继承使 
公爵家族能够将波尔多和比利牛斯山脉之间的大公国并入其原有 
的 遗产。 这个大公国由当地的统治家族所建，自从这个地区不久 
前被操用埃斯库兰语 （ E S k uaran > 的人侵者部分占领以来，当地的 
这些统治者被称作巴斯克人即加斯科涅人的公爵。由这次合并而 
形成的这个封建国家当然庞大，但最初的阿基坦大部分地区仍处 
这个国家的边界之外。 

在其他地方，部族基础是比较明确的。这一点意味着一一撇 
开一切所谓种族因素不谈一一存在着一个作为社会基础的具有某 
种传统文明统一性的群体。布列塔尼公国在经历重重挫折后继承 
了这样一个“王国 ”:这 个王国是阿莫利卡的凯尔特人首领们趁加 
洛林帝国遇到各种麻烦之机，就像远在北方的苏格兰人的国王们 
所做的那样，合并了凯尔特人的居住区及操用另一种语言的边境 
地区而创立的，这些边境地区即讲古老的罗曼语的雷恩和南特边 
区。诺曼底始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在英国，由日耳曼各分即8 
支的定居区而来的这个海岛的旧时区划，大致上充当了大行政区 
的边界线，这些大行政区是10世纪以后英国国王为了一些大人物 
的利益而习惯性地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特点在德意志各公国比 
在其他任何地方表现得更加明显。 

我们发现1德意志各公国的起源在方式 h 与西法兰西亚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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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的大公国相 同：就 是将几个伯爵领归并于军事辖区而形成公 
国； 在德国，这些公国的名称起初也是不确定的.不过在这种情形 
下命名原则的确定更迅速得多，其统一性大得多。在相当短的时 
间里，即大约在905至915年之间，德意志兴起阿勒曼尼亚或士瓦 
本、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法兰克尼亚（位于莱茵河左岸靠近河边的 
几个主教辖区和法兰克人在美因河下游的殖民区）诸公国，这里没 
有把洛林公国列入其中，它的公爵相当于某个国王的遭贬抑的继 
承人。这些公国的名称值得注意。就像古代的罗马辖区一样，东 
法兰西亚没有经历外族人侵带来的民族融合过程，日耳曼各族旧 
时的区划，在新建立国家理论上的统一体的掩盖下延续下来。参 
与选举国 王或不 参与选举国王的那些大贵族.按照这些部族亲缘 
关系结成群体„由于使用每个族群特有的、实际上是每个族群领 
地特有的习惯法而维护的独特情绪.因对晚近历史的种种记忆而 
得到滋育。8世纪后半叶，阿勒曼尼亚、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相继并 
人加洛林国家，封建诸侯重新采用的公爵头衔本身，重复的是阿勒 
曼尼亚和巴伐利亚的世袭君主在断断续续的法兰克簕权之下在很 
长时期内一直拥有的这个称号。相形之下，图林根则提供了完全 
相反的 例证： 由于当地的王权早在534年已经崩溃，图林根已经不 
是独立的民族国家，那里没有成功地建立起稳定的公国。 

公爵被视为一个部族的首领而不只是某个省区的行政长官. 
以致公国的贵族经常要求拥有选举公爵的权利，在巴伐利亚，贵族 
有时迫使国王承认他们拥有参与任命公爵、至少是同意公爵任命 
的权利。然而，加洛林国家传统在德国仍具有非常强大的活力，以 
致国王仍要将握有这些政府大权的那些人首先作为国王自己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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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我们已经看到，在很长时期内国王拒绝承认公爵拥有世袭继承 
权。 

公爵权力由此保存的一种公共职位的性质与牢固的部族地方 
性结合起来，使得10世纪的德意志公国与法国的大公国迥然不 
同。比如说，德意志公国的封建性少得多，所以完全象征着这样一 
种国家，这个国家没有像法国一样在同等程度上达到这种阶 段：在 
这个阶段上附庸关系在贵族之间差不多构成惟一有效的命令与服 
从关系。在法国（尽管法兰克人、阿基坦人和勃艮第人的第一代公 
爵做过努力 ） ，公爵、侯爵和大伯爵 （ arch - counts ) 不久就只能对属 
于他们个人的或作为采邑给予他们的伯爵领真正行使权力。另一 
方面，虽然德国的公爵显然也从自己的“荣誉地”获得很大一部分 
权力，但他仍然是更大一处领地上的最高首脑。这种情况是很有 
可能的，即：伯爵们的辖区位于公爵领边界之中，但他们中的一些 
人直接臣服于国王。不过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仍从属于公爵，如果 
我可以斗胆做一比较的话，就像今天法国的副省长，尽管这一职位 
由中央政府任命，但仍从属于省长。公爵召集公国内所有要人到 
官府议事，指挥公国的军队。由于负责维护公国内的和平，他将司 
法权扩展到公国各地。公爵的司法权限多少有些模糊不清，但并 
非不能贯彻执行。 

然而，这些庞大的“部族”公国--一德国史学家称之为 

Stammesherrzogtumer -其上有来自国王的威胁（国王的权力 

已受到这些公国的很大限制），其下有来自各种分裂力量的威胁， 
在一种正在摆脱原始民族记忆及其起源、正在封建化方向上不断 
发展的社会里，这些分裂力量日益活跃。这些公国有时直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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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镇压，939年法兰克尼亚公国就是 如此； 更常见的情况是， 
这些公国分崩离析，对归属于它们的大教堂和伯爵领的一切统治 
权被剥夺，所以逐渐失去了原初的特征。1106年.下洛林即“洛锡 
尔”公爵一衔落人卢韦恩家族手中之后•这一尊号的享有者在45 
年后试图在这个公国从前的范围内建立他的各种权利。帝国宫廷 
的回 答是： 根据已经确定的习惯，“他只能在他自己占有的或授予 
他的各伯爵领内拥有公爵权力”。 -当时 的一位编年史家解释 说：那 
个家族的各公爵“从未在自己的领地之外行使司法权”。1对于新 
的发展方向，这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在较早类型的公国里，存在 
着若干爵衔，有时在一个以上。但这为数极少的所谓大公国此时 
400 与大 tt 的“领地”政权已无甚区别，在12世纪末的德国，这些领地 
政权利用王权不断衰弱之机，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最重要的是， 
它们在13世纪最终形成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的联邦国家,，作为 
政治组织，这些领地政权与法国的类型非常相似，因为它们也只是 
伯爵和其他各种政权的权利混合体。历史演化中存在着我们已熟 
知的种种时间差，由于这样的一种时间差，德国在大约两个世纪的 
间隔后，走上了它的西部邻国似乎已走出来的同样历程。 

2 伯爵领与城堡领 

由加洛林帝国发展而来的诸国中，先后变为世袭地产的伯爵 
领，并未全被大公国吞并。一些伯爵领长期保持独立地位，例如 


① Gislebert of Mons, ed. Pertz, pp. 223 - 234 and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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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年以前的曼恩就是如此，尽管它不断受到邻近的安茹公国和 
诺曼公国的威胁。但是，由于权利的瓜分和许多豁免权的建 
立-_ _不用说直截了当的篡夺一 一伯爵的权利解 体了； 因此法兰 
克官员的合法继承人与普通“豪强”之间的不同，渐渐地变成这样 
一个问题，即他们是否使用伯爵头衔。这些“豪强”因运气颇佳或 
十分精明已把大量的领主权和司法权聚于自己手中。伯爵头衔本 
身有时则被教会的一些世俗代理人僭取（例如.像圣里奎尔的各代 
理人就是如此，他们成了蓬蒂欧的伯爵），在德国，甚至一些富裕的 
自主地持有者也僭称伯爵。这样，公职的观念让位于赤裸裸的现 
实政权。 

在形形色色的头衔和权限+同的领主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 
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即城堡发挥了关键作用。奥德里 
库斯 • 维塔利斯提到蒙福尔老爷 时说： “他势力强大，就像一个拥 
有坚固要塞所捍卫的强大城堡的人一样强大。”这些城堡并不像我 
们已经看到的普通骑士的设防居所那样.只是一些用来居住的建 
有防御工事的房屋。权贵们的各处要塞实际上是围以壕沟的小军 
营。里面确有一座塔楼，它既是领主的居所也是防御者最后的防 
守 阵地； 但塔楼周围还有一道或几道围墙圈起相当大 
的一片地域，这块地面上矗立的建筑物用作士兵、仆人和手艺人的 
居所，或用来贮藏各种物资和农民提供的产品。在默兹河上的瓦 
尔克，伯爵城堡早在10世纪似乎已经建成这种类型的 
要塞，两个世纪后布鲁日和阿德尔的要塞也属于这种类型，虽然这 
些后来建的要塞比以前的要塞建得好得多。 

第一批城堡是在诺曼人和匈牙利人人侵时 期由阔 E 或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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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军事辖区的首领建造的，认为建造防御工事的权利在根本 卜属于 
国家的观念从未完全消失。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未经国王或诸侯 
允许建造城堡被视作非法，按盎格鲁-诺曼人的说法，是“非法的”。 
但是这种禁令没有任何约束力，除非相关当局有实力监督遵守禁 
令，在大多数国家，由于12世纪以后王权和领地政权的加强，这种 
禁令才得到有效执行。而更严重的是，无力阻止建造新要塞的国 
王和诸侯，同样难以成功地控制他们自己建造、然后作为采邑授给 
附庸管辖的那些 要塞； 公爵和较大的伯爵甚至发现自己委派的城 
堡主抗命不遵。这些城堡主也是官员或附庸，他们野心勃勃，想成 
为世袭的统治者。 

这些城堡不仅是城堡主的安全庇护所，有时也是其臣民的安 
全庇 护所； 而且还是附近整个地区的行政首府和附属地组织的中 
心。农民在这里从事修筑要塞的强制劳动并储存各种实物贡品； 
附近的附庸在这里屜行防御义务，通常人们认为他们持有要塞本 
身的采邑，例如，在贝里，采邑来自伊苏丹的“高大塔楼”。城堡是 
司法中心，是所有有形权力的源泉。情况就是如此，在德国，11世 
纪末以后，很多伯爵已经不能控制全部无可挽回地被再分割的领 
地，因此他们已习惯于在其头衔上使用他们主要的世袭要塞的名 
称，代替其辖区即“郜” （ G U «) 的名称。这种做法有时扩大到地位 
更高的贵族身上，例如，士瓦本公爵腓特烈一世自称斯陶芬公 
爵。 ® 在大致同一时期的法国，那些拥有髙级司法权的领地被称 


① Munumenta Boica . XXIX » 1, No . CCC ' CXCI : Wurtember^er Vrkundenbuch , 
II , No . CCCLXXX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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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堡领已逐渐成为惯例。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阿基坦 
地方阿香博的波旁城堡。虽然城堡主不属伯爵等级，但它最终促 
成了一个实际的领地大公国，这个大公国的名称在法国的一个省 
即波旁省以及一个著名家族的姓氏中延续下来。作为有形权力之 
源的塔楼和围墙也留下了它的名称。 

3 教会领主权 

加洛林王朝按照墨洛温王朝和罗马的传统，总是把主教参与 
其主教区的世俗事务管理视为正常的、值得赞许的事情，但只是将102 
主教作为国王的代理人即伯爵的同僚，或者偶尔作为伯爵的监督 
者。 封建社会第一阶段的卫权行之更甚，他们有时让主教充当伯 
爵。 

这一发展过程表现在两方面。较之主教区内的其他部分，大 
教堂所在的城市被认为处于主教的特殊保护和权威之下。伯爵要 
时时刻刻巡游乡村，而主教则宁愿驻足他的教城 （ citO 里。在危急 
时刻，主教的扈从防守堡垒——这些城堡常常由主教本人出资修 
建一-一主教开仓放粮以賑济被围困的人们，同时，主教本人常常担 
任指挥官。由于国王承认主教有权对城市要塞及邻近要道行使伯 
爵权（连带其他权利，如铸币权，甚或对设防的圈用地的占有权）， 
因而也就承认了这种被认为是有利于防御的实际状况。在朗格 
勒，早在 887 年就出现这种 情况； 在贝加莫，这种情况在904年肯 
定已经 出现； 在图勒是927 年； 在施派尔是946年 —— 这里提到的 
只是人所共知的各国最早的例证。对于周围领地的管理则留归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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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这种区别有时是恒定的。但是.图尔奈城的主教或主教座堂 
的教士团在若干世纪中一直担任该城的伯爵，而佛兰德的伯爵也 
是该城周围领地的伯爵。在其他地方，整个领地最终都授予了主 
敢。 所以，在朗格勒的伯爵权被授予主教之后60年，朗格勒伯爵 
领也授予了主教。把整个伯爵领授予主教的这种做法一经开始， 
这一进程就习惯性地加速起来 ：兰斯 城诸大主教以前显然从未担 
任过兰斯城伯爵， m 在940年都变成了兰斯城及其周围领地的伯 
爵。 

促使国王们授予各主教这些权利的动机是明显的。他们总是 
希望在天国与尘世这两个世界里获取最佳结果。在天国，圣徒们 
一定会髙兴地看到其仆人们不仅拥有丰厚的收人，而且还从麻烦 
的世俗当中挣脱出来。在尘世，把伯爵领授予主教.就是把权力置 
于最可靠之人的手中。教士不可能将其职位变成世袭的 遗产； 教 
士的任命需要得到国王的批准（诚然，当时国王并不直接任命教 
士）；教士的文化背景和利益驱使他倾向于站在王党一边。总而言 
之，在封建国家的混乱状态中，教士确实是最驯服的官员。意味深 
长的是，德国国王授予主教区的第一批伯爵领•竟是阿尔卑斯山的 
一些行政区 ：这些 行政区远离主教驻足的城市，如果因关闭山道而 
失去这些地区，就会严重危及帝国政策。然而，源自各地共同需要 
的这种制度，在不同国家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法兰西王国，早在10世纪，很多主教区已经落人领地诸侯 
甚至普通伯爵控制之下。结果是，获得伯爵权力的主教为数很少； 
他们主要集中在法兰西岛和勃艮第。其中至少有两位，即兰斯城 
和朗格勒城的主教，把周围一系列附属伯爵领聚集到他们自己统 




第二 f •九章从领地大公15到城®领地 Mf ) 

治的中心区，似乎一度近乎建成名副其实的领地大公国。10世纪 
的战争记录最频繁、最敬重地提到的军事力量，是“兰斯教会的骑 
士”。但是，由于受到周围世俗诸侯的压力，受到他们辖下的诸侯 
不忠信行为的侵害，这些庞大的教会领主权似乎很快就衰败了。 
从11世纪起，没有一个主教-伯爵具有抗敌之力，他们只能越来越 
紧密地依附于王权。 

德国的君主们忠实于法兰克传统，长期以来他们似乎犹豫不 
决，未能触及伯爵领组织结构。然而，我们发现，到10世纪末％国 
王为扶持主教而常常将整个伯爵领、甚至一批伯爵领赠予 主教； 由 
于这些土地赠与附带着豁免权和一整套特权，德国在几年内便建 
立了属于教会的相当大的领地领主权。很显然，国王们虽然不情 
愿但仍接受了这种 观念： 在国王反对那些桀骛不驯的大贵族、特別 
是公爵对地方权力的垄断的斗争中，最好的武器莫过于教士手中 
的世俗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公爵领从地图上被抹掉的地 
方（如法兰克 尼亚〉 ，或公国对一部分原有领地失去全部有效控制 
的地方一■像在从前的莱茵河畔的洛林或东萨克森——这些教会 
领地的数量便特别众多，且十分强大。但事实证明，国王的政策最 
终被证明是不明智的。教皇与德皇的长期争执，以及教会改革中 
所取得的至少是部分的胜利，使德意志的主教们自12世纪以来越 
来越不把自己视为王权之下的官员，充其量只视为国王的附庸。 
在德国，教会的诸侯国最终只是民族国家中的分裂因素之一。 

在意大利的伦巴底以及（虽在较小程度上）托斯坎尼，帝国推 
行的政策最初与在德国同出一辙。然而，在这些地区，把几个伯爵 
领集中在同一教会手中的现象十分少见，历史演化进程产生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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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的结果。在主教 -伯爵 的背后 ，一 种新兴力量非常迅速地成 
长起来，此即城市公社的力量。在很多方面，城市公社是与教会相 
竞争的力量，但又是这样一种力 量：它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最 
终能够使用以前的城市领主提供的武器。12世纪以后，伦巴底诸 
城的著名寡头共和国正是经常以主教继承人或主教的名义维护其 
独立地位.并将其领主权扩展到平原地带。 

有的教会占有伯爵领，有的教会虽没有获得伯爵领的馈贈，但 
仍享有充分的豁免权并拥有大量的附庸和农奴这些人服从于 
教会司法权，这种权力象征着真正的领地 权力； 在这两类教会之 
间，任何国家都没有严格划定的法律界限。这些庞大的教会“辖 
区”的边界，纵横交错地交织在西欧各地。各条交叉线，就像休格 
所描绘的那样，如同许多“海克利斯之柱”一般.标志着俗界不能逾 
越的界限。 ® 无论如何，这种界限在理论上是不可逾越的。然而 
实际情况则有些不同。圣者与卑微者的财产，为世俗贵族提供了 
—种满足他们维持其财富欲和权力欲的最佳方式，即通过威胁而 
强取豪夺，或由于殷勤的亲朋好友的顺从而获得 采邑； 有时通过最 
直截了当的掠夺取得土地；最后一一至少在从前加洛林国家的范 
围内——利用世俗“代理人”制（《洲《^>)取得上地。 ® 

当豁免权的功效首先由加洛林王朝的立法加以规定时，人们 
便认为必须为每个享有豁免权的教会提供一个世俗代表，这个世 


① Suger , Vie da Louis VI , ed . Waquet , p . 228. 

② 对于法国后加洛林时代的代理人制度，还没有详细的研究。这是中世纪研究 
中最严重的空白之一，也是最易填补的空白之一。在德国，已经有人考察代理人制度. 
特别是它与司法制度的关系，尽管研究可能是从过于理论性的观点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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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代表既负责维护领主权本身许可的申诉，又有责任将这样一些 
人送交伯爵 法庭： 这些人需要出席伯爵法庭，但国王自己的官员再 
也不能在他们自己此后已不能进人的庄园里直接追寻这些人 。这 
种职位的设立具有双重目的，它以这种职位的双重性适应了一种 
政策的基本趋势，这种政策对其目标认识非常明确。一方面，它旨 
在防止教士特别是修士因世俗义务而放弃自己的天职，另一方面， 
它通过正式承认领地司法权而把这些权利并人一种体系规范、管 
理得当而且权限明晰的司法制度中。因此，每个享有豁免权的教 
会不仅一定有它的“一位代理人”或“几位代理人”，而且对 
这些官员的选择也受到政府的严密监督。简言之.加洛林国家的 
代理人虽然服务于主教或修道院，但仍在有关事务中扮演着某种 
国王代表的角色。 

査理曼所建立的行政机构的崩溃，并没有导致这种行政制度 
的消失，但其内部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从一开始，代 
理人被授予教会财产中切割出的一种“恩地”作为酬劳。当公职的 
观念被个人依附关系遮蔽时，代理人通常就不再被视为国王的属 
下一一他并没有向国王行臣服礼，而只是被视为主教或修士们的 
附庸。对代理人的任命权从此完全落人主教或修士之手，直至他 
的采邑像其他人的采邑一样，与其职位一起变成世袭财产。这一 
点发展得非常迅速，尽管法律上有所保留。 

与此同时，代理人的作用发展到相当重要的程度。首先，代理 
人的司法职能已得到扩展。由于豁免权垄断了对关系到死刑的案 
例的审理，所以代理人此后不是把罪犯送交伯爵法庭，而是亲自行 
使这种重要的高级审判权。最重要的是，代理人不再只是一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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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在封建时代的混乱状态中，各教会需要军事指挥官率领教会 
人马在圣徒的旗帜下战斗。由于国家不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教 
会需要便于调动的保卫者来保护总是处于危险之中的教会财产。 
教会认为在通过査理大帝的法令委派给教会的世俗代理人那里. 
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两类人；显然，这些职业武士本身会毫不迟疑地 
主动执行、甚至强行承担那些在名誉和利益方面有着广阔前景的 
任务。其结果是.这种职位的权力重心发生转移。历史文献试图 
界定代理人一职的性质或为代理人所要求的酬劳辩护时，越来越 
强调保护作用这个因素。这些官员的征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加洛林时期的代理人是中等地位的官员；但在]1世纪，最显赫之 
人甚至伯爵家族的成员，也并非不屑于 .1 ■求一个代理人的头衔，此 
前不久，他们会认为这一头衔远比他们的地位低下。 

然而，对多种权利产生影响的分割状态，在当时不能不影响到 
代理人制度。加洛林时期各机构的地产分布于广大地区，在这种 
情况下，加洛林王朝的法令似乎规定为每个伯爵领提供一名代理 
人。但代理人的数目很快成倍增长。在代理人制最具其原始特点 
的德意志和洛塔林吉亚，那些通常被称为“次代理人 ” （. W W 
^ oues ) 的地方代理人，在理论上仍然是教会总代理人的代表，并 
且通常是他们的附庸，或是分割了教会财产的两三个总代理人之 
一的代表和附庸。在法国，也许人们会料到，这种分割状态行之更 
甚，这种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致最后任何规模的一处或一组地产之 
上几乎都有特殊的“保卫者”，这些“保卫者”是从附近中等贵族中 
招募而 来的。 然而，法国也有人在收人和权力上远大于众多地方 
小保护者，这些人通常属于较高阶层，被指派来保护主教区或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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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此外，这种显贵或许不仅是宗教机构的代理人，而且也是它的 
“所有者”（主要是指由他任命修道院长），虽然他是俗人，但他偶尔 
也可能亲任修道院长——各种观念的混乱正是这一个时期的特 
点，与其说它反映了法律上的细微差别，不如说反映了实实在在的 
历史 实际。 

代理人不仅拥有附属于其职位的采邑 通常是非常广大的 
采邑，而且这一职位本身甚至还允许他把权力扩展到教会的各处 
地产，并从中征收可观的地租。特别在德国，代理人虽是保护者. 
但仍然是法官。德国的很多代理人 （ Vo 办）以禁止教士处人死刑 
的旧原则为证据，成功地垄断了差不多所有修道院领主权范围内 
的高级司法行使权；较强大的王权及对加洛林传统的忠诚，也有助 
于代理人对司法权的垄断。因为，德王虽也不得不放弃了对代理 
人的任命权，但至少在理论上国王继续为代理人举行公职权授权 
仪式，即强制权的授权式。如果国王不直接向其附庸委托权力，修 
士们将难以行使高级司法权。实际上，他们很难成功地保有惩罚 
最紧密地依附于他们的依附者即他们的仆人或农奴的权利。在法 
国，王权与代理人之间的所有联系已被切断，司法权的再分割沿着 
更多样化的路线 进行； 法国的这种无序状态无疑比德国的有条不 
紊更有利于教会的利益。 

另一方面，教会的那些真假“保护人”，从各地教会的农奴身上 
收取了多少“苛捐杂税”（这是特许状中使用的词语）啊！诚然， BP 
使在代理人一职落人无数贪利的乡村僭主手中的法国，这种保护 
大概也并非像教会史作家们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总是无效。路易六 
世颁布的一份特许状，尽管明显是在一所修道院里起草的，但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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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保护是极其必要的，其用处也最大”。 ® 这无疑是用高价买来 
的 保护。 各种形式的义务，从田间劳役到提供食物，从军役到修筑 
城堡，对土地、更常见的是对农舍（因为被保护的首先是村庄）征收 
的燕麦、葡萄酒、鸡、货币代理人通过巧立名目从农民（代理人 
并非农民的直接领主）身上收取的这一系列捐税，几乎是无止境 
的。正如休格所说，他们整个地把农民吞噬了。 25 

在欧洲大陆，10世纪和11世纪前半叶是代理人制度的黄金 
时代，英国不曾遵循加洛林传统，所以从未有这种制度。此后，受 
格利高里改革影响而振作起来的教会转人攻势。通过协议、司法 
裁定、赎买的办法，也由于忏悔者和虔敬者的自由捐献，教会成功 
地逐渐限制了代理人权利的行使，这些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定并日 
趋减少。教会确实不得不把古已有之的大片遗产让给代理人。代 
理人确实继续对大量教会地产行使司法权，并征收一些人们越来 
越不知晓其来源的賦税。农民并非总能从其教会主人的温和统治 
中得到很多好处，因为教会赎回的地租并不因此停止征收 ； 情况只 
不过是，此后地租交给作为领主的主教或修道院，而不再为周围的 
世俗地主增添财富。但是这些不可避免的奉献一旦被接受.教会 
的领主权也就摆脱了它曾面临的一种最阴险的威胁。 

受格里高利教会改革打击最大的是那些小贵族和中等贵族， 
因为他们被迫放弃对有些资源的利用，这些资源从前对他们而言 
几乎是取之不尽的，没有这些财源，历史上不止一个骑士家族将永 


① Mem. Soc. archeoL. Eure-et-Loir * X« p. 36. and Gallia christ., VIII, imtr .， 
coi 323. 

② De rebus , ed. Lecoy de la Marche»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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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可能摆脱其最初的卑微地位。到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结束之 
际，地方代理人事实上已经不能兴风作浪，但总代理权仍然存在。 
它们基本上总是被国王和较大的贵族所 掌控； 国王已开始要求对 
本国范围内的教会机构拥有普遍的“保护权”。此外，主教、大教堂 
的教士团和修道院已经敢于拒绝所有那些小保护人要求的繁重役 
务，因为他们自身的安全此后可以依靠强大王权或诸侯政府的支 
持（这种支持已经再次变得行之有效）。现在，这种保护无论以何 
种名义进行，也总是以非常繁重的役务和日益沉重的货币贡献为 
代价来换取。“教会理应富有”，是一份伪造的文件中保存的被认 
为是德王亨利二世所说的一句率真之言，“因为托付给一个人的越 
多，向他索取的也就越多”。 1 由于教会的领主权在理论上是不可 
分割的，它们的独特性使教会的领主权保留下来.免遭分割继承这 
一永恒的危险，所以教会的领主 权从一 开始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世 
界中重要的稳定因素。由此来看，在普遍的权力重建时期，教会领 
主权甚至将会表明，它们在重要的政权手中将是更有价值的 工具。 


① ML (;• H. * Diplom. re gum et imperatorum , III ， no.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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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行动的范围 

我们已经习惯于提到封建国家，对于中世纪的博学之士来说， 
国家这一观念肯定并不陌生；历史文献有时使用旧词 respublica 
表示国家。政治道德除了承认对直接的主人所负有的种种义务之 
外，也承认对国家这种更高的权威所负有的义务。苏特里的博尼 
佐说，一名骑士必须“准备为保卫他的领主而死，为国家战斗至 
死”。®但是，这里所唤起的观念与今天的观念大相径庭，特别是 
它的内涵要狭隘得多。 

我们认为与国家观念不可分离的那些活动，可以列出一长串， 
但封建国家对它们却全然无知。教育属于教会，被认为是慈善事 
业的济贫工作，也属于教会。公共工程留给主动提出建议的使用 
者或小地方当局——这是与罗马传统甚或査理曼传统的一次断然 
决裂。只是到〗2世纪时，统治者才再次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当 
时国家对这些事务的兴趣不及一些早熟的大公国，例如在亨利 • 


① Bonizo, Liber de vita Christiana , ed. Perels. 1930 ( Texte zur Geschichte des 
romischen und kanonischen Rechts * I) , VII ， 28« p ，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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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塔日奈 （Henry IMantagenet >统治下的安茄，他建造了卢瓦尔 
河 大堤； 又如在佛兰德，阿尔萨斯的腓力伯爵建造了几条运河。直 
至13世纪，国王和诸侯才像加洛林统治者们那样介入稳定物价的 
事务，并优柔寡断地规划经济政策。实际上.从封建社会第二阶段 
起，公共事业活动立法的真正倡导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管辖范 
围小得多、其性质与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封建主义格格不入的权力 
机关，即城市。城市从成为自治性共同体之时起，就关注着学校、 
医院和经济法规这类事务。 

国王或大贵族实际上只有三项基本职 责：他 必须通过宗教 
机构和对虔诚信仰的保护来保证他的臣民获得灵魂拯救；保护 
他们免遭外敌侵犯（在可能的时候，这种保护性职责之外，又 
有征服活动，对荣誉的追求和对权力的渴望，在同样的程度上109 
促成了这种活 动）； 最后是维护公正和内部和平。由于其使命 
要求他首先击败人侵者或惩处作恶者，因此它忙于作战、惩处 
犯人和镇压骚乱，而不是管理国家。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 
务。 

所有政府的共同特点之-确切说不是它们的弱点- 

就是，它们在事实上总是断断续续地发挥作用•，在政府的雄心最 
大、标明的活动范围最广的地方，这种缺陷表现得最为显著。 
1127年布列塔尼的一个公爵承认他无力保护他的一所修道院 
对抗他自己的骑士的侵犯时，他只是在宣布一个二等大公国所 
具有的缺陷。即使那些权力备受编年史作家们赞扬的君主中， 

也找不到一个不需花费成年累月的大量时间镇压叛乱的统治 
者。最细微的沙粒也足以卡住机器。一名进行反叛活动的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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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龟缩在自己的据点里，结果竞使德皇亨利二世受阻三个月 ！ a 
我们已经提到君主乏力的主要 原因： 交通缓慢等普遍性的困难； 
金钱储备的 缺乏； 对直接与人进行联络的需要，这是行使真正的 
权威所不可或缺的。1157年.弗赖辛的奥托天真地认为他在颂 
扬他的主人公，他说，红胡子腓特烈“回到了阿尔卑斯山以北 ，•他 
一来，法兰克人（即德意志人）就恢复了 和平； 他一走，意大利人 
就失去了和平”。当然，除了这些原因外.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即 
具有更广泛义务的人身关系纽带的顽强竞争。13世纪中叶，法 
国的习惯法仍承认这种现象，即一个贵族的绝对附庸为了他的 
领主的事业可以合法地向国王开战。® 

头脑最清醒的人显然意识到国家存在的长期性。德国康拉 
德二世的宫廷教长说，德皇曾说过 ：“国 王死后，国家仍然存在. 
就像一条失去了船长的船一样。”这条忠告是说给帕维亚人民听 
的，但帕维亚人声称毁坏皇宫不能算作他们的一条罪状，因为它 
发生在大空位时期。这时，他们的看法更接近普通人。“皇帝在 
世时我们为他服务，他死后我们不再有君主。”慎重稳健的人总 
是劝告新君要肯定他的前任皇帝赠与他们的各种特权，12世纪 
中叶，英国宫廷中豢养的一些教士认为，一项不符合原有习惯的 
敉令，只有在这项敕令的制定者在世时才有效换句话说，在 
具体的首脑形象与抽象的权力观念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国 


① CurtuLaire dt Re Jon * ed. de Courson, p. 298, no. CCCXLVIIj cf. p. 449 
S. Hirsch, Jahrbiicher des d. Reiches unter Heinrich II y III, p. 174. 

Qj Ft. de Sa in/- Louis . I» 53. 

③ Bigelow« Placita Anglo-Nor^nannica *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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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本人很难使自己超乎严格限制的家族情绪之上。我们可以思 
考一下腓力 • 奥古斯都在踏上十字军征程之时，为防备万一死 
于去圣地的途中，对其 财产一 全部王权必不可少的基础-_ 
所做的安排。如果他死后他的儿子还在，就只将府第的一半散 
为施舍 之物； 如果儿子死在父亲之前，就散尽全部财产以作施 
舍。 

但是，我们不要把封建政府描绘成一种法律上或实际上的 
个人绝对专制体制。按照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好政府的准则， 
无论哪个等级的首领，没有事先的协商，都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决 
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与人民协商.没有人认为必需直接与人 
民或与人民选出的代表进行协 商：按 照神意，富人和掌权者不就 
是人民的天然代表吗？因此国王或诸侯只向他的主要臣属和自 
己的附庸征求意见-一简言之，征求意见的范围限于封建意义 
上的宫廷。最骄横的君主也必定要在其特许状中追溯这种必要 
的政治协商。奥托一世皇帝认为，原本针对某一特定会议而要 
发布的一项法律，“由于一些大人物的缺席”而不可在会议上发 
布。 ® 这种规则如何严格地实施，取决于力量的平衡。但公然违 
反这种规则从来都是不明 智的； 因为某一社会等级的成员认为 
自己必须真正遵循的惟一法令，就是那些即使未经他们的同意 
但至少也是他们在场时发布的法令。除了从个人联系方面着 
眼，政治关系就无从设想，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导致封建分裂 
状态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 


① M. G. H. * Constiiutiones return et imp., I, no. XIII. pp. 28 — 29, 





第七编政治体制 


2 暴力与对和平的渴望 

对封建社会、特别是对封建社会第一阶段的描述.如果只专注 
于法律制度并且使人忘记那些年代的人们生活在经常性的痛苦不 
安状态中.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对实际情况得出某种错误认识。那 
种不安全并非像今天这样，是由几个武装起来的国家组成的世界 
中固有的那种可怕的、然而又是间歇性的和集体性的危险所造成 
的痛苦。那种不安全也不是 至少主要不是一压垮穷苦者或 

不幸者的各种经济力量造成的恐惧。无时不在的威胁是一种使每 
t 人不胜负担的威胁。它影响到每个人的财产.也的确危及到每 
t 人的生命。战争、谋杀、权力的滥用 -一 这一切在我们所做的研 
- in 究的每一页上几乎都投下了阴影。暴力何以成为一个时代和一种 
社会制度的突出标记，现在可以用几句话来加以概括。 

“在法兰克人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不少国王都想坐上威严的 
王座，这时他们都将希望寄托在刀剑之 上。” 大约在9世纪中叶，拉 
文纳的一个教士假托预言讲了这番话，这位教士已经看到伟大的 
加洛林帝国梦想的破灭，并对此感到悲哀。 ® 因此当时的人们清 
楚地意识到这个祸患；而政府的软弱无力——其本身在很大程度 
上是不可抑制的混乱习惯造成的结果——又助长了这种祸患的蔓 
延。外族人侵同样也促使祸患蔓延，这些人侵给西欧各地带来的 
是屠杀和劫掠，也摧毁了原有的政府机构。但是暴力也深深植根 


① M. G. H. ， SS. rer. Langob. Saec. VI — IX, p. 385 ， c.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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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结构和当时的心态之中。 

暴力在经济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 在一个贸易活动稀少且艰难 
的时代，还有比掠夺和压迫更保险的致富途径吗？整个领主和骑 
h 阶级都主要是靠这种方式生活的，一个修士就可以轻易地让一 
个小领主在一份契约书中这样写 道：我 让出这块土地.“免除一切 
赋税 、一 切索求或贡税、一切强制性的劳役……以及骑士往往以暴 
力从穷人身上强取豪夺的所有东西”。® 

暴力也进人了法律领域，部分原因是由于习惯法的原则.这种 
原则最终几乎把一切篡夺行为合 法化; 也由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传 
统，这种传统承认个人或小集团自行行使司法的权利，甚至使行使 
这种权利成为义务。家族仇争导致数不尽的流血悲剧;但由于人们 
把法律握于己手，因而公共秩序也面临其他威胁。当和平协商会议 
禁止受到肉体侵害的受害者自行夺取侵害者的某项财产来补偿时， 

他们知道，他们正在设法消除最易成为麻烦之源的一个因素。 

最后，暴力还是一种习惯因素。中世纪的人们几乎不能控制 
自己勃然而发的 冲动； 他们在情感上对苦痛无动于衷，很少关注人 
的生命，只将人的生命视为达到永生之前的过渡状态；而且，他们 
总是以几近动物的方式展示体力，视之为荣耀。1024年左右，沃 
姆斯主教伯査德写 道：“ 在圣彼德教堂的依附者中间，每天都有人 
像野兽那样杀人。他们因酗酒、狂妄或者毫无缘由地彼此攻击。 

一 年当中，圣彼德教堂35个完全无辜的农奴被教堂的其他农奴杀 II 2 


① Cartulaire de Saint-Aubin d y Angers, ed. B. de Broussillon, II, no. DCCX 
C 17th September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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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杀人者不仅毫无悔意，而且以此为荣。”近一个世纪后，英国的 
一部编年史在称赞征服者威廉在英国建立的伟大和平时，除了列 
举以下两个特点之外竟想不出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它的完善 ：此后 
任何人不得因他人对他的伤害——无论这种伤害的性质如何 一- 
而杀死他人；人人可以腰缠万贯而毫无危险地穿行于英国各地。0 1 
这里说明了最常见的那些罪行赖以存在的双重根源 ：按当 时的观 
念可诉诸道德正当性的私人复仇的 习俗； 赤裸裸的抢掠。 

然而，人人最终都受到这些暴行的伤害，首领们比任何人都更 
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暴行随后带来的灾难。所以，由于人们对那最 
珍贵的、最不易得到的“上帝的_礼”的真诚渴望，从这个多灾多难 
时代的深处升起了长期的对和平的呼唤——首先是对内部和平的 
呼唤。 对一个国王或诸侯来说，最高的称赞莫过于“和平缔造者’’ 
这一 称号。 这个词必须按其最积极的意义来理解，它指的不是接 
受和平的人，而是指带来和平的人。“愿国家和平”-一一这是国王 
加冕时的祷词。圣路易诵道 ：“愿 上帝賜福于和平的缔造者。”所有 
统治者所共有的这种急切之情，有时表达得直截了当，令人感动。 
听一听一位宫廷诗人对克纽特国王的聪明才智的赞美 吧：“ 当人们 
耶充满光明的住所照耀着您前进的道路时，啊.陛下，您依然非常 
年轻。”克纽特在他的法律中说 道：“ 我们要求所有12岁以上的人 


① M. G. H. , Constitutiones, I, p. 643 ， c. 30; Tiro of the Saxon Chronicles, 
cd. C. Plummer, I, p. 220 ； 继续转述奇闻逸事是不可能的，但为了真实传达这个时期 
的色彩，又必须这样做。例如，通常我们不习惯于将英王亨利一世视为野兽。但我们 
在奥德里克 • 维塔利 （Orderic Vitalis) 的记载中读到，当亨利一世的一个私生女的丈夫 
it 人挖去一个王室城堡主的幼子的双眼时，亨利让人把自己的几个外孙女弄瞎并断 



第 - ： I't M 乱服混乱的努力 659 

宣誓，永不抢掠他人或作强盗的帮凶。但正是由于这些世俗政 
权的软弱无能，人们才在常规权力机构之外.在教会的提倡之下. 
自发行动起来，致力于迫切希望的和平与秩序的组织。 

3 上帝的和平与休战 2 

和平联盟源自主教会议。在教上中间，人类的团结意识从基 
督徒为救世主的神秘躯体这种观念中获得营养。纳博讷省的主教 
们在1054年宣布 ：“不 允许基督徒相互残杀，因为人人相信杀死… 
名基督徒就是让基督流血。”事实上.教会知道它自己特别容易遭 
受侵害。教会认为，它不仅负有要保护它自己成员的特殊责任，而 
且还要保护所有弱者，即保护那些按教会法已将监护权托付给教 
会的可怜之人 (miserabiles pfr . wtiut 1 ') 。 

虽然这种制度的母体具有普世性 i 撇开改革后的罗马教 
廷后来所给予的支持不谈，但和平运动在起源上特别具有法国特 
性，尤其是具有阿基坦特性。989年左右，和平运动在普瓦提埃附 
近的沙鲁举行的宗教会议上似乎就已经开始，不久继之而起的有 


① M. Ashdown. English and Nurs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Rei^n of Ethel- 
red the Unready, 1930 ， p. 137 ； Cnut. Imws, //» 21. 

② 由于有关 ** 上帝的和平 ” 的著述 一一 尤其是 L. Huberti, Stud ten zur Reckts- 
fieschichte der Gottesfrieden unci Landesfrieden » I, Ansbach, 1892， and G. C. W. 
(iorris* De denkbeelden over ooriog en de bemoeeiingen voor vrede in de elfde eeuw 
(Ideas on War and Efforts for Peac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 Nijmegen, 1912 (Diss. 
I-eyden)— 包含大量便于检索的资料注释，希望读者明白下文中的大董引文何以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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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班牙边区至贝里和罗讷河流域举行的多次宗教 会议； 只是在 
11世纪20年代，和平运动才扩展到勃艮第和法国北部各地。 
]040和1041年，来自阿尔王国和克吕尼修道院的一些教士试图 
争取意大利主教的支持，但没有取得显著成功 J 直至11世纪结 
束以前，洛林和德国并未受和平运动的强烈影响，而英国则根本未 
受影响。和平运动发展过程的独特性，很容易从政治结构的差异 
中得到解释。1023年，苏瓦松和博韦的主教们建立了和平联盟并 
邀清他们的同僚康布雷主教人盟。但是，和他们一样同为兰斯大 
主教区副主教的康布雷主教本人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因此 
他拒绝加盟 ：他说 ，主教插手属于国王的事务“是不适宜的”。在神 
绝罗马帝国，尤其是在帝国主教中间，国家观念仍然是非常活跃 
的，而且国家本身似乎并没有完全失去履行职责的能力。与此相 
似，在卡斯蒂尔和莱昂，只是在1124年一次有争执的王位更替已 
经严重削弱王权之后，孔波斯特拉的著名大主教迭戈 • 格尔米赖 
兹才能按“罗马人和法兰克人的”模式引人宗教会议的决议。相 
反，在法国.王权的软弱到处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最混乱的地区莫 
过于法国的南部和中部，这些地方长期以来几乎处于独立状态。 
这里没有一个巩固的大公国像佛兰德或诺曼底那样成功地自立起 
来，因此，人们若不想在混乱中灭亡，就必须自救„ 

要完全削除暴力是一种徒劳的梦想，但人们至少可以希望把 
■ iH 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最初，控制暴力的这些努力-——以所谓“上 


® 在半岛南部，上帝的体战是由一位 法国籍 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和诺曼贵族们 
引人的（见 Jamison in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 1913 ， p. 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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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和平”的名义为人所知——采取的形式是对某些阶层的人或 
物实行特殊保护。沙鲁宗教会议拟定的禁止事项的清单还是非常 
初 步的： 禁止以武力进人教堂或抢劫 教堂； 禁止抢夺农民的家畜； 
禁止袭击非武装的教士。以后禁止事项增加，而且规定得更加清 
楚。商人被列人受保护的对象——首次提到保护商人似乎是9% 
年在勒皮举行的宗教会 议上。 受禁行为清单变得越来越详细 
不得破坏磨坊，不得破坏葡萄树，不得袭击往来于教堂的人。但清 
单还是列出了一些例外情况，其中有一些是因战争需要而不得不 
如此的：1023年博韦誓约承认，某人或其随从因吃饭需要，可宰杀 
农民家畜。当强制甚或暴力在法律上被认为与行使权威不可分割 
时，其他的例外情况可由这种对强制和暴力的尊重态度得到解释； 
1025年在索恩河流域的昂斯举行会议的领主们承诺 ：“我 将不劫 
掠农奴，不掠杀他们的牲畜，除非那些牲畜侵人我的土地。”还有些 
例外情况是因对法律或道德传统的普遍荨重而必然存在的。对凶 
杀行为进行血族复仇的权利，几乎总是被明确地或含而不露地给 
予保留。实际上，防止普通百姓卷人豪强之间的 纠纷； 避免——-以 
纳博讷宗教会议的话说 仅仅因一块土地或一项债务争执而引 

发 械斗； 更重要的是，遏止抢劫行为——这些目标似乎已经是够宏 
大了。 

但正像一些人与物处于特殊保护之下一样，也有一些日期禁 
止暴力行为发生。加洛林王朝的法规已经禁止在星期日进行血族 
复仇。1027年在鲁西永的“土伦草地”举行的一次小型主教会议 
上，这一规定显然首次得到恢复（这倒未必说明人们对一项不甚明 
了的法规有了直接认识，但至少这种观念延续下来）。这项规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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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其他各种禁令结合起来.迅速扩展开来。此外，人们很快就开 
始不满足于某一天的休战；在法国北部（在博韦是1023年），复活 
节期间禁止战争的禁令已经出现。“上帝的休战 ”一- 周期性的休 
战以此名见称——逐渐扩展开来，不仅扩展到重大节日，也扩展到 
每星期中的三天（从星期三晚上开始），人们认为这三天是为星期 
曰做准备。这样，和平的时间最终超过了战争的时间。实际上，原 
则不允许存在任何例外。如果它不再因其要求过高而基本上成为 
--纸空文的话，那么，它比其他任何法律都更为有益。 

初期的诸次会议，像沙鲁宗教会议一样，还是限于由宗教强制 
来执行的最普通的立法形式。但在990年，勒皮的主教盖伊在一 
41 ->块草地上召集其教区内的骑士和农奴开会，“请求他们立誓维护和 
平，勿强取教堂或穷人的财物，将已取走的财物归还原主……他们 
拒绝了这些要求”。于是，这位主教召集起他趁夜幕悄悄集中起来 
的军队。“清展，他开始迫使那些不服从者宣立和平誓约并以人质 
作抵 押：由 于上帝的帮助，这些都做到了。” ® 按当地传说，这是第 
—个“和平协约”的起源一-这个协约不能说是完全自愿的协约。 
其他协约继之而来，不久，旨在限制暴力的集会几乎无不依此方式 
进行，以和解和良善行为的大集体誓约而告终.与此同时，由宗教 
会议的决议促成的誓约在条款上也越来越精确。有时，和平詧约 
的缔结还伴随着人质的移交。正是这些致力于把所有人（这些人 
自然首先是由他们的大小首领所代表）都联合到和平工作中的誓 
约联盟，展现了和平运动真正的创造性。 


① De Vic and Vaissdte ，Histoire du Languedoc y V, co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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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没有立誓或虽已立誓但又破坏誓约的人，则需给予 
强制或惩罚。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精神惩罚只具有间歇性效果。 
至于联盟也力图采用的世俗性惩处（特别是对受害者的赔偿和罚 
款这类 惩处〉 ，只是在那些存在有能力强制执行这些惩罚措施的权 
威的地方，才能产生一些作用。 

惩罚行动最初似乎是依靠现有的权力来进行的。破坏和平的 
行为仍由当地领主的司法权加以惩处，这些领主对自己的誓言负 
有责任，并因手中有人质而有能力履行责任，1000年普瓦提埃宗 
教会议可以为证。但这意味着又回到了已经表明其无效性的那种 
制度上去了。誓约联盟的惟一目标最初只是通过广泛的良善行为 
誓约把人们结合起来，经过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这些誓约联盟演 
变成执行机关。它们有时*—至少在朗格多克-——任命权限超过 
普通法庭的专门法官，负责惩罚破坏良好秩序的犯罪。无论如何， 
可以肯定的是，很多联盟建立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民兵组织，这样就 
简单明了地将这条古老原则制度化了，即遭受威胁的共同体有权 
追捕匪徒。最初这一点在执行中显然注意尊重现有的权力机构： 

普瓦提埃宗教会议规定，如果罪犯本人的领主不能将罪犯缉拿归 
案 ，则将缉拿罪 犯归案的任务交给那些一同参加宣誓的其他领主 
手下的人。但不久一种新联盟又建立起来，这种联盟的行为超岀 
了传统限制。我们碰巧有一份文献，记载布尔日大主教艾蒙在416 
1038 年建立的联盟。主教区内所有 15 岁以上的人都必须在其教 
区教士的引导下宣誓。这些教士举着各自教堂的旗帜走在教区民 
兵的前列。不止一座城堡被这支人民武装所焚毁。这支武装装备 
差 ，据说他们把驴子用作骑兵的坐骑.最后在谢尔河 （ Cher ) 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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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代奥勒领主的屠杀。 

这类联盟必然招致强烈的敌意.这种敌意不只是来自其利益 
与长期混乱有着最直接关系的圈子。因为这些联盟无疑包含着与 
社会等级制度相冲突的因素，这不仅由于这些联盟组织农奴反抗 
掠夺成性的领主，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由于它们促使人们实行自 
_卫，而不是向通常的强势者寻求保护„此前不久，在加洛林王朝的 
全盛时期，查理曼曾 禁止“ 互助会”或“兄弟会”的存在，即使这些组 
织的目的是镇压强盗行径。这些行动无疑具有承自日耳曼异教习 
俗的残余,但这并非是它们在当时遭禁的惟一原因。一个国家政 
权既想把自身建立在公职观念基础之上，又想建立在服务于王权 
的人身从属关系基础之上，它就不会允许擅自建立的团体接管治 
安职能，而根据法规，这些团体在当时甚至主要是由农民组成。封 
建时代的贵族和领主决非不妒嫉这些团体的权利。这些人的态度 
淋漓尽致地表现在阿基坦地方发生的一个插 曲中： 这是历时已近 
两百年的一场运动的最后一次自发性努力。 

1182年，勒皮的一个木匠依据自己的梦想创建了一个和平兄弟 
会，这个组织在朗格多克所有地区，在贝里，甚至在欧塞尔地区迅速 
扩展开来。它的标志是一件带着围巾的白色风帽.胸前佩挂条带， 
上有圣母玛丽亚的肖像，肖像周围写着:“耶稣基督，洗刷尘世的罪 
恶，賜予我们和平。”据称，圣母曾向他显灵并给予他这种标志物。 
这个组织明确禁止一切血族仇杀。如果它的某个成员杀了人，死者 

的兄弟-如果他是一个带风帽者 ( Capwr / iow ^. s ) 则会给杀人 

者一个和平之吻，将他带往自己家中，款待他，以示宽恕。这些和平 
的缔造者——他们喜欢人们这样称呼自己——决非托尔斯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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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们与强盗 -贵族 进行着殊死战争并取得胜利。但他们自发地 
贯彻法律的行动，不久开始使得领主团体焦虑不安！ 1 我们看到. 
1183年曾对这些维护秩序的良善仆人赞赏有加的欧塞尔的一个修 
士，由于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翌年即指责他们是不守本分的团体。 417 
用另一位编年史家的话说,他们受到谴责•被认为是欲“破坏按上帝 
的意志管理我们的制度，和这个世界 t 的强势者的管理”。此外，一 
个俗人大概也是一个愚蠢的幻想家一-无论是木匠迪朗还是贞德 
式的人物-一-所声称的不能证实的神启，对于信仰的卫士们来说， 

总是(并非没有根据)充满着对正统信仰的威胁。在领主、主教和强 
盗-贵族联合力量的镇压下，勒皮的和平兄弟会成员及其同 
盟，遭遇了与前一世纪贝里的民兵组织一样悲惨的结局。 

这些灾难只不过是民间和平运动遭遇普遍挫折的征兆（虽然这 
些征兆足以说明问题）。由于宗教会议与和平联盟不能凭空建立和 
平秩序所不可缺少的有效的治安制度和有力的司法制度，因而无法 
长期地制止混乱。拉尔夫 • 格拉伯尔写道：“人类就像一条狗一样 
回到自己的呕吐物跟前。诺言已出，却没有实现 。” 然而，业已破灭 
的伟大梦想在其他环境中却以不同的形式留下了深刻痕迹。 

高举教堂的旗帜并直捣强盗-领主城堡的各次征伐，预告着 
1070年勒芒地方法国公社运动的到来。研究和平运动的史学家 
对这场运动——甚至年轻的勒芒公社以之称呼其法令的“神圣机 
关”这个名称——十分熟悉。当然，促使市民联合起来的原因多种 
多样，各不 相同； 但我们不应忘记，推动城市“友谊会”一一这里用 
的是一些团体喜欢用以命名的优雅名称——的主要动机之一，是 
制止或调解团体内部的族间仇杀，反抗外来的匪盗。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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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想到和平协约和公社协约之间存在的联系，表现为两 
者共有的特 k 联盟成员以平等身份宣誓我们已经注意到 
这一特点的革命性。但城市公社不同于在宗教会议和教士们的支 
持下成立的大联盟，它只是把强大的等级团结力所维系且已经习 
惯于共同生活的人们在一个城市中聚集起来。集中性是公社获取 
力量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国王和诸侯出于对责任或自我利益的意识，也力图建立 
国内和平，而且，虽然和平运动的兴起没有国王和诸侯的参与，但 
不可避免的是，不久他们就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自立为“伟大的和平 
缔造者”一一普罗旺斯的一个伯爵在1226年明确采用了这个称 
号 0； 一一 设法利用和平运动。艾蒙大主教似乎已经筹划利用著名 
的贝里民兵，建立真正的省区主权。在加泰罗尼亚，起初仅限于出 
席宗教会议的伯爵们，不久就开始把宗教会议的决定写人自己的 
法令，同时加以曲解，使教会和平逐步地变成诸侯和平。在朗格多 
克，尤其是在中央高地的诸主教区，12世纪货币交换的发展使得 
和平联盟能够把自己的财政置于稳定的基础上 ：征收 名为“和平公 
基金的税金，这种税金具有双重目标，既为混乱中的受 
害者提供补偿，又为征伐活动提供资金。税金由正规的教区机构 
征收，主教负责管理.但这种税金很快就失去其最初的性质。权 
贵们——特别是图卢兹的伯爵们和很多伯爵领的统治者及封建领 
主——强迫主教把税金的一部分分给 他们； 甚至主教也逐渐忘记 

① R- Busquet in Les Bouches du Rhone . Encyclopedie departementale. 
Premiere partie , II, Antiquite et moyen age , 1924 ， p.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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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征收这种税金的初衷。因此，从长期的过程看一-“和平公基 
金”存在的时间和“旧制度”®—样长久在法国进行的这种伟 
大的自我防卫努力所造成的最持久结果是，它在相当早的时期推 
动了领地税的建立。 

除了虔诚者罗伯特为了举行和平宣誓而召集重大集会之外， 
卡佩王朝似乎对他们可能认为是对自己司法职责的一种挑战的和 
平运动没有给予很多关注。路易六世时期向领主堡垒发动猛烈进 
攻的教区民兵为国王个人所利用。至于路易六世的继承者所宣布 
的庄严的“十年和平”，虽然显示出通常的宗教会议的决定带来的 
影响，但本身却是十足的王权法令。另一方面，在法国北部最强大 
的大公国内——诺曼底和佛兰德 诸 侯们最初认为可以在和平 
联盟的工作中给予合作。1030年，佛兰德的鲍德温四世与努瓦 
永-图尔奈的主教合作，促成了一次重大的集体性和平宣誓；1047 
年，在卡昂举行的宗教会议或许受佛兰德范例的影响，宣布实行 
“上帝的休战”。但是没有任何武装 同盟； 武装同盟不会被接受，而 
且似乎没有必要。伯爵和公爵一诺曼底的公爵借助于斯堪的纳 
维亚法律特有的某些传统——很快就取代教会而成为立法者、法 
官和良好秩序的维护者。 

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平运动取得了最具深远影响的结果，同时 
也最奇特地偏离了和平运动的初衷。我们已经看到和平运动最初 
在 德国遭 遇到的抵制。的确，从11世纪初起，德意志也出现了大 
型的和平集会，大会请求各种各样的人实现普遍和解并杜绝一切 


①旧制度 （Ancien R 蛇 ime ), 指1789年革命以前的封建王朝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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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 行为； 但这些措施是由帝国议会并通过帝国法令实现的，这种 
状况一直持续到亨利四世与格利高里七世爆发激烈冲突之时。然 
后，列日的主教在教区贵族的合作下，首次于1082年在列日宣布 
实行“上帝的休战”。宣布和平的地点和时间都值得 注意： 洛塔林 
吉亚比德意志本土更容易受到西部的 影响； 反对亨利四世的第一 
个对立国王被确立不过五年的时间。由于和平是由一个信奉帝制 
的主教首倡.因此“休战”决非与皇权 作对； 亨利的确也批准了它， 
虽然他当时远在意大利南部。但大约与此同时•在不再承认帝国 
权威的德意志各地，贵族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制止混乱。教会和 
地方势力显然倾向于取代国王的作用。 

然而，皇权仍然十分强大，还不致被迫放弃这件武器。亨利四 
世从意大利返回后，随即开始立法以反对暴力，并且在后来的若干 
世纪中，诸皇帝或国王经常发布重大和平法令，其中一些法令适用 
干一个特殊省区，其他法令一一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一则 适用于 
整个帝国。这并非只是简单地回复到较早以前的做法。经由洛林 
传人德国的法国和平运动的影响，已经促使大量的越来越详细的 
法规取代原来的非常笼统的和平 法令； 在这些法规中嵌人各种与 
其初衷几不相干的法令的做法日趋普遍。11世纪初士瓦本的一 
部编年史正确地写道 ：“和 平法令是德意志人使 
用的惟一法律。” ® 在宗教会议和誓约联盟的伟大工作所造成的种 
种结果中，最具矛盾性的是这一事实 .•虽 然这一工作在朗格多克促 


① M. G. H . , SS.， XXIII f p. 361. Cf. Frensdorff in Nachr. xxmder Kgl. Geselhch. 
zuGdtti 叫 en, Phil. -hist. KL, 1894. 同样的变化出现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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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项有利于诸侯利益的税收的出现，但在德国它却有助于王 
室立法的复兴。 

10和11世纪的英国也有其特殊类型的和平联盟，即和平“互 
助会” ( gilds )。930—940 年形诸文字的伦敦互助会法规，相当明 
确地证明了当时普遍 存在的 混乱和暴力状态：粗陋的司法制度，紧 
追偷牛贼的原告-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置身于大“拓疆”时代的 
西部拓荒者之中。但我们在英国看到的是一种原始共同体的完全 
世俗的治安制度和一种民间的刑罚制度，它的血腥性（如文本的附 
录所证明的那样）让国王和主教吃惊。在日耳曼法律中，互助会这 
种名称应用于血缘关系以外形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取代血缘 
关系的自由人联盟。它们的共问特点是举行宣誓.定期聚会饮宴， 
在异教时代伴有宗教性的奠酒仪式，偶尔也拥有共同的资金，最重 
要的是互助义 务：“ 为复仇，也为友谊，我们永远团结一致，坚定不 
移”.这是伦敦的法规的说法。英国的人身依附关系渗人整个社会 
生活要比欧洲大陆缓慢得多，所以这些组织得到国王的慷慨承认， 
国王希望依靠它们维护社会秩序一-而远不像在加洛林国家那样 
遭到禁止。凡是家族或领主的责任得不到履行的地方，它就为互 
助会对其成员的责任所取代。诺曼征服后英国建立起非常强大的 
王权时，它从盎格鲁-撤克逊传统中借鉴了这些连保制的做法。但 
这最终将使这些做法以“十家连保制’’的名义，我们已经约略 
谈过这种制度的历史 ® ——成为新的领主制度上的钝齿轮之一。 
英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是，从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下，自由人的 


120 


①见前文， P.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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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从未被领主的权力抹杀掉-一直接发展到强大的王权， 
这种独特性排除了法囿型的和平制度。 

在欧洲大陆，对和平的强烈而热情的渴望，表现在宗教会议与 
和平协约上，但正是王国和领地大公国促成必要的权力再集中，最 
终使之得以实现。 



第三十一章走向国家 重建： - 

民族性的发展 


1 权力再集中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第二阶段，此前四分五裂的政治权力在各个地方 
都开始聚合成较大的组织。（这些组织当然不是新生的，但它们的 
实际权力真正恢复起来了—旦人们不再只是从王权的角度拟想 
国家，像德意志这类明显的例外情况就会随之消失。一种如此普 
遍的现象只能是整个西欧所共有的一些原因造成的 结果； 找到先 
前曾导致国家分裂的那些原因的对立面•差不多就可以将这些原 
因列数出来。 

人侵活动的终止已经使国王和诸侯政权从一个耗尽力量的任 
务中摆脱出来。同时，人侵活动的终止使人口有了迅猛增长的可 
能，11世纪以后的垦荒进程证实了这一点。人口密度的增加不仅 
有助于维护秩序，而且促进了城镇、手工业者阶层和贸易的复兴. 
由于货币流通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税收和领取薪俸的官员再 
次出现，军队付酬制开始代替世袭契约役务这种效能低下的制度。 
诚然，中小领主也从这些经济变化中 获益； 我们知道.他们收取“贡 
税”„不过，国王或诸侯拥有的土地和附庸总是多于其他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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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王或诸侯权力的性质又给他提供了很多征税机会，特别是向 
教会和城市征税的机会。腓力 • 奥古斯都去世时，他每天的收人 
大致相当于稍后时的一个教会领主年收人的一半.而这个教会领 
主虽不属最富有者之列，却在一个极其富庶的省份拥有非常广袤 
422 的财产。所以，国家从这个时期开始获得其至尊权威的根本因 
素 $何个人或团体不能比拟的 E 大财源。 

人们的心态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1] 世纪末以来的文化“复 
兴”，已使人们更容易理解个人对政府的服从所蕴含的这种社会关 

系纽带-个总是有些抽象的概念-的意义。它也唤醒了人 

们的记忆，使人们想起历史上那些秩序井然的伟大君主国——罗 
马帝国和加洛林 帝国： 罗马帝国的赫赫伟功和煌煌威势由它的法 
典和史书展现出来，加洛林帝国则由传说装饰起来。诚然，接受这 
些往事影响的人中间，受教育者仍然较少；但在绝对意义 h , 这些 
社会精英已比过去多得多。尤其是，教育已经进人世俗社会 一一 
不只是较大的贵族，还有骑士阶层。在每个管理者必须同时也是 
军事首领的时代，这些运气平平的贵族比教士有用；他们也不太容 
易为现世权威的利益所左右，而且他们长期置身于法律实践中。 
因此，正是这个等级远在资产阶级之前就已逐渐构成了已然振兴 
起来的君主国——亨利 • 普兰塔日奈充治下的英国、腓力 • 奥古 


①根据洛喿的科农 （Comm of Lausanne ) 提供的证明，腓力 • 奥古斯都死时法国 

王室每天的收人是1200巴黎古斤 （ •每巴黎古斤约490克。-译者） 

( MG . H .， SS .， XXIV , p .782)。 根据1246年“什一税”的税额，巴黎圣日乃韦 （ Saime > 
G «’ nevidve ) 修道院的年收入是 1810巴黎古斤 （ Biblioth 6 qu $ Sainte - Genevieve * MS . 
351 P .27 U 。 前一数字或许过高，后一数字或许过低。要恢复这两个数字之间的正确 
比串，还应考虑这两个时期物价的明显上涨。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的反差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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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都和圣路易统治下的法国 一一 的主要官员。形诸文字的习惯及 
对这种习惯潜在意义的不断重视，使国家可以建立档案，如果没有 
档案，政府工作的真正连续性就不会存在。来自采邑的封建賦税 
簿、定期账目、文件收发册数不胜数的各类文字记录，12世纪 
中叶以后出现在盎格鲁-诺曼国家和西西里的诺曼王国，12世纪 
末或13世纪期间出现在法兰西王国和它的大多数重要的大公国。 
这些文字记录的出现预示着 ，一 种新的权力，至少是一种此前限于 
大教会和罗马教廷才有的权力，即官僚体制，正在崛起。 

虽然这种权力的基本特点实际上是共同的，但其总的发展过 
程在不同国家却遵循着极不相同的路线。在这里我们只是以近乎 
举例的方式简要考察三种类型的国家。 

2 新型王 权：卡 佩王朝 

全盛时期的加洛林王朝所具有的相对强大的力量基于几个普 
遍原则 ：全体 臣民必须承担 军役； 王朝享有至尊地位；当时伯爵作 
为名副其实的官员从属于 王朝； 王室附庸组织遍布 各地； 最后是王 
室支配教会。10世纪末，所有这些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都没有留存 423 
给法国王权。诚然相当大的一批中小骑士仍然直接臣服于国王， 
这种情况尤其出现在罗伯特家族诸公爵登基之后，这些公爵是将 
其扈从带在身边的。但此后这些人几乎只是存在于法国北部这一 
相当狭小的地区，在那里王权本身行使着伯爵的权利。在其他地 
区，且不提大贵族，国王只有一些间接附庸 —— 在人们认为道义上 
只能服从当地领主的时代，这是一个严重障碍。掌握着若干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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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并由此成为很多附庸链条中间环节的伯爵或官员，并不否认他 
们的高级职位来自 国王。 但是这种职位已经变成了负有新型义务 
的世袭遗产。布卢瓦的奥多曾试图从休•卡佩的另一个附庸手中 
夺取在默伦的伯爵城堡，据他的同代人说，奥多曾说道 ：“我 没有反 
对 国王； 对国王来说，由哪些附庸占有这个采邑无关紧要” ® 

这意味着，这种关系是一种领主与附庸的关系时，由谁占有这个采 
邑无关紧要。同样，一个佃户也可以说 ：“我 是谁无关紧要，只需缴 
纳地租就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效忠和劳役地租通常是在人们 
很不满意的情形下免除掉的。 

在军队方面国王通常不得不依靠他的小附庸，依靠他还保有 
一定控制力的教会“骑士”，依靠从教会地产上和自己的庄园上征 
苏的乡团。偶而一两个公爵或权势较大的伯爵会向国王 提供部 
分军队，尽管他们是作为国王的同盟者而不是臣民。在仍将诉讼 
案件提交国王法庭的人中，我们发现,他们所代表的几乎完全是同 
一些团体，即直接臣服于国王的小领主和王室教堂。1023年，布 
卢瓦伯爵作为权贵之一佯称服从国王法庭的审判时.提出的条件 
是：讼 案涉及的采邑应先交给他。 三 分之二以上的主教区 一一- 以 
及四个完整的教区省份（鲁昂、多尔、波尔多和纳博讷）一-一已归于 
地方王朝统治之下，完全不为国王所控制。当然，归国王直接控制 
的主教区仍然 很多； 由于其中一两个教区的作用.甚至在阿基坦的 
中心（经由勒皮）和佛兰德控制地区的中间地带（经由努瓦永-图尔 
奈），仍可感受到王权的影响。但国王控制的大多数主教区也集中 


① Richer. IV,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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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瓦尔河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 之间； ‘‘王室”修道院的情况也 
是如此，这些修道院中很多曾经是罗伯特家族遗产的一部分，这个 
家族的成员在任公爵时期就玩世不恭地吞占修道院。这些教堂将 
成为国王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之一，但卡佩王朝最初似乎过于软弱 . ,124 
以致王室自己的教士也不看重王室能够给予他们的特权。休.卡 
佩在位10年.他颁发的特权证只有12份流传 下来； 而我们知道， 
他的同代人、德意志的奥托三世，在执政不到20年间 --- 在位早 
期他还尚未成年-一-就颁发了 400 多份特权证。 

西法兰克王国王权的软弱与它的这个邻国王权的相对强大之 
间形成的反差，必然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洛塔林吉 
亚，人们经常提到 K W (查理的臣民），即从前秃头查理统治 

F 的王国居民 们的“ 散漫习惯”。1指出这种反差容易.而解释它 
则很困难。加洛林王朝的制度在这两个国家原来曾同样强大。答 
案必须到基本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求。导致封建割据的关键因素总 
是地方的或民间的首领对小群体行使的权力，这些小群体由此不 
受任何更广泛的权力机构的管辖，暂且不谈具有反抗传统的阿基 
坦，真正构成法兰西王国中心的地区恰恰是那些位于卢瓦尔河和 
默兹河之间的那些地区，在这里，庄园制自古有之，“委身制”找到 
了适宜的土壤。在一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地产或是佃领地或是采 
邑，“自由的”一词在较早时期不是指无领主之人，而是逐渐用于这 
样 的人: 他们的惟一特权就是有权选择自己的主人-一-在这样的 

① Gestu efi. Curneracensium, III , 2, in M . G. H., SS..XVU, p. 466； cf . 111 , 40 ，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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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名副其实的政府是没有地位的。 

然而，旧公法的衰败最终表明是有利于卡佩王朝的。并不是 
因为这个新王朝打算与加洛林传统决裂，它从这种传统中获得了 
这个王朝的最精粹的道义力量。但这个王朝不得不用其他权力工 
具取代了旧日的、衰落了的法兰克国家机器。加洛林王朝诸王过 
去把各位伯爵视为他们的代表，认为除非通过这些人的力量，否则 
就不可能统治任何一片大领地。任何一处伯爵领都不受王权直接 
控制，这似乎是休 • 卡佩接受的加洛林王朝末期的遗产。相反，卡 
佩王朝源自这样一个家 族：它 的显赫势力是建立在积聚了伯爵领 
“荣誉地”的基础上，因此其家族成员登基后很自然继续推行同一 
政策。 

诚然，这种政策没有始终如一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人们有 
时把早期的卡佩王朝比作耐心的、一点点扩充土地的农民。这种 
描绘在两方面造成误解。它没有很充分地表现出这些经受涂圣油 
礼的国王的心态，这些国王也是骠悍的武士，同时又总是像骑士等 
425 级一样，具有骑士等级的气质一--热衷于冒险，具有危险性。这种 
描绘又设想国王的计划具有连续性，而史学家 - 如果他对这些 
计划进行仔细考察 则找不到这种连续性。如果被休 • 卡佩任 
命为巴黎、科尔贝和默伦的伯爵的旺多姆地方的布沙尔，除了早已 
进人修道院的一个儿子之外还有直系继承人，那么就会在法兰西 
岛的中心地带出现一个最强大的领地大公国。亨利一世的一份特 
许状甚至设想把巴黎作为采邑来 分封， 这并非偶然。与加洛林 


① 丁 ardif ，Cartons cies rots • no.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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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决裂显然并非易事。 

然而，11世纪初以后，国王们相继获得了一系列伯爵领，同时 
却未任命任何新的伯爵去管理它们。也就是说，这些君主已有充 
分理由不再把那些权贵视为国家官员，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由自己 
担当伯爵；这样，在那些祖传的或后来兼并的、现在不存在任何中 
介力量的地产上，惟一的王权代表是那些地位不高的人，这些人每 
人都成为一个相当狭小的管区的首领。这些“代理人” 心 •） 
的地位微不足道，因而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虽然最初一些代理人 
似乎成功地将他们的职位世袭化了，但12世纪时他们的主人没费 
大周折就限定了多数代理人的权力，使他们只能在一定期限内出 
租他们的职位。从腓力 • 奥古斯都时代起，在较高的管理等级层 
次上出现了真正的薪俸官员 -- 镇守 （心沿/.、'> 即管家。由于法国 
王权适应了新的社会条件，并且将其权力基础适度地建立在对相 
当有限的人群的直接控制上，因此它从最终的权力再集中之中获 
益甚多，并能使之有利于它仍包含的非常古老的观念和感情。 

但是，以这种方式获益的并非只有法国的王权，因为同样的现 
象发生在仍然存在的重要的领地大公国中。1022年左右布卢瓦 
地方的奥多精明地利用家族关系成功占有了从特鲁瓦到莫城和普 
罗万的一系列伯爵领。正像虔诚者罗伯特的王国不同于路易八世 
的王国一样，这些伯爵领的构成图案也不同于13世纪初的香槟伯 
爵领，香槟伯爵领的继承法以长子继承制为基础，排除了 土地瓜 
分，而且它拥有规则完善的行政区、官员和档案。由此形成的各机 
构十分牢固，甚至在它们被王权最终合并时也未受破坏。因此也 
许可以说，与其说法国诸王统一了法兰西，不如说他们将法兰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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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将法国和英国做一对比。英国有大宪 
章； 法国在 1314-1315 年向诺曼人、朗格多克人、布列塔尼人、勃 
艮第人、皮卡第人、香槟人、奥弗涅人、下边区 （fk .sws AT 心 . v ) 的 
居民、贝里人和讷韦尔人颁发特许状。英国有 议会； 法国则有省区 
代表会议.这些省区代表会议总是比国家三级会议召开得更频繁， 
总体而论也更加活跃。英国有几乎不受地方特殊情况影响的普通 
法；法国则有地方“习惯法”组成的大杂烩。所有这些差别都妨碍 
法兰西民族的发展。的确，法兰西王权即使在国家已经复兴以后， 
似乎还永久地带有那种聚合体一伯爵领、堡领和对教会的权利 
的聚合体一一的痕迹，法国王权以非常“封建的”方式使这种聚合 
体成为其权力的基础。 

3 拟古 王权： 德意志 

孟德斯鸠注意到，“采邑的永久所有权在法国的确立比在德国 
更早”，他认为这是因为“德意志民族具有稳重的气质，并且——假 
如我可以妄言的话具有恒定的心态'①作为心理分析，即使 
孟德斯鸠使用“或许’’一词来缓和语气，这种说法也实在是过于宽 
泛。但它是相当深刻的直观，如果我们不用“稳重的气质”，而直接 
称为“拟古倾向”时则尤其 如此； 因为任何对中世纪德意志社会与 
法国社会进行逐段比较的学者，都一定会想到这个词汇。我们已 
看到，这个说法当然适用于分析附庸制和采邑，适用于庄园制，适 


① Ksprit des Lois , XXXI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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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史诗（德意志史诗的传奇式主题和重大事件的异教氛围，确实 
充满拟古色 彩）； 也同样适用于经济领域（德国的“城市复兴”比意 
大利、法国和佛兰德晚一两个世纪 我们考察国家的演进时，这个 
说法也同样有效。最有力的例证莫过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协 
调性。在德国，王权的“封建化”远不及法国深人和整 齐一致 ，因此 
王权在更长得多的时间内仍然恪守加洛林模式。 

德意志国王在伯爵的帮助下行使统治，伯爵世袭职位只是渐 
渐才得到承认，但即使世袭的职位确立以后，伯爵仍然被视为职位 
的持有者而 非采邑 的持有者。甚至在伯爵并不是国王的直接附庸 
时，伯爵在理论上也像享有豁免权的教会代理人一样，是由于特别 
授权才从国王那里获得发号施令、实施惩罚的权力——当时称之 
为“公职权”。诚然，在这里，德意志王权也遇到领地大公国的对 
抗——特别是那些公国的挑战，对那些公国的初始结构我们已做 
过考察。尽管萨克森王朝给予镇压和分割，但公爵仍很强大且不 
驯服，具有危险性。然而，国王能够利用教会反对公爵。因为，査 U 7 
理曼的德意志继承者们跟卡佩王朝不同，他们在事实上成功地掌 
控着王国内的所有主教区。亨利一世把巴伐利亚主教区交与巴伐 
利亚公爵不过是权宜之计，不久这个决定就被撤 销了； 红胡子腓特 
烈将易北河以远的主教区授予萨克森公爵，这种过时之举只涉及 
传教地域，而且此举持续时间不长，将阿尔卑斯山地带的小主教区 
的任命权交给萨尔茨堡大主教，则是一个无关宏旨的例外。宫廷 
教堂是培育帝国教士的温床，正是这班有文化、有政治抱负和治国 
经验的神职人员，无比坚定地维护着王权观念的连续性，从易北 
河到默兹河、从阿尔卑斯山脉到北海的主教区和王室修道院，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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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麾下“效命” ：提供 金钱和 财物； 为国王及其随从提供下榻之 
处； 最重要的是提供军队。教会的军队成为国王军队中最强大、最 
稳定的部分，但并非构成国王军趴的全部。由于德王仍然向全体 
臣民求援，所以，虽然所谓的普征制一一国家的召唤 （damor 
putriae) …实际上只是在蛮族人侵时才用于边疆地区.但整个 
E 国的公爵和伯爵有义务率领他们的骑士为国王服役，事实上这 
种义务在相当令人满意的程度上得到履行。 

然而，这种传统制度的运作从来不是完美无 缺的。 它的确使 
“诸次罗马远征”伟大事业成为可能，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即推动野 
心过大且已不合时宜的计划的时候，这种传统制度已经面临危险。 
这个国家的内部结构并非真的非常强大，足以承受这样的负担。 
这个政府除了教会提供的少数财政“役务”之外没有税收、没有薪 
俸官员、没有常备军-一一这是一个游动的政府，没有便利的交通工 
具，人们在生活上和道义上都对它感到陌生，它不会始终得到臣民 
的服从，这一点实不足奇。事实上，任何一位统治者的统治都遇到 
反叛。 

国家政权分割成小的私人权力中心的过程.在德国也像在法 
国一样变成现实，尽管这一过程在德国来得较迟，而且与法国有很 
多不同之处。举例来说，伯爵领的逐渐解体使国家政权渐渐失去 
了必要的基础。由于德意志的国王们比领地诸侯强大得多，因而 
不像已经登上法国王位的罗伯特家族诸公爵一样，为自己准备好 
规模有限但位居要冲的领地。甚至亨利一世在登基以前掌控的萨 
克森公国，最终-一-尽管规模已经缩小一一也摆脱了国王的控制。 
这个例子表明一种惯例已逐渐获得法律效力。由于没收或属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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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暂时归属王权的所有职位采邑，都必须毫不迟延地作为采邑 428 
重新分封，德意志帝国的这一独特原则对其发展是特别有害的。 
假如这一原则在法国盛行，它就会阻碍腓力 • 奥古斯都保有诺曼 
底，正像大约30年以前的德意志一样，它实际上使红胡子腓特烈 
不能吞并从狮子亨利手中取得的诸公国。当然，这种原则在12世 
纪才由于贵族的压力十分严格地表述出来。但是，它的根源毫无 
疑问来自德意志的伯爵和公爵的“荣誉地”所固附着的一种公职特 
性。君主如何为自己任命自己的代理人呢？德王当然是许多村庄 
的直接领主；他拥有自己的附庸、侍臣和城堡。但所有这一切都极 
其分散。亨利四世意识到这种危险为时已晚，1070年以后他试图 
在萨克森建立一座布满要塞的、名副其实的法兰西岛。这项计划 
没有成功 5 因为与教皇们斗争的大危机即将爆发•它暴露出导致王 
权衰弱的许多根源。 

这里我们再次面对着一种时代错乱症。亨利四世与格利高里 
七世之间貌似平凡的冲突已有数年，这种冲突在1076年突然演变 
为一场残酷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发生在沃姆斯的戏剧性事件一一 
当时还未被开除教籍的德王亨利四世在与德国主教会议协商后， 

宣布废黜教皇。其实这一举动只是先前事件的回声。奥托一世曾 
废黜一位教皇；亨利四世之父即他的前任国王曾一 口气罢黜三位 
教皇。然而，从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变化。经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亲自进行的改革，罗马教廷已经重新树立起自己的道德威信，一场 
伟大的宗教觉醒运动正使教廷成为精神价值的最高象征。 

我们已经看到教俗之间的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执最终是如何摧 
毁德意志王位的世袭继承原则的。其结局是，它将德王抛进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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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这个永久的马蜂窝 ：它成 为反叛的焦点，它导致的结果深刻地改 
变了王权对教会的权力。当然，即使在13世纪，也不是国王不再 
对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发挥影响力——从整体上说，这种影响 
仍然广泛存在.虽然随着统治者或时代的不同而发生重大变化， 
但是，此后轻触一下国王的权标（象征采邑授封）就可就职的教士， 
不再被看作是公职的持有者，从这时起他们就以一般封建领主的 
面貌出现„另外.宗教意识的发展削弱了过去賦予王权的神圣性， 
使教士不愿意屈从于统治企图，这种企图是与他们已经提髙了的 
精神力量的优越感相抵触的。与此同时,社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 
最终把以前国王在各省区的代理人变成再次分割的领地的世袭领 
主，使自由人（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说)数目减少，并且使法庭在 
很大程度上失去公共性，日益从属于地方领主。】2世纪的红胡子 
腓特烈仍然给人以十分强大的君主的印象。一种更丰富、更自觉 
的文化所滋养的帝国观念，在他统治期间，在他的宫廷中再雄壮不 
过地表现出来。但是，由于王权的结构缺乏支持力量，而且不适应 
当时的各种力量，所以，即使在当时也经不起最轻微的一击。 

与此同时，其他势力却正在积蓄力量，从王权与旧部族公国的 
废墟上崛起。从12世纪末开始，以往多少有些松散地拼凑起来的 
领地大公国，逐渐发展为官僚制国家，它们有相对良好的社会秩 
序，接受国家征税，拥有代表大会。在这些国家里.附庸制的残留 
因素变得有利于国家的统治者，甚至教会也服从他们。从政治上 
说，德意志不复 存在； 但又像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存在着“若干个德 
意志”。一方面，德意志的社会发展迟缓•这是德国的独 特性； 另一 
方面，德国也出现了差不多整个欧洲普遍存在的有利于公共权威 




684 


第七编政治体制 


于审理部分司法诉讼。实际上司法权力的行使、部队的征集权和 
财税的征收权，都属于称作郡守的国王直接任命的代表。这些人 
并非完全是通常意义上的官员。他们向王室财库支付一笔固定的 
钱.将职位承包下来（在一个经济条件还不允许实行薪俸官员制的 
时代，这种制度是代替采邑制的惟一选择），相当一批人成功地使 
自己的职位世袭化。但是，这一危险的发展过程被安茹王朝以强 
硬的手段猛然制止了。亨利二世在1170年一举罢免王国的所有 
郡守，并对他们的施政行为进行调査，仅让其中的几个人官复原 
职，此时，人人都明白，国王是整个英国境内那些以国王名义进行 
统治的人的主人。因为英国的公职并不完全等同于采邑，所以它 
成为一个真正统~的国家，比欧洲大陆任何王国都早得多。 

虽然英国在某些方面的封建化是最彻底的，但英国的封建主 
义却最终提高了王权的威望。在这个国家，每一块土地都是佃领 
地，国王实为所有领主的领主。英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有条 
不紊地推行军事采邑制。我们知道，以这种方式征募军队,根本问 
题是使国王或诸侯的直接附庸带领足够数量的下级附庸加人军 
队，军队的主体必然是由这些下级附庸组成。在诺曼公国，随后在 
英国更广泛的地区，附庸提供的军队数目——至少提供所需的最 
低数——由中央政权为每个男爵领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而不是 
由各地的习惯决定（这种情况常见于其他国家），或由无人遵守的 
私人协议决定。由于所有义务差不多都可以折合为相等的现金已 
成为一条公认的原则，所以从12世纪初英王采用这种办法 ：有时 
要求国王的总佃户依据他们必须提供的骑士或（以当时的说法） 
“盾牌”数缴纳税款，而不是提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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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审理部分司法诉讼。实际上司法权力的行使、部队的征集权和 
财税的征收权，都属于称作郡守的国王直接任命的代表。这些人 
并非完全是通常意义上的官员。他们向王室财库支付一笔固定的 
钱.将职位承包下来（在一个经济条件还不允许实行薪俸官员制的 
时代，这种制度是代替采邑制的惟一选择），相当一批人成功地使 
自己的职位世袭化。但是，这一危险的发展过程被安茹王朝以强 
硬的手段猛然制止了。亨利二世在1170年一举罢免王国的所有 
郡守，并对他们的施政行为进行调査，仅让其中的几个人官复原 
职，此时，人人都明白，国王是整个英国境内那些以国王名义进行 
统治的人的主人。因为英国的公职并不完全等同于采邑，所以它 
成为一个真正统~的国家，比欧洲大陆任何王国都早得多。 

虽然英国在某些方面的封建化是最彻底的，但英国的封建主 
义却最终提高了王权的威望。在这个国家，每一块土地都是佃领 
地，国王实为所有领主的领主。英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有条 
不紊地推行军事采邑制。我们知道，以这种方式征募军队,根本问 
题是使国王或诸侯的直接附庸带领足够数量的下级附庸加人军 
队，军队的主体必然是由这些下级附庸组成。在诺曼公国，随后在 
英国更广泛的地区，附庸提供的军队数目——至少提供所需的最 
低数——由中央政权为每个男爵领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而不是 
由各地的习惯决定（这种情况常见于其他国家），或由无人遵守的 
私人协议决定。由于所有义务差不多都可以折合为相等的现金已 
成为一条公认的原则，所以从12世纪初英王采用这种办法 ：有时 
要求国王的总佃户依据他们必须提供的骑士或（以当时的说法） 
“盾牌”数缴纳税款，而不是提供战士。 




第乏廿一章 走向国家 重建： 民族性的发展 685 

但是，英国这种井然有序的封建组织体系是与更古老的传 
统联在一起的。“诸位海盗公爵”占领纽斯特里亚各郡后建立了 
牢固的和平，从这种和平秩序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有关军队宿 131 
营地的法典，如丹麦史学家萨克索 • 格拉玛提库认为是由传说 
中的征服者弗罗德国王制定的那些法律。最重要的是，我们切 
不可低估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作用。1086年征服者威廉要求 
英国所有当权者“不管他们是谁的人”都要宣誓效忠，他的头两 
位继承人又命令重新进行效忠宣誓 -一一 这是一种超越并高于一 
切附庸纽带关系的誓约，这种誓约难道不正是所有蛮族王权所 
熟知并为加洛林王朝以及威塞克斯王朝所推行的古老的臣民誓 
约吗？虽然盎 格鲁撒 克逊王权在其最后阶段似乎走向衰弱.但它 
依然能够 这在当时的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 - 征收普通税， 

这种税最初是用来向丹麦入侵者缴纳的赎金，随后成为抗击丹麦 
人的工具，因此称之为“丹麦金”。这种非同一般的历史遗产，似乎 
成了英国的货币流通优于他国的前提条件，从这种遗产中诺曼诸 
王找到了一件相当有力的工具。最后，在很多方面与维持公共秩 
序相联系的古代自由人法庭一一即使有也是一种日耳曼制度—— 
在英国的长期存在，大大有利于王室司法和行政权力的维护和扩 
展。 

然而，英国的这种复合型王权的力量完全是相对的，这里同样 
存在着离心因素。王室政府越来越难获得来自采邑的役务，因为， 
虽然国王政府对其总钿户能够采取某种强制措施，但这种强制措 
施并不能轻易地通过总佃户施之于通常桀骛不驯的小领主群体。 
贵族等级几乎一直是难以驯服的，在 1135-1154 年斯蒂芬统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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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的长期“乱政”中.无数“非法”城堡修建起来，郡守有时把若干个 
郡并入自己的权力之下，自己则取得伯爵称号，他们的世袭职位得 
到承认.这一切似乎宣告了不可抗拒的国家分裂进程的到来。但 
是，以亨利二世执政为标志的王朝中兴以后，大贵族反叛活动的目 
的，与其说是要分裂国家，倒不如说是要控制国家。至于骑士阶 
层.则在郡法庭中找到了机会.巩固了其团体地位.并且任命了自 
己的代表。征服者的强大王权并没有消灭其他所有权力，但却迫 
使这些权力--一即使在与王权相对立之时一一只能在国家框架内 
行动。 


5 民族性 

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国家也就是民族或注定会成为民族？像 
群体心理学中的每个问题一样，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详细区分 
历史阶段，也需要区分环境。 

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当中，民族情感的成长几乎是不可能 
的。直至12世纪，所有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都隐藏在一部分教士 
中。在这份遗产中很多内容使这些知识分子疏远了他们也许作为 
陈旧观念来对待的那些东西 ：例如 ，为思想交流创造了各种方便条 
件的国际性语言拉丁语的 使用； 尤其是对和平、虔敬和统一这些伟 
大理想的崇拜，这些理想在现实世界中似乎体现在基督教世界和 
罗马帝国这两个偶像上。格伯特虽是阿基坦人，并曾在兰斯教堂 
担任要职（因此他在这两重身份上都是法国国王的臣民），但他肯 
定不认为，萨克森人成为查理曼的继承人之时，他由于成为“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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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中一名战士”而背离了他的基本职责。®为了揭示民族主义 
的那些幽晦不明的预兆，我们必须转向思想比较纯朴、比较贴近现 
世生活的那些 人群； 我们当然不是去考察平民大众，这些人的国家 
观念没为我们留下任何文献证据.而是去考察骑士阶层以及那些 
在自己的著述中只是更尖锐地反映了当时舆论的受教#程度不高 
的那部分教士。 

作为对浪漫主义史学的一种反动，近来一些史学家有种倾向， 
否认中世纪初期的几个世纪中存在任何群体意识无论是民族 
意识还是种族意识。这意味着忘记了，在对陌生人即“外人” ( Zwr - 
«») 的天然的、朴素形式的敌意中，这类情绪并不需要十分精细的 
思想。我们现在知道，在日耳曼入侵时期，这类情绪的表现要比菲 
斯泰尔•德 • 古朗治 S 等人所想象得要强烈得多。在封建时代发 
生的最重要的征服事件——诺曼对英国的征服中，我们明显看到 
这类情绪发挥的作用。当威廉的幼子亨利一世以一种独特姿态认 

定迎娶古老的威塞克斯王朝-坎特伯雷的一名修士称之为英国 

的“直系”-的一位公主是明智之举时，诺曼骑士们则以撒克逊 

绰号相赠，对这对宫廷伉倆加以嘲笑。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即在亨 
利和伊迪丝的孙子统治时期 ，一 位圣徒传记作者却为这段婚姻唱 
起赞歌，他 写道： “现在英国有了具有英吉利血统的 国王； 英国在英 
吉利种族中找到了这两种血统产生的主教、修道院长、男爵和勇敢 


① Lettres, ed. Havet ， nos. 12 and 13. 

② 占朗治 ( Fust el de Coulanges ， 830 — 1899 > ，法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古代城 

市$、《法国占代政治制度史》^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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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骑士。”®这种民族融合史就是英吉利民族的发展史，对此，限于 
篇幅，这里无法描述一一即使简要的描述也做不到。撇开征服活 
动，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前法兰克帝国的疆域内，我们只能考察 
诸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就是法兰西和德意志的诞生。 ® 

当然，统一性是法兰西和德意志的传统-种相对晚出的 

传统•就加洛林帝国整体来看.这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人为 
的；但在古老的法兰克王国 （ regnum Fruwfor«w >这一较小范围 
内，这种传统已有许多世纪之久，并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文明共同 
体基础之上。不管底层人民的风俗和语言差异多么鲜明，但正是 
同一些贵族和教士帮助加洛林王朝统治着这个从易北河至大西洋 
的庞大国家。而且，888年以后，正是这些由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 
大家族，为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诸王国和大公国提供了统治者，这些 
统治者的民族性只是表面上的。法兰克人夺取过意大利的 王位； 
一个巴伐利亚人曾僭取勃艮第的王柄；西法兰克王位的继承人（奥 
多）大概具有萨克森人的血统。权贵们按国王的政策（他们指望从 
国王那里得到酬报）或受自己政治野心的驱使而奔走四方，在此过 
程中他们将整批随从带在 身边； 结果是，附庸阶层的身份也具有这 
种可谓跨地区的特性。在同时代人的眼中，帝国在 840-843 年间 
的分裂自然具有内战的表象。 


① Marc BJoch, La vie de S. Edouard le C on fesseur pur (}sbert Analecta Bol- 
landiana * XIJ ， 1923» pp. 22 and 38. 

② 除文献目录的第 XII 部分外 ，参见 F. Lot . Lfs (Jerniers larolingiens , p. 308 e( 
; Lapotre, L’ Europe et le Saint-Siege * 1895 » p. 330 et seq. ； F. Kern * Die 

An fan fie der franzosischen Ausdehnun^s politik . 1910, p. 124 et seq. ； M . L. Bulst ‘ 
Thielt?, Kaiserin A^nes » 1933 ， p. 3 ，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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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下面，仍存在着对更古老族群的 记忆； 在 
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正是这些古老的族群最初在相互表示蔑视 
或仇恨时，显示出他们自身的存在。纽斯特里亚人因来自“世界上 
最高贵的地区”而得意扬扬，他们动辄称阿基坦人为“背信弃义 
者”，称勃艮第人为“胆小鬼”；而阿基坦人又指责法兰克人“邪恶”， 
默兹河流域的居民斥责士瓦本人“奸诈”;在萨克森人的笔下，图林 
根人怯懦，阿勒曼尼亚人掠夺成性，巴伐利亚人贪婪，萨克森人自 
然是永不逃跑的好家伙。人们不难从9世纪末至11世纪初的作 
家的作品中选取一些实例来扩充这种相互攻击的言论集由于 
我们已知的原因，这类对立情绪在德意志尤为根深蒂固。它们对 
君主政权不仅无利，而且是对国家统一的一种威胁。奥托一世统 
治时期的编年史作家和修士维杜金德的爱国主义当然不乏激情或 .134 
坚定性；但这是一种萨克森的而非德意志的爱国主义。那么，是什 
么原因促使这种态度转变成为与新的政治结构相适应的民族意识 
呢？ 

对一个没有名称的祖国要做出清晰的刻画并非易事。最有说 
服力的事实莫过于，人们在给法兰克王国分离出的两个主要国家 
命名时长期遇到的困难。两者都叫“法兰西”，长期用以识别这两 
个国家的形容词“东”和“西”，并不完全适于唤起民族意识。至于 
早先一些作者力图重新使用的两个名词“高卢”和“日耳曼尼亚”， 

① Abbo ， Debello Parisiaco , ed . Pertz ， I ， v . 618； II , vv . 344 and 452? Adhemar 
of Chabannes » Chronique■, ed . Chabanon * p . 151 ； Gesta ep. Leodewsium^ II , 26 , in 
M . G. VII t p . 204; Widukind , ed . P . Hirsch , I , 9 and 11; II «3; Thietinar of 

Merseburg , ed . R . Holtzmannn , V ， 12 an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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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仅对学者有意义。而且，这两个术语并不符合新的边界。鉴于 
凯撒曾经把莱茵河作为高卢的边界，德国的编年史作家也常常将 
这个名称用于莱茵河左岸德国的几个省区。®有时，人们不自觉 
地强调最初的边界划分的人为性质，因而牢牢记住了为其利益国 
家被分立出来的第一位 君主： 西法兰克人在他们的邻居洛林人及 
其附近领地的居民眼中一直是充头查理的属 民 （ KerZinger. Car- 
/ erms ), 正像洛林人是声名不振的罗退尔二世的属民一样。德意 
志文献长期以来一直采用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德国人不愿承认 
西法兰克人独享“法兰克人”或“法兰西人”名称——《罗兰之歌》仍 
然不加区别地采用这两个名称--一这个事实，而是认为所有后继 
IS 家似乎都拥有使用这两个名称的合法权利。 

然而，众所周知，对名称内涵的限制确实出 现了； 即使在《罗兰 
之歌》时代，洛林的一位编年史作家、让布卢的西格伯尔认为这种 
名称内涵的限制已为人们普遍接受，那么，这种限制是如何形 
成的呢？对于这个重要的法兰西族名之谜.迄今还没有进行充分 
研究。这种用法似乎是在——面对萨克森人统治的东法兰克王 
国一一西法兰克王国重归正统的法兰克王朝即加洛林家族的统治 
时期就已经采用了。国王的头衔本身也支持这种用法。傻瓜査理 
的对手们在文件中只是自称国王，与此不同的是，傻瓜査理在征服 
洛林之后已经重新采用法兰克国王 （rex 这一旧称，以 

展现他作为査理曼继承人的尊贵。他的后继者们虽然只是统治了 

①见图版 XII . 

0 M.O. H., SS, V/. p.339,1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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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兰西，却越来越普遍地以这个名称相炫耀，哪怕 
他们已不是出自古老的加洛林王族。另外，在德意志，不同于其他 
部族群体的“法兰克人”这一名称几乎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种地方 
性； 以当时的用法，它指的是美因河河岸的主教区和河谷-今天 
我们所称的法兰克尼亚地区 -一- 的居民•举例来说, 一个萨克森人 
就不会被人称作法兰克人。但在边界的另一边.人们即便不将这 
个名称用于王国的全部居民，至少也可以用于卢瓦尔河和默兹河 .1 
之间的居民一这里的风俗和制度仍然带有法兰克人的深刻印 
记，这样做不会有任何阻力。最后•这个名称更易于专指西部的法 
兰西了，因为另一个法兰西在自然发展过程中逐渐有了完全不同 
的名称。 

“査理的民众”和东法兰克王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差 
别：一种语言上的差别，这种差别远远大于每个群体内部方言的差 
异，前者讲罗曼语，后者的语言是古德语。现代德语中的 
(“德国的”）一词就是来自这个词 .但 在充满古典往事的教 
士使用的拉丁语中，它常常被译作 Teutonic (“条顿 语”） ，而不顾及 
它的词源。这个词的起源没有任何疑问。加洛林时代的传教士们 
提到的 theotisca 以 叹， 在字面意义上，正是指这个民族 (仏化心 ， 

条 顿人〉 所讲的不同于教会拉丁语的语言；它也许是一种异教徒的 
语言。由于学者而非民众使用的“德国的 ’’（ German ) —词从未在 
总体意识中扎下深根，因而人们设计出来用以描述一种语言模式 
的这个标签，很快就上升到一种族名的尊位上 一-- “讲古德语的 
人”这种说法，在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已经出现在用古德语创作的 
最古老的一首诗的序文中。从这一步到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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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使用.其间只有很容易跨越的一步。早在作者们按照传统史 
学承认这个小的发展过程以前，大概习惯用法早已解决了这个问 
题。无论如何，早在920年，萨尔茨堡编年史提到了条顿人 
(Theotisci or Teutons ) 的王国。① 

对于那些总是喜欢将语言因素作为民族意识的新近征兆而加 
以强调的学者来说,这些事卖大概会令他们感到吃惊。但在政治 
家手中，语言上的论据并不限于今天。10世纪时.伦巴第的一个 
主教对拜占庭人向阿普利亚提出的所有权要求——这一要求有充 
分的历史根据 感到愤慨，因而写道 ：“这 个地区属于意大利王 
E 畐，此点可由当地居民的语言为证。”® 

共同语言的使用把人们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它使人们的思 
想传统显露出共同因素，并创造出新的共同因素。但是语言上的 
差别对于未受教育者的影响甚至 更大； 它带来了一种分离意识，这 
种意识本身就是产生对抗的根源。9世纪士瓦本的一位修士记载 
436 了“拉丁人”对日耳曼词语的嘲讽，920年，正是由于双方对彼此语 
言的嘲讽，在傻瓜査理的卫队和亨利一世的卫队之间引发了一场 
血腥纷争，以致两国君主的会谈因此而中断。®另外，在西法兰克 
王国内部，一种奇妙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尚未得到充分说明）导 
致在高卢-罗曼语内部形成两个不同语言集团，这一过程意味着在 


① Prologue of the Heliand, ed . Sievers , p . 3. 845 年的一份意大利语契约中写 
明了王室附庸中条顿人与伦巴第人之间的区别 （ Muratori ， Ann ., II , col . 971 ),Annate 
Juvavenses maximi ♦ in M . G . H . , SS .， XXX ，2， p . 738. 

② Liutprand . Legation c . 7. 

③ Walafrid Strabo * De exordiis % c . 7, in Capitularia reg. Francorum , 11， 
p . 481 I Richer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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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世纪里，“普罗旺斯人”或朗格多克人虽然没有建立任何政 
治统一体，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同样，在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洛林骑士却接近法 
国军队，他们能听懂并操用法国军队的语言。 ® 将语言与民族混 
为一谈是荒唐至极的事情，但否认语言在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的 
作用则同样是愚蠢至极。 

文献表明，就法兰西和德意志而言，1100年左右民族意识已 
经高度发展。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洛塔林吉亚大贵族布永 
的戈弗雷，虽有幸能讲法德两种语言，却难以控制法、德骑士之间 
的敌对情绪，据说这种敌对情绪已经成为法德骑士之间的一种传 
统。 ® 《罗兰之歌》念念不忘的是“可爱的法兰西”——这是一个界 
定尚有些不明确的法兰西，因而它很容易与传说中査理曼的庞大 
帝国混淆起来，但它的中心肯定是在卡佩王国。此外，在那些动辄 
因征战获胜而洋洋自得的人们当中，民族自豪感越发强烈，仿佛对 
加洛林王朝的追念为自己增添了 光彩； “法兰西”这个名称的使用 
促进了这个同化过程，传说又有助于将这个名称固定下来。（德意 
志人则以他们仍为帝国之民这个事实感到十分自豪。）对王权的忠 
诚有益于保持这些情感的 活力： 饶有意味的是，这些情感几乎全然 
不见于诸如洛林贵族圈之类纯粹贵族题材的史诗。不过，我们绝 
对不能认为对王权的忠诚与民族意识完全是一回事。路易六世统 
治时期一个名叫吉贝尔•德 • 诺让的修士，写了一部关于十字军 


① Odo of Deuil , in M . G . H ., SS ., XXVI , p . 65. 

② Ekkehard of Aura , in M . G . H .» SS .， VI ， p .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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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的史书，取了一个著名的标题，叫《法兰西神歌》（(；《加 Dh 
■ Fmwrm )， 作者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但对卡佩王朝来说只是一 
个不热心的赞美者。民族性是由更为复杂的因素孕育而成的，这 
拽因素就是多少可为人们理解的语言的、传统的和历史记忆的共 
间性； 形成这种民族性的还有一种由政治边界造成的共同命运意 
识，虽说每条边界大致上都是偶然固定下来的，但它们整体上对应 
于久已建立、影响广泛的亲缘性。 

所有这一切并非由爱国主义创造出来》封建社会第二阶段的 
4： i 7 特点是，人们需要把自己置于更大的共同体内，社会对自己已经获 
得了更明确的总体意识，在这个阶段上，爱国主义仿佛变成了这些 
潜在事实的外在表现物，因而又变成了新的社会现实的创造者。 
在稍后于《罗兰之歌》的一首诗中，已经用这样的诗句称赞一位特 
别值得尊敬的 骑士： “没有一个法国人比他更值得尊重。” ® 我们正 
在努力探索其深层历史的封建社会第二阶段，不仅见证了国家的 
形成过程，而且也经历了真正的民族国家得到承认或确立的过 
程---虽然这些国家必定还要经受诸多变迁。 


① Girart de Roussillon , trans . P . Meyer , 631; ed . Foerster (Rowantsche 
Stud ten t V ) v . 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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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作为一种 
社会类型的封建主义 


1 封建主义不止一种吗？ 

在孟德斯鸠看来，“封建法律”的确立是一种独特现象，是“世 
界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大概永远不会再发生的事件”。伏尔泰在精 
确表述法律定义方面经验较少，但他有着更宽广的视野，他心存疑 
虑地表示了异议。他 写道： “封建主义不是一个事件；它是一种有 
着不同运动形式的古老的社会形态，存在于我们所在半球的四分 
之三的地区。” ® 现代学术界总体上接受伏尔泰的观点。埃及封建 
主义、希腊封建主义、中国封建主义、日本封建主义所有这些 
形态和軍多的形态如今已是人们熟知的概念。西欧的史学家有时 
必定抱着一定的疑虑来看待这些概念，因为他们肯定认识到，人们 
给予这一著名术语的不同定义，即使在它的故乡也是不同的。本 
杰明 • 盖拉尔认为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土地。雅克 • 弗拉克反驳 
说，不对，应是人的群体。今天，有关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充满异 

① Esprit des Lois , XXX ， 1; Voltaire ，Fragments sur quelques revolutions dans 
rinde, II (ed. Gamier, XXIX ，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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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彩的说法.似乎充斥着世界历史。它们是符合于盖拉尔的定 
义呢，还是符合于弗拉克的定义呢？对这些莫衷一是的说法，惟一 
的补救办法是回到该问题的起源上来。很显然，不同时代和不同 
地区的所有这些被賦予“封建”之名的社会，仅仅是因为它们与西 
欧封建主义具有真正的或假设的-的相似性，这个基本社会类 
型所具有的特点.是所有其他社会必须加以参照的，因此，明确这 
些特点具有头等重要性。但是,必需首先处理一下误用一个词语的 
一些明显实例，这个词语在世界上一直歧义纷呈，经历了许多曲解。 

我们知道，最初的命名者们在他们称作“封建主义”的社会制 
度中，所意识到的主要是这种制度中与中央集权国家观念相冲突 
的那些方面。从这里它迈出了将每个政治权力的分割行为称为封 
建行为的一小步，以致一种价值判断通常与简单的事实陈述结合 
起来。因为在这些作家的思想中，主权一般是与一些相当大的政 
442 权相联系的，与此原则不符的情况似乎都应归于非正常国家之列。 
仅此一点就足以谴责一种必将导致不可容忍的混乱的习惯。有时 
候，确实有一些情况表示出一种更精确的观念。1783年，作为市 
政小官员，瓦朗谢讷的市场巡视员公开指责“乡村大地主的封建行 
为”造成食物价格的上涨。①此后，有多少辩论家公开斥银行家 
或工厂主的“封建习气”啊！封建主义一词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模 
糊的历史关联性，对一些作家来说，它只不过意味着权力的野蛮实 
施，虽然它也常常表示一种经济权力对公共生活的侵蚀这种次要 
的基本概念。事实上，财富——当时主要由土地构成——与权力 


① G. Lefebvre* Les paysans du Nord , 1924, p.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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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确实是中世纪封建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但是，这与其 
说是因为这个社会具有严格的封建特征，倒不如说是因为它同时 
以庄园为基础5 

封建主义即庄园制度，这种认识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它首 
先是在使用“附庸”一词时产生的。附庸一词最终从封建主义的 
第二个发展阶段获得了贵族的标记，但即使在中世纪，这个标记 
也并没有变得十分强大，以致它不能间或应用于农奴（起初农奴 
因其个人人身依附性质非常近似于确切意义上的所谓附庸）、甚 
至普通的佃户身上。所以，当人们对真正的附庸制越来越不熟悉 
时，一种语言上的误用-一在非完全封建化的地区，如加斯科尼或 
莱昂，特别常见 却变成了越来越广泛的习惯用法。1786年佩 
雷西奥写道：“每个人都知道，在法国.领主的臣属通常称为附 
庸。”®同样，不管词源学上的解释如何.将农民持有地所承受的负 
担称为“封建权利”已成为习惯。因此，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们 
宣布他们的目的是消灭封建主义时，他们首先想要攻击的便是庄 
园 制度。但是，在这里，历史学家必须再次 介人。 庄园虽然是封建 
社会的基本因素，但它本身却是更古老的制度，并且注定要持续更 
长时期。为了名词术语的准确，将两个概念清楚地区分开来，是很 
重要的。 

所以，让我们从封建主义一词的严格意义上，将我们从欧洲封 
建主义的历史中对它获得的了解做一概括性的叙述吧。 

①例如， E. Lodge » * Serfdom in the Pyrenees’，in Vierteljahrschr. fiir Soz. 
unci W. G. t 1905, p. 31; Sanchez-Albornoz, Estampas de la in da en Leon , 2nd ed. ， p. 
86 ， n. 37 ； Perreciot. De l 9 etat-civil des personnes . II, 1786 .p. 193. 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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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 

最简易的方法是从什么不是封建社会说起。虽然从血缘关系 
产生出来的各种义务在封建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封建社 
会并不只依赖血缘关系。更确切地说，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关系纽 
带正是在血族关系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此 
外，尽管凌驾于众多小权力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观念仍持续存在，但 
封建主义是与国家的极度衰弱、特别是与国家保护能力的衰弱同 
时发生的。封建社会既不同于建立在血族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 
也不同于受国家权力支配的社会，但它是这些社会的继承者，并留 
有它们的印记。虽然它特有的个人从属关系仍保留着原始亲兵制 
中准家族性成分，但无数小首领所行使的政治权力表面上大部分 
是对“国王”权利的僭取。 

所以，欧洲封建主义应被视为旧社会剧烈解体的结果。事实 
上，如果没有日耳曼人侵的大变动，欧洲的封建主义将是不可思议 
的。日耳曼人的人侵将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强行结合在 
一起，打断了它们原有的进程，使许多极为原始的思想模式和社会 
习惯显现出来。封建主义在最后的蛮族人侵的氛围中最终发展起 
来。它对社会交流的限制影响极其深远，它使货币流通过于迟滞. 
不可能采取薪俸官僚制度，使人们的心态胶着于有形的局部事物。 
当这些条件开始改变时，封建主义便开始衰落。 

这与其说是一个等级社会，倒不如说是一个不平等的社 会：一 
个有首领而没有贵族、有农奴而没有奴隶的社会。如果奴隶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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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作用不是如此微小，那么就没有必要将封建社会特有的那些 
依附形式应用于下层社会各阶层了。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冒 
险家的地位十分重要，人们的记忆非常短暂，社会划分太不稳定， 
这一切都不容许形成一个严格正常的等级组织。 

但是，封建制度意味着一群卑微的人对少数豪强严格的经济 
从属。它在前一时期已经接受了罗马的农庄 （ w 7 h ) (在某些方面 
农庄预示了庄园的存在）和日耳曼的农村首领制之后，扩大并巩固 
了这些人剥削人的方法，并且将获得土地收人的权利和行使权力 
的权利错综复杂地联系起来，从这一切中造就了中世纪的真正庄 
园。封建制度所做的这一切，部分地是为了服务于上帝的教士寡 
头集团的利益，但主要的是为了服务于武士寡头集团的利益。 

即使极为粗略的比较研究也将表明，封建社会最显著的特点 
之一，是首领等级与职业武士等级事实上的一致性，武士等级以当 
时看起来惟一有效的方式为业，即充当重装骑兵。我们已经看到， 
在武装农民存留的各个社会中，有一些社会既没有附庸制也没有 
庄园，而其他的社会，如在斯堪的纳维亚或在西班牙西北部诸王 
国，则只有形式极不完善的附庸制和庄园。拜占庭帝国的情形或 
许更具有意义，因为它的各项制度带有自觉得多的管理思想的印 
记。在拜占庭帝国，8世纪的反贵族运动之后，过去一直保留着罗 
马时期重要行政管理传统、又想获得一支强大军队的政府，创造出 
了为国家提供军事义务的佃领地。这些佃领地在某种意义上是真 
正的采邑，但与西欧采邑不同的是，它们只是农民采邑，每一处采 
邑都由一小块农田构成。此后，帝国政府最关注的事情是保护这 
些“士兵的財产”及一般的小持有地不受富人和豪强的侵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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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1世纪末出现的情况是，经济状况使经常陷于债务的农民难 
以保持其独立性，帝国为这种经济状况所困扰，且进一步受到内部 
纷争的削弱，不再能够对自由农民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样.帝国不 
仅丧失了宝贵的财政资源，而且发现自己陷于大贵族的控制之下， 
此后只有这些大贵族才能从他们的依附者中征募必要的军队。 

在封建社会，独特的人际关系纽带是从属者与附近首领的联 
系。这样形成的关系纽带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像许多无限 
扩展开来的链条.将势力最小者与势力最大者联系起来。土地本 
身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它能够使领主通过提供报酬的方 
式而得到“人”。实际上，诺曼领主们在拒绝诺曼公爵提供的珠宝、 
武器和马匹等礼物时说 过：我 们需要土地。他们自己之间还进一 
步说道 ：“有 了土地我们才 可能蒙 养许多骑士，而公爵却再也不能 
这样做了。”® 

封建社会还需要设计出一种不动产权形式.这种形式既适于 
酬劳役务，又与人身关系纽带本身的时限相一致。从它找到的解 
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中，西欧封建主义获得了它最原始的特征之一。 
当簇拥在斯拉夫王公身边的“服役者”仍然将地产作为十足的赠礼 
加以接受时，法兰克王国附庸的采邑,生经过了一番政策波动之后， 
理论上只是让与附庸终身享用。在以体面风光的武装职业而与众 
445 不同的最高等级中，依附关系最初曾经表现为一种契约形式，这种 
契约是两个面对面的活生生的人之间自由签订的。从这种必要的 

① Dudo of Saint-Quentin, ed. Lair ( Mem. Soc. Antiquaires Normandie, 
XXUDtUI 43-44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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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接触中，这种关系获得了道德价值最精粹的部分。然而，在早 
期，各种因素使得这一义务的纯洁性减退了。这些因 素是： 在家族 
仍有强大力量的社会中自然存在的世袭继承，•经济条件决定的采 
邑授予习惯，这种习惯的最终的结局是，土地负载有役务而不是效 
忠之人；最后且最重要的是附庸契约的多重性。在许多情况下，委 
身者的效忠是个强有力的因素。但是，作为用来联合各阶层不同 
群体、防止社会分裂、遏止社会混乱的一种主要社会纽带，这种效 
忠本身却显得全然无效。 

在这众多的关系中，最初确实曾存在一些人为因素。在封建 
时代，这些关系的广泛传播，是一个垂死的国家即加洛林王朝的遗 
产，加洛林王朝曾想利用当时条件下产生的各种制度中的--种制 
度来阻止社会的分崩离析。这种强加的保护关系体系当然无助于 
增加国家的凝聚力。盎格鲁-诺曼人的君主制可以为证。但是，为 
此必须有中央权力机关，这种权力机关——如同在英国一样—— 
不仅仅是由征服这一事实本身所促成，更是由与之同时产生的新 
的物质和道德环境所促成。9世纪，导致社会分裂的力量非常强 
大。 

在西欧文明区域内，封建主义的版图上显示出一些大的空白 
处，此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弗里西亚和爱尔兰。指出这一点也许 
更为 重要： 欧洲封建化的程度并非全部一致，节奏也不完全相同。 
而且，最重要的是，任何地方都不是完全封建化了。没有一个国家 
的全部农村人口都陷于人身和世袭的依附关系中。几乎到处都存 
留着或大或小的自主地，尽管各地数量大不相同。国家观念林来 
没有绝对地消失，在国家观念仍富有活力的地区，人们仍然在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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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自称为“自由人”，因为他们只是依附于民众首脑或他的代 
表。在诺曼底、丹麦法区和西班牙仍存在着农民武士群体。与从 
属誓言形成鲜明对比的双向誓言，存留于初平群落中并在城镇自 
治体中取得了胜利。毫无疑问，每一种人类制度体系至多不过是 
不充分地得以实现。20世纪初，资本主义无疑是欧洲经济中居于 
支配地位的力量，但在资本主义之外，不止一种力量继续存在。 

重新回到我们讨论的封建区域图.我们会发现，在卢瓦尔河和 
莱茵河之间、索恩河两岸的勃艮第，由于诺曼人对英国和意大利南 
部的征服，深影区在11世纪突然扩大了。围绕着这一核心地区有 
一个差不多固定的影色淡化区，在萨克森地区.特别是在莱昂和卡 
斯蒂尔，影点变得非常稀疏。最后，全部影区被空白区包围。在大 
部分影色最深的部分，我们不难辨认出这些地区：在那里加洛林王 
朝合法化的影响曾是至为 深远； 在这些地区罗马化诸因素与日耳 
曼诸因素——在这里日耳曼诸因素比别的地方更突出一些——的 
融合曾极为彻底地瓦解了两种社会结构，使非常古老的地方领主 
权和个人依附关系的萌芽有可能成长起来。 


3 比较史学的一个典例 

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的广泛使 
用——薪俸是不可能实行的》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 地位； 将人与人 
联系起来的服从-保护关系（这种关系在武士等级 h 部采用被称作 
附庸关系的特定形式）；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 分割； 在所有这 
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族和国家的存留（在封建社会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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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国家将获得复兴的力量） - 这些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 
本 特征。 像历史学这个永远变化着的科学所揭示的所有现象一 
样，具有这些特点的社会结构，必定带有一个时代和一种环境的印 
记。不过，就像母系氏族或父系氏族甚或某些类型的经济体，以十 
分相同的形式出现于非常不同的社会中一样，与我们的社会不同 
的一些社会.会经历很相似于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时期的一个阶段， 

这绝非不 可能。 果真如此，我们就有理由称处于这一阶段的这些 
社会为封建社会。但是，这里所涉及的比较研究工作显然超出了 
—个人所具有的能力范围，所以我只限于分析一个实例，这一实例 
至少能使我们知道，以较为可靠的手段为指导所进行的这种研究 
会取得什么结果。已经存在的以极完善的比较方法而著称的出色 
研究成果，便利了这一工作的进行。 

我们隐约地觉察到，在日本历史的黑暗时代，有一个建立在血 
族关系基础上的或实或虚的社会。公元7世纪末.在中国的影响 
下，日本建立了政府体系，这种政府体系像加洛林王朝所做的一 
样，极力维持对其国民的一种道德控制。最后，大约到11世纪，习 
惯上称之为封建社会的时期开始了，这一时期的到来似乎（按照我 
们现在所熟悉的一种模式）是与商业活动的减弱同时发生的。因 
此，像在欧洲一样，在日本“封建主义”之前存在过两种形式不同的 m 
社会 组织； 而且就像我们的情况一样，日本封建主义也深受前两种 
社会的影响。与欧洲相比，虽然日本的君主政体与严格意义上的 
封建结构联系较少（因为附庸制链条在到达天皇之前就终止了）， 
但它作为所有权力的理论来源而存在；在日本，非常古老的习惯促 
成的政治权力的分割，被认为是国家政权遭受侵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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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等级之上兴起的是职业武士等级。在武士等级内部， 
按照武装扈从与首领的关系所提供的模式，形成个人依附 关系； 所 
以，它们似乎比欧洲的“委身制”有着更显著的等级特点。就像在 
欧洲一样，武士们按等级组织起来，但日本的附庸制是比欧洲附庸 
制程度高得多的从属行为，其契约性质则少得多。日本的附庸制 
更为严格，因为它不允许效忠多个领主。当这些武士必须由主人 
豢养时，他们被授予非常类似于西欧采邑的佃领地。有时土地的 
授予甚至按照我们的回收采邑方式进行，是纯粹虚构性的.因为土 
地实际上原属于所谓接受者的祖传地。这些武士很自然地越来越 
不愿意耕种这块土地，虽然像在欧洲一样，直到最终都有一些特別 
的农民“陪臣”。所以附庸主要依靠从其佃户那里征收的地租过 
活。但是，他们人数众多（显然多于欧洲），不容许他们建立符合自 
己利益的、对庄园上的人有着广泛权力的真正的庄园。除了贵族 
和寺院之外，建立起来的庄园极少且极其分散，也没有自主地。这 
狴庄园使人想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萌芽状态的庄园，而不是 
西欧真正庄园化地区的庄园。此外，在日本，灌溉稻田是主导农业 
形式，技术条件大大不同于欧洲，所以农民的隶属形式自然也有所 
不同。 

当然，对这两种社会的对比的评定非常简略，也太绝对，但在 
我看来，这一概述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相当可靠的结论。封建主义 
并不是“在世界上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像欧洲一样，日本也经历 
了这一阶段，尽管带有一些必然的、根深蒂固的差别。其他社会也 
同样经历过这一阶段吗？果真如此，原因何在？这些原因对所有 
这类社会可能是相同的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须俟之未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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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果本书由于向学者们提出了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 
道路.那么我将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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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残存与复活 

13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社会决定性地脱离了封建方式。但 
是，一种社会制度只是拥有记忆的人类群体持续发展的一个阶段， 
它不会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亡。封建主义也有其延续阶段。 

打匕封建主义印记的庄园制度在封建主义灭亡后存在了很长 
时间，经历了许多变迁。此处我们不做讨论。但十分明显的是，庄 
园制度不再是一种密切关联的政治礼俗构成的制度的成分时，它 
在从属民众的眼中必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因而更加面目可憎。 
在庄园内部的所有依附形式中，最地道的封建依附形式是农奴制， 
尽管它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已经变成土地依附关系而非人身依附 
关系，但它在法国一直延存到大革命前夕。当时谁还记得，在那些 
从属永久管理权的人们中，有些人的祖先确曾自愿地“委身”于一 
个保护者呢？即使假定人们知道往昔的这一情况，那么，这种知识 
就会使人们更容易忍受一种不合时宜的形势吗？ 

在英国，17世纪的第一次革命废除了骑士役务占有制与其他形 
式占有制之间的差别。除英国外，源于附庸制和采邑的义务是根植 
于土地的,这些义务在法国延存的时间同庄园制度一样长久，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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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决定性的原因无疑是，王公们渴望通过一种特别具有强制性 
的关系纽带使一群处于显赫位置的扈从附属于自己。根据路易十 
一起草的法规.圣米歇尔的骑士们向国王允诺，奉献出美好而真诚 
的情感 （/wnne vraye awoMr >，并发誓在国王进行的正义战争中 
忠实地为国王效力„这种企图将像加洛林王朝早期所做的努力一 
样被证明是徒劳无 效的： 在最早授以高勋的人物的名单中，位居第 
三的是圣波尔的城堡镇守官，但他后来却卑鄙地背叛了他的主人。 

在中世纪末的混乱年代中.更有效-也更危险——的办法 
是重建私家武士队伍，这些私家武士非常类似于墨洛温时代的作 
家谴责过其盗匪行为的那些“侍从”附庸，他们穿戴的服装展现着 
其首领的徽记，或饰有其首领的盾牌纹章，他们对于首领的依附关 
系通常以穿戴这种服装表现出来。这一习惯在佛兰德受到大胆腓 
力的指责但在金雀花王朝晚期、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时期 
的英国，这一习惯似乎尤为盛行 —— 其盛行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致 
大贵族身边形成的这些群体获得了“服装队”的称号。就像从前的 
私家附庸一样，他们并不只是由出身卑微的冒险家组成，他们实际 
上大多数是从“乡绅”中招募而来。如果他们中的一人卷人诉讼案 
件，其领主便在法庭上对他施加保护。 这种“ 诉讼案中的非法援 
助”习惯虽属非法，但它异乎寻常地顽固存在 ：议会 屡次颁布的禁 
令可为 证明； 这种习惯实际上在特征上重现了法兰克时期高卢地 
区豪强对扈从的古代保护制 （ w / z / u ' ww 〉。 由于利用这种新的人身 


(I P. Thomas, Te.rtes historiques sur Lille et le Nord, II, 1936, p. 285 ( 1385 
and 1397 >} cf. p. 218( no.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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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形式对君主也很有利，所以我们看到，理查二世试图将他的个 
人侍从一一他们的服装饰以“白雄鹿”徽记以示区别——像众多的 
钦命附庸 （vassi dominici ) 一样派往全国各地。① 

甚至在波旁王朝早期的法国，为了其前途而变成一个大人物 
仆从的贵族，也获得了一种很类似于原始附庸地位的身份。人们 
用一种令人想起旧的封建语气的措辞提到某人，说他“属于”亲王 
先生或红衣大主教。臣服礼确实不再实行，但它却常常被代以书 
而协议。因为从中世纪末期，“友情诺言”代替了行将就木的臣服 
礼习惯。例如，1658年6月2日 ，一 位名叫德兰德的上尉写给富 
凯的信 中说: “我保证效忠于我的主人总检察官……除他之外绝不 
从属于任何人，我将献身于他，尽我全力追 随他； 我保证全面地为 
他效劳，毫无例外地反对所有人，除他之外不服从于任何人.甚至 
不与他所禁止我交往的人有所交往……我向他承诺不惜生命去反 
对他所反对的所有人……无论何种情况，决无例外。”我们好像穿 
越时空听到了委身仪式上使用的最绝对的套语：“您之朋友即仆之 
朋友，您之敌人即仆之敌人” ® —一甚至对国王也没有网开一面！ 

2 武士观念与契约观念 

封建时代已经将凝固为贵族地位的骑士身份遗留给了继起的 


① T . F . Tout ， Chapters in the Administrutii>e History of Mediaeval England * 
IV, 1928,p.62. 

② Colbert, Lett rest ed. P. Clement, II, p. xxx. 关于友情诺言的旧例证，见 J. 
Quicherat » Rodrigue de VilLandrundo ♦ 1879, Documents, no.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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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由于这种渊源关系，贵族等级仍以其从事的军事职业而感 
到自豪，这种军事职业是以享有佩剑权为象 征的； 在他们从这种职 
131业中堂而皇之地获得宝贵的财政特权的地方，如法国，贵族等级特 
別顽固地坚持这一职业。1380年前后，瓦雷讷-昂纳戈讷地方的 
两个侍从解释说，贵族无须缴纳人头税，因为“贵族由于其身份，在 
战争中必须奋不顾身，不惜财产”。1在大革命前的政治制度中， 
有着古老血统的贵 族为了 与公职贵族相区别，仍称自己为“佩剑” 
贵族。即使在为国捐躯已完全不再是某个等级或一种职业的垄断 
行为的今天，这种感情仍然存在，它对于职业武士的作用是一种精 
神上的优越性一一这种态度对其他的社会如中国社会，是非常陌 
生的一一这种情感的存在，仍然会使人们想起封建时代初期农民 
与骑士之间产生的这种分离过程。 

附庸的臣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契约，而且是双向契约。如果 
领主不履行诺言，他便丧失其享有的权利。因为国王的主要臣民 
同时也是他的附庸，这种观念不可避免地移植到政治领域时，它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这一观念因得到一些非常古老的观 
念的强化，影响更为深远，这些古老的观念认为，国王以一种神秘 
的方式对臣民的福祉负责，一旦发生公共灾难，应接受惩罚。在这 
一点上，这些古老的思想潮流恰好与另一种思潮结合起来了，这种 
思潮源自教会中格利高里发起的对王权神圣化、超自然化神话的 
抗议运动。正是这个教士群体的作家们，以一种长期无与伦比的 
力量首次表达了这种将君主与其人民联系起来的契约观念，1080 


① C. Aimond,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Varennes * 1925,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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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阿尔萨斯的一个修士写道，这种关系“就像猪倌对于雇佣他 
的主人一样”。将这样的话置于一个温和的保皇派人士发出愤怒 
抗议的场合中，其意义则更加丰 富：“ 由上帝施行涂油礼的人不能 
像村夫长一样被罢黜！”但这些教士理论家本身在列举罢黜他们所 
谴责的恶劣君主的正当理由时，肯定引用人们普遍承认的附庸拥 
有离弃恶劣领主的权利作为依据。 ® 

各附庸群体在塑造其心态的礼俗的影响下，首先将这些观念 
付诸实践。在这种意义上，许多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偶然性反叛的 
暴动.都是基于一条富有成果的 原则： “一个人在他的国王逆法律 
而行时，可以抗拒国王和法官，甚至可以参与发动对他的战争…… 
他并不由此而违背其效忠义务。”这就是《萨克森法鉴》中的话 
这一著名的“抵抗权”的萌芽，在斯特拉斯堡誓言 （843 年）及秃头 
査理与其附庸签订的协定中已经出现，〗3和14世纪又重现于整 
个西欧世界的大量文件中。尽管其中的大部分文件受到贵族保守 
倾向或市民阶级利己主义的启发，但它们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这些文件包括：1215年的英国大 宪章； 1222年匈牙利的“黄金诏 
书”;耶路撤冷王国条令；勃兰登堡贵族特 权法； 1287年的阿拉贡 
统一法案；布拉邦特的科登堡宪章；1341年的多菲内法规；1356年 
的朗格多克公社宣言。以英国议会、法国“三级会议”、德国等级议 


① Manegold of Lautenbach，in Libelli de lite (M. G. H. ), I ， p. 365 { Wenrich ， 
ibid. ， p. 289; Paul of Bernried ，Vita Gre^orii , c. 97 in Watterich, Pontificum Ro¬ 
ma norum vitae , I, p. 532. 

② Landr., III， 78 • 2. Zeumer 在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 G. A. ♦ 1914 » 
pp. 68-75 中对这段文宇的意思有所辩驳，但 F. Kern ，Gottesgnadentum und Wicier- 
standsrecht im friiheren Mittelalter , Leipzig, 1914 对此则完全加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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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西班牙代表会议 ( Cortfe )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非常贵族化的代 
表制度，起源于刚刚从封建阶段中崭露头角的国家政权，且仍带有 
这个阶段的印记，这种情况断非偶然。日本的附庸从属关系在更 
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且天皇的神圣权力处于各附庸誓约体系之 


外；就这方面来说，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颇类似于西欧封建主义的 


体制中，并没有出现类似情况，这也绝非偶然。西欧封建主义的独 
创性在于，它强调一种可以约束统治者的契约观念，因此，欧洲封 
建主义虽然压迫穷人，但它确实给我们的西欧文明留下了我们现 
在依然渴望拥有的某种东西。 




参考书目 


453 


在英文版《封建社会》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处理 1938-- 
1939年编纂的参考书目。 

似乎有两种办法可供我们选择 ：一是 尽量将迄至今日的较近期的材料纳 
人其中，一是原样付印，再增补一份书目。人们对第一种办法持强烈的反对 
葸见。布洛赫提供的参考书目是他亲自选定和分类的作品.它的目的不仅是 
为研究者充当向导，而且也是表达对其他学者的谢意。如果在这个结构中增 
补书目，在我们看来•将是对布洛赫作品的擅自改动•特别是他早已树立了一 
条规则，即不在书目中列入他本人不了解的著作。所以我们采用了第二种办 
法，原貌印出他留下的参考书目，只是删略了通史书目一节，我们认为，这一 
节中的大部书目已为中世纪史的研究者所熟悉。我们增补了较近期出版的 
著作的目录。 

虽然本书以对原始资料的精深研究为基础，其中许多原始资料在脚注中 
已经提到，但作者在参考书目中，除了他单独列出法律资料外，只是提及可以 
找到上述资料的权威作品。此外•对于第二编中他从一个独到的视角加以讨 
论的思想和社会“筑围”，他列举的第二手著作限于几个特殊问题。不过，对 
于最后的人侵问題，以及如同人们可以预料到的，对于构成本书中心论题的 
社会、政治发展过程的特殊问题，本书列出的参考书目则洋备得多。 

除了特别标出的地方，法文书的出版地点为巴黎，英文著作的出版地点 
为伦教 。 


L . A . 马尼翁 


I- 史料 


参考书目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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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料的权威指南。（2>语言学上的史料。 （3) 历史编纂学。 （4) 文献史 
料。 

II . 心态 

(1) 情感和思想方式。 （2)1000 年的“恐慌”。 

III . 最后的人侵 

(】> 总论。 （2) 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半岛的萨拉逊人。 （3) 匈牙利人。 （4) 
斯堪的纳维亚人。 （5) 北欧归皈基督教。 （6) 斯堪的纳维亚人人侵的影响。 

IV . 法律和政治结构 

U ) 原始史料。 <2) 关于法律和制度史的近代著作。 （3) 法律思想和法律 
教育。（4>政治观念。 

V . 家族纽带 

(1) 家族和族间复仇。 （2> 经济上的连带关系。 

VI . 确切意义上的诸封建制度 

(1) 一般意义上的封建 主义： 法兰克起源。（2> 国家和地区间的封建主义。 
(3)“亲兵制”、附庸制和臣服礼。（4)“恳清地”、“恩地”、采邑和自主地。 

(5) 采邑法。 （6) 多重领主和绝对臣服。 

454 VII . 封建战争 

(1>战争艺术。 （2) 骑兵战术和装备。 （3) 军事义务。 （4) 城堡。 

VIII . 下层社会的依附关系 

IX . 没有封建主义的国家 

(1) 撤 丁岛。 （2) 弗里西亚和迪特马申。 

X . 社会等级总体与贵族 

U ) 起源和历史。 （2) 骑士爵位的 授予： 仪式。 （3) 中世纪论述骑士制度的 
论文。 （4) 近代论述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的著作。 G ) 贵族爵位的授予。 

(6) 贵族的生活。 （7) 纹章。 （8) 管家与管家等级。 

XI . 封建社会中的教 会:“ 代理人制度” 

XII . 司法制度 

XIII . 和平运动 

XIV . 君主制度 

XV . 领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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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 民族主义 

XVII . 比较史学中的封建主义 

I .史料 


(1) 史料的权威指南 


BAI.LESTER ( Rafael) * Fuentes narrativas cie la historia de Espafia durante la 
edad media * Palma ， 1912. 

- Bibliogra fia de la historia de Espana ♦ Gerona ， 1921. 

Bibliotheca hagiographica latina antiquae et mediae uetutis ， 2 vols. and 
supplementary vol.* Brussels, 1898-1911. 

Dahlmann-Waitz. Quellenkund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 9th edn. ， Leip¬ 
zig. 2 vols., 1931-1932. 

EgiDI (Pietro), La storia medievale ， Rome ， 1922. 

Gross (Charles) ♦ The Sources and Literature of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bout 1485 ， 2nd edn.» London, 1915. 

JACOB (Karl )， Quellenkund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im Mittelalter ♦ Ber¬ 
lin, \9\7(Sammlunp; Goschen). 

JaNSEN(M. ) and ScHMITZ-KaLLENBERG (L. )» Historiographie und Quell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bis 1500 ， 2nd edn. ， Leipzig ， 1914( A. MeISTER, 
Grundrhs ， 1,7). 

MAN1TIUS ( M. ), 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Literalur des Mittelalters , 3 
vols., Munich ， 1911 - 1931(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 
schaft, ed. I. MULLER). 

MOLINIER (Auguste) * Les Sources de I’ histoire de France des origines oux 
guerres d’ Italie，G vols.* 1901 - 1906. 

OESTERLEY(H. )♦ Wegweiser durch die Literatur der Urkunden-Sammlung » 

2 vols. * Berlin f 1886. 

PlRENNE ( Henri) , Bibliographie de l y histoire de Belgique » 3rd edn. ♦ Brus- 




718 


参考书目 


sels ， 1931. 

POTTHAST (August )，Bibliotheca historic a medii aevi ， 2 vols. ， Berlin ， 
1875-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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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书目是 L. A . 马尼翁补充了布洛赫原书目以后发表的关于封建社 
会的主要著作和研究成果。正如马尼翁的 ftS — 样，它并非详尽书目，它反 
映的是比布洛赫的定义更狭隘的封建主义和封建制度概念，主要是因为涵盖 
《封建社会》一书全貌的参考书目非常庞大。关于封建主义的理论研究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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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aux 波尔多， 397,423 
Boso 博骚 ，379 

Bouchard of Vendome 旺多姆的布沙尔， 
425 

boundaries* rural，fixing of 乡村边界的确 
定 ,339 

Bourbon, castle of 波旁的城堡 ， 401 
Hourbonnais 波旁 ，401 
Bourbons 波旁家族， 284,450 
bourgeois 市民， 353; greater 大市民 ，355 
Bourges 布尔日 ，397 

Brandenburg nobles, privileges of 勃兰登 
堡贵族的特权 ， 452 
Brennos 布伦诺斯 ，289 
Brigandage 抢掠行为 ，412 
Brittany 布列塔尼， 380,397，425 
brotgne 战袍 ，291 

brotherhoods, peace 和平兄弟会，见 
peace associations 
Bruges 布鲁日 ,299.395,400 
Bruno，bishop of Toul 图勒主教布鲁诺， 
见 Leo IX 

Burchard，bishop of Worms 伯査徳，沃姆 
斯主教 ， 411 

bureaucracy, rise of 官僚体制的兴起 ，422 
堡 ，353 


burgesses 市民 ， 353 — 355 
Burgundy 勃艮第 • 394, 426, 433. 445 ； 
county of 勃艮第伯爵领， 397; duchy 
of 勃艮第公爵领， 380,397; kingdom of 
勃艮第王国， 284,379,396 專 king(s) of 
勃艮第诸王， 377; peace movement in 
勃艮第和平运动， 4U 
butler 仆役长 ，340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444 
Byzantium 拜占庭 ，295 

Caen 卡昂 ，418 

Caesarius of Arles 阿尔的凯撤里乌斯， 
362 

Caesars 凯撤们， 39 】 

4 call to the country ， “ 国家的召唤 ”， 427 
Cambrai 康布雷 ，413 
Canigou，abbey of La 卡尼古修道院 ， 297 
('anossa 卡诺莎 ，396 

Canterbury, archbishop of 坎特伯雷大主 
教 ，£ Thomas Becket 
cantons t chiefs of 地区的首领们 ， 284 
Capetians 卡佩王軔， 284, 372/,378,386, 
387/ ， 397,418,422//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445 
captal 统领 ，333 

Caroiingians 加洛林王朝， 285» 376* 378* 
383, 387/ ,401 ,422.445,446 
castellany 城堡领地 》372 
Castile 卡斯蒂尔 ,376,443,446 
castles 城堡， 300// ， 400， adulterine 非法 
城堡， 401,431 

Catalonia 加泰罗尼 *,326,418〆 Usages ， 
of 加泰罗尼 亚 “ 习 惯法 ” ，见 Barcelona, 
‘Usages’ of 

causes, major and minor 大案和小案， 
364,366 

Celts 凯尔特人， 375,397 


c^ntenter S" 户长 ， 364 
ceorl 自由民 ， 289 
t'halon 沙 |t,377 
chamberlain 财务管理员 ， 340 
C'hampagne 香滨 * 321 ， 426 ； county of 香 
槟伯 爵领 ， 425 

chancery, letters of* 大法官证书， 323 
Chanson de Guillaume 《纪务姆之 歌 》， 294 
(Ttanson de Roland « 罗 兰之歌 >, 383,434, 
436 

Charlemagne 査理曼， 339 ， 355 ， 388 ， 391 ， 
394*416) judicial reforms of 査理曼的 
司法 改革， 363» ‘peers’ of 査理曼的 
“ 贵族 ”， 333 

(’harles I the Bald, emperor and king of 
France 秃头査理一世•法国皇帝和国 
王 . 284 , 304 , 376 • 377 ， 424 ， 434,452 
('harles II the Fat, emperor and king of 
France 胖子査理二世，法国皇帝和国 
王 ，376 

Charles IH the Simple♦ king of France 傻 
瓜査理三世，法王， 287,384, 385 /， 
434,435 

Charles II， count of Provence 査理二世， 
普罗旺斯伯爵 ，321 

Charles，duke of Lorraine 査理，洛林公 
ft,386,387 

Charroux* Council of 沙鲁会议， 413, 414 
charters 特许状： French 法 g 特许状， 
425 /;又见 Great Charter 
Chartres 沙特尔， 319» 沙特尔的 Saint- 
Pere 圣氟雷， 338» schools of 沙特尔各 
学校 ， 306 

ihattelenie 堡领， 40] 

Chester, bishop of 切斯特主教， 333 1 earl¬ 
dom of 切斯特伯爵职位 ， 430 
chevalier 騎士 ， 314 
chivalry, orders of 骑士团 ， 449 


Chretien de Troyes 克 雷蒂安 • 德 • 特鲁 
瓦， 317,318,332 

Church, the 教会 ： choice of dignitaries : 
高级教士的选择， 348// } courts of 教 
会法庭， 360/ ； finances of 教会的财 
政， 346; and knighthood 教会与骑士 
身份； 318/; and peace 教会与和平， 
412 /； and tournaments 教会与比武 
会 ，305 

Cid, the 熙德 ，334 
Cite 城市， 353,402 

class 等级 : consciousness 等级 意识， 283; 

stratification of 等级层次 ， 325 
clergy 教士， 345// 

‘close style 9 “ 谨严文 体”， 307 
Clovis 克洛维 ，381 

Cluny 克吕尼 ,397 ； Abbot(s) of 克吕尼 
修道院院长， 346, 385,413 
Cnut 卡纽特 ，412 
Coblenz 科布伦茨 ，378 
codes 法典 ， 360;penal 刑法 法典 ，365 
Cologne 科隆， 378 

combat , judicial 司法 决斗， 366 ,又见 bat¬ 
tle, trial by 

commendatio /commendation/ 

4 commended man r ,and the Church 委 
身制 / “ 委身者 ” 和教会 ， 346,349 
commerce 商业，见 trade 
Commons .： in England 英国的众议会， 
331, House of 议会下院 ，371 
omimMne 公社 ，354 丨 urban，in Italy 意大 
利的城市公社 ，403 
comtors 伯爵， 335 

Concordat (of 】 122) (1322 年的）协定， 
351 

Conrad I, king of Germany 康拉德一世， 
德国国王 ，388 

Conrad II ， emperor 康拉德二世皇帝， 



391,409 

Conrad III, emperor 康拉德三世皇帝， 
390 

Conrad IV, emperor 康拉德四世皇帝， 

323 

consecration 授职礼： of emperor 皇帝授 
职礼， 390! of kings 诸王授职礼 ，380 
Constantine 君士 坦丁 ， 391 
continence 节欲 ，308 
Cornelius 科尼利乌斯 ,289 
Cornigliano, 科尼格利亚诺 ，289 
Cortenberg , Charter of 科登堡宪章 ，452 
Chrtes 代表会议 ，452 
Cote d’Or 科多尔省 ，396 
counsel 协商， 410 

count(s) 伯爵（们）， 355/* bishops as 主 
教作伯爵， 4 02» in Germany 德国诸伯 
爵， 426 1 and justice 伯爵与司法， 363; 
relation to dukes 伯爵与公爵的关系， 
399 

county (-ies) 伯爵领， 400: acquired by 
kings; 国王们获得的伯麝领， 425; in 
England 英国的那， 370; gifts of. to 
bishops 将伯爵领 _ 与主教， 402! prin¬ 
cipalities and 大公国与伯爵领， 394/j 
又见 courts 

coursing 追逐猎物 ，303 
court(s) 法庭， 304;baron 贵族法庭， 367, 
county 伯覼領 法庭， 363/, 370/, 431» 
‘crowned’ “朝 廷 ” ， 380 1 customary 习 
惯法庭， 36 7 ; in England 英国的法庭， 
370/, 431, in France 法国的法庭， 
371 1 in Germany 徳国的法庭， 371 ， 
373 ； hundred 百户区法庭， 364, 365/, 
371,372 ； royal 王室法庭， 373; 又见 
justice 

courtesy, 优雅， 305// 

Courtrai, battle of 库特赖之战， 321，324 


crusades 十字军， 295/, 436 
custom(s) : regional，in France 法国的地 
方习惯法 .426 
Cyprus 塞浦路斯 ，328 

Danegeld 丹麦金 ，431 
Danelaw 丹麦法区 .445 
Dauphine,Statute of 多菲内法规 ，452 
death penalty 死刑， 364*365,372 
Deols, lord of 代奥勒的领主 ， 416 
derogation ♦ 资格丧失 ，329 
Deslandes , Captain 德兰徳上尉 ，450 
Dienstmanner , 侍臣 337,342 // 

Dijon 第戎 ，396 

disorder 混乱状态， 350, 408// 
distraint 扣押财物 ，367 
diutisc 古德语 ，435 
Dol 多尔 ,423 

domestic offices 家内职务， 337//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君 士坦丁 的赠 
礼 >,391 

dubbing 騎士授封仪式，见 knight 
duchies, German 德国的公爵领地， 398/ 
dukes 公爵 • 395 1 又见 duchies 
Durand ， William , bishop of Mende 芒徳主 
教威廉 • 迪朗， 315,319 
Durham 达勒姆 ， 430 

Earls 伯爵， 331 ， 430; Anglo-Saxon 盎格 
鲁 - 撤克逊伯爵 ，429 
East Anglia 东番格利亚 ，370 
Ebro，river 埃布罗河 ，376 
echevin 陪审员 ，369 
edelinge 贵族 ，284 

Edith, queen of England 伊迪丝，英国女 
王 ，432 

education in twelfth century 12 世纪的教 
育 ，422 


Edward the Martyr, king 陶道者爱德华 
国王 ， 381 

election 选举 ： of bishops 主教选举， 351; 

kingship and 王位与选举， 383// 
electors* imperial 选帝侯 ， 336 
emperor( s) 皇帝 ： Japanese H 本天皇， 
382; Roman 罗马皇帝， 380« signifi¬ 
cance of title 皇帝称号的意义 ， 390 
Empire 帝闻 ： Holy Roman 神圣罗马帝 
国， 390/, I Roman 罗马帝国 ，422 
England 英国， 284, 383* 445) administra¬ 
tive divisions 英国行政区划， 398!coro- 
nation in 英国的加冕礼， 380* evolu¬ 
tion of nobility in 英国贵族的演变， 
329// | evolution of State in 英国政权 
的演变， 429// forests in 英国的王家 
狩 猪区， 303 1 judicial system in 英国的 
司法制度， 370/» knighthood and he¬ 
redity in 英国猜士资格和继承制 ， 321; 
monarchies in 英国的君主制， 375 ； 
peace gilds 和平协会， 419 /； private 
warriors in 英国的私家武士， 449 /； 
revolution 英国革命， 448; serjeanty in 
英国的管家 ，341 

enslavement* penal 刑亊上罚没为奴 ，364 
Entre Deux 两国之间 *378 
eorl 贵族 ，289 

epics 史诗， 298 1 anticlericalism 反教权思 
想， 348; archaism of German 德国的拟 
古倾向 ，426 

equipment, military 军备， 290/ 

Estates » French, provincial 法国省区中 
产等级代表会议 ,426,452 

fabliaux 韵文故亊 ，339 
fertes 要寒 ，300 

feudalism 封建主义 ： basic features 封建 
主义的基本特征， 446; and Germanic 


invasions 封建主义与日耳曼人的人 
侵， 443; meaning of 封建主义的含义， 
441/ ; various forms 封建主义的各种 
形式， 441 

fiefs 采邑： Byzantine 拜占庭的采邑， 444; 

of serjeanty ，管家的采邑， 337// *341 
Flach, Jacques 弗拉克 . 雅克 ，441 
Flanders 佛兰德， 295 ， 326 ， 333 ， 372 ， 418; 
count of 嫌兰德伯爵， 323,395, 397n. 
402 1 marquises of 佛兰德侯爵 ，395 
Florence 佛罗伦萨 ，324 
forest land/forests 王家猎场 ，303 
formariage 与庄园外部通婚 ，341 
fortresses 要塞， 401; 又见 castles 
Fouquet » Nicholas 富凯，尼古拉 ，450 
France 法国 ： chivalry in 法国的骑士制 
度， 306 1 count-bishops in 法国的伯爵 - 
主教， 403; duke of 法国的公爵， 
396—397/1，397 t evolution of nobility 
in 法国贵族的演变 • 334 //； judicial 
system in 法国的司法制度， 372»origin 
of name 法兰西名称的起源， 434//, 
primogeniture in 法国的长子继承制， 
385; reconstructed state in 法国的政 
权重建， 422 //； royal，succession in 
法国王权继承， 383// 

Franche-Comte 弗朗什孔泰 .397 
Francia，East and West 东、西法兰西亚， 
376,378,434 

Franconia 法兰克尼亚， 398,399,403,434 
francs- fiefs 自由采邑 ，287 
francs hommes 自由人 ，287 
frank pledge 十家联保制 ， 42 0 
Franks 法兰克人 ，434 
Frederick I， duke of Swabia 腓特烈一世， 
十瓦本公爵 ，401 

Frederick I Barbarossa, emperor 红胡子 
腓特烈皇帝 ， 290, 32 〗 ， 323, 343, 385, 





392,409*427,428,429 
freedom 自由 ： and nobility 自由与贵族 * 
286 /； purchase of ,by serjeants 管家购 
买灼由 .342 

frt*ernen» distinctions among 自由民的区 
别 ， 286 

FriedensbrieJe 和平法令， 4 】 9 
friendship, promise of 友情诺言 ， 450 
Frisia 弗里西亚 ， 445 
Friuli» marquesses of 弗留利侯爵 ， 377 
Frode, king 弗罗徳国平 .，431 
frontiers 边塊 ， 382 

Fulkt archbishop of Rheims 富尔克，兰斯 
大主教 ，384 
Fiirsten 诸侯， 3 36 

Fustel de Coulanges 菲斯泰尔 • 德. 古朗 
治 ，432 

Gacta 加埃塔， 385,394 

game laws 狩猪法 ，303 

garde noble 贵族的监护权 ，328 

Garin le Lorrain 加林 . 勒 • 洛兰 ，339 

Gascons 加斯科涅人，见 Basques 

Gascony 加斯科尼 ,442 

Gaul 高卢 ，434 

Guydon 《盖 登 》， 332 

Gelmirez, Diego，archbishop of Compost¬ 
ela 格尔米赖兹，迭戈，孔波斯特拉大主 
教 ，413 

generosity 慷慨行为 *311 
gentiikomme 贵族 ，311 
Geoffroy de Preuilly 若弗鲁瓦 • 德. 普罗 
利 ，304 

Gerbert of Aurillac 欧里亚克的格伯特， 
386,387,432 ;又见 Sylvester II 
Germany 德国， 376; count-bishops in 德国 
的 伯爵 - 主教， 403 ； break-up of State 
in 德国的分裂， 426// ; development 


of nobility in 德国贵族的发展， 
336//" ; duchies in 德国的公爵领， 
398// ； judicial system 德国的司法制 
度， 371; peace movements in 德国的和 
平运动， 418 /； royal succession in 德国 
王室继 承制， 388// 
gesitheumi 王室附庸 ，289 
Gesta Dei per Francos 《法兰西神歌 》， 436 
Ghent 根特 ，299 

Gilbert of Mons 蒙斯的吉尔伯特， 290 
Gilbert of No«ent 诺让的吉尔伯特 ， 354 
gilds 互助会， 355,416; peace 和 平互助 
会， 419/ 

Girart de Roussillon 《吉 拉特 • 德 * 鲁西 
永 ）， 297, 298,308,321,340,437 
Glaber, Ralph 格 拉伯尔，拉尔夫， 417 
Godfrey of Bouillon 布永的戈弗雷， 436 
Golden Bull 《黄金诏书》 ,452 
Goths, in Spain 西班牙的哥特人， 375 
Gournay 古尔奈， 305 
Great Charter 大宪章， 425,452 
Gregory VII ， Pope 格利高里七世教皇， 
390,419,428; 又见 reform♦ Gregorian 
group consciousness 群体意识 ， 432 
Gu^rard* Benjamin 盖拉尔 ，本杰明 • 441 
Guibert de Nogent 吉贝尔 • 德 . 诺让， 
436 

Guines, count of 吉納 伯爵 ， 304 
Guizot. F. P. G. 基佐 ， 382 
Gundolf 冈多夫家族 ，289 
Gundolfsheim 网多夫什姆 ， 289 
Guy of Spoleto 斯波莱托的盖伊 ,376 
Guy, bishop of Le Puy 盖伊，勒皮的主 
教， 414 

Hagano 黑格诺 ，287 
Hainault 埃诺 ，326 

Hartmann von Aue 哈特曼 •冯 • 奥埃， 



294 

hauberk 锁子甲 ,291 
hawking 擎鹰狩猎， 303/ 

Heerschilde 骑 士徽章 ， 336 
Henry I， king of Germany 亨利一世 ，德 
王， 389,427,435 

Henry II> emperor 亨利二世，皇帝， 384, 
407,409 

Henry IV, emperor 亨利四世，皇帝 . 298 ， 
381,389,419,428 

Henry I, king of England 亨利一 ■ 世，英 
王， 381, 412” ,432 

Henry 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二世•英 
王， 305,330,369,430,431 
Henry I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二世，英 

£,330 

Henry I， king of France 亨利一世，法王， 
425 

Henry the Lion, duke of Bavaria and Sax¬ 
ony 狮子亨利，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 
爵 ，428 

Henry of England, * the young King’ 英 
国的亨利， *• 年轻的国王 ”,304 
heresies 异端 ，310 

heritability 继承： of kingship 王权继承， 
383 //1 in Germany 德国的王权继承， 
389 

Herv6‘the FrancopoP “ 法国城的”埃尔 
韦 ，296 

Hoflich 优雅行为 ，306 
homage 臣服礼： of ecclesiastics 教士的臣 
服礼， 348 ， 349/ ， 352; gradation of acts 
of 臣服行为的层次， 332, 4 of mouth 
and hands’ “口 和手的 ” 臣 * 礼， 341, 
post-feudal 后封建臣服礼 ，449 
‘honours’ “ 荣誉地 ” ， 335; courts as 作为 
荣誉地的法庭， 368; heritability of 荣 
誉地的继承 ，395 


horses，war 骑马作战 ，290 
Hugh Capet 休 • 卡佩， 386,424，425 
Hugh of Arles, king of Italy 阿尔的休♦意 
大利国王 ， 379 

Hugh the Great, duke of France 大王休， 
法国公爵， 386,396 

hundred 百人会议， 363 ， 364 • 370 ； courts 
百人法庭，见 courts 
Hungarians 匈牙利人 *400 
hunting 狩猎， 303/ 

Huon of Bordeaux 波尔多的休恩 ，298 

Iceland，genealogies 冰岛，族系 ，285 
Ile-de-France 法兰西岛 .425 
immunity 豁 免权： ecclesiastical ， 404 教 
会豁免权； Frankish 法兰克豁免权， 
362 /； judicial 司法豁免权， 362 //， 
37 】 

infantry 步兵 ,291 
ingenuus 真正的自由人 ，286 
inheritance 继承权，见 heritability 
initiation ceremonies 人会仪式， 3】3 
insecurity 不安全状态， 410// 
insignia, royal. delivery of 王权象征物的 
移交式 ，380 

investiture, ecclesiastical 神职的授封式， 
349,351,428 
Ireland 爱尔兰 ，445 
Issoudun 伊苏丹 *401 
Italy 意大利 ， and imperial title 意大利与 
帝国称号， 390; kingdom of 意大利王 
国， 377; Norman states in 意大利的诺 
曼政权， 295; Southern 南意大利，见 
Sicily 

Ivo of Chartres 沙特尔的伊沃， 384，388 
Ivrea，marquises of, 284, 377 伊弗雷亚的 
侯爵们 


选举， 383 ff ； and judicial system 国王 
和司法制度， 372 /； and priesthood 国 
王与教士地位， 380/; relation to sub¬ 
jects 国王与附庸的关系 ， 382 ;Sacre d 
character 国王神圣性， 380/ 

kinship and feudalism 血缘关系与封建主 
义 ，443 

knight 骑士， 290, 291 ， 294; clubbing 骑士 
授封， 31 〗， 312//; life of 糖士的生活， 


James I of Aragon 阿拉贡的 詹姆斯 一世， 

321 

Japan 日本， 382, 446/, 452 
Jerusalem: Assizes of 耶路撤冷条令 ，452 
John，king of England 约翰，英王， 348/t 
John of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的 约翰， 
316,317 

Jordanes 约尔丹 内斯， 379 
judges 法官 ： king as supreme 国王作为最 
高法宮 *372! knights as 骑士作为法 
官， 303 ; iords as 领主作为法官 .359* 
retainers/serfs as 唐从 / 农奴作为法 
官， 339,344 

jurisdiction 司法权： ecclesiastical 教会司 
法权， 361 1 in England 英国的司法权， 
370/; in France 法国的司法权， 372» in 
Germany 徳国的司法权 ，371 /» limits 
of 司法权的范围， 36 〗； private 个人司 
法权 ，362 

jurors 陪 审员， 363,364,369,372 
justice 司法 : administration of 司法机关， 
359 ff * Church courts 教会法庭， 
360/, courts of 法庭， 359 , 又见 
courts; * high 1 * * middle 1 , and ‘low’ 
离、中、低级法庭 ， 334,364, 366/, 370 ； 
knights and 骑士和法庭， 303; mer¬ 
chants ^ courts 商人法庭， 360 ： territo¬ 
rial and personal 领地 和私人法庭， 367 
justice fonciere 领地 司法， 367 
justitia , meaning 司法的含义， 360 

Kempten 肯普滕， 287 
Kent 肯特 ，370 

Kerlinger 査理的臣民， 424，434 
king(s )： duties of 国王的职责， 408; as 
feudal superior 国王为最高铁主 ， 383 * 
healing power 国王的治病能力， 381 ， 
388； heredity and election 王位继承和 


294 //； *non-nobJe , 非贵族骑士， 340» 
serf 农奴味士 • 337 // 1 status of 骑士 
的地位 ，314 

knights-errant 游侠騎士 ，295 
knighthood 骑士 身份 ： in England 英国的 
5ft 士身份， 330; hereditary character 骑 
土身份继承性 • 320/; qualifications for 
獷士资格， 320//, sale of 出笛骑士身 
份， 324/ 

knights of the shire 郡选骑士 ， 331 

La Cava, abbot of 拉 • 卡瓦修道院院长， 
323 

ladies, great 贵妇 ， 307 
La Garde-Guerin 拉加尔徳 - 盖兰 ， 325 
Lambert of Ardres 阿徳尔的兰伯特 ， 302 
lance 长矛 ,291 
Lancelot 朗斯洛， 317*319 
land tenure and knighthood 土地占有权与 
骑士身份 ， 330 
Langres 朗格勒， 402,403 
language 语言 ： and German 语言和日耳 
曼人， 435; and nationality 语言和民族 
性， 435 /,又见 Latin 
Languedoc 朗格多克， 415 ， 418,425,436 j 
Declaration of Communes of 朗格多克 
公社宣言 ， 452 

Laon 拉昂， 366 1 bishop of 拉昂主教 ，386 
largesse 慷概施舍 ，311 




Latin 拉丁语 *432 

hiw 法律 ： common 普通法， 426;of nobles 
贵族的法律， 327// 

Le Mans，commune of 勒芒公社 ， 417 
l.eo IX, Pope 利奥九世，教皇 ，350 
Leon 莱昂， 376,391,413,442,446 
Le Puy 勒皮， 416/ ， 423；Synod of 勒皮宗 
教会议 ， 414 

levy, genera! 普遍征税制， 329 / 

Lewis the German 日耳曼人路易， 284, 
304, 376/ 

liberties 1 ecclesiastical 教会特权 ，404 
libertinism 放荡行为 ，308 
Liege 列日 ，419 
Limoges 利摩日 ，296 
Limousin 利穆赞 ，311 
literature：knights and 骑士与文学， 307 
litigation 诉讼，见 justice 
liveries 服装队 ，450 
Loire, river 卢瓦尔河 ，397 
Lombards* kingdom of the 伦巴第王国， 
377 

Lombardy 伦巴第 ，403 
London 伦教 ，419 

Lorraine 洛林， 342, 387, 396, 403, 413, 
419*434* 436 1 duchy of 洛林公爵领， 
398 

Lothar I, emperor 罗退尔一世皇帝， 340, 
377,378 

Lothar II« of Lorraine 洛林的罗退尔二 
世， 378,434 

Lotharingia 洛塔林吉亚， 378,419,424 
Lothian 洛鴒安 ,375 
Lothier, duchy of 洛银尔公爵领， 399 
Louis III the Blind* emperor 瞎子路易三 
世皇帝 ， 379 

Louis I the Pious, king of France 虔诚者 
路易，法王 ， 284,287.377,390,394,435 


Louis II» king of France 法王路易二世， 
315 

Louis IV ， d’Outremer，king of France 路 
易四世 . 海外的路易，法国国王 ， 285, 
386 

Louis V. king of France 路易五世，法王， 
386 

Louis VI the Fat, king of France 胖子路 
易六世，法王 ， 314,380,388,406,418 
Louis VIII， king of France 路易八世，法 
t,425 

Louis IX * St. » king of France 圣路易九 
世，法王 ， 298,306,318,323 ， 352,376 ， 
412 

Louis XI， king of France 路易卜一，法王， 
449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四，法 
王 ，448 

Louis of Provence 普罗旺斯的路易 ， 379 
Louvain. House of 卢韦恩家族 ，399 
love, courtly 优雅爱悄， 308 /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 299 
Liibeck 吕贝克 ，299 
Lucca 卢卡 ，285 

Ludolfings 鲁道芬家族， 284，285 
Lull, Ramon 鲁尔，拉蒙， 312 ， 317,319 ， 
321,346 

Liineburg, abbey of St. Michael 吕钠堡 
圣米歇尔修道院 ， 340 
Lyonnais 里昂人 ，378 
lyric poetry 抒情诗 ，307 

‘magnates ’ “ 权贵 ”，333 
Magyars 马扎尔人，见 Hungarians 
maimbour 保护权 ，367 
Main, river 美因河， 398,434 
Maine，county of 曼恩伯爵领 ，400 
mainmorte 永久管理权 ，341 •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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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非法援助 -450 
Mainz 美因茨，376; abbey of St. Alban 美 
因茨圣阿尔班修道院， 315 
waire 管家，337, 338// 

Manasses, archbishop of Rheims 玛那西 
斯，兰斯大主教， 347 
manor(s) 庄闻 .288 
manor-house 庄园住宅，300 
manorial system 庄园制度 • 442 ； survival 
of 庄园制度的遗存 .448 
ntansus ( ~i ) 份地，332 
Mansurah 曼苏拉，307 
Marcel, 左 tierme 马塞尔，艾蒂安，325 
Marignano 马里纳诺，316 
Markward of Anweiler 安未勒的马克沃 
徳,343 

marquises 侯爵，395 

marriage 婚姻： of clergy 教士的婚姻， 
345丨 restriction of 对婚姻的限制，328; 
of retainers 扈从的婚姻，341 
marshal 典礼官，340,343 
Massif Central 中部离地，397,418 
Meaux 莫城，425 
Melun 默伦，423 
mercenaries 雇拥军，290 
merchant class 商人 等级： as fighters 商 
人等级作为战士， 290; and knighthood 
商人等级和騎士身份，322 
Mercia 麦西亚，391 

Merovingians 墨洛温王朝，283，388，394; 

judicial system 墨洛温司法制度，363 
Meuse,river 默兹河，306,376,378,382 
ministeriales 侍臣，337// 

Minnesang 爱情诗， 3 〗0,317 
mis si 钦差，394 
⑽ iA/um 保护制，450 
monarchies(-y) 君 主制; English 英国君 
主制，375： European 欧洲君主制 . 


375// 

monks 修士 .345 

Mons-en-Pevele,battle of 蒙斯-恩佩文利 
战役，323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426,441 
Mont fort, Simon de 西蒙•德 • 蒙福尔， 
316; sire de 蒙福尔老爷，400 
Mont Saint-Michel 圣米歌尔山，333 
morality 道德，308 
motte 土丘，301 

Nantes 南特，397 
Naples 那不勒斯 .394 
Narbonne 纳博钠， 413,423;Council of 纳 
博讷会议 .414 
nationality 民族性，43】// 

Navarre 纳瓦拉， 37 6 
Neustria 纽斯特里亚，396 
Nevers 购韦尔， 4 26; count of 的韦、尔伯 
爵，323 

《尼布龙根之歌》，295,308 
nobility 贵族，283// ； distinctions among 
贵族的差别，332//； evolution in Eng¬ 
land 英国贵族的演变，329//, - in 
France 法国贵族的演变，334//； —in 
Germany 德国贵族的演变，336//； ex¬ 
clusivity of 贵族的排他性，328/； let¬ 
ters of 贵族证书， 323，331 丨 revolt 
aga fist 反对贵族的起义，325; rules of 
conduct 贵族的行为准则，305//; as 
warriors 贵族武士，289;又见 knight¬ 
hood； knights 

‘noble’，meaning ** 贵族”的含义，286// 
Norfolk 诺福克，370 

Normandy 诺曼底，295, 313, 326, 372, 
380,418, 425.428；duke(s) of 诺曼底 
公爵，418; origin of 诺曼底的起源， 
307 ； peace associations 诺曼底和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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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 41 8 1 peasant warriors in 诺曼底农 
民武士 ，445 
Northmen 诺曼人 ，400 
Noyon , assembly of 努瓦永会议 ，386 
Noyon-Tournai, bishop of 努瓦永-图尔奈 
主教，418,423 

oath 誓约： collective, of burgesses 市民 
集体誓约 . 354/, 417 exacted by Wil- 
iian I 威廉一世强迫全体附庸宣詧， 
431 ^judicial 司法誓言 *360;knight’s 转 
士替约， 3 〗 7*mutuaJ 相互间的誓约 , 
4 45iof prelates 离级教士的誓约 ，352 
Odo, king of Francia 奥多，法兰西亚王， 
376, 385/, 433 

() do of Blois 布卢瓦的奥多， 423,425 
oil, coronation 涂油礼 ，381 
Oliver 奥利弗 ，294 
Oppenheim 奥彭海姆 ，326 
ordeals 神命裁判 ,360 
Ordene de Chevalerie t 《猗士的勦位 》• 
317,318,319 

Ordericus Vitalis 奥德里库斯 • 罐塔利 
斯 ，400 

orders, three 三个等级， 291/ | 

ordo 阶层 ，314 
Orleans 奥尔良， 397 

()tto I,the Great ， emperor 奥托大帝， 377 ， 
389,390,391,392,393,410,428 
Otto III, emperor 奥托三世皇帝 ， 391 ， 
392,393,424 

Otto of Freising 弗赖辛的奥托， 295,322, 
409 

oubliettes 地牢 ， 302 
Ouche, river 乌什河 ，396 
Ousama 乌萨玛 ， 291 

Paris 巴黎， 397,425; Parlement of 巴黎最 


高法院， 324 ， 329; Abbey of Sainte- 
Genevieve 巴黎的圣日乃韦修道院， 
421 ^ 

Parliament 议会， 426,452 
patriotism 爱国主义 ，436 
patronage,Church 教会庇护权 ，350 
Paul,St. 圣保罗， 316,380 
Paul the Deacon 助祭保罗 ， 286 
paumee 掌击礼， 312,316 
Pavia 帕维亚， 377,409 
peace 和平 ： common of 和平公基金 ， 418< 
desire for 对和平的渇望 ， 4 】 2; of God 
上帝的和平， 412,414 
peace associations 和平联盟， 365, 411/, 
115 

peacemakers ， great 伟大的和平缔造者， 
417 

peasants and knighthood 农民和骑士地 
位 ，321 

pedones 步兵 ，291 

4 peer( s )» “ 贵族 ” ， 333 ， 334, in France 法 
国贵族， 334/ ? trial by 贵族裁判权， 
368,370 

penal code 刑法， 365 
Pepin 丞平 ， 388 
Perigord 搌里戈尔 ， 296 
Perreciot 氰雷西奥 ，442 
pezade 和平公基金 ，418 
Philip I,king of France 雎力一世，法王， 
343,381 

Philip II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脒力二 
世，法王， 306,318,383, 410,4^5,428; 
revenue of 腓力二世的收人 ， 421 
Philip III, king of France 腓力三世，法 
王 ， 323 

Philip IV the Fair，king of France 美男子 
腓力四世，法王 ， 323,324 
Philip I of Alsace, count of Flanders 阿尔 




萨斯的腓力一世，佛兰德伯爵， 438 
Philip II the Bold，count of Flanders 大胆 
腓力二世.佛兰德伯爵， 449 
Picardy 皮卡第 »426 

Pierre des Vaux~de-Cernay 沃克斯 - 德 - 塞 
尔奈的皮埃尔 ，316 
Plunder 抢劫行为 ，297 
Poitiers 普瓦提埃， 413; Council of 普瓦提 
埃会议 ，415 
Poitou 普瓦图 ，397 

Fonthicu«count( s) of 蓬蒂欧伯爵（们>， 
314,400 

Popes 教皇 ： appointment of» and emper- 
ors 教皇的任命与 皇帝， 392/; and 
homage 教皇与臣 服礼， 348jii and im¬ 
perial elections 教皇与皇帝 选举， 389; 
war with Emperors 教皇与皇帝的战 
争 ，428 

population, growth of 人口的增长 ， 421 

Port-sur-Saone 索恩河渡口， 376/ 

Portugal 葡 萄牙， 376 

prebends 俥禄， 337/ 

prelates ： choice of 高级教士的选择， 348; 

warrior 武土， 347 
preujc 有益的 ，杰 出的 ，306 
pride 自豪感 ，292 

priests ： marriage of 教士的婚姻， 345 ;又 
见 clergy 

primogeniture 长子继承权 ，385 
princes 诸侯 ，336 

principalities* territorial 領地大公国， 
394//; development in Germany 德国 
领地大公国的发展 ，429 
prisoners 战俘 ，297 
profits 利润 ，353 

Provence 普罗旺斯 326，329 ♦ 379 1 counts 
of 普罗旺斯诸伯爵， 326 ， 377; heresy in 
普罗旺斯的异端 ，310 


I Provins 普罗万 ，425 
provosts 代理人 ，425 
pTMtZ/uw?we 高洁之人， 306 ， 318 
Prussia 普鲁士 ，448 
punishments 惩罚措施 ，364 

Queste du Saint-Grael 《圣格拉尔的质 
询》， 3!0 

quintaine 人像祀剌练 *312 

Radcliffe, Mrs. 拉德克利夫夫人 ，302 

ransom/ransoming 赎金 ，297 

Raoul, king 拉乌尔国王 ，386 

Raoul de Cambrai 《康布雷的拉乌尔》， 

305 

Ravenna 拉文纳 ，4 ] ] ; duchy of 拉文纳公 
爵领 ，344 

rebellions 起义 ，409 
reeve 管家 ，337 

reform , Gregorian 格利高里改革， 308 ， 
345,347,350,352,381,407,451 
renaissance ： twelfth-century 12 世纪文艺 
复兴， 422; urban，in Germany 德国城 
市复兴 ，426 

Renan ， Ernest 勒南，欧内斯特 ，381 
Rennes 雷恩 ，397 
representative system 代表制 ，452 
resistance,right of 抵抗权， 451/ 
respuidica 国家 ， 4 08 

‘retainers ， nobles’ 贵族的扈从， 302，337 
revolution, English 英国革命 ，448 
Rheims 兰斯， 299, 315, 319, 385, 413 ； 
archbishops of 兰斯大主教， 381 ， 402/ 
Rhine* river 莱茵河， 378 ， 398,434 
Rhonetriver 罗讲河， 377,413 
Rialto 里亚尔托 ，394 

Richard II， king of England 理査二世，英 
王 ，450 




Richer of Rheims 3 斯的里歌尔 ， 396 
ring and crosier，investiture by 指环和牧 
杖的授予式， 349,351 
Robert I» king of France 罗伯特一世，法 
K ， 381,386 

Kobert II the Pious* king of Franc 虔诚者 
罗伯特二世 • 法王 ， 381,418,425 
Robert de Clary 罗伯特 • 德 • 克拉里， 

: i34 

Robert the Strong, duke of France 大力士 
罗伯特，法国公爵 ， 284,394 
Robert Guiscard 罗伯特 • 吉斯卡尔 ， 332 
Roger II of Sicily 西西里的罗杰二世， 

321,323 

Roland 罗兰，见 Chanson de Roland 
Hollo 罗洛 ,429 

* Roman expeditions' “ 罗马远征 ”， 427 
Romania 罗马辖区 ，398 
Homaniae 罗马人团体 ，394 
Romans, king of the 罗马人之王 ，390 
Home and Italy 罗马与意大利， 377; 
significance of 罗马与意大利的重要 
性 .391 

rvtrouenge 歌潘 ，308 
Rouen 魯昂 .423 
Rousseau, J. -J. 卢梭 ，381 
Roussillon 鲁西永 ，414 
Rudel» Geoffrey 鲁徳尔 ，杰弗里 ， 309 
Rudolf 1 1 king of Upper Burgundy 鲁道夫 
一世，上勃艮第国王， 377// 

Rudolf of Habsburg 哈布斯堡的鲁道夫， 
344 

‘rustics ， “ 乡下佬 ”，352 

Sachsenspiegel 《萨 克森法鉴 》，451 
sacrament, knighthood as 作为圣礼的餐 
士授予式 ，316 

Saint-Gall, abbey of 圣加尔修道院， 291 ， 


303 

Saini-Michel, knights of 圣米歇米的骑 
t，449 

Saint-Polt constable of 圣波尔的城堡镇 
守官 ，449 

Saint-Riquier 圣里 奎尔 ,287,288,400 
Saint-Trond 圣特朗德， 290,340 
sake and soke 诉讼与判决 ，370 
Salimbene 萨林宾 ，299 
Salzburg 萨尔茨堡 .4 27; Annals 《萨尔茨 
堡编年史 》 .435 
Saone,river 索恩河， 376,397 
Sardinia 撤丁岛 ，394 

Saulx-Tavannest dukes of 索尔克斯-塔瓦 
讷诸公爵 ，342 

savonette a vilainx 农民香每 *324 
Saxo Grammaticus 萨克索 • 格拉玛提库， 
131 

Saxony 萨克森， 284,392,428,446; duchy 
of 萨克森公爵领， 398,427; duke of 萨 
克森公爵， 427; East 东萨克森， 403; 
peasant allods in 萨克森的农民自主 
地 ，372 

scabini 陪审员， 333,369,372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444，445 
Scheldt，river 些耳德河 .376 
Scotland 苏格兰 ，375 
seisin 依法占有权 ，360 
Seniois , river 瑟穆瓦河 ，376 
senatorial order 元老等级， 283/ 
seneschal 管家， 340,343,425 
Sens 喿斯 .397 

separation of powers 权力的分离 ，381 
Sepulchre, Holy 圣墓 ，295 
serfs 农奴， 338//; serf knights 农奴骑 
士， 337// 

serfdom 农 奴制 ： in England 英国农奴制， 
33】 j post-feudal 后封建农奴制 ，448 




serpents 执达吏 ， 337 
Sergius, Pope 塞尔吉乌斯，教皇 ， 315 
serjeant ( s) 管家（们）， 290 ， 337//; in 
England 英格兰的管家， 30; in France 
法国的管家， 341 /； in German 德国的 
管家， 342.//; * grand * and ‘petty’ 大、 
小管家， 341; hereditary of 管家地位的 
世袭， 340 /； of Templars 圣殿骑士团 
的管家 ， 32() 
servants 仆人， 337// 
sheriffs 郡长 • 430/ 

* shields , “盾 牌 ” ， 336,430 
shirt ■ 郡 ，370 
shogun 幕府将军 ，382 
Sicily 西西里， 323,343» kingdom of 西西 
里王国 ，422 

Siegfried (of Lucca) ( 卢卡的）西格弗里 

徳屬 

Siete Partidas 4 七部律 》 *321 
vSigebert of Gembloux 让布卢的西格伯 
尔 ，434 

Simon de Crepy, count 西蒙 . 德•克雷 
庇伯爵 ，302 

Simon de Montfort , 见 Mont fort 
slaves 奴隶， 286,338,443 1 justice and 止 
义和奴隶， 361，366 
Slavs 斯拉夫人 ， 444 
Soest 苏斯特 ，299 

Soissons 苏瓦松， 413; count of 苏瓦松伯 
爵 ，307 

sokeman 诉讼人 ，371 

Spain 西班牙， 444,445; kingdoms in 西班 
牙诸王国， 375/} knighthood in 西班 
牙的嫌士身份， 323; reconquest 再征 
服运动 ，295 

Speyer 施派尔， 376,402 

SpoIeto»dukes of 斯波莱托诸公爵 ，377 

squires 骑士侍从 .290,326 


Stadt 城镇 ，353 

Stammesherzogtiimer 部族公国 ，399 
Stanede 等级会议， 452 
State, the 国家政权， 408,443,445;evolu- 
tion in England 英国政权的演变， 
429 //； —in France 法国政权的演变， 
422//; — in Germany 德国政权的演 
变， 426// 

States-General 议会， 426 
Staufen.duke of 斯陶芬公爵 ，401 
Stephen * king of England 斯蒂芬，英王， 
431 

stirrup 马错 ，291 
stone, building in 石头建筑 ， 301 
Strasbourg 斯特拉 斯堡 ： bishop of 斯特拉 
斯堡主教， 323; Oaths of 斯特拉斯堡 
誓约， 304,452 

Stuart, House of 斯图亚特王朝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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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 • 布洛赫是年鉴学派创始人，蜚声国际学术界的史学巨 
擘。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多灾多难的环境中，他以出众的才华 
和非凡的意志力完成了《封建社会》这样不朽的学术巨著，其毅力 
令人惊叹和 敬佩； 布洛赫又是勇敢、杰出的爱国者，国难当头毅然 
投身抵抗运动，终至惨死于德国法西斯屠刀之下，这样充满悲壮色 
彩的生命结局，令人万般痛心与悲哀。可以设想，如果这位 t 华卓 
绝、目光犀利而又壮怀激烈，大义凜然的史学家能从当时的灾难中 
活下来，他很可能会对他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进行独具只 
眼、新人耳目的评说，那时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将会得到怎样的一笔 
精神财富！ 

《封建社会》的翻译工作开始于1990年，历时10多年至今始告 
完成，可以说是一本难产的译作。正如布洛赫见证了他生活的那 
个时代的巨变一样，本书的译者也见证了当代中国历史上那一段 
不平凡的岁月。这段历史的鲜活色彩至今未稍消退，但生活在今 
天的人们，甚至以历史批判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能对它进行公正、 
严肃的评说吗？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素有重史的传 
统，中国的士大夫向以天下为己任，兢兢然谨遵“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古训，但在书生议政横遭“王廷’’忌惮乃至痛恨时，书生们的忧国 
情思就变成了廉价的自做 多情； 如果此时还有人剌剌不休于家国 



世事，则必是不识时务。“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容 
易遭人猜忌的可怜的书生们对自己亲历的历史总是欲说还休、欲 
说还休，徒兴奈何之叹。 

今日学术界诸同人对于十余年前的形势想必还记忆犹新。如 
果说在当时滚滚横流的物欲冲击中.过惯了清苦日子的读书人还 
能够以“君子固穷”的古训聊以自慰，那么冷春的料蛸风寒则不免 
使书生们心生寒栗！ 一句“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喟叹透出多少辛酸 
与无奈！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虽属上策，但人毕竟 
无法脱离现实生存。当时频繁鼓人人们耳膜的是“资本主义”、“自 
由化”等只有少数人理解其真实含义的词汇，而我当时脑海中出现 
最多的则是“封建主义”这个概念^在这样的心境中读到布洛赫的 
《封建社会》.自是另有一番意义。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与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编辑朋友谈到刚 
读过的这本书，始知商务印书馆早已有出版该译著的计划，只是尚 
未找到合适的译者。我不自量力，斗胆提出承译的请求。按照商 
务印书馆的传统要求，我交出一份试译文字后，承译之事基本确定 
下来。为了保证译文质量，我写信给我的老师、著名史学家和翻译 
家郭守田教授，请他为我校对译稿。郭师虽年事已高，但还是慨然 
应允，并谈了他的意 见：布 洛赫的《封建社会》是国际学术界中世纪 
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著作，我国学术界早应有 译本； 布洛赫不仅是 
杰出的史学家，而且是一位情操高尚的爱国者，他生前参加抵抗运 
动，为国捐躯；能承译此书，乃是一件幸事。他鼓励我下决心译好 
此书。 

按照当时的设想，我约请其他三位朋友同译此书，计划在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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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199〗年我赴希腊留学，暂时中断了翻译工作，但我并没 
有放弃这项任务。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我利用1992年的暑假时间 
完成了我承担的部分，并寄回郭 师处。 郭师对校对工作极为认真， 
把它作为晚年的一件大事。不幸的是，]993年上半年他不慎摔 
倒，造成骨折，人院治疗时因医疗事故而辞世。郭师去世前，仍念 
念不忘本书的译校工作，以未能亲自校完译稿为憾事。他将未竟 
之事托付他的学生徐家玲教授，并让她转告我，一定要善始善终地 
完成翻译工作。郭师生前如此重视这项工作，除了他对布洛赫的 
品德及其著作的学术价值的推崇外，大概也与他对我寄予的无限 
希望有关吧。 

1998年我回到北京后获悉，原来约定承译此书的三位朋友因 
各自工作太忙，未能按原计划进行„商务印书馆负责此事的王明 
毅先生建议我把全部任务承担下来。当时考虑到本书翻译工作已 
经拖延很久，如由我一人完成，恐怕又要拖延许多时日，于是约请 
李增洪、侯树栋二位朋友合作。我译出上卷后，我们三人共译下卷 
(李增洪译第二十一至二十六章，侯树栋译第二十七至三十一章， 
我译第三十二、三十三 章）； 上卷由郭师和徐家玲教授校定，第二卷 
由我校定，两卷的通稿和译名对照由我负责完成。现在翻译工作 
已经完成，总算对郭先生的在天之灵有个交代了。如果郭师健在， 
能亲眼看到本书的出版，该有多好啊！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本书的翻译工作受到我国著名史学家马 
克垚教授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这是我们十分感佩的。他对本书的 
高度评价以及对我们工作的关注，增加了我们应对各种困难的信 
心和勇气。应我们的请求，他欣然賜序，纵横捭阖，洋洋洒洒七千 




余言，实是一篇综论封建主义的不可多得的力作。只是我们译力 
不逮，译文质量未能更上层楼，恐怕有辱布洛赫的这部名著和马先 
生的大序。 

学术名著的移译至少需要面对两个难题，一是必须熟悉它所 
研究的内容，一是必须对中外语文有良好的掌握。不熟悉研究内 
容而率尔操觚，其结果犹如聋子听雅乐，虽有其心而不得其趣，亦 
犹如太监配美女.虽有其情而难得其实；中外文掌握不到火候而强 
为译事.则有类蹩脚画师欲为传世佳作，其心志虽高，但终难逃败 
笔。译事之难，非躬亲实践者不可与语。严复所谓“一名之立，旬 
月踟躇”，洵非虚言。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是一部内容极为深刻而 
广泛的名著，文字涉及多种语言，其移译难度向为众人所共知，这 
使我们的翻译工作常常有一种“以犬畎耕”的感觉。虽然我们竭尽 
金力，小心翼翼，但舛误定然不少，甚望博学高明有以指教，以待将 
来有机会加以改正。 


张绪山 

2004年1月于北京清华园 



